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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馬 歇尔的 《經 济学 原理》 

㈠ 

阿弗里 德 • 馬歇尔 （1842— 1924) 是十九 世紀末 二十世 紀初最 
著名 的資产 阶級庸 俗經济 学家, 英 国“劍 桥学派 ”的創 始人。 《經济 
学 原理》 是 他的主 要著作 ，这 本书在 1890 年出 版之后 ，曾被 資产阶 
級經济 学界看 成是划 时代的 著作。 他們 认为， 馬歇 尔在这 本书中 
所闡 述的經 济学說 是英国 古典經 济学的 继續和 发展， 幷把 馬歇尔 
称作 新古典 学派的 代表。 直到 二十世 紀三十 年代， 馬歇尔 的經济 
学 說一直 占着支 配地位 a 三十年 代后， 虽然 这种支 配地位 让位于 
凱恩斯 主义， 但是在 許多基 本理論 問題上 ，它 对現代 資产阶 級庸俗 
經 济学仍 然有着 很大的 影响。 

馬 歇尔的 《經 济学 原理》 出現的 时候， 正 是西方 資本主 义向帝 
国主义 过渡的 时期， 是国际 工 人运动 迅速发 展和資 本主义 各国无 
产 阶級政 党相继 創立的 时期。 在政治 經济学 領域中 ，自从 1 邮 7 年 
馬 克思的 （資 本論》 出 版后， 以 往庸俗 經济学 的辯护 理論已 被馬克 
思所 揭穿， 它們 已經不 能为資 产阶級 担負起 反对馬 克思的 經济学 
說和欺 騙工人 群众的 任务。 阶 級斗爭 的发展 使資产 阶級迫 切需要 
創造一 些新的 理論， 作 为反对 馬克思 主义和 替資本 主义辯 护的工 
具。 适 应这种 要求， 在 十九世 紀七十 年代， 在 資产阶 級庸俗 經济学 
中就 出現了 新历史 学派和 以威廉 • 斯 丹列、 杰文斯 、里昂 •瓦尔 
拉 和奧地 利学派 等为代 表的边 际效用 学派。 到 了十九 世紀末 ，馬 
歇 尔便在 英国傳 統的庸 俗經济 学的基 础上， 吸收各 新旧庸 俗經济 
学派的 学說， 写成了 《 經济 学原理 》 一书, 建立 了一个 以折衷 主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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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的庸俗 經济学 体系， 担負 起了資 产阶級 所賦与 的新的 辯护任 
务。 


馬歇 尔經济 学說的 产生和 当时英 国經济 和政治 发展的 状况也 
有着 密切的 关系。 英国是 一个先 进的資 本主义 国家， 在七 十年代 
前， 在世 界中， 它在工 业和国 际貿易 上都是 首屈一 指的。 但是 ，在 
七十年 代后, 英国 經历了 长时期 的經济 蕭条， 工农业 生产都 发生了 
困难。 英 国壟断 資本力 求向外 发展， 摆脫它 面临的 困境。 与此同 
时 ，在国 际上， 由 于資本 主义世 界发展 不平衡 規律的 作用， 德国和 
美国的 工业有 了迅速 的发展 ，开 始与英 国幷駕 齐驅， 在国际 貿易上 
成为、 英国有 力的竞 爭者。 为 了保障 国內外 的經济 地位， 英 国壟断 
資本就 加强了 对国內 工人的 剝削， 从 而使英 国工人 阶級的 貧困加 
剧 ，失业 增加， 阶級斗 爭也随 之尖銳 化了， 英 国工人 阶級反 对資产 
阶級的 斗爭有 了新的 发展。 在 这种情 况下， 英国統 治阶級 也迫切 
需要 一种新 的經济 学說， 来为 英国資 产阶級 的統治 地位和 它加强 
对工人 阶級的 剝削作 辯解。 馬 歇尔的 經济学 說适应 了这个 需要。 

在 《經济 学原理 》 中， 馬歇 尔給政 治經济 学的硏 究对象 下了一 
个定 义：“ 政治經 济学或 經济学 是一門 硏究人 类一般 生活事 务的学 
問； 它硏 究个人 和社会 活动中 与获取 和使用 物质福 利必需 品最密 
切有 关的那 一部分 。”馬 歇尔所 下的这 个定义 和溥統 的庸俗 經济学 
的說 法幷沒 有什么 不同， 它同 样地把 政治經 济学說 成是硏 究人和 
財富的 关系的 科学， 同 样地否 认政治 經济學 是硏究 社会生 产关系 
的科学 ，而 且按照 馬歇尔 的說法 ，財富 就是可 以私有 和进行 交換的 
东西， 这种私 有則是 根据法 律和为 法律所 承认的 习償而 成立的 。由 
此， 我們可 以看出 ，馬歇 尔又是 以資本 主义私 有制永 恒不变 作为前 
提 来硏究 人与財 富的关 系的。 馬歇尔 經济学 說的庸 俗性质 在这里 
已經 很淸楚 地暴露 出来。 他还 认为硏 究政治 經济学 的最高 目的是 


評馬 歇尔的 《經济 学原理 >  iii 

-  " . . •"  7  ""-  • '  '  .  -  -  —  .  ■  ■'  ■■  ■  ■  ■  II  _  I  I 

« 

为了对 社会問 題的解 决有所 貢献。 他在本 书开头 写道： “現在 ，我 
們終 于要认 眞地来 硏究： 所謂 ‘下等 阶級’ 的 存在究 竟是不 是必要 
的 ，就 是說， 是否必 然有許 多人生 来就注 定要做 苦工， 为別 人提供 
美好和 文明生 活的必 需品； 而 他們自 己却因 貧苦和 劳苦一 点不能 
分享 到这种 生活。 ”这段 話說明 了馬歇 尔的經 济学說 完全是 为資产 
阶級服 务的， 他 把硏究 政治經 济学的 任务看 作只是 证明資 本主义 
制度 会提髙 工人的 生活， 避免劳 动群众 因貧困 而走向 堕落。 

馬歇尔 不只抹 杀政治 經济学 是硏究 社会生 产关系 的科学 ，而 
且 他效法 奥地利 学派， 强調 心理因 素对經 济生活 的作用 ，认 为經济 
学应該 着重考 察人的 心理和 动机。 在 討論經 济学的 对象問 題时， 
他 写道： “ 政治經 济学是 一門硏 究在日 常生活 事务中 过活、 活动和 
思索的 人們的 学問。 但它 主要是 硏究在 人的日 常生 活事务 方面最 
有力 、最坚 决地影 响人类 行为的 那些动 机。” 

英国 的庸俗 經济学 历来是 立足在 边沁所 提出的 功利主 义的基 
.础 上， 馬 歇尔的 經济学 說实际 上也是 如此。 不过， 在 这方面 他又作 
了一些 修改和 补充。 他 把边沁 功利主 义中的 “快* ”和 “痛苦 ”換成 
了“ 滿足 ”和“ 牺牲” ，认为 它們是 人类动 机的两 种形式 。追 求“ 滿足” 
促 进了人 类的某 种經济 行为， 避 免“牺 牲”則 制約人 类的某 种經济 
行为。 在他 看来， 人类的 經济生 活就是 由这两 类动机 支配的 。馬 
歇尔又 认为， 人 类的动 机幷不 像过去 經济学 家想像 的那样 可以直 
接 度量， 只有 貨币才 可以作 为衡量 滿足和 牺牲的 标准。 在《 經济学 
谅理》 中 ，他 处处从 人的心 理因素 出发， 而这 种心理 因素， 又 被他直 
接用 貨币来 衡量。 馬歇 尔想借 此摆脫 过去庸 俗經济 学所贜 到的禾 
法 克服的 困难， 然而， 实 际上， 这样作 只是更 加明显 地暴薄 了他的 
庸俗 經济学 体系的 破綻。 因为， 馬歇 尔不但 沒有能 够解釋 为什么 
动 机和心 理 可以用 貨币作 为衡量 标准， 而具， 他也沒 有餌够 說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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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 作分析 經济現 象的出 发点的 貨币的 来源和 本质。 

馬歇尔 把反动 的“社 会达尔 文主义 ”的鹿 俗进化 論运用 来分析 
社 会經济 現象。 他认为 ，人 类社会 和生物 界有共 同之处 ，支 配生物 
发展 的規律 也适用 于人类 社会。 在他 看来， 經 济学不 过是“ 广义生 
物学 的一部 分”。 按照他 的說法 ，生 物的发 展只有 漸变， 沒有 飞跃， 
人类 社会发 展也是 一样。 在《 經济 学原理 >中 ，馬 歇尔 就以“ 自然界 
沒 有飞跃 ”作为 全书的 題詞。 他还在 序言中 写道: “‘自 然界 沒有飞 
跃’  一 格言， 对于經 济学， 尤为适 切”。 

人 类社会 和生物 界有着 根本的 区別， 把 生物发 展的規 律应用 
于人类 社会， 是完 全違反 科学常 識的。 馬歇 尔宣揚 庸俗进 化論的 
目的是 在于反 对唯物 辯证法 ，否 定革命 是社会 发展的 动力， 企图证 
明資 本主义 是不断 进化的 ，随着 資本主 义制度 的进化 ，生产 力的不 
断 提高， 工人生 活将逐 漸得到 改善， 因 此革命 完全是 多余的 事情。 

在 《經济 学原理 》中 ，馬 歇尔特 別强調 所謂“ 連績原 理”， 认为应 
用“連 續原理 ，，是 他的經 济学說 的特点 。什 么是“ 連續原 理”， 馬歇尔 
幷沒 有作出 明确的 答案， 但是， 我們从 他的一 些例证 中可以 看出， 
所謂“ 連續原 理”不 过是认 为社会 經济現 象不能 有严格 的区分 ，它 
們之間 存在着 連續的 关系。 这 个原理 抹杀了 社会經 济現象 之間的 
本质联 系和它 們之間 的內在 矛盾， 把 政治經 济学变 成只是 硏究經 

济現 象之間 的数量 关系的 学問。 

在 馬歇尔 之前， 杰文 斯和瓦 尔拉等 在提倡 边际效 用論的 时候， 
就 应用了 所謂边 际增量 的分析 方法， 同时为 了給他 們的理 論披上 
科学的 外衣， 他們还 应用数 学来解 釋自己 的庸俗 观点。 在《 經济学 
原理》 中， 馬歇 尔不仅 把“边 际增量 ，，的 分析方 法应用 于价値 論上， 
而且把 它推广 到分析 各种經 济問題 ，在 他的著 作的附 录和注 解中， 
他 也尽量 地应用 数学来 說明自 己的 观点。 这种 “边际 增量”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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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和前 面所說 的“連 續原理 ”一样 ，都 是力 囝把社 会經济 关系溶 
解为单 純的数 量关系 ，抹 杀資本 主义生 产关系 的对抗 性质。 


馬歇 尔还把 力学中 的均衡 槪念引 用到政 治經济 学中来 ^>在《經 
济学 原理》 中， 他通过 “边际 增量” 的分析 ，說明 价値、 工資和 利息等 
怎样 由在两 种相反 力量的 作用下 形成的 均衡来 决定。 所謂 均衡， 
按照他 的解釋 ，就 是相反 力量的 均势， 有如处 在一个 盘子里 的若干 
圓球 靜止的 均势。 資产 阶級庸 俗經济 学談到 均衡槪 念时， 又把均 
衡分 为局部 均衡和 全部均 衡两种 ，馬歇 尔的硏 究方法 ，被称 为靜态 
的局部 均衡的 方法。 也 就是假 定在各 种条件 (技术 、資 源和 其他商 
品价 値等） 不 变的情 况下， 孤立 地討論 某一市 場中一 种商品 鉑“劳 
务” 的价値 怎样由 某些相 反力量 的作用 所达到 的均衡 来决定 。馬 
歇尔把 均衡槪 念引用 到政治 經济学 中来， 也 是为了 达到他 的辯护 
目的。 因为， 他 玩弄这 种均衡 槪念， 不 仅把經 济关系 化为机 械的数 
量 关系， 而且借 以宣揚 阶級調 和論， 把資 本主义 制度說 成是自 然而 
稳 定的， 能 使社会 各阶級 都得到 最大的 利益和 滿足。 

(二） 

ft 

“ 均衡价 格論” 是馬 歇尔經 济理論 的核心 和基础 。在 《 經济学 
原理》 中， 馬歇尔 虽, 然用价 値这个 术語, 但 是他把 价格当 作价値 ，他 
对于 价値的 分析实 际上只 是对于 价格的 分析。 馬歇 尔用价 格偸換 
了 价値， 因此他 就从流 通領域 中的供 給和需 求关系 来說明 价値的 
形成。 所 謂均衡 价格就 是把价 値看作 是由供 給和需 求或买 卖双方 
所 达到的 均衡来 决定的 价格。 不过 ，和旧 的庸俗 的供求 論不同 ，馬 
歇尔 在說明 均衡价 格論时 ，吸收 了边际 效用論 和生产 費用論 ，用前 
者来說 明需求 变动的 規律， 用 后者来 說明供 給变动 的規律 。为了 
給这种 庸俗的 理論披 上科学 的外衣 ，他又 以供給 、需 求和价 格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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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数关系 的公式 来論证 “均衡 价格” 規律。 

首先， 馬歇尔 用边际 效用規 律来論 证需求 規律。 但是， 边际效 
用只 是表現 购买者 的願望 和主观 估計， 这是无 法直接 加以衡 量的。 
于是， 馬 歇尔間 接地用 买者所 願意支 付的貨 币数量 即价格 来加以 
衡量， 从而把 需求轉 化为需 求价格 ，把 “ 边际費 用递减 規律” 轉化 
为“需 求价格 递减規 律”， 幷且得 出了所 謂需求 的一般 規律， 即价格 
低 則需求 量多， 价格高 則需求 量少。 在 《經 济学 原理》 中馬 歇尔根 
据他的 需求理 論开列 出一个 需求表 （参 閱本书 上卷， 第 116 頁图 
一）， 用以 說明一 个买者 在不同 价格下 願意购 买的商 品量， 又以这 
个表的 数据为 基础， 假定它 們是一 个連續 数量， 用图 示法把 它划一 
条曲綫 —— 所 謂需求 曲綫， 以 說明这 个买者 对这个 商品的 需求。 
同时， 馬歇 尔还捏 造了“ 需求彈 性”的 謬論， 按 照他的 解釋， 当价格 
下 跌时， 商品需 求数量 增加多 少是不 一的， 当价格 上升时 ，商 品需 
求 数量咸 少多少 也是不 一的， 这 就是所 謂需求 彈性。 需求 彈性的 
大 小取决 于价格 下跌时 需求量 增加的 多少、 价格上 升时需 求量减 
少的 多少。 

除了需 求彈性 之外， 馬歇尔 还有“ 消費者 剩余” 的 說法。 所謂 
消費者 剩余， 即 购买者 对某一 商品所 願支付 的价格 和該商 品的市 
場价格 之間的 差額。 当 市場价 格低于 购买者 为滿足 自己的 欲望而 
願意 支付的 价格时 ，这个 购买者 就不仅 在购买 中得到 了滿足 ，而且 
还 得到了 額外的 福利。 

馬 歇尔的 需求論 是反科 学的。 因 为需求 絕不是 取决于 人們的 
主观 欲望， 而是 取决于 国民收 入的多 少及其 在各个 阶級間 的分配 
状况。 工人的 需求完 全取决 于工資 水平。 馬克思 写道： “‘ 社会需 
荽 ，或規 定需要 原則的 东西， 本 质上， 是由不 同各阶 級相互 的关系 
幷由他 們各自 的 經济地 位来規 定的。 所以， 特別 地說， 在这 里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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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 总剩佘 价値对 工資的 比例， 其次 是由剩 余价値 所分成 的不同 
各部分 (利潤 ，利 息， 地租， 賦税 等等） 的比例 来規定 。”① 馬 歇尔故 
意迴 避这些 决定資 本主义 制度下 需求变 动的最 重要的 因素， 而从 
心理因 素出发 ，凭 空揑造 了需求 价格递 咸規律 、需求 彈性論 和消費 
者刹 余种种 謬論， 似乎 在資本 主义制 度下每 个人的 需求都 可以得 
到 最大的 滿足。 

馬歇尔 的供給 理論同 样是荒 謬的。 他以 生产費 用論作 为分析 
供給的 基础。 他 把生产 費用划 为两个 范疇： 实质生 产費和 貨币生 
产費。 前 者包括 种种直 接劳动 和种种 形态的 資本。 他接受 了杰文 
斯的 观点， 用生 产者对 劳动的 主观上 的威觉 来衡量 劳动。 实质生 
产費中 所包括 的劳动 ，幷 不是指 物质生 产过程 所消耗 的劳动 数量， 
而是 指生产 者对劳 动的心 理上的 厌恶和 反感。 和杰文 斯一样 ，馬 
歇尔 也采甩 了“反 效用” 一詞来 解釋这 种劳动 ，同时 ，他 又继 承了西 
尼 尔的节 欲論， 用节欲 来解釋 資本， 不过 他应用 “等待 ”一詞 来代替 
西 尼尔的 “节欲 ”一詞 而已。 “ 反效用 ”和“ 等待” 都是心 理現象 ，无 
法 加以直 接衡量 ，于是 他又提 出“貨 币生产 費”这 个槪念 ，以 貨币作 
为衡量 尺度， 幷用貨 币生产 費来說 明供給 价格。 根 据馬歇 尔的解 
釋， 供給 和需求 相反， 价格 高則供 給多， 价格 低則供 給少。 馬歇尔 
在 《經済 学原理 》中 也开列 了一張 供給表 ，划了 一舞供 給曲綫 。（参 
閱本 书下卷 ，第 36  K 图 十八） 

馬歇尔 完全歪 曲了生 产費的 实质。 他不 仅把生 产費用 說成是 
主观心 理上的 东西， 而 且荒謬 地认为 生产費 建立在 資本家 和工人 
二者相 互牺牲 (: 資本 家“节 欲”， 工 人从事 劳动） 的基 础上。 由这种 
生产費 用論来 解釋供 給价格 ，又 意味着 当商品 出售时 ，資本 家和工 


① 馬 克思: 後 本詭》 第 3 卷 ，人民 出版社 1953 年版 ，第 2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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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共 同得到 了最大 利益。 事 实上， 資本主 义商品 生产費 是由不 
变資本 和可变 資本的 消耗构 成的。 对 資本家 来說， 生产商 品所耗 
費的 东西， 是 按資本 消耗計 算的； 对社会 来說， 生产 費是按 劳动消 
耗計 算的。 因此 ，資 本主义 的商品 生产費 低于商 品价値 ，实 际生产 
費和資 本主义 生产費 之間的 差額， 就 是資本 家无偿 占有的 剩余价 
値。 馬 歇尔的 生产費 用論完 全掩盖 了这个 眞相。 

馬 歇尔的 均衡价 格論实 际上是 各种庸 俗价値 論的折 衷 产物， 
即把 供求論 、生产 費用論 、效用 論混合 起来构 成的。 我們可 以把这 
种庸俗 的价値 理論列 表表示 如下： 

办饮 i 需求 —— 边 际效用  ， 

价格 1 供給 一一 生 产費用 （“ 反效用 ，，和 “等 待”） 

这 种均衡 价格論 完全歪 曲了資 本主义 的价値 規律。 馬 歇尔用 
价 格来代 替价値 ，抛棄 了价値 实体和 价値起 源問題 的硏究 ，把 价値 
論归 結于对 影响价 格水平 的各种 因素的 分析。 事 实上， 供 求变动 
只能 說明商 品的市 場价格 如何圍 繞价値 而上下 波动， 根本 不可能 
說 明价値 本身。 相反地 ，价 値是供 求变动 的基础 ，只 有在解 决价値 
問題 之后， 供求 关系才 能得到 科学的 說明。 馬克思 写道： “ 你們如 
果 以为劳 动和其 它任何 一种商 品的价 値归根 到底仿 佛是由 提供和 
需求来 决定， 華未免 大錯特 錯了。 提供 和需求 只調节 着市場 价格 
一时的 变动。 提 供和需 求可以 說明为 什么某 一商品 的市場 价格髙 
漲到它 A 价寧 以上或 降低到 它的平 ▼以 下， 但是决 不能說 明这个 
价値 本身。 _  定說， 提供 和需求 是相互 平衡， 或如經 济学者 所說， 
：4 士互 弥补 的吧。 須知， 当这两 个相反 的力量 相等的 时候， 它們就 
相 互麻痹 而停止 发生任 何一方 面的作 用哩。 当提供 和需求 相互平 
衡而停 止发生 作用的 时候， 商 品的肀 —吁笮 就会等 同于它 的字宇 
价値， 就 会等同 于它的 市場价 格所赤 ▲变 动的标 准价格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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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硏 究这种 的本 质时， 我們完 全不必 讲到提 供和需 求对市 
場价格 发生的 一时 的影响 。”① 

'  (三） 

馬 歇尔在 “均衡 价格” 論的 基础上 創造了 极端反 动的分 配論。 
馬 歇尔把 分配看 做是国 民收入 如何分 割为各 生产要 素的份 額的問 
題。 他 继承了 庸俗政 治經济 学的傳 統說法 ，把 生产要 素分为 劳动、 
資本 、土地 和組織 （指 資本家 对企业 的管理 和监督 而言） ，认 为国民 
收入一 方面是 这四种 生产要 素共同 合作的 結果； 另 一方面 又是工 
資 、利息 、地 租和 利潤的 来源。 分配份 額的大 小被看 作各生 产要素 
的价値 問題。 前 面說过 ，馬 歇尔把 价値当 作价格 ，因 此各生 产要素 
的价 値也就 是各生 产要素 的价格 ，也就 是工資 、利息 、地 祖和 利潤。 
馬 歇尔应 用分析 均衡价 格时采 取的方 法来分 折被他 看作各 生产要 
素价格 的工資 、利息 、地租 和利潤 問題。 

关于 工資， 馬歇 尔认为 它是劳 动这个 生产要 素的均 衡价格 ，即 
劳 动的需 求价格 和供給 价格相 均衡的 价格。 按照馬 歇尔的 解釋， 
所謂劳 动需求 价格是 取决于 “劳动 边际生 产率” 。他 认为 ，在 生产資 
料不 变的情 况下， 劳动生 产率随 劳动者 数量的 增加而 递咸， 最后增 
加的 一个劳 动者所 提供的 生产率 就是“ 劳动边 际生产 率”。 .所 謂劳 
动 供給价 格是由 养活、 訓 练和維 持有效 劳动的 成本决 定的。 馬歇 
尔的 工資理 論的反 动本质 在于他 掩盖了 工資的 本质， 把它 說成是 
劳动的 报酬， 似乎 劳动者 取得了 工資， 就得到 了劳动 的全部 报酬， 
因此 工人在 資本主 义社会 里幷沒 有受到 剝削。 馬歇 尔还利 用“劳 
动边际 生产率 ，，的 謬論向 工人灌 輸一种 思想， 似乎工 資的提 高只能 

① 馬 克思: <CC 資、 价 格和利 潤》， 《馬 克思 恩格斯 文选》 两 卷集第 1 卷， 人 民出版 
社 1961 年版 ，第 3犯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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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工 人提高 劳动生 产率， 而不能 靠阶級 斗爭。 实际上 ，在資 本主义 
社 会里， 劳动 生产率 的提高 只是对 資本家 有利， 它是 生产相 对刺余 
价値的 最重要 方法， 工 人的生 活則随 着劳动 生产率 的提高 而愈益 
貧困。 

关于 利息， 馬歇尔 认为它 是資本 的需求 价格和 供給价 格相均 
衡的 价格。 資 本的需 求价格 取决于 資本的 边际生 产率； 資 本的供 
給价格 取决于 “等 待”， 也就是 資本家 的“节 欲”。 利 息即决 定于資 
本的 需求和 供給两 方面的 力量。 馬 克思早 就揭穿 了这种 “ 資本生 
产 率”的 謬論。 沒有 劳动， 不但不 能創造 出新的 价値， 而且 連資本 
本身的 价値也 不能够 轉移到 新产品 中去。 資本 家的“ 节欲” 只是一 
种心 理上的 感受， 它对 剎余价 値的产 ’生是 毫不相 干的。 馬 歇尔的 
利息 論完全 掩盖了 剩余价 値的眞 正来源 3 

关于 地租， 馬歇 尔认为 土地沒 有生产 成本， 因而 也沒有 供給价 
格。 地租是 受土地 的需求 影响而 由它的 边际生 产率决 定的。 馬歇 
尔的“ 土地边 际生产 率”理 論不过 是臭名 远揚的 “土地 收益递 咸律” 
的 变种， 他的地 租論实 际上不 过是以 “土地 收益递 减律” 为 基础的 
級 差地租 学說。 

最后， 关于 利潤， 按照馬 歇尔的 解釋， 它 是对于 企业家 管理和 
組織 企业的 报偿。 馬歇尔 极力宣 揚資本 家在生 产中的 作用， 幷且 
力 图把企 业資本 家的高 額利潤 說成是 他們具 有特異 的天賦 才能的 
結果。 众所 周知， 資本家 获得利 潤决不 是管理 和組織 生产的 結果。 
正如 馬克思 所指出 ，資本 家幷不 是由于 他管理 生产才 成为資 本家， 
而正 是由于 他是資 本家才 “管理 ”生产 ，資 本家管 理生产 的活动 ，就 
是他剝 削工人 的活动 。利 潤是工 人所創 造的剩 余价値 的轉化 形式， 

而 不是什 么管理 和組織 企业的 代价。 

馬歇尔 在分配 論中还 提出了 “准地 租”的 槪念。 这个槪 念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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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租槪念 引伸出 来的。 馬歇 尔认为 工資、 利 息和利 潤的性 质在某 
一条件 下都和 地租相 类似， 因 此它們 的份額 的大小 也多少 受地租 
相同 原則的 支配。 馬 歇尔提 出这种 准地租 謬論， 目 的是在 于抹杀 
工資 、利息 、利 潤和地 租各范 疇之間 的本质 差別。 

总之， 馬歇 尔的分 配論是 在于掩 盖資本 ± 义生 产关系 的剝削 
和对抗 性质， 抹杀 資产阶 級社会 的阶級 矛盾。 馬歇 尔宣揚 資本家 
和工 人的收 入都随 資本和 劳动的 生产率 的提高 而共同 增长， 資本 
家 和工人 是彼此 依賴和 互相結 合的， 工人 应該和 資本家 合作， 而不 
应进行 反对資 本家的 斗爭。 在《 經济 学原理 》 中， 他公 开写道 ：“一 
般資 本和一 般劳动 ，在創 造国民 收益上 是相互 合作的 ，幷按 照它們 
各 自的 (边 际） 效 率从国 民收益 中抽取 报酬。 它們的 相互依 存是极 
其密 切的； 沒有 劳动的 資本， 是 僵死的 資本。 不借助 于他自 己或別 
人 的資本 ，則劳 动者势 必不能 久存。 哪里的 劳动奋 发有力 ，則 哪里 
資 本的报 酬就髙 ，資本 的增殖 也快。 由 于資本 和知識 ，西方 国家的 
普通 工人， 在 許多方 面都比 以前的 王公吃 得好， 穿 得好， 甚 至住得 
也好 。” 話是 說得很 漂亮。 但是事 实却在 打他的 嘴巴。 在資 本主义 
国 家里， 工人 阶級的 状况日 益恶 化了， 阶 級斗爭 也在不 断发展 ，这 
些情 况同馬 歇尔釣 理論怎 么对得 上口徑 呢？、 

在 《經 济学 原理》 中， 馬歇尔 还頌揚 自由竞 爭原則 ，认为 自由竞 
爭会排 除經济 危机， 使社 会各阶 层得到 最大的 滿足。 不过， 他已承 
认 壟断組 織在經 济生活 中日益 重要。 随着英 国完成 了从自 由竞爭 
資本主 义到壟 断資本 主义的 过渡和 英国工 业的日 益 沒落以 及經济 
危机的 加深， 馬歇尔 改变了 自己关 于自由 竞爭的 观点。 他 在晚期 
的著作 《工业 与商业 》 （1919 年）、 《 貨币 与銀行 》 （19213 年） 中， 为美 
国和 德国超 过英国 而发出 忧虑英 国前途 的惊惶 論調， 叹惜 英国沒 
有 像美国 和德国 那样强 大的壟 断組織 ，主 張英国 建立壟 断联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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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克服英 国工业 技术的 落后性 和增强 英国在 世界市 場上的 竞爭能 
力 ，幷为 壟断組 織进行 辯护。 关于这 一点， 我 們不在 这里論 述了。 

石再 

196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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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著第一 版序言 

經 济状况 是經常 地起变 化的， 每 一时代 都是以 它自己 的方法 
来 观察它 自己的 問題。 在 英国以 及欧洲 大陆和 美国， 的硏 
究現 在都比 以前更 为努力 进行； 伹这一 切活动 只是更 地表 

明 ，學 ¥  f 是 而且 必然是 - 种緩 慢和不 断发展 的科学 c 在 

当代* 最 的著 作中， 有些初 看起来 的确似 乎与前 人的著 作有矛 
盾； 但当 这些著 作日久 成熟， 粗糙 的地方 已經修 正时， 我們 就可知 
道， 它 們实在 幷沒有 違反經 济学发 展的連 續性。 新 的学說 补充了 
旧的 学說， 幷 扩大和 发展了 、有时 还修正 了旧的 学說， 而且 因着重 
点的不 同往往 使旧的 学說具 有新的 解釋; 但却 很少推 翻旧的 学說。 

借助于 我們自 己时 代的新 箸作， 幷且关 系到我 們自己 时代的 
新 問題， 本 书打算 对旧的 学說加 以新的 解釋。 第一 篇說明 了本书 
总的范 圍和目 的; 在第 一 "篇 之末 对于經 济硏究 的主要 問題， 以及与 
經济 硏究有 关的主 要实际 問題， 也有 簡短的 叙述。 依睜英 国的傳 
統 見解， 我們 认为經 济学的 职能是 收集、 整理和 分析經 济事实 ，幷 
用从 观察和 經驗中 得来的 知識， 去决 定各种 原因的 眼前和 最終的 
結果; 而且我 們认为 ，學甲 fSjj 寧乎是 以直述 語气表 达的傾 向之叙 
述， 而不 是以命 令語僉 上的 吿戒。 經济 規律和 推論事 
实 上不过 是良心 和常識 用来解 决实际 問題和 树立可 以指导 生活的 
那些 法則的 之 二士分 而已。 

但是， 道德 的力量 也是包 括在經 济学家 必須考 虑的那 些力量 
之 內的。 的确， 曾 經有过 这样的 打算: 以 一个“ 經济人 ”的活 动为內 
容， 建立 一种抽 象的經 济学， 所 謂經济 人就是 他不受 道德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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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 机械地 和利己 地孜孜 为利。 但是， 这种打 算却沒 有获得 成功， 
甚至 也沒有 彻底实 行过。 因为， 它們 从沒有 把經济 人眞正 当作是 
完全利 己的： 一个怀 有利人 的顧望 、甘 受劳苦 和牺牲 以瞻养 家庭的 
人， 是 最能信 任的， 他的 正常的 动机常 被默认 为包 括家庭 情感在 
內。 但是， 他的 动机旣 包括家 庭情感 在內， 为 什么它 就不能 包括其 
他一 切利人 的动机 一 其作用 在任何 时間和 地点的 任何等 級的人 
之中都 是如此 地一律 ，以 致能被 变为一 般法則 —— 在 內呢? 这似乎 
是 沒有理 由的； 在本书 中把正 常的活 动看作 是一个 产业集 团的成 
員 在一定 条件下 会有的 活动； 而 对于任 何动机 —— 其作用 是有規 
律的 —— 的影 响不加 考虑， 只是因 为这种 动机是 利人的 ，在 本书中 
却沒有 这样的 打算。 本 书如有 它自己 的特点 的話， 那可說 是在于 

注 重对竽 寧亨 學 的各种 应用。 

这冬® i 杀但 应用到 动机之 道德上 的特性 - 个人 在选擇 

他 的目的 时会受 到这种 特性的 影响， 而且应 用到他 追求他 的目的 
时 所有的 聪明、 努 力和进 取心。 这样， 我們就 着重以 下的事 实：从 
“ 城里人 ，，① 的活动 一 ■这 种活动 墓于精 明和有 远見的 計算， 幷以 
努力和 才能来 实行， 到 旣无力 量又无 意志以 营业性 的方法 来做事 
的普 通人& 活动， 其中 具有連 績的程 度上的 差別。 正常的 甘願节 
省、 正常的 甘願为 某种金 錢报酬 而努力 ，或者 找寻买 卖的最 好市場 
或 是为自 己或子 弟找寻 最有利 的职业 之正常 的留心 一 諸 如此类 
的話必 須是与 在一定 地点和 时間的 某一阶 級的成 員有关 :但是 ，一 
旦知 道了这 一点， 則正 常价値 的理論 就可同 样地应 用于非 营业性 
的 阶級之 活动， 虽然在 細节問 題上沒 有像应 用于商 人或銀 行家的 
活 动那样 准确。 


① city  men, 意即商 人》 


譯者 


原 著第一 版序言 

_  , 

正像 在正常 的行为 与暫时 看作是 不正常 的行为 之間沒 有显著 
的区別 一样， 正常 价値与 “現行 的”或 “市場 的”或 “偶 然的” 价値之 
間 也沒有 显著的 区別。 后者 是一时 的偶然 事件占 优势的 价値； 而 
正 常价値 是考虑 中的經 济条件 如有时 間毫无 阻碍地 充分发 揮它的 
作角 ，終能 获得的 价値。 但是， 在这两 者之間 幷沒有 不可逾 越的鴻 
沟； 它們 由于連 續的程 度上的 差別而 結合在 一起。 如果我 們想到 
商品 交易所 中时时 刻刻的 变化， 我們也 許认为 是正常 的价値 ，但从 
—年 的历史 来看， 这种 价値不 过是表 明現行 的变化 而已： 从 一年的 
历史来 看的正 常价値 ，如从 一个世 紀的历 史来看 ，也 不过是 現行的 
价値 而已。 因为， 的 因素- — 这 差不多 是每一 經济問 題的主 
要困难 之中心 —— 是 絕对連 續的： 字 | 亨沒有 把时間 絕对地 
分为 长斯和 短期; 但由于 不知不 觉的程 度上的 差別， 这两者 是互相 
結合的 ，对 一个問 題来說 是短期 ，而对 另一个 問題 却是长 期了。 

这样 ，例如 平罕和 資本的 $夸 的区別 ，大 部分 —— 虽然 不是全 
部 —— 要看我 們^^ 目中 的时期 长短 而定。 一样 东西被 当作是 
“自由 的”或 “流 动的” 資本 或新的 投資的 利息是 适当的 ，但 被当作 
是 旧的投 資的一 种地租 —— 以 后称为 學 巧手 — 則更 为适当 。流 
动資本 与已被 “固定 ”于某 一特殊 生产士 資本之 間沒有 显著的 
区別 ，新的 投資与 旧的投 資之間 也沒有 显著的 区別； 每种資 本与另 
一 种資本 逐漸結 合在一 起了。 即使 土地的 地租， 不 是被看 作一样 
孤立的 东西， 而是被 看作一 个大类 中主要 的一种 东西； 虽然 地祖的 
确具有 它自己 的特征 ，从理 論和实 际的观 点来看 ，这 种特征 是非常 
重 要的。 

其次， 人的本 身与他 使用的 工 具虽有 显著的 区別; 人类 努力和 
牺牲的 供給和 需求虽 然各有 特征， . 而与 有形貨 物的供 求不同 ，伹 
是， 毕 竟这种 貨物本 身通常 是人类 努力和 牺牲的 結果。 劳 动价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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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和 劳动产 品价値 理論是 不能分 开的： 它 們是一 个大的 整体中 
的两个 部分； 即使 在細节 問題上 两者之 間存在 差別， 但經硏 究后可 
以 知道， 大部 分是程 度上的 差別， 而 不是种 类上的 差別。 正 像鳥类 
和 兽类虽 然形状 上大不 相同， 但在它 們的軀 体中都 有一个 
夸 一样， 供 求平衡 的一般 理論也 是貫通 兮事和 字竽的 中心龠 

‘部分 結构的 一个® 千嘤; I： ①。  •  •  •  • 

連續原 理还可 詞 的使用 上去。 常有这 样一种 尝試： 

将經 济貨物 分为規 定明确 的种类 —— 关于这 种貨物 能作出 許多簡 
明的 命題， 以 滿足学 者对邏 輯上的 准确之 欲望， 和 一般人 对貌似 
深奥 而实易 了解的 敎条之 爱好。 但是， 由于进 行了这 种尝試 ，和在 
冬-f 沒有 划分界 限的地 方划出 广泛的 人为分 界綫， 似乎 已經发 
iii： 的 弊端。 一种 經济学 說愈是 簡单和 絕对， 倘 使它所 指的分 
界綫在 实际生 活中不 能找到 的話， 則 在把它 应用到 实际时 它带来 
的 混乱就 愈大。 在 实际生 活中， 在算 作譽宁 与不算 作資本 的东西 
之間、 与 非必需 品之間 ，或宇 f 哼 惫# 生 产的劳 动之間 ，都 
沒有明 的 k 別。  # 

关于 发展的 連續之 槪念， 对一切 近代經 济思想 的派別 都是共 
同的， 不 論对这 些派別 所发生 的主要 影晌是 生物学 的影响 — 如 
赫伯特 • 斯班 塞的著 作所代 表的； 还 是历史 和哲学 的影响 —— 如 
黑 格尔的 《历史 哲学讲 演录》 和欧洲 大陆及 其他地 方新近 发生的 
倫理 历史硏 究所代 表的。 这两 种影响 左右本 书所表 明的观 点之实 
质， 比 其他任 何影响 为大; 但是 这些观 点在形 式上却 最受連 續性的 

① 1879 年 我妻和 我出版 的化业 經 济学》 中 ，对于 表 明这种 基本的 一致性 曾作了 
—番 努力。 在說到 分觊論 之前， 对于供 求的关 系作了 簡短的 暫时性 的叙述 》 然 后对于 
劳动 收入、 資本利 也 都相继 应用这 种一般 推論的 方法。 但是， 这 种办法 
的 用意却 沒有說 得十分 _淸# 楚 ^  据尼 科尔森 敎授的 意見， 本书对 这一点 已經較 为注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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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学观念 之影响 —— 如古 尔諾的 《財 富理論 中数学 原理的 硏究》 所 
代 表的。 古尔 諾吿訴 我們必 須面对 这样的 困难： 一 个經济 問題的 
各种 因素不 是被看 作以联 鎖的因 果关系 逐一决 定的， 如甲决 定乙、 
乙决 定丙， 等等， 而是将 它們看 作互相 决定的 。大自 然的作 用是复 
杂的 :如果 把这种 作用說 成是簡 单的, 幷設法 以一系 列的基 本命題 
来 闡明它 ，毕 竟沒有 什么好 处。. 

在古 尔諾和 屠能的 启发下 （后 者的 影响較 小)， 使我对 以下的 
事 实大为 重視: 在 精神和 物质世 界中， 我 們的对 自然的 观察， 与总 
数量的 关系沒 有与增 加量的 关系那 样大; 特別是 ，对 一物的 需要是 
一 个連續 的函数 ，这 物的“ 边际” ①增加 量在稳 定的平 衡下， 为它的 
生产 費用的 相应增 加所抵 消了。 如 果沒有 数学符 号或图 表的帮 
助， 我們要 完全明 了这一 方面的 連續性 是不容 易的。 使用 图表幷 
不需 要特殊 知識， 而且 图表比 数学符 号往往 更能正 确地和 容易地 
表 明經济 生活的 情况。 在本书 的脚注 中应用 图表作 为补充 說明。 
正 文中的 論断从 不使用 符号和 图表， 它們是 可以省 掉的。 但是 ，經 
驗似 乎表明 ：借助 于它們 ，我們 对許多 重要的 原理就 能得到 更为明 
确的 理解； 而且对 于許多 屬于純 理論的 問題， 如果我 們一旦 知道应 
用 图表的 方法， 就不 願再用 其他方 法去解 决了。 

純数学 在經济 問題上 的主要 用途， 似乎 在于帮 助一个 •人 将他 
的思 想的一 部分迅 速地、 簡 短地幷 正确地 記下来 供他自 己 之用： 

幷 使他确 信他对 他的結 論已有 足够的 仅仅是 足够的 - 前提 

(这就 是說， 他的方 程式与 他的未 知数在 数字上 恰好相 等)。 但是， 


① 边际增 加量中 * 边际 ”这个 茗詞， 我是从 屠能的 《孤 立国 》( 第 1 卷 出版于 1826 
年 ，第 b 卷 出版于 1850 — 1863 年 ，第 3 卷 出版于 1863 年） 一 书中借 用的， 这个 名詞現 
在 己为德 国的經 济学家 共同使 用了。 当杰 文斯的 《政治 經济学 理論》 出 版时， 我 采用了 
他的 *最 終的”  (final) 这个字 ，但我 已逐潮 相信“ 边际” 这个字 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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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我們必 須使用 許多符 号时， 除了 作者自 己 之外， 任 何人都 觉得非 

常 麻煩。 古尔諾 的天才 虽对于 得到他 的启发 的人必 然給予 一种新 

的智力 活动， 才 能与他 相似的 数学家 們虽可 使用他 們得意 的方法 

为 他們自 己扫淸 道路， 以达到 經济理 論中那 些只是 外表才 被提到 

的 困难問 題的一 部分之 中心; 伹是， 經 济学說 改成冗 长的数 学符号 

之后， 是否有 人会細 心閱讀 不是由 他自己 改写的 这种数 学符号 ，似 

乎还有 疑問。 然而， 在 数学語 言的应 用中已 經证明 对我自 己的目 

的最 为有用 的一些 范例， 已 被合在 一起作 为本书 的一个 附录。 

189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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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是 第七版 的再版 ，仅 在細 小的問 題上有 些更改 ，而 第七版 
差不 多是第 六版的 再版。 本版的 序言与 第七版 的差不 多是一 样的。 

本书 的第一 版中， 含有在 适当时 間內出 版第二 卷以完 成本书 
的諾言 ，到 現在已 有三十 年了。 但是， 我訂出 的計划 規模太 大了； 
由于 現代的 If 华亨 乎在 发展的 速度和 广度上 远远超 过了一 个世紀 
之前 的变化 / 划 的范圍 —— 尤其 是現实 的方面 —— 就随着 
它的 推动而 日益扩 大了。 所以， 不久 我只得 放棄以 两卷完 成本书 
的 希望。 我 的随后 的計划 曾經不 止一次 地进行 更改； 一部 分因为 
形势的 发展， 一部分 因为我 有其他 工作要 做以及 精力的 衰頹。 

一九 一九年 出版的 《工业 与貿易 》实 际上是 本书的 继續。 第三 
本 (关于 、学 -和 :^半❸呀^則髙深得多了。 我打算 尽我力 
之 所及， i ‘三 卷书中 硏究經 '济 学的一 切主要 問題。 

所以， 本书仍 然是硏 究經济 学的一 般入門 的书； 在 某些方 
面 一 虽然 不是在 一切方 面——类 似 硏究經 济学的 f  ¥ 的作 
品一 罗雪尔 及其他 經济学 家把这 类作品 放在他 們所写 士士 于經 
济 学的几 卷书籍 中的最 前面。 本书 不涉及 通貨、 市 場組織 这一类 
的特殊 論題， 至宇工 业組織 、就 业和工 資問題 这一类 論題則 主要是 
硏究它 們的正 常状态 => 

經济进 化是漸 进的。 它的 进步有 时由于 政治上 的事变 而停頓 
或倒退 ，但是 ，它 的前进 运动决 不是突 然的； 因为， 即在西 方和曰 
本， 它也是 以部分 自觉与 部分不 自觉的 习慣为 基础。 天才 的发明 
家、 組織 者或財 政家虽 然似乎 可以一 举而改 变一个 民族的 經济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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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但是， 他的 不純然 是表面 的和暫 时的那 一部分 影响， 一 經硏究 
就可 知道， 也不 外乎是 使得久 已在准 备中的 广泛的 建設性 的发展 
达 到成熟 而已。 在大 自然的 表現中 ，那 些最常 发生的 、而且 是如此 
井井有 条以致 能被仔 細观察 和精密 硏究的 表現， 是 其他大 多数科 
学 硏究的 基础， 也 是經济 硏究的 基础， 同时， 那 些时作 时輟的 、罕見 
的 和难以 观察的 表現， 則 常留到 以后阶 段再进 行特殊 的硏究 。“自 

然不能 飞跃， ，这句 格言， 对 于硏究 巧葶 呼之 书尤为 适合。 

上 述两类 不同的 表現之 对比 ，•奇 的硏 究之分 配于本 
书和 《工 业与 貿易》 中得到 例证。 如果 任何产 业部門 对新的 企业提 
供 了公开 的机会 ，这种 企业发 展成为 第一流 的企业 ，而 过了 相当时 
期也 許又衰 落了， 这个产 业部門 中的正 常生产 費用就 能根据 “一个 
代表性 企业” 的情况 来估計 ，所 謂代表 性企业 就是享 有很大 一部分 

的內部 經济- — 这种 經济屬 于組織 良好的 个別企 业所有 - ，和 

由于 整个区 域的共 同組織 而产生 的一般 或外部 經济。 这种 企业的 
硏究屬 于硏究 基础之 书的范 圍是适 当的。 基 础稳固 的在政 府部門 
或大 铁路公 司手中 之独占 事业， 調整它 的价格 所依据 的原理 ，誠然 
主 要是为 它自己 的收 入打算 ，但 多少也 考虑它 的顾客 的利益 ，这种 
原 理的硏 究屬于 硏究基 础之书 的范圍 也是适 当的。 

但是 ，当 托辣斯 正力图 控制一 个广大 市場时 ，肖 利害相 共的团 
体 正在建 立和解 散时， 尤其当 任何特 定的企 业之政 策方針 不光是 
受着眼 于它自 己 营业的 成功的 思想的 支配， 而是服 从大的 股粟市 
場 的操纵 或某种 控制市 場的运 动时， 正常 的活动 就退避 三舍了 。这 
种問題 在硏究 基础的 书中是 不能适 当地硏 究的， 它 屬于硏 究士手 
學 等的某 一部分 之书的 范圍。 

*  •經济 学家的 目标应 当在于 經济生 物学， 而 不是經 济力学 。但 
是， 生物学 槪念比 力学的 漑念更 复杂； 所以， 硏究基 砷的书 对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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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类 似性必 須給予 較大的 重視; 幷 常使用 “平衡 ”这个 名詞， 它含 
有靜态 的相似 之意。 这 个事实 以及本 书中特 別注意 的近代 生活的 
正 常状态 ，都含 有本书 的中心 槪念是 “靜态 的”， 而不是 “动态 的”之 
意。 但是 ，事 实上本 书始終 是硏究 引起发 展的种 种力量 ，它 的基調 
是动 态的， 而不是 靜态的 £> 

然而， 我 們要硏 究的力 量为数 是如此 之多， 以致 最好一 次硏究 
几种 力量， 作 出若干 局部的 解答， 以輔 助我們 主要的 硏究。 这样， 
我們 首先单 独硏究 某一特 殊商品 的供求 和价格 的初步 关系。 我們 
用“其 他情况 不变” 这句話 ，把其 他一切 力量当 作是不 起作用 的：我 
們幷 非认为 这些力 量是无 用的， 不过 是对它 們的活 动暫不 过問而 
已。 这种科 学的方 法早在 科学发 生之前 就已存 在了， 自古 以来明 
达的人 硏究日 常生活 中的每 个困难 問題， 就 有意或 无意地 采用这 
个方 法了。 

到了第 二阶段 ，在原 来被假 定不起 作用的 那些力 量中， 有較多 
的力 量发生 作用： 特殊 种类的 商品之 需求和 供給的 条件之 变化开 
始发 揮它的 作用， 我們 开始对 这些条 件之复 杂的相 互作用 加以观 
察。 漸漸地 ，动态 問題之 范圍扩 大了， 而暫时 的靜态 的假定 之范圍 
縮 小了； 最后就 接触到 B 手彳 今 K 于許多 不同的 生产要 素这一 
重大 的中心 問題。 同时 ，•动 •态 •的 .“4心， 原理經 常发生 作用， 使任何 
一 类生产 要素的 需求和 供給間 接地受 到其他 宴素的 供求发 展的影 
响 ，即 使这些 要素是 屬于毫 无关联 的产业 部門。 

.  这样， 經济 学主要 是硏究 不論为 好为坏 都不得 不要求 变化和 
进步的 人类。 片断 的靜态 假定， 是被用 来暫时 輔助动 态的- — 或 
不如 說是生 物学的 —— 槪念。 伹是， 經济学 的中心 漑念必 須是关 
于活力 和运动 的槪念 ，即 使只在 硏究它 的基础 时也是 这样。 

在 社会历 史中曾 有各个 阶段， 而 在这些 阶段中 土地所 有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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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 收入之 特点， 支配了 人类的 关系; 这些 特点也 許会重 点占优 
势。 但在 現代， 新 土地的 开发， 加 上水路 运費的 低廉， 差不 多阻止 
了  —— 这是按 照馬尔 薩斯和 李嘉图 使用报 酬递咸 
这 說的， 那时 英国劳 动者每 星期的 I： 資往 往低于 
半蒲式 耳上等 小麦的 价格。 但是， 如 果人口 的增长 即使按 現在增 
长率的 四分之 一长久 继續下 去的話 ，則 从土 地的一 切用途 （假 定和 
現在一 样不受 当局的 限制) 上所得 的总地 租价値 ，也 許会超 过从其 
他一切 形式的 物质財 产所获 得的总 收入； 即 使到那 时这些 財产也 
許会体 現等于 現在二 十倍的 劳动， 仍是 如此。 

在本书 的历次 再版中 （一 直到第 八版） 日 益注重 上述的 事实； 
幷日益 注重以 下这个 有相互 关系的 事实： 在 每个生 产和貿 易部門 
中， 都有一 个边际 ，在 那边际 之內， 任 何一个 生产要 素的使 用量的 
增加 ，在 一定的 条件下 都是有 利的； 但是 ，超过 了这个 边际， 生产要 
素 的使用 量再有 增加， 就 会产生 递减的 报酬， 除 非需要 有增加 ，同 
时 要与某 一生产 要素合 用的其 他生产 要素随 着也有 适当的 增加。 
对于 以下这 个补充 的事实 也同样 地日益 注重： 这个 关于边 际的槪 
念不 是一律 的和絕 对的： 它是随 着所硏 究的問 題的条 件而变 化的， 
特 別是随 着与它 有关的 时間之 长短而 变化。 关于它 的法則 是普遍 
的 ，即： （1) 边际 成本幷 不决定 价格； （2) 决定价 格的力 量之作 
用， 只 有在边 际上才 能淸楚 地表現 出来〆 3  ) 必須依 据长期 以及持 
久的 結果来 硏究的 边际， 与必 須依据 短期以 及一时 的波动 来硏究 

的边际 ，在 性质和 范圍上 都是不 同的。 

边际 成本的 性质之 不同， 的 确造成 了以下 人所共 知的事 实:在 
一个 經济原 因所产 生的結 果中， 那些 不易探 知的結 果比那 些表面 
的、 引起 粗心的 观察者 注意的 結果， 往 往更为 重要， 而且处 于相反 
的 方向。 这是在 过去的 經济分 圻上所 存在的 和威到 麻煩的 主要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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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之一； 这种 困难的 全部重 要性， 恐怕还 沒有被 普遍地 认識到 ，而 
在完全 了解这 种重要 性之前 ，我 們也許 要做比 現在多 得多的 工作。 

在經 济学的 材料之 极其不 同的性 质所容 許的范 圍內， 这一新 
的分 析法逐 步地和 尝試地 力图把 小量增 加科学 （通常 称为微 分学） 
的 方法用 之于經 济学。 近代我 們之所 以已能 对自然 的性质 加以控 
制， 大部 分直接 或間接 地得力 于这种 方法。 这种新 的分析 法仍然 
是幼 稚的； 它沒 有独断 之見， 也沒有 芷統的 标准。 它 还沒有 經历充 
分的 时間以 获得一 套完全 确定的 术語； 所以 关于名 詞的最 适当使 
用和 其他附 屬問題 的意見 分歧， 正 是正常 发展的 标志。 可是， 事实 
上， 在用这 个新方 法积极 地从事 硏究的 人之中 ，尤其 是在曾 經学习 
过物理 学上較 为单純 和明确 、因 而較为 高深的 問題的 人之中 ，对于 
这个方 法的基 本原理 表現了 显著的 和諧与 —致。 这 个方法 对于經 
济 硏究上 它所适 合的虽 不多， 但重要 的部分 ，居 于支 配地位 ，不必 
等到 下一代 ，大槪 就不会 再有爭 論了。 

在 本书历 次再版 的各阶 段中， 我妻 都給我 帮助和 提示。 每版 
都极 其得力 于她的 建議、 关心和 見解。 凱恩 斯博士 和普賴 斯先生 
校閱了 第一版 ，对 我帮助 很大； 福 拉克斯 先生也 为我出 力不少 。在 
各版 中的某 些地方 ，在特 殊問題 上給我 帮助的 許多人 之中， 我要特 
別感謝 艾希利 、凱南 、埃 杰沃斯 、哈佛 菲耳德 、庇 古与 陶西格 諸位敎 

授； 以及貝 里博士 、法伊 先生和 已故西 季威克 敎授。 

1920 年 10 月 于劍挢 曼第諾 萊路六 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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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緖論 

第一节 經济 学是一 門研究 財富的 学問， 同时 也是一 門研究 
人的 学間。 世界 的历史 是由宗 教和經 济的力 量所形 成的。 

政治 經济学 或經济 学是一 門硏究 人类一 般生活 事务的 学問; 
它 硏究个 人和社 会活动 中与获 取和使 用物质 福利必 需品最 密切有 
关 的那一 部分。 

因此， 一方面 它是一 种硏究 財富的 学科， 另一 方面， 也 是更重 
要的 方面， 它是 硏究人 的学科 的一个 部分。 因为人 的性格 是由他 
的日常 工作， 以及 由此而 获得的 物质資 源所形 成的， 任何 其他影 
响 ，除 了他的 宗敎理 想的影 响以外 ，都 不能形 成他的 性格。 世界历 
史的两 大构成 力量， 就是 宗敎和 經济的 力量。 尙武 或艺术 精神的 
热情 虽然在 各处曾 經盛行 一时， 但宗 敎和經 济的影 响无时 无地不 
是居于 前列； 它 們差不 多一直 是比其 他一切 影响合 在一起 还要重 
要。 宗敎的 动机比 經济的 动机更 为强烈 ，但是 它的直 接作用 ，却不 
像經 济动机 那样普 遍地影 响人类 生活。 因为 一个人 心情最 好的时 
候 ，他的 思想中 大部分 时間总 是充滿 了关于 謀生的 事情； 在 那个时 
間里， 他的性 格就由 于他在 工作中 运用他 的才能 的方式 、他 的工作 
所引起 的思想 和感情 以及他 与他的 同事、 雇 主或雇 工之間 的关系 
而逐漸 形成起 来了。 

而且 一个人 收入的 多寡， 对他的 性格所 发生的 影响， 常 常不弱 
于 (即 使稍差 一些) 获得 收入的 方法所 发生的 影响。 一个家 庭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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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是 一千镑 还是五 千鎊， 对 于这个 家庭的 生活富 裕情况 也許关 
系 不大; 但是如 果收入 是三十 鎊还是 一百五 十鎊， 那 就有很 大的差 
別了  ：因为 有一百 五十鎊 ，这个 家庭就 可以获 得維持 美滿生 活的物 
质 条件， 而有三 十鎊却 不能获 得这些 条件。 的确， 在 宗敎、 家庭情 
感和友 誼方面 ，就 是穷人 也可以 找到发 揮許多 才能的 机会， 这些才 
能 是无上 快乐的 源泉。 伹是 ，极 端貧困 的环境 ，尤其 是在环 境拥挤 
不堪的 地方， 总 会消弱 較高的 才能。 那些被 称为我 們大城 市中的 
賤民 的人， 很少 有寻求 友誼的 机会； 他們不 知道什 么叫文 雅和宁 
靜 ，甚 至对家 庭生活 的和諧 也很少 理解; 而且 宗敎力 量也常 常达不 
到他們 那里。 毫无 疑問， 他們身 体的、 精 神的和 道德的 不健康 ，虽 
然部分 是由于 貧困以 外的其 他原因 ，但 貧困却 是主要 原因。 

幷 且除了 这些賤 民之外 ，在 城市和 乡村中 ，还有 許多人 是在缺 
乏衣 、食 / 住所 的情 况下长 成的； 他們 幼年就 失学， 以 便出去 工作， 
掙 3： 錢 度日； 此 后他們 就以营 养不足 的身体 长时間 地做使 人疲劳 
的 工作， 因 此沒有 叽会发 展他們 較高的 智力。 他們 的生活 一定是 
不健康 或不愉 快的。 他 們以爱 上帝和 人类为 乐事， 他們甚 至还許 
有某 种自然 的情感 方面的 修养， 所以 他們所 过的生 活可能 比許多 
有較 多物质 財富的 人的生 活更为 充实。 不过， 話虽 如此， 他 們的貧 
困对 他們总 是一种 巨大的 而且差 不多是 純粹的 禍患。 即使 当他們 
健康的 时候， 他們的 疲劳往 往等于 痛苦， 而 他們的 欢乐又 是很少 
的； 到了 生病的 时候， 貧困所 造成的 痛苦就 要加重 十倍。 虽 然一种 
知 足常乐 的精神 或可使 他們安 于这些 苦难， 但是还 有許多 別的苦 
难， 这种精 神却无 法使他 們甘心 忍受。 过度工 作和敎 育不足 、疲乏 
和忧郁 、沒 有安靜 和沒有 空閑， 他們就 沒有尽 量发揮 他們智 力的机 

会。 

虽則 有些常 常与貧 困同来 的苦难 ，幷不 是貧困 的必然 結果;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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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大 槪說来 ，“穷 人的 禍根是 他們的 貧困” ，所 以硏究 貧困的 原因， 
就是硏 究大部 分人类 堕落的 原因。 

第二节 貧困是 否必然 的問題 給予烴 济学识 最大的 关心。 

奴 隶制度 被亚里 斯多德 看作是 天經地 义的， 古 代的奴 隶大槪 
自己 也是这 样想。 人 类的尊 严是由 基督敎 加以宣 揚的， 近 百年来 
它受 到日益 热烈的 拥护： 但是， 只是由 于最近 敎育的 普及， 我們才 
开 始了解 这句話 的完全 意义。 現在 ，我 們終于 要认眞 地来硏 究:所 
謂 “下等 阶級” 的存在 究竟是 不是必 荽的: 就 是說， 是 否必然 有許多 
人 生来就 注定要 做苦工 ，为別 人提供 美好和 文明生 活的必 需品； 而 


他們 自己却 因貧困 和劳苦 一点不 能分享 到这种 生活。 

貧 困和愚 昧可以 逐漸被 消灭的 希望， 的 确从十 九世紀 工人阶 
級的不 断进步 的事实 中得到 很大的 支持。 蒸 汽机减 輕了他 們許多 
費力 和有害 身体的 工 作; 工資提 髙了； 敎育已 經改良 而且已 經比較 
普及； 铁道 和印刷 机使国 內各地 同一行 业的人 能易于 联系， 幷且使 
他們 能够从 事和实 行远大 的政策 方針； 同时, 对智力 工作的 日益增 
长 的需要 ，使 技术工 人迅速 增加， 現在 他們的 人数已 超过了 那些完 
全不熟 练的工 人了。 以“下 等阶級 ”这个 名詞的 最初意 义来說 ，大 
部分 技术工 人已經 不再屬 于这个 阶級了 ，其中 有些人 所过的 生活， 
已 經比即 使是一 个世紀 以前的 大多数 上等阶 級所过 的生活 更为美 

好和 髙尙。 

这种 进步比 其他任 何事情 都更使 人对下 一問題 加以实 际的关 
心: 一切的 人初入 世界都 应有过 文明生 活的公 平机会 ，不受 貧困的 
痛 苦和过 度机械 的劳动 的呆板 影晌， 这眞是 不可能 的嗎？ 这个問 

題正被 当代的 日益热 烈的要 求推居 前列。 

这 个間題 不能完 全由經 济学来 解答。 因为这 个答案 部分要 

依靠 人类本 的 道德和 政治的 才能， 經济学 家幷沒 有了解 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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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的特別 方法： 他也必 須像別 人一样 地做， 尽 他所能 去推測 。但 
是， 这个答 案大部 分有賴 于經济 学范圍 之內的 事实和 推論； 給予經 
济 硏究以 主要的 和最大 的关心 ，也 就是这 一 '点。 

第三节 經济学 大体上 是新近 才有发 展的。 

我們 也許曾 經这样 期望： 一門硏 究与人 类福利 有关的 这样重 
要問題 的科学 ，已 經引起 历代許 多最有 能力的 思想家 的注意 ，到現 
在已 发展到 接近成 熟了。 但事 实却是 这样： 科学的 經济学 家的人 
数， 与要做 的工作 的困难 相比， 总是較 少的； 因此这 門科学 差不多 
仍 在幼稚 时代。 这 个事实 的一个 原因， 就是 經济学 与人类 的較大 
福 利的关 系被忽 視了。 的确 ，一門 以財富 为主題 的科学 ，許 多学者 
初 看起来 常是可 厌的； 因为 那些尽 力扩大 知識范 圍的人 ，对 于为占 
有財 富而占 有財富 ，是 不大关 心的。 

但一 个更重 要的原 因是： 在近代 經济学 所硏究 的产业 生活状 
况， 以及 生产、 分 配和消 費的方 法中， 有許多 只是新 近才发 生的。 
誠然 ，实 质上的 变化在 某些方 面确是 沒有外 形上的 变化那 样大; 近 
代經 济理論 比初出 現时， 有更多 的部分 能适用 于落后 民族的 状况。 
但是， 作为 許多形 式变化 的基础 之实质 上的統 一性， 是不容 易看出 
来的； 而且形 式上的 变化已 經有了 这样的 結果： 各时 代的作 家从他 
們前輩 的著作 中所得 的益处 較少， 否則 他們或 可获益 較多。 

近 代生活 的經济 状況， 虽 較前代 复杂， 伹 在許多 方面却 比前代 
的經 济状况 明确。 营业 与其他 事情分 得較为 淸楚； 个人对 別人对 
社会的 权利， 也 有較为 明确的 規定； 而 最重要 的是， 摆脫了 風俗的 
束縛， 以 及自由 活动、 不断 的未雨 綢繆和 不休的 进取心 的发展 ，使 
决 定各种 东西和 各种劳 动的相 对价値 的种种 原因， 具有新 的正确 
性和 新的重 要性。 

笫四节 竞爭可 识是建 殽性的 ，也 可识是 破坏性 的:即 当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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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 时候， 竞爭也 沒有合 作那祥 有利。 但是， 近代营 业的基 本特征 
是产 业和企 业的食 由 、負 力更生 和未雨 嫡#。 

我們 往往这 样說： 近代产 业生活 的方式 与过去 的区別 在于它 
是較 有竞爭 性的。 但 这样說 法是不 能令人 十分滿 意的。 竞 爭的严 
格意义 ，似乎 是指一 个人与 另一人 的比赛 ，特 別是关 于物品 买卖出 
价 方面的 比赛。 这种比 赛无疑 地是比 过去更 为激烈 和更为 广泛： 
但这 只是近 代产业 生活的 基本特 征之次 要的、 甚至 可以說 是偶然 
的 結果。 

沒有 一个名 詞能适 当地表 明这些 特征。 如我們 現在可 以知道 
的 ，它 們是： 自己 选擇方 向的某 种独立 自主和 习慣； 自力 更生; 謹愼 
而 敏捷的 选擇和 判断； 未 雨綢繆 和向遙 远的目 标前进 的习慣 。这 
些特征 可以而 且往往 的确使 人互相 竞爭; 但另 一方面 ，它們 也可使 
人 走上， 而且現 在的确 正在使 人走上 合作以 反各种 好的和 坏的联 
合的 道路。 但是， 这种 趋于共 同所有 和共同 活动的 傾向与 前代的 
大不 相同， 因为它 不是風 俗习慣 的結果 ，也不 是任何 被动地 与邻人 
联合的 結果， 而是每 个人自 由选 擇某种 行为的 結果， 这种行 为經过 
他仔 細考虑 之后， 似乎 最适合 于达到 他的目 的 ，不論 这些目 的是否 
为了 利己。 

“ 竞爭” 这个名 詞已經 充滿了 罪恶的 意味， 而且 还包含 某种利 
己心 和对別 人的福 利漠不 关心的 意思。 誠然， 前代 的产业 形式不 
及近 代的具 有有意 識的利 己心， 但也 不反近 代的具 有有意 識的利 
人心。 所以 ，近代 的特色 是精明 而不是 自私。  ^ 

例如， 当原始 社会的 風俗扩 大了家 庭范国 ，幷規 定了一 个人对 
他 的邻居 的某些 义务时 —— 这种义 务到后 代已廢 除了， 它 也規定 
了对 陌生人 的敌視 态度。 在近代 社会里 ，出 自家 庭情威 的义务 ，虽 
然集 中于較 为狹小 的范圍 ，却变 得更为 强烈; 而对于 邻居和 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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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 一視同 仁6 近代的 人民卒 索对待 这两种 人时， 公平 和誠实 
的 标准， 比原 始人民 对待他 們的邻 人的某 些方面 为低： 但比 原始人 
民对待 陌生人 却高得 多了。 这样 ，只有 邻居关 系是松 懈了， 而家庭 
关系 在許多 方面比 从前加 强了， 家庭 情感所 引起的 自我牺 牲和热 
誠比 过去大 得多： 对陌生 人的同 情心， 是近代 以前从 未有过 的一种 
有意讖 的利人 心的日 見增长 的源泉 为近代 竞爭发 源地的 那个国 
家， 以 它的收 入用之 于慈善 事业， 其数額 比其他 任何用 途为大 ，而 
且化 X 两 千万元 去贖买 西印度 群島的 奴隶的 自由。 

历代的 詩人和 社会改 良家， 都用 关于古 代英雄 的美德 的动人 
故事， 要 想鼓舞 他們自 己 时代的 人民达 到較为 髙尙的 生活。 但是， 
历史 記載和 当代对 于落后 民族的 观察， 一經仔 細硏究 ，都不 能证实 
这样的 說法： 現在 的人比 从前的 人大体 上更为 苛刻和 冷酷； 或者 
說 ，在風 俗和法 律任人 自由选 擇方向 的时候 ，从 前的 人比現 在的人 
往往更 願牺牲 自己的 幸福， 以利 他人。 有些 民族的 智力似 乎在其 
他方 面都沒 有得到 发展， 也沒有 近代商 人的独 創能力 ，其中 有許多 
人 即使与 邻居在 交易上 也斤斤 較量， 表 現了一 种有害 的聪明 。最 
肆 无忌憚 地乘人 之危的 商人， 无 过于东 方的谷 物商人 和放債 者了。 

苒者 ，无 疑地， 近代使 貿易上 的欺詐 行为有 了新的 机会。 知識 
的 进步发 現了新 的魚目 混珠的 方法， 幷使許 多新的 搀假的 方法成 
为 可能。 生产 者現在 与最后 的消費 者相距 很远； 他 的錯誤 行为不 
会立 即受到 严厉的 处罰， 如果 一个人 必須生 活乃至 于老死 在他的 
故乡 ，当 他欺騙 了他的 邻人时 ，就 要受到 这样的 处罰。 現在 欺詐的 
机会 的确是 比过去 多了； 但也沒 有理由 认为， 人們比 过去会 更多地 
利 用这种 机拿。 相 反的， 近代的 零易方 法一方 面包含 信任; fit 人的 
习慣/ 另一方 面包含 抵抗欺 詐行为 的引誘 的力量 ，这 两点在 落后民 
族之中 是不存 在的。 在 一切社 会条件 之下， 虽不乏 单純的 寘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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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 忠誠的 事例： 但 是那些 曾經要 在落后 国家建 立新式 营业的 
人， 感到 他們常 不能对 当地的 人委以 重要的 职位。 需要坚 强德性 
的工 作比需 要优良 技能和 智力的 工作， 甚至 更不能 沒有外 来的帮 
助。 貿易 上的搀 假和欺 詐行为 盛行于 中世紀 ，达 到惊人 的程度 ，而 
我們 現在却 考虑当 时这种 錯誤行 为很难 不被人 发觉。 

， 在金 錢力量 占优势 的各个 文明阶 段中， 在沒有 感觉到 仅仅是 
有形 的黃金 的压力 之前， 詩人 們在詩 文中喜 欢描写 一个过 去的眞 
正“ 黃金时 代”。 他們的 詩歌描 写是美 丽的， 激发了 高尙的 憧憬和 
决心; 但 这些描 写却很 少有历 史的眞 实性。 許多 小地方 的居民 ，欲 
望单純 ，大自 然的恩 惠对这 些欲望 的滿足 已經作 了充分 的准备 ，他 
們的 确有时 对物质 需要几 乎毫不 关心， 而且 也不会 引起卑 鄙的野 
心。 但是， 每当 我們能 洞悉在 我們时 代中处 于原始 状态下 的拥挤 
不堪的 人民的 內部生 活时， 我 們就看 到比在 远处看 起来更 大的貧 
困、 狹隘和 覌难: 我們从 未看到 比今天 西方世 界所存 在的更 为普遍 
和痛苦 較少的 舒适。 所以， 我 們不应 当对构 成近代 文明的 力量加 
上 一 •个含 有恶意 的名称 

这一 含意也 加到“ 竞爭” 这个名 詞里去 ，恐 怕是不 合理的 ，但事 
实 上却是 如此。 其实， 当竞 爭受到 非难时 ，它 的反社 会的形 式变为 
突出； 人們 对它是 否还有 其他的 形式則 不注意 硏究， 而这些 形式对 
于維 持活动 力和自 发性 是如此 重要， 以致缺 少它們 恐怕对 社会輻 
利是 比較有 害的。 商人 或生产 者当发 觉竞爭 者以低 于使他 們能获 
得 很大利 潤的价 格出售 貨物时 ，他們 对他的 这种扰 乱行为 ，便 勃然 
大怒， 抱 怨受到 損失； 即 使那些 购买廉 价貨物 的人， 也許确 是比他 
們穷困 ，他 們的竞 爭者的 精力和 智謀也 許确是 有利于 社会， 他們也 
不 顾了。 在許多 情况下 ，“限 制竞 爭”是 一个令 人誤解 的名詞 ，它掩 
盖了 生产者 的特权 阶級的 形成， 这种 生产者 往往利 用他們 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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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阻撓 一个有 能力的 人从低 于他們 的阶級 中力求 上进的 企图。 
在遏 制反社 会的竞 爭的借 口下， 他 們剝夺 了他自 創新 事业的 自由, 


如果創 立了新 事业， 他 对商品 消費者 所作的 貢献， 会 大于他 加于反 
对他的 竞爭的 那一小 群人的 損害。 • 

如 将竞爭 与为了 公众利 益而无 私工作 的有力 的合作 对比的 
話， 那末， 即 使是最 好形式 的竞爭 也是相 对地有 害的； 至于 它的較 
为 苛刻和 卑鄙的 形式簡 直是可 恨了。 在一个 人人都 十分善 良的世 
界里， 竞爭 就不会 存在， 不过， 私有財 产与各 种形式 的私人 权利也 
都不会 存在了  人們只 会想到 他們的 义务， 沒有人 会希望 比他的 
邻人 享受較 大的生 活上的 舒适和 奢侈。 强大 的生产 者能够 易于忍 
受一点 困难， 因此他 們就会 希望他 們較为 弱小的 邻人， 虽生 产較少 
而消費 較多。 他們 以达样 想法为 乐事， 就会 以他們 所有的 一切精 
力、 創造力 和热烈 的进取 心， 为公共 利益而 工作； 人 类在与 自然界 
的斗爭 中就会 无往不 利了。 这 就是詩 人和梦 想家所 想像的 f 夸呀 
代了。 但是 ，在負 貴任地 处理事 务时， 忽視仍 然附于 人类本 上士 
士 种缺点 ，实 屬愚蠢 之至。 

一般 的历史 ，尤其 是社会 主义冒 險事业 的历史 ，表 明普 通的人 
不 能接連 长时間 地实行 純粹的 和理想 的利人 主义； 只有当 少数篤 
信宗敎 的人的 有力的 热誠， 使得 物质上 的关心 与崇 高的信 仰相比 
变为 无足輕 重时， 才有 例外。 

无 疑的， 即使 現在， 人們也 能作出 利人的 貢献， 比他們 通常所 
做的 大得多 ：經济 学家的 最高目 标就是 要发現 ，达种 潜在的 社会資 
产如何 才能最 快地得 到发展 ，如 何才能 最明智 地加以 利用。 但是， 
他 决不应 不加分 析地对 一股竞 爭加以 詆毁： 他对竞 爭的任 何特殊 
表現 必須保 持中立 态度， 直到他 相信人 类本性 确是現 在这样 ，遏制 
竞爭比 竞爭本 身决不 会发生 更为反 社会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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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我 們可以 得出如 下的結 論:“ 竞爭” 这个名 詞用来 說明近 
代产业 生活的 特征是 不甚恰 当的。 我們 需要这 样一个 名詞， 它不 
含有任 何好的 还是坏 的道德 品质的 意味， 而 只是說 明这样 一个无 
可爭辯 的事实 :近代 企业和 产业的 特征是 較能自 力更生 的习償 、較 
有远 見和較 为审愼 和自由 的 选擇。 沒 有一个 名詞能 适合于 这个目 

的: 伹 芈 亨牟字 巧寧 $  ”， 或簡 言之， "^1 宇”， 指出了 正确的 

方向； 有 的’名 •詞- 之前， 它 是可以 •被 •采 •用 •的。 当然， 当合作 

或联合 似乎是 达到一 定的目 的之最 好的途 徑时， 这 种审愼 和自由 
的选擇 也許会 导致与 个人自 由的某 种背道 而馳。 至 于这些 审愼的 
联 合形式 会破坏 个人自 由到怎 样程度 —— 它 們也是 起源于 这种自 
由的， 以及会 有助于 公共福 利到怎 样程度 的問題 ，已 在本书 的范圍 
之外 了①。 

第五节 关 于这些 特征和 經济学 发展的 槪述， 巳从本 篇移至 
附 录一和 附录二 。 

在本书 的前几 版中， 这一章 緖論之 后还有 两篇短 文:一 篇是关 
于自由 企业的 发展， 以 及一般 地說明 經济自 由的 发展的 ，另 一 篇是 
关于經 济学的 发展。 它們虽 然經过 紧縮， 也 不足称 为有系 統的历 
史； 它們 只想說 明經济 結构与 經济思 想发展 到現在 地位的 过程中 
某些重 大事件 而已。 現 在这两 篇短文 已被移 到本书 末的第 一和第 
二 附录中 去了， 一部分 因为它 們的全 部意义 要到对 經济学 的主題 
有了相 当认識 之后才 能彻底 明了；  一 部分因 为自从 它們最 初写成 
后 的二十 年来， 对于經 济学和 社会科 学的硏 究在高 等敎育 中应占 
的地位 ，公 众的意 見已經 大有发 展了。 現在已 不像从 前那样 需要强 
調 这样的 說法： 現 代經济 問題的 主題， 有許 多是取 自近日 的 技术和 


① 在 行将出 版的 《工 业与 貿县》 一书 中对这 巷問題 有相缉 詳細 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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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 变化， 这 些問題 的形式 和紧要 性无一 不与大 多数人 的有效 
的經 济自由 有关。 


許多 古代希 腊人和 罗馬人 与他們 家奴的 关系是 眞誠的 和合于 
人 道的。 但是， 即 在阿迪 卡①， 大多数 居民的 物质和 精神的 福利， 
幷不 被看作 是市民 的主要 目的。 生 活的理 想虽然 高尙， 但 只与少 
数人有 关:价 値学說 在近代 是极其 复杂的 ，那 时这种 学說也 能想得 
出来 ，像現 在所能 想出来 的一样 ，只要 当时一 切手工 的工作 差不多 
都能为 自动的 机器所 代替就 行了， 这 种机器 只需要 使用一 定数量 
的蒸 汽力和 原料， 而与一 种美滿 的市民 生活的 要求是 无关的 。近 
代經济 学的許 多內容 ，在 中世紀 的城市 里或許 的确已 被預先 見到， 
在 那里， 一 种聪明 和敢为 的精神 首先与 坚忍的 勤劳結 合起来 。但 
是 ，中世 紀的城 市却不 能安靜 地創立 它們的 事业； 世 界必須 等待新 
的經 济紀元 的到来 ，直 到全国 人民都 准备接 受經济 自由的 考驗。 

尤其 英国是 逐漸准 备做好 这一工 作的; 但是 ，将 近十八 世紀之 
末， 向 来是緩 慢和漸 进的变 化突然 变为迅 速和强 烈了。 机 械的发 
明、 工业的 集中， 以 及为远 地市場 大規模 生产的 制度， 打破 了旧的 
工业 傳統， 使 每个人 能尽量 自由地 論价； 同时， 它們 促进了 人口的 
增加 ，但在 工厂和 作坊里 的怳可 立足之 地以外 ，幷沒 有为增 加的人 
口准 备安身 之处。 这样， 自由 竞爭， 或不如 說是工 业和企 业的自 
由 ，便 如巨大 不馴的 怪物， 橫行无 忌了。 那些 能干而 沒有受 过敎育 
的 商人， 濫用他 們的新 力量， 引 起了各 方面的 罪恶； 它使母 亲們担 
任对 她們不 适合的 职务。 它加重 了孩子 們的过 度工作 和疾病 ，而 
且 在許多 地方便 民族堕 落了。 同时， 救貧法 (poor  law) 的 善意的 
草率比 II 业 紀律的 殘忍的 草率， 甚至 更足以 降低英 国人的 道德和 


① Attica 古代 希腊的 一个邦 ，首都 是雅典 ，在 爱琴海 之东。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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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 力量： 因 为救貧 法剝夺 了人們 的使他 們能适 合事物 的新秩 
序的那 些能力 ，它 便增加 了因自 由企业 的到来 所造成 的害处 ，幷戚 
少 了它所 造成的 好处。 

但是 ，当自 由 企业表 現为一 种反常 地冷酷 的形式 的时候 ，却正 
是 經济学 家們对 它最加 頌揚的 时候。 这是一 部分因 为他們 淸楚地 
看到了 —— 而 我們这 一代却 大都忘 記了， 已为自 由 企业所 代替的 
風 俗和严 厉法令 的束縛 的那种 殘醅； 一部分 因为当 时英国 人的一 
般傾向 ，都认 为除了 丧失安 全之外 ，以任 何代价 享有一 切自由 一 
政治 的和社 会的, 都是値 得的。 但是， 一部分 也因为 自由企 业給予 
英国 的生产 力量， 是它 抵抗拿 破侖获 得胜利 的唯一 手段。 所以 ，經 
济学家 們的确 不是将 自由企 业当作 是一件 純粹的 好事， 而 只认为 


比当 时所能 实行的 限制較 少流弊 而已。 

自由企 业的思 想主要 是中世 紀的商 人所首 倡的， 十八 世紀后 
半期 的英法 哲学家 继續加 以发揚 ，李嘉 图及其 追随者 ，便依 据这种 
思想发 展成为 一种自 由企业 的作用 的理論 （或如 他們自 己所說 ，自 
由 竞 爭的理 論）， 这 种理論 包含許 多眞理 ，其重 要性或 将永存 于世。 
他們 的著作 在它所 涉及的 狹隘范 圍內是 极其完 美的。 但它 的精华 
大部 分包括 关于地 粗和谷 物价値 的間題 一 当时英 国的命 运似乎 
正有賴 于这些 問題的 解决； 但 李嘉图 以特殊 方式所 解决的 其中許 
多問題 ，对子 現在的 情况幷 沒有什 么直接 关系。 

在 他們其 余的著 作中， 有 許多因 过于注 意当时 英国的 特殊情 
况， 而变为 范圍狹 窄了； 这种狹 窄性已 經引起 了—种 反应。 所以， 
現在 当較多 的經驗 、較多 的空閑 和較大 的物质 資源， 已使我 們能够 
对 自由企 业稍加 控制， 幷能戚 少它的 为害的 力量和 增大它 的为善 
的力量 的时候 ，在 許多經 济学家 之中， 反产生 了一种 对它的 厌恶之 
心。 有些 人甚至 喜欢夸 大它的 害处， 幷将愚 味和痛 苦的原 因也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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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于它， 其实， 愚 味和痛 苦是已 往年代 暴政和 压迫的 結果， 或是对 
經济 自由的 誤解和 誤用的 結果。 

大 多数經 济学家 是居于 这两个 极端之 間的， 他 們在許 多不同 
的国 家里同 时进行 硏究， 他們 对他們 的硏究 抱着探 求眞理 的不徧 
不倚的 願望， 甘 願經历 长期和 繁重的 工作， 只有 这样， 才能 获得有 
价値 的科学 結果。 意志、 性情、 訓练和 机会的 不同， 使他們 的工作 
方 法各不 相同， 幷使 他們对 于問題 各部分 的着重 点也各 不 相同。 
他 們都或 多或少 要收集 和整理 关于过 去和現 在的事 实以及 統計数 
字; 他們都 要根据 手中的 事实或 多或少 地进行 分析和 推論: 不过有 
些人对 前一工 作較有 兴趣， 有些 人觉得 后一工 作較有 吸引力 。然 
而 ，这样 的分工 在目的 上幷不 矛盾， 而是一 致的。 他 們的工 作都丰 
富 了那种 使我們 能够了 解謀生 之道和 生計的 性质对 于人类 生活的 
特性和 旨趣发 生种种 影晌的 知識。 


第一节 經济学 主要是 研究对 活动的 动力和 对活动 的 阻力， 
这种动 力和阻 力的敫 量能用 貨币来 的略地 衡董。 这 神衡量 仅指宅 
們 的数量 而言。 动机 的质量 ，不論 是高# 的还 是卑鄱 的动机 ，在性 
质上是 无法衡 量的。 

經 济学是 一門硏 究在日 常生活 事务中 过活、 活 动和思 考的人 
們 的学問 。但它 主要是 硏究在 人的日 常 生活事 务方面 最有力 、最坚 
决 地影响 人类行 为的那 些动机 。每 个稍有 可取之 处的人 ，在 从事营 
业 时都具 有較为 高尙的 性格； 在营业 方面， 像 在別处 一样， 他也受 
到个 人情感 、責任 观念和 对高尙 理想的 崇拜的 影响。 的确， 最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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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发 明家， 和 进步的 方法与 工具的 組織者 之所以 发揮他 們最好 
的精力 ，是因 为受到 高尙的 好胜心 的鼓舞 ，幷 非完全 因为爱 好財富 
的 緣故。 不过 ，話虽 如此， 日常 营业工 作的最 坚定的 动机， 是获得 
工資的 欲望， 工 資是工 作的物 质报酬 。工資 在它的 使用上 可以是 
剌己 地或利 人地用 掉了， 也可 以是为 了高尙 的目的 或卑鄙 的目的 
用 掉了， 在这一 点上， 人类 本性的 变化就 发生作 用了。 但是， 这个 
动 机是为 一定数 額的貨 币所引 起的， 正是对 营业生 活中最 坚定的 
动 机的这 种明确 和正确 的貨币 衡量， 才使經 济学远 胜于其 他各門 
硏 究人的 学問。 正像化 学家的 精良天 秤使得 化学比 其他大 多数自 
然科学 更为精 确一样 ，經济 学家的 这种天 秤①， 虽然 現在还 很粗糙 
和不 完善， 也使得 經济学 比其他 任何一 門社会 科学更 为精确 。但 
是, 經济学 当然不 能和精 密的自 然科学 相比： 因为它 是硏究 人类本 

性的不 断变化 和細微 的力量 。③ 

經济学 比別門 社会科 学有利 之处， 似乎是 由下一 事实产 生的： 
它 的特殊 的工作 范圍， 使它比 其他任 何一門 学問具 有采用 精密方 
法的 較大的 机会。 它主 要是硏 究那些 欲望、 憧憬和 人类本 性的其 
他 情感， 它們的 外部表 現是以 这样的 一种形 式成为 活动的 种种动 
力， 以致这 些动力 的力量 或数量 能够相 当正确 地加以 估計和 衡量； 
因此， 对这 些动力 就能用 科学方 法来硏 究了。 当一 个人的 动机的 
力量 —— 不 是动机 的本身 —— 能用他 为了得 到某种 滿足正 要放棄 
的 貨币額 /或** 者用 剛好使 他忍受 某种疲 劳所需 宴的貨 币額， 加以大 
約 的衡量 的时候 ，科学 的方法 和試驗 便有可 能了。 

指出 以下一 点是重 要的： 經济学 家幷不 能衡量 心中任 何情烕 
的 本身， 即 不能直 接地来 衡量， 而只 能間接 地通过 它的結 果来衡 

① 意指貨 币衡量 —— 譯者 

© 关 于經济 学与社 会科学 总体的 关罘， 将 在附录 三的第 1 、 2 节 里有所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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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即 使一个 人自己 在不同 时間的 心情， 他 也不能 准确地 互相比 
較和 衡量。 至于 別人的 心情， 除了間 接地和 推測地 从它的 結果来 
衡量外 ，是 沒有人 能够衡 量的。 当然， 有些情 威屬于 人类的 較髙本 
性， 而有些 則屬于 較低的 本性， 因 此种类 不同。 但是， 即使 我們将 
我 們的注 意力集 中于仅 仅是同 一种类 的物质 偸快和 痛苦， 我們威 
到也 只能从 它們的 結果来 間接地 比較。 其实， 除非 这种偸 快和痛 
苦在 同一时 間发生 在同一 个人的 身上， 否則， 即使这 种比較 在某种 
程度 上也必 然是推 測的。 

例如 ，两 个人从 吸烟中 所得到 的偸快 是不能 直接比 較的; 即使 
同一个 人在不 同的时 間从吸 烟中所 得到的 愉快， 也 是不能 直接比 
較的。 但是， 如 果我們 看到一 个人对 他有的 几个便 士用于 买一枝 
雪茄烟 ，还是 买一杯 茶喝， 还是坐 車回家 ，犹豫 不决， 我們便 可按照 
常例說 ，他 从这三 件事上 能得到 同样的 偸快。 

因此， 如果 我們要 想比較 即使是 物质的 滿足， 我 們也不 能直接 
比較， 而必 須間接 地丛这 种滿足 对活动 所提供 的动力 来比較 。如 
果要 得到两 种愉快 之中任 何一种 愉快的 欲望， 会誘 使环境 相同的 
人 各去做 剛好是 一小时 的額外 工作， 或是誘 使身份 相同和 財产相 
同的 人各为 这一小 时工作 付出一 个先令 的話， 則我們 可以說 ，为了 
我們 硏究的 目的， 这 两种愉 快是相 等的， 因为 要得到 偸快的 欲望， 
对于 情况相 同的人 而貢， 是激发 活动的 同样强 有力的 动力。 

这样， 像人 們在日 常 生活中 所做的 那样， 我們用 激发活 动的原 
动力 或刺激 物来衡 量一种 心情， 虽 然在我 們所要 考虑的 动机中 ，有 
些 屬于人 类的較 髙丰性 ，有些 屬于人 类的較 低本性 ，但 也不 会引起 
新的 困难。 

因为 ，假 如我們 看到一 个人在 几种小 的滿足 之間犹 豫不决 ，过 
了一 会他忽 又想到 在他的 归家途 中会遇 到一个 貧穷的 病人； 他花 


第一篇 第二章 經济学 的实质 


37 


了一 些时間 才决定 究竟是 为自己 选擇一 种物质 滿足， 还是 去做一 
件 善事， 以他 人之乐 为乐。 因为 他的欲 望时而 这样， 时 而那样 ，他 
的 心情的 性质就 会发生 变化; 哲学家 必須硏 究这种 变化的 性质。 

但是， 經济 学家硏 究各种 心情， 是通过 心情的 表現， 而 不是心 
情的 本身； 如 果他觉 得不同 的心情 对活动 提供相 等的动 力的話 ，則 
他为了 硏究的 目的便 把这些 心情当 作表面 上是相 等的。 其实 ，他 
所用的 方法， 和每个 人在日 常生活 中每天 常做的 一样， 不 过較有 
耐心和 思想， 較为 謹愼小 心而已 0 他 不打算 去衡量 人类本 性的高 
級情 咸与低 級情感 的眞正 价値， 也不 去比較 对美德 的爱好 与对美 
昧 食物的 欲望。 他从結 果来估 計激发 活动的 动力， 正如人 們在曰 
常 生活中 所做的 一样。 他 遵循平 常談話 所采取 的途徑 ，所 不同的 
只是 在于: 在他 进行硏 究时， 在 弄淸楚 他的知 識的范 圍方面 更为謹 
愼小心 而已。 他从 在一定 情况下 对一般 人的观 察中， 得出 他的暫 
时性的 結論， 幷不打 算探求 个人的 心理和 精神的 特征。 但是 ，他也 
不忽 視生活 的心理 和精神 方面。 相 反的， 即 使在經 济硏究 的較狹 
的用途 方面， 了 解占有 优势的 欲望是 否有助 于形成 一种坚 强和正 
直的 性格， 也是重 要的。 在 經济硏 究的較 广的用 途方面 ，当 这种硏 
究被应 用到实 际問題 上去的 时候， 經济学 家也像 別人 一祥， 必須 
关 心人类 的最終 目的， 幷 考虑各 种滿足 的实际 价値的 差異， 这些滿 
足是 对活动 的同样 有力的 动力， 因为具 有相等 的經济 价値。 这些 

价値 的硏究 只是經 济学的 起点。 但 这种硏 究确是 一个起 点①。 

~ ■  ~ . 

⑤ 关于在 任何情 況下两 种偷快 相等的 說法， ‘ 某些哲 学家所 提出的 異議， 似乎只 
适用 于經济 学家硏 究这句 話的用 法以外 的备种 用法* 然 而不幸 的是： 經 济名詞 的习慣 
的 用法， 有时引 起了这 样一种 信念： 經济 学家是 快乐主 义或 功利 主义的 哲学体 系的信 
徒。 因为， 經济学 家們通 常认力 最大的 偷快是 从努力 尽責中 得来的 偷快， 同时， 他們又 
說至 r 愉快 * 和“ 痛苦 * 是激 赀一切 活劫的 动机; 因此他 們就受 到某座 哲学家 的非难 ，送 
痤 哲学家 主張， 一个人 尽責的 欲望， 与一 个人 也許期 望从尽 責中得 到偷快 的欲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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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同一先 令所衡 量的动 为对穷 人比对 富人为 大的計 
算： 但 經济学 通常寻 求不受 个人特 性影响 的广泛 結果。 

用貨币 来衡量 动机， 还有几 种其他 的限制 要加以 硏究的 。第 
一种 限制的 发生， 是因 为必須 考虑同 額貨币 所代表 的愉快 或其他 
滿足 ，对不 同的人 在不同 环境之 下多寡 不同。 

即使 对于同 一个人 而言， 一 个先令 所衡量 的愉快 （或 其他滿 
足）， 也許在 一个时 候比另 一时候 为大； 这因为 他所有 的金錢 ，也 
許时多 时少， 或 者因为 他的感 觉可以 发生变 化的緣 故①。 同 样的事 
件， 对 于經历 相同、 外 表相似 的人所 发生的 影晌， 也常 有不同 。例 
如， 当一群 城市里 的小学 生到乡 村里去 度一天 假日的 时候， 恐怕 
他 們之中 不会有 两个人 由此获 得种类 相同、 强 度相等 的偸快 。同 
样的 ，外 科手术 施于不 同的人 ，造 成不同 程度的 痛苦。 父母 对于子 
女 ，就 我們所 能說的 ，当然 是同样 慈爱的 ，伹对 爱子的 夭折， 父母的 
悲痛 也大有 不同。 有些人 一般是 不很敏 感的， 但却 特別容 易感到 


如果他 偶然想 到这一 点的話 ，是两 种不同 的事， 这是一 个原貝 3 性的 問題! 虽然对 前一种 
欲望如 称为“ 自我滿 足”或 “滿足 永久的 自我” 的欲望 也无不 妥*  C 参看例 如格林 所著的 
《倫 理学緒 論》一 书之第 65— 66 頁） 

参加倫 理学上 的爭論 显然不 是經济 学应做 的事： 活动 的一切 动机， 就这些 动机是 
自觉 的欲望 而言， 可以簡 称为求 “滿足 "的 欲望， 幷无 不妥， 这一点 已有一 般的同 意了， 
因此, 在論到 一切欲 望的目 的时， 不論 这箜欲 望是屬 于人类 的較高 本性还 是較低 本性， 
用“滿 足”这 个字来 代替“ 愉快％ 也許較 滿 足的簡 单反面 語是“ 不滿足 ”:但 用一个 

較 短和同 样沒有 色彩的 字“損 害”来 代替它 ，或許 較好。 

然而， 我 們还可 注意， 某堅边 沁的 追随者 ( 虽然 也許不 是边泌 本人) ，将 •痛苦 •和 
“ 愉快” 的这 沖广又 用法， 当 作从个 人的快 乐主又 到完美 的倫理 敎条的 桥梁， 却 不知道 
提出一 个独立 的大前 提的必 要性， 这种必 要性似 乎是絕 对的， 虽 然关于 这—大 前提的 
形式， 在意 見上或 許常有 分歧。 有 些人认 为它 是絕对 命令； 而某 些人认 为它是 这样一 
种 单純的 信仰： 不論我 們的道 德本能 的起源 怎样， 这种本 能的表 現已为 人类經 驗的判 
断所 证实， 从 而知道 眞正的 快乐， 如 果沒有 自尊心 是 不会得 到的， 而自尊 心只有 在努力 
生话以 促进人 类进歩 的条件 下才能 具有。 

① 参 照埃杰 沃斯: 《数 理心 理学》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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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 种类的 偸快和 痛苦； 同时， 本性与 敎育的 不同， 可使一 个人对 
苦乐的 全部感 受力比 別人大 得多。 

所以 ，如果 說任何 有相同 收入的 两个人 ，都 能从 它的使 用上得 
到 同样的 利益， 或 者說收 入同样 减少， 他們就 会受到 同样的 痛苦， 
都 是不妥 当的。 从每年 收入都 是三百 鎊的两 个人中 各征一 鎊税的 
时候， 虽然每 人都要 放棄一 鎊价値 的偸快 (或 其他滿 足)， 这 是他能 
最容易 放棄的 ，也 就是說 ，每人 将要放 秦剛好 是一鎊 对他所 衡量的 
东西; 但是， 每人所 放棄的 滿足的 强度， 却不一 定是相 等的。 

虽 然如此 ，如 果我們 所取的 平均数 非常广 泛的話 ，足使 各人的 
个人 特性互 相抵消 ，則有 相同收 入的人 ，为了 得到一 种利益 或避免 
一种損 害将要 付出的 貨币， 确 是这种 利益或 損害的 良好的 衡量。 
假如有 一千个 人住在 設斐尔 德城， 另有 一千人 住在利 茲城， 每人每 
年約有 一百鎊 收入， 对 他們都 征一镑 的税； 我 們可以 相信， 这一镑 
的税 在設斐 尔德域 将造成 的愉快 的丧失 或其他 損害， 与它 在利茲 
城将 要造成 的具有 大約相 同的重 要性: 如使 他們的 收入都 增加一 
鎊 的話， 則这两 个地方 就会得 到相等 的偸快 或其他 利益。 如果他 
們 都是成 年男子 ，从 事同一 行业， 因为 可以推 测在他 們的烕 觉和性 
情上 、兴趣 和敎育 上也大 致相同 ，則 这种可 能性就 更大。 如 果我們 
以 家庭为 单位， 幷对这 两个地 方的每 年有一 百镑收 入的一 千个家 
庭中每 个家庭 因减少 一镑的 收入所 引起的 偸快的 丧失， 加 以比較 
的話， 則这种 可能性 也毫不 减少。 

其次， 我們 必須考 虑下一 事实: 使 一个穷 人对任 何东西 付出一 
定的 代价， 比使一 个富人 需要有 較强的 动力。 对于一 个富人 而言， 
一先令 所衡量 的偸快 或任何 滿足， 比一 个穷人 为小。 一个 富人对 
是否 花一个 先令只 买一枝 雪茄烟 犹豫不 决时， 他所 考虑的 种种偸 
快較一 个穷人 为小， 而 这个穷 人却在 考虑是 否花一 个先令 去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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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他一月 之需的 烟萆。 毎年有 三百鎊 收入的 职員下 雨时坐 車去上 
班， 而每 年只有 一百鎊 收入的 职員， 在 雨下得 更大的 时候， 仍是步 
行 上班； 因为， 乘电車 或公共 汽車的 費用所 衡量的 利益， 对 穷人比 


对富人 較大。 穷人如 果用掉 了那笔 車費， 以 后他将 因缺少 这笔錢 


而 受到較 之富人 的感受 为大的 痛苦。 在穷 人的心 目中， 車 費所衡 
量的 利益， 比 在富人 的心目 中所 衡量的 为大。 

佴是 ，我們 如能考 虑大多 数人的 活动和 动机时 ，造 成这 种差錯 
的来源 也会咸 少的。 例如， 如 果我們 知道， 一 家銀行 的倒閉 使利茲 
城的 居民損 失二十 万鎊, 使設斐 尔德城 的居民 損失十 万鎊， 我們就 
很可 相信， 在利 茲域所 邊成的 損失， 比在 設斐尔 德域大 一倍; 除非 
我們 确有某 种特別 理由， 相信 一城的 銀行股 东比另 一域的 股东是 
一 个較为 富有的 阶級； 或者相 信銀行 倒閉对 两个城 市的工 人阶級 
所造 成的失 业的比 重不同 ，情况 才不是 这样。 

在經济 学所硏 究的事 件中， 絕大 多数是 以大約 相同的 比例影 
响社会 上一切 不同的 阶級； 因此 ，如果 两件事 情所造 成的偸 快的貨 
币 衡量相 等的話 ，則 认为这 两件事 情的偸 快多寡 相同是 合理的 ，也 
是合于 平常习 償的。 更进 一步說 ，如从 西方世 界的任 何两个 地方， 
毫无 偏見地 抽出两 大群人 ，他們 会将金 錢以大 約相等 的比例 ，作为 
生活 的較为 高尙的 用途， 因此 甚至就 有这样 一种表 面上的 可能性 s 
他們的 物质資 源如有 相等的 增加， 他 們生活 的美滿 和人类 的眞正 
进 步也将 有大約 相等的 增大。 

笫三节 习憤本 身大都 基于有 意識的 选擇。 

再 說到另 外一点 ，当我 們以活 动来衡 量欲望 ，而 欲望成 为激发 
活 动的动 力时， 这幷 不是說 ，我們 认为一 切活动 都是有 意識的 ，而 
且是深 思熟虑 的結果 ^ 因为， 在这一 点上， 像 在其他 各方面 一样， 
經济学 把人看 作正像 他在日 常生活 中那样 :在日 常生 活中， 人們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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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預先考 虑每一 活动的 結果， 不管它 的推动 力是出 自人們 較高的 
还 是較低 的本性 。① 

現在 ，經 济学特 別关心 的生活 的一面 ，就 是人的 行为的 最深思 
熟虑、 且在 他未做 一事之 前总是 先考虑 它的利 害得失 的一面 。而 
且， 在他 的生活 的这一 面上， 当他 确是遵 照風俗 习慣， 暫时 对一事 
不加 考虑就 去做的 时候， 風俗 习慣的 本身差 不多一 定是精 密和細 
心地 观察不 同行为 过程中 的利害 得失的 产物。 一般 不会有 像資产 
負債 表上借 貸两方 的任何 正式的 計算： 伹在 人們一 天工作 完毕回 
家的 时候， 或者是 在社交 場合便 会互相 談說: “这 样做不 合适， 那样 
做就好 了”， 等等。 使 一件事 比另一 件事做 得較为 适合， 不 一定是 
为了自 私的 利益， 也 不一定 是为了 物质的 利益; 而且 常会这 样辯解 
說: “这个 或那个 办法虽 然省了 一点麻 煩或一 点錢， 但对別 人是不 
公平 的”， 以及“ 它使人 看起来 卑鄙” 或“它 使人感 到卑鄙 ”。 

的确 ，在一 种情况 下所产 生的一 种习慣 或風俗 ，当 它在 別种情 
况下 影响活 动时， 在努力 与因努 力而达 到的目 的之間 ，至今 还沒有 
明确的 关系。 在落后 国家里 ，仍有 許多風 俗习慣 ，类 似使禁 閉中的 
海獺自 己 筑堤的 习慣； 这 些風俗 习慣在 历史家 看来是 充滿深 意的， 
而且立 法者必 須加以 考虑。 但在 近世的 营业事 务中， 这种 习慣很 

① 有 一类有 时称力 B 追 逐的愉 怏”的 滿足， 特別是 这样情 况》 这类 滿足不 但包括 
游戏和 消暹、 狩揩和 賽馬的 輕松的 竞賽， 而 且也包 括自由 职业和 菅业生 活的比 較严肃 
的竞爭 在內： 在我們 研究决 定工資 和利潤 的种种 原因和 工业組 織的形 式时， 我 們将特 

別注意 这一类 滿足。  ' 

有些人 性情奔 放， 即使他 們自己 也不 明白他 們的活 动的动 I 但是， 如杲一 个人是 
坚定的 和有思 想的， 即使 他的冲 动也是 习慣的 产物， 而习 憤是他 多少是 有意識 地养成 
的， 而且 ，不 論这些 冲动是 他的較 高还是 較低的 本性的 表現。 不 論它們 是否出 自他的 
良心 的命令 、社会 关罙的 压力， 或是 他的身 体上的 欲望的 要求， 他 現在就 受这些 冲动的 
相对的 支觊， 而 不加考 虑了， 因为在 以前他 經过考 虑已决 定让它 們占上 風了。 一种活 
动 比別种 话动具 有占优 势的吸 引力， S(I 使不 是当时 考虑的 結果， 也是以 前他在 大略相 
同 的事件 上多少 是經过 考虑所 作出的 决定的 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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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消 失了。 

这样， 人們生 活中最 有系統 的部分 ，通常 就是他 們謀生 的那一 
部 分了。 凡从 事任何 一种职 业的一 切人的 工作， 都能 被仔細 观察； 
因而 对这种 工作就 能作出 一般的 說明， 幷能 用与其 他的观 察的結 
果 作比較 ，来檢 驗这种 說明是 否眞实 可靠； 关 于对这 些人提 供足够 
的动 机所需 的貨币 或一般 购买力 的多寡 ，也 能作出 数字的 估計。 

不願延 迟享乐 ，以 留作 将来之 用的这 种心理 ，是 用积累 的財富 
所 生的利 息来衡 量的， 而利息 正是为 留作将 来之用 提供了 足够的 
动力。 然而 ，这种 衡量却 有某些 特殊的 困难， 必須等 到以后 再加硏 
究。 

笫四节 經济 动机不 垒是利 己的。 对金 錢的欲 望幷不 排斥金 
錢 识外的 影响， 这 神欲望 本身也 許出于 高尙的 动机。 經济 衡量的 
范圍可 识逐浙 扩大到 包括許 多利人 的活动 在內。 

在 这里， 像 在別处 一样， 我 們必須 記住： 賺錢的 欲望本 身幷不 
一定 出于 低等 的动机 ，即 使賺来 的錢是 用在自 己身上 的时候 ，也 
是 如此。 金錢 是达到 目的 之一种 手段， 如果目 的 是髙尙 的話， 則对 
这神 手段的 欲望也 不是卑 鄙的。 假如 一个靑 年努力 工作， 幷尽量 
节省 ，为了 以后能 自己負 担进大 学讀书 的費用 ，他是 渴望获 得金錢 
的； 但这 种渴望 之心是 幷不卑 鄙的。 簡 言之， 金錢是 一般购 买力， 
且 被奉为 是一种 达到各 种目的 —— 高等 的和低 等的， 精神 的和物 
质的 —— 的手段 。① 

这样 ，“貨 币”或 “一般 购买力 ”或“ 物质財 富的掌 握”是 經济学 

① 参看萊 斯里所 著的一 篇令人 欽佩的 論文， 題为 《金錢 的爱好 》<• 我們的 确昕到 
有 人是为 賺綫而 賺錢， 却 不問錢 有什么 用处， 毕生在 菅业中 消磨的 人尤其 如此。 但是， 
在这 种情 况下， 像 在別的 情況下 一祥， 一个人 做一件 事情的 习慣， 在原来 要做这 件事情 
的 目的已 經消失 之后， 仍会 被保留 着的。 占有 財富使 这种人 感到比 別人有 錢有势 ，并 
使他 們得到 一种令 人羨慕 的受入 尊敬， 由比 他們感 到一种 辛苦而 强烈的 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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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硏究 的中心 問題， 虽屬 确实， 但 其所以 如此， 幷非 因为貨 币或物 
质財 富是被 当作人 类努力 的主要 目标的 緣故， 甚至 也不是 因为它 
被当作 对經济 学家的 硏究提 供主要 課題的 緣故， 而 是因为 在我們 
这个世 界里， 它 是大規 模地衡 量人类 动机的 唯一便 利的方 法 。如 
果已往 的經济 学家弄 淸楚了 这一点 的話， 則 他們就 会避免 許多可 
悲的 誤解； 卡萊 尔和拉 斯金两 人关于 人类努 力的正 确目标 和財富 
的正当 使用之 明訓， 就 不会因 为其中 对經济 学的痛 加攻击 而有所 
戚色了 ，而 这种攻 击却是 基于錯 誤的意 見:相 信經济 学除了 硏究对 
財富的 利己欲 望之外 ，与 任何动 机无关 ，甚至 认为經 济学强 調了一 
种卑鄙 的利己 政策。 O 

再者 ，当我 們說到 一个人 的活动 的动机 ，是 为他 能賺得 的舍錢 
所激 发时， 这幷不 是說， 在他的 心目中 除了唯 利是图 的念头 之外， 
就沒 有其他 一切考 虑了。 因为， 即使 生活中 最純粹 的营业 关系也 
是讲誠 实与信 用的； 其中 有許多 关系即 使不讲 慷慨， 至少也 沒有卑 
鄙 之心， 幷且具 有每个 誠实的 人为了 洁身自 好所具 有的自 尊心。 
其次 ，人 們借以 謀生的 工作有 許多本 身是愉 快的; 社 会主义 者认为 
可以使 人对更 多的工 作威到 偸快, 是有道 理的。 的确 ，即使 初看起 
来似 乎是索 然无味 的营业 工作， 由于 它对发 揮人們 的才能 和爭胜 
与 爭权的 本能， 提供了 机会， 也往 往产生 很大的 愉快。 因为， 正像 
一 匹比赛 中的馬 或一个 运动員 ，竭尽 全力胜 过他的 竞爭者 ，幷 对这 
种 紧張感 到偸快 一样; 一 个制造 商或一 个商人 ，受到 胜过他 的竞爭 
者的 希望的 鼓舞， 比 受到增 大他的 財产的 欲望的 激励， 也往 往是大 
得多。 ® 


①  事实上 ，我們 可想像 出一种 世界， 在 这个世 界里也 有一种 經济学 ，与我 們自己 
的 很像， 但沒有 任何种 类的貨 参看附 录二第 8 节与附 录四第 2 节。 

②  像在 德国所 想像的 經济学 的广大 范圍， 将在附 录四第 3 节 里有所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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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第五节 績前。 

經济 学家的 工作的 确总是 要仔細 考虑， 吸引人 們去謀 求某种 
职 业的一 切利益 ，不 論这些 利益是 否表現 为貨币 的形态 。如 果其他 
情况不 变的話 ，則 人們将 会喜欢 一种不 必弄髒 双手、 享有良 好的社 
会地位 等等的 职业; 这些 利益对 每一个 人的影 响的确 不完全 一样， 
但影 响大多 数人， 却差不 多是一 样的， 因此， 这些利 益的吸 引力就 
能用貨 币工資 来估計 和衡量 ，而 它們是 被当作 与貨币 工資相 等的。 

其次， 要得 到周圍 的人的 贊美、 避免 这些人 的藐視 的欲望 ，也 
是 对活动 的一种 刺激。 这种 刺激在 一定的 时間和 地点， 对 于任何 
一 类人， 往往发 生大致 相同的 作用； 虽 然局部 和暫时 的情况 不但对 
这种 求誉欲 望的强 度大有 影响, 而且对 贊美別 人的那 些人的 种类， 

4 

也大有 影响。 例如， 一个自 由职业 的人或 一个技 术工人 ，对 于来自 
同 一行业 的人的 毁誉， 会是 非常敏 威的， 而对 于其他 的人的 毁誉， 
則 不甚介 意了； 如果 我們不 注意观 察这一 类动机 的方向 ，幷 精密估 
計它 的力量 的話， 則許 多經济 問題的 硏究， 就会变 为完全 不眞实 
了。 

在一个 人要做 似乎会 有利于 他的同 事的事 情的欲 望中， 也許 
会有 一点利 己的念 头在內 ，因此 ，在他 希望他 的家庭 在他生 前和身 
后都能 兴旺发 达的欲 望中， 也 会包含 个人的 自尊心 的因素 在內。 
但是 ，家庭 情威一 般仍是 利人主 义的一 种純粹 的形式 ，如果 不是因 
为家庭 关系本 身是有 一致性 的話， 則 家庭情 咸的作 用恐怕 就表現 
不出什 么規律 性来。 事实上 ，家 庭情 威的作 用是相 当有規 律的; 經 
济学 家总是 充分考 虑这种 作用， 尤其 是关于 家庭收 入在家 人之鬨 
的 分配、 为孩子 們准备 将来事 业的費 用以及 积累他 所賺来 的財富 
留 作身后 之用等 問題。 

因此， 这不 是缺乏 意志而 是缺乏 力量， 使 得經济 学家不 能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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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类动机 的作用 ，如 果采取 很广泛 的平均 数的話 ，則 某些种 类的慈 
善活动 就能用 統計表 来說明 ，幷 且在一 定程度 上能被 归納为 規律， 
經济学 家对此 是很欢 迎的。 因为， 像 这样变 化无常 和不規 則的动 
机， 的 确是很 少的， 不过， 借助于 广泛和 耐心的 观察， 关于达 种动机 
的某种 規律是 能被发 現的。 即使 現在， 相当 准确地 預言家 道小康 
的十 万英国 居民将 会捐助 給医院 和敎堂 及傳道 会的損 款之数 ，也 
許是可 能的； 只 要能这 样做， 对 于医院 护士、 傳敎士 及牧师 的服务 
的供 給和需 求作經 济上的 硏究, 就有基 础了。 然而， 以下一 点恐怕 
常是确 实的: 責任感 和对邻 人之爱 所激起 的那些 活动， 大多 是不能 

分类 、被 归納为 規律和 加以衡 量的； 因为这 个理由 幷非 因为这 

些 活动不 是基于 利己心 的緣故 —— 經 济学的 方法才 不能用 之于这 
些 活动。 

笫六节 共 同活动 的动机 对于經 济学家 具有亘 大的和 日益增 
长的重 要性。 

以往 的英国 經济学 家也許 过于注 重个人 活动的 动机。 但事实 
上， 像其他 一切社 会科学 的学者 一样， 經济学 家硏究 个人， 主要曷 
将他 当作社 会組織 中的一 分子。 正像 一所敎 堂不光 是等于 建成它 
的那 些石头 、一个 人不光 是等于 一系列 的思想 和感情 一样， 社会的 
生 活也不 光是它 的各个 成員的 生活的 总和。 全部的 活动誠 然是由 
它的 构成部 分所組 成的; 在硏究 大多数 的經济 問題时 ，最好 的出发 
点 誡然是 在于影 响个人 的那些 动机， 个人幷 非被当 作是一 个孤立 
的 分子， 而是 被当作 某一特 殊行业 或产业 团体的 一員； 但是， 正如 
德国学 者所极 士主張 的那样 ，經 济学对 于有关 財产共 同所有 ，与共 
同追求 重要目 的的动 机， 加以重 大的和 日見 增长的 注意， 也 是确实 
的。 当代日 益增长 的热誠 、大多 数人的 日益增 长的智 慧以及 电报、 
印刷物 和其他 交通工 具的日 益 增长的 威力， 不 断地扩 大为 公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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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的共同 活动的 范圍； 这些变 化以及 合作运 动的推 广和其 他各种 
自願 組織的 团体， 正在 金錢利 益影响 以外的 各种动 机的影 响之下 
发展 起来： 它們常 为經济 学家不 断地开 辟衡量 种种动 机的新 机会， 
而 这些动 机的作 用似乎 不能被 归納为 任何規 律的。 

但 事实上 ，动 机的多 种多样 ，衡量 这些动 机的困 难和克 服这种 
困难的 方法， 是本书 內我們 将要硏 究的主 要課題 之一。 差 不多本 
章所提 到的每 一点， 在 以后讲 到与它 有关的 經济学 的某些 主要問 
題时， 都 需要加 以較为 詳細的 討論。 

笫七节 經 济学家 主要是 研究人 的生活 的一个 方面， 但是这 
种生 活是一 个眞实 的人的 生活， 而不是 一个虚 构的人 的生活 。参 
看附 录三。 

我們暫 作結論 如下： 經济学 家硏究 个人的 活动， 但是， 他是从 
个人活 动与社 会生活 而不是 与个人 生活的 关系来 硏究这 些活动 
的； 因此他 不大注 意个人 性情和 性格上 的特点 3 經 济学家 仔細观 
察整个 一类人 的行为 ，有 时是全 国的人 的行为 ，有时 只是住 在某一 
区域 的人的 行为， 更多 的則是 在某一 时間和 某一地 点从事 某种特 
殊行业 的人的 行为： 靠了統 計学的 帮助， 或 用其他 方法， 經 济学家 
就可知 道他所 观察的 某一集 团的成 員正好 願意平 均付出 多 少錢， 
作为他 們所要 的某一 物品的 价格， 或 者必須 付給这 一集团 的成員 
多少錢 ，才 能使 他們作 一种他 們所不 願做的 努力或 牺牲。 这样得 
到 的关于 动机的 衡量， 誠然不 是十分 正确的 5 因为， 若是十 分正确 
的話， 經济 学早就 与最先 进的自 然科学 幷列； 而不会 像現在 这样与 
最不先 进的幷 列了。 

伹是， 这种衡 量还是 准确的 ，足以 使經驗 丰富的 經济学 家能够 
相当 准确地 預測， 与这 类动机 有主要 关系的 各种变 化所引 起的結 
果的 大小。 例如， 在任何 一个地 方准备 开办一 种新的 行业， 如要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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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任何 等級的 劳动者 的供給 —— 从最低 級到最 高級的 劳动者 ，需 
要付 給多少 工資， 他 們就能 很准确 地估計 出来。 当 他們参 观一个 
工 厂时， 这 个工厂 是他們 以前从 未看見 过的， 只要观 察某种 工人的 
职业需 要技术 的程度 如何， 以 及这一 职业所 包含的 对于工 人在身 
体上 、精神 上和道 德上的 能力的 紧張程 度如何 ，他們 就能說 出这种 
工人每 星期可 掙多少 工錢， 与实际 只相差 一两个 先令。 而且 ，他們 
能 够相当 正确地 預言， 某一物 品的供 給戚少 多少， 将 会造成 价格上 
漲多少 ，以 及价 格上漲 将对供 給发生 怎样的 作用。 

从这 种簡单 的硏究 出发， 經济学 家就可 进一步 分圻决 定各种 
工业 的地区 分布的 原因、 住在遙 远地方 的人互 相交換 貨物的 条件， 
等等： 他們能 够解釋 和預言 信貸的 变动将 如何影 响对外 貿易； 或 
者， 一种 捐稅的 負担将 从原来 被征收 的人轉 嫁到直 接消費 者的身 
上的 大小， 等等。 

在这一 切方面 ，經 济学 家所硏 究的是 一个实 际存在 的人： 不是 
一 个抽象 的或“ 經济的 ”人， 而是 一个血 肉之軀 的人。 他們 所硏究 
的人 ，在他 的营业 生活中 大大受 到利己 的动机 的影响 ，因而 在很大 
程度 上与这 些动机 有关； 但这 个人旣 不是沒 有虛荣 心和草 率的作 
風， 也不是 不喜欢 为败好 工作而 做好工 作， 或 是不願 为他的 家庭、 
邻人或 国家而 牺牲自 己； 总之， 他是一 个为喜 爱善良 生活而 喜爱善 
良生活 的人。 經济学 家所硏 究的是 一个实 际存在 的人： 但 主要是 
硏 究生活 的某些 方面， 在这些 方面， 动 机的作 用是如 此地有 規律， 
以致能 够加以 預測， 对动力 的 估計， 也能用 結果来 证实， 这样， 經济 
学 家已将 他們的 工 作建立 在科学 的基础 上了。 

因为， 第 一点， 他們所 硏究的 事实是 能被观 察的， 他們 所硏究 
的 数量是 能被衡 量和記 录的； 因此， 关 于这种 事实和 数量在 意見上 
发生 分歧时 ，这 种分歧 就能用 公开的 和可靠 的記录 来判明 是非;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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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經济学 就能在 坚固的 基础上 继續工 作了。 第二点 ，列入 經济学 


的問題 ，构成 了一类 性质頗 为相似 的問題 ，因 为这类 問題与 在能用 
貨币 价格衡 量的动 机的影 响下的 人类行 为特別 有关。 当然， 这类 
問題具 有許多 相同的 主題: 在 性质上 这一点 是很显 然的。 但是 ，以 
下两 点在演 繹上虽 不那样 显然， 但 也是确 实的： 第一， 有一 种形式 
上 的基本 統一性 貫通这 类問題 中的一 切主要 問題; 第二 ，因 此将这 
些問題 放在一 起硏究 ，就 能省事 ，正像 派一个 邮差在 一条街 上递送 
一切 信件， 而不 是每个 人将他 的信件 交給每 个邮差 那样能 够省事 
一样。 因为 ，任何 一类問 題所需 要的分 析和經 过組織 的推論 方法， 

对于 別类問 題一般 也是有 用的。 

所以， 我們 越少从 事于某 一問題 是否屬 于經济 学的范 圍这种 
学究式 的硏究 ，那就 越好。 如果 事情是 重要的 ，那就 让我們 尽可能 
地加 以硏究 。如果 是一个 存在不 同意見 的問題 ，还不 能由正 确和可 
靠的 知識来 解决； 如果 是一个 經济分 析和推 論的一 般方法 还不能 
解决的 問題， 那末， 在 我們純 粹的經 济硏究 之中， 就 将它擱 在一旁 
好了 。但是 ，我們 之所以 这样做 ，只 是因为 ，如 果要将 这神問 題包括 
在我們 的硏究 之內， 反 会咸少 我們經 济知識 的正确 性和精 密性而 
一无 所获； 我 們要常 記住： 我們 必須用 我們的 倫理本 能和常 識来硏 
究这种 問題， 这种本 能和常 識作为 最后的 公断人 ，将 把从經 济学和 
其 他科学 所得来 的与經 过整理 的知識 ，应 用到实 际問題 上去。 


第三章 經济槪 括即經 济規律 

第一节 經济学 需用归 鈉法和 演繹法 ，但为 了不同 的目的 ，采 
用 这两种 方法的 此重也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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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不多像 其他一 切科学 一样， 經济学 的工作 是收集 事实， 整理 
和解釋 事实， 幷从这 些事实 中得出 結論。 “ 观察和 說明、 定 义和分 
类都 是准备 工作。 但是 ，我們 所希望 由此得 到的是 ，經 济現 象的互 
相 依賴的 知識。 …… 归 納法和 演櫸法 都是科 学的思 想所必 須采用 
的 方法， 正如 左右两 足是走 路所不 可缺少 的一样 。”① 这种 双重的 
工作需 要采用 的方法 ，不 是經济 学所特 有的， 而是一 切科学 的共同 
特性。 硏 究科学 方法的 論文所 說到的 寻求因 果关系 的一切 方法， 
經济学 家也都 必須采 用一下 —— 沒有 一种硏 究的方 法能够 很恰当 
地 称为經 济学的 方法； 但是， 每种 方法必 須用得 适当， 或是 单独采 
用或 是与別 种方法 合用。 正 像下棋 一样， 棋 盘上所 能出現 的变化 
是如 此巨大 ，以致 恐怕从 来沒有 出現过 完全相 同的两 局棋; 在学者 
向大 自然探 索它的 隐藏的 眞理的 斗爭中 —— 这种斗 爭是値 得进行 
的， 也从来 沒有两 次都采 用完全 相同的 方法。 

但是， 在經济 硏究的 某些部 門中， 以及为 了某些 目的， 硏究新 
的事 实比探 討我們 已有的 事实之 間的相 互关系 和解釋 ，更为 紧要。 
而在 其他的 部門中 ，任何 事件的 那些表 面上的 和最先 出現的 原因， 
究 竟是不 是它的 眞平㊉ 原因和 嚯了哼 原因， 仍 然很难 确定， 因此， 
对我 們已知 的事忐 A  A 論加以 細# 査 ，比寻 求更多 的事实 ，就更 

为 迫切需 要了。 

由 于上述 的和其 他种种 理由， 同 时存在 具有不 同才能 和抱有 
不同目 的的 学者， 过 去常有 必要， 将来恐 怕也是 常有必 要的， 其中 
有些人 致力于 事实的 硏究， 有些人 致力于 科学的 分析； 就是說 ，将 
复杂的 事实分 为許多 部分， 和 硏究备 部分相 互之間 以及与 相关的 
事实的 关系。 我 們希望 这两派 —— 分 析派和 历史派 - 永远存 


① 引自希 穆勒: 《論 国民 經济》 ，載 孔拉德 所編的 《辞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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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每派彻 底地进 行自己 的工作 ，每派 都利用 另一派 的工作 。这 
样 ，我們 就最可 获得关 于过去 的正确 的槪括 ，幷 从其 中得到 对于未 
来 的可靠 指导。 

笫二节 規律的 性质： 負 然科学 的各种 規律的 准确性 是不同 
的。 社会 和經济 的规律 相当于 校为复 杂和较 不精璃 的令然 科学的 
規律。 

起出 希腊人 的光輝 天才所 获得的 成就之 上的那 些最进 步的自 
然 科学， 严格地 說来， 幷不都 是“精 确的科 学”。 但是 它們都 以精确 
为目的 。就 是說， 它們全 都以把 許多观 察的結 果归納 为暫时 性的叙 
述为 目的， 这种 叙述的 精确性 足以經 得起其 他对自 然的观 察的考 
驗。 这些 叙述在 初发表 的时候 ，极 少具有 很高的 权威。 但是 ，在它 
們受 到了許 多独立 的观察 的考驗 之后， 尤其 是在它 們已被 成功地 
用 来預測 未来的 事件或 新試驗 的結果 之后， 它們就 成为等 亨了。 
科学 因以下 的原因 而得到 进步： 它的 規律的 数目的 增加和 精确性 
的 提高； 这些規 律經得 起日益 严格的 考驗； 扩大了 这些規 律的范 
圍 ，直 到一个 广泛的 規律包 括和代 替了許 多較狹 的規律 ，而 这些較 
狹的規 律已被 证明为 这一广 泛的規 律的許 多特殊 例证。 

任何 科学旣 都是这 样做， 因 为硏究 科学的 学者在 某些情 况下， 
就 能很有 权威地 —— 比他 自己所 有的权 威更大 （也 許比任 何虽然 
有能力 但只靠 自己的 才能、 忽 視前代 学者所 获得的 結果的 思想家 
的权威 更大) —— 說明某 种情况 会有什 么結果 ，或者 某一已 知的事 
件 的眞正 原因是 什么。 

对于某 些进步 的自然 科学的 主題， 虽不 _ 加以 十分正 确的衡 
量， 至少 現在是 这样， 但这些 科学的 进步依 靠許多 学者的 广泛合 
作。 他們尽 可能正 确地衡 量他們 的事实 和解釋 他們的 叙述： 因此 
毎个 硏究者 就能从 最靠近 以往的 学者所 停止的 地方开 始硏究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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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 希望在 这一类 科学中 占有一 个地位 ：因为 ，它的 衡量虽 很少精 
确， 而且这 种衡量 也从来 不是最 后的； 但它不 断地努 力使这 种衡量 
較为 精确， 从而 扩大个 別的学 者在他 硏究的 这門科 学中能 很有权 
威 地說明 的种种 事情的 范圍。 

第三节 績前。 

那末， 就让 我們較 为詳細 地考虑 經济規 律的性 质及其 限制。 
如果沒 有阻碍 的話， 每 个原因 都有产 生某种 明确的 結果的 傾向。 
这样， 引力 会使东 西落到 地上: 但当一 个汽球 內充滿 比空气 更輕的 
气体时 ，虽有 引力使 它下落 的傾向 ，但空 气的压 力却使 它上升 。引 
力律說 明两样 东西如 何互相 吸引； 它們 如何相 向运动 ，如果 沒有阻 
碍 的話， 它們就 会相向 运动。 所以， 引力律 是一种 关于傾 向的叙 
述。 

这种 叙述是 一种非 常精确 的叙述 —— 精 确到使 数学家 能計算 
航 海历， 这种航 海历能 表明木 星的毎 个卫星 将落在 木星之 后的时 
刻。 数学 家在許 多年之 前就作 出这种 計算； 航海者 将航海 历带到 
海上， 就可 用来找 出他們 所在的 地点。 現在 沒有一 种經济 的傾向 
能像 引力那 样不变 地发生 作用， 以及像 引力那 样被精 确地衡 量：因 
此沒 有一种 經济学 的規律 能与引 力律相 比的。 

但是 ，让 我們硏 究一种 沒有天 文学那 样精密 的科学 。硏 究潮汐 
的科 学解釋 潮汐在 太阳和 月亮的 作用下 ，如何 每天漲 落两次 ：如何 
在月 半时潮 汐大; 如何 在一月 的上下 弦时潮 汐小； 当 潮水涌 进一个 
狹 窄的海 峽时， 像 塞佛恩 那样， 如何 会漲得 很高; 等等。 这样， 在硏 
究 了不列 顚群島 四周的 水陆地 位情况 之后， 人們就 能預先 計算任 
何一天 在倫敦 桥或格 罗赛斯 脫潮水 冬 序什 么时候 会漲得 最高； 在 
那 里将有 多高。 他們必 須使用 _ 带 iki 宇， 而天文 学家在 說到木 
星 的卫星 被蝕时 却不必 使用这 个字。 因为， 虽有許 多因素 对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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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卫 垦发生 作用， 但 每一种 因素都 以能被 預先測 知的一 定方式 


发生作 用的： 但是， 沒 有人对 天气有 足够的 了解， 而 能預先 知道天 
气 将发生 怎样的 作用。 泰晤士 河上游 的一場 大雨， 或是日 耳曼海 
一陣猛 烈的东 北風， 可使 倫敦桥 的潮汐 与預料 的大不 相同。 

經 济学的 規律可 与潮汐 的規律 相比， 却 不能和 簡单与 精密的 
引力律 相比。 因为， 人們 的活动 是如此 多种多 样和不 确定， 以致在 
硏 究人类 行为的 科学中 ，我 們所能 作的关 于傾向 的最好 的叙述 ，必 
然是不 精确的 和有缺 点的。 这 一点也 許会被 当作对 人类行 为不能 
作出任 何叙述 的一个 理由； 但 那差不 多等于 是放棄 我們的 生活。 
生 活就是 人类的 行为， 以 及在行 为中所 产生的 思想和 咸情。 因为 
人类 本性的 基本的 冲动的 緣故， 我 們大家 一高等 的和低 等的、 
有学 問的和 沒有学 問的人 —— 都在不 同程度 上不断 地力求 了解人 
类活动 的方向 ，幷使 这种方 向适合 于我們 的目的 ，不 論是利 己或利 
人、 髙尙或 卑鄙的 目的。 因为 我們必 須对自 己形成 关于人 类活动 
的傾向 的某些 槪念， 我 們就要 在草率 地形成 这些槪 念和小 心地形 
成这些 槪念之 間作一 选擇。 这种 工作越 因难， 对以 下备点 的需要 
就 越大： 不断 的耐心 硏究； 利 用較为 进步的 自然科 学所获 得的經 
驗； 尽我 們所能 作出关 于人类 活动的 傾向的 深思熟 虑的估 計或暫 
时性的 規律。 

笫四节 正常的 这一用 語的相 对性。 

因此， “規律 ，，这 个名詞 的意义 ，不 过是一 种多少 是可靠 的和明 
确的一 般命題 或傾向 的叙述 而已。 在每 种科学 之中， 都有 許多这 
样的 叙述: 但 我們对 这些叙 述幷不 都給予 一种形 式上的 $ 质， 呼它 
們为 規律， 其 实我們 也不熊 这样做 p 我們必 須加以 选®; 这种 
决定 于实际 的便利 較多， 而决 定于純 粹的科 学硏究 較少。 如果有 
任何 的一般 叙述， 为 我們常 常要引 用的， 以致在 需荽的 时候，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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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引 用它的 麻煩， 比在討 論时加 上一种 形式上 的叙述 ，和 加上一 
个 新的名 称的麻 煩更大 ，那末 ，就 給它一 个特別 的名称 ，否則 ，就不 
必如 此①。 

这样， 一 种社会 科学的 規律， 即平 今寧- ，是一 种社会 傾向的 
叙述； 那 就是說 ，我們 可以期 待的某 一^^ 会 '集 ^3 的成 員在一 定情况 
下所有 的某种 活动的 趋向的 叙述。 

學甲等 f， 即經 济傾向 的叙述 ，就 是与某 种行为 有关的 社会規 
律 ，而与 这种行 为有主 要关系 的动机 的力量 能用貨 币价格 来衡量 。 

这样 ，在被 当作是 經济規 律的社 会規律 ，与 不是 被当作 經济規 
律的社 会規律 之間， 幷沒有 严格和 明显的 区別。 因为 ，从差 不多完 
全能 用价格 来衡量 的动机 的社会 規律， 到这 种动机 不大重 要的社 
会 規律， 其中的 等級是 不断划 分的， 所以， 后 一种社 会規律 远不及 
經济規 律那样 精密和 正确， 正 像經济 規律远 不及較 为精确 的自然 
科 学規律 一样。 

相当 于‘‘ 規律” 这个名 詞的形 容詞是 “合法 的”。 但这个 形容詞 
的使用 ，只 有在把 規律解 釋为政 府命令 的意义 时才与 它有关 ，而在 
把規律 解釋为 因果关 系的叙 述时是 与它无 关的。 用 于后一 目的的 
形容 詞源出 于“典 范”这 个字， 这是 一个差 不多与 “規 律”相 等的名 
詞， 在科 学討論 中用它 来代替 規律这 个字也 許是有 利的。 按照我 
們的經 济規律 的定义 ，我們 可以說 ••我 們可以 期待的 一个产 业集团 
的成員 在一字 了所有 的某种 活动， 是 与那种 条件有 关的那 
个集团 备 淦动。 

離  •费参 


① 对。 自然 規律与 經济規 律”的 关系, 紐門曾 有詳尽 的討論 (見 1892 年 《— 般社会 
科 学杂志 》)， 他得出 結論說 (:第 464 頁)， 除 了規律 这个字 之外， 沒 有別的 字可以 表明在 
自然 科学和 經济学 中都占 有重要 地位的 傾向的 叙述。 又 参看华 格納： 《經 济学原 理》， 
第 86 — 9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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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f  @ 这个 字的这 样用法 ，曾被 誤解； 說一 •点关 于貫通 这个字 
的各 用 法的統 一性， 也許 是有好 处的。 当我 們說到 一个善 
良的人 或一个 强壮的 人时， 我 們是指 上下文 中所說 的那些 特殊的 
身体、 精神和 道德的 特性的 优越或 力量。 一 个強壮 的法官 很少具 
有与一 个强壮 的船夫 相同的 特性； 一 个好的 騎师幷 不常有 极好的 
道德。 同样的 ，正常 的这个 字的每 神用法 ，含 有某些 在作用 上好像 
多少是 固定和 持久的 傾向， 比 那些較 为例外 和間断 的傾向 占有优 
势之意 。疾 病是人 类的不 正常的 状态： 伹在漫 长的一 生中从 不生病 
也 是不正 常的。 在积雪 融化的 时候， 萊因河 的水高 出它的 正常水 
平： 但在 寒冷而 干燥的 春天， .河水 不像平 常那样 高出正 常的水 平，' 
我 們可以 說河水 是不正 常地低 (以 一年中 的那个 时候而 論)。 在这 
一 切的事 例上， 正常的 結果就 是上下 文所指 的那些 傾向的 可以期 
待的 結果; 或者 ，換 句話說 ，就是 与适合 于上下 文的那 些“傾 向的叙 

述” 、那 些學學 或:爭 零 相符 合的 結果。 

根据 这冬 巍 点， 我們說 正常的 經济活 动是， 在一 定的条 

件下 （假 定这 些条件 是持久 的）， 一个 产业集 团的成 員終于 会发生 
的經济 活动。 英国 大多数 地方的 瓦匠， .願意 工作一 小时拿 十个便 
士， 如杲一 小时七 个便土 的話， 他 就不肯 工作了 ，这是 正常的 情况。 
約翰 內斯馑 地方的 瓦匠， 如 果一天 比一镑 少得多 才不肯 工作， 这也 
許是 正常的 情况。 眞 正新鮮 的鸡蛋 的正常 价格， 如 果不管 是一年 
中的哪 一季节 的話， 也許是 一便士 一个， 但 在正月 里城市 中鸡蛋 
的正 常价格 也許是 三便士 一个； 如果 那时的 天气是 “ 不合肘 令”地 
溫暖， 則两便 士一个 也許是 一种不 正常的 低价。  — 

另 一种要 加防止 的誤解 ，是 由于下 一槪念 发生的 :认为 只有那 
些 由子自 由竞爭 的作用 沒有受 到阻碍 而发生 的經济 結果才 是正常 
的。 但是， 正常 的这一 用語往 往必須 应用于 完全自 由的竞 爭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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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甚 至不能 假定它 存在的 情况; 即 使在自 由竞爭 最占优 势的地 
方 ，每一 事实和 傾向的 正常状 况也包 含幷非 竞爭的 一部分 、甚 至与 
竞爭无 关的重 要因素 在內。 这样， 例 如零售 和批发 貿易以 及证券 
和棉 花交易 所的許 多交易 的正常 进行， 是根 据沒有 证人的 口头契 
約将 会公正 地履行 的这个 假定； 在不 能合法 地作出 这种假 定的国 
家里 ，西方 的正常 价値的 学說有 些部分 就不适 用了。 其次， 各证券 
交易 所的证 券价格 ，是 “正 常地” 受到 不但是 普通的 买主而 且是經 

紀人自 己的爱 国情緖 的影响 ，等 等。 

最后， 有时 有些人 誤将經 济学中 的正常 活动当 作道德 上公正 
的 活动。 但是， 只有当 上下文 含有从 倫理的 观点来 判断活 动之意 
的 时候， 才 能这样 理解。 当我們 考虑世 界上种 种事实 ，是从 它們現 
在这样 ，而 不是从 它們应 当怎样 来考虑 的时候 ，我們 将不得 不把我 
們应当 尽力阻 止的許 多活动 ，当 作对于 我們所 硏究的 情况是 “正常 
的”。 例如 ，一个 大城市 中的那 些最穷 困的居 民的正 常情况 是觫乏 
进 取心和 不願利 用在別 处可以 得到較 为健康 和較少 骯髓的 生活之 
机会; 他們沒 有摆脫 悲惨的 环境所 必需的 身体上 、精 神上和 道德上 
的 力量。 願 意以很 低的工 資去做 火柴盒 的劳动 有大量 的供給 ，是 
正常 的情况 ，正像 四肢歪 曲是服 馬錢素 （Strychnine) 的正常 結果一 

样。 这 就是我 們必須 硏究其 規律的 那些傾 向的一 种結果 - 种 

可悲的 結果。 这說明 了經济 学与其 他几种 科学所 共有的 一个特 
点， 就是它 們的資 料的性 质能由 人类的 努力来 改变。 科学 可以提 
示 一种道 德或实 际的敎 訓来改 变那种 性质， 从而改 变自然 規律的 
作用。 例如， 經 济学可 以提出 以有能 力的工 人代替 那些只 会做火 
柴盒 的工人 的实际 方法； 正 像生理 学可以 提示改 良牛种 的方法 ，使 
牛可以 早日长 大和骨 輕肉多 一样。 信用和 价格变 动的規 律，- 已經 
因 为預測 能力的 提高而 大有改 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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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当 “正常 的”价 格与暫 时的或 市場的 价格相 比时， “正常 
的” 这一 用語是 指在一 定的条 件下某 些傾向 終于占 有优势 而言。 
但 这一点 引起了 一些困 难問題 ，留待 以后再 来討論 。® 

第五节 一切科 学的学 說无不 暗含地 釆用条 件的： 但 这种假 
殽的因 素在經 济巍律 中特別 显著。 参看附 录四。 

有时 說到經 济学的 規律是 “假設 的”。 当然， 像 其他各 种科学 
一样， 經 济学从 事硏究 某些原 因将产 生哪些 結果， 但 这种因 果关系 
不是絕 对的， 而是 受到以 下两个 条件的 限制： 第一， ©亨* 哗 wa 
.不变 ，第二 ，这 些原 因能够 不受阻 碍地产 生某些 結果。 种 
☆‘的 学說， 当 它被仔 細地和 正式地 說明的 时候， 无 不包括 某种附 
带条 件在內 ，說明 假定其 他情况 不变: 假定所 說的原 因的作 用是孤 
立的； 这些 原因会 产生某 些結果 ，但必 先譽學 除了淸 楚說明 的原因 
之外， 別的原 因是不 能加进 去的。 然而， 原因 产生結 果必須 經过一 
定时間 的这个 条件, 的确是 經济学 中重大 困难的 根源。 因为， 如果 
时 間太长 ，原因 所依据 的材料 ，甚 至原因 的本身 ，都 可发生 变化; 时 
間太短 ，則 所說 的傾向 就沒有 足够长 的时間 ，以 充分发 揮作用 。这 
种困难 以后我 們再加 研究。 

一 个規律 所包含 的假設 的語句 ，幷 不是不 断地重 复說明 ，但讀 
者的常 識叫他 自己注 意这种 假設的 語句。 在經济 学中， 比 在別处 
需要更 多重复 說明这 种語句 ，因为 ，經 济学說 比其他 任何科 学的学 
說， 更容 易为那 些沒有 科学訓 练和也 許只是 間接听 到而断 章取义 
的人所 引用。 日 常談話 在形式 上較一 篇科学 論文或 簡单的 一个原 
因， 就是 在談話 中我們 能放心 地省掉 假設的 語句， 因为， 如 果听的 
人自 己沒有 注意这 种語句 的話， 我們很 快就会 发觉有 了誤会 ，而加 


① 在第 5 篇中 ，特 別是第 3 、5 章 ，討論 这些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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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更正。 亚当 •斯 密和許 多往代 的經济 学作家 ，依照 談話的 习償， 
省掉了 假設的 語句， 因而 获得表 面上的 簡捷。 但这 样却使 他們不 
断 地为人 誤解， 幷在无 益的爭 論中引 起了許 多时閭 上的浪 費和麻 
煩; 他們 获得了 表面上 的安心 ，却 是得不 偿失。 ® 

經 济分析 和一般 推論虽 然应用 很广， 伹每 - 时 代和毎 个国家 
都有它 自己的 問題; 社会 情况每 有变化 ，經济 学說就 需要有 新的发 
展 。② 


第四章 經 济硏究 的次序 与目的 

笫一节 笫二 章和第 三章的 大意。 

我們已 經知道 ，經济 学家必 須貪求 事实， 而事实 本身幷 不說明 
問題。 历史是 叙述继 續发生 和同时 发生的 事件； 但 只有推 理才能 
解釋 这些事 件幷从 中吸取 敎訓。 我 們要做 的工作 是如此 多种多 
样， 以 致有很 多工作 必須用 专門的 常識来 硏究， 这种 常識是 每个实 
际 問題的 最后仲 裁者。 經济学 不过是 常識的 运用， 幷助以 有組織 
的分析 和一般 推理的 方法， 这 种方法 使得收 集和整 理特殊 事实以 


①  参照第 2 篇第 1 章。 

②  經济 学有璧 部分是 比較抽 象或哼 亨苹， 因为 它們主 要是硏 究广泛 的 一殷命 
題: 因为， 一 个命題 必須包 含很少 的細节 它才 可广泛 应用： 它不能 适应特 殊的情 
况 * 如 果它进 行預測 的話， 那就 必須受 到强有 力的假 設語句 的限制 ，其中 “假定 其他情 
况不 变”这 句話具 有非常 重大的 意乂。 

其他部 分是比 較_印， 因为 它們較 为詳細 地硏究 _的 問題； 它 們較多 考虑局 
部和 暫时的 因素； 它 ㈣洽 邊 經济情 况与其 他生活 情况的 較为全 面和較 为密切 的关策 
这样， 从 較为一 股意又 来讲的 实用銀 行学， 到一 般銀行 实务的 广泛規 律或規 則之間 ，不 
过 只是一 小歩 之差： 而实用 銀行学 中的某 一局部 問題， 与 銀行实 务中相 当的实 施細則 
或規 則之間 的距离 也許更 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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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从中 得出結 論的工 作易于 进行。 經 济学的 范圍虽 然总是 有限制 
的， 它的工 作如果 沒有常 識的帮 助虽是 徒然的 ，但它 却使常 識能被 
用来 进一步 說明困 难問題 ，否則 ，就 不能 这样。 

經济規 律是关 于在一 定条件 下人类 活动的 傾向的 叙述。 經济 
規律 之为假 設的， 正与自 然科学 的規律 之为假 設的意 义一样 ：因为 
自 然科学 的規律 也包括 或暗含 种种条 件的。 可是， 要弄淸 楚这些 
条件， 在經济 学中比 在物理 学中， 困 难較大 ，而且 ，如 果不弄 淸楚的 
話， 危險也 較大。 人类 活动的 規律， 的确 不像引 力律那 样簡单 、明 
确或 者能被 淸楚地 探知； 但其 中有許 多規律 可以与 那些硏 究复杂 
主 題的自 然科学 的規律 幷列。 

經 济学之 作为一 种独立 的科学 存在的 理由， 就 是因为 它主要 
是 硏究人 类活动 中最为 可衡量 的动机 所支配 的那一 部分； 因而这 
一部 分的活 动就比 其他部 分較能 接受有 系統的 推理和 分析。 我們 
誠 然不能 衡量任 何种类 动机的 本身， 不論是 高尙的 还是低 下的动 
机： 我們所 能衡量 的只是 动机的 动力。 貨币 从来不 是衝量 这种动 
力的 完美的 尺度； 除非我 們仔細 考虑动 力发生 作用时 的一般 情况， 
尤 其是他 們的活 劫正在 硏究中 的那些 人的貧 富情况 ，否則 ，貨 币甚 
至不是 一种相 当好的 尺度。 但是 ，如果 謹愼小 心的話 ，貨币 便可成 
为形成 人类生 活的大 部分动 机的动 力之相 当好的 尺度。 

理論的 硏究必 須与事 实的硏 究同时 进行： 对于 大多数 近代問 
題的 硏究， 近代的 事实是 最有用 处的。 因为， 古代的 韆济記 載在有 
些方 面是无 关重要 和不可 靠的； 古代 的經济 情况， 与近 代的自 由企 
业、 普通 敎育、 眞正的 民主、 蒸 汽和廉 价的印 刷物及 电报的 經济情 

况是 完全不 同的。 

第二节 科学的 研究不 是按照 宅所要 达到的 卖际目 的来讲 
到 ，而 是按照 宅所研 究的課 題的性 质籴挤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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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經 济学的 目的， 第一是 为求知 識而求 知識， 第二 是解釋 
实际 問題。 我們在 进行任 何硏究 之前， 虽然 必須仔 細考虑 这种硏 
究 的种种 用途， 但我們 却不应 当直接 根据这 些用途 来計划 我們的 
工作。 因为 ，如果 这样做 的話， 一当某 种思想 与我們 当时心 目中的 
特殊目 的沒有 直接关 系时, 我們 就会打 断这种 思想: 直接追 求实际 
目 的, 会使我 們将各 种知識 的点滴 集合在 一起， 这些 知識除 为了当 
时硏 究的目 的集 合在一 起外， 彼 此幷无 关系； 它們也 很少說 明相互 
間的 关系。 我們 的心力 就消耗 于从一 种知識 到另一 种知識 上面， 
沒有彻 底想出 什么东 西来， 也沒 有得到 眞正的 进步。 

所以， 为了 科学的 目的， 最 好的分 类法就 是把一 切性质 上相类 
似的事 实和推 論收集 在一起 的方法 :这样 ，硏 究一种 东西就 可以明 
了与它 有关的 东西。 对于某 一类問 題长期 地达样 硏究， 我 們就逐 
漸 了解被 称为自 然規律 的那些 基本統 一性： 我們首 先探索 这些規 
律单独 发生的 作用， 然 后探索 它們合 在一起 发生的 作用； 这样 ，我 
們就慢 慢地但 确实地 获得进 步了。 經 济学家 对于經 济硏究 的实际 
用途 ，絕不 应当不 加注意 ，但是 他的特 殊工作 是硏究 和解釋 种种事 
实， 以及 找出不 同的原 因单独 地和合 在一起 地发生 作用时 的結果 
怎样。 

第三节 經济 研究的 生要 課題。 

列举 一些經 济学家 自己所 說的主 要問題 ，可 以說明 这一点 。他 
問道： 

是什么 原因， 尤 其是在 近代， 影响了 財富的 消費和 生产、 分配 
和 交換； 工业和 貿易的 組織， 金融 市場， 批发 和零售 商业， 对外貿 
易， 以及 雇主和 雇工的 关系？ 这一切 行动如 何互相 影响和 互相反 
应？ 它們 最終的 傾向与 目前的 傾向有 .何 不同？ 

任何 东西的 价格作 为要得 到这样 东西的 願望的 尺度， 受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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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限制？ 社会上 任何一 类人所 有的財 富如有 一定的 增加， 表面上 
会造 成福利 的增加 到怎样 程度？ 任何 一类人 的收入 不足， 它的产 
业效率 所受到 的損害 到怎样 程度？ 任何 一类人 的收入 的增加 ，如 
果 一旦实 現的話 ，因为 提高他 們的效 率和賺 錢能力 的結果 ，这 种增 
加 会保持 到怎样 程度？ 

在任何 地方、 对社会 上任何 一等人 、或是 在任何 特殊的 工业部 
經 济自由 的影响 实际上 达到如 何程度 （或 在某一 时期它 已达到 
如何程 度)？ 此外， 还有 哪些影 响最为 有力； 这一切 影响合 在一起 
的作用 如何？ 尤其是 ，經济 自由因 它自己 的作用 ，趋 于建成 联合和 
壟断 的組織 到如何 程度， 这种 耝織的 .結果 怎样？ 社 会上各 种的人 
受到經 济自由 的作用 的影响 到底会 怎样？ 当 經济自 由的最 終結果 
正在实 現时， 它的中 間的結 果将是 怎样？ 如 果考虑 这些結 果将蔓 
延的 时間， 最 終的和 中間的 这两种 結果的 相对重 要性是 什么？ 各 
种制度 的賦税 将归誰 負担？ 賦税 :制度 加于社 会大众 的負担 怎样， 

以及 它将为 国家提 供多少 收入？ 

第四节 鼓励 現在的 英国經 济学家 进行研 究的实 际問題 ，虽 

然这些 問題不 是完全 屬于經 济学的 范圍。 

以上 所述是 經济学 必須直 接硏究 的主要 問題， 經济学 的主要 

工作 - 收集 事实、 分析事 实和加 以推論 - 应当 根据上 述主要 

問題来 安排。 实 际問題 虽然大 部分是 在經济 学的范 圍之外 ，但对 
經济学 家的工 作却暗 中提供 一种主 要的推 动力。 实 际問題 随时間 
和 地点而 不同， 甚至比 作为經 济学家 的硏究 的材料 之經济 事实和 
經 济情况 的变化 更大。 下列問 題現在 在我們 国家里 似乎具 有特別 

的紧 要性： 

我們应 当如何 行动， 以增 加經济 自由在 它的最 終結果 上在它 
进行的 过程中 的好的 影响， 幷 咸少它 的坏的 影响？ 如果最 終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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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 好的， 而中 間的結 果是坏 的話， 但 那些受 到害处 的人却 未得到 
好处， 他 們应为 別人的 利益而 受苦， 如果 是正确 的話， 正确 到如何 
程度？ 

姑且认 为財富 的較为 平均的 分配是 适当的 ，那末 ，这一 点就可 
证明改 变財产 制度或 是限制 自由企 业是合 理的， 即 使財富 的总数 
因而会 得减少 也在所 不顾， 究 竟合理 到怎样 程度？ 換 句話說 ，我們 
如 果以增 加穷人 的收入 和减少 他們的 工作为 目的， 即使这 样会减 
少国 家的物 质財富 也在所 不顾， 則达到 这个目 的究应 到怎样 程度？ 
如 果不会 不公平 ，也不 会松懈 进歩的 領导者 的努力 ，这 样败 究能达 
到怎样 程度？ 賦 税的負 担应当 如何分 配于社 会上不 同阶級 的人？ 

我們 是否应 当滿足 于現有 的分工 形式？ 大部分 的人专 門从事 
于沒 有升級 机会的 工作， 是否 必要？ 逐漸培 养大多 数工人 从事較 
高 級的工 作的新 能力， 尤其是 培养他 們合作 地担任 他們自 己被雇 
用 的企业 中管理 工作的 新能力 ，是否 可能？ 

在 像我們 这样的 文明阶 段里， 个 人的和 共同的 活动間 的适当 
关系 怎样？ 应听任 各种形 式的自 願組織 的团体 —— 新的和 旧的， 
为了共 同活动 具有特 別利益 起見， 进行共 同活动 到怎样 程度？ 哪 

些营 业事务 应由社 会本身 - 通过 它的中 央或地 方政府 - ■来进 

行？ 例如 ，我們 对空地 、艺 术品 、敎育 和娛乐 的手段 、以 及必 須采取 
联合行 动才能 供給文 明生活 以物质 必需品 ，如 煤气、 自来水 和铁路 
等等 ，实行 共同所 有和共 同使用 的計划 ，是否 已經达 到我們 应当做 
的 程度？ 

当政 府自己 不直接 参与的 时候， 政府应 容許个 人和团 体随他 
們 之意去 办理他 們自己 的事务 到怎样 程度？ 政府应 当限制 铁路以 
及其 他有点 处于壟 断地位 的企业 的經营 到怎样 程度？ 以反 应当限 
制 土地与 其他在 数量上 人类不 能增加 的东西 的經营 到怎样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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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保留一 切現行 的財产 权利， 是否必 要:或 者是对 于这种 扠利的 
原来 的需要 現在已 經有点 不存在 了呢？ 

現在 流行的 使用財 富的方 法是否 完全正 当呢？ 在有些 經济关 
系上， 政府对 个人活 动的干 涉如果 严厉和 猛烈， 会害多 于利， 于是 
就 由社会 輿論的 道德上 的压力 来約束 和指导 个人的 活动， 但这种 
压 力的范 圍又如 何呢？ 在哪一 方面， 一国在 經济事 务上对 別国所 
負 的責任 ，不 同于一 国之內 人民相 互之間 所負的 責任? 

这样， 經济学 是指对 于人类 的政治 、社会 和私人 生活的 經济方 
面 和經济 情况的 硏究； 但 尤其着 重的是 社会生 活方面 的硏究 。这 
种硏 究的目 的是 为求知 識而求 知識， 拜且 是为了 获得生 活上的 、尤 
其 是社会 生活上 的实际 行为的 指导。 对达种 指导的 需要， 从来沒 
有像現 在这样 迫切， 下 一代的 人也許 会有比 我們現 在更多 的空閑 
从事硏 究工作 ，以 說明在 抽象的 思考中 或往代 历史中 的模糊 之点， 

但对于 現在的 困难却 不能馬 上有所 帮助。 

但是 ，經 济学虽 是这样 大大地 受到实 际需要 的影响 ，但 它却尽 
可 能避免 討論党 派組織 的紧急 問題， 与对內 对外的 政治上 的策略 
問題， 这种策 略問題 是政治 家必須 考虑的 ，然 后才能 决定提 出何种 
办法， 使他最 容易达 到他要 为他的 国家所 达到的 目的。 誠然， 經济 
学目 的在于 帮助他 决定， 不 但是应 抱何种 目的， 而且 是达到 那个目 
的所采 取的广 泛政策 的最好 方法。 但是， 經 济学却 避免討 論有实 
际經驗 的人所 不能忽 視的許 多政治 問題： 所以， 它是 一种純 粹的和 
实用 的科学 ，而不 是一种 科学和 方法。 所以， 用‘ 經济学 ’这个 有广 
泛意 义的名 詞来說 明它， 比用 “ 政治經 济学” 这个意 义較狹 的名詞 

更好。 

笫五节 經济学 家必須 訓练他 的知觉 、想 像、 推埋、 同 情和讓 
愼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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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济学 家需要 有三种 重大的 智力： 就 是知觉 、想 像和推 理：其 
中他 最需要 的是想 像力， 使他 可以探 索可見 的事件 之不显 著即处 
于表 面之下 的那些 原因， 与可 見的原 因之不 显著即 处于表 面之下 
的那些 結果。 

自然 科学， 尤 其是其 中的物 理学， 比一 切硏究 人类活 动的学 
問， 作 为一种 鍛炼， 具 有这种 很大的 优点： 就 是在自 然科学 中硏究 
者必 須得出 正确的 結論， 这些結 論能由 以后的 观察或 实驗来 证实。 
他如 果滿足 于表面 上的那 ^ 原因和 結果， 或 者他忽 視自然 的各种 
因素 間的相 互作用 —— 在 这种作 用中， 每一 运动改 变了它 周圍的 
一切 因素， 同 时也为 这一切 因素所 改变， 那末， 他的 过失不 久就会 
被发 觉的。 物理学 的一絲 不苟的 学者也 不是滿 足于仅 仅是 一般的 
分析; 他 不断地 努力使 这种分 析成为 定量的 分析; 幷 且对他 的問題 
中的 每一因 素給予 适当的 比重。 

在与 人类有 关的科 学中， 精确性 是不像 自然科 学那样 能获得 
的。 阻力最 少的途 徑有时 是唯一 的公开 道路， 这条 道路总 是具有 
引 誘力的 ，虽 然它也 总是不 可靠的 ，即 在能以 坚决的 工作打 出一条 
較为彻 底的途 徑时， 要 走这条 道路的 引誘力 还是很 大的。 科学的 
历史 学者因 不能进 行实驗 而受到 妨碍， 幷且 因为缺 少估計 历史事 
件 的相对 重要性 所依据 的客观 标准， 甚 至受到 更大的 妨碍。 这种 
估 計差不 多在他 的論断 的每一 阶段中 都是存 在的： 他不能 得出結 
論說， 一 个原因 或一类 原因， 已为 另一个 或另一 类原因 所胜过 ，如 
果他 对这些 原因的 相对重 要性沒 有作出 某种暗 示的估 計的話 。伹 
是， 只有通 过巨大 的努力 ，他 才能 了解他 是怎样 依賴他 自己 的主观 
印象。 經济学 家也受 到这种 困难的 妨碍， 不 过在程 度上比 其他硏 
究 人类活 动的学 者較小 而已； 因为 ，給 予物理 学家的 工 作以 准确性 
和客观 性的那 些优点 ，經 济学家 的确也 享有一 部分。 至少， 只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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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硏究現 行的和 新近的 事件， 他的事 实有許 多就可 归成不 同的种 
类 ，关于 这些种 类能作 出明确 的叙述 ，这 种叙 述过去 在数字 上往往 
近于 正确的 ：这样 ，他寻 求在表 面之下 的和不 易被看 見的原 因和結 
果 ，把复 杂的情 况分析 成为各 个因素 ，和 把許 多因素 重新建 成一个 
整体 ，就 較为便 利了。 

对于 較小的 事情， 簡单的 經驗的 确会把 不显明 的因果 关系提 
示 出来。 例如， 經驗会 使人們 知道， 对浪費 成性的 人的不 加考虑 
的帮助 ，即使 表面上 所看到 的差不 多是完 全有利 ，伹 对性格 的坚强 
和 家庭生 活实有 害处。 但是， 比 方說， 要 '探索 提高就 业的稳 定性的 
許多 似是而 非的計 划的眞 正結果 ，我們 就要有 較大的 努力、 較远的 
眼光 和較为 有力地 运用想 像力。 为了这 个目的 ，我 們必 須了解 ，信 
貸、 对內 貿易、 对 外貿易 竞爭、 农作物 收获和 价格等 各种变 化怎样 
密切 相关; 以及这 一切变 化对就 业稳定 性的好 的和坏 的影响 如何。 
我們 必須观 察西方 世界任 何一地 的差不 多每一 重大經 济事件 ，怎 
样影 响差不 多其他 各地的 至少某 些行业 的就业 情况。 如果 我們只 
硏究目 前的失 业原因 ，我們 恐怕就 不能治 好我們 所看到 的害处 ，反 
会造成 我們所 看不到 的害处 。我們 如果寻 求那些 不显著 的原因 ，幷 
权衡 其輕重 ，則当 前的工 作对我 們的心 力 ，实 是一种 很好的 鍛炼。 

其次， 当 任何行 业的工 資由于 “标准 規則” 或其 他方法 保持得 
特 別高的 时候， 在运用 中的想 像力就 要探求 因为这 种标准 規則而 
不能 做他們 能做的 工作、 获得 人們顧 意为这 項工作 所付的 工資的 
那些人 的生活 情况。 他 們的生 活究竟 是提高 了呢？ 还 是降低 了呢？ 
如果有 些人的 生活提 髙了， 有些人 的生活 降低了 ，如 平常所 发生的 
那样， 是 不是多 数人的 生活提 高了， 少 數人的 生活降 低了， 还是适 
得其 反呢？ 我們如 果注意 表面的 結果， 我們 也許认 为生活 提髙的 
是多 数人。 但是, 如果 我們科 学地运 用了想 像力， 想 出一切 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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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不論 是得到 工会还 是其他 方面的 許可， 而 这些方 法使人 
們 不能尽 其最大 的力量 和获得 最多的 收入， 我們将 往往得 出結論 
說 ，生活 已經降 低的是 多数人 ，而 已經 提高的 却是少 数人。 一部分 
由 于受到 英国的 影响， 有些澳 洲的殖 民地正 在进行 大胆的 冒險事 
业， 这种 事业使 工人們 具有較 大的眼 前舒适 和安乐 的似是 而非的 
希望 。澳洲 在它的 广大地 产中的 确蓄有 巨大的 借款力 ：如果 这提出 
来的 捷徑会 造成工 业衰落 的話， 这种衰 落也許 是輕微 的和暫 时的。 
但是， 現正有 人主張 英国也 应当像 澳洲殖 民地那 样做: 英国 如遇到 
这 种衰落 ，就会 較为严 重了。 在最近 的将来 我們所 需要的 ，和 我們 
可望 出現的 ，就是 对于这 类計划 有較为 广博的 硏究， 我們所 用的心 
力 要像用 于判断 一条兵 舰的新 設計在 恶劣气 候中是 否坚固 那样的 
周密。 

硏究像 这类的 問題时 ，最需 要的就 是純粹 智力的 、有时 甚至是 
批判的 能力。 但是， 經济硏 究需要 和发展 同情心 的能力 ，尤 其是使 
人 們不但 能为他 們的同 伴而且 能为其 他阶級 的人設 身处地 着想的 
同 情心。 例如， 这种阶 級同情 心因对 以下各 个問題 的硏究 而强烈 
地发 展起来 —— 这种 硏究正 变为日 益 紧要: 性格 存收入 、就 业方法 
和 用錢的 习慣彼 此所发 生的相 互影响 怎样； 一个国 家的效 率为結 
合 每一經 济集团 的成員 —— 家人 、同一 行业中 的雇主 和雇工 、一国 
的公民 —— 的 信任和 情咸所 加强、 同 时它也 加强了 这种信 任和情 
感 的方法 怎样； 职业上 的規則 和工会 的慣例 中的个 人的利 人心和 
阶級的 利己心 所兼有 的利弊 怎样; / 以及尽 量利用 我們 日 益增长 
的財富 和机会 来增进 現代和 后代的 福利的 行动怎 样等問 題的硏 

究 。① 


① 这一 节是从 1902 年向劍 桥大学 提出的 《在 經济 学和与 政洽学 有关的 学科中 
开 設—門 課程的 請求》 中节 录的， 这个請 求在下 一^ 就 被采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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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績前。 

經济 学家为 了可以 发展他 的理想 起見， 尤 其需要 想像力 。但 
是 ，为了 使他 对理想 的提倡 不会超 过他对 未来的 理解， 他最 需要的 
是 謹愼和 含蓄。  ‘ 

經过世 世代代 之后， 我們 現在的 理想和 方法也 許似乎 是屬于 
人类 幼稚时 期而不 是成年 时期所 有的。 一种 明确的 进步現 在巳被 
获 得了。 我 們已經 知道， 除非 已被证 明为极 其懦弱 或卑鄙 的人之 
外 ，每一 个人都 値得享 有充分 的經济 自由： 但 我們却 不能断 言这种 
已經 开端的 进步最 終将达 到什么 目的。 在 中世紀 后期， 对 于被看 
作包括 全人类 的产业 組織的 硏究， 已 略見端 倪了。 以后各 代都看 
到这种 組織的 进一步 发展； 但从 沒有像 我們現 在这样 广大的 发展。 
硏究 这种組 織的热 誠也随 着它的 发展而 增大； 前代 对它的 硏究的 
努力从 沒有达 到現在 这样的 广度和 深度。 但是， 近 来硏究 的主要 
結杲， 是 使我們 比前代 更为充 分地认 識到， 我 們所知 道的形 成进步 
的原 因是很 少的， 和我 們所能 預測的 产业組 織的最 終命运 也是很 

少的。 

在前 一世紀 之初， 有些冷 酷的雇 主和政 客为独 有的阶 級特扠 
辯护， 他們觉 得要使 政治經 济学的 权威袒 护他們 是很容 易的; 而且 
他們 往往自 称为“ 經济学 家”。 即使 在我們 自己时 代里， 那 些反对 
把大量 費用化 在大多 数人的 敎育上 面的人 ，也以 这个头 銜自称 ，虽 
然当 代的經 济学家 一致主 張这种 費用是 眞正的 节約， 从国 家观点 
来看， 不这 样做是 錯誤的 和不好 ，的 事情。 但是， 卡萊 尔和拉 斯金， 
以及 其他許 多沒有 他們两 人那样 輝煌和 高尙的 詩意的 作家， 不加 
硏 究就认 为著名 的經济 学家們 要对他 們实在 是反对 的那些 言行負 
責 ，因此 ，就 产生了 对他們 的思想 和性格 的普遍 誤解。 

事 实上， 近 代經济 学的創 始者， 差 不多都 是性惰 溫和、 富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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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心 和为人 道的热 誠所感 动的人 。他們 很少关 心为自 己謀取 財富； 
他們却 很关心 財富在 大多数 人之中 的广泛 的分布 情况。 反 社会的 
壟断， 虽然 是强有 力的， 但他們 也是反 对的。 在几代 之中， 他們都 


支持反 对阶級 立法的 运动， 这 种立法 不許工 会享有 雇主团 体所享 
有 的那些 特权； 或者他 們設法 医治旧 的救貧 法灌輸 到农业 及其他 
劳动者 心中和 他們的 家庭的 毒素； 或者 他們拥 护工厂 法案， 而不顾 
有 些政客 和雇主 假借他 們的名 义竭力 反对。 他們毫 无例外 地致力 
于 这样的 信念： 全体人 民的福 利应当 是一切 私人努 力和公 共政策 
的最終 目的。 但是， 在勇 气和謹 愼方面 他們是 坚强的 ，他們 看起来 
是冷 靜的， 因为 他們不 願担負 提倡向 沒有人 走过的 道路急 速前进 
的 責任， 而对这 种道路 的安全 的唯一 保证就 是人們 的具有 信心的 
希望， 他們 的想像 力是丰 富的， 但 旣不受 知識的 限制， 也不 受艰苦 
思想的 訓练。 

他們的 謹愼也 許有点 过度： 因为， 即使当 时偉大 的有先 見之明 
的人的 眼界， 在 某些方 面也比 現在許 多有学 問的人 狹窄； 現在 ，一 
部分由 于生物 学硏究 的启发 ，环 境对于 形成人 的性格 的影响 ，一般 
被认为 是社会 科学中 的重要 事实。 因此， 經 济学家 現在对 于人类 
进 步的可 能性， 已 經知道 采取一 种較为 远大和 較有希 望的观 点了。 
他 們已經 相信， 人类的 意志如 用細心 的思想 来指导 的話， 能 够改变 
环境， 以 至大大 地改变 性格； 从而 实現更 有利于 性格、 因而 也就更 
有利于 大多数 人的經 济和道 德的福 利的新 的生活 状况。 現 在和过 
去 一样， 他們的 責任是 反对达 到这一 偉大目 的之一 切似是 而非的 
捷徑 ，因 为这种 捷徑会 毁坏人 类的精 力和創 造力的 源泉。 

像現 在这样 的財产 权利， 幷沒有 为建立 經济学 的那些 大家所 
尊重； 但是， 有些 硬把旣 得的权 利說成 是作为 极端的 和反社 会之用 
的人， 却是錯 誤地以 經济学 的权威 自居。 所以， 我們 应当注 意：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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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經济 硏究的 傾向， 幷不是 以任何 抽象的 原則作 为私有 財产权 
的 根据， 而是 以这样 的观察 作为根 据的: 在过 去私有 財产权 与切实 
的进步 是分不 开的； 因此， 謹愼 地和尝 試地进 行廢除 或改变 即使对 
社会生 活的理 想情况 似乎是 不适当 的那些 权利， 是 負責的 人应做 
的事 。 


第二篇 若干基 本槪念 

* 

第一章 緖論 

第一节 經济学 将財富 看作是 滿足欲 望的东 西和努 力的結 

果。  ' 

我們已 經知道 ，經 济学一 方面是 一門硏 究序亨 P 另一方 
面， 也 是硏究 人类在 社会中 的活 动的# 令吁 f  A 二® 各 ，•这 一部分 
是 硏究人 类滿足 欲望的 种种亨 然 '只* 以 种努力 和欲望 能用財 
富或它 的一般 代表物 —— 即 —— 来衡量 为限。 在本书 的大部 
分中 ，我們 将要硏 究这种 欲望和 努力； 幷硏究 衡量欲 望的价 格与衡 
量 努力的 价格达 于平衡 的种种 原因。 为了达 到这个 目的， 在第三 
篇中我 們必須 硏究財 富与它 必須滿 足的各 种人类 欲望的 关系； 在 
第四篇 中硏究 財富与 生产財 富的各 种人类 努力的 关系。  ■ 

但在本 篇中， 我們必 須硏究 ，在一 切屬于 人类努 力的結 果幷能 
滿足 人类欲 望的东 西中， 有哪些 被算作 是序亭 ，以及 这些东 西怎样 
分类的 問題。 因为 ，有一 組名詞 ，与 財富 和 資本都 有关系 ，硏 
究了其 中毎个 名詞就 可說明 其他的 名詞； 而 对全部 名詞一 起硏究 
是 我們以 上剛进 行过的 关于經 济学的 范圍和 方法的 硏究之 直接继 
續， 且在 某些方 面是这 种硏究 的完成 。所以 ，立即 硏究这 一类名 
詞， 而不是 采取也 許似乎 是較为 自然的 途徑， 开始就 作欲望 和財富 
与欲 望的直 接关系 的分析 ，大 体上似 乎最为 妥当。 

在这 样做的 时候， 我們 当然必 須考虑 各种不 同的欲 望和努 
力； 但是， 我們都 不必考 虑不明 显的、 且不屬 于常識 問題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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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工作 的眞正 困难在 于另一 方面； 就是因 为在各 种科学 中只有 
經济学 必須設 法使用 几个平 常所用 的名詞 来表明 許多細 微的差 


別。 

第二节 对性 质和用 途有变 化的东 西加识 分类的 困难。 

正像 穆勒所 說①： “如将 硏究的 对象归 入不同 种类， 关 于这些 

*  . 

种类 能够作 出許多 一般的 命題， 而这 些命羁 比这些 对象也 能归入 
的 其他种 类所能 作的命 題更为 重要， 則最 可达到 科学分 类的目 
的。” 但是， 我們一 开始就 遇到这 样的困 难：在 經济发 展的一 个阶段 
中那些 最重要 的命題 ，在另 一阶段 中可能 是最不 重要的 ，如 果它們 
确是适 用的話 。 

在这一 点上， 經济 学家必 須从生 物学的 新近經 驗中学 許多东 
西 ： 达 尔文对 于这个 問題③ 的淵博 硏究， 有 力地解 釋了我 們当前 
的 因难。 他 指出， 决定 自然組 織中每 个生物 的生活 习慣和 一般地 
位 的那些 部分， 通常不 是它的 构造中 最足以 說明它 的起源 的那些 
部分， 而是最 不足以 說明它 的起源 的那些 部分。 一 个飼养 动物者 
或 •一个 园 丁认为 的显著 适合于 使一种 动物或 植物能 在它的 环境中 
繁盛 的品质 ，正因 为这个 理由， 可能是 在較近 的时期 中才发 展起来 
的。 同样， 在一种 經济制 度的特 性中， 最能使 它适合 于它現 在必須 
做的工 作的那 些#性 ，也正 因为这 个理由 ，可 能在很 大程度 上是新 
近才 发展起 来的。 

在雇主 与雇工 、中 間人与 生产者 、銀 行家与 他的两 种雇客 - 

借 款給他 的人和 向他惜 款的人 — - 之間的 許多关 系中， 我 們可以 
找 到不少 例证。 “利 息”这 个名詞 代替了  “高利 貸”， 是符合 于貸款 
性质的 一般变 化的， 这 种变化 使我們 对于商 品的生 产費用 可以分 

①  見約翰 * 穆勒: 《_ 輯体 系》， 第 4 編 ，第 7 章。 

②  見达 尔文: 《物 种起 源》， 第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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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各种不 同因素 的分析 和分类 有了完 全新的 主題。 再如把 劳动分 
为熟 练的和 不熟练 的两种 劳动的 一般办 法也逐 漸发生 变化； “租 
金” 这个 名詞的 范圍在 某些方 面正在 扩大， 而在另 些方面 正在縮 
小; 等等。 

但是， 另一 方面， 我 們必須 常常記 住我們 所用的 名詞的 历史。 
因为， 首先， 这种历 史的本 身是重 要的； 而且 它間接 地說明 了社会 
經济 发展的 历史。 其次, 即使我 們硏究 經济学 的唯一 目的， 是要获 
得指 导我們 达到目 前实际 目的之 知識， 我們 仍应尽 量使我 們的名 
詞的用 法符合 过去韵 傳統， 以 便迅速 了解前 人的經 驗所提 供的間 
接暗示 和細致 溫和的 吿戒， 作为 我們的 敎訓。 

第三节 經济学 必須遵 循日常 生活的 卖驗。 

我 們的工 作是艰 难的。 的确， 在自然 科学中 ，一 当我們 看到一 
群东 西具有 某一类 共同的 特性， 幷往往 把它們 摆在一 起說时 ，我們 
就可 将这些 东西归 入一类 ，加 上一个 特殊的 名称; 而 且一当 一个新 
的 槪念犮 生时， 我們馬 上就創 造一个 新的术 語来代 表它。 但是 ，經 
济学却 不敢这 样做。 經济 学的理 論必須 用大家 所明了 的語 目来表 
达； 所以， 經 济学必 須力求 使它自 己与日 常生活 中慣用 的名詞 
相合， 而且在 可能范 圍內必 須像平 常所用 的那样 来使用 这些名 

詞。 

在 普通用 法中差 不多每 个字都 有許多 不同的 意义， 所 以必須 
根据上 下文来 解釋。 正如白 哲特所 指出的 那样， 即 便最注 重形式 
的 經济学 著作家 們也不 得不这 样做， 否則他 們所能 使用的 字就要 
不 够了。 不过， 不幸 的是， 他們 总不承 认他們 用字很 随便， 有时甚 
至他們 自己也 不觉得 用字很 随便。 他 們幵始 說明經 济学时 所用的 
大胆和 严格的 定义， 換取了 讀者的 安心。 因 为他們 沒有吿 戒讀者 
必 須常常 从上下 文里去 找特殊 的解釋 語句， 讀者从 作品中 就不能 


72 


第二篇 第一覃 緖論 


領会 作者的 原意; 也許还 对作者 发生誤 解而錯 怪他們 。① 

其次， 經 济名詞 所表示 的主要 区別， 大 多数不 是种类 上的差 
別， 而是程 度上的 差別。 初看 起来， 这些区 別似乎 是种类 上的差 
別， 而且能 被淸楚 地划出 明显的 輪廓； 但 較为仔 細的硏 究表明 ，連 
續性幷 未眞的 破裂。 經 济学的 进步沒 有发現 过任何 新的眞 正的种 
类上的 差別， 它是不 断地将 表面上 的种类 差別化 为程度 的差別 ，这 
是一 个値得 注意的 事实。 在自 然本来 沒有以 分界綫 来划出 差別的 
东西 之間， 要想 划出明 显和严 格的分 界綫， 就 会引起 弊端， 我們将 
会遇 到許多 这样的 例子。  v 

第四节 清楚地 說明槪 念是必 要的， 但 名詞的 用法固 定不变 

却 是不必 要的。  ' 

因此, 我們必 須仔細 分析我 們要硏 究的各 种事物 的眞正 特性； 
这样， 我們一 般将会 感觉到 ，每 个名詞 的某一 用法比 別的用 法显然 
較有 理由被 称为它 的主要 用法， 因为它 所代表 的那种 特性， 比其他 
符合 于日常 用法的 特性， 更为适 合近代 科学的 目的。 当上 下文沒 

① 我們 应当“ 更多写 得像我 們在日 常生活 中談話 那样， 在 日常生 活中上 下文是 
一 种沒有 表明的 '解釋 語句、 只 是因为 在政治 經济学 里面， 我們 要說到 的东西 比在曰 
常談 話中較 为困难 ，我 們如有 改变必 須更为 謹愼小 如 多加吿 戒* 有时对 书中某 一頁或 
某項 討論， 我們必 須写出 ‘解釋 語句％ 杏則 就会发 生錯誤 。 我知 道这是 困难而 精細的 
工作， 我之 所以必 須为这 項工作 辯炉， 就是 因力实 陡上它 比对固 定不变 的定义 爭論的 
办 法較力 可靠。 任何 人耍想 以少数 具有固 定意义 的 用語来 表达复 杂事物 的备种 意义， 
他将会 感到他 的文体 变为累 賛而不 正确， 他必須 使闬冗 长的 '迁迴 語法来 表达平 常的思 
想， 而且結 果他还 是沒有 做对， 因为 他有一 半时間 要囬到 那些最 适合于 目前情 况的意 
义 上去， 而这 些意义 有时是 这样， 有时是 邦样， 差不 多总是 与他的 “固 定不变 的 意义不 
同。 在这种 討論中 ，我 們应当 学会随 时改变 我們的 定义， ： E 如在不 同的問 題中’ 我們說 
“  ^x、y、z 等于， 有 时这个 ，有 时那个 一样; 这实在 是最明 白和最 有效的 作家們 采用的 
办法， 虽然 他們常 不承认 这一点 ( 引自白 哲特： 《英 国政 洽經济 学的条 件》， 第 78 一 79 
頁。） 开恩斯 也反对 "一 种定义 所涉及 的屬性 不应容 許有程 度上的 差別的 假設、 丼辯解 
說 ■'容 許程度 上的差 別是一 切自然 事实的 特性/  ( 見开 恩斯： 《政 治經 济学的 邏輯方 
法》 ，第 6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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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明 或暗示 相反的 意义时 ，这 一用法 就可作 为这个 名詞的 意义， 
如果 这个名 詞要用 作別的 意义—— 不論是 較广的 还是較 狹的意 
义， 这种 改变必 須加以 說明。 

即 使在最 謹愼的 思想家 之中， 对 于至少 是某些 分界綫 应当划 
出 的正确 地方， 也常有 不同的 意見。 这种爭 論的問 題一般 必須以 
对于不 同过程 的实际 便利的 判断来 解决； 而 这种判 断不能 常由科 
学的 推論来 建立或 推翻: 必須保 留可以 爭論的 余地。 但是， 在分析 
的本 身却沒 有这种 余地： 如果两 个人对 分析有 不同的 意見， 他們两 
人不能 都对。 我 們可以 期望經 济学的 进步逐 漸会将 这种分 析建立 
在 坚固的 基础上 。① 


第二章 財富 

第一节 財貨这 个名詞 的专門 用法。 物质的 財貨。 个 入的財 k 
貨。 外在的 財貨和 內在的 財货。 可轉让 的財貨 和不可 轉让的 財货。 
食由的 財货。 可 交摘的 財貨。 

一切財 富是由 人們要 得到的 东西构 成的； 那就 是能直 接或間 


① 当我們 要縮小 一个名 詞的意 义时 （罔 邏輯学 的語言 来說， 就是 增大它 的內包 
以縮 小它的 外延， 加 上一个 限制的 形容詞 通常就 够了， 但 是对于 名詞意 义的相 反改变 
却 不能这 祥簡单 地做。 关于定 义的爭 論常是 这样： 甲 与乙是 許多事 物的共 同特性 ，这 
些事物 中有許 多还有 特性丙 ，又有 許多有 特性丁 ，而有 些則兼 有丙和 丁* 那末， 就可这 
样辯 解說： 大体 上最 好对名 詞下这 样一个 定叉， 以 包括一 切有甲 和乙两 种待性 的东西 
在內 ，或只 包括那 些有甲 、乙 、丙 ，或甲 、乙 、丁， 或甲、 乙 、丙、 丁杏 特性的 东西。 对这些 
不同 途徑， 必 須根据 对实际 利的 考虑来 决定， 但这 种决 定远不 及对甲 、乙 、丙 、丁 各特 
性及其 相互关 系的仔 細硏究 来得重 耍《* 但不幸 的是， 在英国 的經济 学中， 这种 硏究所 
占 的地位 比对 于定乂 的爭論 小得多 s 这种爭 論誠然 有时也 能間接 地导致 科学眞 理的发 
現 ，但却 总是采 取迂迴 的道路 ，而且 浪費許 多时間 和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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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滿 足人类 欲望的 东西。 但幷 不是一 切人們 要得到 的东西 都可算 
作 財富。 例如 ，友 人的情 感是幸 福的一 个重要 因素， 但除了 在詩中 
的特殊 用法外 ，它 是不 算作財 富的。 因此 ，让 我們先 对人們 要得到 
的 东西加 以分类 ，然后 考虑其 中哪些 应当算 作构成 財富的 因素。 

因 为缺少 一个簡 短的通 用名詞 来代表 一切人 們要得 到的东 
西 ，即 滿足人 类欲望 的东西 ，我 們姑且 用財貨 这个名 詞来代 表它。 

人 們要得 到的东 西或者 說財貨 ，有 物质的 財貨， 或个人 的和非 
物质的 財貨。 括有用 的有形 东西， 以 及保有 或使用 
这些 东西、 或认 利益、 或到将 来再获 得它們 的一切 权利。 
这样， 它們就 包括自 然 的物质 贈与， 如土地 和水、 空气和 气候; 农产 
物、 矿产品 、漁产 品和工 业品； 建 筑物、 机械和 工具； 抵押品 和其他 
債券； 公 营和私 营公司 的股票 、各种 壟断权 ，专 利权和 版权； 以及交 
通权和 其他使 用权。 最后 ，旅行 的机会 ，参观 优美風 景和博 物院的 
机 会等等 ，都是 客观存 在的物 质便利 的体現 ，虽 然欣 賞風景 和艺术 

品 的能力 屬于內 在的和 个人的 財貨。 

人 的非物 质的財 貨分为 两类。 一 类是由 他自己 的特性 和活动 
及 享乐的 士 能构 成的， 例如 人的經 营能力 、专門 技能， 或从 閱覽或 
音 乐中得 到享受 的能力 ，都 屬于这 一类。 这一 切都在 人身之 內的， 
所 以称为 財貨。 第二类 称为吁 財貨， 因 为这类 財貨是 
由 有利于 4乌 士人的 关系构 成的。 过 去的統 治阶級 經常向 
农奴 和土他 下屬索 取的各 种劳役 和义务 ，就是 屬于这 一类。 但是， 
这些現 在已經 消灭了 ，現 在这种 有利于 所有者 的关系 的主要 例子， 
就是商 人和自 由职业 者的信 誉和营 业关系 。① 

① 因为， 赫 尔門在 他对財 富的精 炼的分 析中开 始时这 样說: “有些 財貨对 于个人 
是 外在的 ，而 有些是 內在的 • 內 在的財 貨是天 生的、 存在于 他本身 之內的 財貨， 或是他 
以自己 的自由 活动在 本身之 內培养 出来的 財貨， 如体力 、健康 、学識 等* 凡是外 界所提 
供的以 滿足他 的欲望 的宠西 ，对 他而言 都是外 在的財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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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財貨可 分为可 -华 印和 ：巧。 屬 于后一 类的財 
貨， 是一个 人的特 性和活 ^及¥ 乐的 ¥力^^4 他的內 在的財 貨）， 
还有 他的营 业关系 中依靠 他的个 人信用 而不能 轉让的 部分， 也就 
是 他的有 价値的 信誉的 一部分 ，也 屬于这 一类； 又如 气候 、阳光 、空 
气的 利益， 以及他 的公民 权利和 使用公 共財产 的权利 和机会 ，都屬 
于这一 类®。 

凡不作 私人之 用和由 自然供 給而不 需要人 类努力 的財貨 ，称 
为 f 宇 @亨亨。 土 地在原 来的状 态上是 自然的 贈与。 但在 固定的 
地士 ，•众 观点 来看它 就不是 @ 由的財 貨了。 在 巴西的 有些森 
林里 ，木材 仍然是 自由的 財貨。 海里的 魚通常 是自由 的財貨 :但有 
些 海上漁 場被严 密保护 ，专供 某一国 家的人 民之用 ，这 些漁 場可列 
入国 家財产 一类。 人 .工 培养的 牡蠣繁 殖場在 任何意 义上都 不是自 
由的 財貨； 而自然 生长的 牡蠣繁 殖場， 如 果沒有 撥作私 人之用 ，絕 
对是 自由的 財貨； 即使 是私有 財产， 从 国家观 点来看 ，仍然 是自由 
的 財貨。 但是 ，国家 旣已准 許将它 們的所 有权归 于私人 ，从 私人观 
点来看 ，它 們就 不是自 由的財 貨了； 在 河里捕 魚的私 人权利 也是如 
此。 但是， 在自由 的 土地上 所种的 小麦， 和从自 由的 漁場里 捕来的 


財 貨分为 


外在的 


物质的 
L 个人的 {: 


① 上述財 貨的分 类可歹 (1 表 如下： 

'可 轉让的 
‘不可 轉让的 
:可 轉让的 
.不司 轉让的 

1 內在的 —— 个人的 —— 不可 轉让的 
另 一种排 列对于 某些目 的轉为 便利： 

:可 轉让的 
.不可 轉让的 
j 可 轉让的 

‘ 个人的 1 不可 轉让的 

-不可 轉让的 


「物 质的 —— 外在的 t 


財 貨分为 


j 外在的 
(內 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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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都 不是自 由的 財貨， 因为 它們是 經过劳 动而得 到的。 

第二节 一 个人的 財富是 由他的 外在的 財貨中 那些能 用貨币 
街量的 部分构 成的。 

現在 我們可 以說到 一个人 的財貨 中哪些 种类可 算作他 的財富 
的一部 分的問 題了。 对于 这个問 題的意 見是不 一致的 ，但是 ，比較 
各家的 学說， 以下 的答案 似乎显 然是适 当的： 

当 我們光 說到一 个人的 財富， 而 在上下 文中沒 有任何 解釋語 
句时， 就是指 他所有 的两神 財貨。 

第一 种財貨 是他具 有私有 財产权 (根据 法律或 風俗） 的 那些物 
质財貨 ，因为 它們是 可以轉 让和交 換的。 我們还 可記得 ，这 些財貨 
不 但包括 像土地 和房屋 、家具 和机器 ，以 及其 他可以 单独私 有的有 
形东西 ，而且 包括公 营公司 的股票 、債券 、抵 .押品 ，以 及其他 他可持 
有的向 別人索 取貨币 或貨物 的契約 在內。 另一 方面， 他欠 別人的 
債务 可被看 作是負 財富； 必 須从他 的財产 总数中 扣除， 然后 才能知 
道 他的眞 正的淨 財富。 

服 务及其 他随生 随灭的 財貨， 当然不 屬于財 富数量 的一部 
分 。① 

第二种 財貨是 屬于他 所有的 、在他 之外存 在的、 而且直 接作为 
使他 能够获 得物质 財貨的 手段的 那些非 物质的 財貨。 这样， 这种 
財 貨就不 包括一 切他自 己 的个人 特性和 才能， 即使 是使他 能謀生 
的 才能也 不包括 在內， 因为它 們都是 內在的 財貨。 这种財 貨也不 
包括 他的个 人友誼 在內， 但以这 种友® 沒有直 接的营 业价値 为限。 

但是， 它包 括他的 营业和 职业的 联系， 他的企 业組織 ，以及 - 如 

果 这种事 情还存 在的話 - 他 的奴隶 所有权 、劳役 所有权 ，等 等。 

① 一家 貿县公 司的股 份的价 値中， 由 于主持 人的个 人声誉 和关系 而产生 的那— 
部分 价値, 应当 列入第 二种作 为外在 的个人 財貨。 但这一 点沒有 多大的 实际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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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富这个 名詞这 样用法 ，是 符合于 日常生 活的用 法的; 同时 ，它 
包 括那些 —— 而且只 是那些 —— 显然屬 于經济 学范圍 （如 第一篇 
中所 說明的 范圍） 以內的 財貨； 所 以这种 財貨可 以称为 ¥$_亨。 
因为 ，它 包括一 切客观 存在的 东西， 这 些东西 （i) 屬 于某一 个人所 
有， 而不是 同样地 屬于他 的邻人 所有， 因 而显然 是他的 东西； （ii) 
是直接 能用貨 币衡量 的东西 一 : 这种 衡量一 方面代 表生产 这些东 
西的 努力和 牺牲， 另一方 面代表 它們所 滿足的 欲望。 ® 

第三节 但是， 有 时广泛 地使用 財富这 个名詞 以包括 一切个 
人的 財富在 内较为 妥当。 

为 了某些 目的， 我 們对于 財富誠 然可以 采取一 种較为 广泛的 
看法； 不过， 我們必 須求助 于特殊 的解釋 語句， 以免发 生混淆 。例 
如， 木工的 技能是 使他能 滿足別 人的物 质欲望 ，因而 能間接 地滿足 
他 自己的 欲望的 一种直 接手段 ，正 如他工 具籃中 的工具 一样; 如有 
一个名 詞可以 包括这 种技能 在內作 为較为 广义的 財富的 一 部分， 
也 許是便 利的。 依照亚 当 • 斯密所 說的、 以 反大多 数欧陆 經济学 
家所遵 循的方 針②， 我們 可以說 ，个 亨 包括一 切直接 有助于 
使 人們获 得产业 效率的 精力、 才 內； 我 們前已 算作狹 
义 的財富 的一部 分的各 种营业 联系和 联合， 也可列 入个人 的財富 

① 这丼不 暗含这 样的意 思:可 轉让的 財貨的 所有者 ，如 果他卖 去了这 些財貨 ，常 
能获得 它們对 他所有 的全部 貨币价 値。 例如， 一件很 合身的 衣服， 也許 是値一 个高价 
的裁 縫向买 这件衣 服的人 所要的 价格， 因 为他需 要这件 衣服， 如 果出較 低的价 格就得 
不 到它； 但他 如要卖 出去， 恐 怕不能 得到他 所付的 价格的 一半。 成功的 金融家 花了五 
万鎊 造一所 房子和 花园， 以适 应他自 己 的特殊 爱好， 从一 种观点 来看， 在 他的財 产目最 
中桉照 原来造 价計算 房屋和 花园的 价値是 对的， 但是， 如 果他的 管业失 敗了， 在 他的債 
权人 看来， 它們 絕不会 値那个 价錢。 

同样 地， 从一 种观点 来看， 我們 可以把 律师或 医生、 商 人或制 造商的 菅业关 系算作 
与他 的收人 —— 如 果沒有 这种关 系他就 会失去 的收入 —— 完全 相等； 可 是我們 必須知 
道 ，营 业关系 的交換 价値， 就是卖 去它时 他能 得到的 价値， 却比那 个收入 小得多 了。 

(D 参照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第 2 篇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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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 产业 的才能 被看作 是經济 的另一 理由， 因为 这种才 能的价 
値通 常能够 加以某 种間接 的衡量 。① 

称 这种才 能为財 富是否 値得的 問題， 不 过是一 个便利 与否的 
問題 ，虽然 对于这 个問題 有过很 多討論 ，好像 它是一 个原則 性的問 
題0 


我們如 要把一 个人的 产业才 能包括 在內而 单独使 用“財 富”这 
个 名詞， 当然 会引起 混淆。 光是 “財富 ”一个 字应当 总是只 指外在 
的財富 而言。 伹是， 有时使 用“物 质的与 个人的 財富” 这句話 ，似乎 
不 会有多 大害处 ，而 且还会 有一些 好处。 

第四节 共同 的財貨 中个人 应得的 部分。 

但 是我們 仍然必 須考虑 一个人 与其邻 人共有 的物质 財貨； 因 
为是共 有的， 当比較 他的財 富与其 邻人的 財富时 ，就 不必提 起这神 
財 貨了； 虽然 为了某 些目的 ，尤 其是为 了比較 远地或 远代之 間的經 
济状况 ，它 們也 許是重 要的。 

这些 共有的 財貨是 由一个 人在某 时住在 某地和 是某一 国家或 
社 会的一 分子所 蕤得的 利益构 成的； 它們包 括公民 的和軍 事的安 
全 ，使用 各种公 共財产 和設备 ，如 道路、 煤气灯 等等的 权利和 机会， 
以及法 律保护 和免費 敎育的 权利。 城 市居民 和乡村 居民各 有許多 
不 花代价 的利益 ，而是 其他城 市或乡 村的人 所不能 得到的 ，或 是花 
了很 大費用 才能得 到的。 如果 其他情 况相同 ，一 个人住 的地方 ，如 
有較好 的气候 、道路 、用 水和 較为卫 生的下 水道; 幷有 較好的 报紙、 
书籍和 娛乐及 敎育的 場所， 在財富 的最广 的意义 上說来 ，他就 比別、 
人享 有較多 的眞正 財富。 房屋、 食物 和衣着 在夫气 寒冷时 会有不 
足， 而在天 气溫暖 时也許 充足； 另一 方面， 炎 热的气 候虽然 可咸少 

① 十 七世紀 时达芬 南說： “人 的身体 无疑地 是一国 最有价 ^ 的財 富”； 毎 当政治 
发 展的傾 向使人 們渴望 人口迅 速墦加 的时候 ，这 一类的 話就很 流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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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 的物质 需要， 虽使人 們只要 有少許 物质財 富的供 給就会 富足， 
却使他 們获得 財富的 精力衰 弱了。 

这 些东西 有許多 是共同 的財貨 ，就 是說不 是私人 所有的 財貨。 
这样 ，就使 我們从 与个人 观点相 反的社 会观点 来硏究 財富。 

第五节 国家的 財富。 世界的 財富。 財富 所有权 的法律 根据。 

因此， 让 我們来 硏究， 当 我們估 計构成 一国財 富的个 人財富 
时， 一 国財富 中那些 通常被 忽視的 因素。 这 种財富 的最明 显的形 
态 ，就是 一切种 类的物 质財产 ，如 道路和 运河、 建筑物 和公园 、煤气 
厂 和自来 水厂; 不过不 幸的是 ，其 中有 許多不 是用公 共儲蓄 来建設 
的， 而是用 公共借 款来建 設的， 因而計 算这种 財富时 就要扣 除大宗 
債务的 巨大的 “負” 財富。 

但是， 泰晤士 河增加 英国的 財富， 大于英 周所有 一切的 运河， 
甚至 大于英 国所有 一切的 铁路。 泰 晤士河 虽然是 大自然 的贈与 
(它 的已 經改善 的航运 除外) ，而 运河是 人工开 成的， 佴为了 許多目 
的 ，我們 应当将 泰晤士 河算作 英国財 富的一 部分。 

德 国經济 学家往 往着重 国家財 富中的 非物质 因素； 在 关于国 
家 財富的 有些問 題上这 样做是 对的， 但却不 能在一 切問題 上都这 
样做。 科学 的知識 ，不管 在哪里 发現， 的确不 久就会 变成整 个文朋 
世界的 財产， 幷且 可以被 认为是 世界的 財富， 而不 光是一 国的財 
富。 机械上 的发明 和其他 許多生 产方法 上的改 进都是 这样； 音乐 
也是 这样。 但是 ，那种 因翻譯 不当而 失去精 彩的文 学作品 ，在 特殊 
的意 义上可 以被看 作是用 本国文 字写成 的那些 国家的 財富。 一个 
自由 的和有 条不紊 的国家 組織， 为了某 些目的 ，可被 看作是 国家財 

富的一 个重要 因素。 

但是， 国 家的財 富包括 个人的 財产和 国民的 共同財 产在內 。在 
估計 国民的 个人財 产的总 和时， 我們 略去一 国国民 相互之 間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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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債务 和其他 义务， 就可省 掉一些 麻煩。 例如， 英国 的国債 以及英 
国 铁路的 債券只 要是在 国內为 国民所 持有， 我們就 能采用 簡单的 
办法， 只計 算铁路 本身是 国家財 富的一 部分， 而不算 铁路和 政府的 
債券。 但是 ，英国 政府或 英国人 私人所 发出的 債券等 ，为外 国人所 
持 有的， 我 們仍要 减去； 外国 債券等 为英国 人所持 有的， 也 要加进 
去 。① 

世界的 財富之 不同于 国家的 財富， 很像 国家的 財富之 不同于 
个人的 財富。 在計算 世界財 富时， 一 国人民 与別国 人民之 間的債 
务， 可以 从收支 双方中 略去， 是很方 便的。 其次， 正 如河流 是国家 
財 富的重 要因素 一样， 海 洋是世 界的最 有价値 的財产 之一。 世界 


① 一个企 业的价 値也許 在某种 程度上 因为它 具有壟 断扠而 产生的 或是因 
专利扠 而获得 的完全 壟断， 或 是罔它 的貨品 比其他 其实同 样良好 的貨品 較为出 名而获 
得 的部分 壟断; 如果 是这样 的情况 ，这 种营业 幷未墦 •加 国家 的眞芷 財富。 如果壟 断打破 
了， 由于 它的价 値的消 失而造 成国民 財富的 减少， 通常 会得到 补偿而 有余， 一部 分因为 
竞 爭者的 菅业的 价値增 大了， 一部分 因为代 表社会 中其 他的人 的財富 之貨币 购 买力增 
大了。 C 然而， 我 們还要 知道， 在某些 例外情 况下， 一种商 品的价 格会因 它的生 产获得 
靈断 而降低 ，不 过这种 情況是 很少的 ，現 在可以 不必管 它。） 

其次， 菅业关 系和营 业信誉 之能看 加国民 財富， 只以 它們使 买主和 以一定 价格最 
充分地 滿足买 主的眞 正願望 的那挂 生产者 发生关 系力限 i 或換句 話說， 只以它 們能使 
整 个社会 的努力 滿足整 个社会 的欲望 为限。 然而， 当我們 不是直 接地而 是間接 地估計 
国 家的財 富作为 个人財 富的总 和时， 我們必 須根据 这些菅 业的全 部价値 来計算 ，即使 
这个价 値—部 分是由 不是用 作公共 利益的 壟断构 成的。 因为， 这 些管业 对于与 其竞爭 
的生 产者所 造成的 害处， 在計算 那些生 产者的 营业价 値时， 已被 算过了 》 同时， 由于产 
品 价格的 提高， 它們对 于购买 这种产 品的消 費者所 造成的 害处， 在計算 消費者 的財产 
的购 买力时 一 就这种 特殊商 品而言 ，也被 算过了 

关于 这种淸 祝的一 个特殊 事例， 就是信 貸組織 它增 大一国 的生产 效率， 从而增 
加 国家的 財富， 获得信 用貸款 的能力 是毎个 商人的 宝貴的 資产。 然而， 如有任 何意外 
事件使 他菅业 鹐閉， 国 家的財 富受到 的損害 小于这 种資产 的全部 价値， 因为他 本来要 
1 做的 营业， 現 在至少 有一部 分会 由別人 来做， 而別 人至少 也可厝 助于他 原来要 借进的 

資 本的一 部分， 

关于貨 币被算 作国家 財富的 一部分 到怎样 程度的 問題， 也有 类似的 困难； 但要彻 
底硏 究这一 間題, 我們 I® 預先知 道許多 关于貨 币的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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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富的槪 念的确 不过是 扩大到 整个地 球的国 家財富 的槪念 而已。 

財 富的个 人和国 家的所 有权， 是 以国內 和国际 的法律 为根据 
的 ，或者 至少是 以具有 法律效 力的風 浴为根 据的。 所以 ，硏 究任何 
时 間和地 点的經 济情况 ，就需 要硏究 法律和 風俗; 經 济学很 得力于 
从事这 种硏究 的那些 学者。 但是， 經济学 的范圍 已經很 广了； 而財 
产槪念 的历史 和法律 根据是 广大的 課題， 最好能 在另外 的书中 

討論 。  . 

第六节 价値。 暫时 用价輅 来代表 一般购 买力。 

价値的 槪念与 財富的 槪念是 密切相 关的， 关于 价値在 这里可 
以略 —下。 亚当 •斯 密說： “价値 这个字 有两种 不同的 意义， 
有 时它是 表示某 一特殊 物品的 效用， 有时則 表示因 占有这 一物品 
而得 到的购 买他物 的能力 。”但 是， 經驗已 經表明 ，把 价値这 个字用 
作前 一种意 义是不 妥当的 。’ 

一 个东西 的价値 ，也 就是它 的交換 价値， 在任何 地点和 时間用 
另一 物来表 現的， 就是在 那时那 地能够 得到的 、幷能 与第一 样东西 
交換的 第二样 东西的 数量。 因此， 价値 这个名 詞是相 对的， 表不在 

某一地 点和时 間的两 样东西 之間的 关系。  ， 

文明国 家通常 采用黃 金或白 銀作为 貨币， 或是金 銀幷用 。我 
們不 是用鉛 、錫 、木材 、谷物 和其他 东玛来 互相表 示价値 ，而 是首先 
用貨币 来表示 它們的 价値， 幷 称这样 表本的 每样东 西的价 値为价 
格。 我們如 果知道 ，一吨 鉛在任 何地点 和时間 可換十 五鎊， 而一吨 
錫可換 九十鎊 ，我 們說那 时那地 它們的 价格各 为十五 镑和九 十镑， 
我 們幷且 知道， 那时 那地一 吨錫的 价値， 如 用鉛来 表示， 等 于六吨 

鉛。 

每 样东西 的价格 随时随 地都有 漲落; 如以 这样东 西而論 ，每有 
这种 变化， 貨 币购买 力也随 着发生 变化。 如 果貨币 购买力 对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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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而 言是提 髙了， 同时对 同样重 要的东 西而言 有相等 地下降 ，則 
它 的一般 购买力 （或是 它的购 买一般 物品的 能力） 保持 不变。 这句 
話 包含一 些困难 在內， 我 們以后 必須硏 究的。 伹是 ，同 时我 們可照 
普通 的意义 来理解 这句話 ，这 个意义 是很淸 楚了； 在 本书中 我們可 
以始 終不問 貨币一 股购买 力可能 发生的 变化。 这样， 任何 东西的 
价 格就可 被作为 它与一 般物品 比較时 的交換 价値的 代表， 或換句 
話說， 作为它 的一般 购买力 的代表 。①- 

但是， 如果創 造发明 大大增 加了人 类对自 然 的控制 力量， 則为 
了某 些目的 ，貨币 的实际 价値用 劳动来 衡量比 用商品 来衡量 較好。 
然而 ，这种 困难不 会很大 影响我 們在本 书中的 工作， 因为本 书不过 
是經济 学的“ 基础” 的硏究 而已。 


第三章 生产 。消費 。劳动 。必 需品 

笫一节 入类所 能生产 和消費 的只是 效用， 而不是 物质本 
身。  s 

人类不 能創造 物质的 东西。 誠然， 在精 神和道 德的領 域內人 
可以产 生新的 思想； 但是， _我 們說他 生产物 质的东 西时， 他实在 
只是生 产效用 而已; 或換 句話說 ，他的 努力和 牺牲結 杲只是 改变了 
物质的 形态或 排列， 使它能 較好地 适合于 欲望的 滿足。 在 自然界 
中， 他所能 做的只 是整理 物质， 使 它較为 有用， 如用 木料做 成一張 


① 正如古 尔諾所 指出的 C 見他 所著 《財富 理論中 数学原 理的硏 究》， 第 2 章) ，假 
定 存在一 律的购 买力的 标准， 以衡量 价値， 我們听 得到的 便利， 正 像夭文 学家假 定有一 
个* ■正中 的太阳 以 一定的 間隔时 間越过 子午綫 一祥， 因 此时钟 就能与 这个太 阳同时 
幷进 i 其实， 眞正 的太阳 越过子 午綫， 有时 在时钟 所指出 的正午 之前， 而有时 在它之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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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 或 是設法 使物质 能被自 然 变得更 为有用 ，如 播种于 自然 @ 力 
量会使 它生长 的地方 。①  # 

有时据 說商人 是不生 产的： 制造家 具的木 工生产 了家具 ，而 
家具 商人只 是出售 已經生 产出来 的东西 而已。 但是， 这种 区別是 
沒有 科学根 据的。 他們都 是生产 效用的 ，而都 不能生 产別的 东西： 
家 具商人 移动和 重新整 理物质 ，使它 較前更 为有用 ，而木 工所® C 的 
也不过 如此。 在地 上搬运 煤的船 員和铁 路工人 也是生 产煤的 ，正 
如矿 工在地 下采煤 一样； 魚販 帮助把 魚从需 要比較 不大的 地方运 
到有較 大需要 的地方 ，而 漁人 所傲的 也不过 如此。 的确 ，商 人的人 
数往 往超过 需要； 一 有这种 情况， 就 是一种 浪費。 但是 ，一 个人能 
够胜 任的耕 种工作 ，如 有两个 人去做 ，也 是一种 浪費。 在这 两种情 
况下， 一切 参加工 作的人 都是生 产的， 虽然他 們也許 生产得 很少。 
有些 作家重 复了中 世紀对 貿易的 攻击， 理由就 是貿易 是不生 产的。 
但是 ，他們 弄錯了 目标。 他們应 当攻击 的是貿 易的不 完善的 組織， 
尤其 是零售 貿易的 耝織。 @ 

消 費可以 被看作 是負的 生产。 正 如人所 能生产 的只是 效用一 
样， 又 A 能消費 的也只 是效用 而已。 他能生 产服务 及其他 非物质 
的东西 ，他也 能消費 ，它 們。 但是 ，正像 他生产 物质产 品实在 不过是 
物质 的重新 整理， 使它 具有新 的效用 一样， 他 消費这 些产品 也不过 
是打乱 了物质 的排列 ，减 少或 破坏它 的效用 而已。 的确 ，往 往我們 
說到 一个人 消費东 西时， 他不过 是持有 这些东 西以供 他使用 而已。 

同时， 正如 西尼尔 所說， 这些东 西“是 被我們 統称为 时間的 那些許 

_  -  _ 

① 培 根在他 所著的 〈渐 工具》 第 4 鞏 中說： “ 人类在 进行工 作时只 能把自 然物拿 
攏或 分开， 其余 的一切 要自然 物在內 部进行 。” （这 句話是 波拿： 《哲学 与政治 經济》 ，第 

249 頁 所引用 的。）  _ 

© 从狹乂 来說， 生产是 改变了 产品 的形态 和性亂 貿县和 运輸是 改变了 产品的 

外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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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漸进 的力量 所破坏 。®” 

另 有一种 区別， 曾 經頗为 重要， 但 現在很 含糊， 而且恐 怕沒有 
多大实 际用处 ，就 是一方 面是增 亨， 也称为 或又称 
为 亨 了亨 中亨 ，如 食物、 衣服等 •，- 滿足 欲望的 东西; 与另一 
方 財*， 也 称为半 广^«或 又称为 x+哼 亨肀吁 
零， 如 •和原 棉等， “iwa 于 第一級 ▲士‘ 

- 足欲望 的东西 之間的 区別。 ® 

第二节 生产 的这个 字易于 誤解， 通常 应当避 免使用 或加识 

解釋。 

一 切劳动 都是用 来产生 某种結 果的。 因为， 虽 然有些 努力只 
是 为努力 而努力 ，如 为娛乐 而作一 种竞赛 ，但 这些努 力却不 算是劳 
动。 我們 可以对 劳动下 这样的 定义： 劳动是 任何心 智或身 体上的 
努力， 部分 地或全 #部 地以获 得某种 好处为 目的， 而不 是以直 接从这 
种 努力中 获得愉 快为目 的③。 如 果我們 必須重 新开始 的話， 除了 


① 参閱西 尼尔: 《政脍 經济学 大綱》 ，第 54 頁。 他喜 欢以“ 使用” 这 个动詞 来代替 
“消費 ”这个 动詞。 

③ 这样 ，要做 糕餅的 面粉， 已 經在消 費者家 中的， 有些 人当它 是消費 者財貨 ，而 
在糖 果商手 中的， 不但是 面粉， 就是糕 餅本身 也被当 作是生 产者財 貨* 卡尔 • 門格 = 
說 C 見他 所著 《国民 經济学 原理》 第1 章第 2 节)， 面 包屬于 第一級 財貨， 面粉屬 于第二 
級 財貨， 磨粉 机屬于 第三級 財貨， 等等。 如果 一节火 車載有 游客， 也有若 干铁罐 餅干^ 
磨殺机 器和用 来制造 磨粉玑 的机 器； 則达 节火車 就似乎 同时是 第一級 、第二 級 、第三 
級与第 四級財 貨了。 

③ 这是 杰文斯 的定义 ( 見 他所著 《政 治經 济学理 論》， 第 5 章)， 不 过他只 包括痛 
苦 的努力 在內。 但他自 己又指 出懶惰 往往是 怎样地 痛苦" 如果人 們只考 虑从工 作中所 
得 到的直 接愉快 的話， 大多数 人会比 平常多 做一点 工作； 但是， 在 健全的 伏况下 ，在大 
部 分工作 中 ——即使 是 被雇用 的工作 —— 愉快仍 是胜于 痛苦。 这个 定乂当 然是 有伸縮 
性的; 一 个农 业劳 动者晚 上在他 的园子 里工作 ，主要 只想到 他的劳 动成果 1  — ■个 技米工 
人在 厂厓坐 着操乍 了一天 后回到 家里， 从事园 艺工作 ，得到 絕対的 喜悦， 但他也 很关心 
他 的劳动 成果; 而在园 中工作 的一个 富人， 虽 然在做 得好的 对候也 許自鳴 得意， 却很可 
能 不注意 他由此 得到的 何金 淺上的 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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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 不能有 助于所 要达到 的目的 因而不 生产效 用的劳 动之外 ，我 
們 最好将 一切劳 动都看 作是生 产的。 但是 ，在 “生产 的”这 个字的 
意 义所經 历的許 多变化 之中， 它的意 义与积 蓄起来 的財富 特別有 
关 ，而比 較忽視 眼前的 和暫时 的享乐 ，有 时甚 至不包 括这种 享乐在 
內 。① 一种 差不多 是牢不 可破的 膊統， 迫使我 們将这 个字的 中心槪 
念看 作是将 来的而 不是現 在的欲 望得到 滿足的 意思。 的确， 一切 
有益的 享乐， 不 論是否 奢侈， 都是公 共和私 人的活 动的* ■正当 目的； 
而且 奢侈的 享乐的 确对努 力提供 了动力 ，幷在 許多方 面促进 进步。 
但是， 如果对 产业的 效率和 精力沒 有影响 的話， 則放 棄获得 暫时奢 
侈 的欲望 ，首先 致力于 那些較 为坚固 和持久 的資源 的获取 ，这 些資 
源将 有助于 产业的 将来工 作幷将 从各方 面使生 活更为 丰富， 通常 
就可增 进一国 的眞正 利益。 这种 一般的 观念， 似乎 在經济 理論的 

一切阶 段之中 都經过 硏究； 而 且各著 作家对 这种观 念分出 了各种 

、 

固 定不变 的区別 ，根据 这种区 別划分 出某些 行业是 生产的 ，某 些行 
业 是不生 产的。 

例如 ，即使 近代的 許多作 家也墨 守亚当 •斯密 的方法 ，将 家庭 
僕人 的劳动 归入不 生产的 一类。 无疑 地在許 多大家 庭中僕 人是过 
多的， 他 們的精 力有些 如果用 到別的 地方， 也許对 于社会 是有利 

① 重商主 X 者便是 这样， 他 們认为 貴金屬 最可称 为財富 - 部 分因为 貴金藤 

是 不会損 坏的， 而将一 団不是 用来生 产貨物 阼为鍮 出以換 取金銀 的劳动 看作是 不生产 
的或 41 徒劳无 益的'  重农主 X 者以为 一切劳 动都是 徒劳无 益的， 因七所 消費的 价値与 
它生产 的价値 相等; 而将农 民 看作是 唯一生 产的劳 动者， 因为 只有他 的劳动 c 照 他們所 
想） 增大 了积蓄 起来的 財富的 純剩余 。亚当 • 斯 密調和 了重农 主乂的 定义， 但他 仍然 
认为 农业劳 动比其 他劳动 是更为 生产的 》 他的 追随者 鹚棄了 _区 別； 但他們 一般仍 
然 竖持这 祥的 槪念： 生产 的劳动 总会增 加积蓄 起来的 財富， 虽然 在細节 問題 上还 ，'許 
多不同 意見； 这个 槪念在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研究》 的著名 的一章 中是暗 示的， 
而不是 明說的 ，这一 章的名 称就是 《論 資本的 积累， 幷 論生产 的和不 生产的 劳动》 。（参 
照脫 惠士: 《政 治經 济学的 进步》 第 6 节， 以 及穆勧 的論文 和他的 《政洽 經济学 原理》 中 

对 于生产 的这个 字的討 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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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但是， 那些以 蒸取威 士忌酒 为生的 人大多 数也是 这样； 却从无 
經 济学家 建議称 他們为 不生产 的人。 供給一 个家庭 的面包 的烘面 

包者 的工作 ，与燒 馬鈴薯 的厨师 的工作 ，在 性质 上幷无 区別。 这个 

* 

烘 面包者 如果是 一个糖 果商， 或是一 个上等 的烘面 包者， 他花在 
不生产 的劳动 —— 按 照普通 的意义 是指供 姶不必 要的享 乐的劳 
动 —— 上 的时間 ，恐怕 与家庭 厨师所 花的至 少是一 样多。 

每 当我們 单独使 用生产 ^ 这个 字的 时候， 我們 要知道 它是指 

宇 T 葶吁和 手辱 半 C 而言。 但 是它是 一个难 以捉摸 
kkm ，•在 需 •要 •准 •确 • 的 •地 •方 •， 不 iz  士用 这个字 。① 

我 們如果 要把这 个字用 作不同 的意义 ，我 們必須 加以說 明：例 
如， 我們可 以說宇 f 的劳动 ，等 等。  . 

生产 的消費 二+ 术語用 的时候 ，通 常解釋 为使用 財富以 
生产 富的 意思。 它所 应当包 括的幷 不是生 产工人 們的一 
切 消費， 而是維 持他們 的效率 所必需 的那种 消費。 在硏究 物质財 
富的积 累时， 这个 名詞也 許是有 用的。 但它易 于令人 誤解。 因为 
消費是 生产的 目的； 一切 有益的 消費都 是产生 利益的 ，而其 中有許 
多最有 价値的 利益却 都不直 接有助 于物质 財富的 生产。 @ 

① 生 产資料 包括劳 动的必 需品， 但不 包括暫 时的奢 侈品; 因此制 冰者波 列入不 
生产的 一类， 不論他 是力糕 餅厨 师工作 还是在 乡村住 宅中做 私人的 佣工。 但从 事建造 
—所戏 院的瓦 工是 被列人 生产的 一类。 毫无 疑問， 永 久的和 暫时的 享乐源 泉的区 別是 
含 糊的和 不切实 _。 但是， 这种困 难存在 于事物 的性质 之中， 不 是用任 何文字 的方法 
所能 完全避 免的。 我 們可以 說长人 比矮 人多， 而不 能决定 是否五 択九吋 以上的 人都列 
入长人 —类， 或只 是五呎 十吋以 上的人 才算是 长人。 我們 可以說 生产的 劳动是 以牺牲 
不生 产的劳 动而增 加的， 而 不能在 它們之 間确定 任何严 格的、 因而 也是武 断的分 界綫。 
如果为 了任何 特殊目 的需要 这种人 为的分 界綫， 它就 必須被 淸楚地 划出来 。 但 事实上 
迭种 情況是 很少或 从不会 发生的 。 

③ 在 使用生 这 个字上 的一韧 区別都 是很空 洞的， 且有 一种不 眞实的 感觉。 
現 在說明 这砦区 is  是不 値得的 》 但它 們却有 悠久的 历史; 让它 們逐漸 消灭， 而不是 
突 然廢棄 ，恐怕 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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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維持生 活的必 需品与 錐持效 率的必 需品。 

这样就 使我們 来考虑 这个 名詞。 必 需品， 舒适 品和奢 
侈 品的区 別是簡 单的； 第二 括滿足 滿足的 欲望所 必需的 
一 切东西 ，后 两类包 括滿足 不像第 一类那 '样 ^切 的欲望 的东西 。但 
在 这里又 有一种 麻煩的 含糊不 淸了。 当我們 說到一 种欲望 必須滿 

粵 « 

足时， 如 果得不 到滿足 的話， 我們 心目中 的 結果怎 样呢？ 这 种結果 
是不 是包括 死亡在 內呢？ 还是 这种結 果只是 造成力 量和精 力的丧 
失呢？ 換言之 ，必 需品究 竟是維 持生活 所必需 的东西 ，还是 維持效 
率所 必需的 东西？ 

夸 、寧 亨这个 名詞， 像宇 这 个名詞 一样， 是 被省略 地使用 
的， 的东西 要由讀 4- 纟加上 去的； 这种暗 含的东 西旣有 
不同 ，讀 者就往 往加上 一个不 合作者 原意的 东西， 因 而誤会 了作者 
的 用意。 在 这里， 正 像以上 的情况 一样， 在毎一 紧要的 地方， 淸楚 
地 說明要 使讀者 了解的 东西， 才能 消除产 生混淆 的主要 M 因。 

必需 品这个 名詞的 較老的 用法， 是限于 足以使 劳动者 大体上 
能維 持自己 和家庭 的生活 的那些 东西。 並当 •斯密 和他的 追随者 
中較 为謹愼 的人， 的 确看到 舒适和 “高雅 ”的标 准的不 同：而 且他們 
认 識到， 气候的 不同， 風俗的 不同使 得东西 在有些 情况下 是必需 


在 本采沒 有眞正 中断的 地方， 而要划 出 一条固 定不变 的分 界綫的 企图， 虽比 
有时 对生产 的这个 名詞所 下的严 格定乂 往往造 成較大 弊端， 但也 許从不 会比这 些定义 
导致更 舂的 結果。 例如， 有些定 义导致 这样的 結論： 歌 剧中的 歌唱者 是不生 产的， 
而歌 剧入場 券的印 刷者是 生产的 i 同时， 引 导人們 人座的 招待員 是不生 产的， 除 非他翊 
巧出售 节目单 ，他 就是生 产的。 西尼尔 指出： 11 我們 不說一 个厨师 制' 〔make) 烤肉 ，而 
說 他是嘗 Cdress) 烤肉； 但我 們說他 是‘制 '布丁 …… 我們說 一个裁 縫用布 賀一件 
衣服 ，我們 不說一 个染匠 将未染 之布‘ 制>  成已 染之布 * 染 匠所造 成的变 化也許 大于裁 
鏠所 造成的 变化， 但是 經过裁 鏠的手 的布改 变了它 的名称 ^ 而經 过染匠 的手的 布却沒 
有改 变冗的 名称: 染匠 沒有制 造一个 枣爷专 f， 因此也 沒有生 产一样 f 哼亨 苧。" （見西 
垣尔: 〈敏 治經 济学大 》 ，第 51-52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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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而在別 的情况 下則是 多余的 。① 但是 ，亚当 • 斯 密受到 重农学 
者的 理論的 影响： 这种 理論是 以十八 世紀法 国人民 的情况 为根据 
的， 那时法 国人大 多数除 了仅仅 是为了 生存所 必需的 东西外 ，就不 
知 道还有 什么必 需品。 然而， 在較为 幸福的 时代， 較 为仔細 的分析 
就 使我們 明了： 在任何 时間和 地点， 对于 每一种 产业， 有一 种多少 
是明白 規定的 收入， 这 个收入 是仅仅 維持这 一产业 中的人 員的生 
活所必 需的； 同时， 另 有一种 較大的 收入， 是 維持这 产业的 充分效 
率所 必需的 。② 

任何 产业阶 級的劳 动者， 如果能 够十分 明智地 花費他 們的工 
資， 則他們 的工資 也許足 够維持 較高的 效率， 这样說 也許是 对的。 
但是 ，必需 品的一 切估計 必須是 与一定 的地点 和时間 有关； 除非有 
相 反的特 別解釋 語句， 否則， 我 們可以 假定， 他們在 花費工 資上的 
明耆 、远見 和无私 的程度 ，恰与 所說的 产业阶 級的实 际流行 的情况 
一样。 明白了 这一点 ，我們 可以說 ，任 何产业 阶級的 收入是 在它的 
必需的 水平以 下的， 劳 动者的 收入的 增加經 过相当 时間会 使他們 
有 超过按 比例的 提髙。 习 慣的改 变也許 可以节 省消費 ，但 
必需品 的节省 却是不 經济的 。③ 

①  参照 卡佛: 《政治 經济学 原理》 ，第 474 頁； 它使 我注意 到亚当 •斯 密的意 見:慣 
常 的高雅 实在也 是必需 的东西 

②  好像 在近百 年中英 国南部 的人口 增加相 当快， 移民尙 未計算 在內。 但是 ，劳 
动效率 从前是 与英国 北部一 样高， 而現在 泜于北 部了； 因 此南部 的抵工 資劳动 往往比 
北 部的高 工資劳 动还要 昂貴。 这样， 除自哦 們知道 必需品 这个字 的使用 是指这 两种意 
X 中的哪 一种， 否則， 我們就 不能說 南部的 劳动者 是否已 經获得 了必需 品1* 他 們只有 
維持 生活和 人口增 加的必 需品， 但显 然沒有 維持效 率的必 需品。 然而 ，我們 必須 記住、 
南部的 最强壮 的劳动 者不断 地移往 爿^部） 部的劳 动者的 精力， 因为具 有較大 的經济 
自由 和地位 提高的 希望, 已經增 大了。 参 看馬凱 1891 年 2 月 在 《慈 善机关 杂志》 上的文 

章 0 

。③ 如果 我們祈 考虑的 是一个 具有非 常能力 的人， 我 們就必 須考處 这样的 事实: 
他对社 会所做 的工作 的眞正 价値， 与他由 此而得 的收入 之間， 恐怕 不会像 氏何产 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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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当 任何人 所消費 的东西 少于錐 持敛率 所严格 必需的 

时候 ，就有 損失。 习慣 上的必 需品。 

当 我們硏 究决定 有效劳 动的供 給的原 因时， 我 們必須 对維持 
/  * 

各 种工人 的效率 的必需 品加以 詳細的 硏究。 但是， 我們如 果在这 
里 考虑一 下什么 是維持 这一代 中英国 的普通 农业劳 动者或 不熟练 
的城 市工人 及其家 庭的效 率的必 需品， 就可 使我們 的观念 得到明 
确。 我們可 以說， 这种必 需品是 由以下 的东西 构成的 ：一所 有几个 
房間 和良好 下水道 的住宅 、溫暖 的衣着 以及一 些調換 的內衣 、干淨 
的水、 供給 丰足的 和有适 -补充 的肉类 和牛奶 以及少 量的茶 ，等 
等、 一点 敎育和 娛乐， 最后， 他 的妻子 在其他 的工作 之后有 充分自 
由使她 能适当 地尽她 做母亲 和料理 家务的 职責。 在 任何地 方不熟 
练的 工人如 果缺少 其中任 何一样 东西， 他 的效率 之将受 到損害 ，正 
像一 匹馬飼 养不良 或一架 蒸汽机 沒有充 足的煤 的供給 一样。 达到 
这种 限度的 一切消 費都是 严格地 生产的 消費： 这种 消費的 任何节 
省 ，都 是不經 济的， 而是会 造成損 失的。 

此外， 烟酒 的若干 消費， 和 喜欢穿 着时髦 的衣服 ，也許 在許多 

地方 成为习 慣了， 因此它 們可以 說是习 慣上必 需的， 因为， 为了得 

•  ••••• 

到这些 东西， 普 通的男 子和女 子将要 牺牲一 些維持 效率所 必需的 
东西。 所以， 他們的 工資就 要少于 实际上 維持效 率所必 需的了 ，除 
非他 們的工 資不但 可以滿 足严格 必需的 消費， 而且 还包括 一定数 


級中 一个平 常的人 在这两 者之間 那祥相 符合。 而且 我們应 当說， 他的一 切消費 都是严 
格 地生产 的和必 需的， 因 为只要 他的消 費減少 一点， 他的效 率就会 减少， 而减' > 的这 
一部分 效率, 对 于他或 是世界 上其余 的人， 比他 从消費 中所节 省的， 具有 較大的 眞芷价 
値 —个像 牛頓或 瓦特这 样的人 ，他 的个 人費用 如果加 倍而能 增加他 的效率 的話， 
他的消 費的增 加就是 眞正生 产的。 我們以 后将可 知道， 这 样的情 況与出 高昂地 租的肥 
沃 土地的 耕种要 多花費 用是相 似的： 虽 然它的 报酬在 比例上 較以前 的費用 所 得的报 
酬为少 ，但仍 会是有 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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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习慣上 的必需 品在內 。① 

生 产工人 的习慣 上的必 需品的 消費， 通 常列入 生产的 消費一 
类: 但严格 說来， 它 不应列 入这类 消費； 在文 章中 紧要的 地方， 应当 
加 上特別 的解釋 語句来 說明习 慣上必 需品是 否包括 在內。 

然而， 我 們还应 注意， 許 多被正 确地称 为多余 的奢侈 品的东 
西， 在某 种程度 上也可 視为必 需品； 在 那种程 度上， 当这种 奢侈品 
是被生 产者所 消費的 时候， 它們的 消費也 是生产 的。® 


第四章 收人 。資本 

第一节 貨 币收入 与营业 資本。 

在原始 社会中 ，每个 家庭差 不多都 是自給 自足的 ，它自 己的食 


①  参照 詹姆斯 • 斯囝 亚特: 《政 治經济 学原理 之硏究 》W67 年版) ，第 2 篇 ，第 21 

章关 于“物 贾的必 需品与 政治的 必需品 •的 区別。 

②  这样, 三月里 的一盘 靑豆也 許花費 十先令 ，就是 一种多 余的奢 侈品： 但它 仍是 
有益的 食物， 也許 和値三 便士的 卷心菜 的功用 一样; 或是 因为食 物的变 換花样 无疑地 
有益于 健康， 甚至功 用比卷 心菜 稍大。 所以 ，也 許可将 四便士 的价値 列人必 需品一 类， 
而将其 余九先 令八便 土的价 値列入 多余品 一类； 而 屯的消 費可以 被看作 其中有 四十分 
之—是 严格 地生产 的。 •在 例外的 情况下 ，例如 当靑芟 是給病 人吃的 时候， 則十 先令的 

全部 花費也 許是値 得的， 而 且重新 生产了 它們自 己的 价値。 

为了 使这个 观念得 到明确 起見， 試 対必需 品加以 估計也 許是适 当的， 虽縱 种估 
計必 然是粗 珞和杂 乱的。 或者按 照現在 的价格 来算， 一个 普通的 农民家 庭的严 格的必 
需品 毎星期 有十五 或十八 先令 就够了 ，习慣 h 的必需 品大 約有五 先令多 —点也 够了。 
对 于城市 的不熟 练的劳 动者， 严格 的必需 品还要 多儿个 先令。 住 在城市 中的熟 练工人 
的家庭 ，严格 的必需 品也 許是二 十五 或三十 先令， 习慣上 巧必需 品是十 先令。 对 于一个 
不断 紧張运 用脑力 的人， 如 果是未 婚的， 严格 的必需 品也許 毎年要 二百或 二百五 十镑： 
但 如果他 有一个 要花很 多敎育 費用的 家庭， 就耍这 个数目 的两倍 以上。 他的习 慣上的 

必需 品决定 于他的 职亚的 性质-  — 

*  一 先令是 十二便 士， 十先 令共一 百二十 便士， 一盘 靑豆的 功苗 以等于 三便士 

的卷心 菜計算 ，恰为 四十分 之一。 一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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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和衣服 以至家 具大部 分都是 自己供 給的。 家庭收 入或进 益只有 
极小 部分是 貨币的 形态; 如果有 人想到 他們的 收入， 他計算 他們从 
烹飪用 具所得 的利益 ，恰 如他們 从耕犁 所得的 利益一 样：因 此在他 
們 的資本 与包括 烹飪用 具和耕 犁在內 的他們 其余积 累起来 的資产 
之間 ，他 就看不 出有什 么区別 。① 

但是， 随着貨 币經济 的发展 ，就发 生了将 收入的 槪念限 于那些 
貨币 形态的 收入的 强烈傾 向：其 中包括 “实物 工資” （如 免費 使用房 
屋 、煤 、煤气 和水） ，它 作为 雇工的 报酬的 一部分 ，以代 替貨币 工資。 

符合于 咳} 的这种 意义， 市場的 用語通 常是把 一个人 的資本 
看作 是他的 士臺 中用于 获得貨 币形态 的收入 的那一 部分； 或較为 
一般 地說， 就是以 营业的 方法获 得收入 的那一 部分。 有时， 称这一 
部 分为他 的营业 資本， 也 許是便 利的； 这种資 本可以 說是由 一个人 
用于他 的营业 的那些 外在的 貨物构 成的， 他 或是持 有这些 貨物以 
便出售 而換得 貨币， 或 是将它 們用来 生产可 以出售 以換取 貨币的 
东西。 屬于这 种資本 的显著 要素是 工厂和 制造商 的营业 設备； 就 
是他的 机器、 原料， 和 他可有 的供他 的雇工 使用的 食物、 衣 服和房 
屋， 以 及他的 营业的 信誉。 

对他 所有的 东西还 要加上 那些屬 于他的 权利和 他由此 获得收 
入的 东西： 包括 他以抵 押或其 他方法 所放的 貸款， 以 及在近 代“金 
融市場 ”的复 杂形态 下他可 有的对 資本的 一切支 配权。 另一 方面， 
他所 欠的債 务必須 从他的 資本中 减除。 

上 述从个 人或营 业的观 点来看 的資本 的这个 定义， 在 日常用 


① 由于这 个和类 漁 的事 实， 有 些人不 但以为 近代分 配和交 換的分 析中某 些部分 
不适用 于原始 社会; 这是 对的: 而且 认为这 种分析 的重要 部分无 —可以 适用， 对 
了。 这 是以下 这种危 險的一 个显著 例子: 如果自 己甘于 相信文 字記載 ，而 不肯进 行发現 * 
貫 通形式 变化的 实质的 統一性 所必需 的艰苦 工作， 就耍 友 生危 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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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是 牢固地 建立起 来了； 每当我 們討論 关于一 般营业 的問題 ，特 
別是 关于在 公开市 場中出 售的某 一类的 商品的 供給問 題时， 本书 
始終 都将采 用这个 定义。 在本 章的前 一半， 我們将 从私人 营业的 
观 点来討 論收入 和資本 ，然后 将从社 会的观 点来考 虑这个 問題。 

笫二节 从日 常营业 观点来 看的純 收入、 利息和 利潤的 定义。 
鈍利益 ，經 营牧入 ，准 地租。 

一个人 如果从 事营业 ，他 必定 要付出 一些費 用来购 买原料 ，雇 
用 工人， 等等。 在 这种情 况下， 他的眞 正的收 入或純 收入， 是从他 

■  嘛畢 

的总 收入中 减去了 “产生 总收入 的費用 ” 而得的 。① 

一个人 为了直 接或間 接获得 貨币报 酬而做 的佯何 事情， 增大 
了他 的名义 收入; 而 他为自 己所做 的事情 ，通常 是不算 作墙夫 他的 
名义 收入。 但是， 如 果它們 是一些 瑣碎的 事情， 通 常最好 不加过 
問 ，不过 ，当它 們是这 样一种 工作， 就 是人們 要败这 些事情 通常是 
要付出 代价的 ，那末 ，为 了一 致起見 ，应 当考虑 它們。 这样， 一个为 
自己做 衣服的 女子， 或 是一个 在自己 的园中 掘地或 修理自 己的房 
屋的 男子， 都是 获得收 入的， 正 像雇用 裁縫、 园丁 或 木工来 做这种 
工 作能获 得收入 一样。 

关于这 一点， 我們可 以介紹 一个我 們以后 将常用 的名詞 。使 
用 这个名 詞的需 要是由 以下的 事实产 生的： 每种职 业除了 其中不 
能免 的工作 疲劳之 外还有 其他的 不利， 而每 种职业 除了貨 币工資 
的 收入之 外还有 其他的 利益。 一种 职业对 劳动所 提供的 眞正报 
酬， 必須从 .它的 一切利 益的貨 币价値 中减去 了它的 一切不 利的貨 
币价値 ，才 能計算 出来； 我們对 这种眞 正的报 酬可称 为这种 职业的 

純 利益。 

*  *  # 

① 参看 1878 年英国 科学协 会委員 会关于 所得麵 —篇 报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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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为了使 用貸款 —— 比方說 是一年 —— 所付 的报酬 ，表 
明 了这种 报酬与 貸款的 比率， 称为 利息。 这 个名詞 也較为 广义地 
使 用以代 表从資 本中得 到的全 部收入 的貨币 等价。 它通常 表明对 
于 貸款的 “資本 ”額的 某一百 分比。 每当 这样的 情况， 我們 不能将 
資本看 作現有 的一般 东西， 而 必須将 它看作 是代表 一般东 西的現 
有的 一种特 殊东西 ，就是 貨币。 这样 ，一百 镑可以 4% 的利率 貸出， 
就是 每年有 四镑的 利息。 又如， 一个 人如果 用于营 业的各 种貨物 
的資 本額， 估計 共値十 万鎊； 假 定构成 这資本 額的貨 物的总 貨币价 
値沒有 变动， 則 我們可 以說， 一年四 百鎊就 是代表 这資本 4% 利率 
的 利息。 然而， 除非他 期望从 这資本 所得的 全部純 利益会 超过按 
現 行利傘 計算的 資本的 利息， 否則， 他 恐怕不 願意继 續这种 营业。 
这些 利益就 称为刊 -o 

对于具 有一定 貨币价 値的貨 物的支 配权， 而能 用于任 何目的 

者， 常称 为“自 由 ”或‘ ‘流动 ”資本 。①  ' 

当一个 人从事 营业的 时候， 一 年中他 的利潤 ，就 是同年 中他从 
营业 中所得 的收入 超过他 为营业 的支出 之数。 他現有 的設备 、材 
料等的 价値在 年終和 年初的 差額， 依 照价値 的增咸 而成为 他的收 
入或支 出的一 部分。 从 利潤中 减去按 現行利 率計算 的他的 資本利 
息 (如 有必要 ，还要 减去保 險費） 之后 ，廚 剰下 的通常 就称为 他的牟 
业收入 或經营 收入。 一 年中他 的利潤 与他的 資本的 比率， 就称为 
他的利 ―率。 但是 ，这 样說法 ，像 关于利 息的那 样說法 一样’ 也是 
假定 的 資本的 种种东 西的貨 币价値 已經估 定了： 而 这种估 
計 往往含 有很大 的困难 在內。 

、① 克拉克 敎授曾 經提出 区別哼 夺与 ¥乎¥印 的 建議： 前者相 当于靜 止的豫 
布， 而資本 貨物則 是出入 于企业 的备会忐®， 溱布 的点 滴之水 —样。 他 当然是 
把利 息看作 与純粹 資本而 不是与 資本貨 物有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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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任何 特殊的 东西， 如一所 房屋， 一架 鐧琴， 或 一架縫 规机租 
出去的 时候， 为 它所付 的报酬 常称为 (Rent)。 当經济 学家們 
是 从个別 商人的 观点来 考虑收 入的时 他 們也可 依照这 种习慣 
而沒有 什么不 便利。 但是， 正如現 在所要 論到的 ，每 当营业 事务的 
討論 从个人 观点移 轉到社 会全体 观点的 时候， 将 f 学这个 名詞留 
作代表 从自然 的贈与 中所得 的收入 之用， 似乎比 利。 为了这 


个理由 ，从 机器及 其他人 工所做 的生产 工具中 所得的 收入， 在本书 
中将 用准地 租这个 名詞来 代表。 就 是說， 任 何特殊 的机器 可以产 
生一种 ‘士― 祖性 质的 收入， 而有时 也称为 地租； 虽 然大体 上称它 

•  肇 

为准 地租似 乎是有 利的。 但我 們却不 能說机 器产生 利息， 这样說 
是士 的。 我們如 果使用 “利息 ”这个 名詞， 它必 然不是 与机器 
本 身有关 ，而 是与机 器的貨 币价値 有关。 例如 ，一架 値一百 鎊的机 
器所做 的工作 如果一 年淨値 四镑， 那机器 就产生 四鎊的 准地租 ，它 
等 于原来 成本的 4% 的 利息: 但是， 如果 現在这 机器只 値八十 镑了， 
則它就 产生机 器現在 价値的 5 於的准 地租。 然而 ，这 一点引 起了原 
理 上的一 些困难 問題， 在 第五篇 中再加 討論。 

第三节 从 私人观 点来看 的資本 分类。  * 

我們再 来考虑 关于資 本的一 些細节 問題。 資本 曾被分 为增譽 
資本和 輔助寧 本或工 具資本 两类： 在 这两类 資本之 間虽不 能划出 
裔 M 的 E;， •伹 我們 如了解 它們的 意义是 含糊的 ，則 使用这 些名詞 
有时也 許是便 利的。 在需要 明确的 地方， 我 們应当 避免使 用这些 
名詞， 幷 应有明 白的詳 細叙述 b 关于 这些名 詞所要 表达的 区別的 

一 般槪念 ，能 从以下 近似的 定义中 得到。 

消費資 本是由 具有直 接滿足 欲望的 形态的 貨物构 戽的； 就是 
直接 ‘4仝 A 們的 生活的 貨物， 如食物 、衣服 、房 屋等。  # 

輔助 資本或 工具資 本之所 以如此 称它， 因为它 是由在 生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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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助劳动 的一切 貨物构 成的。 屬于 这一类 的資本 是工具 、机器 、工 
厂 、铁路 、碼头 、船 舶等等 ，以 及各种 原料。 

但是 ，一个 人的衣 服当然 在他的 工作上 对他有 所帮助 ，幷 且有 
助 于使他 溫暖; 他从 他的 工厂的 劳动保 护中所 得的直 接利益 ，与他 
从他的 房屋的 保护中 所得的 直接利 益一样 。① 

我 們可以 遵循穆 勒对等 与 - 亨 所作的 区別， 前者 
“經 过一次 使用， 就 完成了 ‘如任 务”， 而后 者“以 
耐 久的形 态存在 ，要 經过相 应的耐 久的年 限才能 还原为 資本。 

第四节 从社 会观点 来看的 資本和 收入。 

当我 們討論 为銷售 而生产 貨物， 和支配 貨物的 交換价 値的原 
因时， 商 人的慣 常的观 点是經 济学家 最便于 采取的 观点。 但是 ，当 
商人 硏究支 配整个 社会的 物质福 利的原 因时， 他和 辉济学 家都必 
須 采取一 种較为 广泛的 观点。 平常的 談話可 以从一 种观点 轉到另 
一种 观点， 而不 須对这 种轉变 作任何 正式的 說明： 因为， 一 有誤会 
发生， 这种 誤会很 快就会 明白； 提出 一个問 題或是 一个自 願的解 
釋， 便 可消除 混乱。 但是， 經 济学家 却不可 冒这种 危險： 他 必須說 
明他 的观点 或名詞 用法上 的任何 改变。 他如 果不加 說明地 从一种 
用 法轉到 另一种 用法， 他走 的道路 也許一 时似較 手稳： 但 毕竟在 
每一 可疑的 場合， 对 每一名 詞加以 淸楚的 說明， 就 会有較 大的进 
步 。③ 

因此 ，在 本章以 下各处 ，就 让我們 有意識 地采取 与个人 观点对 


①  参看 本篇第 3 章第 1 节。 

② 亚当 * 斯密 对于固 定資本 和流动 資本的 区別， 取决于 这样的 問題： 貨 物是否 
*产 生利潤 而未改 变它的 所有者 李嘉 图认力 这种区 別应取 决于貨 物是否 “慢慢 的消' 
費还 是需要 常常再 生产％ 但他 的确认 为这是 ** 一种非 本质 的区別 ，且不 能甶此 正确地 
划出分 界綫'  穆勒对 这种区 別的修 正通常 是为近 代經济 学家所 接受的 。 

③  参照 本篇第 1 章第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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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 社会观 点:让 我們硏 究整个 社会的 生产, 以及可 用于一 切目的 

•  m 

的社会 全部純 收入。 这就 是說， 让我們 几乎回 到原始 人民的 观点， 
他們主 要是关 心希望 得到的 东西的 生产， 以 及这些 东西的 直接用 
途， 而很 少注意 交換和 买卖。 

从这 个观点 来看， 收入被 看作是 包括人 类从他 們最好 地利用 
自 然資源 的現在 和过去 的努力 中在任 何时間 所得到 的一切 利益在 
內。 从彩 虹的美 丽或是 淸晨的 新鮮空 气的芬 芳中所 得到的 偸快， 
是不 算作利 益的， 不是因 为它們 不重要 ，也不 是因为 把它們 訐算在 
內会 使估計 不准确 ，而只 是因为 将它們 算作利 益不会 有好的 結果， 
反 会大大 地使我 們的文 句冗长 ，討論 煩贅。 为 了同样 的理由 ，我們 
也不値 得去奋 別考虑 几乎每 个人都 是为自 己 做的簡 单事情 ，如自 
己 穿衣服 等等； 虽 然也有 一些人 情願花 錢雇用 別人来 做这种 事情。 
所以， 把这种 事情不 算作利 益幷不 是一个 带有原 則性的 問題； 有些 
喜欢 爭論的 著作家 討論这 个問題 所花的 时間实 在是浪 費的。 把它 
們除外 不过是 遵照“ 法律不 問小事 情”的 格言。 一个 駕車的 人沒有 
注意到 路上的 积水， 因而濺 到了— 个行人 的身上 ，在 法律上 幷不认 
为 他加害 于人； 虽然他 的行为 ，与 另一 个人因 为同样 不注意 对別人 
造成重 大伤害 的行为 ，在 原則 上幷无 区別。 

一个 人以他 現在的 劳动作 为自己 之用的 时候， 这劳动 就直接 
为 他产生 收入; 如 果他以 这种劳 动作为 服务別 人之用 ，他可 望由此 
获 得某种 形态的 报酬。 同 样地， 他过 去制成 或获得 的任何 有用的 
东西， 或 是由原 来制成 或获得 的人根 据現行 財产制 度遺留 給他的 
任何 有用的 东西， 通常直 接地或 間接地 成为他 的物质 利益的 源泉。 
他如果 把这种 东西用 于营业 的話， 所 得的收 入通常 表現为 貨币的 
形态。 但是, 收入这 个名詞 的較广 的用法 有时是 需要的 ，它 &括一 
个人 从他的 財产所 有权中 所得到 的各种 利益的 全部收 入在內 ，而 


第二篇 第四章 收入 a 資本 


不論他 的財产 是怎样 使用： 例如， 他 使用自 己的鋼 琴所得 到的利 
益， 与一个 鋼琴商 人出租 一架鋼 琴可得 的利益 同样包 括在內 。曰 
常生活 的用語 ，即 使在討 論社会 問題的 时候， 也与收 入这个 名詞这 
样广义 的用法 不合， 但 习慣上 却包括 貨币收 入以外 的若干 形态的 
收入。 

所 得税委 員們将 房主自 住的房 屋也算 作可課 税的收 入的源 


泉， 虽 然这房 屋不过 直接使 房主得 到舒适 而已。 他 們之所 以这样 
做， 幷非根 据任何 抽象的 原理； 而是 一部分 因为房 屋的实 际重要 
性 ，一部 分因为 房屋的 所有权 通常是 以营业 方式来 看待的 ，幷 且一 
部分 因为由 此产生 的实际 收入能 够易于 分开和 估計。 对于 包括在 
他們的 課稅条 例之內 的东西 与条例 之外的 东西， 他 們幷不 要求建 
立任何 种类上 的絕对 区別。 

杰 文斯从 純粹数 学的观 点来考 虑这个 問題， 把 在消費 者手中 
的一切 商品归 入資本 一类， 是有道 理的。 但是 ，有些 作家非 常巧妙 
地发展 了这种 意見， 已經将 它当作 是一个 重要的 原理; 那就似 乎是 
判断 上的錯 誤了。 比例 关系的 眞正意 义不是 要我們 以不断 列举次 
要的細 节問題 来加重 我們的 工作， 这 些細节 問題在 平常談 話中是 
不加 考虑的 ，甚 至叙述 它們就 要違反 普通的 慣例。 

第五节 續前。 

这就 使我們 从硏究 整个社 会的物 质福利 的观点 来考虑 亨宁这 
个名詞 的用法 。亚 当. 斯密 說过， 一个 人的資 本是# 昝哗 
中 守# 收入 的那一 部分。 历史上 所知道 的关于 这 个么詞 

宋 i## 為 士， •与收 入这个 名詞的 相同的 用法， 多少是 密切相 
当 的：差 不多在 每种用 ii， 資 本都是 一个人 从他的 資产中 期望获 
得收入 的那一 部分。 

一般 資本这 个名詞 —— 即从 社会观 点来看 的資本 — 的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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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 用途， 是在于 硏究生 产的三 个要素 :土地 （即 自然的 要素） 、劳 
动和資 本怎样 有助于 产生国 民收入 （或 以后 称为国 民总所 得)； 以 
及国民 收入怎 样分配 于这三 个要素 。.这 是 使得亨 f 和彳 这两个 
名詞 从社会 观点和 从个人 观点来 看都是 相互有 “ A 另二 ▲由。 

因此， 在本 书中， 对土 地以外 的一切 东西， 凡能 产生在 平常談 
話中算 作收入 的那种 收入; 以及屬 于公有 的类似 的东西 ，如 政府工 
厂等 ，从 社会观 点来看 ，都 算作資 本的一 部分。 土地 这个名 詞則用 
来包括 一切产 生收入 的自 然贈与 ，如 矿山、 漁 場等。 

这样 ，資本 就包括 为营业 目的所 持有的 一切东 西在內 ，不 論是 
机器 、原 料或制 成品； 戏院和 旅館; 家庭 农場和 房屋: 但使用 者所有 
的家 具或衣 服是不 包括在 內的。 因为 前者是 被世人 通常看 作是产 
生收入 的东西 ，而 后者却 不如此 ，正如 所得税 委員們 实行的 办法所 
表明的 那样。 

这 个名詞 的这样 用法， 是 与經济 学家們 首先槪 略地硏 究社会 
問題 ，而 将次要 的細节 問題留 到以后 硏究的 通常的 实踐相 符的； 它 

也 与經济 学家們 把被看 作是广 义的收 入的源 泉的种 种活动 - 只 

有这 些活动 —— 包括 在劳动 之內的 通常的 实踐相 符的。 劳 动和照 

这 样解釋 的資本 和土地 是計算 国民收 入时通 常被考 虑的一 切收入 

•  •  •  # 

的源泉 

* 

笫六节 續前。 

社会 的收入 可以把 社会的 个人收 入加在 一起来 估計， 不論它 
是一个 国家或 是任何 集团。 然而， 我 們决不 能把同 一样索 西計算 

① 为了 实际的 目的， 我們 不必費 事来逐 一列举 一 ■个 人从早 農刷帽 子的劳 动中所 
得到的 利益的 那种‘ 收入、 同 样地， 我們 & 不必 过問 投于迪 的刷子 的資本 的那种 因素* 
但是, 在只是 抽象的 討論中 ，这 种考® 是不 会发 生的。 所以， 杰文 斯的在 消費者 手中的 
商品都 本这 样的意 見的邏 輯上的 簡明， 対 于用数 学来解 釋經济 学說’ 是有 利无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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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 我們 如果計 算了一 条毯子 的全部 价値， 我們 就已把 制造毯 
子所用 的紗綫 和劳动 計算在 內了； 这些 东西就 决不能 再計算 进去。 
而且 ，如果 这毯子 是用上 年所存 的羊毛 制成的 ，則要 求得这 一年的 
純 收入， 必 須先将 羊毛的 价値从 毯子的 价値中 减去； 同时， 用于制 
造毯子 的机器 及其他 設备的 損耗同 样也要 咸去。 我 們之所 以要这 

样做， 是根据 我們开 头提出 的一般 法則： 就是， 眞正 收入或 純收入 

_ 

是从总 收入中 减去产 生总收 入的費 用而得 到的。 

但是， 这毯子 如果是 由家中 僕人或 蒸汽洗 滌厂洗 干淨了 ，則用 

t 

于洗滌 的劳动 的价値 必須分 別計算 进去; 否則 ，这种 劳动的 結果就 
会 从构成 国家实 际收入 的那些 新生产 的商品 和便利 的目录 中完全 
遺 漏了。 家庭 僕人的 工作在 专門意 义上常 被归入 “劳动 ”一类 ，因 
为这种 工作能 以他們 所得的 貨币和 实物报 酬的价 値来孕 年 估定， 
不 須逐一 列举， 所以将 它包括 在社会 收入之 內不会 发生& 大統計 
上的 困难。 然而 ，在不 用僕人 的地方 ，由 家庭 內妇女 及其他 的人所 
做的繁 重的家 庭工作 如果漏 計的話 ，就前 后不一 致了。 

其次， 假定一 个地主 每年有 一万鎊 的收人 ，以五 百镑的 薪水雇 
用一 个私人 秘书， 而后者 又以五 十鎊的 工資雇 用一个 僕人。 这三 
个人的 收入如 果都計 算进去 作为国 家純收 入的一 部分， 有 些收入 
似乎 要計算 两次， 有些似 乎要算 三次。 但事 实不是 这样。 地主把 
从土 地的生 产物中 所得的 购买力 的一部 分移轉 給他的 秘书， 作为 
他的 帮助的 报酬； 而秘书 又把其 中的一 部分移 轉姶他 的僕人 ，作为 
他的 帮助的 报酬。 农产物 （它的 价値作 为地租 归于地 主）、 地主从 
秘书 的工作 所得的 帮助、 以及秘 书从僕 人的工 作所得 的帮助 ，都是 
国家 的眞正 純收入 的独立 部分； 所以， 一 万鎊、 五百 镑和五 十镑是 
这 三个部 分的貨 币衡量 ，当我 們計算 国家的 收入时 ，必 須将 它們都 
計算 进去。 但是 ，这地 主如果 每年給 他儿子 五百鎊 的津貼 ，那 就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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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算作 独立的 收入； 因 为对这 五百鎊 幷沒有 作出什 么貢献 ，它也 
不会 被征所 得稅。 

因 为一个 人从利 息或其 他方面 所得的 純收入 —— 所謂 純就是 
减去了 他欠別 人的款 項之后 的数額 —— 是他的 收入的 一部分 ，所 
以一国 从別国 ¥ 收进的 貨币和 其他的 东西， 也是 国家收 入的一 

部分 。  樂  ' 

笫七节 ’讀 前。 

財富 的貨币 收入或 財富的 流入是 对一国 繁荣的 衡量， 这种衡 
量虽不 可靠， 但 在有些 方面仍 然比一 国現有 的財富 的貨币 价値所 
提供 的衡量 为佳。 

因为 ，收入 主要是 由直接 产生偸 芦 的商品 构成的 ，而国 家財富 
則絕大 部分是 由生产 資料构 成的， 生 产資料 只是在 其有助 于生产 
供 消費用 的 商品范 圍內， 才对国 家有所 貢献。 而且， 供消費 用的商 
品較为 輕便， 比用 来生产 它們的 东西， 在全世 界都有 較为一 律的价 
格， 虽然这 是不甚 重要的 一点。 例如， 在馬尼 托巴和 肯特的 上等土 
地 毎英亩 价格的 差別， 大于这 两地所 生产的 一蒲式 耳小麦 的价格 
的 差別。 

但是 ，如果 我們主 要是硏 究一国 的收入 ，則 我們 必須减 去产生 
收入 的源泉 的折旧 o 如果 一所房 屋是用 木材建 成的， 則从 它所产 
生的收 入中所 咸去的 折旧， 必須比 用石头 建造的 房屋大 一点； 因为 
石 建的房 屋比有 同样优 良設备 的木建 房屋， 对于一 国的眞 正富裕 
价値 較大。 又如 ，一座 矿山一 时可以 产生大 宗收入 ，但 几年 后也許 
就开采 完了： 在 这种情 况下， 它 必須被 算作与 年收入 少得多 、但却 

能 永远产 生收入 的田地 或漁場 相等。 

第八节 生 产性和 預見性 在資本 的需要 和供給 上是資 本的两 


个对等 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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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純粹 抽象的 、尤 其是数 学的推 理上， 亨宁 和亨 I 这两 个名詞 
差不 多必然 是作为 同义語 用的， 除了 固有的 土地 ； A  了某 些目的 
可以 从資本 中略去 这一点 之外。 但是， 有这样 一种淸 楚的傳 統：当 
我們把 东西作 为生产 要素来 考虑的 时候， 我們应 当說是 当我 
們把东 西作为 生产的 結果、 消費的 对象和 产生占 有的偸 If 的源泉 
来 考虑的 时候， 我們应 当說是 这样， 对 于資本 的主要 ff， 
是 由于資 本的生 产性和 它所提 服 务而发 生的， 例 如这种 V 务 
使羊毛 的紡織 能比用 手工来 做較为 容易， 或 者使水 在需要 的地方 
能自由 流出， 而不必 辛苦地 用水桶 来提送 C 虽然資 本还有 別的用 
途 ，如将 它貸給 一个浪 費的人 ，但 不能归 入这一 类)。 另 一方面 ，資 
本的 $ 亨是由 下一事 实所控 制的： 为了积 累資本 ，人 們必須 未雨綢 
縷 ：他* ¥ 必須 “等待 ”和“ 节省” ，他 們必須 为将来 而牺牲 現在。 

在本篇 的开姶 我們已 經說过 ： 經 济学家 必須放 棄求助 于一整 
套的 术語的 想法。 依靠 限制形 容詞或 上下文 中其他 說明的 帮助， 
他 必須使 用普通 所用的 名詞， 以 达到表 达正确 思想的 目的。 如果 
有 一个在 市場的 用法上 有几个 多少是 含糊的 意义， 而他对 它武断 
地規定 一种固 定的正 确用法 ，这 样他不 但使商 人感到 迷惑， 而且他 
自己也 有处于 困境的 危險。 所以， 对 像爷+ 和葶宁 这样的 名詞选 
擇一种 正常的 用法， 必須經 过在实 际使用 中对它 的考驗 。① 


① 在这里 我們可 对这种 工作的 某些部 分作一 簡短的 預測。 以后我 們将会 知道， 
怎 样需要 从資本 的使用 中 可得的 利益听 体現的 总数, 和从 产生資 本所需 要花費 的努力 
和节省 所体現 的总数 两方面 来考虑 我 們还将 表明： 这两 个总数 怎样趋 于平衡 • 
因 此在第 5 篇第 4 覃中—— 在某种 上 这一章 可看作 是本章 的继績 —— 我 們可以 
看得 出来： 在 一个像 魯濱逊 这样的 人的測 度中， 这两 个总数 会直接 平衡； 在一 个近代 
商人的 測度中 —— 至 少 大部分 是这样 —— 它們会 以貨币 来表現 平衡。 不 論是哪 一种情 
况 ，計算 上的两 方面 必須采 取同— 日期； 在那日 期之后 的发生 的要在 計算中 •减去 、在 
那日 期之前 所发生 的要“ 积累”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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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 本的全 部利益 和費用 上也有 同样的 平衡， 这 种平衡 将是社 会經济 的 主要基 
石: 虽然 由于財 富的不 平均的 分配之 結果， 从社 会观点 所阼 的計算 ，的确 不能得 到像在 

个人的 情况下 • —— 不論是 一个像 魯濱逊 这样的 人还 是一个 近 代商人 - 所能 得到的 

那样 淸楚的 輪廓。 

在我們 硏究支 配生产 資源的 积累与 使用的 各种原 因时， 这种 硏究的 毎—部 分都表 
現 出以下 各点： 采用迂 迴生产 方法 比直接 生产方 法更为 有效’ 关 于这一 点是沒 有普遍 
的規 律的； 为获得 机械和 为将来 的欲望 作花費 很大的 准备所 投下的 努力， 在某 些条件 
下 ，毕 竟是經 济的， 而在 別的条 件下, 則不如 此； 資 本的积 累一方 面与人 的預見 性成正 
比， 另一方 面与采 用迂迴 生产方 法有利 的資本 吸收成 正比。 特別 参看第 4 篇第 7 章第 
8 节; 第 5 篇第 4 章; 第 6 篇第 1 章第 8 节和第 6 篇第 6 章第 1 节。 

支配 产生 一般資 本和它 対国民 收入的 貢献的 較为广 泛的备 种因素 ，在第 4 篇第 7 
章 、第 9 章至第 11 章 中加以 討論: 利 益与費 用的貨 币衡量 与它們 实际数 量之間 的不完 
全的 調整， _ 是在第 3 篇第 3 章至第 5 章； 第 4 篇第 7 章和第 6 篇第 3 章至第 8 章 
中加以 討論； 得到 自然資 源帮助 的劳动 和資本 所产生 的全部 生产物 中資本 应 占的部 
分 ，主要 是在第 *5 篇第 1 章 、第 2 章 、第 6 章至第 8 蕈 、第 11 韋和第 12 章 中加以 討論。 

資本定 乂的历 史中的 主要事 件有些 在附录 五中述 及* 


第三篇 論 欲望及 其滿足 
第一章 緖論 

第一节 本篇与 识下 三篇的 关系。 

經济 学較旧 的定义 說經济 学是硏 究財富 的生产 、分配 、交 換和 
消费的 科学。 后来 的經驗 表明， 分配 与交換 的問題 是如此 密切相 
关， 以 致打算 将它們 分开硏 究是否 有利， 实屬 可疑。 可是， 关于需 
求与 供給的 关系的 一般推 論是很 多的， 这种 推論是 用来作 为价値 
的实 际問題 的基础 ，幷起 着基本 骨干的 作用， 使經济 学推論 的主体 
具 有統一 性和一 致性。 这 种推論 的广泛 性和一 般性， 使它 与它所 
說明的 分配和 交換的 較为具 体的問 題截然 不同， 所 以将它 完全放 
在 第五篇 《需 求与供 姶的一 般理論 》 之中 ，而这 一篇是 为第六 篇《分 
酉 2 与 交換或 价値》 鋪平 道路。 

但是， 首 先是現 在的第 三篇， 硏究欲 望及其 滿足， 就是 需要与 
消費的 硏究: 然后 第四篇 是生产 要素的 硏究， 就是用 来作为 滿足欲 
望 的手段 的那些 要素， 包括 人自己 在內" 一 人是生 产的主 要要素 
和唯一 目标。 在 一般性 质上， 第四篇 相当于 过去两 代中在 差不多 
所 有英国 的关于 一般經 济学的 著作中 占重要 地位的 那种生 产的硏 
究， 虽 然它与 需求和 供給問 題的关 系沒有 被十分 淸楚地 說明。 

第二节 直 到最近 才对需 要和消 費加识 足够的 注意。 

在最近 之前， 需 要或消 費这个 問 題是有 些被忽 視的。 因为 ，如 
何最好 地利用 我們的 資源的 硏究虽 屬重要 ，但 就个人 的費用 而論， 
这 种硏究 却不是 一种适 合于經 济学的 方法的 硏究。 一个具 有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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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 活經驗 的人的 常識， 对于 这种事 情比他 从精細 的經济 分析中 
所能得 到的， 会給他 更多的 指导； 最近 之前經 济学家 对这个 問題說 
得 很少， 因为他 們除了 一切有 常識的 人共有 的东西 以外， 也 实在沒 
有太 多的話 好說。 但是， 到了 最近， 由 于下述 几个原 因合在 一起， 
这个 問題在 經济硏 究中具 有了較 大的重 要性。 

第一 个原因 是由于 經济学 家日益 相信： 当分析 那些决 定交換 
价 値的原 因时， 李嘉图 的过于 注重生 产費用 方面的 习慣， 实屬有 
害。 因为， 他和他 的主要 追随者 虽知道 在决定 价値上 ，需求 的条件 
与供 給的条 件同样 重要， 伹他 們都沒 有十分 淸楚地 表明这 样的意 
思 ，于是 ，除 了最細 心的讀 者外， 大家都 对他們 发生誤 解了。 

第二 ，經 济上精 确的思 考习慣 的成长 ，使 人們更 为注意 要明白 
叙 述他們 推論的 前提。 这种 注意的 增加， 一 部分是 由于有 些作家 
应用数 学語言 和数学 的思考 习慣。 复 杂的数 学公式 的使用 究竟有 
多大 好处， 固 然是可 疑的； 不过， 数学 的思考 习慣的 应用已 有很大 
貢献， 因为它 使人們 直到十 分明了 問題是 怎样一 回事时 ，才 肯考虑 
这个 問題； 而且 在进一 步硏究 之前， 一 定要知 道什么 是要假 定的， 
什么是 不要假 定的。 

这又回 过来使 我們对 于經济 学的一 切主要 漑念， 尤其 是对需 
求的 槪念， 不得不 作更为 仔細的 分析； 因为单 单是企 图淸楚 地說明 
怎 样衡量 对一样 东西的 需要， 就已开 辟了經 济学主 要問題 的新的 
方面。 需求 的理論 虽然还 在幼稚 时期， 但我們 已能知 道:收 集和整 
理消 費統計 来解釋 对公共 福利极 为重要 的因难 問題， 也許 是可能 

的。 > 

最 后一个 原因， 时 代的精 神使我 們对以 下这个 問題更 为密切 
注意： 我 們日益 增长的 財富是 否可用 来比現 在更进 一步地 增进一 
般的福 利呢？ 这 个問題 又迫使 我們去 硏究： 財富 - 不論 是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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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还是个 人使用 —— 的任 何因素 的交換 价値， 准 确地代 表它对 

幸福 和福利 的增加 到怎样 程度。 

在这一 篇中我 們将从 对各种 人类欲 望的簡 短硏究 开始， 从它 

們 与人类 努力和 活动的 关系来 考虑。 因为人 类的进 步的本 性是一 

个 整体。 为 了便于 硏究， 我們 能够有 利地把 人类生 活的經 济方面 

孤 立起来 ，但 这不过 是暫时 的和临 时的； 我們 应当仔 細地总 的来看 

这个 方面的 总体。 正 是現在 我們特 別需要 坚持这 一点， 因 为对李 

* 

嘉图 及其追 随者之 比較忽 視欲望 硏究的 反应， 表現 了走向 相反极 
端的 迹象。 維护 他們稍 为偏重 的重要 眞理仍 然是重 要的； 这个眞 
理 就是: 欲望 在低等 动物中 是生活 的主宰 ，但 当我們 探求人 类历史 
的基本 原則时 ，我 們必 須硏究 努力和 活动的 形式的 变化。 


第二章 欲望 与活动 的关系 

第一节 多 祥化的 欲望。 

人 类的欲 望和希 望在数 量上是 无穷的 ，在 种类上 是名样 的：但 
它們 通常是 有限的 幷能滿 足的。 未开 化的人 的欲望 的确此 野兽多 
不了 多少； 但是， 他向 前进展 的每一 步都增 加了他 的需要 的多样 
化， 以及 滿足需 要的方 法的多 样化。 他不仅 希望他 慣常消 費的东 
西有 較大的 数量， 而且希 望那些 东西有 較好的 质量； 他还希 望东西 
有較 多的花 供 选擇， 幷且 希望有 滿足他 心中产 生的新 欲望的 

东西。 

这样 ，野 兽和野 蛮人虽 都同样 喜欢精 美的少 量之物 ，但 它們都 
不 大注意 为多样 化而多 样化。 可是 ，随 着人类 的文化 的提高 ，随着 
人类 的智力 的发达 ，甚至 人类的 性欲也 开始与 精神活 动相結 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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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的欲望 就很快 地变得 更为精 細和更 为多种 多样； 在人 类沒有 
自觉 地摆脫 习慣的 束縛之 前很久 的时候 ，对于 生活上 的細小 事情， 
就已 开始希 望为变 化而变 化了。 在这 方面重 要的第 一步是 随着火 
的 发明而 来的： 人类漸 漸习慣 于用許 多不同 方法烹 調各种 不同的 
食 物和飮 料了； 不久对 于单調 无变化 就开 始感到 厌恶了 ，当 意外的 
事情迫 使人类 长时間 地以一 两种食 物維持 生活， 就 觉得这 是很大 
的@苦 了。. 

当一 个人的 財富增 大时， 他的食 物和飮 料就变 得更为 多种多 
样和昂 貴了； 但他 的食欲 是受自 然的限 制的， 当他花 于食物 的費用 
达到奢 侈浪費 的时候 ，滿 足款客 和夸耀 的欲望 ，比放 纵他自 己的感 

觉器官 ，次数 更多。  、 

这一点 使我們 注意到 西尼尔 所說的 ：“多 样化的 欲望尽 管是强 
烈的 ，但与 优越感 的欲望 相比却 是微弱 的：如 果我們 考虑后 一种欲 
望 的普遍 性和永 久性， 就是： 它 在一切 时間影 响一切 的人， 从我們 
生下地 它就随 之而来 ，直 到我們 进入坟 墓它才 会离开 我們， 則这种 
情 感可以 說是人 类情咸 中最有 力的丁 o”  这个重 要的半 眞理， 从人 
类对 精美和 多样食 物的欲 望与对 精美和 多样衣 服的 欲望的 比較 
中 ，便 足以证 明了。 

笫二节 食 棄感的 欲望。 

由于自 然 变化产 生的对 衣服的 需要， 是 随着气 候和季 节而变 
化的， 幷随着 人的职 业性质 而稍有 不同。 但 在衣服 方面， 习 慣上的 
欲望却 胜过了 自然的 欲望。 这样 ，在許 多較早 的文明 时期中 ，宇乎 
和風 俗的关 于节儉 的那些 法令， 曾經 严格規 定每一 社会阶 級或产 
业会 ^ 成 員的衣 服所必 須达到 的式样 和費用 标准， 而且他 們不可 
超过; 这些 法令的 实质虽 已有了 急剧的 变化， 但有一 部分現 在还是 
保 留的。 例如， 在 苏格兰 ，在亚 当、 斯密的 时代， 許 多人出 門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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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袜是 風俗所 許可的 ，而現 在他們 也許不 会这样 做了; 但在 苏格兰 
許 多人也 許仍然 这样， 而 在英国 恐怕就 不会这 样了。 又如在 英国， 
現在一 个小康 的工人 星期天 穿了黑 色上装 出去， 而在有 些地方 ，还 
戴 了絲的 帽子， 都是意 料之中 的事； 伹 在不久 之前， 这种装 束就会 
使他 遭人譏 笑的。 風俗 所要求 的作为 最低限 度的那 种多样 化和奢 
費 ，和 風俗所 容許的 作为最 高限度 的那种 多样化 和奢費 ，都 在不断 
的 增大； 要 从衣服 上得到 自豪感 的努力 ，正在 英国社 会的下 层阶級 
中 扩大。 

但在 上层阶 級中， 虽然 女子的 衣服仍 是多种 多样和 昂貴的 ，但 
男子的 衣服， 如 与不久 以前欧 洲的衣 服和目 前东 方的衣 服相比 ，是 
簡 单和价 廉的。 因为 那些靠 自己的 本領而 最眞正 出类拔 萃的男 
子， 自然 不喜欢 好像是 以他們 的衣服 而受到 別人的 注意； 因 而他們 
就树立 了这种 風尙。 ® 

笫三节 續前。 

房屋 滿足遮 蔽風雨 的不可 避免的 需要： 但这种 需要在 对房屋 
的有 效需求 上却不 起什么 作用。 因为， 一所 小的而 建筑良 好的屋 
子， 虽然足 可遮蔽 風雨， 但它的 窒息的 空气、 必然地 不淸洁 和缺少 ; 
生 活上的 高雅和 安靜， 都是 很大的 害处。 这 些害处 不仅造 成身体 
上的 不舒适 ，而且 势将阻 碍才能 的发展 ，幷限 制了人 們較为 髙尙的 


① 一个 女子可 以用她 的服装 来炫耀 富有， 但_不 能单以 服装来 炫耀， 否則她 
就 达不到 她的目 的了。 她必 須还要 以性格 和財富 來暗示 某种优 越感； 因为， 虽 然她的 
服装也 許归功 于她的 裁縫比 她自己 为多， 但 有一种 傳統的 假定： 迫女 沒有像 男子那 
样忙于 对外 事务， 因而就 能花較 多的时 間去硏 究她的 服装。 即使在 摩登式 样的势 力下， 
« 穿得好 》 一 而不是 “穿得 貴， —— 对于那 些要以 才千和 能力表 現卓越 的人， 也 是一种 
合 理的細 小目标 f 如果时 式的想 入非非 的恶势 力消灭 的話， 則将更 是这样 情况。 

整理 衣服使 它美观 、多 样化、 而又 很适台 需要， 是一 个値 得很大 努力的 目的， 它 与画一 
幅优美 的画屬 于同一 种类， 虽 然不屬 于同一 种类中 的同一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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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这些 活动毎 有增加 ，較大 房屋的 需翠就 变得更 为迫切 。① 

所以， 比 較寬敞 而設备 完善的 房屋， 即使 对于最 低的社 会等級 
的人， 也 是一种 “維持 效率的 必需品 @”， 而且 是在物 质上求 得社会 
声 誉的最 便利和 最立竿 見影的 方法。 即使在 那些每 人已有 足供自 
己及家 庭作較 为髙尙 活动的 房屋的 社会阶 級中， 仍 然希望 房屋有 
进一 步的、 差不多 是沒有 限制的 增大， 作为发 揮許多 更高的 社会活 
动必不 可少的 东西。 

第四节 为 售豪戚 而求食 豪感的 欲望。 消费理 論在經 济学中 
的 地位。 

再者， 还有一 种发攆 和发展 活动的 欲望， 遍于社 会中每 一等級 
的人， 这种欲 望不但 导致为 科学、 文学 和艺术 的本身 而追求 它們， 
而 且导致 作为职 业而追 求它們 的那些 人的工 作的需 要迅速 增大。 
空閑被 用来作 为仅仅 是休息 的机会 越来越 少了； 对于发 育活动 ，如 
运动 比賽和 旅行， 而不 是放纵 咸觉器 官的癮 癖的那 些娛乐 有一种 
日 益增长 的欲望 。③ 

因为， 为优 越感而 求优越 瘅的欲 望，， 在 范圍上 的确与 較低的 
自豪 威的欲 望差不 多同样 广泛。 正如 自豪感 的欲望 可分为 等級那 
样: 上自那 些也許 希望名 垂后世 和远方 的人的 大志， 下迄乡 下姑娘 
在复活 节所戴 的新緞 带会受 到邻人 注意的 希望； 为 优越咸 而求优 


① 許多 有积极 精神的 工人， 宁 願住在 城市中 狹隘的 寓所， 而不願 住于乡 村中寬 
敞的 房屋， 这是确 实的; 不 过那是 因为对 于他捫 訢酷嗜 的那些 活动， "乡村 生活提 供很少 

机会 a 

、② 参看第 2 篇第 3 章第 3 节9 

③ 我們 可以注 意一个 細小的 問題： 那搜剌 激淸神 活动的 飲钭， 正 在大大 地代替 
着那 些仅仅 滿足感 觉器官 需要的 飮料。 茶的消 費墦加 很快， 而酒的 消費却 是靜止 不变* 
在社 会的一 切阶級 之中， 对于 各神較 濃的和 較易麻 醉的含 酒精的 飲料的 需要， 日益减 

少. 


第三篇 第二章 欲望 与活动 的关系 


109 


越感的 欲望也 可分为 等級： 上 自像牛 頓或斯 特拉迭 凡立斯 ①那样 
的 人和优 越感的 欲望， 下迄 漁夫的 优越感 的欲望 —— 即使 在沒有 
人看見 而他也 不忙的 时候， 他对于 巧妙地 駕馭他 的漁船 ，幷 对这船 
建造 良好， 很听 从他的 指揮， 也感到 高兴。 这 种欲望 在最高 的才能 
和最大 的发明 的供給 方面， 发生 很大的 影响， 而 在需求 方面， 它也 
是重 要的。 因为， 对于 最高度 熟练的 自由职 业者的 服务和 技术工 
人的最 优秀的 工作的 需要， 大 部分是 发生于 人們对 他們自 己才能 
的 訓练的 爱好， 和人們 借助于 最巧妙 地适合 和合用 的工具 以发揮 
这种 才能的 爱好。 

所以， 槪括 来說， 在人类 发展的 最初阶 段中， 虽 然是人 类的欲 
望引起 了人类 的活动 ，但以 后每向 前进新 的一步 ，都 被认为 是新的 
活 动的发 展引起 了新的 欲望， 而不是 新的欲 望的发 展引起 了新的 
活动 o 

如果 我們抛 开新的 活动不 断发展 的健全 生活状 态看到 別处， 
我 們就可 淸楚地 看到这 一点； 我們看 到西印 度群島 的黑人 不是使 
用 新的自 由 和財富 去获得 滿足新 欲望的 資料， 而是 用于幷 非休息 
的怠惰 的停滞 不前； 或 者我們 再看一 下英国 工人阶 級中迅 速咸少 
的那一 部分人 ，他 們沒有 大志， 对他們 才能和 活动的 发展也 不咸到 
自豪和 高兴， 而将他 們的工 資除供 給汚稷 •不 洁的生 活最低 必需品 
之外所 剩下的 ，都 花于 喝酒。 

所以， “消費 理論是 經济学 的科学 基础” ③这句 話是不 对的。 

①  原文是 Stradivarious， 意大利 的提琴 制造免 —— 譯者 

②  这 个学說 是班斐 尔德創 立的， 而为 杰文斯 所采用 作为他 立論的 要点。 不幸的 
是， 在这里 也像在 其他地 方一祥 ，杰 文斯喜 欢强調 說明他 自己的 情况， 以 致使他 所得出 
的結論 ，不 但不 正确， 而且 因为対 前代經 济学家 的缺点 含有言 过其实 之处， 甚至 产生琉 
弊。 琎斐尔 德說: ■■消 費理論 的第一 命題， 就 是在欲 望等級 上毎一 較低欲 望的滿 足創造 
一 种較高 性质的 欲望， 如杲这 是确实 的話， 則他以 这一点 作力根 据的上 述学說 也是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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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在硏究 欲望的 学問中 具有主 要兴趣 的东西 ，很 多都是 从硏究 
努 力与活 动的学 問中得 来的。 两 者互相 补充， 缺一就 不完全 。但 
是， 如果两 者之中 有可以 称为人 类历史 —— 不論是 經济方 面还是 
任何其 他方面 —— 的 解釋者 ，它 是硏究 活动的 学問， 而不是 硏究欲 
望的 学問； 麦卡 洛克在 硏究‘ ‘人类 进歩的 本性” 时①， 說明了 两者的 
眞正 关系， 他說： “一个 欲望或 希望的 滿足不 过是向 某一新 的追求 
前进 了一步 而已。 在人类 进步的 每一阶 段中， 人类 注定是 要設計 
和 发明， 从 事新的 事业； 而在完 成这些 新事业 之后， 还要以 新的精 
力从事 其他新 的事业 。” 

由此 可知， 在我們 工作的 目前阶 段中所 能做的 关于需 要的硏 
究， 必須限 于差不 多純粹 是一种 形式上 的初步 分析。 关于 消費的 
比較 髙深的 硏究， 須 放在經 济分析 的主体 之后， 而 不应在 它之前 J 
这 种硏究 虽可在 經济学 固有的 范圍內 开始， 但却不 能从那 里得出 
結論 ，而必 須远远 超出那 个范圍 之外。 ® 


实的 了。 但是， 如杰 文斯所 指出的 C 見杰 文斯: 《政 治經 济学理 論》, 第 2 版 ，第 59 頁) ，它 
是不确 实的： 他以这 样的說 明來代 替它： 一 种較低 的欲望 的滿足 容許— 种較高 的欲望 
表現 出来。 这是 一个眞 实的而 实在是 同样的 命題： 但它却 不足以 怔阴消 費理論 应居于 

首要 地位。 

①  賊卡洛 克: 《政洽 經济学 原理》 ，第 2 章。 

②  欲 望的形 式上的 分类， 不 是沒有 趣味的 工作， 但 为我們 的目的 这項工 作却不 
需要。 在这方 面大多 数近代 工作的 基础， 見于赫 尔曼: 《国家 經济学 硏究》 第 2 章， 在这 
—章 中他将 欲望分 为以下 各类: “絕 对的与 相対的 ，髙級 的与低 鈒的， 迫 S3 的与可 緩的， 
积 极的与 消极的 ，直接 的与間 接的， 一般 的与特 殊的， 經常 的与中 断的， 永久的 与暫时 
的, 平常 的与非 常的， 現在 的与将 来的, 个 人的与 其同的 ，私人 的与公 共的’ 

关 于欲望 和願望 的一些 分析， 即 使在上 一 代的 法国和 其他大 陆国家 的大多 数的經 
济 学著作 中也可 看到； 但英 国作家 将他們 的經济 学限于 严格的 范圍， 因 而这种 硏究就 
被除外 了。 进沿 在他的 《政 洽經济 学綱要 》 — 书中沒 有提到 欲望， 虽然 在他的 《道 德与 
立 法原理 导論》 和 《人类 活动的 起源表 》 两 书中， 他 对欲望 的深奧 的分析 曾有广 泛的影 
响 ，这是 —件 独特的 事实。 赫尔曼 曾經硏 究边心 另一 方面， 班斐 尔德的 讲授恐 怕是英 
国 大学中 首先所 作的 直接大 大得 力于德 国經济 思想的 讲授， 他也承 认特別 得 力于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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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消費 者需求 的等級 

第一节 欲望 鲍和律 或效用 逶減律 。全部 效用。 边际增 加量。 
边际 效用。 

当一个 商人或 制造商 购买东 西用于 生产或 轉卖的 时候， 他的 
需要是 以他預 期由此 所能获 得的利 潤为依 据的。 这 些利潤 在任何 
时間 都要看 投机的 風險及 其他种 种原因 而定， 我們 以后还 得要考 
虑这些 原因。 但是 ，从长 期看来 ，一个 商人或 制造商 对一样 东西所 
能付給 的价格 ，毕 竟要看 消費者 对这样 东西， 或用它 所制成 的东西 
肯付 的价格 而定。 所以， 一切需 要的最 終調节 者是消 費者的 需要。 
本篇中 我們差 不多专 門硏究 消費者 需要。 

效 用是被 当作与 或 冬寧 相 互有关 的名詞 。我 們已經 說过： 
願望 4 未能直 接衡量 &，• 而只能 通过它 們所引 起的外 部現象 加以/ 
間接的 衡量： 而且 在經济 学主要 硏究的 那些事 例上， 这种衡 量是以 
一个 人为了 实現或 滿足他 的願望 而願付 出的价 格来表 現的。 他也 
許 有一些 不是有 意識地 要得到 滿足的 願望和 抱負， 但是， 現 在我們 
主要涉 及的是 想得到 滿足的 願望和 抱負； 我 們认为 ，一 般說来 ，由 


尔曼， 为杰文 斯的关 于欲望 理論的 优秀作 品开辟 道路的 是边沁 自己； 还有就 是西尼 
尔 —— 他对这 个問題 的簡短 評論富 于深邃 的暗示 ^ 和班斐 尔德， 以及澳 洲 学者赫 
恩^ 赫恩的 《經 济学 ，或滿 足人类 欲望的 努力的 理論》 —书 ，是 簡明而 深奥： 它对 以下这 
样 的方法 提供了 絕佳的 冽子： 詳細的 分析可 被用来 对靑年 人提供 一种很 高級的 訓练， 
使 他們熟 悉生活 的經济 状况， 而不是 强迫他 們对那 挂他們 尙不能 作出独 立判断 的較为 
困难的 問題， 要加 以住何 具体的 解决。 大 約在杰 文斯的 《政洽 經济学 理論》 一书 出版的 
同时 ，卡尔 • 門 格尔对 奧国学 派的經 济学家 所作的 欲望与 效用的 淸細和 有趣的 硏究， 
狯予 很大的 推动: 这种 硏究已 由屠能 开端， 这一 点在本 书的序 文中說 过了。 


112 


第三篇 第三章 消費 者需求 的等級 


此而 得的滿 足大体 上相当 于购买 东西时 所預期 的滿足 。① 

欲望是 无止境 的多种 多样， 但每 一个別 的欲望 却是有 其限度 
的。 人 类本性 的这种 平凡而 基本的 傾向， 可用令 或考: 
，學亨 :寧- 来說明 :一物 对任何 人的学 亨 土全燊 

利益) ，每 随着他 对此物 增加而 增加， 但不及 
所 有量的 增加那 样快。 如果他 对此物 的所有 量是以 同一的 比率增 
加， 則由此 而得的 利益是 以递减 的比率 增加。 換句 話說， 一 个人从 
一物 的所有 量有了 一定的 增加而 得到的 那部分 新增加 的利益 ，每 
随着他 已有的 数量的 增加而 递减。 

在他要 买进一 件东西 的时候 ，他剛 剛被吸 引购买 的那一 部分， 
可以 称为他 的亨呼 ，手 S， 因为 是否値 得花錢 购买它 ，他还 处于犹 
豫 不决的 边緣。 际购 买量的 效用， 可 以称为 此物对 他的亨 
际 效用。 或者， 如果他 不购买 此物， 而自己 制造它 ，那 末， 此 物的边 
‘士土， 就 是他以 为剛剛 値得他 去制造 的那一 部分的 效用。 这样， 
剛 才所說 的規律 可說明 如下： 

一物对 任何人 的边际 效用， 是随 着他已 有此物 数量的 每一次 


① 直 接地或 从本身 来衡量 欲望或 是由于 欲望的 实現而 产生的 滿足， 即使 不是不 
可想 像的， 也是不 可能的 ，我 們对这 一点不 能过于 坚持。 即使 我們能 够这样 做的話 ，我 
們也应 当从两 方面来 考虑， 一 方面是 欲望， 另一方 面是已 获得的 滿足。 这两方 面也許 
大不 相同。 因为 ，即 便不說 高尙的 抱負， 就是經 济学主 要硏究 的那壁 欲望， 尤其 是与好 
胜心 有关 的欲望 ，有些 是由于 一时的 情感冲 动* ，有許 多是由 于习漬 的力量 5 有些 是病态 
的, 而且只 会引起 危害； 还 有許多 是基于 永远不 会实現 的期望 (参 看第 1 篇第 2 章第 
3、4两节)。 当然 ，有許 多滿足 幷不是 普通的 愉快， 而是思 于人类 的較高 本性的 发展， 
或 是用一 个很好 的古字 来說， 屬于 人类的 ^零； 而 有些滿 足也許 甚至一 部分是 由于舍 
己 为人而 产生的 C 参看第 1 篇第 2 章第 1 C 因此， 这两方 面的直 接衡量 是 会不同 
的。 但是， 两方 面的直 接衡量 旣然都 是不可 能的， 我們还 是采用 經济学 所提供 的对活 
动的 动机或 动力的 衡量: 这种 衡量虽 有种种 缺点， 我們仍 可用它 来衡量 鼓舞活 动的欲 
望， 和这 些欲望 所产生 的滿足 C 参 照庇古 敎授在 1903 年 3 月号 〈遜济 杂 志》上 所著的 

《关于 效用的 一些許 述》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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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而递减 。① 

可是 ，在 这一規 律之中 有一个 暗含的 条件， 应当加 以說明 。就 
是 ，我 們假定 ，不 容許这 其間有 时間使 消費者 自己在 性格和 爱好上 
发 生任何 变化。 所以 ，这 規律沒 有这些 例外： 一个人 越多听 优美的 
音乐 ，他对 音乐的 爱好就 会越是 强烈； 貪婪和 野心往 往是不 会有滿 
足之 时的； 或者， 整洁的 美德和 酗酒的 恶习同 样是愈 演愈烈 。因 
为， 我們的 观察及 于若干 时期； 而且被 观察的 人在这 个时期 的开始 
与結 束具有 不同的 性格或 爱好。 我們 如果当 一个人 就是像 他現在 
这样， 而不容 許有时 間让他 的性格 发生任 何变化 ，則 一物对 他的边 
际 效用， 就会随 着这件 东西的 供給的 每一次 的增加 而不断 地递咸 
下去 。② 

笫二节 需求 价輅。 


① 参看 本书末 数学附 录中注 这一規 律在地 位上比 土地的 报酬递 减律占 
先， 虽然 在时間 上后者 占先； 因 为具有 半数学 性质的 严密的 分析， 首先 用于前 一規律 <» 
、如 果我 們預先 借用它 的一些 术語， 我們可 以說， 一 个人从 一祥商 品毎墦 加一剂 所得到 
的愉 快的增 加是递 减的， 直到最 后达到 多要这 种商 品不再 上算的 边际， 

边 际效用 这个名 詞最初 用在这 方面的 是奧国 学者維 塞尔。 威 克斯提 德敎授 曾經采 
用这 它 相当于 杰文斯 所用的 学竽葶 序这个 名詞， 維塞 尔在其 序文中 C 英文版 
第 23 頁) 承认得 力于杰 文斯。 1854 年， & 無 他的学 說的先 行者的 名单， 是以 戈森为 

首 O 

。② 在这里 ，我 們可 以注意 以下这 样—个 事实， 虽然它 沒有多 大的实 际重要 性:一 
样商 品数量 很少， 也許不 足以滿 足某一 特殊的 欲望； 因此， 当消費 考得到 足够的 数量， 
使他 能达到 所要迭 到的目 的时， 他的 偷快就 有超过 比例的 增加。 例如， 如果糊 滿房內 
的墙壁 需要十 二張糊 壁紙， 十張 就不够 ，則 压何人 从十張 湖壁紙 听得的 愉快， 比从十 一 
張糊壁 紙所得 的愉快 在比钶 上力少 》 又如， 一个很 短的音 乐会或 —夭的 假期， 恐怕甲 
能达到 慰藉和 消遺的 目的： 而 加倍拴 的音乐 会或假 期恐怕 会有超 过加倍 的全部 效用。 
这种 情况相 当于我 們将硏 究的与 抿酬逮 减的傾 向有关 的下一 事实： 已經用 于任何 一块 
土地的 資本和 劳动， 也許不 足以发 揮土地 的全部 力量， 以致进 一歩把 費用投 于土地 ，即 
以現 行的农 业技术 而論， 也会产 生超过 比例的 报酬； 而且 从农业 技术的 改良可 以阻止 
报酬 逮减傾 向的事 实中， 我們 可以找 到与正 文中剛 才說过 的暗含 在效用 逮减律 中的条 

件相似 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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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让我 們以价 格来說 明这个 效用递 减律。 让我以 茶这种 
商品 为例， 茶是 經常需 要的， 而且能 够小量 购买。 例如， 假設某 
种品质 的茶毎 磅二先 令可以 买到。 一 个人也 許願出 十先令 买一磅 
茶， 每年 一次， 而不願 終年不 喝茶； 但是， 如果他 能不花 代价而 
得到任 何数量 的茶， 他 也許一 年之中 不会耗 用三十 磅以上 的茶。 
但是， 实 际上， 他也許 一年中 只买了 十磅; 就 是說， 他 买九磅 所得的 
滿足， 与买十 磅所得 的滿足 之間的 差額， 足以 使他願 付二先 令的价 
格： 同时， 他 不买第 十一磅 的茶， 这一 事实表 明他不 认为买 第十一 
磅多花 二先令 对他是 上算的 这就 是說， 一 磅二先 令衡量 了处于 
他购买 的边际 或末端 或終点 上的茶 对他的 效用； 这 个价格 衡量了 
茶对他 的边际 效用。 如果 他对任 何一磅 的茶剛 好願付 的价格 ，称 
为他 的需求 价格， 那末， 二先 令就是 他的边 际需求 价格。 这 个規律 

•籲  m  m  9  m  •  ^ 

可說明 如下： 

r  一个 人所有 的一物 的数 量越大 ，假定 其他情 况不变 （就 是貨币 
购买 力和在 他支配 下的貨 币数量 不变） ，則他 对此物 稂多一 点所願 
付的 价格就 越小： 換句 話說， 他对 此物的 边际需 求价格 是递减 

的。 

只有 当他願 出的价 .格达 到別人 願意出 售的价 格时， 他 的需求 
才 是有 效咚。 

—句 話提醒 我們： 我們还 沒有考 虑貨币 或一般 购买力 
的边际 效用。 在同一 时間中 ，如 果一个 人的物 质資財 不变， 則貨币 
的边际 效甩对 他是一 个固定 的数量 ，因 此， 他对 两样 商品剛 願付出 
的价 格的相 互比率 ，是与 那两样 商品的 效用的 比率柑 同的。 

第三节 对 于貨币 故 用的变 化必 須加双 考虑。 

使一个 人购买 一物， 对穷 人比对 富人要 有較大 的效用 。我們 
已經 知道， 一年有 一百镑 收入的 职員比 一年有 三百鎊 收入的 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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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第 1 篇第 2 章第 2 节。 

参看 数学附 录中注 2  9 

这 样一个 需求表 ，根 据現在 慣用的 办法， 两以改 为一条 曲綫， 这 条曲綫 可称为 


即使 在雨下 得更大 的时候 仍是走 去办公 。① 但是， 虽 然在穷 人心目 
中 ，两 便士所 衡量的 效用或 利益， 比在 富人心 目中， 同样以 两便士 
所衡量 的效用 或利益 为大； 不过， 如果富 人一年 中乘車 一百次 ，而 
穷 人一年 中乘車 二十次 ，則 剛好 使富人 乘第一 百次車 的效用 ，对富 
人衡量 起来是 两便士 ，而 剛好使 穷人乘 第二十 次車的 效用， 对穷人 
衡 量起来 也是两 便士。 对 他們之 中每一 个人， 边际 效用衡 量起来 
都是两 便士； 但这 边际效 用对穷 人却比 对富人 为大。 

換句 話說， 一个 人越是 富有， 貨 币的边 际效用 对他就 越小； 他 
的資 产每有 增加， 他对任 何一定 的利益 所願付 的价格 就随之 增加。 
同 样地， 他的資 产每有 减少， 資币 对他的 边际效 用就随 之增大 ，他 
对任何 利益所 願付的 价格也 就随之 咸少。 ® 

第四节 一 个人的 需求表 $  “ 需求增 加”这 句話的 意义。 

为了 完全了 解对于 一物的 需求， 我們必 須确定 在此物 可能被 
供应的 毎一价 格上， 一 个人願 意购买 多少。 他对茶 （比 如說） 的需 
求 情况， 能由他 願付的 价格表 一 "即 他对不 同数量 的茶的 儿个德 
求价格 来最 淸楚地 表明。 这个表 可称为 他的需 求表。 

*  •參 

例如， 我們可 以看到 ，他会 购买： 

每磅 50 便士时 —— 6 磅。 每磅 24 便士时 —— 10 磅。 

每磅 40 便士时 —— 7 磅。 每磅 21 便士时 —— 11 磅。 

每磅 33 便士时 —— 8 磅 。每磅 19 便士时 ■ — — 12 磅。 

毎磅 28 便士时 —— 9 谤。 每磅 17 便 士时- — 13 磅。 

如果对 上表中 一切中 間的购 买数量 加上了 相应的 价格， 則我 
們对他 的需要 就得到 了精确 的說明 。③ 我們不 熊只用 “他願 购买的 


①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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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量”或 “他要 购买某 一数量 的渴望 强度” 来 表明一 个人对 一物的 
需要， 而不 說明他 要购买 这一数 量和其 他数量 的各种 价格。 我們 
只有 列举他 願购买 一物不 同数量 的各种 价格， 才能 正确表 明他的 
需要 。① 


他 的需求 曲綫。 以 画成 橫綫， Oy 画成 直綫。 Ojc 綫的 一吋长 代表茶 十磅， Oy 綫 的一吋 

♦  •峰  攀 


长代 表四十 便士。 


一吋的 


10 


一 吋的去 


設 0/71!=  6 幷画  mipi  =  50 
0mz=  *7 幷画  ni2p2  =  40 
Onia  ―  8 幷 nispa— 33 
0m4  —  9 井画  nupA—28 
0;na=lO 幷画  24 

Ome-l  1  丼画  me.Oa  =  21 
0m7=12 丼画  m7p7-l9 
0ma  =  l3 丼画  mep8-l7 


m, 在 Or 綫上， 是从 m, 垂直画 成的; 以下 都是如 此， 于是， P 必 … •‘  就是 他对茶 
的需 求曲綫 上的各 点‘， 或者 我們可 称之为 寧字各 如果我 們对茶 的毎一 对能购 买的数 
量都能 同样地 找到需 求点， 我們就 得到如 条完全 連續的 曲綫⑽ 》 需求 表和需 
求曲 綫的这 种說明 是暫时 性的， 与它 有关的 儿种困 难在第 5 章中再 加說明 。 

① 穆勒这 样說: 我們“ 对需 要这个 '字， 傾 意指所 需要的 数量， 而且 要記住 ，这个 
需要 量不是 固定的 数量, 而通 常是随 着价値 变动的 。” （見 穆勒著 《政治 經济学 原理》 第 3 
篇第 2 章第 4 节， ） 这个說 明实质 上是科 学的; 但是， 它沒有 被淸楚 地說明 ，因而 就被大 
大地誤 解了。 开 恩斯喜 欢这样 解釋： “需要 作为对 商品和 服务的 欲望， 是 以提供 一般购 
买力而 求达到 目的， 供給 作为对 一般购 买力的 欲望， 是以 提洪特 殊商品 或眼务 而求达 
到目的 。” 他这 样說 ，是为 了他也 許能說 出需要 与供給 的比率 或相等 。但是 ，商个 人的两 
种 欲望的 数量是 不能 直接比 較的； 对 它們的 衡量虽 可加以 比較， 但它們 本身是 不能比 
較 的^ 实际上 ，开恩 斯自己 也不得 不說到 供給是 “ 受到 供出售 的_ 商品 数量的 限制， 
而需 要是受 到为购 买这些 商品而 提供的 购买力 数量的 限制。 * 但是， 卖者 旣不是 不論他 
能得 到什么 价格， 都把 一定数 量的商 品无条 件地卖 出去： 而 买者也 不是不 論价袼 多少， 
都把一 定数量 的购买 力用来 购买这 些特殊 商品。 因此， 为 了补充 开恩斯 的說明 ，不論 
在哪 一种情 况下， 我們必 須考虑 数量与 价格的 关系， 裘这 祥做的 时候， 我 們就回 到穆勒 
所采取 的方法 上去了 s 誠然， 开恩斯 也說： “ 照穆勒 所解釋 的需要 ，与我 的定义 所要求 
的 不同， 不 是由支 持对商 品的欲 望所提 供的购 买力的 数量来 衡量， 而是由 这种 购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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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們 說一个 人对一 物的需 要时， 我們 是說： 如 果价格 不变， 
他 对此物 会比以 前多买 一点， 如 果价格 較高， 他会像 以前买 的一样 
多。 他的需 要总的 增加， 就是他 願购买 此物不 伺数量 的全部 价格' 
的增加 ，而 不仅 仅是按 現行价 格他願 意多买 。① 

第五节 市埸的 需求。 需 求律。 

以上我 們所硏 究的只 不过是 单独一 个人的 需求。 在像 茶这种 
东西的 特殊情 况下， 单 独一个 人的需 要頗能 代表整 个市場 的总需 
要：因 为对茶 的需要 是一种 經常的 需要; 而且 ，茶 旣能小 量购买 ，它 
的 价格每 有变动 ，就 会影响 一个人 购买的 数量。 但是 ，即使 在那些 
經常使 用的东 西之中 ，也 有許多 东西， 个人对 它們的 需要是 不会随 
着价 格上每 有小的 变动而 不断地 改变， 只有 在价格 大有变 动时才 
会 改变。 例如， 帽 子或手 表的价 格稍有 下跌， 不会影 响每个 人的购 
买， 但会 使得对 是否要 买一頂 新帽子 或一只 新手表 还在犹 豫不决 
的 少数人 ，决 定购买 。 

就任何 一个人 而言， 他对許 多种类 的东西 的需要 是不經 常的， 
而是 偶有的 和不規 則的。 对于結 婚蛋糕 或外科 专家的 服务， 就不 
会有 个人的 需要价 格表。 但是， 經济 学家对 于个人 生活中 的特殊 
偶然 事件是 不加过 問的。 他所硏 究的是 “在 某些条 件下会 有的一 
个产 业集团 的成員 的活动 过程” ，但以 那种活 动的动 机能以 貨币价 


所提 供的商 品数量 来衡量 。” 在以下 两种讲 法之間 的确有 很大的 不同： “ 我要买 十二个 
鸡蛋 "与 “我要 买一先 令的鸡 蛋”。 但是， 在这 样两种 讲法之 間就沒 有实质 上的不 同了： 
*一 便士一 个鸡蛋 ，我要 买十二 个， 但 一便士 半一个 ，我只 要买六 个”与 “一 IM 士 一个鸡 
蛋， 我要买 一先令 ，但 一^ 士半 一个， 我 要买九 便土。 ’ 但是， 开恩 斯的說 明經补 充后实 
质上虽 与穆勒 的說明 相同， 而它 現在的 泡式甚 至更为 令人迷 惑了。 C 参看馬 歇尔： 《穆 
勒的 :介値 理論》 。載 《双 周評 論》， 1876 年 4 月 号。）  、 

① 有时我 們也許 觉得对 这一点 称为芈 哼-枣 学哼琿 咢 来得便 利* 在儿何 学上， 
闬提 高他的 需眾曲 綫来表 明这一 点， 或者使 m 动'  irfe 的浪 状略加 改变， 也可同 
样 表明这 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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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衡量 为限; 而在 这些广 泛的結 果之中 ，个人 活动的 多样性 和易变 
性就在 多数人 的活动 的比較 有規則 的总体 之中消 灭了。 

， 因此， 在大的 市場中 —— 那 里富人 和穷人 ，老年 人和靑 年人， 
男子和 女子, 各种不 同嗜好 、性 情和职 业的人 都混合 在一起 —— 个 
人欲 望上的 特点， 会在 总的需 要的比 較有規 則的等 級之中 互相抵 
消。 如果其 他情况 不变， 在一 般使用 中的一 样商品 的价格 毎有下 
跌， 不 論怎样 輕微， 也 将增加 它的总 銷售； 正 像有碍 健康的 秋季气 
候 增加一 个大域 市的死 亡人数 一样， 虽 然有許 多人幷 未遭受 其害。 
所以， 如果我 們具有 必要的 了解， 我們就 能作出 一張价 格表， 按照 
表上 不同的 价格， 一 样商品 在一定 的地方 和一年 （比 如說） 之中的 
每 一数量 ，都能 找到购 买者。 

在 这个地 方对茶 （比 如說） 的全部 需要， 就是那 个地方 一切个 
人的 需要的 总和。 有些 人会比 我們上 面所記 录的那 样需要 的个別 
消費者 富有， 而 有些人 則比他 貧穷； 有些 人对茶 的爱好 比他强 ，有 
些 人則比 他弱。 让 我們假 定这个 地方有 一百万 购买茶 的人， 幷假 
定他 們的平 均消費 額在各 种不同 的价格 上与他 的消費 額相等 。那 
末 ，这 个地方 的需要 就能以 与上述 相同的 价格表 来表明 ，只 要把茶 
一磅 改为一 百万磅 就行了 。① 

因此 ，就 可得出 一个普 遍的需 求律： 要出售 的数量 越大， 为了 

聲  «  • 


① 这个 需要由 与以前 相同的 曲綫来 表示， 只 是在仏 
綫上的 一吋长 :現在 不是代 表十磅 而是代 表一千 万磅。 对于 
市場 需京曲 綫的正 式定义 可說明 如下： 在一 定的时 間单位 
內市場 中对任 何商品 的需求 曲綫， 就 是对这 一商品 的需要 
点的軌 迹》 就 是說， 它是这 样一条 曲綫， 如从 这条曲 綫上任 
何一点 P， 弓 | 一条 直綫尸 对与加 垂直 ，/ 就代 表 购买者 
对 GAf 所代表 的商品 数量将 付給的 价格。 


图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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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购买者 ，这 个数量 的售价 就必然 越小； 或者 ，換句 話說， 需要的 
数 量随着 价格的 下跌而 增大， 幷随着 价格的 上漲而 戚少。 但在价 
格下跌 与需要 增加之 間幷沒 有什么 一致的 关系。 价 格下跌 十分之 
一， 也許会 增加銷 售二十 分之一 或四分 之一， 或者会 使銪售 加倍。 
不过， 当 需求表 上左面 一栏的 数字增 大时， 右 面一栏 的数宇 总是减 
少的。 ① 

价格可 以衡量 这商品 个別地 对每一 购买者 的边际 效用： 但我 
們 却不能 說价格 可以衡 量一般 的边际 效用， 因为各 人的欲 望与环 
境是不 同的。 

第六节 对 于竞爭 的商品 的需要 

在我們 上述需 求表中 的需要 价格， 是 在了亨 V 亨宁， 7 亨年 
件下 市場中 能够出 售的一 物不同 数量的 价格。 •  面的条 

生了 变化， 价格 恐怕也 要发生 变化； 当对 一物的 欲望， 因風俗 
的 改变， 或 因一种 与之竞 爭的商 品减价 供应， 或因 一种新 商品的 
发明 而发生 重太变 化时， 价格 也不断 地发生 变化。 例如 ，茶 的需要 
价 格表是 在假定 知道咖 徘的价 格下作 出的； 但如咖 啡歉收 就会提 
高茶的 价格。 对 煤气的 需要因 电灯 的改良 就容易 减少； 同样地 ，某 
一种茶 的价格 之下跌 ，就 可使它 代替一 种較劣 但較廉 的荼。 © 

① 这就 是說： 如果 一点从 办 沿着曲 綫向外 移动， 則 它将不 断地接 近伽。 所以， 
如果 引一条 直綫打 ，在尸 与曲綫 相切， 在 r 与 Ox 相交， 則角/ 是一个 鈍角 s 如有 
簡便方 法用来 表明这 个事实 将是便 利的; 我們 如說尸 r 是亭 嚶哼， 便可迖 到这个 目的。 
这样， 需求曲 綫所遵 循的一 个普遍 規律， 就是这 种曲綫 长度 都是: 亨 的。 * 

■需求 律”之 不适用 于投机 者集团 之間竞 爭时的 需要， 当 然是不 言可喻 的。 —个集 
团要 想在市 場上抛 出大量 貨物， 往往 先公开 地买进 一点。 当此 物的价 格因此 抬 髙时， 
它就 設法悄 悄地和 通过不 熟悉的 方面将 貨物大 量卖出 。参看 陶商格 敎授在 《經 济季 刊》 
(1921 年 5 月 号第 402 頁) 上的一 篇文章 。 

• 意 即自左 至右逐 漸向下 傾斜之 曲綫。 一 譯者 

CD  一切 种类的 茶在价 格上同 时按比 例的 下跌， KT 以減少 对某一 种茶 的需要 ，这 
种情况 即使不 是可发 生的’ 也 是可理 解的！ 如果茶 的价格 的大跌 造成以 上等茶 代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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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下一步 就要考 虑在某 些准备 立即消 費的重 要商品 方面， 
需要 的一般 性质。 这样， 我們 将继續 前一章 之中关 于欲望 的多样 
化和飽 和性的 硏究； 但 我們将 从頗为 不同的 观点" 一 即从 价格統 
計 的观点 —— 来硏 究这个 問題。 ® 


种茶 的人， 多 于以这 种茶代 替劣等 茶的人 ，就会 发生这 种情况 。不 同商品 之間的 分界綫 
应 在何处 划分矽 問題， 必須 以具体 研究的 便利来 解决。 为 了某些 目的， 也許最 好是把 
中国 茶和印 度茶， 甚至把 一 ■种 品质 '精 良的紅 茶和香 紅茶， 当作 不同的 商品； 毎种 商品各 
有单独 的需要 价格表 。 同时， 为 了另些 目的， 也許最 好是把 不同的 商品， 如 牛肉和 羊肉， 
甚至 如茶和 咖啡， 归入 一类， 以 一張需 求表来 代表合 在一起 的两种 商品的 需要; 但在这 
种 情兒下 ，关 于茶若 干两等 于一磅 咖啡， 当然 必須要 有規定 • 

再者 ，一 种商品 可因几 种用途 而同时 需要。 例如， 为了制 造鞋子 和行囊 ，对 于皮革 
就有 B 复合需 耍"; 幷 且对一 物的需 要也許 以另一 物的 供給为 条件， 沒 有后者 ，前 者就沒 
有多大 用处 ，如 对棉花 和紡 紗工人 的劳动 ，就有 联合需 要\ 其次， 商人 购买一 样商品 
只是为 了轉卖 出去， 他对这 样商品 的需要 ，虽 然受背 后最終 的消費 者需要 的支配 ，但这 
种 需耍也 有它自 己 的某些 恃性。 不过， 上述 各点最 好到以 后再加 硏究。 

① 当代在 經济思 想方法 上发生 了一种 很大的 变化， 是 由于以 下两个 事实: 第一， 
普遍 采用半 数学的 用語， 来表明 一方面 是一祥 商品的 小量增 ■加， 与另一 方面是 对这样 
商品 所付的 合計价 格的小 量增加 之間的 关系； 第二， 在形式 上把圻 格的 速爸小 量增加 
說成 是衡量 愉快的 相应的 小量墦 ■加。 前 一步驟 一~ ~ 也是重 要得多 的步驟  ^古尔 

諾所 栄取的 C 見古 尔諾: 《财 富理 論中数 学原理 的硏究 1838 年出 版)； 后一 步驟是 杜波 
伊 C 見他所 著的一 篇文章 《公典 工程的 效用的 衡量》 1844 年 发表) 和戈森 (見 他所著 《人 
类 交換法 則及由 此而生 的人类 行为标 准的发 展》， 1册4 年版） 所 采取的 但是’ 他們的 
工作 却被遺 忘了， 迭种 工作 的一部 分由瓦 尔拉、 杰文 斯和門 格尔在 1871 年差不 多同时 
加以 重做、 发展和 出版， 稍后 瓦尔拉 也进行 同样的 工作。 杰文斯 以他的 美妙的 暢达和 
有趣的 文体差 不多馬 上引起 公众的 注意。 他 应用最 終效早 这个新 的名称 如此地 巧妙， 
以 致使得 完全不 懂数学 的人， 对于 在因果 关系上 相变彳 咖 两样东 西的小 量增加 
之間 的一股 关系， 也 能获禺 淸楚的 槪念。 甚至他 的缺点 也帮助 了他的 成功。 因为 ，他 
确实 相信李 嘉囵及 其追随 者因不 注重欲 望飽和 律而使 得他們 关于决 定价値 的 ^因的 
說 明极端 錯誤， 他使許 多人认 为俾是 在改正 极大的 錯誤； 而其实 他只是 加上了 很重要 
的解釋 而已。 他的杰 出的工 作是在 于坚持 以下的 事实： 市場 中所需 要的一 ^的 数量之 
減少， 表明 个別消 費者在 他的欲 望达到 飽和点 之后对 于此物 的欲望 强度之 減低； 他的 
前輩 学者, 甚至是 古尔諾 ，都 以为这 个事 实非常 明白而 不必加 以淸楚 說明， 其实 它幷不 
因 此而不 重要。 但是 ，由于 杰文斯 夸大了 他喜爱 的辞句 的应用 ，不 加限 制地說 〔見 他所 
著 《政 治經济 学理論 》第 2 版 ，第 105 頁) 一物的 价袼不 但可以 衡量 此物对 个人的 最終效 
用 ，而 且可以 衡量它 对4* -个貿 县团体 ”的最 終效用 ，前者 是能做 到的， 而 后者却 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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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欲望 的彈性 

第一节 需求 彈性的 定义。 

我 們已經 知道， 关 于一个 人对一 样商品 的唯一 的普遍 規律就 
是： 如果其 他情况 不变， 这种 欲望每 随他对 这商品 的 所有量 的增加 
而 递戚。 但是 ，这 种递减 也許是 緩慢的 ，也 許是迅 速的。 如 果它是 
緩慢的 ，則他 对这商 品所出 的价格 ，就 不会因 为他对 这商品 的所有 
量的大 量增加 而下降 很大； 而 且价格 的小跌 会使他 的购买 量有較 
大 的增加 a 但是， 这种 递咸如 果是迅 速的， 价 格的小 跌使他 的购买 
量只有 很小的 增加。 在前 一种情 况下， 他願 意购买 此物的 心理在 
一个小 的引誘 的作用 下而大 大扩展 :我們 可以說 ，他 的欲望 的彈性 
大。 在后 一种情 况下， 由于价 格的下 跌所造 成的額 外引誘 ，沒 有使 
他的购 买欲望 有任何 扩大： 也就 是他的 需求彈 性小。 如果 每磅茶 
的 价格， 假定 从十六 便士跌 到十五 便士， 会大 大增加 他的购 买量， 
那末， 价格 从十五 便士漲 到十六 便士， 也会大 大咸少 他的购 买量。 
这就 是說， 当 价格下 跌时需 求是有 彈性的 ，价 格上漲 时需求 也是有 

做 到的， 因而就 使得他 的讀者 之中， 有許多 对論义 务和快 乐关系 的倫理 学的范 圍与經 
济学的 范圍弄 不淸楚 了<> 以上 各点以 后在附 录九关 于李嘉 图的价 値理論 中再加 硏究。 
应当 附带說 明一下 ，塞 利格曼 敎授曾 經指出 (見 1903 年 《經济 杂志》 第 356 及 383 頁 )， 
劳埃 德敎授 1833 年在牛 津大学 所作的 一篇久 已力人 遺忘的 演讲， 已經 預斜到 現在效 

用学 說的許 多中心 概念了 》  - 

費希 尔敎授 所作的 关于数 理經济 学 的一个 杰出的 书目， 放在古 尔諾的 《財 富理論 

中数学 理論的 硏究》 一书的 培¥的 '英 中作力 附录， 关于 較早的 数理經 济学的 著作， 
以及埃 杰沃斯 ，帕 累托， 威克斯 提德， 奧斯 皮茨， 利 本和其 他学者 的著作 的較为 詳細的 
叙述 ，讀 者可参 考那个 书目。 龐塔 勒奧尼 所著的 《純 淬經 济学》 一 节有很 多长处 ，其中 
之一就 是苢先 使得高 孙的极 其富于 創造性 的和有 力的、 而略为 抽象的 推論， 一 般地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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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性的。 

一 个人的 需要是 如此， 整个市 場的需 要也是 如此。 我們 可以一 
般 地說: 市場中 f  或乎 的大小 ，是 随着 需要量 在价格 

的一定 程度的 下^跌^}* 增 的 和 在价格 的一定 程度的 上漲时 
减少 的多寡 而定的 。① 

第二节 对富 人相对 地低的 价格， 对穷 人也許 是相对 地高。 

对 穷人是 如此相 对地高 ，以 致差不 多无力 购买的 价格， 对富人 
也許 是毫不 在乎； 例如， 穷 人从未 尝过葡 萄酒的 滋味， 但非 常富有 
的人也 許随意 纵飮， 毫不想 到它的 代价。 所以， 我們 一次考 虑社会 
上一个 阶級， 我們就 会得到 关于需 求彈性 規律的 最淸楚 的槪念 。当 
然， 即 在富人 之中， 也有許 多不同 程度的 富有， 穷人 之中也 有不同 
程度的 貧穷； 伹 目前我 們可不 問这些 細小的 区別。 

当一物 的价格 对任何 阶級的 人都是 相对地 非常高 的时候 ，他 
們 将只购 买此物 的很少 数量; 而在 某些情 况下， 即在 它的价 格大大 


① 我們可 以說， 如果 价格的 小跌会 使需要 量有相 同的按 比例的 增加， 則 需淑單 
性 是一: 或者 我們可 以槪略 地說， 如杲价 格下跌 会增 加銷售 1%， 貝 懦求彈 性是 一； 
如 果价格 下跌 1 多使需 要量分 別增加 2 方或 O •五， 則需  v 
求彈性 是二或 O  •五， 以此 类推。 谜 个 說明是 槪略的 ，因  t 
为 98 对 100 和 100 对 102 的 比例， 不是恰 好相同 的。） 借 
助于 以下的 法則， 我們 最能在 需求曲 綫上找 出需求 撣性。 

引 —直綫 与曲綫 上的任 何一点 尸相切 ，在 r 与 cm 目交 ，在 

i 与 Oy 相交， 那末， f  ? 导—宇 印哪 学葶孕 f 

比率 o 

•  •如 果尸 ^ 是丹的 两倍， 則价 格下跌 1  %， 会使 需要量 
增加 2 戈 需 求彈性 就是二 如果 打是丹 的三 分之一 ，則  图 ⑶ 

价 格下跌 1  > 会 使需要 量增加 百分之 •，需 求彈性 就是三 分之一 ; 以此 类推。 使用另 一 
方法也 司运到 菏样的 結果： 在 戶 点的 彈性 是以打 与丹的 比率来 測量， 也就 是以财 r 
与 m 的比率 来測量 c 因为 户时 与 om 是垂直 的> m^nrp^noPMmf 
的 时候， 彈性就 等于一 4 当角 T 尸 Af 比角 OP^M  ♦、李 年冬， 在柑 比 

侖 备 袅也 •是“  •参 •看 奋杂 命佘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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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 之后， 風 俗和习 慣也会 使他們 不是随 便地使 用此物 。 此物也 
許仍 然留作 少的特 殊場合 之用， 或是在 重病时 刻使用 ，等等 。但 是， 
这种 情况虽 不是罕 見的， 却 沒有成 为一般 法則； 总之， 在此 物一且 
成 为日常 用品时 ，它 的价格 的大跌 就会使 它的需 要有很 大增加 。需 
求彈性 对高价 的东西 是大的 ，而 对中等 价格的 东西也 是大的 ，至少 
是相当 大的； 但是， 需求彈 性随着 价格的 低落而 下降， 而且 如果价 
格的 下跌达 到頂点 ，需求 彈性就 逐漸消 失了。 

这个 法則对 于几乎 一切商 品与每 个阶級 的人的 需要似 乎都是 
有 效的； 只有遇 到以下 两种情 况才是 例外： 第一， 髙 价終点 和低价 
起点 的水平 对不同 阶級的 人是不 同的； 第二， 低价終 点和更 低价起 
点对 不同阶 級的人 也是不 同的。 可是， 在細节 問題上 有許多 变化， 
主要是 由于以 下这个 事实引 起的： 有 些商品 是人們 容易达 到飽和 
点的， 而有 些商品 —— 主要 是用作 炫耀的 东西^ 人們对 它們的 
欲 望是无 穷的。 对 于后者 ，不論 价格怎 样下趺 ，需求 彈性仍 是相当 
大的 ，而对 前者， 一旦 达到低 价时， 需要 几乎完 全失去 彈性了 c ① 


① 在 一个鎭 市中假 定一切 蔬菜部 在一 个市場 里进行 买卖， 让我們 以这个 鎭市的 
靑豆 (比 如說) 的需要 为例来 說明。 在季节 之初， 也許 毎天有 一百磅 靑豆运 入市場 ，毎 
磅售价 一先令 ，以后 毎夭有 五百磅 上市， 毎磅 售价六 便士， 再 卮有一 千磅， 售价四 便士， 
后 来又有 五千磅 ，售价 二便士 ，最 后达到 一万磅 ，只售 —便士 半1* 进样 ，需要 就由图 （  4  ) 
笨表示 ,  Ox 綫 上的一 吋代表 五千磅 ，㈨ 綫上 的一吋 代表十 便士。 于是， 像 上图所 表示的 
那样， 經过凡 户2 尸8 的这条 曲綫， 就是全 部需要 曲綫。 但是， 迖个全 部需要 ^由富 
人、 中等阶 級和穷 人的需 要所构 成的。 他們各 自需耍 的数量 也許可 由 下表来 表承： 


毎 磅价格 C 便: !：） 

mx 

购 买辱数 
中 等阶級 

穷乂 

总計 

12 

100 

0 

0 

10D 

6 

300 

200 

0 

500 

4 

500 

400 

100 

1,000 

2 

800 

2,500 

1,700 

5,000 

1.5 

1,000 

4,000 

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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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三节 續前。 

在 英国某 些东西 的現行 价格， 即对 較穷的 人也是 相对地 很低， 
例如， 食盐 、許多 种的香 料和廉 价的药 品就是 如此。 这些东 西的价 
格下跌 是否会 引起消 費的大 量增加 ，实是 疑問。 

以肉类 、牛奶 和牛油 、羊 毛織品 、烟草 、进 口水果 以及普 通医疗 
用 品的現 行价格 而論： 价格毎 有变动 就使得 工人阶 級和下 层中等 
阶級 对这些 商品的 消費发 生很大 变化; 但不論 它們怎 样价廉 ，富人 
却不 会大量 增加他 們自己 的个人 消費。 換旬 話說， 工人阶 級和下 
层中等 阶級对 这些商 品的直 接需要 ，是 很有彈 性的， 虽然富 人幷不 
如此。 但是 ，工人 阶級为 数如此 之多， 以致他 們对这 些商品 力所能 
及的 消費， 比富 人的消 費要大 得多； 所以， 对 于所有 这一类 东西的 


我們可 把上表 化为图 （  5 〕、 图 C6  )、 图 （  7  ) 的曲綫 ，表示 富人、 中等 阶級和 穷人的 需耍， 


与图 （  4  ) 的尺度 相同。 这样， 例如 /4开、 财:、 CL 备 代表二 便士的 价格， 长度是 0.2 
吋； 則 O//=0.16 


吋 代表八 百磅， 
0/C-0.5 吋代表 
二千五 百磅， OL 
二 0.34 吋 代表一 
千七 百膀， 同时， 
OH~^OK^OL  = 

—吋， 即 等于图 
C4 〕 中的 加4, 它 
們正应 当是这 
祥。 这可 作为以 
下 这个方 法的一 
个 例子： 依照同 
— 尺度的 儿条部 
分 的需求 曲綫能 
够 互相橫 地叠在 
—起， 以 使全部 
需 要的綫 代表部 
分 需要的 总和。 


= 少2 吋 

1，2 时 

Omz~ 

= -1 

.6 

0m3- 

= *2 

•4 

C?m4= 

=1. 

.2 

(?ms=2 - 

•15 

图 C6) 


图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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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需要是 很有彈 性的。 不 久之前 ，食糖 也屬于 这一类 商品: 但現在 
糖的 价格在 英国已 經跌得 很多， 以致对 工人阶 級也是 相对地 低了， 
因 此对糖 的需要 就沒有 彈性了 。① 

以 放在溫 室里的 水果、 上 等的魚 类以及 其他頗 为昂貴 的奢侈 
品的現 行价格 而論: 价格每 有下跌 ，就 使得中 等阶級 的人对 这些东 
西的 消費量 有很大 增加； 換句 話說， 中 等阶級 对于它 們的需 要是很 
有彈 性的： 而富人 和工人 阶級对 这些东 西的需 要都沒 有什么 彈性， 
对富人 而言， 因为 需要已 經几乎 达到鉋 和了， 而对 工人阶 級而言 * 
因为价 格仍然 太高。 

像名貴 的酒类 、过 时令 的水果 、高 度熟练 的医疗 和法律 服务等 
事物的 現行价 格是如 此之髙 ，以致 除了富 人之外 ，对 于它們 差不多 
沒 有什么 需要： 但是， 如果 有需要 的話， 这种 需要往 往具有 很大的 
彈性。 对 于較为 昂貴的 食品的 需要， 其中有 一部分 实在是 一种对 
获 得社会 声誉的 手段的 需要， 而且这 种需要 差不多 是不会 达到飽 
和的。 ® 

第四节 影 响彈性 的一般 原因。 

必需 品的情 况是例 外的。 当小麦 的价格 是很髙 或是很 低的时 


① 然而， 我 們必須 記住： 任何 商品的 需求表 的性质 在很大 程度上 要看它 的竞爭 
品的 价格是 被当作 固定的 还是随 之变动 的而定 。 我 們如把 对牛肉 的需要 和对羊 肉的需 
要 分开， 幷假定 牛肉的 价格上 漲时羊 肉的价 格是固 定的， 則牛肉 的需要 会变成 非常有 
彈性。 因为， 牛肉的 价格稍 有下跌 ，就 会使它 大大 地被用 来代替 羊肉， 从 而导致 它的消 
費量 有很大 增加: 而另一 方面， 价格即 使稍为 上漲， 也 会使許 多人差 不多 完全不 吃牛肉 
而改吃 羊肉。 但是， 以包 括一切 种类鮮 肉在內 的整个 需求表 而言， 假定它 們的价 格彼此 
总是保 持大約 相同的 关系， 而与 現在英 国一般 的价格 沒有很 大盖^ 則 这个需 求表不 
过表 示适中 的彈性 而已。 这 种解釋 同样适 用于甜 菜根和 蔗糖的 关系。 参照 本书第 U9 

頁注。 

© 参看 本篇第 2 章第 1 节。 例 如:在 18拟 年 4 月， 这个季 节中最 早上市 的六个 
千鳥蛋 在倫敦 毎个售 价是十 先令六 便士。 第二天 ，蛋 的供 应多了 ，售价 跌到五 先令； 再 
过 一天跌 到每个 三先令 s  — 星期后 跌到四 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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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需 要差不 多沒有 彈性： 至少如 果我們 假定： 即 在缺少 的时候 ，小 
麦也是 人的最 廉价的 食物; 即在最 丰富的 时候， 小麦 也不会 用于其 
他 的消費 ，就会 是这样 情况。 我們 知道， 四磅 重的面 包的价 格从六 
便士 跌到四 便士， 对 于增加 面包的 消費沒 有什么 影响。 至 于相反 
的情况 ，就 較难断 定了， 因 为自从 谷物条 例廢止 以来， 英国 的小麦 
从 未发生 不足。 但是 ，按 照較不 繁荣时 代的經 驗来看 ，我們 可以假 
定， 供姶缺 少十分 之一， 会使 价格上 漲十分 之三， 供 給缺少 十分之 
二 、三、 四或五 ，会使 价格上 漲十分 之八、 十六、 二 十八或 四十五 。① 
的确， 比这个 大得多 的价格 变化， 也 不是罕 見的。 如 1335 年倫敦 
的小 麦每蒲 式耳售 十先令 ，而 在下一 年就跌 到十便 士。® 

如果 不是必 需品， 而是易 腐坏的 和对它 的需要 是沒有 彈性的 
东西， 則它 的价格 的变动 甚至会 比上述 的更为 剧烈: 如魚的 价格在 
某 一天也 許很貴 ，而两 三天后 就会当 肥料出 售了。 

还 有少数 东西， 我們能 在各种 价格上 观察其 消費- 一" 从最髙 
的 价格到 完全沒 有代价 ，水便 是其中 之一。 在 适中的 价格上 ，对水 
的 需要是 很有彈 性的。 但是， 水的各 种用途 是能够 得到完 全滿足 

①  这 个佶計 通常认 为是格 雷戈里 * 金所 作的。 

关于 它和需 求律的 关罘， 罗德戴 尔勛爵 所作的 硏究是 
令人 欽佩的 C 見 他所著 《公 共財 富的性 质及其 增加的 
方法 和原因 之硏究 》第 51— 53 頁) •图 C  8  ) 中 这条 
曲綫 是代表 它的， Z 点相当 于普通 的价格 。我們 如果考 
處 以下的 事实： 在小 麦价格 很低的 地方， 例如 1834 年 
的情况 那样， 小麦 也許用 作牛羊 和猪的 飼料， 和作为 
酿酒 之用， 則这曲 綫的下 段会成 为图中 虛綫的 下段那 
样 形状。 如 累我們 假定： 当小 麦的价 格很高 时 ，而能 
有較 为廉价 的代用 品， 則这 曲綫的 上段会 与图中 上段0  6 

虛 綫那样 的形伏 相同。  图 (8) 

②  据白萊 西奧圣 (1745) 說： 1336 年 倫敦的 小麦价 格低到 毎夸特 (等 于一 吨的四 

分之 - 譯者 ：) 二 先令: 而 在萊司 脫某一 个垦期 六的小 麦售价 是四十 先令， 下 —个星 

期五只 售十四 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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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因为水 的价格 降到近 于零， 对水的 需要就 失去彈 性了。 食盐差 
不 多也是 同样的 情况。 英 国食盐 的价格 是如此 之低， 以致 作为一 
种食 物对它 的需要 是非常 沒有彈 性的: 但在印 度食盐 价格比 較高， 
需要 也是比 較有彈 性的。 

另一 方面， 住屋的 价格， 除了 在居民 自己放 棄的地 方之外 ，从 
来沒有 跌得很 低的。 在社 会情况 良好、 对于 一般繁 荣沒有 阻碍的 
地方 ，住屋 的需要 似乎总 是有彈 性的， 因为住 屋对人 們提供 了眞正 
便利 和社会 地位。 对于不 是用于 炫耀目 的的那 种衣服 的欲望 ，是 
能 达到飽 和的： 当 这种衣 服的价 格低廉 的时候 ，对它 的需要 是沒有 
什么彈 性的。 

对 于髙等 品质的 东西的 需要大 部分要 看感觉 而定： 有 些人如 
能 得到大 量的酒 ，就不 管它的 香味如 何了； 有 些人渴 望得到 高等品 
质 的东西 ，但容 易达到 飽和。 在普 通工人 阶級的 区域里 ，次 等的和 
上等的 肉片的 售价几 乎是相 同的： 但 是英国 北部的 一些髙 工資的 
技术工 人巳經 养成要 吃最好 的肉的 嗜好， 而 且会以 与倫敦 西端几 
乎 同样高 的价格 购买最 好的肉 ，在 倫敦的 西端， 由于 次等的 肉片必 
須运 往他处 出售， 价 格人为 地抬得 很髙。 习 慣也引 起了后 天养成 
的 厌恶和 爱好。 一本书 上的插 图使許 多讀者 觉得这 本书是 有引吸 
力的， 伹 会使那 些看慣 較好的 作品而 不喜欢 插图的 人感到 厌恶。 
一 个具有 高度音 乐欣賞 力的人 在大城 市中不 会去听 不好的 音乐演 
奏， 他如住 在一个 小城市 中也許 高兴地 去听了 ，在小 城市里 不会听 
到好 的音乐 演奏， 因为 願意付 出高价 作为音 乐演奏 所需的 費用的 
人是 不多的 。对第 一流音 乐的有 效需求 只有在 大城市 里才有 彈性, 
而对 第二流 音乐的 有效需 求則在 大小域 市里都 是有彈 性的。 

一般 地說来 ，那些 能用于 許多不 同用途 的东西 的需要 ，是 最有 
彈 性的。 例如 ，水 首先是 作为飮 料而为 人所需 要的， 其次在 烹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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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 要的， 又在各 神冼滌 上是需 要的， 等等。 在沒有 特別的 千旱， 
而水 是一桶 一桶地 出售的 时候， 价格 也許低 到使較 穷的人 也能尽 
量多喝 ，而在 烹註上 他們有 时一桶 水要分 两次用 ，在 洗滌上 他們用 
得 很少。 中 等阶級 的人在 烹飪上 也許不 会一桶 水分两 次用； 但他 
們将 一桶水 用于洗 滁比他 們如能 无限制 地用水 要省得 多了。 当水 
是 以水管 供給幷 照水表 以很低 的比率 收費的 时候， 許多人 即在冼 
滌时 也会任 意尽量 使用； 当水 不是照 水表計 算收費 而每年 的水費 
是固定 的时候 ，幷 且在需 要的地 方都装 了水管 ，則为 一切用 途的水 
的使用 ，就达 到完全 飽和的 限度了 。① 

另一 方面， 一般地 說来， 第一， 对 于絕对 必需品 （与 常規 必需品 
和維 持效率 的必需 品是不 同的） 的 需要， 第二， 对于 富人所 用的奢 
侈品 中有些 花費他 們收入 不多的 东西的 需要， 都是 非常沒 有彈性 
的。 

笫五节 与 时間因 素有关 的种种 困难。 

直到 这里为 止我們 还未考 虑作出 精确的 需要价 格表和 正确地 
解 釋这些 价格表 的种种 困难。 我們必 須考虑 的第一 个困难 是由于 
时閭 因素而 引起的 ，时間 因素是 經济学 上許多 最大的 困难的 根源。 

•  •  一 个需求 价格表 —— 假定 其他情 况不变 一一就 是代表 一样商 

•  ••♦#•#  睢 


① 这样， 任 何一个 人对于 像水这 样东 西的总 需要， 是他对 水毎一 用途的 需要的 
总和 C 或 等今， 参看第 5 篇第 6 鞏第 3 节\ 正像有 不同等 級的財 富的一 群人对 只胃_ 
于一 种用各 商品的 需要， 是这一 群人之 中毎个 人的需 要的恩 和—样 •再 者， 正 像富人 
对 豌豆的 需要， 即在 价格很 高时也 是相当 大的， 但 到了价 格对于 穷人的 消費仍 然相对 
地 高时， 就 完全失 去彈性 那样； 个人对 于作为 飲料用 的水的 需要， 即在价 格很高 时也是 
相当 大的， 但到了 价格对 他打扫 房屋用 水的需 要仍然 相对地 高时， 就^全 失去彈 性了。 
正傺不 同阶級 的人对 于豌豆 的許多 需要的 总和， 在較大 的价格 变动幅 度内， 比 ^ 何个 
人 的需要 都能保 持彈性 那样， 个 人对水 的許多 用途的 需要， 在較大 的价格 变动幅 度內， 
比他对 水的任 何一种 用途的 需要都 能保特 彈性。 参照克 拉克在 《哈佛 經济学 杂志》 第 8 
卷 上所著 的一篇 論文: 《經 济变化 的普遍 規律》 6 


第三篇 第四章 欲望 的彈性 


129 


品 能被出 售的价 格上的 变化， 而这种 变化是 因为該 商品被 提供出 
售 的数量 上的变 化而引 起的； 但 事实上 ，經过 足以收 集完全 和可靠 
的統計 的很长 时閭， 其他情 况不会 沒有变 化的。 妨 碍的原 因常常 
发生 ，这些 原因的 結果， 与我們 所要分 开的那 个特殊 原因的 結果， 
混 合在一 起而不 易区分 出来。 这种困 难由于 以下的 事实而 加大： 
在經济 学上， 一 * 个原因 的全部 結果很 少立即 发生， 而 往往在 这个原 
因 已經消 灭之后 才表現 出来。 

首先 ，貨 币购买 力是不 断地起 着变化 ，我 們从貨 币保持 一律的 
价 値这个 假定中 所得到 的結果 ，就有 改正的 必要。 然而 ，我 們旣能 
相当正 确地知 道貨币 购买力 的較为 广泛的 变化， 我 們就能 相当妥 
善地克 服这种 困难。 

其 次就是 一般繁 荣和整 个社会 所支配 的全部 购买力 的 变化。 
这些 变化的 影响是 重要的 ，但 沒有一 般想像 的那样 重要。 因为 ，当 
繁 荣的波 浪下落 的时候 ，价 格下跌 ，这 样就增 加了那 些有固 定收入 
的人 的資財 ，而以 那些依 靠营业 利潤作 为收入 的人为 牺牲。 繁荣的 
向下的 波动， 一 般地差 不多完 全是以 后一种 人所遭 受的显 著損失 
来衡 量的； 但是， 像茶、 食糖、 牛油、 毛 織品这 些商品 的全部 消費量 
的 統計， 证明人 們的全 部购买 力幷不 是同时 很快地 下降。 下降仍 
然是 有的， 但我們 必須比 較尽可 能多的 东西的 价格和 消費量 ，才能 
确 知这种 下降的 程度。 

再次 就是由 于人口 和財富 的逐步 增长所 引起的 变化。 对于这 
些 变化， 如果知 道事实 的話， 我們 就能很 容易作 出数字 的改正 。① 

① 当一 張統計 表表明 一祥商 品的消 費量在 多年中 逐漸增 长时， 我 們就可 以比較 
它 历年增 长的百 分比。 只耍 稍加练 习我們 就能容 县地作 出这种 比較。 但是， 当 数字是 
以 統計图 的澎式 表明的 时候， 如杲 不将这 种图重 新写成 数字， 就 不能容 县地作 出这种 
比較 这 就是許 多統計 学家不 贊成图 解方法 的—个 原因。 但是， 如 果知道 —个簡 单的法 
則， 阄 解方法 —— 以这一 点而論 ■ — ~ 就 能变为 有利 了。 这 个法則 如下： 假定所 消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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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風尙的 变化。 

其次， 我們必 須考虑 風尙、 爱好 和习慣 上的变 化①， 而 对一样 
商品的 新用途 的产生 ，以及 能代替 它的其 他东西 的发現 、改 进或跌 
价都 要加以 考虑。 在这 一切情 况上， 对經济 原因与 其結果 之間所 
經过 的时間 的考虑 ，具有 很大的 困难。 因为， 一样商 品的价 格上漲 
要能 对消費 发揮告 的全部 影响， 是 需要时 間的。 消 費者对 于能够 
代用 的代替 品感到 习慣, 是需要 时間的 ，而生 产者养 成生产 大量代 
替品 的习慣 ，恐 怕也是 需要时 間的。 熟悉 新商品 的习慣 的成长 ，和 
节省使 用这些 新商品 的方法 的发現 ，也 都是 霉要时 間的。 

例如， 当木材 和炭的 价格在 英国变 为昂貴 的时候 ，用煤 作为燃 
料的习 慣就慢 谩地成 长了， 而火炉 之适应 煤的使 用却是 锾慢的 ，即 
在水 运便利 的地方 ，煤 的有組 織的貿 易也沒 有迅速 地发生 •• 工 业上 
用 媒作为 炭的代 替品的 方法的 发明甚 至更为 緩慢， 的确到 現在还 
沒有 完成。 其次， 近 年中当 煤的价 格变得 很貴的 时候， 节省 用煤的 
发明得 到很大 的刺激 ，在 铁和 蒸汽的 生产方 面尤其 如此; 但一 直到 
煤的 高价已 成过去 之后， 这些 发明之 中有些 才获得 很大的 实际效 
果。 又如， 当新 的电車 路或郊 区铁路 开办的 时候， 即 使住在 靠近这 


P 

f 

商品 (或所 进行的 貿县， 或 所征收 的賦稅 等等) 的 数量， 是以图 C  9  )  y 
中与 Ox 平行的 橫綫来 測量， 而相 应的年 数則照 平常一 样以办 綫上 
依次向 下的相 同距离 来表示 。为 了 測量尸 的任何 一点的 增长率 ， ^ 

用尺画 一条綫 在尸点 与曲綫 柑交。 这条 餞在* 与㈨ 相交， 而况是 N 
Oy 綫上的 一点， 其垂 直的高 度与尸 相同: 那末， 在 处 綫上 由价的 
鉅离 所表明 的年数 ，就 是毎年 消費墦 加的 分数的 反量。 这就 是說’ （ 

如果泊 是二 十年， 則消 費額是 以二十 分之一 的比率 —— 就是咳 
的比率 —— 墦长 的〗 如果汾 是二十 五年， 則 增长率 是毎年 二十五 
分之一 ，或 以此 类推。 参看 作者在 1885 年 6 月 《倫敦 統計学 会杂志 》 紀念 号所发 

表 的一篇 論文; 以及 数学附 录中的 往四。 

① 关于 風尙的 影响的 例证， 参 看福萊 女士在 《經济 杂志》 第 3 卷上 的文鞏 ，和毕 
克 女士在 《第 十九脚 第 23 卷上 的文章 • [ 


X 


图 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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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路綫 的人也 不会馬 上养成 尽量利 用它的 习慣， 而 在工作 場所靠 
近这条 路綫的 一端的 那些人 之中， 有 許多人 为了要 住在靠 近这条 
路綫的 另一端 而搬家 ，更要 經过长 的多的 时間。 再如 ，当火 油最初 
供应 很多的 时候， 願意随 便使用 它的人 很少； 漸漸地 社会上 一切阶 
級的 人对火 油与火 油灯都 觉得习 慣了： 所以， 如果把 消費的 增加全 
归 功于那 时以来 所发生 的价格 下跌， 那就过 于着重 价格下 跌的影 
响了。 

还有 屬于同 一种类 的另一 困难是 由于以 下事实 所造成 的：有 
許 多要购 买的东 西能够 容易地 短时間 延緩， 但却不 能长时 期延緩 
下去。 关于衣 服及其 他逐漸 損坏、 而 在高价 的压力 下能設 法比平 
常用 得长久 一点的 东西， 往往 是这样 情况。 例如 ，在 棉荒开 始的时 
候， 英国 棉花的 有記录 的消費 量是很 小的。 这是部 分地因 为零售 
商 减少了 他們的 存貨， 但 主要地 是因为 人們一 般地者 P 設法 尽可能 
长 久維持 而不买 新的棉 制品。 然 而到了  1祕4 年 ，許 多人觉 得不能 
再等下 去了； 虽然那 时的价 格比以 前任何 一年都 高的多 ，那 一年国 
內消 費的棉 花增加 很多。 以这 类商品 而論， 突然的 缺少不 会写上 
使价 格上漲 完全达 到相当 于供給 咸少的 水平。 同样地 美国 1灯3 
年商 业大蕭 条之后 ，我們 看到制 靴业比 一般服 装业先 恢复； 因为在 
衣服 和帽子 方面， 在繁 荣时間 被当作 損坏而 f 在一 旁的还 有許多 
留着， 但在靴 子方面 ，却 沒有保 留得这 样多。 

■第 七节 在获 得必要 的統計 方面的 困难。 

以 上的困 难是基 本的： 但还有 其他种 种困难 ，这些 困难与 我們/ 

的統 計表上 多少是 不能避 免的缺 点同样 明显。 

如果可 能的話 ，我 們希 望得到 一系列 的价格 ，而 在这一 系列的 
价 格上一 样商品 的不同 数量， 在一个 市場的 一定时 間內能 够找到 
买主。 一 个完全 的市場 就是一 个大的 或小的 区域， 在这区 域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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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 买者和 卖者都 是如此 密切注 意和如 此熟悉 彼此的 情况, 以致 
一 样商品 的价格 在整个 区域中 实际上 总是相 同的。 但是， 那些为 
自己 的消費 而不是 以貿易 为目的 而购买 的人， 常常 不留心 市場中 
的每一 变化， 我們 姑且不 管这个 事实， 但也沒 有方法 正确地 知道在 
許多交 易中付 給什么 价格。 而且 ，一个 市場的 地理上 的界限 ，除了 
以 海洋或 以海关 边界划 分的場 合外， 不 是很淸 楚地划 分的； 沒有一 
个国家 对于本 国生产 供本国 消費的 商品， 具有 正确的 統計。 

其次， 即在 現有的 統計中 通常也 有模糊 之处。 一当貨 物入于 
商人 之手， 这些統 計就把 貨物記 入消費 額內； 因此 商人存 貨的增 
加， 与消 費的增 加就不 能容易 地区別 开来。 但是， 这 两种增 加是受 
不同 原因支 配的。 价格的 上漲勢 将遏制 消費； 但这 种上漲 如杲可 
望继績 的話， 則如前 所述， 它大 槪会使 商人增 加存貨 ^ ① 

再次 ，保 证所說 到的商 品总是 具有相 同的品 质也是 困难的 。經 
过一 个干燥 的夏季 之后， 小麦 依然是 小麦， 但 品质却 特別优 良； 下 
一 收获年 度的小 麦价格 就似乎 比应有 的价格 髙了。 对这一 点加以 
考 虑是可 能的， 特別是 因为現 在干燥 的加里 福尼亚 的小麦 已經成 
为标准 的小麦 但是， 对許多 种类的 工业品 的品质 的变化 加以适 
当的 考虑， 差不多 是不可 能的。 即对像 茶这类 东西， 也发生 这种困 
难: 近年中 較濃的 印度茶 代替了 較淡的 中国茶 ，已經 使得消 費量的 
实际增 加大于 統計所 表示的 增_ 加了。 

笫八节 消費 統計的 說明。 商人的 幔册。 消費 者的預 算表。 

W  -  - 

① 在 檢査課 税的結 果时， 慣常是 比較剛 在增税 前后列 入消費 的数額 。 但 这是不 
可 靠的。 因力， 商人預 料税将 增加， 恰在增 税之前 购进大 量存貨 ，而 且在 以后的 一些时 
間內 不必再 购进什 么了。 幷且 当减税 的时候 ，正是 相反的 情况。 其次 ，重 税导致 不可靠 
的 报吿， 例如， 1776 年罗金 汉內閣 将糖汁 的税从 毎加命 六便士 减到一 ^士， 結 累波斯 
頓 的糖汁 进口額 名乂上 增加了 五十倍 * 但是， 这主 要是因 为在减 悅之后 付—便 士的关 
獄走私 的猱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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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国 家的政 府发表 关于某 些种类 商品的 一般消 費統計 。但 
是 ，一 部分因 为上述 的理由 ，这 些統計 _ 差不多 不能帮 助我們 探求价 
格变化 与人們 将购买 的数量 的变化 之_間 的因果 关系， 或者 与社会 
不同阶 級中各 种消費 的分配 上的变 化之間 的因果 关系。 

关于 这两个 目的中 的第一 个目的 —— 就 是价格 的变化 所引起 
的 消費的 变化的 規律之 发現， 我們如 果明了 杰文斯 （見 他所著 《政 
治經济 理論》 第 11、 12 頁） 提出 的关于 店主的 帳册的 暗示， 似乎会 
有很 大益处 。在一 个工业 城市中 的工人 区域里 ，一个 店主或 合作商 
店的 經理， 常有办 法相当 正确地 知道他 的大多 数顾客 的經济 情况。 
他 能知道 有多少 工厂在 开工， 一 周中工 作多少 小时， 而且 他能詳 
細 打听到 工資率 的重要 变化： 事实上 他以打 听这种 事情当 作他的 
业 务了。 他的顾 客照例 是很快 地知道 他們日 常使用 的东西 的价格 
上的 变化。 所以， 他往往 会知道 ，一样 商品的 消費之 增加是 因为它 
的价格 下跌所 造成的 ，这 个原因 迅速发 生作用 ，而且 单独发 生作用 
幷无 其他妨 碍的原 因合在 一起。 即在妨 碍的原 因存在 的場合 ，他 
也往往 能够考 虑这些 原因的 影响。 例如 ，他会 知道： 当冬季 到来的 
时候, 牛油 和蔬菜 的价格 上漲; 但寒冷 的天气 使人們 比以前 要有較 
多的 牛油和 較少的 蔬菜; 所以， 在冬季 蔬菜与 牛油的 价格都 上漲的 
时候， 他 会料到 蔬菜消 費的咸 少将大 于仅仅 由于价 格上酿 所造成 
的减少 ，但 牛油 消費的 减少則 不会这 样大。 然而 ，在 接連两 年的冬 
天里， 如果 他的顾 客的人 数大約 相同， 而且他 們的工 資收入 也大約 
相同； 如果一 个冬天 的牛油 价格比 另一个 冬天高 得很多 ，則 对两个 
冬天中 他的帳 册加以 比較， 就 可得到 价格变 化对消 費的影 响之很 
正确的 說明。 供 应社会 其他阶 級的人 的店主 有时必 定也能 提供关 

于他們 的顾客 的消費 之相同 事实。 

我們 如能获 得足够 多的社 会各个 部分的 人的需 要表， 这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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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可提供 間接衡 量价格 有极大 变化时 所引起 的全部 需要变 化的方 
法， 从而达 到其他 方法所 不_ 达到的 目的。 因为 ，一 样商品 的价格 
通常只 是在狹 小的限 度內变 *动; 所以， 如果它 的价格 是它原 来价格 
的五倍 或五分 之一， 統 計就不 能給予 我們推 測它的 消費会 变成怎 
样 的直接 方法。 但是， 我們 知道： 如 果它的 价格非 常高， 則 它的消 
費差 不多完 全限于 富人， 如果它 的价格 很低， 則就 大多数 情况而 
論， 它的 消費大 部分在 于工人 阶級。 因此， 如 果現在 的价格 对于中 
等 阶級或 工人阶 級都是 相对地 很高， 我們就 能从現 在价格 上他們 
的需 求律来 推測： 如果 价格上 漲到即 使对富 人而言 也是相 对地很 
髙时， 富人的 需要会 是怎样 。 另 一方面 ，如果 現在的 价格对 富人而 
言 是相对 地适中 ，我們 就能从 富人的 需要来 推測： 如 果价格 下跌到 
对工人 阶級而 言也是 相对地 适中的 水平， 工 人阶級 的需要 会是怎 
样。 只有这 样将不 完全的 需求律 結合在 一起， 我們 才能有 希望得 
到 关于差 別很大 的价格 的接近 正确的 規律。 （这 就是說 ，直 到我們 
能 将社会 上各种 阶級的 人之片 断的需 求曲綫 結合成 为总的 需求曲 
綫， 我們才 能根据 接近現 行价格 的价格 ，可靠 地划出 一样商 品的总 
需求 曲綫。 参看 本章第 2 节。） 

在对 于用作 直接消 費的商 品的需 要之化 为明 确規律 的工作 

上， 如已获 得某些 进步， 則这时 * 而且 非到这 时不行 - 对于那 

些 依賴这 种商品 的那些 次要的 需要， 进行 同样的 工作， 会 有用处 
的 —— 次要 的需要 就是： 对参 加为銷 售用的 东西的 生产之 技术工 
人 和其他 工人的 劳动的 需要； 以及 对机器 、工厂 、铁 道材料 和其他 
生产 工具的 需要。 对医务 人員、 家庭 僕人以 及直接 对消費 者服务 
的一切 人的工 作的需 3?， 在性 质上是 与对直 接消費 的商品 的需要 
相同的 ，这 种需要 的規律 也可用 同样的 方法来 硏究。 

要 确知社 会上各 种阶級 的人在 必需品 、舒 适品和 奢侈品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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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光是提 供目前 偸快的 东西与 增进身 体的和 道德的 力量的 东西之 
間， 以及 最后在 滿足低 級欲望 的东西 与鼓励 和培养 高級欲 望的东 
西之間 接照什 么比例 分配的 支出， 是 一項很 重要而 又很困 难的工 
作。 过去 五十年 之中， 在欧洲 大陆对 于这方 面的硏 究曾作 了种种 
努力； 近 来不但 在欧洲 大陆， 而且 在英美 两国， 已經 以日見 增长的 
努 力来硏 究这个 問題了 。① 


① 这 里我們 可以弓 I 用障大 的統計 学家安 格尔在 1857 年对 薩克森 地方的 下层阶 
級 、中 等阶級 和工人 阶級的 消費所 作的一 張表； 因为逸 1S 表已經 成为以 后这方 面硏究 
的指 南和对 比的标 准了。 这表 如下：  ， 


支 出項目 

三类 家庭支 ffi 的比列 

1 

毎年有 45  —60 鎊 
收入 的工人 

2 

毎年有 90— 120 鎊 
收人 的工人 

3 

每年有 150— 200 鎊收 
入的 中等阶 級的人 

1. 食物一 ^ 

62.0% 

55.0 为 

50-0 涔 

2 .衣着 

16.0% 

18.0% 

18.0 涔 

3 .居住 

12.0 方 

12.0^ 

12.0 分 

4. 灯火 与燃料 

5.0^ 

5.0% 

5.0% 

5 •敎育 

2.0% 

3.5% 

5.5 涔 

6. 法 律保护 

1.0^ 

2.0 匁 

3.0^ 

7, 保健 

1.0% 

2.0% 

3.0% 

8. 舒适 与娛乐 

1.0% 

2.5 方 

3.5 涔 

合  計 

100% 

100 爽 

100^ 

工人 的預算 表屡經 收集和 比較。 但是 ，这种 預算表 ，与同 类的其 他敢字 一样， 因以 
下的事 实而受 到影响 ： 那些不 怕麻煩 而自願 作这种 报吿的 人不盖 普通 的人， 那 呰記有 
詳細 帳目的 人也不 是普通 的人； 而且当 帳目必 須靠回 彳乙来 补充的 时候’ 这种回 t 乙容县 
偏 于金錢 应当怎 样花費 的想法 —— 尤 其当这 些帳目 記在一 起是专 門給別 人看的 时候。 
介于 家庭經 济范圍 与公共 經济范 圍两可 之間的 境地， 就是 許多不 顧从事 較为一 般和抽 
象的思 考的人 可做杰 出工作 的境地 。 

关 于这个 問題的 資料， 很 久之前 已由哈 里逊、 配第、 坎悌恩 （在 他的巳 散失的 《补 
遺》 中似 已包括 一捏工 人的預 算表） 、楊格 、馬 尔薩 斯和其 他作家 加以收 集了" 在 十八世 
紀之末 ，工 人的預 算表已 由伊登 收集； 而在 其后关 于救貧 、工 厂等委 員会的 拫吿中 ，有 
极多 关于工 人阶級 的支出 的各种 費料。 的确， 我們 从公共 或私人 方面得 到的关 于这捏 
問題的 重要貴 料盖不 多每 年都有 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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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物不 同用途 的选擇 。立即 

使 用与延 緩使用 

第一节 一个 人的財 产分配 于不同 欲望的 滿足， 因此 同一价 
掊在 各神购 买量的 边际上 就測量 ili 相等的 效用。 

原始 时代的 家庭主 妇知道 当年的 羊毛收 获只够 打很少 几卷毛 
綫 之后， 就考虑 全家对 于衣着 的一切 欲望， 幷設法 将这一 点毛綫 
分 配于这 些不同 的欲望 ，以求 尽量有 助于家 庭福利 ，如 果在 分配之 
后 ，她 有理由 懊悔她 沒有多 用一点 毛綫做 （比 如說） 袜子 ，而 少用一 
点 做背心 ，她 会认为 她是失 敗了。 这个意 思是說 ，她 算錯了 袜子和 
背心的 制造各 应停止 之处; 她在 背心的 制造上 用得太 多了， 而在袜 
子 的制造 上用得 不够; 所 以在她 实际停 止之处 ，制成 袜子的 毛綫的 
效用， 是大 于制成 背心的 毛綫的 效用。 但是， 另一 方面， 如 果她剛 
好停止 在适当 之处， 那末， 她就 剛好制 成了这 末多的 袜子和 背心， 
以 致她用 于袜子 的最后 一卷毛 綫和用 于背心 的最后 一卷毛 綫得到 
了 同額的 利益。 这說 明了一 个一般 的原理 ，这 个原理 可表明 如下: 

如 果一个 人有一 样东西 而能充 作几种 用途， 他 会把它 如此地 
分配 于这些 用途， 以使它 在一切 用途上 具有相 同的边 际效用 。因 


我 們可注 意的是 :娄帕 雷的偉 大作品 《欧 洲劳 动者》 所用的 方法， 是 对經过 仔細选 
擇的 儿个家 庭的家 庭生活 的一切 細节問 題加以 琴不巧 研究。 这个 方法要 用得好 ，需要 
兼有 选擇事 例的判 断力和 解釋这 些事例 的見識 心的 非凡的 才能。 如果用 得好的 
話 ，它是 最好的 方法： 但 是在乎 常人的 手中， 这个 方法 所提示 的—般 結論， 可能 比采用 
广博的 方法所 得到的 一般結 論較不 可靠， 广博 的方法 就是較 快地收 集很多 的 观察資 
尽’ 可能将 这些从 观察中 得来的 資料化 为統計 形式， 丼 装得广 泛的平 均数， 在 这些平 
均数 之中, 我 們深信 ，不正 确和个 人特性 在某种 程¥ 上可 以瓦相 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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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如果这 样东西 在一种 用途上 比別种 用途具 有較大 的边际 效用， 
他会从 前一种 用途上 取出此 物的一 部分用 于后一 用途， 因 而获得 
利益 ©。 

差不 多沒有 自由交 換的原 始經济 之一大 缺点， 就是一 个人所 
有的 某一样 东西， 比如說 羊毛， 也 許很容 易如此 之多， 以致 当他将 
它用 于每一 可能的 用途时 ，在每 种用途 上它的 边际效 用是低 的：同 
时， 他所有 的另一 样东西 ，比如 說木材 ，也 許如 此之少 ，以致 它的边 
际 效用对 他是很 高的。 同时 ，他 的邻人 中有些 也許非 常需要 羊毛， 
而 他們所 有的木 材則比 他們能 充分利 用的还 要多。 如果各 人放棄 
对 他是效 用較低 的东西 ，而 接受效 用較髙 的东西 ，則 毎人都 将因交 
換 而得到 利益。 但是， 以物 物交換 的办法 来进行 这样的 調节， 不免 
麻煩和 困难。 

在 只有儿 样簡单 商品， 而 每样商 品能以 家庭作 业来适 应几种 
用途的 地方， 物物交 換的困 难誠然 是不很 大的； 会織 布的妻 子和会 
紡紗的 女儿适 当地調 整羊毛 各种用 途的边 际效用 ，同时 ，丈 夫和儿 
子 对木材 的各种 用途也 可同样 調整。 

第二节 績前。 

但是， 当 商品变 为非常 多而且 高度专 門化的 时候， 对貨 币或一 
般购买 力的自 由使用 就有迫 切的需 要了； 因 为只有 貨币才 便于在 
无限多 种多样 的购买 行为上 使用。 存 貨币經 济中， 良好的 支配表 
現于 如此調 整每种 支出上 的停止 边陈， 以致 在每种 支出上 値一先 
令的貨 物的边 际效用 都是相 同的。 每个 人都可 获得这 种結果 ，只 
要經 常注意 他是否 花于某 一样东 西的費 用是如 此之多 ，以 致从二 

① 我們 的例证 誠然是 g 于家庭 生产， 而 不是屬 于家庭 消愛。 但达是 差不多 不可 
避 免的， 因为可 充許多 不同用 途的直 接消費 的东西 是很少 的《> 財 产分配 于不同 用途的 
学說 之应用 ，在 需求的 硏究上 沒有像 在供給 的研究 上那样 重要和 有趣。 参看， 例如 ，第 
5 篇第 3 章第 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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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支出中 取出一 点用于 別种支 出他就 会得到 好处。 

例如 ，职 員对坐 車进城 ，还 是步行 而午飯 稍为丰 富一点 犹豫不 
决， 这就是 他正在 权衡商 种不同 花錢方 法相互 之間的 （边 际) 效用。 
又如， 当 一个有 經驗的 主妇对 一对年 靑夫妇 力說仔 細記帳 的重要 
性时 ，这个 劝吿的 一个主 要动机 ，在 于使 他們可 以避兔 不加 思索地 
把 許多錢 花于购 买家具 和其他 东西； 因为， 虽 然这些 东西的 一定数 
量实 在是必 需的， 但 如买得 太多， 則这 些东西 就不能 按照购 买它們 
的費 用的比 例产生 很高的 (边 际) 效用。 这对 年靑夫 妇年終 时看一 
下他們 一年的 預算表 ，也 許发現 在某些 地方必 須节省 他們的 支出， 
他 們会比 較各項 支出的 （边 际） 效用， 对从这 里节省 一镑支 出所造 
成 效用的 損失， 与从那 里节省 一鎊支 出所造 成效用 的損失 权衡輕 
重： 他 們努力 調整他 們的减 少額， 以 使总的 效用損 失可达 最低限 
度， 而他 們所保 留的效 用总体 可达最 高限度 。① 

笫三节 現在 的需要 与未来 的需要 之間的 分配。 未来 的利益 

是 要打折 扣的。 

一 种商品 被分配 于各种 不同的 用途， 而 这些用 途不一 定完全 
是 現在的 用途; 有些 也許是 現在的 ，而 有些也 許是将 来的。 一个謹 

愼的人 会努力 把他的 財产分 配于一 切不同 的用途 - 現在 的和将 

来的 ，以 使他的 財产在 毎一用 途上都 有相同 的边际 效用。 但是 ，在 
估 計愉快 的遙远 源泉之 現在的 边际效 用方面 ，必須 要有双 重考虑 1 

① 第 4 章第 8 节中 所說的 工人阶 級的預 算表， 在帮 助明智 地分觊 他們的 財产于 
不 同用途 方面最 为有用 ，从 而使得 芳毎一 目的之 边际效 用都可 相同* 但是 ，家庭 經济的 
重要問 題与明 智的厅 动有关 正与它 同明智 的花費 有关一 样^ 英美 的家庭 主妇在 使用很 
少的 財产来 滿足欲 望方面 赶不上 法国的 主妇， 这幷 不是因 为她們 不知道 怎样购 买’而 
是因为 她們不 能像法 国主妇 那样以 廉价的 肉片、 蔬 菜等原 料做出 优美的 成品。 家庭經 
济往往 掖說成 是屬于 消費的 硏究： 但这样 說只有 一半是 对的。 家庭 經济的 最大缺 
点 —— ■至少 在英国 工人阶 級中飲 酒有节 制的人 是这样 一 与 其說是 消費上 的缺点 ，还 

不如說 是生产 上的缺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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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考虑 它的不 确定性 (: 这是 一切有 見識的 人都会 同样估 計的一 
种 f 特 性)； 第二， 考虑遙 远的愉 快如与 現在的 愉快比 較在价 
値 們 的差別 （这 是不同 的人会 依照他 們不同 的个性 和他們 
当时的 环境以 不同的 方法来 估計的 一种宇 特 性)。 

如 果人們 认为未 来的利 益与現 在类似 益同样 需要， 他們 
大槪会 在他們 一生中 平均地 分配他 們的愉 快和其 他滿足 ^ 所以， 
如果他 們能有 把握得 到未来 同样的 愉快， 他 們通常 会为了 这种愉 
快而願 意放棄 現在的 偸快。 但 事实上 ，人 类本性 是如此 构成的 ，以 
致 大多数 人在估 計一种 未来的 利益之 “現 在价値 ”上， 通常 是以我 
們 可称为 “ 折扣” 的 形式从 它的未 来价値 中再加 减少， 利益 延緩的 
时期 越长， 这种 折扣就 越大。 一个人 会把一 种遙远 的利益 当作与 
現 在的利 益一样 对他差 不多有 相同的 价値； 而另一 个人由 于想像 
未来 的能力 較低， 耐心和 自制力 也較小 ，对于 不是眼 前的利 益就比 
較不很 关心。 即使同 一 "个 人的 心情也 会发生 变化’ 有时急 躁而貪 
图 眼前的 享乐； 有 时他的 心情又 寄望于 未来， 对一 切能方 E 地等待 
的享乐 ，他 都願意 延緩。 有时他 的心情 对其他 事情都 不关心 ，有时 
他像 从糕餅 中拣出 梅子馬 上就吃 的孩子 一样， 有时 又像将 梅子留 
到 最后吃 的孩子 一样。 不論在 哪种情 况下， 当計算 未来利 益的折 

扣率时 ，我們 必須仔 細考虑 期待的 偸快。 

不 同的人 对于未 来之折 扣率， 不但 影响他 們节省 的傾向 - 

照 这个名 詞平常 的含义 来說， 而且影 响他們 购买具 有持久 的偷快 
源泉的 东西、 而 不购买 那些提 供較强 但較为 短暫的 享乐的 东西的 
傾向； 例如， 宁願买 一件新 衣服而 不沉緬 于一次 狂飮， 或是 宁願选 
擇耐 用的簡 单家具 ，而 不选擇 很快就 会損坏 的漂亮 家具。 

特別 与这些 事情有 关的， 就是 占有的 愉快的 表現。 許 多人从 
只是所 有权的 感觉中 ，比 从狹义 的普通 偸快中 得到更 大的滿 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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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占有 土地的 偸快往 往使人 們为土 地付出 高价， 而 这价格 对他們 
的投資 只产生 很低的 报酬。 有一种 占有的 愉快是 为了占 有而占 
有； 还有一 种占有 的偸快 是因为 占有可 产生自 豪感。 有时 后者比 
前 者强， 有 时比前 者弱； 恐怕 沒有人 会知道 他自己 或別人 如此淸 
楚 ，以 致能在 这两者 之間十 分肯定 地划分 界限。 

第四节 要 打折扣 的未来 愉快与 要打折 扣的未 来可得 愉快的 
事件之 区別。 

前 面已經 說过， 即 使同一 个人在 不同时 間所享 受的两 种利益 
的 $ 竽 ，我 們也不 能加以 比較。 当一个 人延緩 可得愉 快的事 件时， 
他 ^  + 是延緩 偸快; 他不 过是放 棄現在 的偸快 而代之 以另一 偸快， 
或代之 以将来 可以得 到另一 愉快的 期望： 我 們不能 說他所 期望的 
未 来偸快 是否大 于他所 放棄的 愉快， 除非我 們知道 这件事 的一切 

情况 。所以 ，即 使我 們知道 他对将 来可得 偸快的 事件之 折扣率 - 

例如从 他花費 一鎊以 获得立 即的滿 足所知 道的， 我 們也不 知道他 
对未来 偸快的 折扣率 

① 在 分类上 将某挂 愉快列 入比别 种偷快 的一 类时， 往 往忘却 以下的 情况： 
一 个可得 偷快的 事件之 延緩， 可以 改变这 个事舍 A 生时的 环境， 因而改 变偷快 本身的 
性质。 例如， 我們可 以說， 一个 靑年希 望在发 財后自 己能有 力量作 一次阿 尔卑斯 山的旅 
行， 他对这 旅行 的折扣 率是很 高的。 他 宁顔現 在就能 有这个 旅汗， 一部分 因为現 在这旅 
行会給 他大得 多的愉 快^ 

其次， 也 許会发 生这样 的事： 可得愉 快的事 件之延 緩引起 某样东 西在平 零上 不平 
均的 分配， 而且对 于这样 东西， 亨 序事 导毕枣 亨发生 强烈的 作用。 例如， 有旮義 們說吃 
东西的 愉快是 特別迫 动； 如果」 二 中 '六天 沒有吃 晚飯， 而在第 七天吃 了七頓 
晚飯， 他損失 很大， 这无 疑是确 实的！ 因为当 他不吃 六頓晚 飯时， 他丼不 是延緩 吃六傾 
瞬飯的 偷快， 而 是代之 以一夭 过度的 飽餐的 愉快。 又如, 一 个人将 鸡蛋留 到冬夭 吃的时 
候， 他幷 不是期 望这些 鸡蛋到 多天时 会比現 在好吃 ，而 是預料 到冬天 鸡蛋会 缺少， 因而 
鸡蛋 的效用 会比現 在大。 这表明 了在对 未來的 偷快打 折扣， 与对 从一样 商品的 —定数 
量的 未来享 乐中所 得到的 愉快打 折扣之 間划巧 淸楚区 別的重 要性。 因为， 在 后一情 况， 
我 們必須 分別考 處这样 商品在 两个时 間中边 ^效用 之間的 差別： 但在前 一情况 ，在估 
計愉快 的多寡 时这神 差別已 被考虑 ，因 而不必 再加考 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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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我們如 作两个 假定， 就能获 得他对 未来利 益的折 扣率的 
一种 人为的 衡量。 第一 个假定 就是他 期望在 将来和 在現在 大約是 
同样地 富有； 第 二个假 定是他 从貨币 可购买 的东西 中可以 得到的 
利益 的能力 ，虽 在有些 方面会 有增加 ，有些 方面会 有减少 ，但 大体上 
保 持不变 。在 这两个 假定下 ，如果 他确信 一年后 会有一 个金币 (一个 
金币 値二十 一先令 —— 譯者） 的收入 （为他 自己或 他的后 嗣的使 
用）， 而願意 —— 不过 只是願 意而已 —— 从他 現在的 支出中 节省一 
鎊， 則我們 就可說 ，他对 完全宥 保障的 (只 受死亡 条件的 限制) 未来 
利益的 折扣率 是每年 5 铃。 而 且在这 两个假 定下， 他对 未来的 （确 
定的） 利益的 折扣率 就是在 金融市 場上他 对貨币 会打的 貼現率 。① 

① 除了在 这两个 假定下 之外， 在貨币 貸款的 貼現率 与未来 愉快的 折扣率 之間是 
沒有 直接关 系的, 記住 这一点 很重要 *  —个人 也許对 延緩如 此沒有 耐心， 以致十 年后某 
种愉快 的可靠 希望也 不能使 他放棄 他认为 只有未 来偷快 四分之 一的限 前愉快 •但 是， 
如果 他担心 十年 后他也 許会缺 少金錢 (因 而錢的 边际效 用就髙 了)， 以致 到那时 半个皇 
冠币 * 会比現 在一轉 給他更 大的愉 快或使 他免除 更多的 痛苦， 即 使是要 把貨币 埋藏起 
来他也 会节省 一些以 供将来 之用， 这个 道理同 他鼸藏 鸡蛋到 冬天吃 的道琿 .是— 样的。 
但 在这里 我們却 走向与 早争比 与零； 更为密 切声关 的問題 上去了 • 在說 到关于 竽亨哼 
积學和 以后关 于决定 辱率士! 原因 •我 們再从 示同的 观点来 考虑这 些問題 *  . 

* 然而, 假 定我們 知’道 C  1 ) 未来 愉快的 多寡， C  2  ) 它 会到來 的日期 如果 它的确 

到来 的話， C  3  ) 它会到 来的机 会以及 C  4  ) 所說 到的这 个人对 未来偷 快的折 扣率， 在这 
里我 們就可 考虑怎 样在数 字上衡 量未来 愉快的 現在价 値. 

如果可 被享受 的一种 愉快的 可能性 是三对 ―， 因而四 个机会 中有三 个是对 这种偷 

快有 利的， 它的 期待的 价値是 它可有 的价値 ~ 一 ■如果 它是可 靠的話 的四分 之三， 

如 果这种 偷快被 享受的 可能性 只有七 对五， 因 而十二 个机会 中只有 七个是 有利的 ，則 
它的期 待的价 値只是 它可有 的价値 —— 如果 它是可 靠的話 —— 的十二 分之七 ，以 此类 
推。 C 这 是它的 保險会 計上的 价値： 但我 們还要 考虑以 下的 事实： 不确定 的利益 对任何 
人的眞 正价値 通常是 小宇它 的保險 会計上 的价値 〔参看 本书第 227 頁 脚注: U) 如果預 
抖 的偷快 旣不确 定又很 遙远， 我 們就要 対这种 偷快的 全部价 値打两 重折扣 》例 如’我 
們 假定， 一个 人願对 一种滿 足付給 十 先令， 如果它 是限前 的和确 定的， 但 是这种 滿足却 
是 一年之 后的， 而且一 年后它 的实現 的可能 性是三 对一。 再假定 他对未 來的折 扣率是 
毎年 20K 那末， 这一滿 足的 期待对 他的价 値是 四分之 三乘百 分之八 十乘十 先令， 就是 
六 先令。 参照杰 文斯的 《政治 經济学 理論》 的緖 論—章 • 

•  一种英 国貨币 。上 面印 有皇冠 ，每 个値五 先令。 ——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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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我們已 經单独 地考虑 了各种 偸快; 但人們 所购买 的东西 
中有 許多是 耐用的 ，就 是說， 不是 一次使 用就消 耗掉的 东西； 一样 
耐用 的东西 ，如一 架鋼琴 ，可能 成为或 多或少 是遙远 的許多 愉快的 
源皋； 它对购 买者的 价値， 是使用 或所 有这些 偷快对 他的价 値的总 
体 ，但 对这些 愉快的 不能确 定和非 常遙远 的問題 却要加 以考虑 。① 


第六章 价値 与效用 

,  -  -  -  * 

第一节 价榕与 效用。 消費者 剩余。 时机。 

我們 現在可 以进而 考虑， 对一物 实际支 付的价 格代表 占有此 
物 所产生 的利益 到怎样 程度。 这 是一个 广泛的 問題， 經济 学对这 
个問題 可說的 很少， 但那很 少的一 部分却 具有相 当的重 要性。 

我 們已經 知道， 一个人 对一物 所付的 价格， 决不会 超过、 而且 
也 很少达 到他宁 顧支付 而不願 得不到 此物的 价格： 因此 ，他 从购买 
此杨 所得 的滿足 ，通常 超过他 因付出 此物的 代价而 放棄的 滿足; 这 
祥， 他就 从这购 买中得 到一种 滿足的 剩余。 他宁願 付出而 不願得 
不 到此物 的价格 ，超过 他实际 付出的 价格的 部分， 是 达种剩 余滿足 

的經济 衡量。 这 个部分 可称为 fl 令。 

从 某些商 品中所 得的消 費备鈿 ▲焱 众另 些商品 所得到 的大得 
多 ，这 是很明 显的。 許多舒 适品和 奢侈品 的价格 ，比 許名人 宁願支 
付而 不願完 全得不 到这些 东西的 价格低 得多； 因而 这些东 西提供 


① 当然 ，这 个估計 是根据 草率的 直觉作 出的; 如果 要使它 达到数 字上的 年确 （ 聲 
看 数学附 隶中法 五)， 我們必 須記住 本节及 前节中 所說的 关于不 是同时 发生的 愉快或 
其他滿 足要正 确比較 是不可 能的； 以及 在认为 对未来 偷快 的折扣 要服从 指数法 則这二 
点上 所包含 的一致 性的 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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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很大的 消費者 剩佘。 火柴 、食盐 、售 一便士 的报紙 或一張 邮票都 
是 很好的 例子。 

他从 以低价 购买他 宁願支 付高价 而不願 得不到 的东西 中得到 
的利益 ，可以 称为他 从他的 $ 令或乎 或者 借用几 代前常 用的一 
个字， 从他的 呀亨 中 得到的 •利 •益。 •本 •章 中我 們的目 的是要 应用消 
費 者剩余 这个“ ， 来 帮助我 們約略 估計一 个人从 他的环 境或时 
机中得 到的某 些利益 。① 

第二节 消 費者剩 余与个 人需要 的关系 。 — 

为 了使我 們的槪 念明确 起見， 让 我們考 虑供家 庭消費 之用而 
购买 的茶的 情况。 让我們 以个人 为例# 如果 茶的价 格是二 十先令 
一磅， 这个价 袼剛好 使他每 年购实 一磅； 如果价 格是十 四先令 ，刚 
好使他 买两磅 ，如价 格是十 先令則 买三磅 ，如 价格是 六先令 則买四 
磅， 如价格 是四先 令則买 五磅, 如价格 畢三先 令則买 六谤， 而实际 
.上价 格是二 先令， 他的 确买了 七碌。 我們必 須硏究 他从以 每碌二 
先 令的价 格购买 茶的能 力中所 得到的 消費者 剩佘。 

价格 如为二 十先令 剛好使 他购买 一磅， 这个事 实证明 他从那 
一 磅所得 的全部 享乐或 滿足与 他把这 二十先 令用于 购买其 他东西 
所能 得到的 全部享 乐或滿 足是一 样大。 当价 格跌到 十四先 令时* 
他 如願意 的話， 仍 可只买 一磅。 于是 他就以 十四先 令得到 对他至 
少 値二十 先令的 东西; 他将 得到暫 他至少 値六先 令的乘 余滿足 ，或 


① 这 个名詞 是德国 經济学 中一个 常用的 名詢， 它适 应了英 国經济 学所深 切感觉 
到 的那种 需要。 因为, 唯一 苛用的 代替語 “机会 * 和 •环境 1 ■有时 相当令 人誤解 ： 据华格 
納說 C 見他 所著 《政洽 經济学 原理》 第 3 版第 387 頁) ，时 机“就 是技术 '.經 济、 社 会和法 
律的 条件之 总和； 这些 条件在 基于分 工和私 有財产 ■^尤 其是在 土地和 其他物 质的生 
产資 ^ 方面 的私 有財产 —— 的国 民經济 之下， 决定 貨物的 需要和 供耠， 从而決 定貨物 
的交換 介値： 这 种决定 通常或 至少大 体上， 是与 貨物所 有者的 意志、 诨 动和疏 忽竽莘 


144 


第三篇 第六章 价値 与效用 


換句 話說， 至 少是六 先令的 消費者 剩余。 但事 实上， 由于他 自己的 
自由 选擇他 买了第 二磅， 这样 就表明 他认为 第二磅 茶对他 至少値 
十四 先令， 这一点 代表第 二磅荼 对他所 增加的 效用。 他以 二十八 
令得到 对他至 少値二 十先令 加十四 先令， 即三十 四先令 的东西 0 
无論 如何他 的剩佘 滿足不 会因购 买第二 磅茶而 减少， 这种 滿足对 
他至少 仍値六 先令。 这两磅 茶的全 部效用 至少是 値三十 四 先令， 
而他 的消費 者剩余 至少是 六先令 。① 毎次增 加的购 买量对 他以前 


① 对于 这个說 明可再 加一些 虽然 事实上 这种 解釋不 外是用 其他的 話重复 
一下已 經說辻 的事情 。 正文中 有一个 条件， 就是他 买声三 膀是由 于他自 己的自 由 选撵， 
这 个条件 的重要 性可由 以下的 理由来 說明： 如桌以 他 买两 磅作为 向他开 价十四 先令的 
条件， 則他必 須在以 二十先 令买一 磅与以 二十八 先令买 两镑之 間加以 选擇： 于 是他实 
¥ 两磅， 这个 事实不 能征明 他以为 第二磅 对他値 八先令 以上。 但是， 实际 上他无 条件地 
付出十 四先令 买了第 二磅， 这就 征明第 二磅对 他至少 値十四 先令。 （倘使 他能以 毎个一 
便士 的价格 购实甜 面包， 而六便 士坷买 七个； 他情 願购买 七个， 因 而我們 知道， 他为了 
购买 第六和 第七个 甜面包 願意花 費他的 第六个 便士: 但是， 我們却 不知道 他^ 願付多 

少錢 而不願 得不到 仅仅是 那第七 个甜面 包。） 

有时 有这样 的反对 意見： 因力 他的购 买量增 加了， 他 对以前 各次购 买的需 耍之迫 
切程 度就递 减了， 备次购 实量的 效用也 随着降 低了， 所以， 当我 fn 向需要 价格表 中_ 
的 价格前 进时， 我們应 当不断 地把表 中以前 购买的 部分重 新爾在 需求曲 綫的較 低本平 
上 （这就 是說， 当我 們沿需 隶曲綫 向右前 进时， 应 当把这 条曲綫 重新画 在較低 的水手 
上) • 但是 ，这种 意見却 誤解了 作出价 格表所 依据的 办法。 倘使对 茶的备 磅所定 的需翠 
价 格是代 表各膀 的平均 效用， 这 神意見 也許是 对的。 因为， 如果他 买一謗 剛好付 二十先 
令， 买第二 膀剛好 四 先令， 則他 买两磅 剛好付 三十四 先令， 即 毎磅平 均十七 先令， 
达是 对的。 如果我 們的价 格表与 他所付 的^$ 价格 有关， 拜 对箄二 磅的价 ^ 为于七 
先令; 則当 我們继 績趋向 低价时 ，无疑 地应焱 重画需 求曲！ 里为 当他买 _色三 變？ .，荽 
三磅中 毎磅对 他的平 均效用 将小于 十七先 令的平 均效用 ； 如瘕我 柄以 前假定 的那样 • 
倘 使他对 第三磅 只付十 先令， 則事实 上平均 效用是 十先令 八便士 。 但是， 根据这 里我們 
采用的 作出需 要价格 的办法 ，这种 困难就 可完全 避免了 ; 依照 这个办 '法， 他苎第 二膀不 
是 因为代 表两磅 中毎磅 的平均 价格之 十七先 令而购 买的， 而是 因为代 表第二 膀对他 學 
加的 效用之 十四先 令而购 买的。 因 为当他 买第三 磅时， 迭种 增加的 效用保 持不变 ，而第 
- 彘所增 加的 效用是 以十先 令来衡 量的。 

第一磅 对他也 許値二 十先令 以上。 我們 所知道 的只是 第一磅 对他的 价値不 少于二 
十先令 而已。 即以 二十先 令而論 ，恐怕 也也得 到—点 剩余 滿足。 其次 ，第 二榜对 他也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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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决定 的购买 量的效 用发生 相反的 作用， 这个事 实在， 

f  計算。  . 

•  •  ‘44 跌 •到 •十 •先 •令 •时 •， 他 如願意 的話， 仍 可只买 两膀； 而以二 
十 先令得 到对他 至少値 三十四 先令的 东西， 幷且得 到至少 値十四 
先令 的剩余 滿足。 但 事实上 ，他 宁願购 买第三 磅：因 为他毫 不在乎 
地这样 做了， 我們 就知道 他买第 三磅幷 未咸少 他的剩 余滿足 。他 
現在以 三十先 令买了 三磅; 其中 第一磅 对他至 少値二 十先令 ，第二 
磅至少 値十四 先令， 第 三谤至 少値十 先令。 三磅的 全部效 用至少 
是 値四十 四先令 ，以此 类推。 

最后 价格跌 到二先 令时， 他买了 七磅， 这 七磅对 他的价 値不会 
少 于二十 、十四 、十 、六 、四、 三和二 先令， 或者 总計是 五十九 先令。 
这个总 数測量 出这七 磅对他 的全部 效用， 而他 的消費 者剩余 （至 
少） 是这 个总数 超过他 实际为 达七磅 所付的 十四先 令之数 一 即 
四十五 先令。 这四十 五先令 就是他 从购买 茶所得 的滿足 ，超 过他花 
这十四 先令多 旲一点 其他商 品所能 得到的 滿足之 价値， 因 为他认 
为 以其他 商品的 現行价 格多买 一点这 些商品 是不上 算的； 如果以 
現行 价格多 买其他 商品就 不会使 他得到 消費者 剩余。 換言之 ，从 
他 的时机 和从在 茶这样 东西上 环境适 应他的 欲望， 他得到 了値四 
十 五先令 的剩余 享乐。 如果沒 有这种 适应， 他无論 出什么 价格也 
不能 得到茶 ，則他 就会遭 受得不 到滿足 的損失 ，这种 滿足至 少等于 


値十四 先令以 上<>  我們所 知道的 只是第 二磅对 他至少 値十四 先令， 而 不会値 二十先 
令。 因此 ，他 在这个 阶段会 得到至 少六先 令的剰 余滿足 ，也 許更多 一点8 当我們 注意像 
从毎磅 二十先 令跌到 十四先 令那样 大的变 化之效 果时， 这 种出入 总是存 在的， 这一点 
数学 家是了 解的。 如 果我們 从很高 的价格 开始， 而 实际上 价格是 以每膀 相差一 个小銅 
币* 极小 的变化 下跌， 幷注意 在他的 消費上 每次只 有相 差一磅 儿分之 几的极 小变化 ，則 

送 种出入 就会消 灭了。 

•  英文是 farthing, 値一 便士的 四分之 一• ' 一-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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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多花四 十五先 令购买 其他东 西所能 得到的 滿足， 而这些 东西对 
他剛好 只値他 所付出 的价格 。① 

第三节 消費者 剩余与 市埸的 关系。 当 我們考 虑大姜 敫人的 
平均 数时， 个人性 格上的 差別可 识不加 过問； 知果这 大多数 人包括 
相同 此重 的富人 和穷人 在内， 則价格 就变成 对效用 的一神 正确的 
衡量。 

同样， 我們如 果暫且 不管以 下这个 事实： 同額貨 币对不 同的人 
代 表不同 数量的 偸快， 則我們 同样地 可以根 据对茶 的全部 需要价 
格 表中所 表明的 价格， 超过茶 的銷售 价格的 合計的 总額， 来衡量 
(比 方說) 在倫敦 市場中 茶的銷 售所提 供的剩 余滿 足。® 


①  尼科尔 森敎授 C 見他 所著 《政 治經济 学原理 》 第 1 卷和 《經 济杂志 》第 4 卷） 对 
消費者 剩余这 个槪念 曾經提 出反对 意見， 艾 奇华斯 敎授在 《經济 杂志》 上已經 做了答 
复。 尼科尔 織授說 i  “ 說一 年收入 (:比 方說) 一百镑 的娜値 （ 比 方說） 一千 鎊一年 ，究 
竟有 什么用 处呢？  ”这样 的說法 也許沒 有什么 用处。 但是， 当我們 对中非 的生活 与英国 
的生活 加以比 較时， 这 样的說 法也許 是有用 处的， 在中非 貨币所 能买到 的东西 平均届 
僳在英 国同样 价廉， 但在中 非有許 多东西 完全买 不到， 因 此在中 非一个 人有一 千鎊收 
入就 不及 在英国 有三四 百鎊收 入的 人那样 舒适。 如 果一个 人付了 一便士 的过桥 我而能 
节 省多花 1 先令的 車費， 我們 不是說 这一便 士値— 先令， 而是說 这一便 士和这 插給他 
的利益 C 这桥 在他的 时机中 所起的 作用) 合在 —起在 那一天 是値一 ^令。 倘使在 他需要 
的那一 夭这桥 肢水冲 毁了， 他就会 处于至 少与失 去十一 便士同 样环的 地位。 

②  那末 ，就让 我們考 虑在任 何大的 市潺中 对茶的 需求曲 綫0£ ^吧。  . 

我們 以一年 作为时 間单位 ，假定 Of/ 是这 市場在 价格 上茶毎 年銷售 的数量 。在 

⑽ 綫 取 任何一 点财, 向上画 直綫撕 ^ ，在户 点 与囲綫 相交， 另画 一条橫 綫通过 4 和 

我們假 定购买 的磅数 是依照 备购买 者的需 要程度 来每卩 列的： 氐何一 碌的购 买者的 
^要 程度是 以他对 那一磅 只願支 付的价 格来衡 量的。 上图 吿訴我 們:在 户 财的价 格上， 
能售出 OJW 这 末多的 数量， 但如价 格髙于 户於， 則不 能售出 这末多 的数暈 <*西 此 ，一定 
有一个 人在/ >M 的 价格上 比在較 高的价 格上买 得多; 我 們就可 认为第 磅是 卖給这 
个人 的数量 例扣 ，假定 尸 从 代表四 先令， 0 财 代表一 百万鎊 o 正 文中所 說的购 买者在 
价格四 先令时 ，只 願购 买第五 磅茶， 我們可 以說第 0 财 磅 或第一 百万磅 是要卖 給他的 
数量。 如果狀 —— 因而 也是⑽ —— 代 表二先 令， 則他 从第⑽ 磅所 得的消 費者剩 

余， 就 是户财 或 四先令 - 购买者 本来願 意支付 的价格 超过 及 似或二 先令  他 

k 际付出 的价格 —— 之数 ••假 定 画一个 垂直的 平行四 边形， 其高 度为尸 财， 其底 面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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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 析連同 它的新 名称和 精細的 方法， 初看 起来似 乎是費 
事的 和不眞 实的。 但經仔 細硏究 之后， 我們 就可知 道它幷 未带来 
新 的困难 ，也 沒有作 出新的 假定; 不过 是对市 場日常 用語中 潜在的 
困难和 假定加 以說明 罢了。 因为， 在这种 情况下 ，像 在其他 情况一 
样 ，日 常用語 的表面 上的单 純掩盖 了眞正 的复杂 ，学 术硏究 的义务 
就 是要揭 露这种 潜在的 复杂， 面 对这种 复杂； 幷尽 量减少 这种复 
杂： 因此在 以后的 阶段中 ，我 們就可 坚决地 处理日 常 生活中 模糊的 
思想和 言語所 不能彻 底了解 的种种 因难。 

在日常 生活中 通常有 这样的 說法： 各种东 西对一 个人的 眞正、 
价値， 不 是以他 对这些 东西所 付的价 格来衡 量的： 例如， 他 对茶比 


綫 上衡量 一个单 位或一 磅茶的 鉅离。 則以 后价格 不是以 像户财 那 样沒有 革度的 数学上 

的 直綫来 衡量， 而 是以一 个很細 的平行 四边形 或者可 称为有 厚度的 直綫一 一来衡 

量， 这样 就会便 利了， 它的闊 度在任 何情況 下都是 等于0 r 綫上衡 量一个 单位或 一膀茶 
的 跑离。 这样， 我們可 以說， 从第 沉/ 膀茶所 得的全 部滿足 o 
是以有 厚度的 直綫胁 " 来 代表的 C 或者 根据正 文的最 后一段 
中 所作的 假定， 是用它 来衡量 的); 对这 一磅所 付的价 格是以 
有厚度 的直綫 从 只来代 表的， 而从 这一 膀所得 到的消 費者剩 
余是以 有厚度 的直綫 /IP 来代表 的^ 現 在让我 們假定 这种細 
的平 行四边 形或有 厚度的 直綫， 从 0 至! I 孖 之 間所有 财的位 
置上都 画出来 ，毎 条綫 代表各 磅茶。 像财尸 那样， 从 Ox 向上 c 
到 需求曲 綫所爾 出来的 有厚度 的各条 直綫， 各 代表从 一膀茶 o 
所得的 滿足的 总数； 这些 直綫合 起来就 占据了 和刚刚 塡滿了  图 (10) 

DOfM 的全部 面积。 所以’ 我們 可以說 ，.面 积汉 代表 从茶的 消費所 得的滿 足之总 
体 。其次 ，像 MR 那样， 从 Or 向上至 MC 为止所 画出来 的各条 直綫， 代表 对一磅 茶实际 
付°01 的价 格。 这些 直綫合 在一起 就构成 ⑺脱 的 面积； 因 此这个 面积代 表对茶 所支付 
的全部 价格。 最后 ，像 即那样 ，从 向上到 需隶曲 綫为止 所画出 来的备 条直綫 ，代 
表从 相应的 各磅茶 所得的 消費者 剩余。 这些 直綫合 在一起 就构成 了面租 0C4; 当价 
格是 时， 这 个面积 就代表 从茶所 得的全 部消費 者剩余 。 但 必須重 $ 說—下 ，除了 
正文 中所作 的假定 之外， 这种 几何学 的測量 不过 是測量 利益的 总体， 而 这些利 益不是 
完全按 照同一 尺度来 測量的 ， 除非作 了那个 假定， 这面积 不过是 代表滿 足的总 体’而 
对滿 足的备 別数量 却未加 以正确 的測量 * 只 有在那 个假定 之下， 这个面 积才能 測量各 
购 买者从 茶所禺 的全部 ^ 滿足 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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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盐所 花的費 用虽然 大得多 ，但盐 对他却 有較大 的眞正 价値; 如果 
他 完全得 不到盐 的話， 这 一点就 可淸楚 地看出 来了。 在說 到我們 
不能相 信一样 商品的 边际效 用可表 明它的 全部效 用时， 不 过是把 
这 种說法 变为精 密的专 門形式 罢了。 假 定有些 乘船遇 难的人 ，預 
料要 等待一 年后才 会被救 ，有几 磅茶和 几磅盐 要在他 們之中 分派， 
盐就 会被看 得較为 貴重， 当一 个人預 料在一 年中只 能得到 少許盐 
的 时候， 一 两盐的 边际效 用比在 同样情 况下茶 的边际 效用大 。但 
是 ，在 平常的 情况下 ，盐的 价格是 低廉的 ，各 人都 买了那 么多盐 ，以 
'致再 多买一 磅对他 不会增 加什么 滿足： 盐对 他的全 部效用 誠然是 
很大的 ，但 是盐的 边际效 用却是 低的。 另 一方面 ，因 为茶的 价格是 
昂 貴的， 大 多数人 用茶叶 較少， 而用 水泡茶 的时間 較长， 如 果茶的 
价格差 不多能 像盐那 样低廉 的話， 他們 就不会 这样节 省了。 他們 
对茶的 欲望还 未达到 飽和， 它 的边际 效用是 髙的， 他 們对多 买一两 
茶 与多买 一两盐 也許願 意支付 同样的 价格。 我們开 头所說 的曰常 
生活中 的通常 說法提 示了这 一切的 道理， 但 却不是 以一种 精密和 
明确 的形式 表达的 —— 像以 后工作 中我們 常用的 叙述所 需要的 
那种 形式。 一开 始就使 用专門 名詞不 会增加 知識， 但却可 使我們 
熟悉的 知識具 有稳定 的簡洁 形式， 作 为进一 步硏究 的基础 。① 

或者 ，一 物的眞 正价値 不是以 它与个 別的人 的关系 来硏究 ，而 
是以 它与一 般人的 关系来 硏究； 这样自 然就会 假定， “第 一点” ，对 


① 海里士  H75 年在 《貨 币論》 一书 中說： “一肢 东西的 价値， 不是 依照这 些东西 
在供 铪人們 必需品 方面的 眞正用 途来估 計的， 而是 依照生 产它們 所需要 的土地 、劳动 
和技 能的比 例来估 計的。 东西或 商品的 互相交 換差不 多就是 依照这 个比例 4 大 多数东 
西 的眞正 价値主 要就是 根据上 述的 标准来 估計的 水有 很大的 用途， 但 通常价 値很少 
或完 全沒有 价値； 因为 在大多 数地方 ，水 是天然 地大量 流出， 以致 不能放 在私有 財产的 
范圍 之內; 大 家都可 有足够 的水， 除了 在需要 管理和 运绘水 的时候 支付費 用外， 沒有其 
他 費用。 钻石是 稀有的 宠西， 尽管沒 有什么 用处， 因稀 少之故 却有很 大价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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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英国 人値一 先令的 滿足可 当作与 对另一 个英国 人的一 先令的 
价 値相等 ，和“ 直到出 現相反 的原因 为止。 ”但是 ，每个 人都会 知道， 
只有 假定茶 的消費 者和盐 的消費 者都是 屬于同 一等級 的人， 而且 
包 括各种 性情的 人在內 ，这样 說才是 合理的 。① 

这样說 也包含 以下的 考虑： 値一镑 的滿足 对一个 普通的 穷人， 
比 对一个 普通的 富人値 广镑的 滿足大 得多： 如果我 們不是 比較一 
切等級 的人所 大量使 用的茶 和盐， 而 将其中 之一与 香檳酒 或波罗 
比較， 則为此 而作的 改正就 重要得 多了： 它会 改变这 种估計 的全部 
性质。 在前 几代中 ，許多 政治家 ，甚至 有些經 济学家 ，都沒 有注意 
对 这种原 因加以 充分的 考虑, 在 制訂課 税計划 时尤其 如此; 他們的 
言 行似乎 对穷人 的痛苦 缺乏同 情心， 虽然較 多的时 候他們 只是由 
于缺乏 思想才 会如此 * 

然而， 大 体說来 ，在 經济学 所硏究 的大多 数事件 ，是以 大約相 
同的比 例影响 社会上 一切不 同等級 的人的 事件， 因此， 由两 个事件 
所造成 的幸福 的貨币 衡量如 果相等 的話， 則 这两个 事件的 幸福的 
多 寡一般 說就沒 有什么 很大的 差異。 因 为这个 緣故， 在一 个市場 
中对消 費者剩 余的正 确衡量 才有很 大的理 論上的 兴趣， 而 且会有 
很大的 实际重 荽性。 

不过， 我們 要注意 的是: 我 們对各 样商品 的全部 效用和 消費者 
剩佘的 估計是 根据它 的需要 价格， 当 这商品 的价格 上漲到 罕見的 
价値时 ，是 在其他 情况不 变的假 定下有 了这种 需要价 格：当 用于同 


① 可以想 像得到 高度敏 感的人 也許是 有的， 这些人 对缺乏 盐或茶 会感到 特別痛 
苦: 或者有 些人一 般是敏 感的， 对失去 他們收 入的一 部分会 比同等 地位的 人更感 痛苦。 
但是 ，不 論在那 一种情 況下， 我們旣 是考虑 大多数 人的平 均数， 我 們就可 假定， 对个人 
之間的 选钱差 異可以 不加过 問； 如果我 們相信 (比 方說) 那 些极其 重視茶 的人确 是一神 
特 別敏感 的人， 当然耍 去考虑 是否有 什么特 別理由 。 如果能 这样做 的話， 則在 把經济 
分 析应用 于倫 理学或 政治学 的实际 問題之 前， 我們 就要对 这一点 另加考 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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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 的之两 样商品 的全部 效用根 据这个 办法来 計算时 ，我 們不能 
說， 两样 商品合 在一起 的全部 效用等 于毎样 商品各 別地全 部效用 
的总和 。① 

第四节 讀前。 

如果我 們考虑 以下的 事实， 我們論 断的实 质也不 会受到 影响： 
一个 人花于 一物的 錢愈多 ，他多 买此物 或他物 的能力 就愈小 ，而貨 
币对他 的价値 就愈大 （用 专門語 言来說 ，就是 每一新 的支出 增加貨 
币 对他的 边际价 値)。 但是， 它的实 质虽然 不变， 它 的形式 却因而 
变得較 为复杂 而沒有 相应的 收获； 因为 ，在这 个題目 下所作 的改正 
方面 具有重 要性的 实际問 題是很 少的。 © 


① 在本节 的前几 版中， 某 些含糊 的語句 似乎対 有些讀 者提示 了相反 的意見 。但 
是， 将一切 商品的 全部敦 1 加在 一起以 便获得 一钥財 富的全 部效用 之益和 的工作 ，除 
了采 用最精 密的数 学公式 之外， 是 无法做 好的。 儿年 之前， 以数 学公式 来做好 这項工 
作 的打算 使作者 相信： 即 使这項 工作 在理論 上是可 以做 到的， 其 結果也 会力許 多假定 
所妨 碍， 以致实 际上毫 无用处 ■> 

我們对 以下的 事实已 加注意 (見第 3 篇第 3 章第 6 节和第 4 章第 3 节)： 为 了某些 
目的， 像茶和 咖排这 神东西 合在一 起当作 一样商 品:如 果得不 到茶， 人們就 会增加 
咖啡的 消費， 反之 則增 ■加 茶的 消費， 这 是很明 显的。 人們 从得不 到茶和 咖啡两 样东西 
所 遭受的 損失， 比只是 得不到 其中一 样所遭 受的損 失的总 和更尤 所以， 茶和咖 排的全 
部 效用， 比在人 們能得 到咖啡 的假定 下所計 算的茶 的全部 效用的 恩和， 以及在 人們能 
得到茶 的假定 下所計 算的咖 啡的全 部效用 的总和 更大。 如把 这两样 “竞 爭的” 商品合 
在一个 共同的 需求表 之中， 这种 困难在 理論上 就能避 免了* 另一 方面， 如果我 們考虑 
沒 有燃料 就不能 得到开 水以 把茶叶 泡成茶 的事实 而計算 了燃料 的全部 效用， 如 果我們 
再 把根据 同样考 虑的茶 叶的全 部效用 加到燃 料的全 部效用 中去， 則我們 就是把 一物計 
算两 次了。 又如， .农 产品的 全部效 用包括 犁的全 部效用 在內； 尽 管研究 單的全 部效用 
也許 与某一 个問題 有关， 而硏究 小麦的 全部效 用也許 与另一 个問題 有关， 但这 两种效 
用却 不可加 在一起 。 这两种 困难的 其他方 面在第 5 篇第 6 章中再 加班究 》 

裴登 敎授在 有些含 有溧意 的杰作 中曾羥 竭力主 張上面 两个問 題中 的后— 个問題 》 
但是 他要表 明一切 形式的 犲富的 总效用 的 打算， 似乎忽 視許多 困难。 

© 用数学 的語言 来說， 被忽 II 的因素 通常是 屬于小 量的第 二阶； 如果不 是尼科 
尔森 敎授有 反对的 意見， 忽視这 些因素 的常用 的科学 方法之 妥当， 似乎 是不成 問題的 0 
芡 奈华斯 敎授在 1894 年 3 月的 《經 济杂志 》 上对 尼科尔 森敎授 已作了 簡短的 答复； 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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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也 有一些 例外。 例如 ，像吉 芬爵士 所指出 的那样 ，面包 
价格 的上漲 使得貧 穷的劳 动者家 庭的財 源如此 枯竭， 幷且 提高貨 
币对 他們的 边际效 用如此 之大， 以致 他們不 得不节 省肉类 和較貴 
的 淀粉性 食物的 消費： 而面包 仍是他 們所能 得到和 要购买 的最廉 
价的 食物， 他們 消費面 包不是 較少， 而是較 多了。 但是， 这 种情况 
是罕 見的； 如果遇 到这种 場合， 我們必 須根据 各种場 合的实 际情况 
来 硏究。 

前面已 經說过 ，我 們完 全不能 正确地 推測： 如果 任何一 物的价 
格 与人們 憤常为 它支付 的价格 相差很 大时， 人 們会买 多少； 或換句 
話說， 如果 銷售量 与它平 常銷售 的数量 相差很 大时， 此物的 需要价 
格会是 怎样。 所以 ，我們 的需要 价格表 除了接 近平常 的价格 之外， 
是很 有推測 性的； 对于任 何一物 的效用 的全部 数量， 我們 所能作 
出的最 好估計 也难免 有很大 差錯。 但是， 这 种困难 实际上 是不重 
要的。 因为， 消費者 剩余学 說的主 要应用 ，是 关于随 着我們 所說到 
的 商品的 价格在 接近平 常价格 的变化 上而发 生的消 費者剩 余的变 
化： 这就 是說， 这 种应用 使我們 只要使 用我們 很容易 获得的 資料。 
这些 話用之 于必需 品特別 有力。 ® 


罗奈 敎授在 1894 年 9 月 的 《經济 刊物》 C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上也有 較为詳 
細的 答复, 賽格 先生在 1895 年 3 月 的 《經济 杂志》 上对这 篇答 复曾有 說明。 

像 数学附 录中注 6 所 說明的 那样， 我們 能对貨 币的边 际效用 的变化 加以形 式上的 
考虑， 如杲 是希望 这样做 的話， 倘使 我們打 算将一 切商昴 的全部 效用加 在—起 ，我們 
就非 这样做 不诃: 可是迭 一工 作到底 是难以 实疔的 。 

① 消費 者剩余 这一槪 念現在 可对我 們稍有 帮助： 当我們 的統計 知識更 有进歩 
时 ，这 个槪念 可以大 大地帮 助我們 决定： 毎磅 茶墦税 六便士 或运費 增加 十分之 一対公 
众会造 成多大 損害； 虽 然这个 槪念不 大能帮 助我們 估計每 磅茶課 税三十 先令或 运費上 
漲十 倍时所 造成的 損失， 但它 的价値 幷不因 此减少 。 

我 們再看 一下图 (10〕， 可用 以下的 話来說 明这个 問題： 如果 J 是曲 綫上 的一点 ，相 
当于 这市場 上經常 銷售的 数量， 貝 tl 我們就 能获得 足够的 資料， 在 Z 戍两 边的不 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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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以上两 节所說 是假定 共同財 富的問 題巳被 考虑。 

在 估計福 利要依 靠物质 財富时 ，还有 另一种 考虑易 被忽視 。不 
但一 个人的 幸福往 往要依 靠他自 己 身心和 道德的 健康， 比 依靠他 
的 外在条 件更大 ，而 且即在 这些条 件之中 ，有 許多对 他的眞 正幸福 
极关重 要的条 件也易 于从他 的財富 目录中 遺漏。 有 些条件 是大自 
然的 惠贈； 如果它 們对每 个人都 是一样 的話， 則誠 然可以 不加过 
問 而不会 有很大 害处; 但 •事 实上 它們是 随地而 大不相 同的。 然而， 
这些 条件中 还有更 多是屬 于共同 財富的 因素， 在計 算个人 的財富 
时这种 共同的 財富常 被遺漏 未算； 但 当我們 比較近 代文明 世界的 
各个 部分时 ，共同 的財富 就变为 重要, 而当我 們把我 們自己 的时代 
与前代 比較时 ，甚 至更为 重要。 

在我們 的硏究 之末， 我 們将对 为了保 证共同 福利的 共同活 
动 —— 例 如街道 的灯光 和洒水 —— 加 以詳細 硏究。 为个人 消費而 
购买东 西的合 作社， 在英国 比在別 处更有 进步: 但为 貿易目 的而购 
买 为农民 及其他 人所需 要的东 西的合 作社， 直到最 近在英 国才不 
落后。 两种 合作社 有时都 称为? 的 耝織； 但它 們其实 是为了 
在 某些企 业部門 中省力 的組織 ，•与 其說它 們是屬 于增莩 的問題 ，不 

相 当正确 地画一 曲綫; 虽 然我們 不能相 当正确 地将这 曲綫向 上画到 及 为止。 但是 ，实 
际上 这一点 是不重 要的， 因为， 在价値 理論的 主要实 际应用 方面， 即使我 們了解 需求曲 
綫 的完全 形状， 我 們也很 少加以 利用。 我們 需耍的 只是我 們所能 得到的 黉钭， 就是对 
靠近 4 点的需 求曲錢 的形状 有相当 正确的 了解。 我 們不需 要知道 的全 部面积 * 
为了大 多数的 目的， 我們 只要知 道由于 义 点 在曲綫 的任何 一面有 短跑离 的移动 而在这 

个面 积內所 引起的 变化就 够了。 虽然 如此， 如果 我們暫 时假定 - 在純 理論中 我們訂 

以 这样做 —— 这条 曲綫是 完全画 出來的 ，則 可省掉 麻煩。 

然而， 在 估計某 些商品 —— 它 們的一 部分的 供应是 生活上 必需的 的效 甩之总 

和时， 却有 特殊的 困难。 如果我 們打算 这样做 的話， 最好 的办法 也許是 把那— 必需供 
应的 部分当 作沒有 問題， 而只 估計超 过这个 数量的 那—部 分商品 之全部 效用。 但是, 
我 們必須 記住： 对 任何一 物的願 望在很 大程度 上要看 获得此 物的代 用品的 困难而 定** 

C 参看 数学附 录中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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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 是屬于 的問 題。 

第六节 #  i 諾意的 意見。 財 富效用 之较为 广泛的 方面。 

当 我們說 到福利 要依靠 物质財 富时， 我 們是指 以收进 的財富 
与 由此而 产生的 使用和 消費这 种財富 的能力 之源源 流入来 衡量的 
福利 之源源 流入。 一个人 現有的 財富， 由于 对它的 使用和 其他方 
法 ，产生 了幸福 所得， 占有的 偸快当 然也計 算在內 ：但是 ，在 他現有 
的財富 总額与 总的幸 福之間 沒有什 么直接 关系。 因 为这个 緣故， 
我們在 这一章 和前几 章中說 到富人 、中等 阶級和 穷人时 ，都 是說他 
們各 有大的 、中 的和小 的收入 一而不 是財产 。① 

依照 丹尼尔 • 貝諾意 所提出 的意見 ，我 們可 以认为 ，一 个人从 
他 的收入 中所得 的滿足 ，在 他的收 入足以 維持生 活时就 开始了 ，以 
后他的 收入每 以陆續 相等的 比例增 加时， 滿 足也随 着有同 額的增 
加， 在 收入减 少时， 滿足 也随着 相应减 少。® 


①  参看 数学附 录中注 7 。 

②  这就 是說， 假定三 十鎊代 表必需 品， 則一 个人从 他的收 入中所 得的滿 足就从 
这一 点开始 i 当他 的收入 四十 鎊时， 再 增加一 鎊就是 对代表 产生幸 福的那 十鎊收 
入增加 十分之 一》 但是 ，他的 收入倘 然是— 百鎊， 就是超 过必需 品水平 七十鎊 ，在 收入 
四十鎊 时再增 加一鎊 所得的 幸福， 現在 需要再 增加七 鎊才能 得到： 同时， 如 杲他的 收入 
是一 万鎊， 就 需要再 增加一 千鎊 才能产 生同样 的結果 (参看 数学附 录中注 8  当然， 
这种 估計是 非常随 便的， 也不 能适应 个人生 活的种 种不同 淸况。 以后我 們会知 道：現 
在 最通行 的賦稅 制度， 一般 是遵循 貝諾意 的意見 ¥ 的方針 * 以前 的賦稅 制度向 穷人所 
征收的 賦我^ 比按 照貝諾 意的办 法所計 算的大 得多； 同时， 累进税 制度在 儿个国 家中已 
有被 采用的 預兆， 即在貝 諾意对 必需品 已淫作 了修正 之后， 这个 制度在 某种程 度上还 
是基于 以下的 假定： 有 巨大收 入的人 如增加 的收入 ，他因 此而墦 加的 幸福， 不及收 

入 較小的 人增加 收入所 墦加的 幸福那 样多。 

我們 可以 順便說 一下： 增 加一鎊 对任何 人的效 用是随 着他已 有的镑 数而递 减的， 
从这 个—般 規律中 得出了 商个重 要的实 际泵理 第一， 即 使在完 全公正 和平等 的条件 
下进行 的賭博 ，也 会有經 济上的 損失。 例如， 一个有 六百镑 的人， 公正乎 等地与 人賭一 
百鎊， 这 时他所 期望的 幸福， 等于从 七百鎊 所得的 幸福之 一半和 从五百 鎊所得 的幸福 
之 一半， 而这 幸福是 少于他 期望从 六百耪 所得的 幸福， 因力 ，根据 上述的 ^ 定， 从六百 
鎊 和五百 鎊所得 的幸福 之間的 差異， 是大 于从七 百鎊和 六百鎊 所得芦 幸福之 間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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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过 了相当 时候， 新 的財富 往往失 去它的 吸引力 的大部 
分。 一部分 ，这 是习以 为常的 結果； 习 以为常 之后就 使人們 从慣用 
的舒适 品和奢 侈品之 中不再 会得到 很多的 愉快， 虽 然他們 如果失 
去 了这些 东西， 就 会感到 更大的 痛苦。 一部 分这是 由于以 下的事 
实： 財富 的增加 往往与 年老厌 倦或至 少是神 經紧張 的增加 一同而 
来; 甚至随 着財富 的增加 ，还会 养成降 低身体 的活力 和减少 对偷快 
的享受 能力之 生活习 慣。 

在各文 明国家 里都有 一些佛 敎信徒 ，佛敎 的敎义 认为： 淡泊宁 
靜是 最高尙 的生活 理想； 智者应 做之事 是要尽 量从本 性中® 除一 
切 欲念和 願望； 眞正 的財富 不是在 于多財 ，而 是在于 寡欲。 另些人 
的意見 則极端 相反， 他們 主張： 新的 欲念和 願望的 发生总 是有益 
的， 因为它 鼓励人 們加大 努力。 像斯班 塞所說 的那样 ，这些 人似乎 
錯誤地 以为生 活是为 了工作 ，而 不是 工作为 了生活 。① 

实情 似乎是 这样： 照人 类本性 的构成 来看， 除非 人有某 些艰苦 
的工作 要做， 某些 困难要 克服， 否則就 会迅速 堕落； 而且发 奋努力 
对身体 和道德 的健康 也是必 要的。 生 活的富 裕有賴 于尽可 能多的 

和 高尙的 才能之 发展和 活动。 在对任 何目标 - 不 論这目 标 是經' 

营 的成功 ，艺术 和科学 的进步 ，还 是人 类状况 的改善 —— 的热 烈追. 
求 中都有 强烈的 愉快。 各种最 髙尙的 建設性 工作必 然往往 在过度 
紧張 时期和 在疲憊 及停滞 时期中 交集; 但是， 以平常 人和沒 有雄心 


異 (参照 数学附 录中注 9 与杰 文斯的 《政洽 經济学 理論》 第 4 鞏)。 第二 个原理 与第- 
一 个剛剛 相反， 就是： 对風 險的理 論上是 公正的 保險， 常有經 济上的 利益， 伹是 ，各保 
險 公司計 算了理 論上是 公正的 保險費 之后， 除了保 險的費 用之外 当然必 須分出 足_ 
款項， 以支付 它自己 資本的 利潤和 它自己 的营业 費用， 而 往往将 广告費 和詐欺 損失的 
巨額 吏出也 算在营 业費用 之內。 所以， 支付 保險公 司实际 所收的 保險费 是否适 宜的問 
題， 是一个 必須根 据备种 情况的 眞相来 决定的 問題。 

一① 参看他 的作品 《养 生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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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志 （不 論是 高等还 是低等 的雄心 大志） 的人 而論， 从适中 和相当 
稳 定的工 作中所 获得的 适中的 收入， 对身心 和精神 的习慣 之养成 
提供 了最好 的机会 ，只有 在这些 习慣之 中才有 眞正的 幸福。 

在 社会上 一切等 級的人 之中， 对財富 都有某 种誤用 的情况 & 
一般 地說， 我們 虽然可 以說， 工人阶 級的財 富每有 增加， 使 人类生 
活的富 裕和高 尙随着 增大， 因 为所增 加的財 富主要 是用于 滿足眞 
正的 欲望； 但是 ，即在 英国的 技术工 人之中 —— 在新 的国家 中恐怕 
更 是如此 ，以 財富作 为炫耀 手段的 有害的 欲望已 有增长 的迹象 ，这 
种欲望 早已成 为各文 明国家 中小康 阶級的 主要禍 根了。 禁 止奢侈 
的法 律是无 效的; 但是， 如果社 会上道 德的情 緖能使 人免去 对个人 
財富的 各种炫 耀的話 ，那 就有 利了。 誠然 ，从 得当的 豪华中 能得到 
眞 正的和 可貴的 偸快: 但是， 只 在一方 面沒有 个人虛 荣和另 方面沒 
有別人 妒忌的 色彩时 ，这 种偸快 才会达 到最大 限度； 像集中 在公共 
建 筑物、 公园、 公共 收藏的 美术品 和公共 竞赛及 娘乐上 的偸快 ，就 
是 这样。 只要 財富是 用来对 每个家 庭供給 生活和 文化上 的必需 
品 ，以及 为共同 用途的 許多高 尙形式 的娛乐 ，对 財富 的追求 就是高 
尙的 目的; 而这种 追求所 带来的 偸快， 就可随 着我們 用財富 所促进 

的那 些髙尙 活动之 增长而 加大。 

一旦有 了生活 必需品 之后， 每人 就应設 法增加 他現有 的种种 
东西的 美观， 而不 应增加 它們的 数量或 华丽。 家具 和衣着 的艺术 
性 的改进 ，訓练 了制成 它們的 人的高 等才能 ，而 且对 使用的 人是一 
种日見 增长的 幸福之 源泉。 但是， 如 果我們 不去寻 求較髙 的美观 
标准 ，而把 我們增 长的資 源用来 增加家 庭用品 的复杂 性和錯 綜性， 
則 我們就 不能由 此得到 眞正的 益处和 持久的 幸福。 如果每 人购买 
的东 西数量 少些而 且簡单 一些， 为了 眞正的 美观情 願費点 事来选 
擇这 些东西 ，当然 要留心 得到很 好的价 値以抵 偿他的 支出， 但他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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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购 买少数 由高工 資劳动 者精工 制造的 东西， 而 不願购 买由低 X 
資劳 动者粗 制濫造 的东西 ，这样 ，世 界就 会好得 多了。 

但是 ，我們 已超出 本篇应 有的范 圍了； 各 人花費 其收入 的方法 
对 于一般 福利的 影响之 硏究， 是把經 济学应 用于生 活艺术 中的一 
种較为 重要的 应用之 硏究。 


第四篇 生 产要素 — 土地、 劳动、 

資本 和組織 

第一章 緒論 

第一节 生产 要素。 

生产 要素通 常分为 牛平、 f 亨 和亭宁 三类。 牛 平是指 冬亭夺 
为了帮 助人类 ，在 陆地、 •、光 各方面 if 瀹与的 

力量。 是指人 类的經 济工作 —— 不 論是用 手的还 是用脑 的①。 

是 •指 •为 了生 产物质 貨物， 和为了 获取通 常被算 作收入 一部分 
士 _益 而儲备 的一切 設备。 資本 是財富 的主要 資料， 与其 将它看 
作是滿 足欲望 的直接 源泉， 不如将 它看作 是生产 的一个 要素。 

資 本大部 分是由 知識和 耝織构 成的， 其 中有一 部分是 私人所 
有 ，而 其他部 分則不 是私人 所有。 知識 是我們 最有力 的生产 动力； 
它使 我們能 够征服 幷 迫使自 然滿足 我們的 欲望。 組 織則有 
助于 知識， 它有許 —式， 例 如单一 企血的 組織， 同 一行业 中各种 
企业的 耝織， 相互有 关的各 种行业 的組織 ，以 及对公 众保障 安全和 


① 当劳动 “ 是部 分地或 全部分 为了获 得直接 从劳动 中所获 得的愉 快以外 的某种 
利益 而进行 ”时， 劳动就 珂 列入經 济工作 一类。 参看第 2 篇第 3 章第 2 节 及脚注 。我 
們 所硏究 的生产 是只限 于以平 常意义 解釋的 生产， 因此， 凡是不 能直接 或間接 促进物 
质 生产的 那一类 劳动， 例如 学生的 課业， 我們都 不加以 硏究。 从某 些观点 —— 但不是 
从一 切观点 —— 来看 ，倘使 把劳动 解釋为 劳动者 —— 也就 是人类 —— 的 意思， 則 土地、 
劳动、 資本 这三个 字就較 为对称 参看华 尔拉斯 所著的 《純 政治經 济学》 第 17 讲和 
費希尔 敎授在 《經济 杂志》 上 的文章 谦 6 卷第 5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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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許 多人提 供帮助 的国家 組織。 知識和 組織的 公有和 私有的 区別， 

具 有很大 的和日 益增 长的重 要性； 在某 些方面 ，甚至 比有形 东西的 
公 有和私 有的区 別更为 重要; 一部分 为了这 个理由 ，有时 把—分 
开来算 作是一 个独立 的生产 要素， 似 乎最为 妥当。 要到我 究  • 
的很后 的阶段 ，我們 才能对 組織这 个要素 加以仔 細硏究 ，但 在本篇 
中也必 須說到 一点。 

在某种 意义上 ，生产 荽素只 有两个 ，就是 自然与 人类。 資本与 
齟 織是人 类在自 然的帮 助下， 在人类 預測将 来的能 力和甘 願为将 
来作准 备的心 理之指 导下， 进行 工作的 結果。 倘使 自然和 人类的 
本性和 力量是 固定不 变的話 ，則 財富、 知識和 組織的 成长就 隨之发 
生， 正如 原因产 生結果 一样。 但是， 另一 方面， 人类自 己在 很大程 
度 上是由 其环境 形成的 ，而 在环境 中自然 发生很 大的作 用:因 而不 
論从哪 一个观 点来看 ，人 类是生 产問題 的中心 ，也是 消費問 題的中 

心； 而且 进一步 又是生 产与消 費之間 的关系 的問題 也 称为兮 

配 与交換 的問題 - 之 中心。 

• 又 i 在数 目上 ，在健 康和强 壮上， 在 知識和 能力上 ，以 及在性 
格 丰富上 的发展 ，是我 們一切 硏究的 目的: 但 对这个 目的， 經济学 
所能 硏究的 不外是 貢献一 些重要 的因素 而已。 所以， 从經 济学的 
广泛方 面来看 ，这种 发展的 硏究如 果屬于 經济学 著作的 一部分 ，应 
当放在 最后： 不过即 使放在 最后也 是不适 当的。 同时， 我們 不能不 

考虑 人类在 生产上 的直接 作用， 和决 定人类 作为 生产者 —— 

的效率 之各种 条件。 因此， 大 体上把 关于人 类在数 目和性 格上发 
展的一 些說明 ，包 括在关 于生产 的一般 硏究之 內作为 它的一 部分， 

恐 怕是最 便利的 办法， 而且确 是最符 合英国 經济学 傳統的 办法。 

第二节 边际反 效用。 工作 有时虽 然就是 电食己 的报酬 ，但 
在某些 假定下 ，我 們可以 认为， 工作的 供給是 受对工 作所能 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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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之 支配。 供給 价格。 

在目前 这个阶 段中， 我們 只能略 为說明 需求与 供給的 一般关 
系 和消養 与生产 的一般 关系。 但是， 当效用 和价値 的硏究 在我們 
心目中 記忆犹 新时， 略为說 一下价 値与反 效用或 負商品 的关系 ，也 
未尝 无益。 为了 得到具 有价値 的貨物 —— 这 种貨物 之所以 具有价 
値 因为旣 是需要 的又是 不易得 到的， 我們必 須克服 这种反 效用或 
負 商品。 現在我 們所能 說的一 切必然 是暫时 性的； 甚至似 乎是引 
起困 难而不 是解决 困难： 但 在我們 面前， 能 有一个 硏究范 圍的輪 
廓 —— 即使 是不充 分和不 完全的 —— 也有 好处。 

需 要是基 于获得 商品的 欲望， 而 供給主 要是决 定于克 服不願 
遭受 “負商 品”的 心理。 这 种負商 品通常 可分为 两类： 劳动 和展緩 
消費所 引起的 牺牲。 这 里只要 大槪說 明普通 劳动在 供給方 面所发 
生的 作用就 够了。 关于 經营管 理工作 和由于 积累生 产資料 所造成 
的等待 而引起 的牺牲 （有 时如 此伹不 总是这 样）， 以 后也会 加以类 
似的 - 虽 然不是 完全相 同的" 論述 D 

劳 动的負 商品之 发生也 許由于 身体或 精神的 疲劳， 或 是由于 
在有 碍健康 的环境 中继續 劳动， 或是 由于与 不受欢 迎的同 事一同 
工作， 或是由 于占用 了娛乐 、社 会或智 力活动 所需的 时間。 但是， 
不 論这种 負商品 的形态 如何， 它的强 度差不 多总是 随着劳 动的紧 
張和持 續而增 大的。 

当然， 有很多 努力是 为了工 作的本 身而进 行的， 例如登 W、 竞 
赛 以及从 事文学 、艺 术和科 学的活 动就是 如此; 但有 很多艰 难的工 
作是 在使別 人获益 的欲望 之影响 下进行 的③。 但是， 以我們 使用劳 


① 我們已 經知道 C 見第 3 篇第 S 章第 1 节)， 倘使一 个人以 他对最 后购买 的数量 
只願 支付的 价格， 购买 了全部 东西， 則他 从以前 的购买 量中得 到了剩 余滿足 i 因 为他购 
买全 部东西 所付的 价格， 是低 于他宁 願支付 的而不 願得不 到这瘦 东酉的 价格。 同 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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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 个名詞 而言， 大部 分劳动 的主要 动机都 是要得 到某种 物质利 
益的 欲望； 这种 利益在 世界的 現状下 一般表 現为获 得一定 数額的 
貨币。 即 使一个 人是受 雇佣而 1C 作时， 他也 往往从 工作中 得到偸 
快， 这是确 实的: 但是 ，在做 完工作 之前他 通常感 到如此 疲乏， 以致 
停 工 时他就 觉得高 兴了。 也 許他失 业了一 些时候 之后， 以 他直接 
的舒适 而論， 他宁願 I: 作而 无报酬 ，不 願沒有 工 作； 不过， 恐 怕他还 
是 不願以 比正常 价格低 得多的 价格出 卖力气 ，以 破坏他 的市場 ，正 
像一个 制造商 所做的 那样。 关 于这一 点在另 一册书 中将加 詳述。 
以学 术用語 来說， 这 可称为 劳动的 边际反 效用。 因为 一样商 

聲  «  •  •  * 

品的 数量每 有增加 ，其 边际效 用随之 下降； 需要每 有减少 ，不 光是 
对这商 品的最 后部分 而且对 其全部 所能得 到的价 格就随 之 下跌； 
同 样地， 劳 动的边 际反效 用总是 随着劳 动量的 增加而 增大。 

任何 已經有 了职业 的人不 願更加 努力的 心理， 在一般 情况下 
要 看关于 人类本 性的基 本原理 而定， 經济学 家必須 承认这 种原理 
是 最終的 事实。 像杰 文斯所 說的那 样①， 在开始 工作前 ，往 往有一 
些阻力 要加以 克服。 开 始工作 时往往 要作一 点令人 威到痛 苦的努 
力， 但这 种令人 痛苦的 努力逐 漸减少 到零， 而且 继之以 偸快； 这种 
愉 快在短 时間是 增加的 ，直 至达到 某种低 的最大 限度； 然后 又戚少 
到零 ，而且 继之以 日見增 大的疲 劳和对 休息与 变化的 渴望。 然而， 
在智 力工作 方面， 愉快和 兴奋一 旦产生 之后， 往往不 断增大 ，直 

如果付 給他的 贿 工作的 价格， 是 他最不 願做的 工作之 充分的 报酬; 而且， 如平 常发生 
的 那样, 如果对 他比較 願敗的 、和对 他自己 实际用 力較少 的那种 工作， 也 付給同 祥的价 
格， 从 这神工 作中他 就得到 生产者 剩余。 关 于生产 者剩余 这个槪 念的一 些困难 在附录 
十 - •中 加以 考忠。 

工 人不願 以低于 正常价 格的价 格出卖 力气， 与 制造商 不願以 低价出 售貨物 以破坏 
市 場是一 样的， 虽然 以特殊 的交县 而論， 制造商 宁願接 受鹿价 而不願 让工厂 停工。 

① 見杰文 斯所著 《政 治經济 学理論 》 第 5 章》 这个 学說已 为奥国 和美国 的經济 

学家 加以强 調和大 大地发 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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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必要时 或因为 謹愼之 故才会 停止。 每个健 康的人 都儲有 一定的 
精力可 以使用 出来， 但只有 經过休 息之后 精力才 能得到 恢复； 因 
此； 如 果他长 期地用 力多休 息少， 他 的健康 就要破 产了。 雇主往 
往 知道， 在有很 大的需 要时， 暫时 增加工 資会使 工人多 做工作 ，但 
不 論报酬 多少， 工人 也不能 长久保 持败这 样多的 工作。 关 于这个 
問題的 一个理 由是： 超 过一定 限度的 劳动时 間每有 增加， 对休息 
的需 要就随 之更为 迫切。 对工作 增加部 分的厌 恶之所 以加大 ，一 
部 分因为 ，当 留作休 息与其 他活动 的时間 减少时 ，对 空間时 間的增 
加部 分之喜 爱就增 大了。 

由于上 述及其 他一些 限制， 无論哪 一类工 人所作 的努力 ，是随 
着 給他的 报酬之 增减而 增咸， 这一 点大体 上是确 实的。 正 像吸引 
购买者 去购买 一定数 量的某 种商品 所需的 价格， 称 为那个 数量在 
一年 或一定 的时期 中的需 要价格 一样， 对生 产一定 数畺的 某祌商 
品必 需作出 的努力 所需的 价格， 可称 为在同 一时期 中对那 个数量 
的 供給价 亨。 如果我 們暫时 假定， 生 产完全 依靠已 經存在 的和經 
过鈿螽 士二定 数目的 工人之 努力， 則 我們就 可得到 一張供 給价格 
表 ，相当 于我們 以前考 虑过的 需要价 格表。 在 理論上 ，供給 价格表 
在一面 的数字 栏內表 明各种 工作量 ，也 就是生 产量， 而在另 一面的 
数 字栏內 表明誘 使可用 的工人 供給各 种工作 量所必 須支付 的各种 

价格， 

但是 ，这 种硏究 任何一 种工作 之供給 ，幷 从而硏 究由这 种工作 
所制成 的貨物 之供給 的簡单 方法， 是 假定胜 任这种 工作的 人数是 
固 定的； 伹这 个假定 只能在 短期內 采用。 因 为人口 总数在 許多原 
因的 影响下 是有变 化的。 在这 些原因 中只有 一部分 是經济 原因， 


① 参看第 3 篇第 3 章第 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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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經 济原因 中平均 劳动收 入占有 突出的 地位； 虽 然它对 人口增 
长的 影响是 不固定 和不規 則的。 

但是， 人口 在各种 行业間 的分布 ，却更 加受到 經济原 因的影 
响。 任 何行业 的劳动 供給毕 竟或多 或少是 密切适 应劳动 的需荽 t 
深謀 远虑的 父母培 养子弟 能得到 最有利 的职业 ，这就 是說， 使他們 
得到劳 动在数 量和性 质上不 太剧烈 、所 需的技 能不太 难学、 而在工 
資及 其他利 益上都 有最好 报酬的 职业。 然而， 劳动 的供求 之間的 
适应是 决不会 这样完 美的； 需 要的变 动可使 这种报 酬暫时 —— 甚 
至 許多年 —— 比 剛足以 使父母 为子弟 选擇某 一行业 而不选 擇同类 
的其他 行业的 那种报 酬髙得 多或低 得多。 所以， 任 何时間 中任何 
一种工 作可得 的报酬 ，虽 与学到 必需的 技能之 难易， 以及工 作本身 
所包含 的强度 、乏味 、缺 少空 閑等問 題的确 有一些 关系； 但 这种适 
应容 易受到 很大的 妨碍。 这 种妨碍 的硏究 是一項 因难的 工作； 在 
我們 硏究的 以后阶 段中对 这个問 題将再 詳述。 但本 篇是以 叙述为 
主 ，幷 沒有提 出什么 困难的 問題。 


第二章 土地 的肥力 

第一节 土 地是大 食然的 贈与， 而土地 的产物 是人类 工作的 
結果 ，这个 槪念是 不完全 正确的 ，但 却含 有眞理 在内。 

我們通 常說生 产要素 有土地 、劳动 和資本 三类： 凡依靠 人类劳 
动而成 为有用 的有形 之物归 入資本 一类， 不 依靠人 类劳动 而成为 
有用的 有形之 物則归 入土地 一类。 这 个区別 显然是 不精确 的：因 
为， 磚头不 过是略 为加工 的泥土 而已； 而久已 有人居 住的地 方之土 
壤大 部分經 过人类 多次的 耕作， 其現在 的状态 实归功 于人类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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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这个区 別却包 含科学 的原理 在內。 人 类沒有 創造物 质的力 
量， 只是 把东西 变为有 用的形 态而創 造了效 用①； 如 果这种 效用的 
需 要有了 增加， 人类 所創造 的效用 在供給 上也能 增加： 这种 效用就 
有 了供給 价格。 伹是， 还 有別的 效用， 其供給 是人类 不能控 制的； 
这种效 用是由 自然以 固定的 数量供 給的， 因 此就沒 有供給 价格。 
“土地 ”这个 名詞已 由經济 学家加 以扩大 使用， 以包 括这种 效用的 
永久 源泉在 內③， 不論它 是发生 于土地 一-按 照普通 使用这 个名詞 
的意义 —— 还 是发生 于海洋 与河流 、日 光与雨 水以及 風力和 瀑布。 

如果 我們硏 究了什 么是土 地与我 們看作 是土地 产物的 那些有 
形的 东西的 区別， 我 們就可 知道， 土 地的基 本屬性 就是它 的广袤 
性。 使用 一块土 地的杈 利就是 对一定 的空間 —— •地 面的某 一部分 
一 — 之支 配权。 地 球的面 积是固 定的： 地球 上任何 一个部 分与其 
他 部分的 几何学 的关系 也是固 定的。 人 类无法 控制这 种关系 ，而 
这种 关系也 絲毫不 受需要 的影响 ，它沒 有生产 費用， 也沒有 能够生 
产它 的供給 价格。 

使 用地球 上的一 定面积 ，是 人所能 做的任 何事情 之初歩 条件； 
这种 使用使 他有了 他自己 活动的 場所， 享受 自然給 与这个 場所的 
热和光 、空气 和雨水 ，幷决 定了他 与其他 东西和 其他人 的距离 ，而 
在很 大程度 上决定 了他与 其他东 西和其 他人的 关系。 我們 将会知 
道， 土 地的这 一特性 ，虽 还沒有 受到十 分重視 ，但它 却是所 有經济 
学的 作家对 于土地 与其他 东西不 得不加 以区別 的最后 原因。 这个 


① 参看第 2 篇第 3 章， 

© 用 李嘉图 的名言 来說， 就 是“土 壤的固 有和不 灭的力 量”。 屠能 对地租 理論之 
根据， 以及对 亚当. 斯 密私淳 嘉囝关 于地租 理論所 采取的 立場的 硏究是 値得注 意的， 
在这 硏究中 他說到 “土地 本身”  CDer  Boden  an  sich)， 不 幸这句 話无法 用英文 翻譯出 
丧， 意思 是說， 土 地如果 沒有人 类活动 加以改 变的話 ，它还 是原来 的祥子 〔見 屠能所 
著 《孤 立国》 第 1 篇第 1 章第 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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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性是經 济学中 許多最 有兴趣 和最为 困难的 問題之 基础。 

地面 上某些 部分之 有助于 生产， 主要是 由于对 航海者 所提供 
的 服务； 某 些部分 則对开 矿者具 有主要 价値， 还有 一部分 —— 虽然 
这种 选擇是 人类而 不是自 然 作出的 —— 对建 筑者具 有主要 价値。 
但是 ，說到 土地之 有生产 力时， 我們首 先想到 的就是 它在农 业上的 


用途 o 


笫二节 土地肥 力之机 械的和 化学的 条件。 

在 农业家 看来， 一定面 积的土 地是維 持一定 数量的 植物生 
命 —— 也許 最終是 动物生 命——的 手段。 为 了这个 目的， 土壤必 
須具有 某些机 械的和 化学的 性质。 

以机械 的条件 而論， 土壤必 須如此 松軟， 以致植 物的細 根能在 
土 中自由 伸展; 但 它又必 須坚实 ，足 以很好 地支撑 植物。 它 不可失 
之太松 ，像砂 土那样 ，会使 水在土 中流得 太快， 因为 这样土 壤往往 
就 会干燥 ，而榷 物的养 料在土 中一經 形成或 是被投 入土中 ，差 不多 
馬 上就随 着水流 去了。 土壤又 不可失 之太硬 ，像 坚硬 的黏土 那样， 
会 使水在 土中不 能相当 自由地 延伸。 因为， 新鮮的 水之不 断流入 
土中， 以 及因水 在土中 的延伸 而不断 注入的 空气， 都是不 可缺少 
的： 水和空 气把矿 物和气 体变为 植物的 养料， 否則它 們就会 变为无 
用 ，甚至 有毒。 新鮮 空气、 水和霜 的作用 ，是大 自然对 土地的 耕作； 
即使沒 有其他 帮助， 它 們也可 及时使 地面的 任何部 分相当 肥沃， 
只要 它們所 形成的 土壤能 停留在 原来的 地方， 而不 是一經 形成馬 
上 就被大 雨和洪 水向下 冲掉。 但是 ，对 于土壤 的这种 机械的 形成， 
人类給 予很大 的帮助 。人 类耕作 的主要 目的， 就是帮 助自然 使土壤 
能够 松軟地 而又坚 实地支 持植物 根部， 幷使 空气和 水能在 土中自 
由地 延伸。 綠肥使 黏性土 壤分化 而变为 松軟， 对于砂 性土壤 ，綠肥 
給 它一种 构造上 非常需 要的坚 实性， 幷从机 械和化 学上帮 助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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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作 为植物 养料的 物质， 否則 这种物 质就会 迅速地 从土中 流出。 

以化 学的条 件而論 ，土壤 必須具 有植物 需要的 、幷 处于 适合它 
吸 收状态 的无机 成分; 在某些 情况下 ，人 类只 要花一 点劳动 就能使 
土壤发 生很大 变化。 因为 ，人类 只要加 进一点 正是它 需要的 东西， 
就可使 不毛之 地变为 非常肥 沃:的 土壤； 在大 多数情 况下， 人 类或是 
使 用石灰 的許多 形态中 的某些 形态的 石灰， 或是使 用近代 化学所 
提供的 各种各 样的人 造肥料 ，也 可使不 毛之地 变为肥 氏：人 类現在 
还 利用細 菌来帮 助农业 工作。 


第三节 入类改 变土壤 性质的 力量。 

靠了所 有这些 方法， 就能把 土壤的 肥力置 于人类 的控制 之下。 
靠了 充分的 劳动， 人类能 使差不 多任何 土地生 长大量 作物。 人类 
能从 机械上 和化学 上使土 壤适合 于下一 次要种 植的任 何作物 。人 
类也 能使作 物适应 土壤的 性质, 幷使作 物互相 适应; 选擇这 样一种 
輪种的 方法： 每 次耕作 会使土 地处于 这样一 种状态 和这样 一个季 
节， 以致土 地能被 容易地 耕作成 为下一 作物的 适宜的 苗床。 人类 
甚至采 用排水 的方法 ，或 是混合 两种土 壤以补 充成分 不足的 方法， 
就能永 远改变 土壤的 性质。 迄 今为止 ，这不 过是小 規模地 进行； 白 
堊 和石灰 、黏土 和泥灰 石只是 薄薄地 撒在田 地上; 除 了园圃 和其他 
得 到优待 的地方 之外， 完 全新的 土壤是 很少做 成的。 但是， 大規模 
地应用 建造铁 道和其 他大的 土木工 程所用 的机械 动作， 以 混合两 
种具 有相反 缺点的 貧瘠土 壤来創 造肥沃 的土壤 ，到将 来是可 能的， 

甚至 有些人 认为这 是会实 現的。 

这一切 变革到 将来可 能比过 去更为 普遍地 和彻底 地实行 。但 
是 ，即 在現在 ，古 老国家 里大部 分土壤 的性质 非常得 力于人 类的活 

动； 剛好在 地面之 下的一 切土壤 ，其 中有很 大的資 本因素 - 人类 

过去 劳动的 产物。 被 李嘉图 归入土 壤之“ 固有的 ”和“ 不灭的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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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 中的那 些自然 的贈与 ，已經 大有改 变了； 一部分 由干人 类世世 
代代 的操作 而荒瘠 ，一 部分則 因而肥 沃了。 

但是， 地面 上的东 西却不 相同。 自然对 每亩土 地的地 面每年 
給予热 和光、 空气和 湿气， 而 人类对 于它們 却沒有 什么控 制的办 
法9 誠然 ，人 类可用 大規模 的排水 工程的 方法， 或是 植林， 或是森 
林 采伐的 方法略 为改变 气候。 但是 ，大 体上， 太阳和 風雨的 活动是 
由自 然每年 对每块 土地确 定的。 土地 所有权 就是每 年給予 土地以 
这种 活动， 幷对 植物和 动物的 生活和 活动提 供了所 需要的 場所; 这 
場所 的价値 很受它 的地理 位置的 影响。 

因此， 我們可 以继續 采用土 地从自 然界 所获得 的原来 或固有 
如 特性， 与土地 得力于 人类活 动的人 为特性 之間的 这种普 通的区 
別， 只要 我們記 住以下 一点： 第 一种特 性包括 所論的 地方之 空間关 
系 ，和自 然 每年給 它的日 光、 空气和 雨水； 而且 在許多 情况下 ，这些 
东 西是土 地固有 特性中 的主要 特性。 田地所 有扠之 具有它 的特殊 
意义 和準― 之 具有它 的特征 ，主要 就是从 这些东 西中得 来的。 

第四+  i 任何情 况下， 因資 本和劳 动的增 加而增 加的 报酬， 
迟早 是要透 減的。 

关于 任何土 壤的肥 力由于 自然所 賦与的 固有特 性的緣 故到怎 
样程度 ，和 由于人 类对土 壤所加 的改变 的緣故 到怎样 程度的 問題， 
如果我 們不考 虑从土 地所获 得的是 哪一种 产物， 就 不能加 以充分 
硏究。 人力对 于促进 某些作 物的生 长所能 做的， 比 对于另 些作物 
大 得多。 人 类最无 能为力 的是对 于长成 森林的 树木； 橡树 如果种 
植 得法， 地位 寬敞， 它从人 力 的帮助 中得不 到什么 好处： 要 对它使 
用劳动 以获得 巨大的 收获， 是 沒有办 法的。 有些肥 沃的河 边低地 
具有丰 饒的土 壤和良 好的天 然排水 之利， 那 里所长 的萆差 不多也 
是同样 情况； 野兽 以这种 沒有人 照管的 草作为 飼料， 幷且照 管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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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几乎 与人照 管得一 样好; 英国 最肥沃 的田地 (一英 亩忖給 六镑及 
六鎊 以上的 地租） 中 ，有 很多使 得沒有 人力帮 助的土 地特性 所产生 
的报酬 ，差不 多与現 在从这 种田地 所得的 报酬一 样大。 其次 ，就是 
虽不 完全像 上述那 样肥沃 ，但 仍可作 为永久 牧場的 土地。 再次 ，就 
是 耕地， 对这种 土地人 类幷不 依賴自 然的 播种， 而是 为各种 作物准 
备 苗床以 适合它 的特殊 需要， 人类自 己播种 幷除去 对种子 有害的 
东西。 人类所 播的种 子經过 选擇， 以 使这些 种子具 有迅速 成熟和 
充分 发育对 人类最 为有用 部分的 性质。 这 种仔細 选种的 习慣， 
虽然 不过是 近代才 有的， 即使現 在尙不 普遍， 但是， 几千年 的不断 
操作 已給与 人类以 与原始 野生植 物不大 相同的 植物了  最后 ，最 
得 力于人 类劳动 和照管 的那种 产物， 就 是优良 品种的 水果、 鮮花、 
蔬菜 和牲畜 ，特 別是作 为改良 品种用 的那种 产物。 因为 ，如 果人类 
不 加过問 的話， 自然 就会选 擇最能 照管自 己及 其产物 的那些 品种， 
而 人类則 选擇能 最快地 大量供 給人类 最需要 的东西 的那些 品种； 
在最优 良的产 物中， 有 許多如 沒有人 类的照 管本身 是完全 不能生 
存的。 

因此， 人类 在帮助 自然种 植各种 农产物 上所起 的作用 是多种 
多 样的。 在 各种情 况下， 人类继 績操作 ，直到 資本和 劳动之 增加所 
产 生的报 酬之增 加变为 ¥亨， 再增加 資本和 劳动不 会再增 加报酬 
为止。 士 ik 个限 度很快 Si 的 地方， 人类几 乎把一 切工作 都委之 
于 自然； 而在有 些地方 則对生 产出力 很大, 那 是因为 人类能 够长久 
工作而 不会达 到这个 限度。 因此， 我 們就要 进一步 硏究报 酬递戚 

律了。 

注意以 下一 点是重 要的： 現在我 們所硏 究的資 本和劳 动的报 
酬 ，是 以所获 的产物 之亨零 :来衡 量的， 而与同 时可能 发生的 产物在 
交 換价値 或价格 上的任 kk 化无关 5 例如， 如 果在附 近的地 衣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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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 条新的 铁路， 或是 一个城 市的人 口大量 增加而 农产品 却不易 
輸入时 ，就 会发 生达种 变化。 当我 們根据 报酬递 减律来 推論时 ，尤 
其是当 我們硏 究人口 增加对 生活資 料的压 力时， 这 种变化 就将非 
常重 要了。 但是 ，这 种变化 与报酬 递减律 本身幷 无关系 ，因 为报酬 
递咸律 与所得 的产物 之价値 无关， 而只是 与它的 数量有 关①。 


第三章 土地 的肥力 (續 前) 。报酬 

递减 的傾向 


第一节 土地也 許耕种 不足， 因 此由于 簧本和 劳动之 增加而 
产生的 报酬就 会透增 ，直 至达到 最大的 报酬率 为止; 达到了 最大的 
报酬率 之后， 报酬就 重新递 减了。 耕作方 法的改 R 可使較 多的资 
本和劳 动能被 有利地 应用。 报酬 递减律 是关于 生产物 的数量 ，而 
不是关 于屯的 价値。 

报酬 递减律 或乎- 學乎® 哼咿 苹毕 可暫时 說明如 下： 

爲 车“ 為丄地 螽 4 之增 in， 了嘐 ，使 所获的 农产物 

数量 之增加 在比例 上是較 低的， 除 非可巧 生 农业技 术的改 
良。 

我們从 历史和 观察中 知道： 各时 代和各 地方的 每个农 民都希 
望使 用大量 土地； 当他 不能无 代价地 获得土 地时， 他如 有財产 ，就 
会出 錢购买 土地。 惝使他 认为， 把他 所有的 資本和 劳动都 用于一 
块 很小的 土地， 也 可得到 与使用 大量土 地同样 良好的 結果， 則除了 
这一块 很小的 土地外 ，他 就不 会再出 錢去实 其他土 地了。 


① 仍 对参看 本篇第 3 章第 8 节 的后一 部分; 以及 本篇第 13 章第 2 节* 


第四篇 第三章 土地 的肥力 C 續前) •拫 酬递减 的傾向 


169 


当不需 要开垦 的土地 能无代 价地获 得时， 每人 使用土 地的大 


小， 只是 他认为 会給他 的資本 和劳动 以最大 报酬的 数量。 他的耕 
作是 “广耕 ”而不 是“精 耕”。 他的目 的 不在于 从一英 亩的土 地上得 
到大量 谷物， 因为， 如果 是这样 的話， 他只要 耕种几 英亩土 地就行 
了。 他的 目的是 要以花 費一定 数量的 种子和 劳动而 得到尽 可能多 
的全部 收获； 所以， 只要 在粗耕 下他能 管理， 他就在 許多英 亩的土 
地上 播种。 当然， 他也許 会做得 过头： 他所 耕作的 面积也 許太大 
了， 以致把 資本和 劳动集 中用于 較小的 面积反 而有利 •，在 这 种情况 
下 ，如果 他能支 配較多 的資本 和劳动 ，以 便对 每一英 亩的土 地多用 
一些 ，則 土地就 会姶他 以递， 哼苧呼； 这就 是說， 报 酬的增 加在比 
例上 大于土 地对他 現在的 費用所 給与的 报酬。 但是， 如果 他的計 
算是正 确的， 他 正好使 用了那 么多的 土地， 使他 有最大 的报酬 V 如 
果 他把資 本和劳 动集中 用于較 小的面 积反要 受到損 失了。 如果他 
能支 配較多 的資本 和劳动 而对現 有的土 地多用 一些， 他所 得的利 
益就会 小于他 耕种較 多的土 地所能 获得的 报酬， 他 就会得 到竽亨 
的 报酬； 这 就是說 ，报酬 的增加 在比例 上小于 他現在 最后使 用的会 
会动所 能获得 的报酬 ，当然 ，这是 假定同 时在他 的农业 技术上 
幷无 显著的 改良。 等到 他的儿 輩长大 起来， 他們会 有較多 的資本 
和劳 动用于 土地； 为 了避免 获得递 戚的报 酬起見 ，他 們就要 耕种較 
多的 土地。 但是 ，也 許到那 时所有 邻近的 t 地都 已有人 耕种了 ，为 
了得到 更多的 土地， 他 們就必 須购买 土地， 或租用 土地而 付給地 
租， 或迁居 到不出 代价而 能得到 土地的 地方去 。① 


① 在 耕作的 初期阶 段中， 报酬的 逮增一 部分是 由于組 織上的 經济， 这与 使大規 
模的工 获得利 益的那 种組織 上的經 济是相 同的* 但是， 一部 分这也 由于以 下的事 
溪: .在土 地耕作 极粗的 地方， 农民的 收获易 为夭然 生长的 莠草所 抑制" 學亨㊉ 苧㉝与 
递增 的报酬 之間的 关系, 在 本篇的 最后一 章中再 加詳論 . 


170  第四篇 第三章 土地 的肥力 C 續前) 。报 酬递减 的傾向 


报酬递 减的傾 向是亚 伯兰与 罗得分 手的原 因①， 也是 历史上 
所說的 大多数 移民的 原因。 凡是 在极其 需要耕 种权利 的地方 ，我 
們可以 相信， 报 酬递减 的傾向 是充分 犮揮作 用的。 如果不 是因为 
这种 傾向的 緣故， 每个农 民除了 他的一 小块土 地之外 ，放棄 所有的 
租 地幷把 他一切 的資本 和劳动 用于这 一小块 土地， 就能节 省差不 
多全部 地租。 在 这种情 况下， 如果他 用于这 一小块 土地的 一切資 
本和 劳动所 产生的 报酬， 与他 現在用 于这块 土地的 資本和 劳动所 
产生的 报酬， 在比例 上是一 样多， 則他 从这一 小块土 地所获 得的产 
物， 就可与 他現在 从全部 田地所 获得的 产物一 样多； 那末， 除了他 
保 留的一 小块土 地的地 租外， 原来付 出的地 租都可 变为他 的純利 
了。 

农民 的奢望 往往使 他們耕 种的土 地超过 了他們 能够适 当管理 
的 数量， 这 一点是 可以承 认的： 誠然， 楊格以 后的差 不多毎 一个关 
于 农业的 权威学 者都对 这一錯 誤加以 痛斥。 但是， 当他們 吿訴农 
民說 ，把資 本和劳 动用于 較小的 面积是 有利的 ，他們 的意思 不一定 
是說， 这 样就会 得到較 多的总 产物。 地祖的 节省如 果能抵 过农民 
从 土地所 得的全 部报酬 之可能 发生的 咸少而 有余， 这一点 足以成 
为 他們的 論据。 倘使一 个农民 以他的 产物的 四分之 —忖作 地租， 
假定 他用于 每英亩 土地的 資本和 劳动的 增加， 使他 所获得 的报酬 
比他从 以前的 費用所 获得的 报酬， 在比例 上至少 起过四 分之三 ，那 
末 ，他 把資本 和劳动 集中用 于較少 的土地 会是有 利的。 

其次 ，即 在像英 国这样 进步的 国家里 ，仍 有很多 土地在 耕作上 
是如 此地不 熟练， 以致 如果以 現在的 資本和 劳动的 两倍熟 练她用 
于土地 ，則 这些土 地所生 产的总 产物可 达两倍 以上， 这一点 也是可 

...  I 

:,  ...  - —— 

®  “如果 他們住 在一起 的話， 那个地 方容不 下他 們:因 力他們 的财物 甚多， 所以 
他們 ㈣巨住左一 起 •”見 《旧約 >>中 《創 雌》 第 13: 章第 6 节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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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承 认的。 有些人 主張： 如果 所有的 英国农 民都像 最优秀 的农民 
那 样能干 、聪 明和精 力充沛 ，他 們就可 有利地 使用現 在的資 本和劳 
动的 两倍， 这 些人很 可能是 对的。 假 定地租 占現在 产物的 四分之 
一， 他 們現在 所得的 产物之 每四英 担①， 就会增 加到七 英担： 可以 
設想 ，如果 采用更 加进步 的耕作 方法， 他 們就会 得到八 英担， 甚至 
更多 o 但是， ¥ 亨穿 这一 点幷不 证明多 用資本 和劳动 就能从 
土地得 到递增 酬  1  '事 实是这 样的： 我們 以現在 那样的 农民和 
他們实 际所有 的技能 与精力 而論， 我們普 遍观察 的結果 ，觉 得即使 
他們放 棄大部 分土地 ，而 把一切 資本和 劳动集 中用于 剩下的 土地， 
除了这 一部分 土地的 地租外 ，省下 来的地 租都归 他們自 己所有 ，对 
他 們也沒 有一条 致富的 捷徑。 他 們之所 以不能 这样做 的理由 ，就 
是因为 有报酬 递咸律 的緣故 ，如 前所說 ，这种 报酬是 以它的 数量来 
衡量， 而不是 以它的 交換价 値来衡 量的。 

現在 我們可 以淸楚 地說明 以上在 关于报 酬递咸 律的暫 时說明 
中的“ 一般地 ”这句 話所包 含的限 制了。 报酬 递减律 是一种 傾向的 
叙述， 这 种傾向 誠然可 因生产 技术的 改良和 发展土 壤全力 的时作 
时 輟的过 程而暫 时受到 阻碍; 但是 ，倘 使对产 物的需 要无限 制地增 
加， 則这 种傾向 最終必 然成为 不可抗 阻的。 我們对 这种傾 向的叙 
述 可分为 以下两 部分： 

尽管 农业技 术的改 良可以 提髙土 地通常 对一定 数量的 資本和 
劳 动所提 供的报 酬率； 尽管已 經用于 任何一 块土地 的資本 和劳动 
也許远 不足以 发展它 的全力 ，以致 对这块 土地增 加費用 ，即 在現有 
的 农业技 术下， 也可 得到超 过按照 比例的 报酬； 但是， 这种 情况在 
一个古 老国家 里是罕 見的： 除了 存在这 种情况 之外， 用于土 地的資 


① 一英担 chundredweight) 等于 一百十 二磅， 一美担 等于一 百磅。 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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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 劳动之 增加， 使所获 得的产 物数量 的增加 在比例 上是較 低的， 
除非 个別耕 作者的 技能同 时也有 提高。 第二， 不論 农业技 术的将 
来发展 怎样， 用于土 地的資 本和劳 动之不 断增加 ，最 終必然 造成因 
增加 一定数 量的資 本和劳 动所能 获得的 产物增 加量之 递减。 

第二节 一剂 資本和 劳动。 边际剂 ，边 际报酬 ，耕 作边际 。边 
际 剂不一 定是时 間上 最后的 一剂。 剩余生 产物； 电与 地租的 关系。 
李嘉 图所注 意的只 限于一 个古老 国家的 情況。 

如 果采用 詹姆士  •穆 勒提出 的一个 名詞， 我們 可以认 为用于 
土地的 資本和 劳动， 是由 等量的 陆績使 用的号 $ 构成 的①。 我們 
已 經知道 ，最初 使用几 剂所产 生的报 酬也許 是小的 ，而 以后 的許多 
剂就可 产生大 干按照 比例的 报酬； 在例 外的情 况下， 陆續使 用的各 
剂 所产生 的报酬 ，甚至 会交替 地时增 时咸。 但是 ，根 据报酬 递戚律 
所說， 早迟 （总是 假定同 时在耕 作技术 上沒有 变化） 总要达 到某一 
点， 过了这 一点， 一切 增加的 各剂所 产生的 报酬， 在 比例上 就会小 
于以前 各剂所 产生的 报酬。 这 剂总是 指劳动 和資本 合在一 起的一 
剂 ，不 論它是 由独力 在自己 土地上 耕作的 自耕农 所使用 ，还 是用来 
代 表自己 不从事 耕作的 农业資 本家的 費用。 但是 ，在后 一情况 ，費 
用的主 体表現 为貨币 形态； 在 硏究与 英国情 况有关 的农业 經营的 
經 济时， 按照 市場价 値把劳 动折为 貨币等 价物来 考虑， 只說 各剂資 
本而 不說各 剂劳动 和資本 ，往 往是便 利的。 

剛剛正 好抵偿 耕作者 的費用 的一剂 ，可 以称为 孕呼巧 I， 它所产 
生的报 酬可称 为边际 年¥。 如 果在近 处可巧 有已經 耕种的 土地， 
但这土 地只是 剛《4 榆 4 的費用 ，而沒 有剩余 作为地 祖之用 ，我們 
就可 认为， 用于这 土地的 就是边 ㈣剂。 这样， 我們可 以說， 用于这 


① 关于这 个名詞 ，参看 本章第 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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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的这剂 ，就是 用于在 上的 土地， 这样讲 法具有 簡明的 
好处。 但是， 这一論 断幷糸 定存 在这样 的土地 ：我們 所要注 
意的 只是边 际剂所 产生的 报酬， 不論 它是用 于貧瘠 之地还 是肥沃 
之地， 都 沒关系 •, 必要的 只是： 它应当 是能被 有利地 用于在 耕作边 
际 上的土 地之最 后一剂 。① 

当 我們說 到用于 土地的 边际或 “ 最后” 剂时， 我 們的意 思不是 
說时間 上的最 后一剂 ，而是 說在有 利的支 出的边 际上的 那一剂 ，这 
就 是說， 使用这 一剂剛 好使耕 作者的 資本和 劳动获 得一股 的报酬 
而沒有 剩余。 以具体 的例子 来說， 我 們可以 假定: 一 个农民 想到再 
一次派 些刈草 的人到 田地里 去除草 ，躊 躇一下 之后， 他决定 这是上 
算的， 不过这 样做只 是上算 而已。 因此 ，花在 这上面 的一剂 資本和 
劳动， 就是我 們所說 的最后 一剂， 虽然 在以后 收割时 还要使 用很多 
剂。 当然， 这最后 一剂所 产生的 报酬， 与其他 的报酬 是分不 开的； 
但是， 如 果他决 定不增 加这次 邓草， 我們 相信， 生产 物中就 不会多 
出这一 部分来 ，因此 ，我 們就把 这一部 分产物 全都作 为最后 一剂所 
产生的 。③ 

^ ① 李嘉 图对这 一点是 非常了 解的， 虽然他 沒有加 以着重 說明。 那 些反对 他的学 
說的人 认为， 对于 一切土 地都要 付地租 的地方 ，他 的学說 是不适 用的， 这 呰人誤 解了他 
的論断 之实质 ^ 

©  —个 取自有 記录的 实驗之 例证， 可 以帮助 我們対 一边际 剂的資 本和劳 动所产 
生的拫 酬这个 槪念更 为了解 • 据阿 肯薩斯 实驗站 的报吿 ( 見 1889 年 11 月 18 日 《泰晤 
士报》 所登載 的)， 有四块 各为一 英亩的 土地， 除 了用犁 耕和祀 耕外， 其 他管理 完全相 
同 ，其結 果如下 ： 


土地 

耕  作 

毎英亩 生产的 英斗数 

1 

賴一次 

16 

2 

犁耕一 次和耙 耕一次 

18"2 

3 

職二 次和耙 耕一次 

2l2/s 

4 

2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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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耕 作边际 上的这 一剂所 产生的 报酬， 旣然 是仅可 抵偿耕 
作者的 費用， 那末， 他 使用各 剂的总 数所产 生的各 边际拫 酬的总 
和， 也仪可 抵偿他 的全部 資本和 劳动。 他所 得的报 酬如超 过这个 
数額， 这超 过的部 分就是 土地的 剩余生 产物。 如果 土地是 耕作者 
自 己所 有的， 則这剩 余生产 物也归 他所有 。① 

注意 以下一 点是重 要的： 以 上关于 剩余生 产物的 性质之 叙述， 
不 _ 地租 理論： 我們要 到很后 的阶段 才会說 到地租 理論。 这里所 
—的只 是:这 剩余 生产物 在一定 条件下 可以变 为地租 ，而 地租是 

从上表 中可以 看出， 在已 經犁耕 过两次 的这英 亩土地 上再記 耕两次 所用的 这剂資 
本和 劳动所 产生的 报酬一 又十二 分之七 英斗。 如果这 一又十 二分之 七英斗 的价値 ，在 
滅去 了收割 等費用 之后所 剩下的 利潤， 抵 偿这剂 資本和 劳动， 那末， 这剂 就是亨 
际剂; 虽然 在时間 上它不 是最后 一剂， 因 石 烏于 收割的 各剂必 然是 在后的 》 

••① 让 我們用 图瑕来 說明。 我們要 記住， 图形 的例解 不是 证明。 它 不过是 大略相 
当 于某些 实际問 題的主 要条件 之图表 而已， 它只 求輪廓 淸楚， 而 未考虑 随着实 际問題 
变化 的許多 事情， 对 于这些 事情农 民在他 自己的 特殊事 件上， _ 加以充 分考虑 。如 
果在 某一块 田地上 用了五 十耪的 資本， 就 可从这 块土地 获得— 

定数量 的生产 物： 如 杲在这 土地 上用 了五十 一鎊的 資本， 則可丨 
获 得大于 上述数 量的生 产物。 这两个 数量的 差額， 可以认 为是 
第 五十一 鎊所增 加的生 产物。 如 果我們 假定， 以后陆 績使用 的 A 
备剂資 本都是 一鎊， 我 就可 以說， 这差 額是第 五十一 剂所增 H 
加的生 产物。 設以㈨ 綫 代:表 陆續用 于土地 的备剂 f 照先后 c 
次 序加以 相等的 划分。 再 从代表 第五十 一剂的 於， 商 一直綫 

与 成 直角， 在厚度 上财户 等于划 分的这 呰部分 中之一  图 CU) 

的 拴度， 这样， 它的 长度就 代表第 五十一 剂所燴 加的生 产物之 
数董。 假 定在⑽ 綫上划 分的各 部分都 ~ 这样做 以代表 各剂的 产置， 直到相 当于最 
后一 剂的那 部分力 止， 而这最 后一剂 用于土 地仍是 有利的 * 假定 这最后 一剂是 第一百 
十剂， 在 /> 点上 ，而 DC 代表剛 好抵偿 农民支 出的报 酬=» 这些直 綫的頂 端就构 成了曲 
^APCa 这搜 直綫的 总和就 代表生 产物的 总量； 就 是說， 备直綫 的厚度 旣等于 它所划 
分的备 部分的 长度， 生产物 的总量 就是由 0DCA 面积听 代表。 作 橫 綫与及 0 平1 
疔 ，在 G 与 相斲 于是， AfG 等于 C/) ;  DC 旣是剛 好抵偿 农民一 剂的支 出， 祕? 
也是剛 好抵偿 他 的另 一剂的 支出： 在⑽与 沉 之間所 作的有 厚度的 各直綫 也都是 
如此。 所以 ，这 些直綫 的总和 ，即⑻ 面积， 就 代表抵 偿他的 支出所 需的生 产物的 
部分 ，而 其余抓 GC/M 这 一部分 ，就 是剩余 生产物 ，茌一 定的条 件下， 这种剩 余生产 

物就 变为地 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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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所有者 为了使 用他的 土地能 向佃戶 强行索 取的。 但是， 以后 
我們将 会知道 ，一 个古老 国家之 田地的 完全的 地租， 是由三 个因素 
构 成的： 第一是 由于自 然所 創造的 土壤的 价値； 第二 是由于 人类对 
土地 所作的 改良； 第三 —— 这往往 是其中 最重要 的因素 —— 是由 
于稠密 和富裕 的人口 之增长 ，以及 公路、 铁道等 交通之 便利。 

还有一 点要注 意的是 ：在一 个古老 国家里 ，要知 道土地 在最早 
耕种之 前的原 来状态 怎样， 是不可 能的。 某些人 类工作 的結果 ，不 
論为好 为坏， 已 經固定 于土地 之中， 而与自 然工作 的結果 无法区 
別： 两者 的分界 綫是模 糊的， 只 能多少 是武断 地加以 划分。 但是， 
为 了大多 数的目 的 ，最 好是把 对抗自 然的 最初的 困难， 看作 是在我 
們考虑 农民的 耕作之 前已經 完全克 服了。 这样， 我 們当作 是最初 
使用 的各剂 資本和 劳动所 产生的 报酬， 一般是 一切报 酬中最 大的， 
而报 酬递减 的傾向 立即就 表現出 来了。 我們 主要是 考虑英 国的农 
业， 我們 就可像 李嘉图 那样把 英国的 农业作 为典型 的事例 。① 


① 这 就是說 ，我們 坷 用 虚綫似 代替似 （見图 C11)), 而将 AfBPC 看作 是用于 
英 国农业 的資本 和劳动 所产生 的报酬 之典型 曲綫。 毫无 疑問， 小 麦和其 他一年 生长的 
作 物之收 获不費 相当大 的劳动 是得不 到的。 但是， 自 己播种 的天然 生长的 草类， 不费 
什么 劳动就 会像粗 野的家 畜那样 产生很 好的 拫酬。 

我們已 經知道 (見第 3 篇第 3 章第 1 节)， 拫酬逮 减律与 需求律 是非常 相似的 。土 
地 对—剂 資本和 劳动所 产生的 报酬， 可 看作是 土地对 这一剂 所出的 价格。 土地 对資本 
和劳动 的报酬 ，就 可称 为是土 地对 它們 的有效 需求: 土地 对圧何 一剂的 报酬， 就 可称为 
是土 地对 这一剂 的需要 价格， 因此， 土地 对陆績 使用的 各剂所 产生的 报酬的 —張表 ，就 
可当 作是土 地的需 求表： 但为了 避免 混清 起見， 我們 称之为 土地的 “报酬 表”。 相当于 
正 文中土 地的情 况的， 就是前 述某人 购买糊 墙紙的 冽子。 此人对 于可以 糊滿 油的 房間. 
的全部 墒壁的 一張糊 墙紙， 比只能 糊一半 墙壁的 那張糊 墙紙， 願 意支付 超过按 照比例 
的 价柊； 因此， 他 的需求 表在一 个阶段 中对于 数量的 墳加， 就表現 出需要 价格的 逮壻， 
而不 是递减  >  但是 ，在許 多个人 的总需 求中， 这种差 別就互 相抵消 了； 所以， 一_ 人的 
总需 求表， 常表 現出需 要价格 毎随洪 应数量 之看加 而逐步 下跌。 同 样地， 如把 許多块 
土 地合在 一起， 我們所 得到的 一張报 酬表， 就会表 現出报 酬毎随 所用的 資本和 劳动之 
增加而 不断递 减3 但是， 个 別需耍 的变化 >  在許多 土地方 面比在 許多人 方面， 較晶知 
道， 而且 在某些 方面加 以注意 也較为 重要。 所以， 我們的 典型报 酬表所 表現的 报酬逮 
减, 就不級 典型轜 求表所 表現的 需要价 格那祥 整齐— 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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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凡对 土地肥 力的衡 董必然 与地点 和时間 相关。 

其次， 让我 們来硏 究陆續 使用的 各剂資 本和劳 动所产 生的报 
酬之 递咸或 递增的 是 怎样决 定的。 我們已 經知道 ，对 于生产 
物中的 一部分 ，人类 許 看作是 人类增 加自己 的工作 ，超过 了单独 
由自 然所能 生产的 产物之 結果， 但 在这一 部分生 产物上 ，却 有很大 
的 差別； 这一 部分生 产物的 大小， 在很 大程度 上要看 是哪些 作物、 
土 壤和耕 作方法 而定。 大体 說来， 从 森林到 牧地、 从 牧地到 耕地、 
从犁 耕地到 鋤耕地 ，这部 分生产 物是越 来越多 ，这是 因为报 酬递咸 
率通常 在森林 最大， 在牧地 較小， 在耕地 更小， 而在 鋤耕地 最小的 
緣故。 

土 地的丰 饒或肥 沃沒有 絕对的 尺度。 即 使农业 技术上 沒有变 
化 ，仅仅 是生产 物需要 的增加 ，也 可顚 倒两块 邻近的 土地在 肥力上 
的 等級。 当两 块土地 都未耕 种时， 或者都 是同样 地加以 粗耕时 ，其 
中一 块土地 的生产 物較少 ，但当 两块地 都是同 样地精 耕时， 这一块 
土地就 会超过 另一块 ，而公 平地列 为較为 肥沃的 土地。 換句 話說， 
有 許多土 地在仅 仅是广 耕时， 是 最不肥 厌的， 而在精 耕时， 就变为 
最肥沃 的了。 例如 ，本身 能排水 的牧地 ，只要 花費很 少的資 本和劳 
动， 在比 例上却 可得到 較大的 报酬， 但 再投下 費用， 报酬就 迅速递 
戚了： 等到人 口增加 ，开 垦一部 分牧地 ，采 用根菜 、谷 物和牧 草混合 
耕种的 办法， 就会逐 漸变为 有利； 因此， 增加 使用各 剂資本 和劳动 
所 产生的 报酬， 就不 会像以 前那样 迅速递 减了。 

有些 土地当 作牧地 用是貧 瘠的， 但对用 于这种 土地的 耕作和 
施 肥的大 量資本 和劳动 ，却 能产生 多少是 丰富的 报酬； 这种 土地对 
于 最初使 用的各 剂所产 生的报 酬幷不 很大， 但报酬 却是緩 慢地递 

减。 

再者， 有些土 地是低 湿的。 这种 i 地 ，像 英国东 部的沼 澤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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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DO1 

囝  C12) 

地的 各剂資 本和劳 动所产 生的拫 酬如此 之少， 以致除 非要想 进—步 耕作， 否則， 使用它 
們 是不上 算的。 但是， 以后 务剂却 产生了 递墦的 裉酬， 达到 最高点 P 之后 又递 减了。 
如杲生 产物可 以得到 的价格 是如此 之低， 以 致需要 的数額 才能抵 偿耕作 者所用 
的一剂 資本和 劳动， 于是耕 种这土 地不过 剛剛上 算而已 • 因为， 这样， 耕作就 会迖到 
起 初使用 的各剂 之亏損 ，是由 此 〃的 面积代 表的， 以后各 剂的剩 余則由 EtTPCf 
的面积 代表。 因 为这两 个面积 大約 相等， 土 地的耕 作在这 一点上 也仅仅 是够本 而已。 
但是， 如 果生产 物的 价格上 漲了， 妍 的数 額就足 以抵偿 耕作者 所用的 一剂資 本和劳 
动, 則起初 使用的 各剂之 亏損就 縮小到 以后 各剂的 剩余就 扩大到 EPC: 純剩余 
C 土地 如果租 出則为 眞正的 地租） 就是卽 c 超过兄 的部分 • 倘使生 产物的 价格再 
上漲， 0/f 的数額 就足以 抵偿耕 作者所 用的一 剂資本 和劳动 ，那 末， 純剩 余就墦 加到很 
大的 数額， 而由 ErPO 超过 及的 部分来 代表。 

② 在 这种情 況下， 起初 使用的 各剂資 本和劳 动的确 是与土 地合在 —起而 不能收 
回* ，如果 土地 是租出 的話， 貝 II 所付 的实际 地租， 除了上 图中所 表示的 剩余生 产物 或眞正 
的地 租外， 还包 括起初 使用的 各剂資 本和劳 动的利 潤在內 • 对于 地主的 資本所 产生的 
报酬， 也能容 县地用 图形来 表示。 


图  C13) 


图 （14) 


样 ，除了 柳条和 野禽外 ，不生 产什么 东西。 或者 ，像 許多热 带地区 
的情况 那样， 这种 土地也 許草木 繁盛， 但瘴气 密布， 人要在 那里生 
活是困 难的， 工作就 更为困 难了。 在这种 情况下 ，資 本和劳 动的报 
酬 起初是 小的， 但因 排水的 进步， 报 酬就增 加了； 而 此后或 許又下 
降了 

但当 这种改 良已經 一旦实 現时/ 投于土 壌中的 資本就 不能移 
动了; 耕种 的初期 历史是 不会重 演的； 因增加 使用資 本和劳 动所得 
的 生产物 ，就表 現出报 酬递咸 的傾向 

① 这种 情况可 用图形 来表示 。 如果 生产物 的实际 价値， 是以 0 好与⑽ 的比 
率增大 （因 此抵 偿农民 的一剂 資本和 劳动所 需的金 額就从 下降到 0/0, 剩 余生产 
物只 增加到 AHfC, 比原来 的数額 AHC 大 得不多 ，图 C12) 代表 这第一 种情况 。图 
C13) 代表 第二种 情况， 在这 种情 况下， 生产 物价格 的同样 变化， 使 得新的 剩余生 产物 
Alfa, 比原来 的剩余 生产物 a/c 大約大 三倍; 图 （14) 代表 第三种 情况， 起娜 于土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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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种 得很好 的土地 ，也会 发生类 似的、 但不像 这样显 著的变 
化。 例如， 土 地虽不 低湿， 也許 需要一 点排水 工作， 以排出 积水幷 
使 新鮮的 水和空 气能够 暢通。 或者， 下层的 土壤也 許可巧 是比地 
面的 土壤天 然地較 为肥沃 ：或是 下层的 土壤虽 不肥沃 ，但也 許剛好 
具 有地面 的土壤 所缺少 的那些 特质， 因此， 彻 底的用 蒸汽犁 深耕的 
方法， 就可永 久改变 土地的 性质。 

这样 ，当增 加的資 本和劳 动所产 生的报 酬开始 递咸时 ，我 們就 
不必 认为报 酬常会 不断地 递戚。 生 产技术 的改良 —— 我們 总是这 


样理解 -一 通常可 以提高 任何数 額的資 本和劳 动所能 产 生的报 
酬； 但 这里所 說的不 是这个 意思。 这里 所說的 意思是 这样： 农民的 
知識之 增进姑 且不論 ，他只 使用他 早已熟 悉的那 些方法 ，在 他支配 
下的資 本和劳 动如能 增加， 即使在 他耕作 的后一 阶段， 有时 他也可 
获 得递增 的报酬 。① 

像一 条鏈索 的力量 是它最 弱一环 的力量 一样， 土地的 肥力也 
是 为它最 缺少的 成分所 限制， 这样 說是很 对的。 那 些匆忙 的人不 
要使用 一条有 一两个 环节是 很弱的 鏈索， 不 論其余 的环节 是怎样 
坚固： 宁願使 用比它 細得多 、而 沒有 毛病的 鏈索。 但是 ，如 果要做 
繁重的 工作， 而他 們有时 間进行 修理， 他們就 会修好 那条較 大的鏈 
索， 于 是它的 力量就 会起过 另一条 鏈索的 力量。 这 个事实 可以用 

来解釋 农业史 上許多 似乎是 奇怪的 事情。 

一 个新的 国家中 最初的 移民， 逋 常都不 要不宜 立即耕 种的土 


① 当然， 他 的报酬 也許先 递减， 然后 逮增， 然后 再递减 * 但 
当他 能实行 一些进 -步的 广泛改 进时， 又再 递增， 像图 (u) 所表 
示的 那样。 但是 ，像图 CL5) 所 表示的 这种較 为极端 的例子 ，也不 
是很罕 見的， 


图  C15) 


第四篇 第三章 土地 的肥力 滿前\报 酬递减 的傾向 


179 


地。 如果 天生的 植物可 巧不是 他們所 要的那 一种， 則他們 往往对 
这种植 物的茂 盛感到 厌恶。 不論經 过細耕 会变为 怎样肥 沃的土 
地， 如 果难耕 的話， 他們 也不願 耕种。 他們更 不去耕 种积水 很多的 
土地。 他們 通常选 擇容易 耕种的 土地， 这种 土地只 要用两 把犁就 
能容 易地耕 作了， 然 后他們 广泛地 播种， 所以， 作物 在生长 时就可 
得 到丰富 的阳光 和空气 ，幷可 从广闊 的面积 中吸收 养料。 

当 美洲最 初为人 定居时 ，許 多現在 用馬力 机槭做 的农业 工作， 
仍 用手工 去做; 現 在农民 虽然非 常喜欢 平坦的 草原， 沒有断 树和石 
块， 机 器能容 易操作 而沒有 危險， 但那 时的农 民也不 大嫌恶 山地。 
他 們的收 获在与 耕作面 积的比 例上是 小的， 但在与 种植作 物所用 
的資本 和劳动 的比例 上却是 大的。 

因此 ，直到 我們知 道一些 关于耕 作者的 技能和 进取心 ，和 他能 
动用的 資本和 劳动的 多寡， 幷 且知道 对生产 物的需 要使他 以他現 
有的 資源进 行精耕 是否是 有利的 时候， 我們 才能說 一块土 地比另 
一 块土地 肥沃。 如果对 生产物 的需要 使精耕 有利， 則給与 大最資 
本和 劳动以 最大的 平均报 酬的土 地， 就是最 肥沃的 土地； 否則 ，給 
与 最初使 用几剂 資本和 劳动以 最好的 报酬之 土地， 就是最 肥沃的 
土地。 肥 力这个 名詞， 除了与 一定的 时間和 地点的 特殊情 况有关 

外 ，是 沒有意 义的。  * 

但是， 即使有 这样的 限制， 这个名 詞的用 法还有 一些不 明确的 

地方。 有时 ，注意 力主要 是在于 土地对 精耕产 生充分 报酬， 和对毎 
亩土 地生产 很大的 全部生 产物的 力量； 而有 时則在 于土地 的生产 
很大的 剩佘生 产物或 地租的 力量， 虽然 它的总 生产物 是不很 大的： 
例如， 按照前 一意义 来說， 英国現 在的丰 饒的耕 地是很 肥沃的 ，而 
按照 后一意 义来說 ，牧 地是肥 沃的。 为了許 多目的 ，这 个名 詞不論 
理解为 哪一种 意义， 是 沒有关 系的： 但在 少数情 况下确 有关系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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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上 下文中 必須要 有解釋 的語句 。① 

第四节 因 为人口 压力的 增加， 貧瘠土 地的价 値通常 比肥沃 
土地 相对地 增大。 

但是， 再进一 步說， 各 种土壤 的肥力 大小之 等級， 是易 于因耕 
作方 法及各 种作物 的相对 价値的 变化而 改变。 例如， 当上 世紀之 
末 ，科克 先生說 明怎样 用先种 三叶草 的办法 ，使 小麦 在輕松 的土地 
上生长 良好， 因此， 輕松 土地的 价値就 比黏性 土地相 对地增 大了； 
現在， 这种土 地有时 虽然仍 照旧习 償称为 “瘠 ”地， 但其中 有一部 
分， 即 使听其 自然， 也比許 多曾經 細耕的 土地具 有較高 的价値 ，而 


且实 在較为 肥沃。 

其次， 在中欧 对于用 作燃料 和建筑 材料的 木材的 需要之 增加， 
已經使 得有松 树的山 坡地的 价値， 比 差不多 其他各 种土地 的价値 
相对地 增髙。 但在 英国， 由于煤 代替了 木材作 为燃料 ，铁代 替了木 
材 作为造 船材料 ，以及 因为英 国輸入 木材特 別便利 的緣故 ，山 坡地 
价値的 增高就 受到阻 碍了。 又如， 稻和 黃麻的 种植， 往往使 那种积 
水 太多以 致不能 生长其 他大多 数作物 的土地 具有很 高价値 。再 
如， 自从 谷物条 例廢除 以来， 英国的 肉类和 乳品的 价格， 比 谷物的 
价格相 对地上 漲了。 如 与谷物 輪种就 可盛产 飼料作 物的耕 地的价 


① 如果 生产物 的价格 是这样 ，以 后镶要 妍 的数額 (見 a2)、(i3)、a4) 三卽才 
能抵偿 耕作者 的一剂 資本和 劳动， 于 是耕作 就会扩 大到取 而所 获得的 生产物 dozxr， 在 
图 (12) 中最 大， 在囝 〔13) 中次之 ，在图 C1 4) 中 最小。 但是， 如果 对农产 品的需 要增加 
了， 以致⑽ 的数 額就足 以抵偿 耕作者 的一剂 茭出， 于是 耕作就 麵 以， 而所获 得的生 
产物 jozyc，， 在图 〔14) 中最大 ，在图 (13) 中次之 ，在图 C12) 中 最小。 如 果我們 考虑剩 
余 生产物 ，則这 种对比 就会更 加明显 ，剩 余生 产物是 减去足 以抵偿 耕作者 的支出 之后的 
余額， 而在某 些条件 下就变 为土地 的地租 0 因沟， 在第 一种情 况下， 剩 余生产 物在图 
(12) 和图 C13) 中是 而在 第二种 情况下 ，是 

下， 剩余生 产物是 超过 0DCH 的 部分， 也就是 起过 AHE 的部分 * 
而在第 I 情况下 ，就是 超过 AWW 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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値 ，比冷 的黏性 土地相 对地增 大了； 永 久牧地 的价値 比耕地 相对地 
大 大下降 ，但 因人口 的增加 ，达下 降的价 値已有 一部分 回升了 。① 

对于 普遍种 植的作 物和耕 作方法 之适合 于特殊 土壤的 任何变 
化， 姑且 不論， 也有一 种不断 的使各 种土地 的价値 趋于均 等的傾 
向。 如果 沒有任 何相反 的特殊 原因， 人口和 財富的 增长会 使貧瘠 
地 达到肥 沃地的 价値。 一度完 全为人 忽視的 土地， 由于投 下了很 
多 劳动， 就 可种楢 丰饒的 作物； 它在一 年中所 吸收的 阳光、 热和空 
气， 大槪与 肥沃地 一 * 样多： 而屯的 缺点能 用劳动 加以大 大戚少 。③ 

① 据罗杰 斯計算 C 見他 所著 《六 个世 紀的工 作和 工費》 第 73 頁)， 如 用谷物 估計， 

肥沃 的牧地 在五、 六世紀 之前， 就 具有与 它現在 大約 相同的 价値； 但同样 用谷物 估計， 

耕地 的价値 在同一 时間內 墦高了 大約五 倍* 这一部 分因为 在其根 可食的 植物和 其他近 
代的各 种家畜 冬季飼 料还不 知道的 时候; 千草 是极其 重要的 东西。 

© 这样 ，我 們珂以 比較图 C16) 和图 C17) 所表 示的两 块土地 对于这 两块土 地， 

报 酬逮减 律发生 同样的 作用， 因 而它們 的生产 物曲綫 之形状 也是相 似的， 但前 者在备 
种 程度的 精耕上 都比后 者具有 較大的 

肥力 *  土 地的价 値一般 地可由 它的剩  A 

余生产 物或地 租来代 表的。 在 这两种 H  ]\c»  ^ 

情况下 ，当 需要 Of/ 的 数額以 抵偿一  H"  p  l* 

剂資 本和劳 动时， 剩 余生产 物就由 o - qvT~  0  0  o# 

4//C 来 代表； 当 人口和 財富的 增长使  图 C16)  图 (17) 

0W 的 数額就 足以抵 偿一剂 資本和 劳动时 ，則由 ^H，° 来代表 • 很明显 ，图 (17) 中的 
AWO 同圆 C16) 中的 AWC 对比, 就比图 (17) 中的 AHC 同图 （16) 中的 AHC 对比 
来得 有利。 同样地 —— 虽 g 度不同 —— 图 (17) 中 的全部 生产物 jo/yc 同图 cie) 中 
AODfCf 对比, 就比囝 (17) 中的 AODC 同图 (16) 中的 AODC 对 比来得 有利。 C 在 威克斯 
地德 所著的 《分配 規律的 坐标》 一 书之第 51.52 頁上 巧妙地 論到地 租可以 成为負 数* 
当然， 賦税可 以莰收 地租： 但使耕 作得不 到报酬 的土地 ，就 会生长 树木和 杂草了 -参看 
以上 本章第 3 节。） 

波流 (見 他所著 《財富 的 分配》 第 2 章) 曾經 收集了 各种 事实， 以說明 貧清地 的价値 I 
比肥沃 地相对 地墦大 这个傾 向^ 他引 用下列 数字， 表明 18 四年和 I852 年优尔 和瓦茲 
两县 中儿个 区的五 种土地 毎念頃 ( 等于 二英 亩半) 的 地租額 (以 法郞計 算)： 

第一种  第 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第五种 

1829 年  58  48  34  20  8 

1852 年  80  78  60  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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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 土地的 肥力沒 有絕对 的标准 一样， 良好的 耕作也 沒有絕 
时的 标准。 例如， 海峽群 島的最 肥沃地 方之最 好的耕 作，'  对每英 


亩 土地也 要花費 极大的 資本和 劳动： 因 为这些 地方靠 近大的 市場， 
而且 在气候 的沒有 变化和 早熟方 面得天 独厚。 如果 听其自 然 的話， 
那里的 i 地就不 会非常 K 沃， 因为， 它虽 有許多 优点， 但也 有两个 
薄 弱环节 （缺 少磷酸 和炭酸 鉀)。 但是， 一部 分依靠 它的海 岸上丰 
富海草 的帮助 ，这 两个薄 弱环节 就能加 强了， 因而 这条鏈 索就变 
为非常 坚固。 因此 ，精耕 —— 或 是像在 英国通 常称为 “良好 的”耕 
作 一_ ■会 使每 英亩土 地生产 値一百 鎊的早 熟的馬 鈴薯。 但是 ，美 
洲 西部的 农民如 对每英 亩土地 也花費 同样的 支出， 就会使 他破产 
了； 以 他的情 况而論 ，精 耕不是 良好的 ，而是 不好的 耕作。 

笫五节 李嘉 图脅說 ，最 肥沃的 土地最 先耕神  >  识他說 这句話 
的意 思而言 ，这是 对的。 但是， 他低估 了稠密 的入口 对农业 所提供 
的間接 利益。 

李嘉图 对报酬 递减律 的讲法 是不精 确的。 然而， 这种 不精确 
大槪 不是由 于思想 的疏忽 ，而只 是由于 措辞的 疏忽。 无 論如何 ，以 
他写 作时英 国的特 殊情况 而論， 以及 为了他 心目中 某些实 际問題 
的特殊 目的， 他都认 为报酬 递戚的 情况幷 不具有 很大的 重要性 ，这 
一点 大槪已 不成問 題了。 当然 ，他不 会料到 有很多 的发明 ，而 这些 
发 明准备 开辟新 的供給 源泉， 幷且依 靠自由 貿易的 帮助， 还可以 
革新 英国的 农业； 但是， 英国和 其他国 家的农 业史， 也許曾 經使他 


特別着 重某种 变化的 可能性 。① 


① 正如 罗雪尔 （見 他所著 《政 洽經济 学》） 所說： “在批 判李嘉 图时， 我們 不能忘 
記： 他的 意图不 是要写 一本政 治經济 学的敎 科节， 而只是 尽可能 簡括地 将他硏 究的結 
果 ，吿知 精通政 治經济 学的人 所以， 在他的 著作中 常常采 用某些 假定， 只有經 过适当 
考虑之 后》 我 們才能 把他所 說的話 $ 胂到其 他情况 上去， 或者不 如重新 写过， 以 适合已 

經改变 的倩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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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过 ，一 个新 国家中 最初的 移民必 然选擇 最肥沃 的土地 ，因 


为人口 的增加 ，逐 漸地就 对越来 越貧瘠 的土地 也加以 耕种了 ，他这 
样随 便一說 ，好 像土地 的肥力 有了絕 对的标 准一样 。伹是 ，我 們已經 
知道 ，在不 花代价 可以得 到土地 的地方 ，各人 选擇最 适合他 自己的 
目的之 土地， 以 及在考 虑了一 切事情 之后会 給他的 資本和 劳动以 
最好的 报酬之 土地。 所以， 他找寻 立即能 够耕种 的土地 ，而 忽略在 
肥力 因素鏈 索上有 任何薄 弱环节 一 •不 論其他 环节怎 样坚固 —— 
的 土地。 但是 ，除 了必須 避免瘴 气之外 ，他必 須考虑 他与市 場和資 
源基 地的交 通情况 ，而在 某些情 況下， 对敌人 和野兽 的襲击 的保障 
之需要 ，比 其他 一切問 題更为 重要。 所以 ，我 們不能 期望最 初选擇 
的 土地， 常会 成为最 后被看 作是最 肥沃的 土地。 李 嘉图沒 有考虑 
到 这一点 ，因 而受到 凱雷和 其他人 的攻击 ，这 种攻击 虽然大 部分由 
于 誤解了 李嘉图 的見解 ，但 其中也 有一些 确实的 东西。 

在新的 国家中 ，会被 英国农 民看作 是貧瘠 的土地 ，有时 反而比 
他认为 是肥沃 的邻近 土地先 被耕种 ，达 个事实 ，不像 某些外 国作家 
所认为 的那样 ，是 与李 嘉图学 說的要 旨相矛 盾的。 这个事 实的实 
际重 要性是 与这样 的条件 有关: 在这种 条件下 ，人口 的增长 势将造 
成 对生活 資料的 压力之 增加； 这种重 要性使 硏究兴 趣的中 心从仅 
仅是 农民生 产物的 数量移 轉到它 的交換 价値， 而交 換价値 是以农 
民 邻近的 工业人 口所提 供的与 农产物 交換的 东西来 表示的 。①- 

① 凱雷断 言他已 經匪明 了以下 一点: * 在世界 备地， 耕作是 从山的 两旁之 地开始 
的， 那里的 土地最 貧瘠， 地位 上的自 然利益 最小。 随 着財富 和人口 的增长 ，人类 就从两 
面接 連山谷 的高地 下来， 聚于 山脚， (:見 他所著 《社 会科学 原理》 第 4 章第 4 节。） 他甚 
至这样 論述： 毎当一 个人 口稠密 的地方 遭到豳 烂时， “毎当 人口、 財富和 联合的 力量袠 
落时， 人类 所放棄 的却是 肥沃的 土地， 再逃 避到貧 瘠的地 方去” （前 书第 B 章第 3 节); 
躲藏 着野兽 和盜賊 的丛林 的迅速 成长， 或是 匿气的 发生， 都使肥 沃的土 地遭到 困难和 
危險。 苟 是， 新近在 南非及 其他地 方的殖 民者的 經驗， 一般 都沒有 诳实他 的結論 ，而他 
的結論 的确大 部分是 基于有 关热带 地方的 事实* 但是， 热 带地方 的表面 上的政 引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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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讀前。 

李嘉 图和他 同时代 的經济 学家从 报酬递 减律中 推出以 上这个 
推論， 一般 都过于 草率； 他們 沒有充 分考虑 来自組 織方面 的力量 
之 增大。 但事 实上， 每个 农民都 因为有 了邻人 —— 不論是 农民还 
是 鎭市居 民一一 而得 到帮助 。① 即使 大多数 邻人都 和他一 样从事 
农业 ，他們 也逐漸 供給他 以良好 的道路 和其他 交通工 具:他 們幷使 
他有一 个市場 ，在 这市場 上他能 以合理 的条件 购买他 所要的 东西， 
供他自 己和家 庭用的 必需品 、舒 适品和 奢侈品 ，以及 农业上 各种必 
需的 用品。 他們使 他获得 知識： 給他以 医疗、 敎育和 娛乐的 便利； 
他 的胸襟 日益开 闊了， 他的 效率在 許多方 面都提 高了。 如 果附近 
的市鎭 扩充为 一个大 的工业 中心， 他的利 益就更 大了。 他 的一切 
生产 物更値 錢了； 有些他 一向丢 掉的东 西也可 得到善 价出售 。在 
牧場經 营和园 艺經营 方面， 他得 到新的 机会， 因为 生产物 的范圍 
漸广， 他 就采用 輪种的 方法， 使他的 土地一 直可以 利用， 而 不会丧 
失土 地的肥 力所需 要的任 何一种 成分。 

还 有一层 ，我們 以后就 会知道 ，人 口的增 加势将 发展貿 易和工 
业的 組織; 所以， 报酬递 戚律之 适用于 花在一 个区域 的全部 資本和 
劳动 ，就不 像适用 于花在 一块田 地上的 全部資 本和劳 动那样 明确。 
即使 耕作已 經达到 了某一 阶段， 在这阶 段之后 ，用于 田地的 接連每 


許多 是不可 靠的: 热带地 方也 許会使 艰苦的 工作获 得非常 丰富的 报酬， 但 在那里 ，艰苦 
的 工作現 在仍是 不可 能的， 虽然 医学的 进步， 尤 其是細 菌学的 进步， 在这 方面也 許会造 
成某 种变化 • 涼爽的 微風是 活發生 活的必 需品， 与食物 本身完 全一样 * 能生产 許多食 
物 ，但 其气候 却是破 坏人的 精力的 土地， 比生产 較少的 食物但 有适宜 的气候 的土地 ，不 

会生 产較多 的有助 于人类 福利的 原钭。  _ 

巳故 阿格尔 公爵說 明了不 安全和 貧困的 影响， 因此 在能対 苏格兰 髙地的 山 谷进行 

耕作之 前, 不得不 先耕种 山地。 見 他所著 《苏格 兰的今 昔》。 

① 在一个 新的国 家中， 这种帮 助的一 个重要 形式， 就 是使他 能够敢 于耕作 肥沃的 

七地， 否則, 由 于害怕 敌人和 攆气， 他就会 知难而 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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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資本和 劳动， 都会 比前一 剂产生 較少的 报酬， 伹人口 的增 加也許 
可 能使生 活資料 有超过 比例的 增加。 誠然， 不祥的 日子不 过是推 


迟而已 ：但它 确是推 迟了。 人口 的增长 ，如沒 有受到 其他原 因的阻 
碍 ，最 終必然 为获得 农产物 的困难 所阻碍 ，但是 ，虽然 报酬递 减律发 
生 作用， 但人口 对生活 資料的 压力， 在 很长时 期內， 仍可为 开辟新 
的供 給范圍 、铁路 和輪船 交通的 低廉与 組織和 知識的 进步所 遏制。 

与上述 相反的 ，必然 是在人 口稠密 的地方 ，获得 新鮮空 气和阳 
光以及 —— 在某些 情况下 —— 新鮮的 水的困 难日見 增加。 名胜之 
地 的天然 美具有 不能忽 視的直 接貨币 价値; 但是 ，为 了实現 男女和 
儿童 能游玩 各种美 丽風景 的眞正 价値， 却要 作一些 努力。 

第七节 漁場 、矿 山和建 筑用地 的报酬 規律。 

如前 所述， 經 济学用 語中的 土地包 括江河 与海洋 在內。 在江 
河捕魚 方面， 增加使 用資本 和劳动 所增加 的报酬 ，表 現出急 剧的递 
戚。 至于在 海洋捕 魚方面 ，則 是意見 分歧。 海 洋的容 积很大 ，魚类 
非常 丰富； 有些人 认为， 人类 能从海 洋中得 到实际 上是无 限的供 
給， 而 不会显 著地影 响海洋 中剩下 的魚类 数量； 或換句 話說， 报酬 
递减律 对于海 洋捕魚 差不多 是不适 用的： 同时， 另些人 认为， 凡是 
竭力 捕捉、 尤 其是用 蒸汽括 网漁船 捕捉的 漁場， 其 生产力 是下降 
的。 这个 問題是 重要的 ，因为 ，将来 的’世 界人口 ，在 数量上 和质量 
上, 将会显 著地受 到可有 的魚类 供給的 影响。 

矿山的 生产物 —— 石矿 和制磚 場也可 算在矿 山之內 —— 据說 
也是 依照报 酬递减 律的； 但这样 讲法是 令人誤 解的。 除了 只有依 
靠矿 业技术 的改良 ，以 及关于 地壳含 有物的 知識之 进步， 我 們才能 
获得 对自然 蘊藏的 更大的 控制能 力外， 在获 得矿产 的进一 步的供 
給上， 我 們会遇 到不断 增加的 困难， 这一 点是确 实的； 而且 毫无疑 
問 ，如果 其他情 况不变 ，对 矿山 不断使 用資本 和劳动 結果会 造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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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物的递 减率。 不过， 这生产 物不是 像我們 在报酬 递减律 中所說 
的报酬 那样的 ¥ 产物 。那 种报酬 是不断 循环发 生的收 入之一 部分， 
而矿山 的生产 ^ 不过是 从它蘊 藏的財 富中所 取出的 一部分 而已。 
田地的 生产物 是土地 以外的 东西； 因为， 田地如 被适当 地耕作 ，仍 
然保 持它的 肥力。 伹矿山 的生产 物却是 矿山本 身的一 部分。 

这个 問題也 可以用 另外一 番話来 說明。 农产物 和魚类 的供給 
是源 源不断 的河流 ，而矿 产則好 像是天 然的蓄 水池。 蓄水 池越接 
近 乾涸， 則从池 中抽水 所花的 劳动就 越大； 伹是， 如 果一个 人十天 
能柚 完池中 的水， 則十 个人一 天也能 抽完： 一旦 抽完， 蓄水 池中就 
不再有 水了。 所以， 今年正 在开采 的矿山 ，如 在許多 年前开 采也許 
同样 地容易 :如果 事先适 当地訂 好計划 ，幷准 备好开 采工作 所需的 
专門 資本和 技能， 則供 十年用 的媒， 就可 在一年 中开采 出来， 而不 
会增 加任何 困难; 但 旷藏一 旦开完 ，它 就不能 再有出 产了。 这种区 
別还可 用下一 事实来 說明： 矿 山的地 租与田 地的地 租是以 不同的 
原 理来計 算的。 佃农在 契約上 可以訂 明归还 与原来 同样肥 沃的土 
地： 但矿山 公司則 不能这 样做； 佃 农的地 租是以 一年計 算的， 而矿 
山的 地租主 要是由 “租用 費”构 成的， 这种租 用費是 按照从 自然的 
蘊藏中 所取出 的物品 之比例 征收的 。① 

另一 方面， 土地在 給人类 以空間 、阳 光和空 气方面 —— 有了它 

們 人类可 以生活 和工作 - 所 提供的 服务， 确是严 格地依 照报酬 

递 咸律。 对于具 有位置 上的特 殊利益 —— 自 然的或 人为的 一一 的 
土地 所用的 資本不 断增加 ，是 有利的 o 建筑 物髙聳 入云； 自 然的光 

4 

① 正 如李嘉 图所說 C 見他 所著 《政 治經济 学及賦 税原理 》第 2 韋)： “对煤 矿或石 
矿所付 的报酬 C 由租用 矿山的 人茭付 的）， 是为了 从矿山 中 能开采 出来的 煤或石 的价値 
而付 給的， 与土 地固有 的或不 灭的能 力沒有 关系。 * 但是， 在把报 酬递减 律应用 于矿山 
的硏 究上， 李嘉圓 和其他 学者有 时似乎 都忽視 这种差 別了。 李嘉厨 対亚当 •斯 密的地 
租 理論的 批評， 尤其 是这样 ca 《政治 經济学 及賦稅 原理》 第 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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綫和通 風就以 人为的 方法来 补充， 而 且电梯 减少了 房屋最 高层的 


不便； 对于这 种支出 ，方 便的 报酬有 了增加 ，但它 是递减 的报酬 。建 
筑用地 的地租 不論怎 样高， 最后 总要达 到一个 限度， 超过 这个限 
度 ，与其 再一层 一层地 造上去 ，还 不如 支付較 多地租 以使用 較大的 
面 积来得 上算； 正像 农民知 道最后 总要达 到一个 阶段， 超过 这个阶 
段， 进一步 精耕也 不能抵 偿支出 ，与其 对原有 的土地 使用更 多資本 


和劳动 而得到 递减的 报酬， 还 不如支 付較多 地租以 使用較 大的土 
地 来得上 算一样 。① 由此 可知， 地皮地 租的理 論与田 地地租 的理論 
实质 上是相 同的。 这个 和类似 的事实 現在就 使我們 能够簡 化和发 
展 李嘉图 与穆勒 所提出 的价値 理論。 

建筑 用地是 如此， 其他 許多东 西也是 如此。 倘 使一个 制造商 
有 （比 方說） 三台 刨床， 他 就不难 从它們 得到一 定数量 的作业 。如 
果他 要从它 們得到 更多的 作业， 他就 必須在 平常工 作时間 內努力 
节 省它們 的操作 时間， 一分 钟也不 浪費， 或許 还要加 班工作 。这 
样， 它們一 旦被充 分利用 之后， 接 連每次 对它們 用力， 都給 他以递 
戚的 报酬。 最后， 純报酬 是如此 之小， 以致他 觉得与 其硬要 他的旧 
机器 做很多 工作， 还不如 购买第 四台机 器来得 上算: 正像一 个农民 
已經充 分耕种 了他的 土地， 觉 得与其 硬要現 有的土 地生产 更多的 
生产物 ，还不 如购买 更多的 土地来 得上算 一样。 誠然 ，从某 些观点 
来看， 从机械 所得到 的收入 多少带 有一点 地租的 性质: 在第 五篇中 

再加 說明。 . 


① 当然， 用于建 筑物的 資本所 产生的 报酬， 对于起 初使用 的各剂 資本是 逮增的 • 
即使 在差不 多不花 代价就 能荻得 土地的 地方， 建造 阅层高 的房屋 也比一 层便宜 s 迄今 
为止 ，建 造大約 四层高 的厂房 被认为 是最便 宜的。 但是， 在 美国正 产生这 样一种 意見: 
在土 地不是 很昂貴 的地方 ，厂 房应当 只有两 层髙， 一 部分是 为了避 免高建 筑物的 震动， 
和 预防这 种震动 所需的 高价的 地基和 墙壁之 有害的 結果： 速就 是說， 建 造两层 高的房 
屋所需 的資本 和劳动 花在这 土地上 之后， 方便之 报酬已 經是显 然递減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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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报酬遂 減律和 一 '别資 本和劳 动的注 ■釋。 


在 这里我 們不能 充分考 虑报酬 递减槪 念的伸 縮性； 因为 ，这个 
槪 念不过 是在投 資方面 关于資 源之經 济的分 配之大 的一般 問題中 
的一 个重要 的細节 而已， 而这一 問題是 第五篇 的主要 論述之 中心， 
实 在也是 全书大 部分的 中心。 伹是 ，关 于这个 槪念， 現在在 这里似 
乎 需要略 加說明 ，因 为在卡 尔敎授 的有力 和有启 发性的 倡导下 ，近 


来 对这个 槪念极 为重視 。① 

如果 一个制 造商将 他的資 本用干 机械方 面为数 过大， 以致有 
很大 一部分 机槭經 常空着 不用； 或 者用于 建筑物 方面为 数过大 ，以 
致有 很大一 部分的 地方沒 有充分 使用； 或者 用于雇 用职員 方面为 
数 过大， 以致所 用的职 員中一 定有一 部分人 的工作 抵不过 付給他 
們的 工資； 因此， 在 这一方 面他的 过度的 支出， 就不 像以前 的支出 
那样 有利可 图了， 所以 我們可 以說， 这种支 出对他 产生了  “ 递咸的 
报 酬”。 但是， 这个 名詞这 样的用 法， 虽 然极其 正确， 但除非 謹愼使 
用 ，否 則就容 易令人 誤解。 因 当用 于土地 的劳动 和資本 的增加 
所 产生的 报酬递 戚傾向 ，是 被看作 任何生 产要素 ，在 与其他 要素的 
比 例上用 得过多 时所产 生的一 般报酬 递咸傾 向的一 个特殊 的例证 
时 ，人 們就易 于认为 ，其 他生产 要素的 供給是 能够增 加的。 这就是 
說， 人們 易于否 认在一 个古老 国家中 現有的 全部可 耕土地 的固定 
性这个 条件的 存在， 而 这个条 件是我 們剛才 考虑的 关于报 酬递减 
律之重 要的古 典硏究 之主要 基础。 即 使当个 別农民 要在靠 近他自 
己 田地的 地方增 加十英 亩或五 十英亩 土地时 ，除了 能出高 到令人 
不敢 过問的 价格， 否則恐 怕总不 能得到 它們。 即使 从个人 观点来 
看， 在 这方面 土地也 是与其 他大多 数生产 要素不 同的。 达 种差別 


① 再参 看布洛 克敎授 和兰德 利敎授 的著作 • 


第四篇 第三章 土地 的肥力 C 續前) 。报 酬逮减 的傾向 


189 


对 于个別 农民， 誠 然可看 作是沒 有多大 关系。 但是， 从社 会的观 
点 ，从以 下关于 人口各 章的观 点来看 ，这 种差別 却是重 要的。 让我 
們 就来硏 究这个 問題。 

在 任何生 产部門 的每个 方面, 都要将 資財分 配于各 种支出 ，而 
某 种分配 的办法 能比其 他任何 分配办 法产生 較好的 結果。 管理企 
业 的人越 能干， 他 就越接 近十分 完美的 分配； 正像管 理一个 家庭所 
有 的羊毛 之原始 社会的 主妇越 能干， 她就越 接近羊 毛在家 庭的各 
种 需要之 間的理 想的分 配一样 。① 

如 果他的 营业扩 大了， 他 就要以 iff 巧 比例来 增大各 种生产 
要素的 使用； 但 不是像 有时所 說的那 rf， 按照 比例来 增大。 例如， 
手工操 作与机 器操作 的比例 ，在 一家小 的家具 厂里也 許是适 当的， 
而在 一家大 的家具 厂里， 这一比 例恐怕 就不适 当了。 如果 他对他 
的資財 的分配 做到尽 可能的 适当， 他 就从他 的各种 生产資 料中得 
到他的 企业所 能得到 的最大 (边 际） 报酬。 如 果他使 用任何 一种生 
产資料 过多， 他就从 这种生 产資料 中得到 递减的 报酬； 因为 其他生 
产資料 与它不 能适当 配合。 这 种递减 报酬与 农民所 得到的 递咸报 
酬是 相同的 ，如 果农民 对土地 如此地 精耕， 以 致从土 地获得 递咸的 
报酬。 倘 使农民 能以与 付給原 来土地 的相同 的地租 而获得 更多的 
土地， 他 就会租 用更多 土地， 否則， 他就 会受到 責难， 被看作 是一个 
无 能的經 营者； 这就 說明了 以下的 事实： 从 个別耕 作者的 观点来 

① 在这 方面， 他将 充分利 用以后 所說的 B 替代” 原理， 就是 以較力 适当的 方法来 
代 替較不 适当的 方法。 与 这一段 有直接 关系的 硏究， 見于第 3 篇第 5 章第 1 一 3 节； 第 
4 篇第 7 章第 18 节和第 13 章第 2 节; 第 5 篇第 3 章第 3 节 、第 4 章第 1  一 4 节 、第 5 章 
第 6 — 8 节 、第 8 章第 1—5 节和第 10 章第 3 节; 第 6 篇第 1 章第 7 节和第 2 鞏第 5 节。 

效用 递減傾 向和报 酬递減 傾向是 各有根 源的， 一在 于人类 本性的 品质， 一 在于工 
业 的技术 条件。 但是， 这 两种傾 向所指 的資財 的分亂 恰好 是受同 一規律 的支配 •兩 
数 学的話 来說， 这 两种傾 向所产 生的在 学卒竽 和零个 亨上 的种种 問題， 是由同 一的一 
般方 程式來 表明的 》 参看 数学附 录中注 I4  kkr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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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土地不 过是資 本的一 种形态 而已。 

但是 ，前 代的經 济学家 說到平 -學乎亨 时 ，他們 不伹从 个別耕 
作者的 观点， 而且从 整个国 家的观 究农业 問題。 現在， 如果 
整 ^ 国家 发觉 它現有 的刨床 或耕犁 为数过 多或是 过少， 它 就能重 
士各 配它的 資源。 它能增 加它所 缺少的 东西， 同时 逐步减 少过多 
的 东西： 但 对土地 它却不 能这— 。 它 对土地 可以更 加精耕 細作， 
但 却不能 得 由 这个 理由， 前代的 經济学 家力言 
以下一 点是对 的：从 社会观 点来看 ，土 地的地 位与其 他人类 可以无 
限 制地增 加的生 产資料 的地位 ，不是 完全相 同的。 

毫无 疑問， 在一个 新的国 家中， 还有大 量的肥 沃土地 未加耕 
种， 因此， 現有的 全部土 地之固 定性是 不起作 用的。 美 国經济 学家、 
說到土 地的价 値或地 租时， 往 往认为 它是随 着土地 与良好 市場的 
鉅离而 不同的 ，而不 是随着 土地的 肥力而 不同； 因为 ，即 使現在 ，在 
美国还 有許多 肥沃的 土地未 被充分 耕作。 同 样地， 他們不 大重視 
下一事 实:在 像英国 那样的 国家里 ，謹 愼的农 民用于 土地的 劳动和 
資 本一般 所产生 的递戚 报酬， 与不謹 愼的农 民或制 造商对 数量过 
多 的耕犁 或刨床 不适当 的投資 所产生 的递减 报酬， 不是处 于完全 
相同的 地位。 

当报酬 递咸傾 向变为 普遍时 ，拫酬 易于以 价値， 而不是 以数量 
来表示 ，这 是确 实的。 然而 ，必 須承认 这一点 ：用数 量来衡 量报酬 
的老 方法， 往往 碰到沒 有貨币 衡量的 帮助就 不能正 确解釋 一剂劳 
动和 資本的 困难； 而且， 这 个方法 虽有助 于广泛 的初步 衡量， 但不 
能供深 入硏究 之用。 

但是， 如果 我們要 把往昔 的或远 处的土 地之生 产力都 納入一 
个 共同的 标准， 即使 采用貨 币衡量 的方法 也无济 于事。 因此 ，我們 
必須重 新采用 槪略的 、多 少是武 断的測 量方法 ，这种 方法不 是以数 


第四篇 第三章 土 地的肥 力(纊前) 。报酬 速减 的傾向 


191 


字的 标准为 目的， 但仍 足供广 泛的历 史硏究 之用。 我們必 須考虑 
以下这 些事实 ：一剂 中的劳 动和資 本的相 对数額 有很大 不同； 資本 
利 息这个 項目， 通常远 不及在 农业的 进步阶 段那样 重要， 虽 然利率 
在 后一阶 段一般 是低得 多了。 为了大 多数的 目的， 以具有 一定效 
率的 一天的 不熟练 劳动作 为共同 标准， 大 槪最为 妥当： 这样， 我們 
认 为一剂 是由一 定数量 的各种 劳动， 和資本 的使用 及偿还 的一定 
費 用所构 成的， 而 合在一 起就等 于十天 （比 如說） 这 样的劳 动之价 
値； 这 些因素 的相对 比例， 和 以这样 的劳动 表示的 它們个 別的价 
値 ，是 按照每 个問題 的特殊 情况来 确定的 。① 

对于 在不同 情况下 使用劳 动和資 本所得 到的报 酬加以 比較， 
也有 类似的 困难。 只要 作物屬 于同一 种类， 一种报 酬的数 量就能 
与另一 种报酬 的数量 比較： 但是， 如果作 物屬于 不同的 种类， 則要 
把它 們化为 一个共 同的价 値尺度 之后， 才能 比較。 例如， 当 我們說 
到 土地对 某种作 物或某 种作物 輪种， 比对 另种作 物或另 种輪种 ，能 
使用 于土地 的資本 和劳动 产生較 好的报 酬时， 我們必 須理解 ，这样 
讲法只 是以当 时的价 格为基 础才是 对的。 在这 样的情 况下， 我們 
必 須把整 个輪种 时期合 在一起 計算， 幷假定 在輪种 之初与 輪种之 
末土 地的状 况是相 同的， 一方 面計算 在整个 輪种时 期所用 的一切 
資本和 劳动， 另一方 面計算 一切作 物的总 收获。 

我們必 須記住 ，一剂 劳动和 資本所 产生的 报酬， 在这里 不是被 
当作 包括資 本本身 的价値 在內。 例如， 如果 用于田 地的資 本的一 
部 分是由 两岁的 牡牛若 干头构 成的， 則一年 的劳动 和資本 所产生 
的报酬 ，幷 不是包 括年終 这些牡 牛的全 部重量 在內， 而只包 括这一 
年內所 增加的 重量。 又如， 当 我們說 到-个 农民耕 种土地 的資本 

① 一 剂中的 劳动部 分当然 是当时 的农业 劳动； 而 資本部 分本身 也是劳 动的产 
物， 这种 劳动是 由各种 &样 的， 丼带有 8 等待 *心理 的劳动 者在过 去所提 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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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 鎊时， 这 十鎊包 括他的 田地所 有的一 切东西 的价値 在內； 但 
是 ，一年 （比 如說） 之中用 于田地 的各剂 劳动和 資本的 总数， 幷不包 
括 像机械 和馬迖 这样的 固定資 本的全 部价値 在內， 而只包 括扣除 
了利息 、折 旧和 修理費 用之后 的它們 的使用 价値， 虽然这 一总数 


的 确包括 像种子 这样的 流通資 本的全 部价値 在內。 

以 上所述 是一般 所采用 的衡量 資本的 方法， 如 果沒有 相反的 
意見， 这个 方法可 以看作 沒有問 題了； 但是， 另一种 方法有 时更为 
适当。 有 时对所 用的一 切資本 說成好 像都是 一年之 初或一 年之中 
所用 的流通 資本， 是便 利的： 在 这种情 况下， 年終时 凡是田 地上的 
东西都 是生产 物的一 部分。 这样， 幼 小的家 畜可以 当作是 一种原 
料， 而經过 一定时 間将它 加工成 为肥壮 的家畜 ，以供 屠宰。 对于农 
具 甚至也 可同样 处理， 年初时 农具的 价値当 作是用 于田地 的一定 
数額 的流通 資本， 到 年終时 就当作 一定数 額的生 产物。 这 个办法 
使我 們能够 避免一 再重复 使用关 于折旧 等方面 的假定 語句， 幷在 

許多 方面能 省去許 多話。 对 于具有 抽象性 單的一 般推論 尤其 

这种 推論是 以数学 方式来 表达时 —— 这个办 法往往 是最妥 当的。 

在毎个 人口稠 密的国 家里， 有思 想的人 都必須 硏究报 酬递减 
律。 正如凱 南敎授 所說， 报酬 递减律 最初是 由社閣 加以淸 楚說明 
的 （見 他所著 《生 存》 第 420 — 421 頁）， 而它的 主要应 用則是 由李嘉 


图 加以发 展的。 

第四章 人口 的增长 

‘  笫一节 人口学 說史。 

財富的 生产不 过是为 了人类 的生活 ，滿足 人类的 欲望， 和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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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精神的 及道德 的活动 之发展 的一种 手段。 但是， 人类本 身就是 
那 种以人 类为最 終目的 之財富 生产的 主要手 段①。 本章及 以下两 
章 对劳动 的供給 —— 就是人 口 在数目 上、 体力上 、知 識上和 性格上 
的发展 —— 将 作一些 硏究。 

在动物 和植物 界中， 动植 物的繁 殖一方 面受个 体繁殖 其族类 
的 傾向之 支配， 另方面 又受生 存竞爭 的支配 ，这 种竞 爭使初 生之物 
在 达到成 熟之前 就遭淘 汰了。 只有 在人类 之中， 这 两种相 反力量 
的冲突 ，因 其他的 影响而 变为复 杂了。 一方面 ，对将 来的顾 虑使許 
多人 控制他 們的自 然 冲动： 有 时这是 为了克 尽父母 之責的 目的； 有 
时則 是由于 卑鄙的 动机， 例如 在罗馬 帝国时 代的罗 馬就是 这样情 
况。 另一 方面， 社会以 宗敎的 、道 德的 和法律 的制裁 ，对个 人施加 
压力 ，以达 到有时 加速、 有时阻 碍人口 增长的 目的。 

人 口增长 的硏究 ，往往 被說成 好像是 近代的 硏究。 但是 ，具有 
多 少是模 糊形式 的人口 硏究， 早已受 到世界 上一切 时代的 有思想 
的 人的注 意了。 在东方 和西方 世界中 ，由 立法者 、道 德家和 那些无 

名的 思想家 - 这些思 想家的 具有远 見的智 慧已对 国民的 习慣发 

生影响 —— 所 制訂的 法規、 風俗和 礼仪， 对于 其中的 大部分 ，我們 
能溯 源于人 口硏究 的影响 ，但这 种影响 往往未 被承认 ，有时 甚至未 
被淸 楚地认 識到。 在 强盛的 民族中 ，和在 重大的 軍事冲 突时期 ，他 
們力 求增加 能負荷 武器的 男子之 供給; 而在进 步的高 級阶段 ，他們 
諄諄敎 导对人 类生活 的神圣 不可侵 犯要有 很大的 尊重； 但 在进步 
的低級 阶段， 他們又 鼓励， 甚至 强迫对 老弱的 人有时 对一部 分的女 
孩 ，加以 殘忍的 屠杀。 

在古代 的希腊 和罗馬 ，为 了保 持开拓 殖民地 的力量 ，幷 且因为 


① 参看第 4 篇第 1 章第 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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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爭 的不断 发生， 市民 人数的 增加， 是被看 作一种 公共力 量的源 
泉； 輿 論鼓励 結婚， 而在 許多情 况下， 甚 至由法 律加以 鼓励： 虽然， 
連那 时有思 想的人 也觉得 ，如果 要咸輕 父母的 責任， 相反的 行动也 
許是必 要的① 。在 往后的 时代里 ，正像 罗雪尔 所說的 那样② ，国 家应 
当鼓 励人口 增长的 意見， 就 时盛时 衰了。 在 英国都 鐸尔王 朝最初 
两 王的統 治下， 这种意 見最为 盛行； 伹在十 六世紀 期間， 这 种意見 
就戚 弱和改 变了； 当廢除 了僧职 的独身 生活， 和国家 情况的 稳定已 
对人口 給与显 著的刺 澈时， 而同时 牧羊場 的增加 ，以 反工业 体系中 
僧 院所建 立的那 一部分 工业的 瓦解， 都 咸少了 对劳动 的有效 需求， 
这种 意見就 开始衰 落了。 往后， 人口 的增长 因生活 舒适标 准的提 
高 而受到 遏制， 这种提 高的效 果就是 在十八 世紀上 半期英 国人民 
普 遍采用 小麦作 为主要 食物。 在那时 ，甚 至还 有恐惧 ，认为 人口实 
在是减 少了， 以后的 硏究证 明这种 恐惧是 沒有根 据的。 凱 雷和威 
克斐 尔德关 于人口 稠密的 利益之 論断， 已为 潘提③ 預先說 出一些 
了。 蔡 尔德也 說：“ 凡是可 以使一 国人口 戚少的 事物， 都可 以使一 
国貧 穷”， 又說： “世界 上文明 地区的 大多数 国家的 貧富， 多 少是与 
人 口的多 寡成正 比的， 而不 是与土 地的肥 瘠成正 比的④ 。” 在对法 

① 好 像亚里 士多德 (:見 他所著 《政 洽学》 第 2 篇第 6 章） 反对柏 拉图的 平 分財产 
和消 灭貧困 的办法 ，理 由是， 除非 国家对 人口增 长加以 坚决的 控制， 否則， 这个 办法是 
不能实 行的。 正 如周維 特所指 出的， 柏拉 图自己 也知道 这一点 C 見他所 ^ 《法 律》 以及 
亚里士 多德的 ® 洽学》 第 7 篇第 16 章)。 以前 认为: 希腊的 人口是 从紀元 :前七 世紀减 
少的， 罗 馬的人 口是从 紀元前 三世紀 减少的 ，这种 意見近 来已經 成为間 題了。 参看 ® 
会 科学大 辞典》 中麦耶 所著的 《古 代人口 》 一文 

③ 見罗雪 尔所著 《政 治經 济学》 第 254 节 。 

③  他辯 論說， 荷 兰如与 法国相 比則似 乎更为 富裕， 因为荷 兰人所 获得的 許多利 
益， 是住 在貧痏 的土地 、因 而是較 为分散 的人們 所不能 得到的 •  “ 肥沃的 土地比 产生同 

样地 租的劣 等土地 更好。 ”見 他所著 《 政治数 学論》 第 1 章。 

④  見蔡尔 德所著 《貿 县論》 第 10 鞏。 海 里士在 他著的 《貨 币論》 中 也有类 似的费 
論， 拜且建 _**对 有孩子 的人給 予某些 特扠， 以 鼓励在 下层阶 級中的 婚姻，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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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世 界斗爭 达到頂 点时， 日益 需要越 来越多 的軍队 ，而制 造商也 
需 要更多 的人来 使用新 机械， 統治阶 級的偏 見就非 常贊成 人口增 
加。 这 种意見 的流行 是如此 普遍， 以致 皮特在 1796 年 宣布， 凡是 
以几个 孩子报 效国家 的人， 享有国 家补助 的权利 。在 1806 年軍事 
紧急 中所通 过的一 項条例 ，規定 凡有嫡 出的孩 子两人 以上的 父亲， 
可 以享受 免税的 权利， 但一当 拿破侖 被安稳 地幽禁 在圣赫 勒拿島 
上， 这个条 例就被 廢除了 。① 

第二节 續前。  - 

在整个 这一时 代里， 在那些 最认眞 地思考 社会問 題的人 之中， 
日 益咸 到人口 过 度增加 ，不論 是否已 使国家 强大, 都 必然会 造成巨 
大的 困苦： 而且 国家的 統治者 无权以 牺牲个 人的幸 福来扩 大国家 
的。 我們已 經知道 ，特 別是 在法国 ，宮 廷及其 随从者 为了他 們自己 
的奢 侈和軍 事上的 光荣而 牺牲人 民幸福 的这种 冷酷的 自私心 ，曾 
經 引起了 反抗。 倘使重 农主义 者的仁 慈的同 惰心， 当时能 够克服 
法 国特权 阶級的 輕浮与 苛刻， 十八世 紀大槪 就不会 以騷乱 和流血 
吿終， 在英国 自由的 进程就 不会受 到阻止 ，而 进步的 指針就 会比現 
在向 前推进 至少一 代了。 实 际上， 当 时对于 魁奈的 愼重而 有力的 
抗議， 差不 多未加 注意， 他抗 議說， 一个人 应当志 在增加 国民收 


① 皮 時說： •在有 許多孩 子的情 况下， 让 我們使 救济成 为权利 和荣誉 的問題 ，而 
不 是耻辱 和 藐視的 理由。 这将 使大家 庭成为 幸福， 而不是 禍患， 而 且在能 以劳动 来自己 
維 持生活 的人， 与以几 个孩子 报效国 家之后 有权要 求国家 帮助以 維持生 活的入 之間， 
就可加 以适当 的区別 了。” 当然， 他希 望“在 不需要 救济的 地方， 就 不鼓励 救济。 ” 拿破侖 
一世曾 經願意 以他自 己的費 用来撫 养任何 有七个 男孩的 家庭中 的一人 》 在屠杀 人民方 
茴 是拿破 侖前輩 的路县 十四， 对于 凡在二 十岁之 前結婚 的人， 或 凡是有 十个以 上摘出 
的孩子 的人， 都豁免 一切 公稅。 德 国人口 的 迅速增 加与法 国人口 的 比較， 是法国 国会在 
1885 年 碩布一 項法令 的主要 动力， 这 項法令 規定甶 公費供 給穷困 家庭的 第七个 孩子的 
敎育 費和膳 商 費! 在 1913 年又通 迕一 項 法律, 規 定在一 定的条 件下， 对大 家庭的 父母給 
予 津貼， 1909 年的英 国預算 法案, 也略为 减少家 庭中父 亲的所 得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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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而 不应求 人口的 增加， 因为， 从优 厚的收 入中所 得到的 較大的 
舒适之 情况， 比 人口超 过收入 而經常 处于迫 切需要 生活資 料的情 
况 ，是 可取的 。”①  - 

亚当 • 斯密对 人口問 題說得 很少， 因为， 他 著作的 时代， 确是 
英国工 人阶級 最繁荣 的时代 之一; 但他 所說的 确是明 智的、 不偏不 
倚的 ，而 在論調 上是現 代的。 他 接受重 农学說 作为他 的根据 ，而加 
以这 样的修 正:他 力言生 活必需 品不是 一个固 定的和 确定的 数量， 
而是随 时随地 变化的 ，幷 且会有 更大的 变化。 ②但是 他却沒 有充分 
說 明这个 暗示。 当时沒 有什么 事情使 他会預 料到重 农学說 的第二 
个大 限制， 到了 我們的 时代， 由于小 麦从美 洲的中 心运到 利物浦 
的 运費， 比它过 去在美 国国內 的运費 还少， 这个限 制就变 为突出 
了。 

十八世 紀漸漸 过去， 直 到終了 ，下一 世紀开 始了； 年 复一年 ，英 


①  重农 学派关 于人口 有增加 到生活 資钭的 边际之 傾向的 学說， 可 用杜閣 的話来 
說 明:雇 主“因 为总有 大量工 人供他 选擇， 就选 擇肯最 廉价地 工作的 工人。 于是 ，工人 

因为; §1  相竞 爭而不 得不减 低他們 的价格 f 无論 哪一种 劳动， 必然 会达到 而 且事实 

上已經 达到了 —— 以下的 結果： 工人的 工資被 限制在 获得生 活資料 所必需 的 工資額 

上/  (: 見杜 閣所著 《財 富的 生产与 分配的 硏究》 ，第 6 章)。 

同 样地， 詧 姆士. 斯图 亚特爵 士也說 C 見 他所著 《政治 經济学 原理的 硏究》 第1 篇 
第 3 章)： “ 生殖力 像是載 有重量 的彈養 ，它 的伸張 总是与 阻力的 减少成 反比的 。当食 
物暫 时沒有 增减时 ，生殖 数就会 尽可能 地高; 如果以 后食物 变为减 少了， 彈葉被 压得过 
重; 生殖 力就 降到零 点以下 ，人口 至少将 按照超 重的比 例减少 》 男一 方面， 如杲食 $ 增 
加了 ，在 零点的 彈簧， 就会 开始随 着阻力 的减少 而伸張 〗 人們开 始吃得 較好* 人 口就会 
增加， 貪物 就会按 照人口 增加的 比例重 新变为 不足。 ” 斯图 亚特很 受重农 学派的 影响， 
而 在某些 方面， 确是 受到欧 洲大陆 的政治 观念， 而不 是英国 的政洽 观念之 熏陶: 他的人 
为的节 人口的 办法， 似 乎現在 对于我 們很不 适合。 参 看他的 《政 治經 济学原 理的硏 
究》 第 i 篇第 12 章:“ 为 了增加 人口， 把 易于理 解的理 論和关 于事实 的完善 知識’ 与政府 
的实际职冑巨結合^^的巨大利益/ 

② 参看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第1 篇第 8 韋和第 6 篇第 2 章 。丼参 
看其第 2 篇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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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人 阶級的 状况变 得更为 凄惨。 惊 人的一 連串的 歉收① ，精疲 
力尽 的战爭 @ ，以及 在 工业方 法上打 破旧日 束縛的 变化， 再 加上不 
妥 当的救 貧法， 就 使得工 人阶級 陷于空 前的最 大困苦 —— 至少是 
英 国社会 史上自 有可靠 記載以 来的最 大困苦 。③ 尤其是 ，善 意的热 
心者， 主要 是在法 国的影 响下， 提 倡共产 主义的 办法， 使人 們能把 
撫养 孩子的 全部責 任归之 于社会 。④  ’ 

这样， 当募 兵的軍 曹和劳 动者的 雇主需 要会使 人口增 长的措 
施时 ，較有 远見的 人开始 硏究民 族是否 能够避 免堕落 的問題 ，如果 
人 口像当 时那样 长久不 断增加 的話。 在 这些硏 究的人 之中， 主要 
的 是馬尔 薩斯， 他 所著的 《人 口論》 是 关于这 个問題 一切近 代理論 
的 起点。 

第三节 馬尔 薩斯。 

馬尔 薩斯的 推論是 由三个 部分构 成的， 而这三 个部分 必須区 
別 开来。 第 一部分 是关于 劳动的 供給。 依靠 对事实 的細心 硏究， 
他证明 了以下 一点： 凡有可 靠的历 史記載 的民族 ，都 是如此 生育繁 
多， 以致 如果不 是由于 生活必 需品的 缺乏， 或其 他原因 —— 就是疾 
病、 战爭 、杀 嬰儿， 最 后是自 願 的节制 —— 的遏制 ，則 人口 的 增长就 
会是迅 速和继 續的。 

①  在 亚当. 斯密著 作时的 1771 至 1780 年的十 年間， 小麦 的平均 价格是 三十四 
先令 七便士 •， 1781 至 1790 年 是三十 七先 令一便 士；  1791 至 1800 年 是六十 三先令 j 
1801 至 1810 年是八 十三先 令十一 便士， 1811 至 1820 年 是八十 七先令 六便士 。 

②  在上 一世紀 之初， 帝国税 一 一 大 部分是 战爭租 —— 数达 国家全 部收入 的五分 * 
之一， 但現在 只占二 十分 之一多 一点， 而且 其中有 大部分 用于那 时政府 不供給 的敎育 

及其他 利益。 

③  参看 以下第 7 节和 以上第 1 篇第 3 章第 5 和第 6 节。 

© 特別 是葛德 文在他 所著的 《政治 正又之 硏究》 U792 年〕 中有这 祥主張 《 把馬 
尔 薩斯对 于这书 的批許 C 《人口 論〉〉 第 3 篇第 2 章)， 和 亚里士 多德对 于柏拉 II 的 《理想 
国》 的批許 C 特別参 看亚里 士多德 所著的 《政治 学》第 2 篇第 6 章)， 作一 比較 ，是 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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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第二 个論点 是关于 劳动的 需要。 像第 一部分 一样， 它也 
是以 事实为 依据， 不过是 用一类 不同的 事实来 证明。 他证明 ，到他 
著作 的时候 为止， 沒有一 个国家 （与罗 馬或威 尼斯那 样的城 市是不 
同 的）， 在它 的領土 上人口 变为非 常稠密 之后， 而能 得到生 活必需 
品 的丰富 供給。 |_对 人类工 作所酬 予的生 产物， 就是它 对人口 
的有效 需求： 他又* if 明 ，到那 时为止 ，已 經稠密 的人口 之迅速 增加， 
还 沒有引 起这种 需求的 按比例 的增加 。① 

第三， 他得出 以下的 結論： 过去 发生的 事情， 将来 也可能 发生； 
人口的 增长会 受到貧 困或某 种其他 困苦的 遏制， 除 非用自 願的节 
制来阻 止它。 所以 ，他力 劝人們 采用这 种自願 的节制 ，幷且 要过道 
德上 純洁的 生活， 力 戒早婚 

① 但是， 批評 馬尔薩 斯的人 之中， 有 許多认 为他說 明他的 論点远 不如他 听做的 
来得 直爽； 他們忘 記了像 以下这 样一段 話了， 回顾了 前代的 社会 状态， 幷与現 代的社 
会狀 态比較 之后 ，我可 以肯定 地說， 由 于人口 原理所 发生的 災害， 即使在 差不多 完全不 
知这 种災害 之眞正 原因的 不利情 况下， 也已 减少， 而 未增加 。如果 我們能 怀有送 种无知 
将 会逐漸 消苑的 希望， 則我 們希望 这神災 害仍会 进—歩 减少， 似乎也 不是不 合理的 。入 
口 絕对数 的增加 ，当然 是会发 生的， 但 这沖增 加显然 不会削 弱这种 期望， 因为， 一切都 
决定于 人口与 食物的 相对比 例， 而不是 决定于 人口的 絕对数 从本书 的前半 部来看 ，人 
口 最少的 国家， 似乎 往往受 人口原 理的結 果之害 处最大 9”  見认口 原理》 第 4 篇第 12 
章 

© 馬尔 薩斯在 1798 年认口 原理》 第 1 版中， 对于他 的論断 沒有給 以任何 关于事 
实 的詳細 叙述， 虽 然他开 头就认 为必須 把他的 論断与 事实的 硏究直 接联系 起来； 他对 
普来姆 C 后來他 成为劍 桥大学 的第一 个政洽 經济学 敎授） 所說 的話就 苛证明 这一点 ，他 
說： “在 与他的 父亲辯 論其他 某些国 家的情 况时， 他最 初想出 了他的 理論。 •（見 普来姆 
所著 《囬 t 乙录》 第 66 頁) 美国 的經驗 表明。 人口如 不加以 遍制， 毎二 十五 年至少 会墦加 
一倍。 他辯 論說， 即使在 像有七 百万居 民的英 国那样 人口稠 密的国 家里， 人口 的加倍 
会使 英国的 土地 所生产 的生活 資料也 加倍， 是可以 想像的， 而 不是可 能的： 但是 ，劳 
动 再加倍 也不足 以使生 产物再 加倍。 “ 那末， 让我們 以这 一点作 为我們 的法則 ，虽 然很 
不切合 实际； 假 定毎二 十五年 C 即毎次 随着人 口的加 倍)’ 英国的 全部生 产物所 增加的 
数量， 可以等 于現在 它生产 的生活 資料的 数量'  或換句 話說， 就是以 算术級 数增加 。正 
像瓦格 納在他 对人口 硏兜的 卓越的 緖論中 所說的 （ 見 他所著 《經 济学 原理》 第 3 版 ，第 
453 頁) 那样， 馬尔薩 斯耍使 自己被 人淸逄 理解的 願望， “使 他对他 的学說 加上了 过于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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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关 于人口 供給的 論点实 质上仍 然是有 效的， 在本 章中只 
有 这一部 分与我 們直接 有关。 形势的 发展使 人口学 說所发 生的变 
化， 主要是 关于他 的推論 的第二 和第三 阶段。 我們已 經知道 ，上一 
世 紀前半 期的英 国經济 学家， 对于人 口增加 对生活 資料所 发生的 
压力之 傾向， 估計过 高了； 馬尔 薩斯不 能預料 到海陆 运輸使 用蒸汽 

t 

的巨 大进步 ，这不 是他的 过失， 这种进 步使現 代的英 国人能 以比較 
小的 費用， 得到世 界上最 肥沃土 地的生 产物。 

但是 ，他 沒有預 料到这 种变化 的事实 ，却 使他的 論断的 第二和 
第三阶 段在形 式上过 时了； 虽 然实质 上它們 在很大 程度上 仍然是 
有 效的。 的确， 除非在 十九世 紀末所 实行的 对人口 增加的 遏制大 
体上得 到增大 (在 尙未 完全变 为文明 的 地方， 这种遏 制必然 要改变 
形式) ，否 則， 盛行 于西欧 的舒适 习慣， 要推 广于全 世界， 幷 維持好 
几百年 ，将 是不可 能的。 但是 ，关于 这一点 ，以 后再 加詳論 。① 


銳的 論点， 幷 且以公 式表明 他的学 說过于 絕对了 ■/ 这祥， 他說到 生产能 以算术 it 率增 
加， 就 成为习 慣了： 許 多作家 认为他 着重这 句話的 本身戍 实这不 过是他 說明他 认为任 
何有理 性的人 都能耍 求他承 认的极 端之一 个簡捷 的方法 而已。 如以 現代的 話来說 ，他 
的意思 就是: 他的論 断中所 始終栄 用的报 酬递减 傾向， 在英 国的生 产物加 倍之后 ，就开 
始充分 发揮作 用了。 加倍 的劳动 也許会 产生加 倍的生 产物： 但四 倍的劳 动不会 使生产 
物增加 三倍， 八 倍的劳 动不会 使生产 物增加 四倍。 

在 1803 年 《人口 原理 》第 2 版中， 他所依 据的事 实之叙 述是如 此广博 和諶愼 ，以致 
使他在 历史派 經济学 的創始 者之中 可以占 一地位 >  他 虽然沒 有放棄 C 如 本书的 前几版 
所暗 示的） 使用 “算术 比率 ” 这 句話， 但 已緩和 与解釋 了他的 旧学說 中許多 “尖 銳的論 
点”。 尤 其是， 他对于 人类的 未来， 已不 采取从 前那样 失望的 观点了 》 丼 抱有以 下的希 
Mt 道德的 渴制可 以阻止 人口的 增加， 旧的 逼制, 即* 恶与困 苦”， 因 而就苛 停止了 。佛 
兰西斯 • 普雷 斯幷非 不知道 馬尔薩 斯的許 多缺点 ，但在 1823 年写 了为馬 尔薩斯 辯护的 
文章， 論調与 判断都 极好。 关 于馬尔 薩斯作 品的良 好說明 ，見 于波拿 所著的 《馬 尔薩斯 
及其著 作》、 凱南 所著的 《1776—1848 年英国 政治經 济学中 生产与 分配学 說史》 和尼科 

尔森 所著的 《政 治經 济学》 第 1 篇第 12 章。 

①現 在全世 界的人 口如以 十五亿 計算， 假 定人口 現在的 增加率 （ 毎年一 千人中 
大約 增加八 人， 参 看腊芬 斯泰恩 1890 年 在英国 协会所 宣讚的 論文) 仍然继 績下去 的話， 
則可 知道在 不到二 百年内 * 世 界人口 将艇 (I 六 十亿; 或者說 ，人口 是以相 当肥沃 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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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四节 結 婚率与 人口出 生率。 

一个民 族的人 口增长 ，首先 决定于 巧， 就 是人口 出生超 
过人 口死亡 之数； 第二 决定于 移民。 #  * 

人 口出生 数主要 是看关 于結婚 的习憤 而定， 这 种习慣 的古代 
历 史之中 是充滿 經驗敎 訓的； 但这里 我們所 硏究的 ，不 得不 限于文 
明国家 的結婚 状况。 

結 婚的年 龄随着 气候而 不同。 在气候 溫暖的 地方， 生 育很早 
开始， 也很早 停止， 而 在气候 寒冷的 地方， 生育开 始較迟 ，也 較迟停 
止①; 但不 論在哪 一种情 况下， 結婚 延迟到 这个地 方的自 然 結婚年 
龄以上 的时間 愈长， 人口出 生率就 愈低； 当然 ，妻子 的年龄 在这方 
面比 丈夫的 年龄重 要得多 。③ 假定气 候沒有 变化， 則 平均結 婚年龄 
主 要是看 年輕人 能够自 立和按 照他們 的朋友 与相識 的人之 中所通 
行的 舒适标 准以維 持家庭 的难易 而定， 所以， 平均結 婚年龄 对于身 
分不 同的人 也就不 同了。 

在中等 阶級中 ，一个 人的收 入在他 四十或 五十岁 之前， 很少达 
到最大 限度； 撫养孩 子的費 用很大 ，而 且要 持續許 多年。 技 术工人 

毎一平 方哩大 約二百 人的比 率增加 c 照腊芬 斯泰恩 計算， 相当肥 沃的土 地有二 千八百 
万平 :方哩 ，貧 瘠草 地有一 千四百 万平方 哩。 許 多人以 为第一 个估計 太髙； 但是， 考虑到 
这 一点： 如把 較不肥 沃土地 的价値 也計算 在內， 則 結果将 如以上 所假定 的約为 三千万 
平方 哩)。 同时， 在农业 技术上 大槪会 有很大 的 改良； 如果 是这样 ，人口 对生活 資料的 

压力 可被逼 制为时 大約二 百年， 但 不会再 长了。 

① 当然， 一代的 丧短本 身对于 人口的 增长也 有一些 影响。 在一 个地 方， 如 果一代 
是二十 五年， 而在 另一个 地方， 如桌是 二十年 i 假 定两地 的人口 在一 千年 中毎两 代增加 
一倍， 則第一 个地方 的人口 壻加 将为一 百万倍 ，而 在第二 个地方 为三千 万倍。 

③ 据奥 格尔博 士計算 (見 《 統計 杂志》 第 53 期) ，倘使 英国女 子的平 均結婚 年龄延 
迟 五年， 貝幌一 酬所生 产的孩 子数， 就会 从現在 的四点 二降低 到三点 、科勒 ^根据 
布达佩 斯的气 候比較 温暖的 事实， 认 为十八 至二十 岁是女 子生育 最多的 年龄， 二十四 
至二 十六岁 是男子 生殖力 最强的 年龄， 但是， 他 得出結 論說， 結 婚比以 上年龄 略为延 
迟 ，是适 宜的, 主要理 由是： 二十岁 以下的 女子所 生的孩 子的生 命力二 般是小 的。 参看 
1892 年 在倫敦 发表的 《卫 生学 与人口 学会議 記录》 和 《統 計杂 志»第 5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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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升 到負責 的地位 ，否則 ，在 二十一 岁时他 的收入 差不# 是最大 
的了， 但在二 十一岁 之前， 他 却賺得 不多： 他 的孩子 在大約 十五岁 
之前， 对他 可能是 很大的 負担； 除 非他将 孩子送 入工厂 做工， 使他 
們在很 年幼时 就能自 己 謀生； 最后， 不 熟练的 劳动者 在十八 岁时差 
不多 就賺到 最大的 工資； 同时， 他的孩 子在很 年幼时 就开始 自己維 


持生活 了0 結果 ，平均 結婚年 龄在中 等阶級 中最高 ，在 技术 工人中 


次之 ，而 在不熟 练的劳 动者之 中最低 。① 

不熟 练的劳 动者， 如果 不是穷 到无以 为生， 以及 沒有受 到任何 
外部 原因的 抑制， 具有在 三十年 內增加 一倍的 能力； 这就是 在六百 
年中 增加一 百万倍 ，在一 千二百 年中增 加一万 亿倍， 他們表 現出来 
的低 于这种 能力的 增加， 即使有 也是很 少的。 所以， 可从 推 
知， 不熟 练的劳 动者之 增加， 从来沒 有不加 遏制地 长时卩 下 
去。 这 一推論 被一切 历史的 敎訓所 证实。 在 中世紀 的整个 欧洲, 


① 正 文中婚 姻这个 名詞必 須作广 义的 解釋， 以包括 不但是 合法的 婚姻， 而且是 
所 有那些 非正式 的結合 —— 这 种結合 在性质 上是永 久的， 足以包 含至少 是几年 結婚生 
活的实 际責任 在內。 这种 非正式 的結合 往往在 早年就 发生， 而經 过若干 年之后 成为合 
法的 婚姻， 也 是常有 的事。 由 于这个 理由， 广义的 婚姻^ 一~ "我 們在 这里所 說的只 是这种 
婚姻 —— 的平均 年齡， 是低 于合法 婚姻的 平均年 龄的。 在这 一方面 为整个 工人阶 _ 
作的 考虑恐 怕是很 大的; 但对 于不熟 练的劳 动者， 这 种考虑 比对其 他任何 阶級大 得多。 
以 下的統 計必須 按照这 种意見 和下一 事实来 解釋： 所有英 国的工 业統計 因在官 方报吿 
中对 于工人 阶級的 分类幷 不十分 注意， 而变为 不完全 可靠。 据戶 籍局长 的第四 十九次 
年 报臟， 在某些 經过选 擇的区 域里， 硏究了  1884— 1885 年 的結婚 报吿， 得到 以下的 
結果; 每种 职业后 的数字 是該职 业中未 婚男子 結婚 时的平 均年龄 ，括 弧內的 数字， 則是 
与 从事該 职业的 男子結 婚的未 婚女子 的平均 年龄: 矿工 24.  06(22. 46)* 紡 織工人 24_  38 
C23. 43)s 鞋匠 与裁縫 24. 92  C24. 31); 技 术工人 25. 35  (23.  70)* 不 熟练的 劳动者 56 
C23.  66)* 商 业职員 26.25  C24.43); 店主 与店伙 26. 67C24.  22)! 农民 及其子 邠-23 
(26.91); 自 由职业 和独立 阶級 31.22C26.40)。 

奧格 尔博士 在前面 說到的 論文中 表明， 在 英国， 十五 至二十 岁的女 子在工 厂中做 
工 所占的 百分比 最大的 地方， 通 常就是 結婚率 最高的 地方。 这无疑 地一部 分是由 
于 —— 如他所 提示的 ——男子 想以妻 子的貨 币收入 来补充 自己的 貨币收 入* 但这 或許 
一部分 还由于 在这些 区搣內 已届結 婚年龄 的女子 太多的 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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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 現在欧 洲某些 地方， 未 婚的不 熟练的 劳动者 逋常住 宿在田 
舍內， 或与父 母住在 一起； 而已 婚的夫 妇通常 需要自 己住的 房屋： 
当一 个乡村 能雇用 尽可能 多的工 人时， 房屋之 数却沒 有增加 ，年輕 
人不得 不尽可 能地等 待了。 

即使 現在， 在欧 洲許多 地方， 風俗 还具有 法律的 力量， 不許一 
家 中有一 个以上 的儿子 結婚； 結 婚的儿 子通常 是长子 ，伹在 有些地 
方是 最小的 儿子： 如果 有另外 的儿子 結婚， 他 必須离 开这个 乡村。 
在旧 大陆的 旧式乡 村里， 如果出 現了很 大的物 质繁荣 ，幷消 灭了一 
切 极端的 貧困， 一般就 用像这 种有害 和殘忍 的風俗 来解釋 。①的 
确， 这种風 俗的严 酷可由 移民的 力量来 調和； 伹在中 世紀， 人們的 
自由 来往为 严厉的 法規所 阻碍。 自由 的鎭市 誠然往 往鼓励 乡村人 
民的 移入； 但是， 行会 的規矩 对于要 从故乡 逃出去 的人， 在 某些方 
面与 封建地 主所实 行的法 規差不 多是同 样殘酷 。③ 

笫五节 績前。 

在这 方面， 被 雇用的 农业劳 动者的 地位已 經发生 很大的 变化。 
城市 現在对 他和他 的孩子 总是开 放的; 如果他 到新大 陆去， 他就可 
能 比其他 任何种 类的移 民获得 更大的 成就。 但是 ，另 一方面 ，土地 
价値 的逐漸 上漲， 以及土 地的日 見 稀少， 在某些 盛行自 耕农 制度的 
区 域里， 势 将逷制 人口的 增加， 而在 这些区 域里， 創 办新的 貿易或 
向 外移民 的进取 心是不 大的， 父母威 觉到他 們孩子 的社会 地位将 


① 例如， 大約在 1880 年曾到 德国巴 伐利亚 的阿尔 卑斯山 中吉刻 諾山谷 游历的 
人 ，看到 这种風 俗依然 盛厅。 当地的 居民曾 經采取 有远見 的关于 森林的 政策， 由 于近来 
他們 的森林 的价値 大漲， 他們 繁荣地 住在很 大的房 屋里， 年輕的 兄弟姊 妹們在 他們自 
己 的家里 或別的 地方做 僕人的 工作。 他 們与邻 近山谷 中的劳 动者屬 于不同 的种族 ，后 
者 过的生 活是穷 苦和艰 难的， 但似乎 认为吉 刻諾居 民获得 物质繁 荣所付 出的代 价太大 
了。 

③ 参看—— 例如 —— 罗杰斯 所著的 《六 个世紀 的工作 和工資 》第 106 — 1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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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于 他 們的 土地之 多寡。 他們喜 欢人为 地限制 家庭人 数的增 
多 ，对待 婚姻很 像是商 业合同 ，总 是設 法使他 們的儿 子与有 继承权 
的女子 結婚。 佛 兰西士  •高尔 頓曾經 指出， 英国貴 族的家 庭虽然 
一般是 很大的 ，但是 ，使 长子与 似乎是 生育不 多的家 族的女 继承人 
結婚的 习慣， 以及 有时劝 阻幼子 結婚的 习慣， 已經使 得許多 貴族的 
家系断 絕了。 在法 国农民 中也有 类似的 习慣， 再加 上他們 喜欢小 
家庭， 使 得他們 的人口 数差不 多沒有 变化。 

另 一方面 ，以 人口迅 速增长 的条件 而論; 似乎沒 有比新 的国家 
中农 业区域 的条件 更为有 利了。 土地 很多， 铁路和 輪船运 出土地 
的生 产物， 运回新 式工具 以反許 多生活 舒适品 和奢侈 品作为 交換。 
所以， “ 农民” —— 在美国 这是对 自耕农 的称呼 —— 觉得大 家庭不 
是一 种負担 ，而是 对他的 帮助。 他 和家人 过着健 康的戶 外生活 ，沒 
有东西 会遏制 人口的 增长， 而 一切都 是刺激 人口的 增长。 外来的 
移 民帮助 了自然 增加； 这样， 虽 然美国 大城市 的居民 中某些 阶級的 
人， 据說 是不願 有很多 孩子， 但是， 美 国的人 口在近 百年中 已增加 
了 十六倍 。① 

① 在沒有 变化的 情况下 自耕农 的极端 謹愼， 己为 馬尔薩 斯看出 来了； 参 看他的 
关 于瑞士 的說明 C 見 《人口 原理》 第 2 篇第 5 章)。 亚当* 斯 密說， 苏袼丝 高地的 貧穷妇 
女常 常生产 二十个 孩子， 其中 达于成 年的不 到两个 C 見 《国 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第 1 篇第 8 章)； 貧穷刺 激生育 的槪念 是道布 尔台所 坚决主 張的， 見他 所著的 《人口 
的 眞正法 則》。 幷参看 賽德勒 所著的 《人口 的法則 K 斯 班塞似 乎认为 ，文 明的进 步自然 
就会 完全遏 制人口 的增 艮 但是， 馬尔薩 斯认为 野蛮民 族的生 殖力比 文明民 族® ，这个 

意 見已由 达尔文 一 ■般 地应 用到动 物和植 物界了 。 

査 尔斯* 布 思先生 C 見 1893 年的 《統 計杂 志》) 把倫 敦分为 二十 七个区 ( 主要 是登記 
区); 按 照费穷 、人 口过多 、高 的出生 率和高 的死亡 率的順 序加以 排列。 他 发觉这 四种先 
后的次 序一股 是相同 的=» 在很 富和很 穷的区 域里， 出生 率超过 死亡率 都是最 低的。 

英国 和威尔 士的出 生率， 在 城市和 乡村中 名义上 都是以 大約相 同的比 率降低 但 
是 ，年 輕人不 断从农 村移入 T 业 区域， 使农 村中 年輕的 已婚女 子的人 数大为 减少， 如果 
考 虑了这 个事实 ，我 們就; 知道 ，在乡 村中达 到生育 年齡的 女子的 生育百 分比， 比 城市中 
髙得 多了， 1907 年戶 籍局长 所发表 的下面 这張表 就表明 了这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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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体上， 以下 一点似 已得到 证明了 ：人口 出生率 在富裕 的人之 
中， 比在 那些为 自己和 家庭的 将来不 作过多 的准备 与过着 忙碌生 
活的人 之中， 一 般是較 低的， 而且奢 侈的生 活习償 使生殖 力减低 
了。 剧烈的 精神紧 張恐怕 也会使 生殖力 减低， 这就 是說， 假 定父母 
的 固有的 体力沒 有变化 ，他 們对于 有一个 大家庭 的期望 ，就 会因精 
神紧張 的大大 增加而 戚少。 当然， 那些从 事高度 智力工 作的人 ，作 
为 一个阶 級来說 ，具 有平均 以上的 体质和 神經的 力量； 髙尔 頓曾經 
說明 ，他們 作为一 个阶級 而論不 是不富 于生殖 力的。 但是， 他們通 
常 都是晚 婚的。 


都市 和农村 区搣平 均毎年 的人口 出生率 


都 

市 

— * 

.十个 大城市 ，在 1901 年人 口調査 时共有 9,742,404 人。 

时期 

以 全部人 口計算 

以 15— 45 岁 的女 子人口 計算 

每一 千人 
的比率 

与 1870— 72 年的比 | 
率 C 当作 100) 比較 | 

毎 — ^千人 
的比率 

与 1870 — 72 年的比 
率 C 当作 100) 比較 

1870—72 

36.7 

100.0 

143.1 

100.0 

1880—82 

35.7 

97.3 

140.6 

98.3 

1890—92 

32.0 

87.2 

124.6 

87.1 

1900—02 

29.8 

81.2 

111.4 

77.8 

农 

村 

112 个全部 是农村 登記区 ，在 1901 年人 口調査 时共有 1,330,319 人。 

1870—72 

31.5 

100.0 

158.9 

100.0 

1880—82 

30.3 

95.9 

153.5 

96.6 

1890—92 

27.8 

88.0 

135.6 

85.3 

1900—02 

26.0 

82.3 

120.7 

76.0 

法国人 口的变 动已被 非常細 心地硏 究了： 勒瓦瑟 关于这 个問 題的偉 大作品 《法国 
的人口 》 ，不但 是关 于法国 而且是 关于其 他国家 的宝貴 資料的 源泉。 孟德 斯鳩或 許是从 
演繹 M 推論， 因而譴 責当时 法国所 实厅的 苌子继 承法， 这种法 律使家 庭中孩 子的人 
数减 少了） 娄帕雷 对于强 制分产 法也有 同样的 指責。 C 見勒 《法 国的 人口》 第 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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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六节 英国人 口史。 

英国人 口增长 的历史 ，比联 合王国 人口增 长的历 史更为 淸楚， 
对于 硏究它 的主要 变动， 我 們会觉 得頗有 趣味。 

在中世 紀中， 对人口 增加的 遏制， 在英国 与在別 国是一 样的。 
在 英国， 也像 在別国 一样， 僧 职是无 力成家 立业的 人的避 难所； 宗 
敎 上的独 身主义 无疑地 在某种 程度上 对人口 的增长 起了一 种独立 
的逷制 作用， 但 就大体 而言， 独 身主义 是被看 作那些 势将遏 制人口 
增加 的广泛 的自然 力量表 現出来 的一种 方法， 而不 是被看 作一种 
新 的自然 力量。 傳 染性和 流行性 的疾病 —— 風土 病和傳 染病* — 
是 由不讲 卫生的 生活习 慣所造 成的， 这种习 慣在英 国比在 欧洲南 
部甚至 更坏; 农业 歉收和 交通困 难造成 了饥荒 ，虽然 这种災 害在英 
国还 不像在 別国那 样大。 

乡村 生活， 像 在別国 一样， 在习慣 上是刻 板的； 年輕人 在已婚 
的夫 妇死去 ，因而 在他們 自己的 敎区內 有了空 缺之前 ，很难 成家立 
业； 因为， 在平 常的情 况下， 一 个农业 劳动者 浪少会 想到迁 往另一 
个敎 区的。 因此， 当 疫癘、 战爭或 饥荒使 人口减 少时， 总有 許多人 
等着 結婚， 他 們瑱补 了这些 空缺; 他們 也許比 平常的 新婚夫 妇更为 


第 17.1 — 177 頁) 則叫人 注意相 反的方 面:丼 說馬尔 薩斯对 于民法 对人 口影响 的期望 ，符 
合于孟 德斯鳩 的判断 ，而不 符合娄 帕雷的 判断。 但是 ，事 实上， 法 国备地 的出生 率是大 
有不 同的， 在大 部分居 民都有 土地的 地方， 出生 率比不 是这样 的地方 为低。 然而 ，如 
果 法国的 备县依 照遺产 由少到 多的次 序分类 排列， 則相应 的出生 率差不 多是一 律下降 
的 ，在 有遺产 48— 57 法郞的 十县， 在十五 岁至五 十岁的 已婚女 子中， 毎 百人的 生育率 
是 23; 而 在尙县 ，遺产 是四百 一十二 ^ 郞， 而生 育率却 是十三 点二。 而且 在巴黎 本身， 
在富人 居住的 备区， 有两 个孩子 以上的 家庭所 占的百 分比， 比 費民居 住的备 区为小 勒 
瓦瑟对 _ 济 状况与 出生率 的关系 所作的 細心的 分析， 非常 有趣; 他 的总的 結論說 ，这 
种关系 不是直 接的， 而是間 接的， 是 通过它 們两者 对于生 活方式 和习慣 的相互 影响而 
犮 生的。 他似乎 认为， 法 国的人 口与邻 近国家 相比纵 有很大 减少， 从政 治和軍 事观点 
来看也 許引以 力憾， 但 人口减 少对于 物貭的 舒适， 甚至社 会的进 步之影 响却是 利多而 
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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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和 强壮， 因而有 了較大 的家庭 

然而， 即使 农业劳 动者， 也 有向受 疫癘、 饥荒或 战爭的 破坏較 
邻 近地方 严重的 区域迁 移的。 而且， 技术工 人往往 多少是 各处流 
动的 ，那 些从事 建筑业 、五 金业和 木材业 的人， 尤其是 如此； 虽然， 
毫 无疑問 ，“漫 游年” 主要是 靑年人 的事， 过了 漫游年 之后， 漫游者 
就会 在他生 长的地 方住下 来了。 其次， 在乡紳 一 ■尤 其是 在国內 
几处地 方有住 宅的大 貴族一 的家臣 方面， 似乎 有很大 的流动 。 
最后, 行会的 利己的 排外性 虽然与 日俱增 ，但是 ，英国 的城市 ，也像 
別国 一样， 变 成了許 多人的 避难所 —— 他們 在故乡 不能获 得工作 
和結 婚的好 机会。 由于 这种种 情况， 呆板的 中世紀 的經济 制度就 
有了 一些伸 縮性。 由于 知識的 进步、 法律和 秩序的 建立以 及海外 
貿易的 发达， 对劳 动的需 要就逐 漸增加 ，而在 某种程 度上劳 动需要 
的 增加对 人口是 有利的 。② 

在十 七世紀 下半期 和十八 世紀上 半期， 中央政 府尽力 以关于 
居 住的法 律来阻 止国內 各地人 口的供 給与其 需要相 适应， 这种法 

•  肇 

①  例如 ，我們 听說， 1349 年 黑死病 之后， 大 多数的 婚姻都 是生育 很多的 罗杰 

斯 所著的 《农 业与价 柊史》 第 1 卷第 301 頁)。 

②  关 于十八 世紀以 前英国 人口的 密度， 无 从确实 知道； 但是， T® 从 斯特芬 ( 見 
他 所著的 《英 囯工資 劳动者 的历史 》 第 1 編第 463 及以后 各頁） 的作品 中所轉 載的估 
計 ，恐怕 是現有 的最好 的了。 据 《土 地測 量簿》 所載， 1086 年英国 的人口 是在二 百万至 
二百五 十方之 間。 剛在 黑死病 (1348 年) 之前， 英国的 人口大 槪是在 三百五 十万 和四百 
五十 万之 間; 黑死 病剛剛 过去的 时候， 大 概是二 百五十 万》 此后英 国的人 口开始 速恢 
复; 但在 1400 年至 1550 年 之間只 有緩慢 的增长 v 而在 其后的 一百年 之中增 加頓快 ，至 

1700 年达到 五百五 十万。  ” 

如果我 們相信 哈里逊 C 見他 所著的 《描写 英国》 第 2 編第 16 章） 所說 的話， 1574 年 

英国能 服兵役 的男子 总数达 到一百 —十七 万二千 六百七 十四人 • 

黑 死病是 英国唯 一的大 災难。 英国与 欧洲其 他国家 不同， 沒 有道受 像三十 年战爭 
那样的 战爭睡 烂》 这場战 爭毁灭 了 德 国人口 的一芊 以上， 这个損 失需要 整整一 个世紀 
才能恢 复^  C 参看 申貝尔 格辐的 《手 册》 中 吕梅鉢 所著的 认口論 h 这是 一篇有 益的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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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規定， 任 何人如 在某一 敎区居 住了四 十天， 就 归該敎 区管轄 ，但 
在这四 十天內 随时可 被强制 遣回原 来所屬 的敎区 。① 地主 与佃农 
竭力 防止外 来的人 在他們 的敎区 內获得 “居住 权”， 因此就 对建造 
茅屋加 以很大 的留难 ，有 时甚 至将茅 屋完全 毁坏。 因此 ，英 国的农 
业人口 ，在到 1760 年 为止的 百年之 中沒有 变化； 同时 ，工业 还未十 
分发达 ，因 而不 能吸收 大量的 人口。 这时人 口增长 的緩慢 ，一 部分 
是由 生活水 平的提 髙所造 成的， 同时 一部分 也是生 活水平 提髙的 
原因； 生活 水平提 髙的一 个主要 因素， 就是普 通人民 大多用 小麦代 
替次等 谷物作 为食物 。② 

自 1760 年 以后， 在 故多不 能謀生 的人， 到新的 工业区 域或矿 
业区 域去找 职业沒 有什么 困难， 在 这些区 域里， 对工 人的需 荽往往 
使地方 当局不 能执行 f  中遣回 原籍的 規定。 年輕的 人自由 

地到 这些区 域去， 因] ^那 *^的\ 口出生 率就变 为特別 髙了， 伹死亡 
率 也是特 別髙， 其純結 果則是 人口相 当迅速 地增加 ^ 在十 八世紀 
之末， 当馬尔 薩斯著 作时， 救貧法 重新开 始影响 結婚的 年龄； 但这 
时 却使結 婚年龄 趋于不 适当地 早了。 連年的 饥荒和 对法国 的战爭 
所造 成的工 人阶級 的痛苦 ，使 得某种 救济措 施成为 必要; 而 大量补 
充 海陆軍 兵員的 需要， 更使慈 悲为怀 的人觉 得应对 大家庭 略为增 

① 亚当. 斯密 对这种 法律甚 为憤慨 是对的 （ 参看 《国 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第 1 篇第 10 章第 2 部 分和第 4 篇第 2 章乂 亭宇争 ，規定 : 由于法 律上的 某些缺 
点， 穷人在 各敎区 之間来 往是无 从禁止 的》 因而他 图 居住在 財源最 大、 有最大 
的荒地 或公地 可建造 茅屋和 有最多 的森林 可供 他們作 燃料及 采伐的 敎区， 等 等：所 
以 ，就 有以下 这样的 命令： •'任 何这样 的人或 人們照 以上所 說的那 样居住 在任何 年値十 
鎊以 下的出 租 房屋后 四 十夭內 …… 如有人 控吿， 負 責洽安 的任何 两 名法官 …… 将这祥 
的人或 人們遺 回他或 他們最 近居住 的敎区 ，法 律上认 为是許 可的/ 在 亚当. 斯 密的时 
代以前 ，曾 經通 过儿个 条例， 意 在緩和 这种法 律的严 酷性； 但 都沒有 效力。 然而 ，到了 
1795 年， 叉有 以下的 命令： 在一 个人实 际上未 被控吿 之前， 他不 应被遺 回原来 的敎区 

(2) 伊 登对这 个問題 有一些 有趣的 論述， 見 他所著 《穷 人的 历变》 第 邱 0— 神4 頁， 


去。 


208 


第四篇 第四章 人口 的增苌 


加 扑助, 而 实际的 結果， 使得有 許多孩 子的父 亲往往 不必工 作而能 
得到很 多好处 ，如 果他沒 有結婚 或只有 一个小 家庭， 即使辛 苦工作 
也不能 得到这 末多的 好处。 最会 利用这 种补助 的人， 当然 是最懶 
惰和 最卑鄙 、最 沒有自 尊心和 进取心 的人。 所以 ，在 工业城 市中虽 
有可 怕的死 亡率， 尤 其是嬰 儿的死 亡率， 但 人数还 是增加 很快； 但 
在 1834 年通过 夸:夸 之前， 人 的品质 即有改 进也是 很少的 。自 
从那年 以来， 城市人 口的迅 速增加 —— 在下一 章我們 就会知 
道 —— 就趋于 增大死 亡率， 但这一 点已为 节欲、 医学 知識、 卫生和 
一般淸 洁的进 步所抵 消了。 向外 移民增 多了， 結婚 的年龄 略为提 
髙， 而且 在全部 人口中 已婚的 人所占 的比例 也略有 下降； 但是 ，另 
一方面 ，生 育对結 婚的比 率却提 高了； ①結果 人口差 不多是 稳步地 
日 見增长 。③ 以下就 让我們 稍稍詳 細地硏 究新近 变化的 过程。 

① 但是, 这种提 高照数 字所表 明的， 一 部分是 由于人 口出生 登記的 改进。 （見法 
尔 所著的 《生死 統計》 第 97 頁)。 

© 下 表說明 自十八 世紀之 初以来 英国和 威尔士 的人口 壻长。 1801 年之 前的数 
字， 是 从出生 和死 亡登記 簿以及 人头税 和炉段 的拫吿 中計算 出来的 ^ 1801 年以 后的数 


年 度 

人口数 
以千人 为单位 

增加之 

百分比 

年度 

人口数 
以千人 为单位 

增加之 

百分比 

1700 

5,475 

1801 

8,892 

2.5 

10 

5,240 

-4.9食 

11 

10,164 

14.3 

20 

5,565 

6.2 

21 

12,000 

1 

18.1 

30 

5,796 

4.1 

31 

13,897 

15.8 

40 

6,064 

4.6 

41 

15,909 

14.5 

50 

6,467 

6.6 

51 

17,928 

12.T 

60 

6,736 

4.1 

61 

20,066 

11.9 

70 

7,428 

103 

71 

22,712 

13.2 

80 

7,953 

7,1 

81 

25,974 

14.4 

90 

8,675 

9.1 

91 

29,002 

11.7 

1901 

32,527 

11.7 

* 减少; 坦初期 的数字 是不可 靠的。 


第四篇 第四章 人口 的增长 


209 


笫七节 讀前。 

在 十九世 紀之初 ，当 工資低 小麦貴 的时候 ，工人 阶級花 于面包 
的費 用通常 占到他 們收入 的一半 以上； 因此， 小麦价 格的上 漲大大 
咸少 了他們 之中的 結婚数 ，这就 是說， 大大减 少了在 敎堂中 举行結 
婚 預吿的 次数。 但是， 小麦价 格的上 漲却提 高了富 裕阶級 中許多 
人的 收入， 所以 往往增 加了正 式結婚 的次数 。① 然而， 这些 人不过 
是全部 人口中 的一小 部分， 淨的結 果却是 降低了 結婚率 。③ 伹是， 
时 过境迁 ，麦 价跌了 ，而工 資漲了 ，到了 現在， 工人阶 級花于 面包的 
費用 平均还 不到他 們收入 的四分 之一； 因此， 商业繁 荣的变 动必然 
对 結婚率 发生压 倒一切 的影响 。③ 

字， 是从 A 口調 查报吿 中計算 出来的 。 从表 中可以 看出， 1760 年 以后的 二十年 中人口 
数 的增加 ，与 1760 年以 前六十 年中所 增加的 儿乎一 祥多。 拿破侖 战爭与 高昂的 谷物价 
格的 压力, 表現在 1790 与 1801 年 之間人 口的緩 漫增长 i  一 視同仁 的救貧 补助的 結果， 
尽管 那压力 更大， 表現 在其后 十年之 中人口 的迅速 壻加。 而自 1811 至 1821 年 的十年 
間 ，当 那压力 已經消 除时， 人口增 长就更 大了。 第 三栏表 明毎十 年之 初的 A 口， 比前十 
年 人口增 加的百 分比。 

由于 在近年 中向国 外 移民有 很大的 增长, 修 正表中 最后三 十年的 数字， 以表 明“自 
然增 加”， 即人口 出生超 过死亡 之数， 是重 要的。 1871 至 1881 的十 年中， 和 1881 至 
1891 的十 年中， 从联合 王国向 国外移 民的淨 人数， 各为一 百四十 八万人 和一百 七十四 
万七 千人。 

① 参看 法尔任 戶籍局 长时所 提出的 1854 年 第十七 次年度 报吿， 或是他 所著的 
《生死 統計》 中 C 第 72—75 頁) 这个 报吿的 摘要。  _ 

③ 例如， 小麦的 价柊以 先令来 表示, 英 国和威 尔士的 結婚数 以千来 表示， 1801 年 
小麦是 —— 九 ，結 婚数是 六七； 1803 年 小麦是 五九， 結婚数 是九四 i  1805 年两 数是九 O 
与八 O  1807 年 是七五 与八四 i  1812 年是 一二六 与八二 i  1815 年是 六六与 — OO;  1817 
年是 九七与 八八; 1822 年是四 五与九 九》 

③ 自 1820 年 以来， 小 麦的平 均价格 根少超 过六十 先令， 而 且从未 超过七 十五先 
令； 接連 的商业 膨脹 ，在 1826、1836— 1839、 1848、 1856、 1866 和 1873 各 年达于 頂点而 
后 下降， 対于結 婚率所 发生的 影响， 与谷 物价格 变化的 影响大 約相同 当这两 个原因 一 
同 发生作 用时， 其影响 是非常 显著的 :如在 1册9 年与 1834 年之 間， 由于 小麦价 格的逐 
步下跌 ，繁 柴恢复 ，結 婚数就 从十万 四千增 加到十 二 万— 千。 1842 年至 1845 年之間 ，当 
小麦 价格比 前儿年 稍低， 全国的 商业复 兴时， 結 婚率再 度迅速 提高； 而在 1847 年与 
1853 年之間 ，以及 1862 年与 1866 年之間 ，在类 似的淸 况下結 婚率又 有提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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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73 年 以来， 英国 居民的 平均实 际收入 虽然确 有增加 ，但 
它的增 加率却 低于前 几年， 同 时物价 不断地 下跌， 因 此社会 上許多 
阶級 的貨币 收入就 不断地 减少。 这时， 当人 們考虑 是否能 結得起 
婚的 时候， 他們 不是为 貨币收 入的购 买力之 变动的 細密考 虑所支 
配 ，而是 为他們 期望能 够得到 的貨币 收入所 支配。 所以 ，工 人阶級 
的生活 水平迅 速提髙 ，也 許比英 国历史 上其他 任何时 代更为 迅速： 
他們 的家庭 費用如 以貨币 計算大 致沒有 变动， 而以 物品計 算則增 
加 很快。 同时 ，小 麦的价 格也大 大下跌 ，全国 結婚率 的显著 降低往 
往 随着小 麦价格 的显著 下跌而 发生。 現在結 婚率是 根据以 下的办 
法来計 算的: 每次結 婚包括 两个人 ，因此 应当以 两个人 計算。 英国 
的結 婚率在 1873 年是千 分之一 七点六 ，到 1886 年 降低到 千分之 
一四 点二。 18 的 年 又上升 到千分 之一六 点五; 1907 年是千 分之一 
五点八 ，但在 1908 年 只有千 分之一 四点九 。① 

从苏 格兰和 爱尔兰 的人口 史中， 可以学 到許多 东西。 在苏格 
兰 低地， 髙度 的敎育 水平， 矿产 資源的 开发， 以及与 富裕的 英国邻 

罗森 爵士在 1885 年 12 月 份 《統計 杂志》 中 ，对 1749 年至 1883 年瑞 典的結 婚率与 
农业 收获作 了一个 比較。 农业 收获的 丰歉， 等到一 年的結 婚总数 的一部 分决定 之后才 
会 知道; 而且收 获的不 平均在 一定程 度上是 由儲藏 的谷物 来补足 的) 所以， 个別 的收获 
数字 与結婚 率不是 十分符 合的。 但是， 当 几次丰 收或歉 收接連 发生时 ，它 对于提 高或降 

低結 婚率的 影响就 非常显 著了。 

① 輸出 品的統 計是商 业信用 和工业 活动的 变动之 最便利 的标志 之一。 奥 格尔在 
前面 引用过 的那篇 文章中 ，說明 了結婚 率与每 人所占 翰出額 的符合 * 参照勒 瓦瑟的 《法 
国的 人口》 第 2 卷第 12 頁的 图表， 以及 威尔科 克斯在 《政 治学 季刊》 第 8 期第 76—82  K 
所写 的关于 馬薩諸 塞州的 文章。 奧格尔 的硏究 ，已 为胡克 1898 年 1 月在 曼彻斯 特統計 
学会 所宣讀 的一篇 論交所 扩大和 修芷了 i 胡克 指出， 如果 結婚率 有变动 的話， 則在結 
婚 率灶于 上升时 期的出 生率， 不是 与处于 上升时 期的結 婚率相 适应， 而 是县于 与以前 
处于 下降时 期的結 婚率相 适应; 反之 亦然。 “所 以， 当結 婚率上 升时， 出生 对結婚 的比率 
就 下降， 当結 婚率下 降时， 出生对 結婚的 比率就 上升。 表示 出生对 結婚比 率的囲 綫的移 
动， 是与結 婚率相 反的- '他又 指出， 出生对 結婚的 比率的 下降是 不大 的， 这是因 为私生 
子迅 速减少 的耪故 * 合法的 出生对 結婚的 比率丼 未显著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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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密切接 触等因 素合在 一起， 就使迅 速增加 的人口 之平均 收入大 
大 增加。 另一 方面， 爱 尔兰在 1874 年馬 鈴薯荒 以前， 人口 的过度 
增长， 以及那 年之后 的逐步 减少， 将永 远是經 济史上 的重大 事件。 

比較 了各国 的习慣 之后① ，我們 知道： 在 中欧和 北欧的 条頓民 
族国 家中， 結婚 年龄是 迟的， 一部分 因为男 子在壮 年初期 要服兵 
役； 伹在 俄国， 結婚年 龄是很 早的； 在 俄国， 至 少是在 旧政权 之下， 
家庭 方面力 主儿子 尽早娶 妻以帮 助家务 工作， 即使 儿子必 須暫时 
离开 妻子出 外謀生 ，也要 早婚。 在联合 王国和 美国沒 有强制 兵役， 
男 子是早 婚的。 在法国 ，正 与一 般的意 見相反 ，男子 的早婚 不是罕 
見的； 而 女子的 早婚， 除了 最盛行 早婚的 斯拉夫 民族各 国外， 比任 
何有統 計的国 家更为 常見。 

結婚率 、出 生率 和死亡 率差不 多在各 国都在 降低。 但是 ，在出 
生 率高的 地方， 一 般死亡 率也是 高的。 例如， 在斯 拉夫民 族各国 
中， 两者都 是高的 ，而 在北欧 ，两 者都是 低的。 在澳 洲死亡 率是低 
的， 而“自 然的” 增加相 当高， 虽然 出生率 是低的 而且下 降很快 。事 
实上 ，在 1881 年至 1901 年期間 ，澳洲 各州出 生率的 降低从 百分之 
二十三 至三十 。© 


第五章 人口 的健康 与强壮 

第一节 健康 与強壮 的一般 条件。 


① 以 下的說 明主要 是根据 已故博 迪奧、 勒瓦瑟 C 見他的 《法国 的人口 》)和 英国戶 

籍局拴 C 見他的 1907 年的 裉吿) 所編的 統計。 

© 与 本章主 題有关 的許多 有益的 和可供 参考的 資料， 包括在 1909 年地方 政治局 

所 出版的 《关于 公共健 康和社 会状况 的統計 記录与 图表》 —书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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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 們必須 考虑身 体的、 精神 的和道 德的健 康与强 壮所依 
靠 的种种 条件。 这 些条件 是工业 效率的 基础， 而物 质財富 的生产 
要看工 业效率 而定； 同时， 相 反地， 物 质財富 的最大 重要性 在于下 
一 事实： 物质財 富如被 明智地 使用， 就 可增进 人类身 体的、 精神的 
和 道德的 健康与 强壮。 

在許# 职业中 ，工 业效率 ，除 了身体 的活力 ■ — 这就是 筋肉的 
强壮 、健 全的体 格和奋 发有为 的习慣 —— 之外 ，不需 要什么 其他东 
西。 在估計 筋肉力 量或其 他任何 种类的 为工业 目的的 力量时 ，我 
們必須 考虑这 种筋力 在一日 之中能 够用出 来的小 时数、 一 年之中 
的日数 和一生 之中的 年数。 有 了这种 考虑， 我們就 能測量 一个人 
的 筋力了 ，如 果他的 筋力是 直接用 于举重 ，我 們就能 以他的 工作举 
起一磅 重量所 达到的 呎数来 測量； 或換 句話說 ，就是 以他所 做的工 
作的“ 呎磅” 数来測 量他的 筋力。 ® 

維持大 的体力 操作的 力量， 虽然 似乎有 賴于体 力和其 他身体 
的 条件， 伹是， 它 也依靠 意志的 力量和 性格的 坚强。 这一 类的精 
力一 一也許 可看作 是人的 坚强， 而与 他的身 体的强 壮不同 是 

① 这 种測量 方法能 够直接 应用于 铁路工 人和脚 夫的大 多数种 类的工 作， 丼能間 
接 应用于 許多种 类的农 业工作 o 在重 大的农 业停工 之后所 发生的 关于英 国南部 和北部 
的 不熟练 劳动的 相对效 率的爭 論中， 最可靠 的測量 就是一 个男子 -天中 能装入 貨車的 
材料的 吨数。 其 他的測 量方法 是根据 收割或 刈芟的 亩数， 或 是收割 谷物的 英斗数 等等： 
但这 些測量 是不能 令人滿 意的， 尤其 是在比 較不同 的农业 条件的 时候： 因为使 用了农 
具， 作物的 性质和 操作方 法都有 根大不 同了。 因此， 在我們 还沒有 方法去 考虑农 业方法 
变化 的影响 之前， 根据 收割、 刈芟等 工資所 作的中 wa 与 近代的 工作与 工資的 一切比 
較 ，都是 沒有价 値的。 例如 ，以 手工收 割生产 谷物一 百英斗 的作物 所花的 劳动， 現在比 
以前 少了； 因 为現在 所用的 农具比 以前进 歩了: 但是， 現在 收割一 英亩的 谷物所 花的劳 

动不 一定比 以前少 ，因为 收获量 比以前 多了。 

在落 后的国 家里， 尤 其是在 使用馬 匹或其 他馱兽 不多的 地方， 男 子和女 子的 工作， 
大部分 都可以 它所包 含的体 力操作 来相当 良好地 測量。 但在 英国， 現在 从事这 种工作 
的人 在工业 阶級中 不到六 分之一 * 同时， 单是蒸 汽机所 做的工 作， 等于全 部英国 人的筋 
力所能 做的二 十倍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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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于道 德的， 而 不是身 体的； 但是， 它 仍然依 靠神經 强健的 身体条 
件。 这 种人的 坚强、 这种 决心、 精 力和自 制力， 簡 言之， 这 种“活 
力”， 是一切 进步的 源泉： 它在偉 大的事 业中， 偉 大的思 想中， 以及 
对于眞 正的宗 敎情感 的能力 中表 現出来 。① 

活力发 揮作用 有許多 形式， 因此 要对它 簡单的 測量是 不可能 
的。 但是， 我 們大家 都在不 断地估 計活力 ，以 为某人 比另一 人較为 
“ 坚强” ，較 多“优 良品质 ”或是 “一个 較为强 有力的 人”。 即 使从事 
不同 行业的 商人， 与从 事不同 硏究的 学者， 也着手 估計彼 此的力 
量。 如果一 种硏究 要得到 “ 头等” 比 另一种 硏究所 需要的 力量較 
少， 則不 久就会 为人知 道的。 

第二节 續前。 

在硏究 人口增 长时， 曾經 附带地 略为說 到决定 生命长 短的各 
种 原因。 但是， 大 体上， 它們与 决定体 力和活 力的各 种原因 是相同 
的， 在本章 中我們 将再来 硏究。 

这 些原因 中的第 一个原 因就是 气候。 在溫 暖的国 家里， 我們 
看到 早婚和 高的出 生率， 因此 就对人 类的生 命重視 不够： 这 恐怕是 
大部分 高的死 亡率的 原因， 而 高的死 亡率一 般是被 归咎于 气候的 
不 利于健 康。® 

①  这 与 神經过 敏区別 开来， 神經 过敏通 常表規 为神經 力量的 一股的 不足* 
虽 然有时 它是甶 于神經 剌激或 臾去平 衡而发 生的。 一个人 在某些 方面有 很大的 祥經力 
量， 而在 另些方 面也許 很小； 特別是 艺术家 的气质 往往发 展—类 神經， 而 $ 牲 別类神 
經 邊是, 神 經过敏 的发生 ，不是 由于某 些神經 的强健 ，而 是由 于某盛 神經的 襄弱。 最完 
美的艺 术家 的本性 似乎不 是神經 过敏的 :芬西 和莎士 比亚就 是例子 •  “神 經力量 ”这个 
名詞 在某种 程度上 相当于 安格尔 的著名 的分类 中的, ^*1?， 他把效 率的因 素分力 （ 1 ) 身 
体 C2  ) 理智和 C3  ) 心情 三类。 他对活 动的分 类是無 ^  a，ab，ac，abc，acb»b，ba，bc， 
bca,  bac;  c， ca,  cb,  cab,  cba 这 样的排 列*， 备祖 的次序 是按相 对的重 要性来 排列的 ，在某 
一 因素只 有很 小作用 的地方 ，其相 应的字 母就省 去了* 

在 1870 的战 爭中, 柏林大 学的学 生似乎 比普 通兵士 衰弱， 但却較 能忍受 疲劳- 

②  暖热的 气候是 有損活 力的- 它 对于高 度的智 力和艺 术工作 不是 完全不 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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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 一部分 要看人 种的特 性而定 ：但是 ，这 些特性 —— 就其能 
被解釋 的而論 —— 似乎主 要是由 于气候 的緣故 。① 

笫三节 生活必 需品。 

气 候对于 决定生 活必需 品也有 很大的 作用， 生 活必需 品的第 
一 样就是 食物。 食物 的調制 是否适 当关系 很大； 精 明的主 妇一星 
期 有十先 令用于 食物， 比 一星期 有二十 先令的 不精明 的 主妇， 往往 
更 能增进 家人的 健康和 强壮。 穷人中 嬰儿的 髙度死 亡率， 大多由 
于在食 物調制 上缺乏 注意和 判断； 那 些完全 缺乏这 种母亲 的照顾 
而沒有 死亡的 嬰儿， 长大之 后也往 往体质 孱弱。 

除了現 在的时 代以外 ，在 世界 上一切 时代中 ，食 物的缺 乏曾使 
人 們大批 灭亡。 即在十 七世紀 和十八 世紀的 倫敦， 死亡率 在谷貴 
的 年份比 谷賤的 年份髙 8 衫 。②但 是， 逐 漸地， 財富 增加和 交通工 
具改良 的影响 ，差 不多在 全世界 都威觉 到了， 即使在 像印度 那样的 
国家里 ，饥 荒的惨 酷也戚 輕了； 而在欧 洲和新 大陆已 不知道 有饥荒 
了。 現在， 在英国 ，食物 的缺乏 差不多 已不是 死亡的 直接原 因：但 


但 却使人 不能长 时間地 忍受任 何种类 的非常 艰苦的 操作。 在 湛带較 为涼爽 的 一半地 
方， 比其他 任何地 方能做 較为持 久的艰 苦工作 》 最 好是在 像英国 以及与 它非常 相倮的 
新西兰 那样的 地方， 那里海 風使溫 度差不 多保持 一律。 欧 美許多 地方的 平均温 度是适 
中的， 但冬寒 夏暑使 一年之 中可以 工作的 时間大 約減 少了两 个月。 极端 的和持 續的寒 
冷会 使精力 衰頹， 也許 一部分 因为它 使人們 把很多 时間花 在密不 通風和 $ 小的 寓所里 
的 糅故；  4 [: 极地区 的居民 一般是 不能忍 受持久 的剧烈 操作。 在 英国， 普 遍的意 見认为 
“ 溫暖的 耶稣圣 誕节使 很多人 死亡、 但 統計却 无疑地 证明， 它有 相反的 效果： 平 均死亡 
率在一 年中最 冷的季 节是最 高的, 而在寒 冷的冬 季又比 溫暖的 冬季为 高。 

① 人种史 对于經 济学家 是一种 有誘惑 力的、 但令人 失望的 硏究： 因为战 胜的种 
族通 常与披 征服者 的种族 的女子 通婚； 在他 們迁移 时往往 把許多 男女奴 隶带走 ，而奴 
隶在 战爭中 被杀或 去当僧 侶的可 能性比 自由声 为小。 因此， 差 不多在 毎一种 族之中 ，都 
有奴隶 的血， 也就是 混血: 因为在 工业阶 級中奴 隶的血 最多， 关于工 业习 慣的人 种史似 
乎是 不可能 有了。 

③ 这一点 已为法 尔所征 明了。 他 以有益 的統計 方法消 除了种 种妨碍 的原因 現 
他 所著的 《生死 統計》 第 13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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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食物 的缺乏 常是身 体普遍 衰弱的 原因， 而使身 体不能 抵抗疾 
病; 也 是工业 沒有效 率的一 个主要 原因。 

我 們已經 知道， 維 持效率 的必需 品是随 着要做 的工作 的性质 
而 不同的 ，但 現在我 們必須 略为詳 細地硏 究这个 問題。 

一个 人所有 的食物 供給与 他可用 的力气 之間有 密切的 关系， 
而 在体力 操作方 面尤其 如此。 如果工 作是間 歇的， 像有些 碼头工 
人的工 作那样 ，則 价廉而 有营养 的谷类 食物就 够了。 但是， 对于非 
常繁重 的連續 紧張的 工作， 像 炼铁工 人和最 艰苦的 铁路工 人的工 
作 所包含 的紧張 那样， 則需要 即使在 身体疲 劳时也 能消化 和吸收 
的 食物。 高級 劳动者 工作包 含很大 的神經 紧張， 他 們的食 物就更 
需要具 有这种 质量， 虽然他 們所需 要的食 物数量 一般是 小的。 

次于 食物的 生活和 劳动的 必需品 ，就 是衣着 、住屋 和燃料 。当 
这些 东西缺 乏时， 精神 就变为 迟鈍， 終 于体质 也受到 損害。 当衣着 
非常 缺乏时 ，通常 衣服日 夜穿在 身上; 皮肤就 会受到 汚秽东 西的侵 
入。 住屋或 燃料的 缺乏， 使人 們生活 在有害 于健康 和活力 的汚浊 
空气 之中； 英 国人民 从煤的 便宜之 中得到 了好处 ，但 即使在 冷天也 
要使 房間有 良好通 風的英 国人所 特有的 习慣， 却是 这些好 处当中 
很 不小的 一件。 建筑 很坏的 房屋， 排 水也不 完善， 造成 了疾病 ，这 
些疾 病即使 較輕， 对 生命力 的削弱 也是惊 人的； 居住 的过度 拥挤， 
导致 道德的 敗坏， 因而咸 少人口 和降低 人們的 品质。 

休息 与食物 、衣 着及其 他屬于 物质的 必需品 ，同 祥是强 壮人口 
的增 长所必 需的。 各种过 度的工 作都要 减低生 命力； 同时， 忧虑、 
煩恼 和过度 的精神 紧張， 对于損 害体质 、損伤 生殖力 和戚少 民族的 
活力 ，都有 极大的 影响。 

第四节 希望、 啥由和 变化。 

其次就 是关于 活力的 三个密 切相关 的条件 ，即 希望 、自 由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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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一切 的历史 都充滿 了关于 在不同 程度上 由奴隶 制度、 农奴制 
度 以及其 他各种 社会一 般的和 政治的 压制与 迫害所 造成的 无效率 
的記載 

在一切 时代中 ，殖民 地人民 在活力 和精力 方面易 于胜过 母国。 
这 是一部 分由于 土地很 多和在 他們支 配下的 必需品 价廉的 緣故； 
一 部分由 于对适 合冒險 生活的 有最坚 强性格 的人的 自然选 擇的緣 
故， 和 一部分 由于与 人种混 合有关 的生理 原因； 但是， 也許 最重要 
的原 因是在 于他們 生活上 的希望 、自 由 和变化 。③ 

以上所 說的自 由是被 看作不 受外界 束縛的 自由。 但是， 由自 
制力 而来的 較髙的 自由， 对于 最高級 的工作 甚至是 一个更 为重要 
的 条件。 这种自 由有賴 于生活 理想的 高尙， 而生活 理想的 高尙一 
方面 是由于 政治和 經济的 原因， 另一 方面是 由于个 人和宗 敎的影 


① 自 由与希 望不但 增大人 类乐于 工作的 心理， 而且增 大人类 的工作 力量； 生理 
学家吿 訴我們 ，同 样的 操作， 如在 愉快的 刺激下 来做， 比在 痛苦的 刺激下 来做， 所消 ^ 
的人 类固有 的神經 力較少 :沒有 希望， 就 '沒 有进取 心* 速神希 望和自 ® 的两个 条件 ，就 
是人身 和財产 的 保障； 但是， 保障 总包含 对自由 的限制 在內， 文 明的最 困难的 問題之 
一， 就是 去发現 怎祥得 到保障 —— 这是自 甶的一 个条件 一 而不太 牺牲自 由本身 。工 
作 、地点 和个人 接触的 变化, 带来新 的思想 ，喚起 对旧方 法缺点 的注意 ，鼓 励一种 •神圣 
的 不滿' 幷从 各方面 发展創 造性的 精力。 

③ 旅行家 与来自 不同地 方和具 有不同 風俗 的其他 的人晤 談后， 就 知道把 許多思 
想上 和行动 上的习 慣試驗 一下， 否則， 他 們就会 一直贊 成这些 习慣， 把它 們看成 好像是 
自然 的法則 而且， 地方的 調动使 較有能 力和独 創精神 的人肖 目有充 分发揮 淸力的 机_， 
幷 能跃居 重要的 地位: 相 反地， 那控留 在故乡 的人往 往依然 故我毫 无长进 。 在故 乡成为 
預 言家的 人是很 少的； 邻居和 亲戚通 常是最 后才会 原諒那 些不像 周圍的 人那祥 馴服， 
而进 取心較 强的人 的缺点 ，和认 識他們 的优点 • 毫充 疑問， 主要是 由于这 个理由 ，差不 
多 在英国 的每一 部分， 精力 最强和 进取心 最大的 人， 絕大 多数是 在生长 在外地 的人之 

中发現 的9 

但是 ，变化 也許会 过度; 当人口 如此迅 速地移 动时， 以 致一个 人常会 不顾自 己的名 
誉， 他就 失去对 于形 成高尙 的遒德 性格最 好的外 来帮 肋的二 部分。 漫游 新国家 的那搜 
入的 极端的 希望和 活动， 使他 們在一 半获得 技米和 一半完 成工作 上的努 力有很 大的浪 
費， 因为 他們为 了轉到 某种新 的职业 上去， 就很 快地放 棄这种 技术和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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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其 中幼年 时代母 亲的影 响是最 大的。 

第五节 职业的 影哬。 

身体的 和精神 的健康 与强壮 受职业 的影响 是很大 的® 。在本 
世紀 之初， 工厂工 作的条 件对所 有的人 ，尤 其是 幼童， 是不 必要地 

不健 康和难 受的。 伹是， 不；7 和 f 亨巧孕 f， 已把这 些弊端 中最坏 
的从 工厂中 淸除出 去了， ’虽- 然其* 中 V 爹* 在家庭 工业和 較小的 
工厂 中仍然 存在。 

城 市居民 的工資 較高， 知識 較多， 医 疗較为 便利， 这些 条件应 
当使域 市中嬰 儿死亡 率比乡 村中低 得多。 但是 ，它却 一般地 較高， 
尤其 在許多 母亲为 了获得 貨币工 資而忽 視家务 的地方 ，更是 如此。 
笫六节 城市 生活的 影响。 

差 不多在 一切国 家中， 都是 不断地 向城市 迁移。 ③各大 城市， 


① 在牧师 和敎师 之中， 在农 业阶級 之中， 以及在 其他像 造車工 人、 造船工 A 和煤 
矿工 人那样 的工业 之中， 死 亡率是 低的。 在 鉛矿业 和錫矿 业 之中， 在制造 紙夹业 和陶器 
业之中 ，死 亡率是 高的。 但是， 这些行 业和其 他任何 正規的 行业， 都沒有 表現出 像倫敦 
的 普通劳 动者和 小販之 中那样 高的死 亡率； 同时， 死 亡率最 高的是 旅店中 的僕人 。这 
样的职 业不 是直 接有害 健康， 但 它却吸 4 体质和 性格上 都很弱 的人， 丼 使他們 养成不 
規則的 习慣。 关于 职业对 于死亡 率的影 响的良 好的 說明， 載于 戶籍局 长第四 十五次 
C1885 年) 年 报的附 录中。 再参看 法尔的 《生死 統計》 第 392-411 頁 、汉 佛萊在 1887 年 
6 月 号 《統計 杂志》 上 的論文 《阶級 死亡率 統計》 ，以及 —般关 于工广 法令的 著作。 

© 达芬南 ( 見他 所著的 《貿县 平衡》 第 20 頁) 继 金格雷 之后， 证明以 下一点 :依照 
官方 数字， 倫敦每 年死亡 超过出 生有二 千人， 但移 入的有 五千人 1 后一數 字等于 他以賴 
为冒險 的方法 計算出 來的英 国人口 之眞正 純增加 数的— 半以上 * 照他 計算， 住 在倫敦 
的有 五十三 万人， 住在 其他都 市和鎭 市的有 八十七 万人， 住在大 小乡村 的有四 ^十万 
人分 将这爸 数字与 英国和 威尔士  1901 年 的人口 調査比 較之后 ，我 們知道 那时倫 敦有四 
百 k 十万 ^ 上的 人口； 还有 五个城 市平均 有五十 万以上 的人口 > 另外超 过五万 人口的 
六 十九个 城市， 平均 有十 万以 上的 人口。 还不 止此： 因为 人口沒 有被計 算在內 的許多 
郊区， 往 往实在 是大 城市 的一 部分； 而在 某些情 况下， 儿个 邻近城 市的郊 区纵橫 气錯， 
构成 一个很 大的、 但頗为 分散的 城市。 曼 彻斯特 的郊区 有居民 二十二 万人， 可 算海— 
个大 鎭市; 倫 敦的郊 区西哈 姆有居 民二十 七万五 千人， 也 是如此 》 有些大 城市的 边界， 
毎隔不 固定的 时間就 会把这 样的郊 区包括 进去： 結杲， 一个 大城市 的眞正 人口也 許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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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其是 倫敦， 从 英国其 他一切 地方吸 收最优 良血統 的人； 最 有进取 
心 的人、 天 才最高 的人、 有 最健全 的体格 和最坚 强性格 的人， 都到 
大城 市去找 寻发展 能力的 机会。 在那 些最能 干和性 格最坚 强的人 
之中， 住在郊 外的人 数日見 增加， 郊外有 优良的 排水、 供水 和灯光 
設备 ，还有 优良的 学校和 戶外游 戏的好 机会, 这些条 件之能 增进活 
力 ，至少 与乡村 中所有 的条件 一样。 虽 然現在 仍有許 多城市 区域， 
其 有害于 生命力 比若干 年前的 大城市 只是略 为减少 ，但 大体上 ，人 
口密度 的增大 之成为 危險的 源泉， 以目 前而論 似乎咸 少了。 近来 
为 了向在 远离工 商业主 要中心 的地方 去居住 所提供 的种种 便利的 
迅 速发展 ，迟早 的确一 定会緩 慢的。 但是 ，工 业向郊 外迁移 ，甚至 
向新的 田园都 市迁移 ，以 找寻和 招用强 壮工人 的运动 ，似乎 沒有任 
何 緩慢的 迹象。 

統計的 平均数 之誠然 是非常 有利于 城市的 情况， 一部 分因为 
在 降低活 力的城 市的影 响之中 ，有 許多影 响死亡 率是不 大的; 一部 
分 因为向 城市移 居的人 ，大多 数是年 富力强 的靑年 ，具 有一 般人以 
上的 精力和 勇气； 同时 ，年 輕人的 父母住 在乡村 ，当他 們有重 病时， 


拎很快 ，而 名又 h 的人 口却增 加很慢 ，甚至 减少， 然后 又突然 跃升。 好像 利物浦 名义上 
的人口 ，在 1881 年是 五十五 万二千 i  1891 年是 五十一 万八千 》 而在 1901 年跃到 六十八 

万 五千。 

类似的 变化在 其他国 家也有 发生， 例如， 十 九世紀 中巴黎 人口的 增长， 比 整个法 
国人口 的 增长快 二十倍 。德国 城市 的人口 是 以毎年 牺牲农 村人口 的百 分 之一点 五来墦 
加的。 美国在 1800 年 沒有一 个城市 的居民 在七万 五千人 以上 》 到 1905 年三个 城市的 
居 民共有 七百万 人以上 ，还有 十一个 城市, 各 有人口 三十万 以上。 維多利 亚的人 口有三 
分之一 以上集 中在墨 尔本。 

我 們必須 記住： 城市 生活的 特征， 毎随 城市及 其郊区 的扩大 而在利 弊的程 度上有 
所增加 乡村中 的新鮮 空气在 接触普 通的倫 敦居民 之前， 比接触 一t '小 鎭市的 普通居 
民 之前， 要經 过多 得多的 有害气 体的 发源地 3 倫敦 居民一 般必須 走得很 远才能 接触乡 
村的 安閑和 幽諍的 音調及 景色， 所以 ，有四 百五十 万居民 的倫敦 ，比 只有 四万五 千居民 
的 鑷市， 使英 国生话 的都市 性增加 了百倍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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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 就回到 故乡去 。① 

公 私資金 用于以 下的用 途是最 好的： 在 大都市 中設立 公园和 
运动場 ，与 铁路方 面訂約 增加工 人列車 由工人 們开行 的次数 ，帮助 
工 人阶級 中那些 願意离 开大城 市的人 成行， 幷帮助 他們与 企业一 
同迁走 。© 

笫七节 如 不加过 問則大 食然就 会淘汰 菊者。 但很多 善意的 
人类活 动遏制 強者的 增加， 幷使菊 者能够 生存。 实际的 結論。 

此外， 尙有其 他値得 忧虑的 理由。 因为， 关于斗 爭和竞 爭的淘 
汰的 影响， 在文明 的較早 阶段中 ，使最 强壮和 最有力 的人留 下的子 
孙 最多； 人 类的进 步之由 于这种 影响， 比其他 任何一 个原因 为大， 
但 这种影 响現已 部分消 失了。 在 文明的 較后阶 段中， 上层 阶級結 
婚 很迟， 因而他 們的孩 子就比 工人阶 級少， 的 确早已 成为常 規了: 
但这一 点为在 工人阶 級本身 間仍然 保持的 旧規所 弥补； 因此 ，在上 


① 为了这 类理由 ，威 尔頓 C 見 1897 年的 《統 計杂 志》) 提出了 极端的 建議， 主張在 
比較 各城市 的死亡 率时， 省略 所有十 五岁至 三十五 岁的人 • 主要因 为这个 理由， 倫敦的 
十五岁 至三十 五岁女 子的死 亡率， 是異 常地倍 # 高尔頓 选擇考 文垂作 为典型 城市， 照他 
計算， 城 市居民 中技术 工人的 成年的 儿童， 等于住 在健康 的乡村 区域中 劳动者 的成年 
的 儿童 人数之 一半多 一点. 当一 个地方 衰微的 时候， 身强力 壮的靑 年流往 也处， 剩下老 
弱的人 ，因此 出生率 一般是 低的。 另一 方面， 吸引人 口的工 业中心 会有很 高的出 生率， 
因为在 那里活 力充沛 的人持 別多。 在煤 业和轶 业的城 市中尤 其如此 ， 一 部分因 为这些 
城市， 不像紡 織业的 城市那 样有男 子不足 之患； 而 一部分 因为矿 工作为 一个阶 級来說 
是早 婚的。 在 这些域 市中， 有些 城市的 死亡率 虽然是 高的， 但出 生率超 过死亡 率之数 
为人口 的千 分之二 十以上 • 在第 二琉的 城市中 ，死 亡率一 股是最 高的， 主 要因为 它們的 

卫生 設备还 沒有像 那些最 大的 城市那 样好。 

韓 克萊夫 特敎授 (: 見他 所著的 《达尔 文主义 与人种 进步》 一书) 有 相反的 論述。 他相 
当 注重减 少像肺 痨和瘰 癧这类 疾病对 人类所 发生的 危險， 因为这 类疾病 主要是 侵襲体 
质虚 弱的人 ，因 而对人 种发生 淘汰的 影响， 除非在 其他方 面也有 相应的 改进。 但是 ，肺 
痨病不 是使所 有的患 者都死 亡的； 所以减 少它的 使患者 衰弱的 力量終 归是有 些好处 

的》 

③ 参看 作者在 1884 年 2 月 号 《当 代評論 》中 的一篇 文章， 名为 《叫 倫敦的 穷人住 
在何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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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阶 級中趋 于熄灭 的国民 活力， 就为 不断从 下面涌 出的新 生力量 


的 源流所 补足。 但是 ，在 法国， 工人阶 級人口 中有些 較为能 干和較 
有知 識的人 ，早已 显出不 願家庭 龐大的 迹象， 近来在 美国和 英国也 
有这种 迹象; 这是一 种危險 的根源 

因此， 有以下 这样的 恐惧， 理由就 日見增 加了： 当医学 和卫生 
的进 步把身 体和精 神衰弱 的人的 孩子， 从死 亡中救 出来的 人数不 
断增 加时， 最 有思想 和最富 有精力 、进 取心和 自制力 的人， 却要延 
迟 結婚， 幷以 其他方 法来限 制他們 留下的 孩子的 人数。 这 个动机 
有 时是自 私的， 而苛 刻和輕 浮的人 留下像 他們自 己 那样的 子孙很 
少 ，也許 是最好 的事。 伹是 ，更多 的时候 它是出 于为自 己的 孩子获 
得良好 的社会 地位的 願望。 这 种願望 包括許 多不能 称为人 生目的 
之 最高理 想的因 素在內 ，而 在某些 情况下 ，还 包括一 些显然 是卑鄙 
的因素 在內； 但它 毕竟是 进步的 主要因 素之一 ，在为 这种願 望所影 
响的 那些人 之中， 有許 多人的 孩子大 槪会列 入最优 良和最 强壮的 

种族 之中。 

我 們必須 記住: 大家庭 中的成 員互相 敎育， 他們 通常在 各方面 
都比小 家庭中 的成員 聪明、 活潑， 而且往 往較为 强壮。 无疑地 ，一 
部分 这是因 为他們 的父母 具有非 常的活 力之故 ，由于 同样的 理由， 
輪 到他們 自己也 会有强 壮的大 家庭。 人种的 进步， 在比初 看起来 
大 得多的 程度上 ，归 功于几 个非常 大的和 强壮的 家庭的 子孙。 

但是 ，另 一方面 ，毫无 疑問， 父母对 于一个 小家庭 ，比对 一个大 
家 庭往往 在許多 方面能 照顾得 較好。 如果其 他情况 不变’ 則所生 

① 在 美国南 部各州 ，手工 操作在 白神人 看来是 不体面 的》 因此， 如 果自己 不能有 
奴隶的 話， 他就 过卑鄙 堕落的 生活， 而很 少結鼠 其次， 在太平 洋的傾 斜地， 一时 曾有以 
下这 样的恐 惧是有 相当理 由的: 除了高 度熟练 的工作 之外， 一切 都会由 中国人 来做的 * 
而 白种人 就会以 一种人 力的 方式来 生活， 在选 神方 声下， 家庭的 費用变 为很大 •在这 
种情 况下， 中 国人的 生活就 会代替 美国人 的生活 ，人’ 类的平 均品质 就要降 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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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 子数的 增加， 就使嬰 儿的死 亡数也 增加； 这純然 是一种 害处。 
孩子 因缺乏 照顾和 充分的 收入而 死亡， 这种 生育对 其母亲 是一种 
无益 的紧張 ，而 对家庭 中其他 的人， 則是一 种損害 。① 

第八节 讀前。 

除以上 所說的 之外， 还有 其他应 当加以 考虑的 理由； 但是 ，就 
本 章所論 的各点 而言， 以下的 結論表 面上似 乎是可 取的： 人 們在能 
有 把握給 予孩子 至少与 他們自 己所受 的同样 良好的 身体和 精神的 
敎育 之前， 不 应生养 孩子; 如果自 制力 足以使 家庭保 持在必 要的限 
度內， 而不 違犯道 德上的 規律， 則适当 地早婚 是最好 的事。 一般采 
取这些 行动的 原則， 再 加上为 城市人 口充分 供給的 新鮮空 气和健 
康的 娛乐， 則人 种的强 壮和活 力就不 会沒有 增进。 現在我 們就可 
有理 由相信 :如果 人种的 强壮和 活力增 进了， 則人口 的增加 在一个 
很长 的时間 內 就不会 减少人 們的平 均实际 收入。 

因此， 知識的 进步， 特別是 医学的 进步， 政府在 关于保 健的一 

切工作 上不断 增长的 活动和 明智， 以及物 质財富 的增加 - 这些 

因素都 会戚少 死亡、 增进健 康和延 长寿命 b 另 一方面 ，城市 生活的 
迅速 增加， 以及 人口中 門第較 髙比較 低的人 結婚迟 和孩子 少的傾 
向 ，却 使生命 力降低 ，幷使 死亡率 上升。 如果 只是前 一类原 因发生 
作用 ，但 加以調 节以避 免人口 过多的 危險， 則 人类大 槪很快 就会达 
到 前所未 有的身 心上的 优美； 但如后 一类原 因发生 作用而 不加以 


① 由于 句預防 的种种 原因所 引起的 嬰儿死 亡率的 大小， 可从以 下的事 实来推 
知: 菊南一 岁的嬰 儿的死 亡与 出 生的百 分比， 在城 市区搣 通常髙 于乡村 区域大 約一倍 
又三分 之一; 但 在有富 裕人口 的許多 城市区 域中， 这个百 分比是 抵于 全国的 平均数 (見 
1905 年 戶籍局 长的报 吿)。 未 滿五岁 儿童的 毎年死 亡率， 在貴族 家庭中 只有約 2%， 在 
整个 上层阶 級中是 3  % 以下， 而在 全国是 6  % 与 7  % 之間， 这是几 年前所 发現的 ^另 
一 方面， 波流 敎授說 ，在 法国， 只有 一两个 孩子的 父母, 县 于溺爱 孩子， 而 过于关 心孩子 
反会損 害他們 的勇气 、进 取心和 忍耐心 ( 参看 《統計 杂志》 第 45 期 ，第 訂8 — 37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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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 的話， 則人 类就会 很快地 退化。 

事 实上， 这 两类原 因的作 用差不 多不相 上下， 而 前一类 原因略 
占 优势。 当英国 的人口 差不多 与过去 一样地 迅速增 长时， 身体上 
或精 神上不 健康的 人在全 部人口 中确 是沒有 增加： 其佘的 人的衣 
食 都好得 多了， 而且， 除 了人口 过于拥 挤的工 :业区 域外， 他 們在强 
壮上一 般也是 日見增 加的。 男 女的平 均寿命 許多年 来已經 稳步地 
提 高了。 


第六章 工 业訓练 

第一节 不 熟练的 劳动者 是一个 相对的 名詞。 对于我 們所熟 
悉的 技能， 我們 柱往不 当作是 技能。 单純的 手工技 能与一 般智慧 
和活 力相此 ，日見 失去重 要性。 一 般能力 与专門 技能。 

在硏 究了支 配众多 和强壮 的人口 之增长 的原因 之后， 下一步 
我 們就要 考虑发 展人口 的工业 效率所 需要的 訓练。 

使一个 人在某 一事业 上能获 得很大 成就之 天生的 活力， 差不 
多 在其他 任何事 业上一 般对他 也是有 用的。 但是也 有例外 。例 
如， 有 些人似 乎生来 就适合 于艺术 事业， 而 不适合 于其他 工作； 有 
时一个 富有实 际天才 的人， 几乎完 全缺乏 艺术的 感受。 但是 ，神經 
非常 强健的 种族， 在有 利的条 件下， 一般 似乎能 够在几 代之內 ，发 
展 它所特 別重視 的差不 多任何 种类的 能力。 一个在 战爭中 或在工 
业的較 为簡陋 的形态 中获得 活力的 种族， 有 时很快 地获得 高級的 
智力 和艺术 能力； 古代 和中世 紀中差 不多每 一文学 和艺术 的新紀 
元 ，都是 归功于 神經非 常强健 的民族 ，他 們在 养成对 舒适品 和奢侈 
品的很 大的嗜 好之前 ，曾 与髙 尙的思 想有过 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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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 自己的 时代里 ，这种 嗜好的 成长， 使我們 不能充 分利用 
我 們的大 有增加 的資源 所給与 我們的 机会， 把种族 的最髙 能力用 
于最 高尙的 目的。 但是 ，也許 当代的 知識上 的活力 ，由 于科 学事业 
的发展 ，看 起来 比实际 所有的 为少。 因为 ，在艺 术和文 学方面 ，当 
天才 还保持 靑春的 誘人外 貌时， 往 往已有 成就； 但 在近代 科学方 
面， 需要如 此多的 知識才 能有所 創造， 以致一 个学者 在成名 之前， 
他的精 神的奋 发就往 往失去 初有的 旺盛； 而 且他的 工作的 眞正价 
値， 不像一 幅画或 一首詩 的价値 那样， 常为大 家所共 知的。 ® 同样 
地 ，近 代管理 机器的 技术工 人的坚 实品质 ，被 看得比 中世紀 手工工 
人的微 不足道 的美德 还低。 这 是一部 分因为 我們易 于把我 們自己 
时 代中所 常見的 长处， 看 作是平 凡的； 幷且易 于忽視 “不熟 练的劳 
动 者”这 个名詞 的意义 是不断 变更的 事实。 

第二节 續前。 

非 常落后 的种族 不能长 时間地 持績进 行任何 种类的 工作； 即 
使 我們认 为是不 需要技 能的工 作中最 簡单的 工作， 对于他 們也相 
对地 是需要 技能的 工作； 因 为他們 沒有必 要的孜 孜不倦 的精神 ，只 
有經过 长期的 訓练， 他們 才能养 成这种 精神。 但是， 在敎育 普及的 
地方 ，即使 需要懂 得閱讀 和写作 的职业 ，也可 列入不 需要技 能的工 
作一类 。其 次， 在 一向是 工业所 在地的 区域， 負 責任的 习慣， 和在处 
理高 价的机 械和原 料上的 謹愼和 敏捷的 习慣， 已成 为大家 共同的 


① 在这 方面， 値 得注意 以下一 点: 一种划 时代的 思想之 全部的 重要性 ，在 它发生 
的这 一代之 中往往 未彼人 认識: 它使 世界的 思想走 娜 的道路 ，但 是， 方 向的改 变要过 
了帱 折点一 些路之 后才会 明白。 同 祥地， 毎一时 代的机 械上的 发明， 比前 代的发 明县于 
为人 看低。 因为， 一 項新的 发明， 要 到关于 它的許 多較小 的改良 和輔助 性的发 明已經 
完备 之后， 对实际 使用才 能充分 有效: 一項划 时代的 发明， 往 往发生 .于它 所划的 时代之 
前一 代】 因此， 情况 就是这 样:毎 一代似 乎主要 是从事 于实現 前一代 的思想 》 同时 ，它 
自 己的 思想之 全部重 要性， 尙未为 人淸楚 地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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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性了； 因此， 在 管理机 械的工 作中， 有許多 据說是 完全机 械的和 
不需要 技能的 ，幷且 不需要 値得重 視的人 类才能 。但是 ，事 实上 ，現 
在世 界的人 口中， 具有这 种工作 所需要 的智力 和道德 的才能 、智慧 
和自制 力的人 ，恐 怕不到 十分之 一：經 过两代 切实訓 练之后 而能胜 
任 这种工 作的人 ，恐 怕不到 一半。 即在 工业人 口之中 ，能够 担任許 
多初 看起来 好像是 完全单 調的工 作的人 ，也只 有一小 部分。 例如， 
机器織 布的工 作似乎 是很簡 单的， 但分为 高級和 低級的 工作, 在担 
任低級 工作的 那些人 之中， 大 多数都 沒有織 几种顏 色的布 所需要 
的那 种“本 质”。 在从 事坚固 材料、 木材、 金屬或 陶器的 工业中 ，这 
种差 別甚至 更大。 

有 若千种 的手工 作业， 在某 一类动 作上需 要持久 的练习 ，但 
是 ，这 种情况 不是很 常有的 ，而且 日漸少 見了： 因为， 机械不 断地代 
替 这种需 要手工 技能的 工作。 对于手 指的一 般运用 自如， 是工业 
效率的 一个非 常重要 的因素 ，这 誠然是 对的; 但这主 要是神 經强健 
和自 制力的 結果。 当然， 它是由 訓练所 发展的 ，但其 大部分 也許是 
屬于 一般的 性质， 而不 是某一 特殊职 业所特 有的； 正像 一个打 棍球 
的人很 快学会 打网球 那样， 一 个熟练 的技术 工人往 往能轉 到別种 
行业 ，而效 率即使 丧失也 不会很 大和长 久的。 

手工 技能是 如此地 专門以 致完全 不能从 一种职 业轉用 到另一 
种 职业， 因而 逐步变 成生产 上越来 越不重 要的因 素了。 对 艺术咸 
受和 艺术創 造的才 能暫且 不論， 則我們 可以說 ，一种 职业之 所以髙 
于 另一种 职业， 一个城 市或国 家的工 人之所 以比另 一个城 市或国 
家的工 人富有 效率， 主 要是由 于不是 为某种 职业所 特有的 一般聪 
敏和精 力上的 优越。 

能一 下子記 住許多 事情， 需要什 么岽西 时就准 备好什 么 东西， 
无論什 么事一 有差錯 时行动 敏捷幷 表現出 机智， 对 于所做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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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細 节上发 生变化 时能迅 速适应 、坚定 和可靠 ，总是 养精蓄 銳以便 
应付紧 急之事 —— 这些是 成为一 个偉大 的工业 民族的 特性。 这些 
特性不 是某一 职业所 专有的 ，而 是为 一切职 业所需 要的； 倘使 它們 
常不能 容易地 从一种 行业- 到其他 同类的 行业， 主 要的理 由就是 
因为 它們要 由对原 料的一 些知識 和对特 殊方法 的熟悉 来补充 o 
因此， 我們可 用了誓 这个名 詞来表 示在不 同程度 上作为 
一 切高級 工业的 共同特 的那种 才能以 及一般 知識和 智慧； 同时， 
为个別 行业的 特殊目 的 所需要 的那种 手工技 能和对 特殊精 神及方 

法 的 熟悉， 則可归 入 f  f  f 宇 一类。 

第三节 普 通教育 与工业 教育。 学徒 制度。 

一般能 力大都 要看幼 年和少 年时代 的环境 而定。 在这 方面， 
最早和 最有力 的影响 是母亲 的影响 。① 其次 是父亲 和其他 孩子的 
影响， 而在 某些情 况下， 还 有僕人 的影响 。② 随着 年龄的 增大， 工人 
的 孩子从 他周圍 所看到 的和听 到的事 情中学 到很多 东西； 当我們 
硏究富 裕阶級 的孩子 比技术 工人的 孩子， 以 反技术 工人的 孩子比 
不熟 练的劳 动者的 孩子， 在开 始独立 生活时 所有的 种种利 益时， 
我們 就必須 較为詳 細地考 虑这些 家庭的 影响。 但是， 現在 我們可 

. 以轉而 考虑較 为一般 的学校 敎育的 影响。 

关 于普通 敎育， 我 們不需 要說什 么了； 虽 然即使 普通敎 育对于 

① 照高 尔頓的 意見， 4 偉人 都出于 偉大的 母敎的 讲法是 言之过 甚的: 但这只 
是表 明母亲 的影响 沒有超 过其他 一切影 响； 而不 是說， 它 不比其 他影响 中的任 何一种 
影响为 大》 他說， 母亲 的影响 在神学 家和科 学家之 中最县 探溯’ 因为一 个热誠 巧母亲 
引 导她的 孩子対 偉大事 物加以 深思； 而一个 有思想 的母亲 ，不是 压制， 而: 励 孩子的 

好 奇心, 这种 好奇心 是科学 的思考 习慣的 动力，  - 

③ 在家 庭僕人 之中， 有許多 具有优 良本性 的人。 但是， 生 活在自 _ 常富有 的家庭 

中的 僕人， 易 于染上 放纵的 习慣， 对財富 的重要 性估計 过高， 幷一 般重視 低級的 生^目 
的， 送 种情况 対于独 立的劳 动人民 是不常 有的。 在 有皆我 們的最 好的家 庭中， 孩子大 
部 分时間 所往来 的人， 沒有普 通家庭 往来的 人那样 高尙。 但在这 些家庭 之中， 不是特 
別 合格的 僕人, 是 不許照 管一头 小的锴 犬或小 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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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效率的 影响， 也比 表面上 为大。 工人阶 級的孩 子只学 习了讀 
书 、写字 、算 术和图 画的初 步知識 之后， 往往就 不得不 失学了 ，这是 
确 实的； 有时 且有人 认为， 花 在这些 課程上 的这一 点时間 的一部 
分， 还是用 于实际 工作来 得好。 但是， 在学校 中得到 的进步 之所以 
重要， 除了由 于它本 身的緣 故之外 ，更 豸的是 因为学 校敎育 所給与 
的将 来进步 的能力 之故。 因为， 眞正高 級的普 通敎育 ，使人 能在业 
务 上使用 最好的 才能， 幷能使 用业务 本身作 为增进 敎育的 一种手 
段； 虽然 普通敎 育与特 殊行业 的細节 无关: 那 是屬于 工业敎 育的范 
圍 。① 

笫四节 績前。 

近年来 工业敎 育同样 地提高 了它的 目的。 过去 工业敎 育的意 
义， 不外 乎是傳 授一个 聪明的 人在开 始他的 工作时 很快自 己学会 
的那种 手工的 熟练和 关于机 械及方 法的初 步知識 >  虽然， 如果 他事" 
先学会 了这种 工作， 則 在开始 时他也 許能比 完全不 懂的人 多賺几 
个 先令。 但是 ，这 样的所 謂敎育 沒有发 展才能 ，而是 有点妨 碍才能 
的 发展。 一个靑 年自己 学到了 知識， 他这样 做就已 敎育了 自己； 他 
比一个 在这种 旧式学 校讀书 的人将 来会有 較好的 进步。 然而 ，工 
业敎育 的发展 已可糾 正它的 缺点； 其目的 在于： 第一， 使人对 两眼， 

① 对于 工人 阶級的 孩子缺 少細心 的普通 敎育之 有害于 工业的 进歩， 与中 等阶級 
的旧 式敎泣 丁語学 校的敎 育的浹 隘范圍 之害处 差不多 一样。 誠然， 在近 代之前 ，这种 
敎 育是普 通敎师 所能誘 导他的 学生， 把心力 用于吸 收知識 以外的 任何东 西之唯 一的敎 
育。 所以， 称 它是髙 級普通 敎育是 很对的 ，因 为它是 能有的 最好的 敎育了 但是 ，它在 
使市 民熟悉 障大的 古代思 想的目 的上是 失敗了 ^ 通 常学校 时代一 过去， 它 就被忘 却了’ 

而 且它在 营业与 敎育之 間造成 了有害 的对抗 关系。 然而， 現在 知識的 进歩， 使 我們能 
用科 学和艺 术来补 充这种 学校的 課程， 対 能进这 种学校 的人給 予一种 敎育， 以 发展他 
們的 最好的 才能， 幷使他 們养成 最能刺 镦他們 的心思 在以后 生活中 的髙級 话动的 ^ 想 
方法 • 花在学 习拼字 上的时 間差不 多是浪 費的： 如杲能 使英語 中的拼 字和发 音和諧 一 
致， 像大 多数別 国語文 那样， 則 不必增 加什么 費用， 有效的 学校敎 育大約 延长— 年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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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手 指能一 般的运 用自如 （虽然 已有迹 象表明 ，普通 敎育正 在接管 
这 种工作 ，而它 屬于普 通敎育 是适当 的）； 第二 ，傳授 对特殊 职业有 
用的、 而 在实际 工作的 过程中 很少适 当地学 到的工 艺技能 和知識 
以及 硏究的 方法。 可是， 还要記 住：自 动机械 的精密 和用途 每有进 
步 ，就越 縮小极 其注重 手和眼 的运用 的手工 操作的 范圍； 由 最好形 
式 的普通 敎育所 訓练出 来的那 些才能 的重要 性正日 見增大 。① 

按 照英国 最好的 意見， 为高級 工业而 設的工 业敎育 ，应 像普通 
敎育 那样， 不断 以发展 才能为 目的。 它应当 与完善 的普通 敎育建 
立在 同一的 基础上 ，但应 进一步 詳細訂 出特殊 的学科 ，以利 于特殊 
的行业 。② 我 們的目 的应当 是把科 学訓练 —— 在这 方面西 欧各国 
已走 在我們 前面了 —— 加到敢 为和頑 强的精 力与实 踐的 本能中 
去 ，如果 靑年时 代不是 在工厂 中度过 ，則 这种 精力和 本能是 很少旺 
盛的； 我 們常要 記住： 一个 靑年在 管理完 善的工 厂中， 自己 从直接 
的 經驗所 学到的 东西， 比在工 业学校 中敎师 以标准 方法所 敎給他 
的， 对他更 为有用 ，幷更 能刺激 他的智 力活动 。③ 

① 正如納 斯密斯 所說： 如果 一个靑 年在桌 上随便 落下两 顋豌豆 之后， 而 能容县 
地 把第三 顆豌豆 放在 前两顆 之間的 綫上的 当中， 他将 来就会 成为一 个优秀 的技师 *  ^ 
英 国的平 常竞赛 中所得 到的眼 和手的 运用， 与 在幼稚 园的游 戏中所 得到的 一样， 繪画 
常是 介于工 作和游 双之間 9 

③ 工业敎 育的最 大弱 点之 一， 就 是它不 培养对 称的感 觉和化 繁为簡 的願望 。英 
国人在 实际的 經菅之 中养成 了擯棄 抵不上 所花費 用的机 械和制 造方法 上錯綜 复杂的 
才能， 而美 国人甚 至更有 过之， 这种 实踐的 本能往 往使他 們能在 与学問 好得多 的欧洲 
大陆 的对手 之竞爭 中获得 成功。 

③ 一个 良好的 办法， 就是在 学校卒 业后， 把 儿年中 的六个 冬月花 在大学 中学习 
科学， 而把六 个夏月 花在大 工厂 中当实 习生。 本书 作者四 十年前 曾在布 里斯托 尔的大 
学学院 C 即現 在的布 里斯托 大学） 实行这 个办法 》 但是， 它是有 实际困 难的， 只 有大企 
业 的首脑 与大学 当局的 誠恳和 慷慨的 合作， 才能 克服这 种困难 * 另 一个好 的办法 ，就 
是曼 彻斯喷 的馬瑟 和帕萊 特工厂 的附屬 学校所 采用的 办法。 “学校 中所做 的繪囝 工作， 
就是工 厂+实 际进行 的繪囝 工作。 某日， 敎师作 必耍的 解釋和 計算， 次日， 学 生就看 
到 —— 好像 是在准 备中的 一样" 一 敎 师讲解 的問題 中的那 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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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 学徒制 度不完 全适合 近代的 情况， 已經廢 除了； 但 却需要 
一种 代替的 制度。 在 最近几 年中， 許 多最能 干的制 造商已 經开始 
树立 这样一 种風气 :使他 們的子 弟在企 业中各 个部分 相继地 工作， 
而 这企业 是他們 的子弟 終要管 理的； 但这种 巧妙的 敎育只 有少数 
人能够 得到。 任何 大的近 代工业 的部門 是如此 众多和 不同， 以致 
雇 主們要 像过去 那样， 保证 他們所 照顾的 每个靑 年能学 会一切 ，是 
不可 能的； 而且一 个能力 平常的 靑年会 为这种 尝試所 迷惑。 但是， 
恢复学 徒制度 而在形 式上加 以改良 ，似 乎不 是不能 实行的 。① 

工业上 重大的 划时代 的发明 ，至新 近为止 ，差不 多完全 是发生 
在英 国的。 但是， 現在其 他各国 也参与 发明的 竞爭了 。美国 人的普 
通学校 的优良 ，他 們生活 的丰富 多彩， 他們之 中不同 民族的 思想交 
流 ，以 及他們 的农业 之独有 的条件 ，已 經表現 出一种 頑强的 硏究精 
神； 同时， 工 业敎育 現在也 正在极 其有力 的推进 之中。 另一 方面， 
在德呼 的中等 阶級， 甚 至在工 人阶級 之中， 科学 知識的 普及， 加上 
他們 曉近代 語文， 以及他 們的求 学旅行 的习慣 ，使 他們在 机械学 
方面 能与英 美幷駕 齐驅， 而在把 化学应 用到企 业的許 多方面 ，他們 


① 雇 主有义 务在工 厂中彻 底敎会 学徒他 的行业 中一个 大部分 之中的 所 有小部 
分 的工作 ，而 不是像 現在所 常有的 那样， 只让学 徒学会 这些小 部分之 中的— 部分工 作》 
这样， 学 徒的訓 练就往 往会像 儿代之 前的訓 练那样 广泛， 好像把 整个行 业的工 作都敎 
給他 了； 而 且不妨 用工业 学校 中所敎 的关于 这疔业 的各部 門之理 論知識 来补充 这种— 
练. 对于 耍想学 习在一 个新国 家的特 殊情况 下的农 业經营 的英国 靑年， 近来已 經風行 
一 种类似 旧学徒 制度的 办法: 有 些迹象 表明， 这 个办法 可以推 广到英 国的农 业經管 ，因 
为它 在許多 方面与 英国的 农业非 常适合 * 但是， 除此 之外， 还有 許多适 合农民 以及农 
此的 雇用劳 动者的 敎育， 最好能 在农业 大学和 制酷业 学校中 推汁。 

同时, 对 于成年 人的 工业敎 育的許 多大的 机构正 在迅速 发展， 例 ^ 公 开的展 黧会、 
同业 公会和 同业杂 志等。 它們备 有自己 的工作 》 在 农业和 其他某 搜厅业 方面， 对进步 
的最大 帮助， 恐怕是 在于公 开的展 覽会。 但是， 那 些較为 进步和 掌握在 有好学 习慣的 
人 手里的 工业， 却 更得力 于同业 杂志所 溥播的 实际和 科学的 知識； 借助 于工业 方法和 
社 会条件 的变化 这些杂 志打破 了行业 的秘密 ，帮 助資本 小的人 与富有 的对手 竞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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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領先的 

第五节 續前。 

的确， 有許多 种类的 工作， 能 为沒有 知識的 工人所 做好， 而与 

有知 識的工 人所做 的同样 有效： 而 且敎育 的髙等 学科， 除 了对雇 

主、 工 头以及 比較少 数的技 术工人 之外， 沒有 什么直 接用处 。伹 

_ 

是 ，优良 的敎育 ，即 使对于 普通工 人也予 以很大 的間接 利益。 它刺 
激他 的智力 活动; 使他养 成善于 硏究的 习慣; 使他在 日常工 作上更 
为聪明 、更 为敏捷 和更为 可靠； 在工作 时間內 和工作 时間外 它提髙 
他的 生活的 風格； 因此， 它是 物质財 富生产 上的一 个重要 手段； 同 
时， 即使它 被看作 是为了 本身的 目的, 它也不 比物质 財富的 生产所 
能助成 的任何 事情为 低劣。 

然而， 我們 必須从 另一方 面来探 求国家 从許多 人的普 通敎育 

和工 业敎育 的改良 上所得 到的直 接經济 利益的 一部分 - 也許是 

大 部分。 我們要 重視原 来屬于 工人阶 級的那 些人， 但更要 重視出 
身低微 而升到 高級熟 练的技 术工人 、成 为工头 或雇主 、扩大 科学的 
范圍 、或 者可能 在艺术 和文学 上增加 国家財 富的那 些人。 

支 配天才 誕生的 法則是 不可思 議的。 工 人阶級 的孩子 之具有 
最 高級的 天賦的 才能所 占的百 分比， 恐怕沒 有在社 会上已 經获得 
或承 襲高位 的人的 孩子之 具有这 种才能 所占的 百分比 那样大 。但 
是， 手 工劳动 阶級的 人数， 比其他 一切阶 級加在 一起多 四五倍 ，所 
以， 一个 国家中 所生下 来的最 优秀的 天才， 一 半以上 会屬于 他們； 
而其 中一大 部分因 为缺少 机会而 未获得 結果。 对于 可巧是 出身低 
微 的天才 ，任其 消磨于 低級工 作而置 之不問 ，实 在是 一种最 有害于 

① 在 欧洲大 陆上， 差不 多毎个 进步的 企业的 首脑， 都 曾在外 国細心 硏究 制造方 
法和 机械。 英 国人是 著名的 旅疔家 ； 但是 ，也 許一部 分因为 他們不 懂外国 語文的 铢故， 
所以他 們幷不 重視对 旅行的 明智的 糊所能 获得的 工^ 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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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財富 增长的 浪費。 有 助于物 质財富 之迅速 增加的 变化， 无过 
于我們 的学校 的改良 ，尤 其是中 等学校 的改良 ，如果 这种改 良能与 
普遍 的奖学 金制度 相結合 的話； 这种 制度使 工人的 聪明的 儿子能 
逐步 升学， 直到 他受到 当代所 能給与 的最好 的理論 和实际 的敎育 
为止。 

中世 紀的自 由城市 和近代 苏格兰 ^ 成就， 大部 分可归 功于工 
人 阶級的 孩子的 才能。 即在英 国內部 ，也 可得 到同类 的敎訓 :在英 
国进步 最快的 地方， 就 是工业 領导者 是工人 的子弟 所占比 重最大 
的 地方。 例如， 在工 业时代 之初， 社会 地位的 悬殊， 在英国 南部比 
牝部更 为显著 和更为 牢固。 在英国 南部， 有 一种略 似世襲 社会阶 
級的 精神， 使 工人及 其子弟 不能升 到領导 地位； 而古 老的家 庭缺乏 
只是 天賦的 、而不 是社会 利益所 能供姶 的那种 灵活和 淸新的 精神。 
这种世 襲社会 阶級的 精神， 与 工业領 导者之 中缺乏 新的血 液互相 
支持； 英 国南部 域市的 衰落， 以活 人所能 記忆的 而論， 有不 少在很 
大 程度上 可归咎 于这个 原因。 

第六节 美术 教育。 

美术 敎育与 艰苦思 考的敎 育之地 位稍有 不同： 因为后 者常使 
性格 坚强， 而前者 往往做 不到这 一点。 然而， 人們的 美术才 能的发 
展， 本 身就是 一个最 重要的 目的， 幷 成为工 业效率 的一个 主要因 

素 。 

我們在 这里所 硏究的 ，差不 多完全 是取决 于眼光 的美术 学科。 
因为， 文 学和音 乐虽与 这种学 科同样 有助于 生活的 美滿， 幷有过 
之 ，但是 ，它們 的发展 却不直 接影响 、也 不依靠 經营的 方法、 制造的 
方法 和技术 工人的 技能。 

中 世紀欧 洲的和 現在东 方各国 的技术 工人， 素 以富有 創造力 
E 称 于世， 实在 恐怕不 如所傳 之甚。 例如， 东方的 地毯充 滿了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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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的 想像： 但是， 如果 我們硏 究一下 任何一 地的美 术品的 許多样 
品 —— 也許是 从几个 世紀前 的作品 中挑选 出来的 ，我 們往往 发現， 
在它們 的基本 槪念上 沒有什 么不同 之处。 但是， 在 有种种 迅速变 
化  有些 是由風 尙所造 成的， 有些 是由工 业和社 会进步 的有利 
运动所 造成的 —— 的近代 ，每个 人都可 自由創 造新的 局面， 各人大 
体 上必須 依靠他 自己的 才力； 因为沒 有緩慢 成熟的 公众的 批評来 
指 导他。 @ 

然而， 这不 是我們 时代中 的美术 設計所 受到的 唯一的 或主要 
的 不利。 沒有好 的理由 使我們 相信： 中世 紀的普 通工人 的孩子 ，比 
現在普 通的乡 村木 匠或铁 匠的孩 子具有 較大的 美术創 造力； 但是， 
如果那 时一万 人中可 巧有一 个人是 天才， 則 在他的 作品中 天才就 
表 現出来 ，而 为行会 及其他 方面的 竞爭所 鼓励。 但是 ，近代 的技术 
工人易 于从事 机械的 管連； 虽然他 所发展 的各种 才能， 比他 的中世 
紀的前 輩的审 美力和 想像力 会更为 坚实， 毕 竟会更 为有助 于人类 
的最大 进步， 但这些 才能却 不直接 有助干 美术的 进步。 倘 使他觉 
得 自己比 他的同 事具有 較髙的 能力， 他恐怕 会力图 在工会 或其他 
組 織的管 '理上 取得 領导的 地位， 或者集 中小量 資本， 从他所 学的那 
个行业 中发展 起来。 这些 都不是 卑鄙的 目的; 但是， 如果他 仍干他 
的 本行， 而 努力創 造不朽 的美术 作品， 則他 的志向 也許会 更为高 
尙， 对世界 会更为 有利。 

① 事 实上， 原始 时代的 毎个設 計师都 是力先 例所支 配的： 只有非 常敢作 敢为的 
人才不 受先冽 的拘束 i 但 他們也 沒有过 于違背 先例， 而 他們的 革新要 @ 經驗的 考驗， 
經驗 毕竟是 正确无 誤的。 因为， 艺 术和文 学上的 最粗隨 和最可 笑的 風尙， 因为社 会上有 
势力 的人之 提倡， 虽然一 时会力 人們所 接受， 但只 有眞正 的艺术 的优美 才^使 —首短 
歌或曲 T ■，— 种服装 的式样 f 或一种 家具的 式样， 在全 国之中 接連許 多代盛 行不襄 •因 
此， 凡 与眞正 的艺术 糈神不 相調和 的革新 就被抑 制了， 遵 循艺术 途徑的 那些革 新就被 
保存 下来， 幷成 为更大 进步的 起点; 这样， 傳統的 本能， 在 保存宠 方备国 的工艺 的純粹 
性上曾 有很大 的作用 ，而 在餃 小的程 度上， 在中 世紀的 欧洲也 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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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必須承 认：他 要这样 做会有 很大的 困难。 現在我 們所容 
許的裝 飾方法 的变化 在时間 上是短 暫的， 时 間短暫 的害处 与这种 
变 化遍于 世界面 积的广 闊不相 上下； 因为， 这 样就迫 使設計 师一直 
注 意美术 品的供 給和需 要在世 界上的 变动， 他的草 率和匁 促的努 
力就 更为分 散了。 这是 一种对 于以自 己的双 手操作 的技术 工人不 
甚 适合的 工作； 因此， 現 在普通 的技术 工人觉 得最好 跟在后 面而不 
領先。 即 使里昂 的織工 的卓越 技能， 現在也 表現为 差不多 完全是 
继承精 致的手 工的能 力和色 彩的优 秀的感 觉力， 因 而使他 能完美 
地 实現专 門的設 計师的 理想。 

財富的 增长使 人們能 购买各 种物品 以适合 嗜好， 而对 于这些 
物品 是否耐 用却看 作次要 的事； 所以， 在 各种衣 着和家 具上， 东西 
的銷售 决定于 式样， 越来 越風行 了。. 已故威 廉 • 摩 里斯和 其他人 
的 影响， 加 上許多 英国的 設計师 从东方 —— 特別是 波斯和 印度的 

硏 究色彩 的好手 - 所 获得的 指导， 使法 国人自 己 承认， 某 些种类 

的英 国織物 和装飾 品已达 到第一 流了。 但 在其他 方面， 法 国还是 
首屈一 指的。 据說， 有些在 世界上 保持自 己地位 的英国 制造商 ，如 
果还 是依靠 英国的 式样， 就要 被赶出 市場了 。这一 部分是 由于以 
下的 事实： 巴 黎在时 尙方面 居于領 导地位 ，这 是它对 妇女服 裝一向 
具有敏 銳而細 致的审 美力的 結果。 巴 黎的設 計会与 即将到 来的时 
尙 相合， 而比来 自其他 地方的 具有同 等眞实 价値的 設計有 較好的 

銷路 o® 


① 法国的 設計师 觉得最 好住在 巴黎： 如果他 們长久 不与时 式的主 要变动 接触， 
他們就 似乎落 后了。 他們之 中的大 多数人 所受的 敎育是 要裘艺 术家， 但 是他們 最高的 
志向却 未得到 成功， 那些已 經成为 艺术家 的人， 觉 得从事 設計工 作是値 得的， 但这只 
是 例外的 情况， 例 如像色 佛尔的 磁器业 那样。 然而， 英国 人在力 东方市 場的設 計工作 
上还 能保持 自 己的 地位， 而英国 人 在創造 力方面 至少不 低于法 国人， 也有 了诋据 ，虽然 
在 如何配 合式样 和色彩 以获 得有效 的結果 方面， 英 国人还 沒有法 国人那 样敏銳 （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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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工业敎 育虽不 能直接 大大增 加美术 上天才 的供給 ，比它 
在 科学和 企业方 面所能 增加的 更多， 但它却 能使許 多天生 的美术 
天才不 改变为 无用； 因为 旧式的 手工业 所实行 的訓练 ，决不 能大規 
模地 恢复， 工业敎 育的这 种目的 就更为 需要了 。① 


第七节 教 育作为 国家的 投資。 

因此， 我們可 得出以 下的結 論:把 公私資 金用于 敎育之 是否明 
智 ，不能 单以它 的直接 結果来 衡量。 敎育怳 仅当 作是一 种投資 ，使 
大多数 入有比 他們自 己通常 能利用 的大 的多的 机会， 也将 是有利 
的。 因为， 依靠这 个手段 ，許多 原来会 默默无 聞而死 的人就 能获得 
发 揮他們 的潜在 能力所 需要的 开端。 而且， 一个偉 大的工 业天才 
的經济 价値， 足以 抵偿整 个城市 的敎育 費用； 因为， 像白塞 麦的主 
要 发明那 样的一 种新思 想之能 增加英 国的生 产力， 等于十 万人的 

劳动那 样多。 医学上 的发明 —— 像吉納 或巴士 特的发 明那样 - 

能增 进我們 的健康 和工作 能力， 以及 像数学 上或生 物学上 的科学 
硏究 工作， 即使 也許要 經过許 多代以 后才能 显出增 大物資 福利的 
功效， 它們对 生产所 給予的 帮助， 虽 沒有前 者那样 直接， 佴 重要性 
是一 样的。 在許多 年中为 大多数 人举办 高等敎 育所花 的一切 費用， 
如果 能培养 出像牛 頓或达 尔文、 莎士比 亚或貝 多芬那 样的人 ，就足 


<CC 业敎育 振吿》 第 1 卷第 256.261.324,325 各 頁和第 3 卷第 151、152、202、203、211各 
頁以及 其他各 頁。） 近代 設計师 的职业 恐怕还 沒有趨 《它 所 能保持 的最好 的地位 。因 
为 ，它在 过大的 程度上 处于— 个国家 的影响 之下； 而 那个国 家的最 高艺术 学科的 作品， 

本 来就是 不能移 植的。 这 些作品 在当时 誠然常 为其他 备国所 贊美和 模仿’ 但是 ，它們 
还很少 成为后 世 最优秀 的作品 的 基調。 

① 画家 自己在 图画陈 列室中 也記載 以下的 事实： 在 中世紀 一 甚 至較晚 一他. 
們的 艺术比 現在能 吸引更 多的最 优秀的 智士； 而現 在却是 这样： 靑年人 ^志向 为近代 
企亚 的兴奋 之事所 誘惑， 建树不 朽事业 的热誠 在近代 科学的 发明上 得到活 动机会 ，最 
后 ，为 定期刊 物随 便写些 淺薄的 文章， 就 可获得 报酬， 因此， 許多 优秀的 人才就 不知不 

獅 改变髙 尙的目 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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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得到补 偿了。 

經 济学家 对于实 际問題 中具有 直接关 心的， 无 过于关 于在国 
家 与父母 之間应 当怎样 分配儿 童敎育 費用的 原理的 問題了 。但 
是 ，不 論父母 負担多 少費用 ，我 們現在 必須考 虑决定 父母負 担这种 
費用 一部分 的力量 和意志 的各种 条件。 

大多数 父母极 願以他 們自己 的父母 对待他 們的， 去对 待自己 
的 孩子; 如果 他們发 現邻人 中可巧 有标准 較高的 ，則 他們对 待孩子 
也許甚 至更好 一点。 但是 ，要父 母对待 孩子比 这再进 一步， 則除了 
无 私的道 德品质 和热烈 的情威 —— 这 两点也 許不是 罕見的 —— 之 
外， 还需 要某种 精神上 的习慣 —— 这一 点还不 是很普 通的。 它要 
有 淸楚地 預料未 来和把 遙远的 事件看 作像与 眼前的 事件差 不多有 
同样 重要性 （就 是以 低的利 率对未 来加以 折扣） 的 习慣； 这 种习慣 
是文明 的主要 产物， 也是文 明的主 要原因 ，除 了在較 为文明 的国家 
的中 等和上 层阶級 中之外 ，它 是很少 得到发 展的。 

第八节 流动 挫在职 业的等 級之間 和等級 之内日 見 增大。 

父母通 常培养 自己的 孩子， 使他們 从事自 己等紙 的职业 ，所 
以， 在一代 中任何 等級的 劳动者 的全部 供給， 在很大 程度上 为前一 
代中該 等級中 的人数 所决定 ，但 在該等 級本身 之內， 却有較 大的流 
动性。 如果 該等級 內任何 一种职 业的利 益超过 平均的 利益， 則靑 
年人就 从同等 級內其 他职业 迅速轉 入这一 职业。 从 一个等 級到另 
一 等級的 垂直的 流动， 不是很 迅速的 或大規 模的； 但是， 当 一个等 
級 的利益 比它所 需的工 作上的 因难相 对地增 加时， 則靑年 和成年 
的劳动 者很多 就会三 三两两 地开始 流入这 ~ '等 級； 虽然流 入的人 
数也許 是不很 多的， 但 合起来 人数就 多了， 不 久足以 滿足这 个等級 
的劳 动者之 增长的 需要。 

我 們要到 以后的 阶段才 对以下 两点加 以較为 詳細的 硏究；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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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何地 点和时 間的各 种条件 对劳动 者的自 由流动 所加的 障碍； 
第 亡， 这 些条件 对任何 人所提 供的引 誘以改 变他的 职业或 培养其 
子 从事与 他自己 不同的 职业。 但是 ，以 我們已 經知道 的而論 ，足以 
得出 以下的 結論： 如果其 他情况 不变， 則由 劳动所 得的收 入之增 
加， 提高劳 动的增 长率； 或換 句話說 ，劳动 的需要 价格的 上漲， 增加 
劳动的 供給。 假定 知識的 情况， 倫理的 、社会 的和家 庭的习 慣的情 
况固定 不变， 則全 体人民 的活力 —— 即使不 是他們 的人数 * — 和 
特別 是任何 行业的 人数和 活力， 在以 下的意 义上可 以說是 具有供 
給 价格： 需要 价格的 某种水 平使上 述的人 数和活 力保持 不变; 需要 
价格 較髙会 使它們 增加； 需 要价格 較低会 使它們 减少。 因此， 經济 
原 因在支 配整个 人口的 增长和 任何特 殊等級 內劳动 的供給 上就发 
生作 用了。 伹是， 經济原 因对于 整个人 口多寡 的影响 ，大都 是間接 
的； 是通过 生活上 偷理的 、社会 的和家 庭的习 慣而发 生的。 因为， 
这些习 慣本身 受經济 原因的 影响虽 然很慢 ，但 是很深 ，而在 方式上 
有些是 难以探 索的， 而且 是不可 能 預测的 。① 


① 一个父 亲打算 培养他 的几子 从事一 种与他 自己的 职业在 性质上 大不相 同的职 
业， 会遇 到种种 困难， 镂勒対 这些困 难印象 很深， ■因 此他說 C 見穆 勒所著 綱济学 原理》 
第 2 篱第 14 章第 2 节)： ■的 确， 不同等 級的劳 动者之 間的悬 殊一向 是如此 彻底， 他們之 
間 的分界 綫是如 此明显 ，以 致差不 多等于 世諶的 社会阶 級了; 备种职 业所需 的人， 主耍 
是由已 經从事 于这种 职业的 人的子 弟来补 充， 或是 由在社 会地位 上与这 种职业 琢于同 
—等級 的其他 职业中 的人的 子弟来 补充。 或是由 原来即 使等級 較®， 而 由于自 己的努 
力地位 已經提 高的人 的子弟 来补充 • 自由职 业所需 的人， 大多数 是由自 由职业 阶級或 
有閑 阶級的 子弟来 补充； 需要高 度技能 的手工 职业， 由熟练 的技术 工人 或与他 等級相 
同的商 人阶級 的子弟 来塡补 3 等級 較低的 需要技 能的职 业也是 如此* 而 不熟练 的劳动 
者， 由父及 子仍然 保持他 們原来 的样子 ，但 亦偶有 例外。 因此， 每 个阶級 的工資 一向是 
为 它自己 的人口 之增加 听限制 ，而不 是为全 国总人 口的增 加所限 制*  ” 但是， 他換 窗說1 
“ 然而 ，在 习慣和 观念上 現在迅 速发生 的变化 ，日 漸破 坏这一 切的差 # 

自从 他著书 以后， 他 的先見 之明巳 为变化 的进程 所证实 了。 在本 章开头 时我們 B 
羥 說过， 有种种 原因使 得某些 职业所 需要的 一定程 度的熟 练和能 力有所 减少， ® 些职 
业所 需要的 一定锃 度的熟 练和能 力有所 增加， 由 于这盛 原因迅 速发生 作用， 他 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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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在近代 之前沒 有使用 什么高 价形态 的辅助 資本； 但 
現 在电正 a 速增加 ，积累 的能力 也迅速 增加。 

在本 章中， 不需要 区別把 財富看 作是消 費对象 的观点 与把它 
看作 是生产 要素的 观点； 我們只 是硏究 財富的 增长， 幷不需 要注重 
財富作 为資本 的各种 用途。 

財富的 最早的 形态， 恐怕是 漁猎的 工具和 个人装 飾品； 而在气 


的 明显的 分界綫 盖不多 已被消 灭了。 我捫不 能再把 不同的 职业看 作是分 屬于四 个大的 
平面; 但是， 我們也 許可以 认力不 同的职 业类 似梯 級闊度 不等的 一座长 楼涕， 其 中有些 
梯級 非常广 闊， 可以 作为涕 頂之用 ^ 或 者我們 不妨把 备种职 业想燬 负两座 楼梯則 更好， 
一座代 表“难 做的工 业” ，另一 座代表 '■县 做的工 业”； 因为这 两者之 間的直 的划分 ，事实 
上是与 任何两 个等級 之間的 橫的划 分同样 广泛和 明显。 

穆 勒的分 类在被 开恩斯 采用时 已失去 它的大 部分的 价値了 （ 見 开恩斯 所著的 《政 
治經 济学主 耍原理 新論》 第 72 頁)。 較力适 合我們 現在情 况的分 类是吉 丁斯所 提出的 
C 見 《政治 学季刊 〉>第2 期第 69—71 頁) •对这 个分类 的反対 意見是 选样 I 它 在大自 然原来 
沒 有划出 明显分 界綫的 地方划 出了明 显的分 界綫； 但是， 这个分 类也許 不亚于 把工业 
分为四 个等級 的最好 的分类 。 他所 分的等 級是： （I)  包括 普通劳 

动 者和管 理机器 的工人 在內； c I ) 亭葶哼 〒: [:竽 枣穿， 治 蝻些胃 玟某 种實 任和自 
行管 理的劳 动的工 人在內 *  cnn  •，如 会計員 *  cm 

者 ，包 括监工 和董事 在內。  . 

• 关于 人口在 等級之 間或上 或下的 大量和 不断的 流动之 条件与 方法， 在 以后第 6 篇 

第 4、 第 5 和第 7 三章 中再加 以較力 詳細的 硏究。 

对于 供差遣 和做其 他沒有 敎育价 値的工 作的男 庚之 需要的 增长， 增 大了这 样的危 
險： 父 母会将 池們的 儿子浍 上将来 沒有获 得良好 职业的 希望之 道路。 公 共机关 在这方 
面做了 一 些 工作， 而 私人团 体由于 其中的 男子和 女子的 热心和 努力， 在 这方面 做得更 
多 ，都警 吿人們 不要从 事这种 ■■死 胡同” 的职亚 ，幷帮 助靑年 准备从 事技术 性的工 作》 这 
些努力 也許具 有很大 的国家 价値。 但是， 必須 注意： 这 种指导 和帮助 不但要 給予工 A 
阶級人 口中出 身較低 的人， 而在 必要时 同样耍 給予出 身較高 的人， 否則， 民族就 会退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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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寒 冷的国 家中， 則 为衣着 和茅屋 。①在 这个阶 段中， 人們 开始养 
馴 动物； 但是， 最初 动物之 为人所 爱护， 恐怕 主要是 为了动 物本身 
的 緣故， 因为它 們形状 美丽， 养 馴它們 是偸快 的事； 像个人 装飾品 
一样， 动 物之为 人所要 获得， 幷不是 ，为了 准备应 付将来 的需要 ，而 
是因为 占有它 們可得 到直接 的滿足 。③逐 漸地， 成群 的养馴 的动物 
增 多了； 而 在畜牧 时代中 ，动物 旣成为 它們的 所有者 得到偸 快和引 
以 为豪的 东西， 又 成为社 会地位 的表面 象征， 以及作 为准备 应付将 


来的需 要而积 累的財 富之最 重要的 儲备。 

因 为人口 漸密， 人們 定居下 来从事 农业， 耕地就 在財富 的目录 
中 占了第 一位； 而在土 地的价 値中， 由于各 种改良 （其 中井 占有显 
著的 地位） 而得 到的那 一部分 价値， 变 为狹义 的資本 之主要 因素。 
屬于次 要的是 ：房屋 、家 畜， 而 在有些 地方是 小舟和 船只； 但是 ，生 
产工具 —— 不論是 供农业 还是家 庭工业 之用* — 在 长时間 內一直 
沒 有什么 价値。 然而 ，在有 些地方 ，各 种宝石 和貴金 屬早已 成为欲 
望的主 要对象 和公认 的儲藏 財富的 手段； 同时， 帝王 的宮殿 固不必 
說 ，即 在許多 比較幼 稚的文 明阶段 中的社 会財富 ，大 部分表 現为公 
共 建筑物 —— 主要 是供宗 敎之用 、道路 和桥梁 、运河 和灌槪 工程的 

形态。 

上 述这些 东西之 为积累 的財富 之主要 形态， 已 有几千 年了。 
在 城市中 ，房 屋和家 具誠然 是占第 一位， 高价 原料的 儲备也 非常重 

①  在 泰勒： 《人 类学》 之中； 有 关于原 始形态 的財富 的墦长 和生活 方法之 簡短而 
足供 参考的 硏究。 

②  白哲特 況 他所著 《經 济硏究 》第 1B3— 165  m  | 用了 高尔頓 所收集 的关于 
野 蛮民族 豢养寵 爰的动 物的证 据之后 指出： 在这 里我們 找到了 关 于以下 事实的 很好的 
例证： 野蛮 民族不 論怎样 不关心 将来， 也 不能不 为将来 作一些 准备。 一 張弓或 一个魚 
网， 今天 足供获 取食物 之用， 在未来 許多夭 中也必 然是有 用的。 今夭足 以供人 代步的 
一 匹馬或 一只独 木舟， 必然 是許多 未来的 享乐的 儲备的 源泉。 野 蛮的暴 君中最 不未雨 
綢鑼者 ，也会 建立一 大批的 建筑物 ，因 为它 是他現 有的財 富和势 力的最 显著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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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但是 ，城市 居民每 人所有 的財富 ，虽然 往往比 乡村居 民为多 ，但 
城市居 民的全 部人数 不多， 因 而他們 的財富 总額比 乡村的 財富总 
額少得 多了。 在整 个这时 代中， 唯一的 使用髙 价工具 的行业 、是海 
上运 輸业； 織工的 織机、 农民的 耕犁、 铁匠的 铁砧都 是构造 簡单的 
东西 ，与商 人的船 只相比 差不多 是无足 輕重的 。 但到 了十八 世紀， 
英国开 始了使 用髙价 工具的 时代。 

英国 农民的 工具的 价値在 长时間 中上漲 很慢； 但到十 八世紀 
进步 得到加 快了。 不久， 首 先利用 水力， 然后 利用蒸 汽力， 使生产 
部門 相继地 以髙价 的机槭 迅速代 替廉价 的手工 用具。 正如 以往最 
高价的 工具是 船舶， 以 及在某 些情况 下是供 航行和 灌漑用 的运河 

一样， 現在 最髙价 的工具 也是一 般的交 通工具 - 铁路 和电車 、运 

河、 碼头和 船舶、 电报 和电話 系統以 及自来 水厂： 即 使煤气 厂差不 
多也 可归入 这类， 因为它 的設备 大部分 是用于 分配煤 气的。 其次 
为 矿山、 铁 厂和化 工厂、 造 船厂、 印刷 厂以及 其他有 很多高 价机械 

的大 工厂。 

不論我 們看哪 一方面 ，我 們都 觉得: 知識 的进步 和普及 不断地 
导 致新方 法和新 机槭的 采用， 如果在 人类努 力尙未 达到最 終目的 
以 前很长 时間內 花費一 番努力 的話， 則这种 新方法 和新机 械就可 
节省 人力。 要正确 衡量这 种进步 是不容 易的， 因为 在古代 是沒有 
与許 多近代 工业相 同的工 业的。 但是， 我們 可以比 較一下 产品的 
一般性 质沒有 改变的 四种大 产业的 过去和 現在的 情况： 它 們是农 
业、 建筑业 、織布 业和运 輸业。 在前两 种产业 之中， 手工操 作仍占 
重要 地位： 但即 在它們 之中， 髙价的 机械也 有很大 发展。 例如 ，可 
把 即使現 在的印 度农民 的簡陋 工具与 进步的 苏格兰 低地的 农民的 
設 备比較 一下; ①幷可 考虑一 下近代 建筑业 者的制 磚机、 制灰泥 

① 包 括六七 个成年 男子在 內的头 等印 度农民 的家底 所用的 农具, 主耍是 只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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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鋸木机 、创 木机、 嵌綫机 、凿孔 机以及 蒸汽起 重机和 电灯。 如果 
我 們再看 一下紡 織业， 或者至 少是制 造較为 簡单产 品的紡 織业的 
情况 ，我們 看到过 去每个 工人对 工具是 感到滿 意的， 这些工 具的成 
本不 过相当 于他的 几个月 的劳动 ，而在 近代， 单是工 厂設备 所占的 
資本 ，以雇 用的每 个男工 、女工 和童工 来估計 ，各 占二百 鎊以上 ，即 
相当 于每人 五年的 劳动。 又 如一条 汽船的 成本， 也 許相当 于駕駛 
这船 的那些 人的十 五年或 更多的 劳动； 同时， 投于英 国和威 尔斯的 
铁路之 資本約 为十万 万謗， 相 当于铁 路所雇 用的三 十万工 資劳动 
者二十 年以上 @ 工作。 

笫二节 續前。 

随着 文明的 进步， 人类常 发展新 的欲望 和滿足 这些欲 望的較 
为高 价的新 方法。 进步的 速度有 时是緩 慢的， 而且 偶尔甚 至也有 
很大的 退步； 但是， 現 在我們 正以一 年比一 年迅速 的快步 前进； 我 
們 无法推 測将在 何处停 下来。 在各 方面， 进 一步的 机会一 定会发 
生的 ，这些 机会都 会改变 我們的 社会和 工业的 生活之 性质， 使我們 
能利用 巨額鍺 存的資 本来提 供新的 滿足， 幷 将它用 于預料 遙远的 
欲望 来提供 节省人 力的新 方法。 似乎 沒有充 足的理 由使人 相信: 
我們 已接近 靜止的 状态， 在这状 态下， 不会有 新的重 要欲望 要得到 
滿足 ，把現 在的努 力有利 地投于 防备将 来不会 再有机 会了， 而且財 


料 做成的 儿把輕 便的犁 和鋤， 其全部 价値大 約是十 三卢比 C1 •菲 尔爵士 所著的 《雅 利安 
人的 乡村》 第 233 頁), 即相当 于他們 一个月 的工作 s 同时， 在一个 有良好 設备的 近代大 
农場里 ，单是 机械的 价値毎 英亩即 达三鎊 登所 編的 《农 場的 設备》 一 书)， 即相当 
于 农場所 雇用的 毎个人 一年的 工作。 这 种机械 包括： 蒸汽机 、开 沟犁 、掘 底土犁 和普通 
犁 、有 些由蒸 汽运轉 ，有些 由馬力 运轉； 各种 掘土机 、耕耙 、滾筒 、碎 土机、 播种机 和施肥 
机 、馬鋰 I、 釘耙 、干 草机、 刈草机 、收 割机、 蒸汽或 馬力打 谷机、 切 飼料机 、切羅 卜机 、压草 
机 以及其 他許多 机械。 同时， 使用地 蜜保蔵 和有遮 蔽的庭 院日見 增多， 牧場和 其他农 
业 建筑物 的設备 也不断 改良， 这一 切毕 竟陡人 力大为 节省， 但要 花費較 大的人 力为农 
民种植 农产品 的直接 工作 开辟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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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积 累也不 再会有 任何报 酬了。 人 类的全 部历史 表明， 人的欲 
望是随 着他的 財富和 知識的 增长而 扩大的 。① 

随 着投資 机会的 增多， 生 产物超 过生活 必需品 的剩余 也不断 
增加 ，这 种剩余 产生了 儲蓄的 能力。 当生 产技术 落后时 ，剩 余是很 
少的， 只 是在强 大的統 治民族 以最低 的生活 必需品 迫使臣 服的民 
族艰苦 工作的 地方， 以 及在气 候溫和 因而生 活必需 品很少 幷且容 
易获得 的地方 ，才有 例外。 但是 ，在生 产技术 方面， 以及在 为了帮 
助和支 援将来 生产的 劳动而 积累的 資本方 面每有 增进， 就 会增加 
剎余， 从这剩 余中就 能积累 較多的 財富。 不久， 在 气候溫 暖的地 
方 ，甚至 在寒冷 的地方 ，文 明就 成为可 能了； 而物 质財富 的增加 ，在 
不折磨 n： 人因 而也沒 有破坏 它所依 靠的基 础之条 件下， 也 成为可 
能了 。② 这样， 財富和 知識就 一步一 步地增 长了， 而 儲蓄財 富和普 
及知 識的力 量也随 着一步 一步地 增大。 

笫三节 鑛前。 


① 例如， 近 来在某 些美国 城市所 作的改 良說明 了以下 一点： 如果 支出充 足的資 
本， 毎个 家庭就 能得到 它的确 需要的 东西， 幷能除 去它不 需要的 东西， 比現在 有效得 
多， 以使 大部分 的人口  f 旨住 在城 市里， 而能 免除許 多現有 的城市 生活的 害处。 第一歩 
就 是在一 切道路 之下开 掘大的 隧道， 使許多 管子和 电綫能 被敷設 在隊道 之中， 如有損 
琢 也能加 以修理 ，而 不会妨 碍一般 交通， 也 不要花 很大的 費用。 然 后动力 甚至是 热力， 
就可从 离开城 甫很 远的地 方 c 在 有些淸 况下是 从煤 矿中） 发生， 凡需要 的地方 都可敷 
設》 淡水、 泉水、 甚至海 水和臭 氧化的 空气， 就可 通过各 別的管 子装到 差不多 毎个家 
庭； 同时， 冬夭可 由热气 管放達 暖气， 夏夭可 压縮空 气降低 热度； 或者可 由装在 特別管 
子里的 有很 大热 力的煤 气来供 給热九 同时， 也可 从特別 装置的 煤气或 电力中 得到灯 
光 * 而且每 个家庭 可以与 妓市中 其余的 家庭通 电話。 一 切有害 健康的 煤烟， 包 括仍在 
使 用的家 用燃料 所发出 的煤烟 在內， 可通 过长的 导管以 强大的 气流送 出去， 幷 通过大 
的炉子 滤淸， 再从 大烟囱 中散入 高空。 要在 英国城 市实行 这祥的 計划， 需 要比用 ^ 我 
們 铁路的 資本大 得多 的費兩 - 这 种关于 城市改 良的最 終途徑 的推測 ，也許 离事实 太远， 
但是， 过 去的經 驗显示 出把現 在的努 力投于 提供滿 足我們 将来欲 望的手 段上的 广泛机 
会 的許多 途徑， 上 述的推 測就是 說明那 連途徑 之一。 

③ 参 照附录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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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楚地預 想将来 和防备 将来的 习慣， 在 人类历 史的过 程中发 
展得 很慢而 且时作 时輟。 旅行 家吿訴 我們， 如果有 些部落 只要預 
先 应用一 点他們 的力量 和知識 所能及 的手段 ，例如 ，将 他們 的小菜 
园圍起 籬笆以 防野兽 的侵入 ，他 們就可 使他們 的資源 和享乐 倍增， 
而 不必增 加他們 的全部 劳动。 

但是 ，即使 这种漠 不关心 的态度 ，如 与現 在我們 自己国 家中所 
見 到的某 些阶級 的浪費 相比， 恐怕是 不足为 奇的。 人們时 而一垦 
期賺两 三镑， 时而瀕 于饥餓 ，这 种情况 不是罕 見的： 当他們 有职业 
时， 一先 令对于 他們的 效用， 比他 們失业 时一便 士的效 用还小 ，但 
他們 从不打 算作万 一之备 。① 在相反 的极端 方面， 就是 守財奴 ，其 
中有些 人的爱 財近于 瘋狂的 地步； 另一 方面， 即在自 耕农和 其他某 
些阶 級中， 我們也 常看到 有些人 是如此 节省， 連必需 品也省 掉了， 
以致 損害他 們将来 工作的 能力。 这样， 他們就 处处吃 亏:他 們从未 
眞 正享受 生活的 乐趣； 同时 ，他 們从他 們所儲 存的財 富所得 到的收 
入， 比从他 們的賺 錢能力 的增加 所能得 到的收 入还少 ，如果 他們把 
以物 质形态 所积累 起来的 財富用 之于他 們自己 身上， 則他 們从賺 
錢 能力的 增加所 得到的 收入恐 怕会較 多的。 

在 印度， 我們看 到有些 人的确 节制目 前的 享乐， 以极大 的自我 
牺 牲节省 了巨額 款項， 但却把 他們的 全部的 儲蓄都 用于婚 丧的奢 
費的 排場上 ，在 爱尔兰 也有这 样的人 ，不 过在程 度上不 及印度 。他 
們 只是为 不久的 将来作 間歇的 准备， 而对 遙远的 将来， 却不 作任何 
永久的 准备： 巨大的 公共工 程使他 們的生 产資源 有很大 的增加 ，但 
这些 工程主 要是由 克己力 差得多 的英国 人的資 本来举 办的。 

这样 ，支配 財富积 累的各 种原因 ，在 不同 国家和 不同时 代中也 

① 他 們以每 年百分 之好儿 千的 比率， 对将 來的利 益加以 “ 折扣”  C 参看第 3 篇第 
省筚第 s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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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 相同。 在任何 两个民 族之中 ，这 些原 因也不 是完全 相同的 ，即 
在 同一民 族的任 何两个 社会阶 級中， 恐 怕也不 是完全 相同的 。它 
們很 有賴于 社会和 宗敎的 制载； 当風俗 的約束 力稍有 松懈时 ，个人 


性格上 的差異 ，怎 样会使 得在相 同条件 下长大 的邻人 ，在他 們的奢 
侈或 节儉的 习慣方 面各不 相同， 比在 差不多 其他任 何方面 的不同 
更为普 遍和更 为常見 ，这 一点是 値得注 意的。 

第四节 保障 是儲蓄 的一个 条件。 

往代的 不事节 儉在很 大程度 上是功 于缺少 保障的 緣故， 因为 
那些为 將来作 准备的 人是要 享有保 障的： 只有 那些已 經富有 的人， 
才有力 量保持 他們所 积蓄的 东西； 勤 劳和克 己的农 民积蓄 了一点 
財富 ，却眼 看鬯被 强有力 者夺去 ，这种 情况对 他的邻 人不断 提出警 
吿， 叫他 們在能 享受时 就享受 快乐和 安逸。 在英国 和苏格 兰的边 
境， 只要搶 劫一天 不停止 ，就 不会 有什么 进步; 在十 八世紀 中法国 
农 民的儲 蓄是很 少的， 当 时他們 只有被 人看作 貧穷， 才能 逃避税 
吏 的强取 豪夺， 爱尔兰 許多田 地的佃 戶們， 即 在四十 年前， 为了避 
免地主 对地租 的过髙 要求， 也不得 不照样 行事。 

这种 沒有保 障在文 明世界 差不多 已成过 去了。 伹是 ，在 英国， 
我們仍 然受到 救貧法 的影响 之害， 救貧法 盛行于 上一世 紀之初 ，为 
工 人阶級 带来了 一种新 形式的 危險。 因为 ，它規 定* 工人阶 級的工 
資的 一部分 ，要以 貧穷救 济金的 方式拿 出来; 而这种 救济金 在他們 
之中的 分配， 是与他 們勤劳 、节儉 和远見 成反比 例的， 因此 許多人 
认为， 为将来 作准备 是愚蠢 的事。 由 这种有 害的經 驗所养 成的傳 
統 和本能 ，即 到現在 ，仍 是对于 工人阶 級的进 步之一 大障碍 >  而且， 
至少 名义上 作为現 在的救 貧法的 基础之 原理， 即国 家只考 虑貧穷 
而完 全不考 虑功績 ，也发 生同样 的作用 ，虽 然力量 較小。 

这种沒 有保障 也正在 减少： 国家 和私人 对貧民 的义务 的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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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之发展 ，足使 以下一 点日益 明确： 自力更 生和努 力为自 己的将 
来 作准备 的人， 比懶 惰和不 动脑筋 的人， 将得 到社会 的較好 照顾。 
但是 ，这方 面的进 步仍是 緩慢的 ，要 做的事 情还有 很多。 

第五节 貨 币經济 的发展 拾与奢 費识新 的誘讒 S 但屯 使没有 
鋰营能 力的人 能得到 儲蓄的 好处。 

貨币經 济与近 代經营 习慣的 发展， 的确 因对于 爱过奢 侈生活 
的人 产生新 的誘惑 ，而 妨碍了 財富的 积累。 在古代 ，一 个人 如果要 
住一 所好的 房屋， 他 必須自 己动手 建造； 而 現在出 租的好 房子很 
多 ，只 要付房 租就能 租到。 从前他 要喝好 的啤酒 ，他 要有好 的酿造 
場 ，而 現在他 能买到 比自己 酿造的 更好和 更廉的 啤酒。 現在 ，他能 
向图书 館借閱 书籍， 而 不必自 己 购买； 在 他准备 购买家 具之前 ，他 
也能以 家具布 置他的 房屋。 这样 ，近代 的买卖 制度、 借貸制 度以及 
新欲望 的发展 ，在許 多方面 引起新 的奢費 ，幷 将現在 的利益 置于将 
来 的利益 之上。 

但是 ，另一 方面， 貨币 經济增 加了用 途的多 样化， 在这 些用途 
之間， 一个人 能够分 配他的 将来的 支出。 在原 始社会 状态下 ，一个 
人 儲存了 一些东 西以备 将来的 需要， 他也許 觉得他 对他所 儲存的 
那些 东西的 需要， 毕 竟沒有 像对他 所沒有 儲存的 东西那 样大: 有許 
多未来 的欲望 ，是 不可能 以儲存 貨物来 直接滿 足的。 但是， 如果他 
积蓄 了資本 ，幷从 資本中 获得貨 币收入 ，他却 能需要 什么就 购买什 
么 。① 

其次， 近代 的經营 方法， 带来 了安全 投資的 机会， 使得 沒有好 
机会 从事任 何經营 —— 甚至沒 有經营 农业的 机会， 在农业 中土地 
在某 些条件 下具有 一个可 靠的儲 蓄銀行 的作用 - 的人也 能获得 


① 参照第 3 篇第 5 章第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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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这些 新的机 会已使 有些人 积蓄若 干东西 以供老 年之用 ，如 
果沒 有这些 机会， 他們 恐怕不 会这样 做的。 財富的 增长还 有一个 
比这大 得多的 結果， 就 是它使 一个人 准备死 后供給 妻子儿 女以可 
靠的收 入容易 得多了  ：因为 ，家 庭情 威毕竟 是儲蓄 的主要 动机。 

笫六节 家 庭情感 是儲蓄 的主要 动机。 

的确 有一些 人看見 他們所 积蓄的 財富在 自己手 下增多 而威到 
强烈的 偸快， 但 差不多 沒有想 到由他 們自己 或別人 从財富 的使用 
中所能 得到的 幸福。 他們 之所以 如此， 一部分 是由于 追求的 本能、 
胜 过竞爭 者的願 望以及 表現获 得財富 的能力 和因富 有而取 得势力 
与社会 地位的 雄心。 有时， 在他 們眞正 需荽貨 讳 时所 发生 的习慣 
的力量 ，由 于一 种反射 作用， 在为 积聚財 富而积 聚財富 方面， 使他 
們有一 种人为 的和不 合理的 愉快。 但是 ，如果 不是为 了家庭 情威， 
現 在許多 艰苦工 作和小 心儲蓄 的人， 只要能 获得供 他們自 己生活 
之用 的舒适 的年金 ，就不 会更努 力了； 他們或 是向保 險公司 购买年 
金， 或是 安排好 他們退 职后毎 年花費 他們的 資本和 其他一 切收人 
的一 部分。 在前 一种情 况下， 他們 身后就 一无所 有了： 而在后 —种 
情 况下， 他們只 留下从 他們所 希望的 高寿中 因早死 而多余 的那一 
部分 儲蓄。 人們工 作和儲 蓄主要 是为了 他們的 家庭， 可由 以下的 
事实来 证明： 在他 們退职 之后， 他們的 費用很 少超过 从他們 的儲蓄 
中所得 的收入 ，"而 宁願 把他們 所儲存 的財富 原封不 动地留 給他們 
的 家庭； 单单在 英国， 每年就 有二千 万镑以 保險单 的形式 儲蓄起 

来 ，.而 且只有 在儲蓄 的人死 后才能 动用。 

最 能刺激 一个人 的精力 和进取 心的， 无 过于在 生活中 提髙地 
位的 希望， 以及 使他家 里的人 从比他 創业时 为髙的 社会地 位开始 
的 希望。 这 种希望 甚至給 他以一 种压倒 一切的 热情， 而这 种热情 
使 他对求 得安逸 和一切 普通的 愉快的 願望都 毫不足 道了， 有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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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破坏 了他內 在的优 美感觉 和高尙 憧憬。 但是 ，像 現代美 国的財 
富之 惊人的 增长所 表明的 那样， 这种 希望使 他成为 一个有 力的生 
产者和 財富积 累者； 的确， 如果 他不是 急于攫 取財富 所能姶 他的社 
会地位 ，則 他的雄 心就会 使他走 上巨大 的奢費 之途， 正像不 顾将来 
和 放纵自 己的脾 气所能 引起的 那样。 

以下这 种人才 会有最 大的儲 蓄：他 們出身 淸寒， 长大后 从事苛 
刻而 艰苦的 工作， 他們虽 在企业 上获得 成就， 但仍 保持朴 素的习 
慣， 他們对 揮霍加 以鄙視 ，幷抱 有死后 他們会 比为人 所預料 的更为 
富 有的希 ，望。 这 种性格 在古老 而富有 活力的 国家中 較为閑 靜的地 
方是常 見的， 而受 到重大 的对法 战爭以 及随之 而来的 重稅: 的压迫 
之后， 历 时一代 以上， 在英 国乡村 区域的 中等阶 級之中 ，这 种性格 
也 是很普 遍的。 

第七节 积累的 源臬。 公共 积累。 合作 事业。 

其次 是关于 积累的 源泉。 儲蓄的 能力要 看收入 超过必 需的支 
出 的部分 而定； 在富人 之中， 这个部 分是最 大的。 在英国 ，大 部分 
的 巨額收 入主要 是从資 本中得 到的， 但小額 收入中 只有一 小部分 
主要 是从資 本中得 到的。 在 本世紀 之初， 英 国的商 人阶級 具有比 
乡 村紳士 或工人 阶級都 多得多 的儲蓄 习慣。 这些原 因合在 一起， 
就 使得上 一代的 經济学 家把儲 蓄看作 差不多 完全是 从資本 的利潤 
中得 来的。 

但是， 即 在近代 英国， 地 租与自 由职业 者及雇 佣劳动 者的收 
入， 都是积 累的一 个重要 源泉： 而在一 切初期 文明阶 段中， 它們是 
积 累的主 要源泉 。① 而且， 中 等阶級 ，尤 其是自 由职业 阶級， 为了把 
資本 投于他 們孩子 的敎育 ，自 己总 是非常 刻苦; 同时， 工人 阶級的 


① 参 照琼斯 所著的 《政 治經 济学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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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資的大 部分， 是 用于他 們孩子 的身体 健康和 强壮。 以往 的經济 
学家 太不考 虑下一 事实: 人 类的才 能与其 他任何 种类的 資本， 同样 
是重要 的生产 手段； 与他們 相反， 我們 可得出 以下的 結論： 財富分 
配上 的任何 变化， 只要是 給工資 劳动者 多些， 給 資本家 少些， 如果 
其他情 况不变 ，就会 加速物 质生产 的增大 ，而 不会显 著地延 迟物质 
財富的 儲存。 当然， 如 果这种 变化是 以暴力 的 手段来 实行, 而使公 
共 安全发 生动搖 ，則其 他情况 就不会 沒有变 化了。 但是 ，对 物质財 
富 积累的 輕微和 暫时的 遏制， 即 使从純 粹的經 济观点 来看， 也不一 
定是 7 件坏事 ，如 果这种 遏制是 平靜地 实行而 沒有引 起騷扰 ，幷对 
大多 数人提 供較好 的机会 ，提高 他們的 效率， 在他們 內心养 成自尊 
的 习慣， 以便在 下一代 产生效 率高得 多的生 产者。 如 果这样 ，这 
种遏 制比大 量增加 我們現 有的工 厂和蒸 汽机， 毕竟 更能促 进物质 


財富的 增长。 

財富 分配得 很好和 有髙尙 志向的 民族， 就会积 累巨額 的公共 
財产; 有些 富裕的 民主政 体单以 这种形 式所作 的鍺蓄 ，构成 了我們 
自 己的时 代从前 代所继 承的最 好的財 产之大 部分。 各种形 式的合 
作 运动的 发展， 建筑 协会、 友 it 会、 职 工会、 工人儲 蓄銀行 等等的 
发展， 都表明 了以下 一点： 即以 物质財 富的直 接积累 而論， 国家的 
資源 用于支 付工資 也不是 完全損 失的， 像过 去的經 济学家 所认为 

的那样 。① 

笫八节 现在 的滿足 与延緩 的滿足 之間的 选擇。 財富 的积累 
一般 含有滿 足的某 神等待 或延期 之意。 利息 是宅的 报酬。 

在 硏究了 儲蓄方 法和財 富积累 的发展 之后， 現 在我們 可以回 

① 然而， _ 承认： 所謂公 共財产 ，往 往不过 是以将 来的公 共收入 作为抵 押而借 
入的私 有財富 而已， 例如， 公 管的煤 气广， 一 股幷不 是公共 租累的 結果。 这种 煤气厂 
是用 私人所 儲蓄的 、但 力了 公共用 途 而借入 的財 富来建 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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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 在的滿 足与延 緩的滿 足之間 的关系 的分析 上去， 在以 前硏究 

时, 我們是 从另一 观点开 始这种 分析的 。① 

*  ^ 在硏究 需求时 我們知 道:任 何人如 存有可 作几种 用途的 商品， 
他就力 图把它 分配于 一切用 途以使 他得到 最大的 滿足。 如 果他认 
为把这 商品的 一部分 从一种 用途轉 到另一 种用途 ，而 能得 到更大 
的 滿足， 他 就会这 样做。 所以， 如果他 所作的 分配是 适当的 ，他就 
停止 在把这 商品用 于各种 不同用 途的某 一点， 在这 一点上 剛好使 
他从把 这商品 用于各 种不同 用途上 得到多 寡相同 的好处 （換 句話 
說 ，就 是他把 这商品 分配于 各种不 同用途 ，使 它在每 种用途 上都有 
同一的 边际效 用)。 

我 們幷且 知道： 不論一 切用途 都是現 在的， 还 是有些 是現在 
的， 有 些是延 緩的， 上 述原理 都同样 有效; 但在 后一情 况下， 却有一 
些新的 考虑， 其 中主要 的焉： 第一， 滿 足的延 緩必然 引起关 于将来 
获得滿 足是否 可靠的 問題； 第二， 照人 类本性 来看， 現在的 滿足一 
般地 —— 虽 然不是 常常地 —— 比可望 与它相 同的、 而在人 类生活 

中是 同样可 靠的滿 足更为 可取。 

一个饉 愼的人 如果认 为在他 生活的 一切阶 段中， 他会 从相同 
的財产 中获得 相同的 滿足， 他 也許会 力图把 他的財 产平均 地分配 
于他的 一生: 如果他 认为他 的賺錢 能力在 将来会 有减少 的危險 ，他 
就一 定会儲 蓄一些 資財作 为将来 之用。 不但 在他认 为他的 儲蓄在 
他手 中会增 加时， 他会这 样做， 即 在他认 为他的 儲蓄会 戚少时 ，他 
也会这 样做。 他会儲 藏一些 水果和 鸡蛋以 备冬令 之需， 因 为到了 
冬天 这些东 西就会 缺乏， 尽管它 們不会 由于保 藏而变 得更好 。如 
果 他不知 道怎样 把他的 收入投 于貿易 或放款 以获得 利息或 利潤， 


① 見 以上第 3 篇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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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 会学我 們有些 祖先的 榜样： 他們积 累了少 数金币 ，当他 們从忙 
碌 的生活 退休时 ，就 把这些 金币带 到乡村 中去。 他們 认为， 在收入 
多的 时候多 用几个 金币所 增加的 滿足， 对他 們的帮 助沒有 像老年 
时那些 金币所 能供給 他們的 舒适那 样大。 保 管这些 金币使 他們有 
很多 麻煩； 毫无 疑問， 如果 有人能 为他們 免除这 种麻煩 ，而 不使他 


們 遇到任 何風險 ，他們 就会願 意铪他 一点酬 劳的。 

所以, 我們能 想像这 样一种 情况: 儲存的 財富差 不多不 能作很 
好的 使用； 許多 人要为 将来作 准备； 而要 借入 財貨的 人很少 能提出 
可靠 的担保 ，将 来仍归 还这种 貨物或 等价的 貨物。 在 这神情 况下， 
享乐 的延期 或等待 ，与其 說是一 种获得 报酬的 行动， 不如說 是一种 
受罰的 行动; 一个 人把他 的財产 交給別 人保管 ，而只 能期望 得到这 
样一种 可靠的 諾言： 归 还的东 西是少 于而不 是多于 他所借 出的东 

西， 因此 利率就 会变成 負数了 。① 

这 样一种 情况是 可以設 想的。 但是， 人們 也許如 此渴望 工作， 
以致宁 願受一 些惩罰 作为准 許他們 工作的 条件， 这 样的情 况也是 
可以 設想的 ，而 且差不 多同样 是可有 的事。 因为 ，正 像延緩 一部分 
財产的 消費， 是 一个謹 愼的人 为了他 本身的 緣故而 願意做 的事一 
样， 做一 些工作 也是一 个健康 的人为 了他本 身的緣 故而願 意做的 
事。 例如， 政 治犯如 被准許 做一点 工作， 他一般 认 为这是 —种恩 
惠。 照人 类本性 的現状 来看， 我 們有理 由說， 資本的 利息是 享受物 
质 資源的 等待所 含有的 牺牲之 报酬， 因为， 如 果沒有 报酬， 很少人 
会大量 儲蓄； 正像我 們說工 資是劳 动的报 酬是一 样的， 因为， 如果 
沒有 报酬， 很少人 会努力 工作。 

为了将 来而牺 牲現在 的偸快 ，对这 种牺牲 經济学 家称为 f 亨。 

① 关于利 率在想 像上可 以变为 負数的 意見， 1886 年 1 月福 克司威 尔在銀 行学会 
所直 讀的一 篇題为 《銀 行业 务的若 干社会 方面》 的論文 中曾加 硏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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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这 个名詞 是被誤 解了： 因为， 財 富的最 大积累 者是非 常富有 
的人， 其中有 些人过 着奢侈 的生活 ，当 然不会 按照这 个名詞 的同义 
語节儉 的意义 实行节 欲的。 經 济学家 的意思 是說， 当一个 人节制 
在 他消費 能力以 內的任 何东西 的消費 ，目 的 在于增 加他的 将来的 
資源时 ，他对 这一特 殊消費 行为的 节制， 就增加 了財富 的积累 。这 
个 名詞旣 易为人 誤解， 我們还 是不用 的好， 我 們說， 財富积 累一般 
是 享乐的 延期或 f  g 的結果 。① 或是， 再換句 話說， 財富的 积累依 
賴于 人的字 就 •是 •他 的想像 将来的 能力。 

財富 的 “需求 价格” —— 就是 环境使 人从他 的工作 和对将 
来的 等待所 能得到 的未来 的偸快 —— 表現 为許多 形态： 但 其实质 
总是一 样的。 一个 农民建 造了一 所可防 風雨的 茅屋， 而他 的邻人 
們在 建造他 們的茅 屋时却 沒有花 像他那 样多的 劳动， 因此， 当風雪 
吹入他 們的茅 屋时， 这 个农民 从他的 茅屋的 好处上 所获得 的愉快 
之增加 ，就 是他的 工作和 等待所 賺得的 价格。 这 种愉快 的增加 ，如 
与因一 时冲动 而攫取 眼前的 滿足所 能获得 的偸快 相比， 是 代表明 
智地用 于防备 遙远的 禍患、 或 是准备 滿足将 来的欲 望的种 种努力 
之宇 的 增大。 退 休的医 师把資 本借給 工厂或 矿山， 使 它能够 
改 而 他从資 本中获 得利息 ，上 述偸快 的增加 在一切 基本方 
面都 与利息 相似； 因为利 息具有 数字上 明确性 的形式 ，我們 可以认 
为利 息是从 財富中 所得到 的其他 形态的 利益之 典型， 幷代 表这种 
利益。 

一个 人等待 享乐的 能力， 是由他 直接从 劳动中 得到的 —— 劳 

① 卡尔. 馬克思 及其追 随者， 在硏究 由洛斯 却尔德 男爵的 节欲所 产生的 財富积 
累时， 觉得很 可笑， 他們把 这种节 欲与一 个劳动 者的奢 費对比 ，后 者以每 星期七 先令的 
收入养 活七口 之家， 他依靠 他的全 部收入 为生， 毫不 实行經 济上的 节欲。 有利 息作为 
报酬 .幷 且是生 产的 一个要 素的， 不是 而是 ’号 的 論述， 曾由麦 克文在 1887 年 7 

月的 《哈佛 經济学 杂志》 中提出 •  •/ 


250 


第四篇 第七章 財富 的增长 


动差不 多是一 切享乐 的最初 的源泉 ，还 是由他 以交換 或继承 、合法 
的貿易 或毫无 顾忌的 形式之 投机、 搶 劫或欺 詐的方 法从別 人处得 
到的， 对于 我們眼 前的目 的是 沒有关 系的； 我 們現在 所硏究 的唯一 
問 題只是 ：財富 的增长 一般是 包含一 个人在 目前有 （正 当地 或不正 
当地） 力量 支配的 愉快之 有意識 的等待 在內， 和他願 意这样 等待的 
心 理依賴 于他的 生动地 想像将 来和为 将来作 准备的 习慣。 


第九节 报酬顧 愈大， 儲蓄率 通常就 愈高。 但也有 例外。 

但是， 让我們 較为詳 細地硏 究以下 的叙述 ：正像 人类本 性所生 
成的 那样， 由 于現在 一定的 牺牲所 能获得 的将来 的愉快 之增加 ，一 
般就 会增大 人們所 作的現 在的牺 牲量。 例如， 乡村 居民如 果必須 
到森 林中取 得木材 来建造 他們的 茅屋， 則森林 愈远， 从毎天 取得木 
材的工 作上所 获得的 未来的 舒适之 报酬就 愈小， 恐 怕由每 天的工 
作所 积累的 財富而 产生的 未来的 利益也 愈少： 由于 一定的 現在的 
牺牲 所获得 的未来 愉快的 报酬这 样小， 就会 使他們 不扩大 他們的 
茅屋， 而 大体上 也許会 减少他 們用于 取得木 材的劳 动量。 但是 ，这 
一法則 也不是 沒有例 外的。 因为， 如 果風俗 使他們 只熟悉 一种式 
样 的茅屋 ，他 們离森 林愈远 ，从 一天工 作的产 物中所 得到的 利益愈 


小， 則 他們花 在工作 上的日 子就愈 多了。 

同样地 ，如果 一个人 不希望 自己使 用他的 財富， 而期望 放款取 
得利息 ，則利 率愈高 ，他 的儲 蓄的报 酬額就 愈大。 倘 使稳当 的投資 
的 利率是 4  %， 他放棄 現在値 一百鎊 的享乐 ，他 每年 可得値 四鎊的 
享乐； 但如 利率是 3  %， 他只能 得到値 三镑的 享乐。 利率的 下降一 
般会降 低这一 边际: 在这边 际上， 一 个人觉 得为了 以 儲蓄一 部分財 
产 所能获 得的那 些将来 的愉快 而放棄 現在的 偸快， 剛好是 不値得 
的。 所以， 利率的 下降一 般是使 人們略 为增加 現在的 消費， 而为将 
来的 享乐所 作的准 备就較 少了。 伹是， 这一 法則也 不是沒 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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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賈尔德 爵士在 二个多 世紀前 曾說， 在利率 高的国 家中， 商人 
" 当已 积有巨 資时就 脫离貿 易”， 而放 款取得 利息， “ 由此而 得到的 
利益 是如此 容易、 可靠和 巨大。 但在 利率較 低的国 家中， 他 們世世 
代 代继續 做商人 ，使 他們自 己和国 家变为 富有。 ”有許 多人， 当他們 
还在壮 年时， 当 他們待 人接物 的知識 使他們 能比以 前更为 有效地 
經营企 业时， 却 退职不 干了， 过去 有这种 情况， 現在 也同样 有这种 
情况。 其次 ，正像 沙更脫 所指出 的那样 ，一个 人如已 决定继 續他的 
工作和 儲蓄， 直 到他准 备了一 定的收 入作为 老年或 死后他 的家庭 
之用 为止， 他将 感觉到 ，利率 如低， 他必須 比利率 髙时鍺 蓄更多 。例 
如， 假定他 希望每 年有四 百镑的 收入才 能退职 ，或是 每年保 四百镑 
的險作 为他死 后妻孥 之用； 如果 現行的 利率是 5  % ，他只 要 儲蓄八 
千鎊， 或保八 千鎊的 寿險; 但是， 如果 利率是 4 衫 ，他 就必須 儲蓄一 
万镑， 或保一 万鎊的 寿險。 

因此， 利率 的继續 下降， 世 界資本 每年增 加額的 继續增 大就会 
随 之而来 ，这 是可能 的事。 伹是 ，由一 定量的 工作和 对将来 的等待 
所 得到的 遙远的 利益之 下降， 大体上 会戚少 人們为 将来所 作的准 
备； 或用 較为近 代的話 来說， 利率 的下降 势将遏 制財富 的积累 ，这 
也是同 样确实 的事。 因为， 虽 然人类 对天然 資源的 支配力 日見增 
大， 即在 利率低 时人們 也許继 續大量 儲蓄， 伹是， 只 要人类 本性和 
現在 一样， 利 率每有 下降， 就会 使更多 的人比 利率高 时儲蓄 較少、 

而不 是較多 

第十节 續前。 


① 再 参看第 6 篇第 6 章， 这里有 一点可 加注意 ：資本 的增长 依靠对 • 将来貨 物" 
的 很高的 估价， 这一点 似乎为 前代的 作家所 过高地 估計了 ； 而不是 像龐’ 巴維 克敎授 
所 論述的 那样过 低地估 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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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 財富积 累和它 与利率 的关系 的各种 原因， 与經济 学的各 
部分 都有許 多相关 的地方 ，因此 ，这些 原因的 硏究就 不易于 完全包 
括在我 們的硏 究的一 个部分 之內。 在本 篇中， 虽然 我們所 硏究的 
主要 是在于 供給的 方面； 但在 达里略 为說明 資本的 需求与 供給之 
間的一 般关系 ，似乎 也是必 要的。 

我們已 經知道 ，財 富的积 累是为 种种原 因所支 配的： 風俗 、自 
制 和想像 将来的 习慣、 尤其 是家庭 情感的 力量。 保 障是財 富积累 
的一个 必要的 条件， 而 知識和 智力的 进步在 許多方 面促进 財富的 

积累 。  ■  - 

对資本 所提供 的利率 —— 即儲 蓄的需 求价格 —— 之上升 ，势 
将 增加儲 蓄額。 因为， 虽然有 少数人 决定为 他自己 或家庭 要获得 
某 一固定 数額的 收入， 在利 率高时 比在利 率低时 会少儲 蓄一点 ，但 
利 率的上 升增大 儲蓄的 願望， 差 不多是 普遍的 法則; 而且利 率的上 
升往往 增大儲 蓄的穿 不如說 ，它 往往 是我們 的生产 .資 源的效 
率增 加的一 种征象 r®* 是 ，以往 的經济 学家认 为利息 (或 士潤) 的上 
升而以 工資为 牺牲， 总 是增大 儲蓄的 能力， 未 免过甚 其詞了 ：他們 
忘記， 从国 家观点 来看， 財富 用于劳 动者的 子弟， 与 用于馬 西或机 

械同 祥是生 产的。 

然而， 必須 記住： 每年的 投資不 过是已 有的資 本額的 一小部 
分， 所以， 每 年的儲 蓄率即 有頗大 的提高 ，資 本額在 任何一 年中的 

增加也 不会觉 得的。 

笫 十一节 財 富增长 統計的 注蘀。 

財富增 长的統 計史， 是非常 貧乏和 令人誤 解的。 这一 部分是 
由 于要进 行适用 于不同 的地点 和时間 的財富 之数字 的衡量 之任何 
打算所 固有的 因难， 一 部分由 于缺少 收集必 要的事 实之有 系統的 
打算。 美国 政府确 是征求 每个人 的財产 报吿， 由此 而得的 結果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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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令 人滿意 ，但 恐怕是 我們所 有的最 好的結 果了。 

其 他各国 的財富 之估計 ，差 不多完 全是以 收入的 估計为 根据， 
而收入 的估計 是按照 各种收 入的年 数化为 資本計 算的； 这 个年数 
的 选擇是 参照： （0 当 时通行 的一般 利率， （ii) 从任何 特殊形 态的財 
富使用 所获得 的收入 达到怎 样程度 ： （a) 由于 財富本 身的永 久产生 
收入的 能力， （b) 由于使 用財富 所費的 劳动或 是資本 本身的 耗用。 
最 后这个 項目， 对于折 旧費很 大的铁 厂特別 重要， 而 对于会 很快开 
完的矿 山更为 重要； 两 者必須 只以几 年的收 入作为 資本。 另一方 
面， 土 地之产 生收入 的能力 是会增 大的； 而在 这种情 况下， 从土地 
所得 的收入 ，必須 以許多 年的收 入数作 为資本 (这些 收入在 00  (b) 
項目 下可看 作是負 数)。 

土地、 房屋和 牲畜在 任何地 方和任 何时間 ，都是 头等重 要的財 
富 之三种 形态。 但是 ，土 地与其 他东西 的不同 之处在 于：土 地价値 
的增大 ，往 往主 要是由 于土地 稀少的 增大； 因此， 土地 价値的 增大， 
与其 說是滿 足欲望 手段的 增加之 尺度， 不如說 是欲望 增加的 尺度。 
例如， 1880 年美国 土地的 价値， 算起来 与联合 王国土 地的价 値大約 
相等， 而大 約是法 国土地 价値的 一半。 土地 的貨币 价値在 一百年 
前是 毫不重 要的； 倘使 二三百 年后美 国的人 口密度 与联合 王国大 
約相同 ，則 前者 的土地 的价値 ，将埤 后者至 少大二 十倍。 

在中世 紀之初 ，英 国土 地的全 部价値 ，比 冬天餓 死在土 地上的 
少数 骨瘦如 柴的动 物的价 値还低 得多； 現在， 虽然最 优良的 土地有 
許 多已列 入房屋 、铁道 等項目 之下； 虽 然現在 牲畜总 的重量 也許增 
加十倍 以上， 而 且质量 較好； 虽 然現在 有各种 为中世 紀所不 知道的 
大 量农业 資本； 但是， 現在农 业土地 的价値 比农业 資本大 三倍以 
上。 几年 拿破侖 战爭的 压力， 使英国 土地的 名义上 的价値 差不多 
增加 一倍。 自那 时以来 ，自 由貿易 、运輸 的改良 、新 国家的 开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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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 他各种 原因， 使用于 农业的 土地的 名义上 的价値 下降了 。这 


些 原因使 得以貨 物計算 的貨币 一般购 买力， 在英国 比在欧 洲大陆 
相对地 提髙。 在上 一世紀 之初， 在法国 和德国 ，二十 五个法 郞能买 
到比 在英国 一鎊所 能买到 的东西 —— 尤其是 工人阶 級所需 要的东 
西 —— 更多。 伹是 ，現在 这种利 益却在 英国方 面:这 就使法 国和德 
国近来 的財富 增长， 如与英 国相比 ，似乎 較大， 而实际 上則不 如此。 

如果 我們考 虑这类 事实和 以下的 事实： 利率的 下降增 加收入 
的年数 ，而在 这年数 中任何 收入必 須被化 为資本 ，因 而就增 大产生 
一定 收入的 財产的 价値; 我 們就可 知道， 即使 国民財 富的估 計所根 
据的收 入統計 是正确 的話， 这种 估計也 会是很 令人誤 解的。 但是， 
这 样的估 計仍不 是完全 沒有价 値的。 

吉 芬爵士 所著的 《 資本 的增长 >  和莫 耐先生 所著的 《財 富与貧 
困》 两 书包括 关于下 表中許 多数字 的可供 参考的 硏究。 但是 ，他們 
的意 見分歧 表明一 切这样 的估計 都很不 确实。 莫 耐先生 对于土 
地 —— 即农 业土地 —— 及 农业建 筑物的 价値之 估計， 恐怕 是太低 
了。 吉芬爵 士估計 公共財 产的价 値是五 亿镑： 他省 略了国 內所持 
有的公 債数， 理 由是在 公共財 产的項 目下記 入借方 的数額 与在私 
有 財产項 目下記 入貸方 的数額 相等， 把公債 数記入 帳內就 会互相 
抵消。 但是 ，莫耐 先生把 公路、 公园、 建 筑物、 桥梁、 阴沟、 灯水設 
备、 电車等 的总价 値算为 十六亿 五千万 镑:从 其中减 去公債 十二亿 
镑， 則 公共財 产的淨 値是四 亿五千 万鎊； 这样， 他就 可在私 有財产 
的項 目下計 算国內 所持有 的公債 数了。 他估 計联合 王国所 持有的 
外国 股票证 券及其 他外国 財产的 价値是 十八亿 二千一 百万镑 。財 
富 的这些 估計数 主要是 根据收 入的估 計数: 关于 收入的 統計， 我們 
可以 注意包 萊在他 所著的 《18路 年以 来的国 民进步 》 之中， 以及在 
1904 年 9 月份 《經 济杂志 》中 所作的 有益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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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芬爵 士估計 1903 年 英帝国 的財富 （見 《 統計杂 志》第 郎 期， 
第 584 頁） 如下： 


联 合王国 
加拿大 
澳 大利亚 
印度 
南非 

帝 国的其 余部分 


15,000 百万鎊 
1,350 百万鎊 
1,100 百万镑 
3,000 百万鎊 
600 百万鎊 
1,200 百万鎊 


关于 英国各 部分的 相对財 富的变 化之尝 試性的 历史， 已由罗 
杰斯为 了征税 的 目的从 各郡的 課税額 中推算 出来。 戴維納 尔子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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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著 《1200 — 1800 年的 財产經 济史》 包括关 于法国 的丰富 資料; 


而 勒瓦瑟 、陂流 、南 馬克 和福維 勒則作 了关于 法国与 其他国 家的財 
富增长 的比較 硏究。 

克萊 蒙先生 1919 年 3 月 在銀行 学会的 演讲中 ，估 計联 合王国 
的 国民財 富为二 百四十 亿鎊， 国民 收入为 三十六 亿镑。 照他 計算， 
联合 王国的 国外投 資之淨 値已降 到十六 亿鎊， 它近 来卖出 的证券 
数 达十六 亿鎊； 另又借 入十四 亿鎊。 收 支对照 ，联合 主国似 乎是有 
二 十四亿 鎊的債 权人： 但这个 数額的 大部分 都不能 算为有 充分的 
担保。 


第八章 工 业組織 

笫一节 组織 增大效 率的学 說是旧 有的， 但亚当 ♦ 斯 密铪电 
识新的 生命。 經 济学家 和生物 学家曾 經共同 研究生 存竞爭 对于組 
織:的 影响； 这神竞 爭的最 錢酷的 特征已 为遺傳 性所緩 和了。 

从 柏拉图 时代以 来的社 会科学 作家， 都 喜欢硏 究劳动 从組織 
中所 得到的 效率之 增大。 但是， 在这 方面， 像 在其他 情况上 一样， 
亚当 •斯密 以他解 釋一个 旧有的 学說所 用的哲 学上的 透彻， 和他 
說明这 个学說 时所用 的实际 知識， 使它具 有新的 和更大 的意义 。在 
力 言分工 的各种 利益和 指出这 些利益 怎样使 增加的 人口在 有限的 
領土 上舒适 地生活 之后， 他作了 这样的 論断： 人口对 生活資 料的压 
力 会淘汰 那些由 于缺乏 組織或 其他原 因而不 能尽量 利用他 們所住 
的 地方的 利益的 种族。 

在亚当 • 斯密 的著作 还沒有 获得許 多讀者 之前， 生物 学家对 
: 于区分 高等动 物与低 等动物 的組織 上的种 种差別 的实质 之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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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开始有 了很大 进步; 而 在两代 多之前 ，馬尔 薩斯所 作的人 类生存 
竞爭的 历史的 叙述， 使 达尔文 着手关 于动物 界和植 物界的 生存竞 
爭之 結果的 硏究， 这个 硏究終 于使他 发現了 生存竞 爭不断 起着淘 
汰的 作用。 自那 时以来 ，生物 学尽了 它应尽 之責而 有余； 經 济学家 
因在 社会組 織——特 別是工 业組織 ——与高 等动物 的身体 組織之 
間所 发現的 許多奥 妙的相 似点， 而得益 不淺。 誠然， 在有 些情况 
下， 表面 上的相 似点經 过較为 仔細的 硏究之 后就消 失了: .但是 ，在 
初 看起来 似乎是 最空想 的那些 相似点 之中， 有許多 逐漸为 其他的 
相 似点所 补充， 而 最后足 可解釋 物质世 界与精 神世界 中各 种自然 
法則 之間的 作用之 基本統 一性。 这个 中心的 統一性 可由以 下的一 
般 原理来 說明： 有机体 —— 不 論是社 会的有 机体还 是自然 的有机 
体 —— 的发展 ，一 方面使 它的各 部分之 間的机 能的再 分部分 增加， 
另一方 面使各 部分之 間的关 系更为 密切， 这 个原理 是沒有 很多例 
外 的①。 毎一 部分的 自給自 足越来 越少， 而为了 它的 福利却 越来越 
■多地 依靠其 他部分 ，因此 ，一个 高度发 达的有 机体的 任何部 分出了 
毛病 ，就 会影响 其他各 部分。 

^  这 种机能 的再分 之增加 ，或称 为“微 分法” ，在工 业上表 現为分 
工 、专門 技能、 知識和 机械的 发展等 形式： 而“积 分法” 一 - 就是工 

业有机 体的各 部分之 間的关 系的密 切性和 稳固性 的增加 表現 

为商业 信用的 保障之 增大， 海上和 陆路、 铁道和 电报、 邮政 和印刷 
机 等交通 工真和 习慣的 增加等 形式。 

最高度 发达的 —— 照我 們剛才 所說的 意义一 的 有机体 ，就 
是 在生存 竞爭中 最会生 存的有 机体的 学說， 本身还 在发展 过程之 
中。 它与生 物学或 經济学 的关系 ，都还 沒有完 全思索 出来。 但是， 

① 参看赫 克尔所 著的一 篇題为 《在人 类和动 物中的 分工》 的优美 論文， 以 及夏福 
尔: 《社 会本 身的結 构与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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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可轉 而考虑 下一法 則在經 济学上 的主要 意义： 生存竞 爭使最 
适合于 从环境 中获得 利益的 有机体 增多。 

这 个法則 需要仔 細解釋 ：因为 ，一 物之有 利于它 的环境 的事实 
本身 不能保 证它在 物质世 界或精 神中的 生存。 “适者 生存” 的法則 
是說， 那 些最适 合于利 用环境 为了它 們自己 的目的 之有机 体趋于 
生存。 最 能利用 环境的 那些有 机体， 往往是 最有利 于周圍 的东西 

的有 机体; 但有 时它們 却是有 害的。 

相 反地， 生 存竞爭 也許不 能使得 会成为 非常有 利的有 机体生 
存 :在經 济界中 ，对于 任何工 业設施 的需求 ，不一 定会引 起供給 ，除 
非它不 光是对 这种設 施的一 种願望 或必要 而已。 它 必須是 一种有 
效的 需求， 就是說 ，它必 須对供 給的人 提供充 分的报 酬或其 他某种 
利益， 才 会有效 。① 光是雇 工 們要 参与他 們工作 的工厂 之經 营和賺 
錢 的願望 ，或 是聪明 的靑年 对于优 良的工 业敎育 所咸到 的需要 ，如 
果照我 們使用 需求这 个名詞 的意义 —— 就是 說供給 自然地 和必然 
地 随着需 求而来 —— 来說， 都不 是一种 需求。 这似 乎是一 个苛刻 
的 眞理； 但是， 这 个法則 的最殘 酷的特 征因下 一事实 而緩和 了：其 
成員 不强索 报酬而 互相帮 助的那 些种族 ，不但 在当时 最可能 兴旺， 
而且 最可能 撫养許 多继承 他們的 有益的 习慣的 子孙。 

第二节 續前。 

即 使在植 物界中 ，不 顾自己 的种子 的利害 的那种 植物， 不論其 
生长怎 样茂盛 ，不久 就会从 地球上 灭亡。 在动 物界中 ，家庭 和种族 
的 义务的 标准往 往是很 高的； 即 使那些 被我們 看作是 殘忍的 典型、 
凶暴地 利用环 境而不 給任何 报酬捕 食生物 的猛兽 ，作 为个体 来看， 

① 像 其他同 类的一 切学說 一样， 这需 要依照 以下的 事实来 购买者 的有效 
需求 要看他 的財产 和欲望 而定; 富人的 一个小 欲望， 在支配 世界的 企业設 施上， 比穷人 
的 大的欲 望更有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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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必然是 願意为 它們子 孙的利 益而努 力的。 从家庭 的狹隘 的利害 


到种族 的利害 ，我 們看到 ，在像 蜜蜂和 螞蟻那 样的所 謂社会 动物之 
中， 生存 下来的 种族就 是其个 体最努 力为社 会尽各 种义务 而不是 
为它自 己 的直接 利益的 种族。 

但是 ，当 我們說 到賦有 理性和 語言的 人类时 ，民 族的責 任感对 
加 强民族 的影响 ，是有 各种形 式的。 的确 ，在 人类生 活的野 蛮阶段 
中， 个人对 別人所 提供的 服务， 有 許多几 乎像蜜 蜂和螞 蟻那样 ，完 
全是出 于遺傳 的习憤 和沒有 理性的 冲动。 但是 ，有意 識的、 因而是 
道德上 的自我 牺牲不 久就出 現了； 这种 自我牺 牲是由 預言家 、僧侶 
和立 法者的 具有远 見的指 导所养 成的， 幷为 寓言和 傳說所 諄諄敎 
导。 逐 漸地， 起源 于下等 动物的 沒有理 性的同 情心， 扩大其 范圍， 
幷为人 有意識 地所采 取作为 活动的 基础； 民族 情威， 其出发 点也不 
比 在一群 狼或一 群盗匪 之中占 优势的 出发点 为高， 民族情 感逐漸 
发展成 为髙尙 的爱国 心了， 而宗敎 的理想 也得到 提高和 純洁了 。凡 
是 这些特 性得到 最高度 发达的 民族， 如果其 他情况 不变， 在 战爭以 
及与饥 餓和疾 病的斗 爭中， 必 然比其 他民族 坚强; 最 終必占 优势。 
因此 ，生存 竞爭終 于使人 类中这 样的民 族获得 生存： 个 人为了 他周 
圍 的人的 利益最 願牺牲 自己， 因而是 最适合 于共同 利用环 境的民 

族。 

然而， 不幸 的是， 使一 个民族 能胜过 另一民 族的— 切特性 ，幷 
不是都 有利于 整个人 类的。 好 战的习 慣曾經 常使半 野蛮的 民族能 
够 征服在 各种和 平美德 上胜过 他們的 民族， 但 过于着 重这个 事实， 
无 疑是錯 誤的； 因为 ，这 种征服 已經逐 漸增大 了人类 的体力 和創立 
偉大 事业的 力量, 而最 終恐怕 是利多 于害。 但是， 一 个民族 与另一 
个 民族一 道或凌 駕这个 民族之 上繁荣 兴旺， 如果仅 仅因为 这个事 
实 就說它 不足以 有功于 世界， 則对这 个說法 是不必 加以上 述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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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条件。 因为 ，生 物学和 社会科 学虽都 表明， 寄生的 民族有 时也意 
外 地有利 于他們 所賴以 繁盛的 民族， 但在 許多情 况下， 寄生 的民族 
为 了他們 自己的 目的， 充分利 用那个 民族的 特性而 不給以 任何好 
的 报答。 在 东欧和 亚洲， 对于犹 太人和 阿米尼 亚人銀 錢商的 服务， 
有經 济上的 需要， 或 是在加 里福尼 亚州， 对于中 国人的 劳动， 也有 
經 济上的 需要， 但是， 这种 事实本 身幷不 是一个 证据、 甚至也 是 
一 个很充 分的理 由使人 相信： 这样的 办法会 提高整 个人类 生活的 
品质。 因为， 虽然 一个完 全依靠 自己的 資源的 民族， 如果不 是相当 
具有 最重要 的社会 美德， 就不能 兴盛； 但是 ，沒 有这些 美德、 不能独 
立 創造偉 大事业 的民族 ，也 会能依 靠与另 一民族 的关系 而繁荣 。不 
过， 大体上 —— 可 有重大 的例外 —— 在获得 生存和 占有优 势的那 
些 民族中 ，最优 良的品 质是最 高度发 展的。 

笫三节 古代 的社会 阶級与 近代的 阶級。 

这 种遺傳 性的影 响在社 会組織 中表現 得最为 显著。 因为 ，社 
会組 織必然 是发展 緩慢的 ，而且 是許多 代的产 物：它 必須根 掳大多 
数 人的不 能迅速 变化的 風俗和 癖好。 在 古代， 当宗 敎的、 礼 仪的、 
政治的 、軍事 的和产 业的組 織密切 相关， 而且 的确不 过是一 物的不 
同 方面时 ，为 世界进 步先驅 的一切 国家, 差不 多都采 取多少 是严格 
的社 会阶級 制度； 这 个事实 本身就 证明： 社 会阶級 的区分 是非常 
适合 于它的 环境， 而大体 上它加 强了采 取阶級 制度的 民族或 国家。 
因为， 它旣 是生活 的一个 支配的 因素， 如果它 所发生 的影响 大体上 
是 不利的 ，則 采取阶 級制度 的国家 一般就 不能胜 过別的 国家了 。这 
些 国家的 卓越成 就幷不 是证明 阶級制 度沒有 缺点， 而是证 明它的 
优越性 —— 与那个 进步的 特定阶 級相比 —— 超 过它的 缺点。 

其次 ，我 們知道 ，一 种动物 或植物 会以具 有两种 特性而 与它的 
竞爭者 不同， 一 种特性 是对它 非常有 利的； 而另一 种則是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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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甚至 或許是 略为有 害的； 虽 然有后 者存在 ，前者 仍会使 这种动 
物或楢 物获得 成功： 后者的 存在因 此]^ 不能证 明它是 有利的 。同样 
地 ，生 存竞爭 使許多 特性和 习慣存 在于人 类之中 ，它 們本身 不是有 
利的， 伹 却与成 为力量 的巨大 源泉的 其他特 性和习 憤为一 条多少 
是永久 的紐带 联結在 一起。 在 进步主 要是归 功于軍 事胜利 的国家 
中， 对 于坚忍 的勤劳 有压制 行为和 蔑視的 傾向； 其次， 在商 业国家 
中 ，有偏 重財富 和使用 財富作 为炫耀 的傾向 ，在 这两 种傾向 中都可 
找到以 上这样 的例子 。但 是， 最显著 的例子 还是見 于有关 組織的 
問題 之中； 阶級制 度虽有 很大的 缺点， 其主要 缺点是 它的严 厉性， 
和它 的为社 会利益 一~ ^ 或不如 說是为 社会的 某些特 殊的 紧急之 
事 —— 而牺 牲个人 ，但是 ，阶級 制度与 它所必 須做的 特殊工 作非常 
适应， 因而 使它能 够盛行 不衰。 

越 过中間 的阶級 而立即 說到西 方的近 代組織 ，我 們看到 ，近代 
組織与 社会阶 級制度 构成了 显著的 对照， 而 且具有 显著的 相似之 
处。 一 方面， 严厉性 已为变 通性所 代替： 过 去固定 不变的 工业方 
法， 現 在是以 令人昏 乱的速 度而变 化了； 阶級 的社会 关系， 以及个 
人在 他的阶 級內的 地位， 过去是 为傳統 的規則 所明确 地規定 ，而現 
在 是完全 可以改 变的， 幷且随 着当代 的变化 情况而 改变它 們的形 
式。 但是 ，另 一方面 ，个 人在关 于物质 財富的 生产上 为社会 紧急之 
事的 牺牲， 在有些 方面， 似 乎是一 种隔代 遺傳的 情况， 又回 到古代 
在 阶級制 度統治 下所盛 行的状 况了。 因为， 不同工 业等級 之間的 
分工， 以及同 一等級 內个人 之間的 分工， 是如 此彻底 与不能 調和， 
以致 生产者 的眞正 利益， 为了 加大他 的工作 对物质 財富的 总生产 
所作 的增加 起見， 有时反 有遭受 牺牲的 危險。 

笫四节 亚当 • 斯密是 謹愼的 ，但 在他的 追随者 之中， 有許多 
人夸大 了負然 組繳的 經济。 才能 因使用 而得到 发展; 才能 的承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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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靠早年 的訓练 或其他 方法。 

亚当 • 斯密 力言他 的时代 中以空 前的速 度发展 的精細 分工和 
精密的 工业組 織的一 般利益 ，但 同时他 也仔細 說明， 这个制 度在許 
多方 面是失 敗的， 以及它 所包含 的許多 附带的 害处。 ® 伹是， 在他 
的 追随者 之中， 有許 多人因 为哲学 的見解 較差， 而在 有些情 况下， 
关 于世界 的实际 知識也 較差， 大胆地 辯解說 ，現有 的一切 都是对 
的。 例如， 他 們說， 如果 一个人 有經营 企业的 才能， 他就必 然会利 
用这种 才能为 人类謀 福利； 同时， 同样的 追求他 自己的 利益， 会使 
別人 以他能 尽量利 用的資 本供他 使用； 而且 他自己 的利益 会使他 
如 此安排 他所雇 用的人 ，以 致各人 都能做 他所能 做的最 高工作 ，而 
不 做其他 事情； 而且他 自己的 利益会 使他购 买和应 用一切 机械以 
及其他 有助于 生产的 东西， 在他的 手中这 些东西 所作出 的貢献 ，就 
能 超过它 們本身 滿足世 界的欲 望的費 用的等 价物。 

这 种自然 組織的 学說， 差 不多比 其他任 何同样 会为討 論重大 
的社 会問題 而不作 充分硏 究的人 所无从 理解的 学說， 包含 更多的 
对人 性具有 最大重 要性的 眞理: 对于誠 摯和深 思的人 ，它具 有非常 
的 魅力。 但是 ，夸 大这个 学說， 却有很 大害处 ，对于 最爱好 这个学 
說的 人尤其 如此。 因为 ，在他 們的周 圍所发 生的变 化之中 ，有 利也 
有害， 这个学 說会使 他們不 能看見 和消除 其中的 害处。 它 也妨碍 
他們硏 究这样 的問題 ：即使 在近代 工业的 广泛的 特点中 ，有 許多是 
否也 会是过 渡的， 当时 它們誠 然产生 良好的 效果， 像 阶級制 度当时 
所有 的效果 一样； 但是， 也像阶 級制度 一样， 它們主 要是有 利于引 
向对 一个較 为幸福 时代的 較好的 安排。 而且 这个学 說因易 于引起 
对它的 夸大的 反应， 而 造成了 害处。 


① 参看 以上第 1 篇第 4 章第 8 节和以 下附录 二中第 3 、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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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續前。 

此外 ，这 个学說 沒有考 虑到器 官因使 用而得 到加强 的情况 ~ 斯 


班塞 曾經竭 力主張 以下的 法則： 如果 任何身 体或精 神的运 用产生 


了愉快 ，因 而习以 为常， 則用于 这种运 用的身 体或精 神的器 官就会 
迅速 发达。 誠然 ，在 低等动 物中， 这个法 則的作 用与“ 适者生 存”的 
作 用是如 此密切 地合在 一起， 以致两 者的区 別往往 不必着 重說明 
了。 因为， 生存 竞爭会 使低等 动物在 运用无 助于它 們的福 利的机 
能上， 不 能得到 很大的 偸快， 这一点 可从演 繹上来 推测， 而 且似乎 
可为 观察所 证明。 

但是 ，人 类具有 坚强的 个性， 因而有 較大的 自由。 人类 喜欢因 
使 用才能 而使用 才能； 有 时是髙 尙地使 用才能 ，不論 是纵情 于偉大 
的希腊 生活的 发揚， 还 是处于 为了重 要目的 而作的 审愼和 坚定的 
努力 的支配 之下; 有 时是卑 鄙地使 用才能 ，好 像是飮 酒嗜好 的病态 
发展。 工业进 步所依 賴的宗 敎的、 道德的 、智 力的和 艺术的 才能， 
不是完 全为了 这些才 能所可 获得的 东西起 見而养 成的， 而 是为了 
它們 本身所 带来的 愉快和 幸福因 运用而 发展起 来的； 同样地 ，經济 

繁荣的 那个較 为重要 的因素 —— 井 井有条 的国家 的組織 - 是无 

数 动机的 产物： 其中 有許多 动机与 追求国 民財富 沒有直 接关系 。① 

父母 在一生 中所养 成的身 体上的 特点， 即使遺 傳給他 們的子 
孙， 也是很 少的， 这 一点无 疑是确 实的。 但是， 断言 身体上 和精神 
上都过 健康生 活的那 些人的 儿童， 倘 使其父 母是在 不健康 的影响 
下长 大的， 而这 些影响 使父母 的精神 和身体 的本质 衰弱， 則 生下来 
就不会 有較为 坚实的 体质， 似 乎沒有 确实的 事例。 而以下 一点是 

① 人类因 有許多 动机， 旣可有 意識地 着手促 进一种 特性的 发展， 也可同 样地葡 
手渴制 另一种 特性的 发展： 在 中世紀 中进步 的緩懊 一部分 是虫于 对学問 的有意 識的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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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靠的： 在 前一情 况下， 儿 童生下 后比在 后一情 况下， 会有 較好的 
营养， 較好的 敎育； 会养 成較为 健全的 本能， 幷且具 有較多 的成为 
人类进 步的主 要原因 的对別 人的关 怀和自 尊心。 ® 

因此， 需要尽 力硏究 一下: 改变現 在的工 业組織 ，以 增加 机会， 
使低 級工业 得以使 用潜在 的智力 ，从这 种使用 中获得 偸快， 幷因使 
用而 加强这 些智力 ，究 竟是否 有利？ 因为 ，对 以下的 論断必 須斥为 
不当: 如 果这样 的改变 是有利 的話， 則它早 已为生 存竞爭 所实現 
了。 人类的 特权， 因对未 来的預 測和对 下一步 的准备 ，而扩 大了对 
自 然 发展的 有限而 有效的 控制。 

这样， 思想和 工作、 应用优 生学的 原理以 高等的 血統而 不是以 
低 等的血 統来充 实人种 、对 男女两 性的才 能的适 当敎育 ，都 会加速 
进步； 伹 不論怎 样加速 ，进 步必然 是漸进 的和相 对地緩 慢的。 进步 
与 人类对 技术和 自然 力量的 支配力 的增长 相比， 必 然是緩 慢的； 这 
种支 配力不 断地日 益需 要勇气 和謹愼 、智謀 和坚定 、深 透的 見解和 
远大的 眼光。 而进 歩必然 是过于 緩慢， 因而 不能与 在新的 基础上 
立即改 造社会 的各种 建議的 迅速出 現齐头 幷进。 事 实上， 我們对 
大 自然的 新的支 配力， 一方面 使我們 能作出 甚至比 不久前 实际上 
所能 做到的 大得多 的工业 組織的 計划， 另一 方面也 把更大 的責任 
加在 那些提 倡社会 和工业 結构之 新发展 的人的 身上。 因为， 制度 
虽可迅 速发生 变化； 但如 要持久 的話， 制度必 須适合 人类： 如果制 
度 的变化 比人类 的变化 快得多 ，就不 能保持 它的稳 定性。 因此 ，进 


① 参看 数学附 录中注 11。 这 种考虑 对于不 过是像 老鼠那 样的动 物的发 育是不 
大适 用的， 而对于 豌豆及 其他植 物的发 育是完 全不适 用的。 所以， 关于上 述这样 情况的 
遺 傳性所 建立的 —— 至少是 暫时地 —— 奇 妙的算 术上的 結杲， 与 社会科 学的学 者所硏 
究的 遺傳性 的全部 問題， 是沒有 什么关 系的: 关 于这个 問題， 孟德 尔派学 者所作 的一些 
否定的 說法， 似 乎缺乏 应有的 謹愼。 关 于这个 問題的 卓越的 見解， 見于庇 古敎授 所著的 
«： 財富与 福利》 的第 1 篇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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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 本身就 增大了 以下警 吿的迫 切性: 在經济 界中， 自然是 不能飞 
跃的 。① 

进步必 然是緩 慢的； 但是， 即 使不过 是从物 质的观 点来看 ，也 
要 記住： 只是 增加一 点生产 的直接 效率的 变化， 如果 能使人 类准备 
和 适合一 种在財 富生产 上較为 有效和 在財富 分配上 較为卒 均的組 
織 ，也 是値得 有的; 以及 凡对低 級工业 中的高 級才能 任其变 为无用 
的制度 ，是 极易 受人怀 疑的。 


第九章 工 业組織 (續 前)。 分工。 

机械 的影响 


第一节 熟能 生巧。 

有效 的工业 組織的 第一个 条件， 就是它 应使毎 个被雇 用的人 
担任 他的能 力和敎 育使他 胜任的 工作， 幷且 应当为 他备有 最好的 
机 械和他 的工作 上所需 的其他 工具。 一方面 是做生 产細节 工作的 
人 ，另一 方面是 管理生 产一般 工作幷 担当風 險的人 ，关 于他 們之間 
的分 工問題 ，我 們暫不 硏究； 而 只硏究 不同等 級的工 人之間 的分工 
問題， 特別 是关于 机械的 影响。 在下一 章中， 我們将 考虑分 工与决 
定 工业地 点之間 的相互 影响； 再下一 章中， 我們将 硏究， 分 工的好 

处依 靠大量 資本集 中于个 人或个 別企业 的手中 - 即通常 所說的 

大規 模生产 —— 到怎样 程度; 最后 ，我 們将硏 究企业 管理工 作的专 


門化的 发达。 

人人 都熟悉 这样的 事实: “ 熟能生 巧”， 它 使起初 似乎是 困难的 


① 参 照附录 一中第 1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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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不久 之后做 起来就 能比較 省力， 而且比 以前好 得多。 生理学 
在某 种程度 上解釋 了这个 事实。 因为， 生理学 举出理 由使人 相信： 
这种变 化是因 为多少 是有“ 反射的 ”或自 动的 作用的 新习憤 之逐漸 
的发 展而引 起的， 与被 认为是 存在于 大脑中 的思考 力的最 高中央 
机 关毫无 关系。 但是 ，一切 有意識 的举动 ，都 要主要 的中央 机关加 
以 注意： 它从 神經中 樞或局 部机关 —— 在某 些情况 下也許 直接从 
咸 觉神經 —— 收到消 息后， 就对地 方机关 ，或 在某些 情况下 直接对 
筋囱 神經， 发 回詳細 复杂的 指示， 它 們的行 动非常 調和， 因 此就能 
实現 所要求 的結果 

純粹 脑力工 作的生 理学的 根据， 还 沒有被 很好地 了解； 但是， 
我們 所确实 知道的 关于头 脑构造 发展的 很少的 知識， 似乎 說明了 
以下一 点：任 何种类 的思考 的练习 ，发 展了头 脑各部 分之間 的新的 


① 例如 ，一 个人初 次学溜 冰时， 他必 須全神 貫注， 保持身 体的 平衡， 因此 他就剩 
下不多 的心力 去做別 的事了 。 但是 ，經过 多次练 习之后 ，动 作变 为半自 动了， 局 部神經 
中樞 担任差 不多一 切調 节筋力 的工作 ，大 脑就自 由了， 而这 个人就 能不断 地自由 思索， 
他甚 至能变 更他的 方向， 以避开 途中的 障碍， 或 者因稱 有高低 不平 而使身 体失去 平衡， 
就能恢 复这种 平衡， 但絕 不会打 断他的 思路。 在存 在于大 脑中的 思考力 的直接 指揮下 
的神 經力的 运用， 似乎 已經逐 漸在神 經与有 关的神 經中樞 之間， 建立了 一种大 槪包含 
明显 的身昧 变化的 关系， 而 这种新 的关系 可看作 是神經 力的— 种資本 局 部神經 中樞 
也 許有点 像一种 有組織 的政治 制度: 骨髓、 脊骨神 經和較 大的神 經球， 一 般有省 級机关 
的作用 ，不 久之后 能够节 制区級 和乡級 的机关 ，而 不必麻 煩中夬 政府。 它 們很会 发出关 
于工 作进 行的消 息:但 如沒有 重大事 情发生 ，这些 消息晕 不大受 到注意 的° 可是 ，当必 
須 完成一 項新的 事业时 ，例 如溜冰 时要会 瑯退， 全部 思考力 就会立 即运用 起来； 神經与 
神經中 樞的特 殊的溜 冰組織 已在平 常溜冰 中建立 起来， 依 靠这种 組織的 帮助， 思考力 

此时 就能做 如果沒 有这神 帮助是 完全不 可能的 事了， 

再举一 个較 为高級 的冽子 来說： 当 一个艺 术家最 有兴致 作画的 时候， 他的 大脑完 
全甩于 他的工 作; 他 的全部 心力完 全用于 作画， 但 紧張过 度因而 不能維 持很久 <* 在儿小 
时的偷 快的灵 感之中 ，他 也許 发表了 对后代 的人的 性格具 有显著 影响的 思想。 但是 ，他 
的 表达的 能力， 是 由无数 时間的 辛勤工 作所获 得的， 在 这种工 作中， 他逐 漸建立 了眼与 
手之間 的密切 关系， 足 以使他 即在专 心談話 、而儿 乎不觉 得有笔 在手的 时候， 也 能对他 
所相当 熟悉的 东 西画出 优美 的輪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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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无論 如何， 我們确 实知道 :练习 能使一 个人迅 速解决 在不久 
之前即 以最大 的努力 他也应 付得很 不好的 問題， 而 不費什 么很大 
的 力气。 商人、 律师、 医 师和科 学家的 心中， 逐漸具 有丰富 的知識 
和 直觉的 能力， 除了以 一个强 有力的 思想家 接連許 多年对 多少是 
狹隘的 一类問 題不断 地作最 大的努 力外， 是 无法获 得这种 知識和 
能 力的。 当然， 人的精 神在一 天的許 多小时 中不能 在某一 方面过 
度 使用： 一 个勤劳 的人有 时对不 屬于他 的业务 的工作 会威到 乐趣， 
但 是終日 必 須做这 种工作 ，就足 以使人 疲劳。 

誠然， 有些社 会改良 家曾經 主張： 做最重 要的脑 力工作 的人， 
也可 适当地 做一些 手工工 作， 而不会 减少他 們获得 知識和 解决困 
难 問題的 能力。 但是， 經 驗似乎 表明： 减輕过 度疲劳 的最好 办法， 
在于 从事情 緒一来 就开始 、情緖 过去就 停止的 工作， 就是做 普遍的 
本 能当作 “ 消遣”  一类的 事惰。 任何工 作如果 如此具 有营业 性质， 
以致一 个人有 时必須 以意志 的力量 迫使自 己继續 去做， 則 这种工 
作就 要消耗 他的神 經力， 而不是 完全消 遣了： 所以， 从社会 的观点 
来看， 它 是不經 济的， 除 非它的 价値足 以补偿 他的主 要工作 所受到 
的很大 的損害 而有余 。① 

第二节 在低級 工作上 ，极端 令門北 能增 大效率 ，而在 高級工 
作上 ，則不 尽然。 

在最 高級的 工作部 門中应 当实行 专門化 到怎样 程度， 是一个 
困 难而未 解决的 問題。 在科学 研究中 以下一 点似乎 是一个 正确的 

① 詹姆士 • 穆勒 甚至认 为他在 东印度 公司的 职务， 丼不妨 碍他的 哲学研 究的工 
作。 但是 ，他的 最旺盛 的力量 之这 样的 分散 ，降低 他的 最好的 思想的 品质， 連他 自己也 
不知道 ，似乎 是可能 的事； 虽然它 不过是 略为 減少他 自己一 代中 的偉大 賃献， 但是 ，恐 
怕大大 影响他 所做的 影响后 世的思 想途徑 的那类 工作的 力量。 达 尔文之 所以能 
多的 那类工 作， 是 因为他 尽量少 用他的 微弱的 体力： +—个 社会改 良家如 果剝削 了达尔 
文 的为社 会作有 用工作 的空閑 时間， 他就 是为社 会做了 一件 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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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 硏究的 范圍在 靑年时 代应当 广泛， 而随 着年事 日增， 就应当 
逐漸 縮小。 比如一 个医师 总是专 門硏究 某一种 疾病， 而另 一个医 
师靠了 較广的 經驗来 硏究这 种疾病 与一般 健康的 关系， 然 后逐漸 
越 来越多 地集中 于这种 疾病的 硏究， 因而积 累了丰 富的专 門經驗 
和 精細的 本能， 在 这种情 况下， 前者即 使对他 的专門 問題的 意見， 
恐怕会 不及后 者那样 高明。 但是， 在 光是对 手工技 能有很 大需要 
的 职业中 ，效率 能因分 工而大 大提高 ，是 毫无疑 間的。 

亚当 • 斯 密曾經 指出： 一生 中不做 別的事 情而只 制釘的 少年， 
在制 釘的速 度上， 能比只 是偶尔 制釘的 第一流 铁匠快 两悟。 任何 
人 如对形 状完全 相同的 东西， 必須一 天一天 地做一 类完全 相同的 
工作 ，靠了 差不多 是自动 的行动 ，幷且 具有比 每一行 动要等 待意志 
的有意 識的指 示所能 达到的 更大的 速度， 他 就逐漸 学会对 手指完 
全 运用自 如了。 一 个人所 共知的 例子， 就是 紗厂中 童工所 做的繞 
綫 工作。 又如 在一个 衣服厂 或制靴 厂中， 一 个工人 每日每 时对一 
块大 小完全 相同的 皮或布 ，用手 工或机 械鏠完 全相同 的接縫 ，他做 
这种 工作比 一个眼 光和手 工敏捷 的多、 而且 具有髙 得多的 一般技 
能 、慣 于制成 一件完 全的衣 服或一 双完全 的皮靴 的工人 ，能 远为省 
力、 迅速， 

① 最 好的和 最貴的 衣服， 是由 高度熟 练和工 資很高 的栽鏠 做的， 他們毎 人都是 
先 做一件 衣服, 然后 再做另 一件衣 服; 而最 廉的和 最坏的 衣服， 是 由不熟 炼的女 工为了 
賺一点 不足 糊口的 工資所 做的， 她們把 布带回 家去， 全部縫 紐工作 都是她 們自己 做的。 
但是， 中 等品质 的衣服 ，是在 工場或 工厂里 做的， 那 里分工 的精細 程度要 看职工 人数的 
多寡 而定； 迭个方 法在做 最好的 与最坏 的衣服 方面， 都 已迅速 推广， 胜 过了其 他方法 。 
洛德台 尔勛爵 (: 見他 所著的 《公 共財 富的性 质及其 增加的 方法和 原因之 硏究 ^第 282 頁) 
引 用色諾 芬的論 断說， 在 各人只 做一部 分的工 作时， 才 能做出 最好的 工作， 如一 个人专 
做 男鞋， 另一个 人专做 女鞋， 或 者一个 人只縫 鞋子或 衣服， 男 一个人 ，門 剪料則 更好。 
皇帝的 厨师之 所以比 其他任 何人的 厨师好 得多， 就是 因负他 有一个 厨师专 門煮肉 ，另 
一个厨 师专門 烤肉； 一个厨 师专門 煮魚， 另一 个专門 煎魚； 不 是一个 人做备 种面包 ，而 
是 每种特 殊品质 的面包 ，都有 一个专 人来®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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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在木材 业和金 屬业中 ，如果 一个人 对同一 块材料 必須反 
复地 做完全 同样的 工作， 則他就 养成了 这样的 习慣： 拿住材 料正如 
它 所需要 的那样 ，把工 具及其 他要用 的东西 放在适 当地位 ，便 于取 
用， 而时 間和他 自己身 体运动 的力气 的損失 都是最 少的。 他的双 
手习慣 于在同 一位置 、幷按 照同一 次序取 用这些 东西， 因而 就能互 
相 和諧地 工作， 差不多 变成自 动了： 經 过不断 的练习 ，他的 神經力 
的消耗 ，比 体力 的消耗 甚至更 为迅速 咸少。 

但是 ，当动 作因此 已成为 例行的 工作时 ，它 就几 乎已达 到能由 
机 械来代 替的阶 段了。 所 要克服 的主要 困难， 就是 使机械 能把材 
料牢牢 地固定 在适当 的位置 ，恰使 机械工 具能順 利地对 它操作 ，而 
在紧 握这材 料上不 会浪費 太多的 时間。 但是， 如果 对这种 机械花 
費 一些劳 动和費 用是値 得的話 ，則这 种困难 一般是 能設法 解决的 > 
然 后全部 工作就 往往能 由一个 工人来 管理了 ，他 坐在机 器前面 ，用 
左手从 一堆材 料中取 出一块 木材或 金屬， 将 它放在 机器上 的凹进 
的 地方， 同 时用右 手拉下 开关或 以其他 方法开 动机槭 工具， 最后， 
用左手 把恰好 按照一 定式样 切好或 凿好、 钻 好或刨 好的材 料投放 
，到 另一 堆材料 中去。 特 別是在 这些工 业中， 我們看 到近代 工会的 
报吿中 有很多 这样的 怨言： 过 去需要 訓练有 素的技 师的技 能和判 
断才 能做的 工作， 已經 因为机 槭的改 良和再 分工的 精細程 度的不 
断提 高而变 为单純 的例行 工作了 ， 因此， 不熟 练的劳 动者， 甚至他 
們的 妻子和 兹子都 被用来 做这种 工作。 

第三节 机械 对人类 生活的 品质所 发生的 影响， 一部分 _ 是好 
的 ，而一 部分是 坏的。 

因此， 我們就 得出一 个一般 的法則 ，其作 用在某 些工业 部門比 
另 些工业 部門更 为显著 ，但它 对一切 工业部 門都是 适用的 。这 法則 
就是： 任何工 业上的 操作如 能变为 一律， 因而 完全同 样的事 情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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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再地以 同一方 法来做 ，則 这种操 作迟早 一定要 为机械 所代替 。耽 
園和困 难是会 有的； 但是 ，如果 要由机 槭来做 的工作 具有足 够規模 
的話 ，則金 錢和发 明的能 力将被 毫不吝 惜地用 于这种 任务， 直到成 
功为止 。①  ‘ 

这样， 机械的 改良与 分工的 日益精 細这两 个运动 ，是同 时幷进 
的， 而 且在某 种程度 上是关 联的。 但 这种关 系幷不 如一般 所认为 
的那样 密切。 引起进 一步再 分工的 原因是 ：市場 的扩大 ，以 及对于 
同一种 类的大 量物品 —— 在有 些情况 下是对 于制造 极其精 密的东 

西 - 的 需要之 增加； 机械改 良的主 要結果 ，在 于使 得无論 如何是 

要 进一步 分工的 工作价 錢便宜 和更为 精密。 例如， “ 波尔頓 和瓦特 
在沙 河設立 1C 厂时， 觉得 分工必 須达到 所能实 行的最 大限度 。那 
时 还沒有 像現在 那样使 构造上 机械的 精密成 为差不 多沒有 問題的 
滑动 車床、 刨床 或钴孔 工具。 那时一 切都依 靠个別 技师的 眼和手 
的 精确； 但 那时的 技师一 般是远 不及現 在的技 师那样 熟练。 波尔 
頓 和瓦特 設法部 分地克 服这种 困难的 方法， 就是限 定工人 做特殊 
种类的 工作， 使 他們尽 可能成 为这种 工作的 能手。 由于在 使用同 
一工 具和制 造同样 东西上 不断的 练习， 他們 因此获 得很大 的个人 • 


① 傳說 某大发 明家对 于紡織 机械的 实驗花 了三十 万鎊， 他 的費用 据說已 經得到 
丰富的 报酬。 在他的 发明中 ，有逕 只是一 个有夭 才的人 才能做 出來; 不論需 要多大 ，这 
些发 明必然 要等到 适当的 入出現 才会成 功1* 他 对毎一 架梳毛 机收 一千鎊 作为专 利权使 
用費， 也 不是不 合理的 *， 有 一个毛 織品制 造商， 工作 很多， 在专利 权滿期 只有六 个月之 
前， 多 买一架 玑器， 付出 一千鎊 这种使 M 費， 他觉 得还是 値得的 。 但是 ，这 种情况 是例外 
的: 专利的 机器 通常是 不很 貴的。 在有些 情况下 ，这 壁机 器在一 个地 方全 部由专 門的玑 
械来生 产, 是如此 經济， 以致取 得专利 权的人 觉得， 以低于 为它們 所代替 的次等 机器的 
老的 价格， 出 售这些 专利机 器对他 还是有 利的： 因为， 老的 价格給 他的利 潤是如 此之 
高， 以 致他认 为进一 歩降低 价柊， 以吸引 这种机 器为了 新的目 的和 在新的 市場上 采用’ 
还是値 得的。 差不多 在各行 业中 ，許多 事情还 是用手 工做的 ，虽 然大家 知道， 只 要把在 
那个行 业或其 他行业 中已經 使用的 机器稍 加改装 ，这 些事情 就能很 容县地 用机器 来做， 
而沒 有这 样做的 原因， 只是因 为使用 这些机 器还不 足以 抵偿制 造它們 的麻煩 和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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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 。”① 这样， 机械就 不断地 代替那 种完全 手工的 技能， 幷 使它变 
为不需 要了； 即到亚 当 • 斯密的 时代， 分工 的主要 利益， 就 是在于 
获得这 种完全 手工的 技能。 但是， 机械使 工业規 模扩大 、幷 使工业 
更为复 杂因而 增加各 种分工 —— 尤其 是企业 經营上 的分工 —— 的 
机会之 傾向， 已抵消 上述的 影响而 有余。 

第四节 用机器 制造机 慽开辟 了零件 配換制 度的新 时代。 

需要很 大精密 性的工 作不能 用手工 来做， 而机 械做这 种工作 
的能力 ，在 警疗誓 學制度 迅速发 展的金 屬工业 的某些 部門中 ，恐怕 
是最 淸楚的 \  經 过长期 訓练， 幷以 很大的 細心和 劳动， 手工才 
能 把一片 金屬做 成与另 一片金 屬精密 地相似 或互相 适合， 但这种 
精 密毕竟 是不完 美的。 但是， 这正是 优良的 机械能 最容易 和最完 
美地 来做的 工作。 例如， 如果 播种机 和收割 机必須 用手工 来做的 
話， 則 它們的 最初費 用就会 很髙； 当它 們的任 何部分 发生損 坏时， 
只有 把机器 送回制 造厂， 或是 請来高 度熟练 的技师 花了很 大費用 
才 能調換 修好。 但是， 实 际上， 制造 厂备有 許多由 同一机 械制成 
的、 与損坏 的部分 相同的 机械， 因而 就能配 換上去 使用。 美 国西北 
部的 农民， 离开 优良的 机械商 店也許 有百哩 之遙， 但 能放心 使用复 
杂的 机槭； 因为他 知道， 用电 报通知 机械的 号碼， 和 他所損 坏的机 
械 上任何 部分的 号碼， 下 一班火 車就可 带来一 件新的 机械， 他自己 
就能 裝上。 这 种零件 配換原 理的重 要性， 只到最 近才被 了解； 可 
是， 有許多 迹象表 明：在 把机器 制造的 机械的 使用推 广到各 生产部 
P 弓， 甚至包 括家务 工作和 农业工 作在內 ，这个 原理比 其他任 何东西 

更为有 用。® 

① 見斯 迈尔斯 所著的 《波 尔頓与 瓦特》 ，第 170— 171 頁 

③ 这个 制度在 很大程 度上起 源于怀 特华斯 爵士所 制定的 标准計 ； 但在美 国实行 
这种制 度最力 坚决和 彻底。 对 于与其 他东西 用在— 起制成 复杂的 机器、 建筑物 和桥梁 
等所 用的备 种东西 ，标准 化是最 有帮助 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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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对 于近代 工业的 性质所 发生的 影响， 从制 表业中 得到很 
好的 例证。 若干年 之前， 这种企 业的主 要中心 ，是在 瑞士靠 近法国 
的 地方; 那里分 3： 的精細 达到很 髙程度 ，虽然 大部分 的工作 是由多 
少是 分散的 人口来 做的。 这个行 业大約 有五十 个不同 的部門 ，每 
个 部門担 任工作 的一小 部分。 这些部 門差不 多都需 要髙度 专門的 
手工 技能， 但却 不需要 什么判 断力； 工資 一般是 低的， 因为 这行业 
成 立已久 ，从事 这行业 的人沒 有什么 可壟断 的地方 ，而 且培 养具有 
普通 智力的 儿童从 事这个 行业， 也沒有 困难。 但是， 这个工 业現在 
正 为以机 械制表 的美国 方法所 压倒， 这种方 法是不 需要什 么专門 
的手工 技能。 事实上 ，机 械日益 自动化 ，越来 越不需 要人的 手的帮 
助了。 但是 ，机器 的力量 越精細 ，管理 机器的 人就要 有越大 的判断 
力和 細心。 現以 一种精 美的机 器为例 ，它从 一端自 己吸 入鋼材 ，而 
从 另一端 送出精 美的小 螺絲； 它代 替了許 許多多 的工人 ，而 这些工 
人的确 已經养 成了一 种高度 的和专 0 的手工 技能， 但他們 过着久 
坐不动 的生活 ，从 显微鏡 中用力 細看， 觉得他 們的工 作除了 只是运 
用手指 之外， 沒有什 么发揮 才能的 机会。 但是 ，这机 器是复 杂的和 
昂貴的 ，管 理它的 人必須 具有智 力和强 烈的責 任感， 而这种 智力和 
責任 咸对于 养成优 良的性 格大为 有用； 虽比过 去普遍 ，但具 有智力 
和責 任咸的 人仍是 很少， 因 而能賺 很高的 工資。 毫无 疑問， 这是一 
种 极端的 情况， 在制表 厂的工 作中， 大 部分是 簡单得 多了。 但是， 
其中 許多工 作比旧 的方法 却需要 較高的 才能， 而从 事这种 工作的 
人， 所 得的工 資平均 較髙； 同时， 这种 工作已 經降低 了准确 可靠的 
表的 价格， 使社会 上最貧 穷的阶 級也可 购买， 而且它 正表明 ，不久 
就能完 成那种 最髙等 的工作 。① 

① 机械 已經达 到的完 美程度 ，可 由下一 事实来 表明： 1885 年在倫 敦举行 的发明 
匿覽 会上， 一家 美国制 表厂的 代表， 在 采用旧 式制造 方法的 英国代 表面前 * 把五十 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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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完 成一个 表的各 部分幷 把它們 装配在 一起的 工人， 必須 
具 有高度 的专門 技能; 但在 制表厂 中所用 的机器 ，大 部分与 其他任 
何輕 金屬工 业所用 的机器 ，在一 般性质 上幷无 不同； 事 实上， 其中 
有許 多不过 是一切 机械行 业中所 常見的 車床、 凿 削机、 打洞机 、钴 
孔机、 刨床、 成 形机、 旋力 精削机 及其他 一些机 器的改 装而已 。这 
是以 下事实 的一个 很好的 例证: 当分工 的精細 不断增 大时， 名义不 
同的各 种行业 之間的 分界綫 ，有許 多正在 縮小， 而且不 难越过 。在' 
往昔， 制 表匠可 巧苦于 对表的 需要之 减少， 听 到制造 枪炮业 需要增 
加 人手的 消息， 对他 也不会 有什么 安慰； 但是， 現在 制表厂 中的工 
人， 如果轉 入兵工 厂或缝 靱机制 造厂或 紡織机 械制造 厂工作 的話， 
就 会看到 許多机 器与他 們所熟 悉的机 器非常 相像。 一个制 表厂連 
同 在厂中 工作的 工人能 改成鏠 靱机厂 ，而不 会有什 么大的 損失; 唯 
一 的条件 差不多 就是: 在新工 厂中， 对 原来做 慣某种 工作的 工人， 
不应 当叫他 去做需 要較高 的一般 智力的 工作。 

笫五节 识邱刷 业作为 例证。 

，关于 机械的 改良和 产量的 增大所 造成的 精細的 进一步 分工的 
惰况， 印刷业 提供了 另一个 例证。 人 人都熟 悉美国 新开柘 区域的 
报紙編 輯的創 办情况 ，他 在写文 章时一 面就排 活字; 靠了一 个男童 
的 帮助， 他印出 报紙， 幷 分派給 分散的 邻人。 然而， 当印刷 的秘密 
尙未公 开时， 印刷 业者必 須自己 做一切 事情， 此外， 还要制 造他自 
己的一 切工具 。① 現在， 这些工 具已由 单独的 “ 輔助” 行业 供給他 


完全 拆开， 在把 表的各 种零件 分別堆 在一起 之后， 就請英 国代表 为他从 各堆中 先后选 
出—祥 零件， 然后他 就把这 些零件 装配在 一个表 壳內， 还給 他們一 ^完整 的表。 

① “鑄字 工人恐 怕是最 先脫离 印刷所 的人： 然后 ，印 刷业者 托 別人制 造印刷 
机了, 此后， 油墨 和滾筒 也分別 单独制 造了； 因此就 产生了 这样一 类人’ 他們虽 然颶于 
別 的行业 ，但却 使制造 印刷工 具成为 专門的 行业， 如印刷 鍛工、 印刷細 木工、 印 刷工程 
师 等。" Cli 《英国 百科全 节》 中肖 土华 德先生 所著的 《印 刷术》 一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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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即在边 陲森林 地的印 刷业者 ，也能 从这些 行业得 到他要 用的一 
切 东西。 但是， 虽 然它从 而可从 外面得 到帮助 ，一个 大印刷 厂必須 
在自 己厂內 备有許 多不同 种类的 工人。 即使 不說那 些組織 和监督 
企 业的人 、办 公和管 理物料 的人、 改正“ 校样” 上可能 有誤排 的熟练 
的“ 校对” 、工 程师和 机械修 理工人 、鑄 造鉛版 和改正 及配合 鉛版的 
人 、管理 仓庫的 人以及 帮助他 們的男 女童工 ，和 其他 一些次 要等級 
的 工人， 还有 排活字 的排字 1C 和担 任印 刷的机 器工人 与印刷 工 人 
两 大类。 这两大 类各分 为許多 小类， 而在印 刷业的 大中心 尤其如 
此。 例如， 在 倫敦， 慣于管 理一种 机器的 工人， 或慣 于一种 作业的 
排 字工， 如 果失业 的話， 不会願 意放棄 他的专 門技能 的好处 ，而依 
靠他 的关于 这行业 的一般 知識去 寻找使 用另一 种机器 的工作 ，或 
另一 种作业 。① 一个 行业中 的精細 的再分 工之間 的这些 分界綫 ，在 
对工 业专門 化的許 多种类 的近代 傾向上 ，有 很大的 作用； 在 某种程 
度 上这是 对的， 因为， 这 些分界 綫虽然 有許多 是如此 微細， 以致一 
个人如 在一个 小的部 門中失 了业， 就 能轉到 与它邻 近的小 部門中 
去 工作， 而不会 有很大 的效率 損失， 但是， 他 仍設法 要在他 的本行 
中工作 ，經 过一些 时候沒 有成功 ，他 才会这 样做; 所以 ，就每 垦期的 
行业 中的細 小变动 而論， 这些 分界綫 与較强 的分界 綫是同 样有效 
的。 但是 ，中 世紀的 手工业 者是以 深而且 广的分 界綫来 分类的 ，这 
种分界 綫使手 織工人 在失业 时終生 受苦， 上 述的分 界綫与 这种分 

① 例如， 肯士华 德先生 吿訴我 們說： “一 个管理 机器的 工人， 也許 只懂得 书籍印 
刷机或 报紙印 刷机； 他也許 知道一 关于平 面印刷 机或圓 筒印刷 机》 或 者他只 懂得圓 
筒印 刷机的 一种。 有 了完全 新式的 机器， 就有一 类新的 技术工 A。 有挂 人管理 瓦尔德 
式 印刷机 ，完 全能够 胜圧， 但却 不知道 怎样使 用双色 印刷机 或精巧 的书籍 印刷机 。在排 
字 的部門 ，分 工的程 度更为 精細。 一个老 式的印 刷工人 ，对 招貼紙 、里封 面和节 籍样样 
都 要排。 琪在我 們則有 散工， 书 籍工人 和报紙 工人， ^工^， 这个 字使印 刷业具 有工厂 
的性质 • 散 工寺排 招貼紙 一类的 东西， 书籍工 A 包括排 檢題和 作品本 文的工 A。 而在 
- 后者 之中， 还分为 一个人 排字， 另一个 人整理 頁数， 就是  <  整埋工 ' 


第四篇 第九章 工 业組織 (績前 '分工 。 机械 的影响 


275 


界綫 屬于完 全不同 的种类 。① 

在印 刷业中 ，像在 制表业 那样， 我 們看見 机械和 科学的 工具获 
得了沒 有它們 就不可 能获得 的各种 結果； 同时， 它們 不断地 代替一 
向需要 手工技 能和熟 练而不 需要很 .判 断力的 工作； 另 一方面 ，它 
們把的 确需要 运用判 断力的 那些部 分让人 类的手 去做， 而 且造成 
了 非常需 要判断 力的各 种新职 工。 印 刷业者 的工具 每有改 良和跌 
价， 对校对 者的判 断力、 鉴別力 和文学 知識的 需要， 以及对 那些知 
道怎 样排成 优美的 內封面 ，或怎 样在紙 上印刷 雕刻物 ，以适 当地配 
合色彩 明暗的 人的技 能和审 美力的 需要， 就愈 增加。 它又 增加对 
于 在木、 石或金 屬上面 繪画或 雕刻的 有天才 的和高 度訓练 的美术 
家 的需要 ，幷 增加对 于知道 怎样在 十行文 字之內 ，作 出十分 钟演說 
的內 容的正 确报吿 —— 这 是一种 智力的 技巧， 其困 难为我 們所低 
估了， 因为常 常是这 样做的 —— 的人的 需要。 其次， 它会增 加摄影 
师、 电版 工人、 鉛版 工人、 印 刷机械 制造工 人以及 其他許 多人的 
工作， 这些 人比过 去堆放 和取出 紙張的 工人， 以及 折叠报 紙的工 


① 让我 們进一 步注意 一下， 机 械在某 些方面 代替手 工操作 和在另 些方面 为使用 
机械 开辟新 机会的 进步。 让我 們看一 下， 一 家大报 館发行 大量份 数的报 紙而在 儿小时 
之 內威可 排好和 印好的 方法。 首先， 大部分 的排字 本身往 往是由 麵操作 的； 但无論 
如何 ，活 字最初 是排在 平面上 ，因而 就不可 能印得 很快。 所以， 下 —歩就 将活字 制成紙 
版， 幷 将紙版 卷在一 根圓筒 上作为 模型， 鑄 成一块 新的金 屬版， 装到印 刷机的 圓筒上 
去。 裝好 之后， 这块金 屬版就 向油墨 滾筒和 紙張輪 麵旋轉 》 — 大卷的 紙張放 在印刷 
机 的底层 ，会 自动地 展开， 首先朝 着使紙 潮湿 的圓筒 然后就 朝着印 刷圓筒 旋轉， 第一只 
印刷 圓筒印 好紙的 一面， 第二只 印好另 一面， 再轉 到切紙 圓筒， 把 紙張切 成一样 大小， 

最 后轉到 折叠的 机械， 将 它折好 后就可 出 售了。 

最近， 鑄 造活字 也采用 新的方 法了。 眘浮工 A 在像 打字机 那样的 操 #， 
把相应 的字母 的字型 排成一 行:留 出字母 之間的 衬鉛， 将熔化 的鉛湧 于各行 字型上 ，一 
行固 体的活 字就制 成了。 进一 歩改良 之后， 毎个 字母分 別鑄成 字型； 机 器会計 算字母 
所占的 地位， 在够排 成一行 时就停 止了， 幷把 其余空 白的地 方乎 均地分 为文字 $ 間所 
需的 很小的 地位， 最后 就鑄成 了一行 活字。 据說一 个排字 工人， 能以电 流同时 运轉在 

距离很 远的城 市中儿 架这样 的机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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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他們的 工 作已为 机器所 代替了 —— 从 工作中 得到較 高的訓 
练和 較大的 收入。 

第六节 机 械減輕 了人类 筋力的 紧張， 因而使 工作的 单調不 
会引起 庄活的 单芻。 

現在我 們可轉 而考虑 机槭戚 輕过度 的筋力 紧張的 效果， 在几 
代之前 ，即 在像英 国这样 的国家 ，这种 紧張是 一半以 上的工 人之共 
同 命运。 机械 力的最 为惊人 的例子 ，在 于大的 铁厂， 尤其是 制造鋼 
板的 工厂， 那里所 用的力 是如此 之大， 以致 人的筋 力是无 足輕重 
的 ，一切 动作， 不論是 橫的还 是直的 ，必 須用水 压力或 蒸汽力 来做， 
人只是 站在旁 边管理 机器， 淸除 灰烬， 或做一 些这样 的次要 工作。 

这类机 械虽然 增加我 們对自 然的支 配力， 但却 沒有直 接地大 
大改 变人类 工作的 性质； 因为， 这 类机械 所做的 工作， 如果 沒有它 
的話， 人 就不能 做了。 但是， 在 其他行 业中， 机械 咸輕了 人 类的劳 
动 。例如 ，建造 房屋的 木匠， 制造与 我們祖 先所用 的同样 的东西 ，但 
省力得 多了。 他 們現在 主要是 做工作 中最为 愉快和 最有兴 趣的那 
些 部分； 同时, 在每个 乡鎭， 甚至 在毎个 村落， 都有 为鋸、 刨 和造形 
而 設的蒸 汽厂， 这些厂 减輕了 不久以 前使他 們未老 先衰的 那种极 

度 的疲劳 。① 

新的机 械在剛 发明时 ，通 常需要 很大的 爱护和 注意。 但是 ，管 
理这种 机器的 工人的 工作常 被划分 出来： 凡 是动作 一律和 单調的 
作业 ，逐漸 由机器 来接替 ，因 此， 机器 就变为 越来越 自动和 自己操 

① 刨平做 地板及 其他用 途的大 木板所 使用的 粗釗， 过去常 造成心 臟病’ 使木匠 
通常到 四十岁 时就变 成老年 人了， 亚当 •斯 密吿 訴我們 說:“ 工人如 有优厚 的工貴 ，很 
容 县过度 工作， 而在 几年中 損害了 他們的 健康和 体质。 在 倫敦以 及其他 某些地 方的木 
匠， 連績保 持他的 最大的 精力， 被 认为不 会超过 八年。 … 差不 多各类 技米工 A， 都是 
因过度 用力于 他們所 独有的 这类工 作而生 某种特 殊的疾 病。” （見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第 1 篇第 7 章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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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 到 最后， 除了 按时加 料和取 出成品 之外， 人的 手簡直 无事可 
做了。 人仍 要負責 注意机 槭是否 良好， 运 轉是否 正常； 但是， 連这 
种 工作也 往往因 采用自 动的机 件而咸 輕了， 这种自 动机件 能使机 
器一有 故障立 即停止 运轉。 

在 往昔， 素色 布匹的 織工之 职业是 最为狹 小和单 調的。 但現 
在一个 女工就 可管理 四架或 更多的 織机， 一 天中每 架織机 所做的 
工作， 比旧式 手織机 提高許 多倍； 而 她的工 作远不 像从前 那样单 
調， 而需 要大得 多的判 断力。 因此， 在 所織的 每一百 碼的布 之中， 
人 类所做 的完全 单調的 工作， 恐怕不 到过去 的二十 分之一 。① 

这种事 实在許 多行业 的近来 的历史 中都可 找到： 当我 們考虑 
近 代工业 組織如 何会縮 小各人 的工作 范圍， 因而 使工作 单調时 ，这 
种事实 具有很 大的重 要性。 因为 ，分工 最細的 行业， 就是主 要的筋 
力 紧張必 然最为 机器所 接替的 行业； 因而单 調工作 的主要 害处就 
大 大地咸 少了。 正如 罗雪尔 所說， 生 活的单 調比工 作的单 調可怕 
得多： 工作的 单調， 只是在 引起生 活的单 調时， 才是最 可怕的 害处。 
現在， 当一个 人的职 业需要 很大的 体力操 作时， 他在 工作后 就不能 
做什么 事了； 除非他 的智力 在他的 工作中 用得着 ，它 几乎沒 有什么 
发展的 机会。 但是， 在工厂 的日常 工作中 ，神 經力的 消耗是 不很多 
的， 至 少在不 太嘈杂 和工作 时間不 太长的 工厂中 4 是 这样。 工厂生 
活的社 会环境 ，在 工作时 間的內 外都剌 激智力 活动; 在职业 似乎是 
单 調的工 人之中 ，許 多人具 有很大 的智力 和智謀 


① 在 近七十 年中， 織布 的劳动 效率提 髙了十 二 倍， 紡 紗的效 率提高 了六倍 ，在 
以前 的七十 年間， 在 紡紗上 的改良 已經提 高了劳 动效率 二百倍 (参看 艾利生 所著的 《英 
国的棉 布业》 第 4 、 5 两章) 。 

(2) 也 許紡織 工业对 过去用 手工做 、而 現在用 机械 做的 工作， 提供 了最好 的例子 
紡織 工业在 英国尤 其是突 出的， 英国的 紡織业 雇用 了将近 五十万 的男工 和五十 万以上 
的 女工， 即毎 十个有 独立收 入的人 中有一 人以上 是紡織 工人。 即 使在对 付那爸 軟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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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 ，美 国的农 民是能 干的， 他的子 弟的地 位也迅 速提高 。但 
是， 一 部分因 为土地 丰富， 而且他 所耕种 的土地 一般是 自有的 ，他 
就比 英国的 农民具 有較好 的社会 条件; 他 必須常 常为自 己打算 ，而 
且早已 使用和 修理复 杂的机 器了。 英 国的农 民要应 付很大 的不利 
情况。 在最 近之前 ，英国 的农民 沒有受 过什么 敎育， 而在很 大程度 
上还 是处于 半封建 的統治 之下， 这种統 治虽不 是沒有 好处， 但却抑 
制了进 取心， 甚至在 某种程 度上抑 制了自 尊心。 这 些不利 的原因 
已經消 除了。 現 在英国 的农民 在靑年 时代就 受相当 良好的 敎育。 
他 学习使 用各种 机械， 他依靠 某个乡 紳或某 一群农 民的好 意也不 
像以 前那样 多了； 因为他 的工作 比最低 級的城 市工作 更为多 样化， 
幷更 能培养 智力， 他的地 位就趋 于絕对 地和相 对地提 髙了。 

笫七节 考門技 能与专 門机槭 的比較 。外 部經济 与内部 經济。 

現 在我們 要进而 考虑， 在 什么条 件下最 能获得 分工所 造成的 
生 产上的 經济。 显然， 专門 机械或 专門技 能之效 率如何 ，不 过是它 
的經济 的使用 之一个 条件; 而另一 个条件 ，就 是应有 足够的 工作使 
它得 到充分 利用。 正如拜 比吉所 指出的 ，在 一家大 工厂中 ，“ 厂主把 

材料上 ，人 类肌 肉紧張 的减輕 也可由 以下的 事实来 表明: 在这一 百万工 人中， 毎 人大約 
使 用一匹 馬力的 蒸汽， 就 是說， 如果 他們都 是强壮 的人， 毎 人所用 的蒸汽 力等于 他們可 
用的 力气大 約十倍 之多； 这些: nik 的 历史可 使我們 想起， 在做制 造工作 中較为 单調的 
工作的 那些人 之中， 通常 有許多 幷不是 从較高 級的工 作降低 去做这 种工作 的 熟练工 
人， 而是 升上来 做这种 工作的 不熟炼 工人。 在竺 开夏紗 厂做工 的入， 大 多数是 从爱尔 
兰的极 其貧苦 的地方 到那里 去的， 而 另座人 則是貧 民和体 廣虛弱 的入的 子孙： 这壁人 
是在上 一 世紀之 初因为 最貧突 的狡业 区域的 最困苦 的圭活 条件， 而被大 批地送 到那里 
去的， 在 这些区 域里劳 动者的 食物和 居住差 不多比 他們所 照管的 牲畜还 —环。 再者! 如 
果对 新英格 竺的紗 厂工人 的文化 水平沒 有像一 个世紀 之前那 样髙， 而表 示遺憾 的話， 
則我 們必須 記住， 这 些工厂 的 工人的 子孙， 已經升 到較高 和較力 負責的 地位， 而 且包括 
許多 美国最 能干和 最富有 的市民 在內。 那些代 替他們 的人， 也正 在地位 提^的 f 程之 
中 S 他們 主要是 法国血 統的加 拿大人 和爱尔 兰人， 虽然他 們在新 的家乡 也許会 染上文 
明的一 些恶习 ，但比 在旧的 家乡的 处境好 得多了 ，而 且大体 上具有 較好的 机会， 以发展 

他們自 己和孩 子的較 高的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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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做的工 作分为 不同的 工序， 每一工 序所需 要的技 能或力 气的程 
度是 不同的 ，这样 ，他就 能获得 每一工 序所需 要的技 能和力 气的正 
确 数量； 同时， 如果 全部工 作是由 一个工 人来做 的話， 則这 个人必 
須具有 足够的 技能， 才 能做这 个工作 所分成 的各种 作业中 最困难 
的 作业， 必須 具有 足够 的力气 ，才能 做其中 最 艰苦的 作业 。” 生产上 
的經济 ，不但 需要各 人在狹 小的工 作范圍 內不断 地操作 ，而 且在需 
要各人 担任不 同的工 作时， 每 种工作 都应当 使他的 技能和 能力尽 
量地用 出来。 正是同 样地， 当 特別为 了某种 工作而 設置一 架强有 
力的車 床时， 机 械上的 經济就 需要这 架車床 尽可能 长久地 用于这 
种 工作; 如果要 将它用 于別神 工作， 則 那种工 作应当 是値得 使用这 
車床 的工作 ，而不 是用比 它小得 多的机 器也能 做得同 样好的 工作。 

所以 ，这里 以生产 上的經 济而論 ，人 和机 器是处 于非常 相同的 
地位： 但是， 机械 不过是 生产的 工具， 而人类 的福利 又是生 产的最 
終 目的。 我 們已經 硏究过 这样的 問題： 职务 的专門 化使一 切最困 
难 的工作 由少数 人来做 ，这 种专門 化如果 达到极 点的話 ，是 否整个 
人 类都有 好处； 但現在 我們必 須特別 从企业 管理工 作方面 来更为 
仔 細地考 虑这个 問題。 以 下三章 的主要 內容， 是硏 究哪些 原因使 
企业管 理的各 种方式 最适合 从它們 的环境 中得到 好处， 和最能 
胜 过其他 方式; 但同时 我們也 应当注 意这样 的問題 * 这些方 式各自 

适合于 对环境 有利达 到怎样 程度。 

在 通常被 认为是 只有很 大的工 r 才能获 得的专 門的技 能与机 
械之使 用上的 那些經 济之中 ，有 許多幷 不决定 于个別 工厂的 大小。 
有 些决定 于种类 相近的 生产的 总量； 而有些 — 尤 其是与 知識的 
发展和 艺术的 进步有 关的那 些經济 — ■主要 是决定 于整个 文明世 
界 的生产 总量。 在 这里， 我 們可提 出两个 术語。 

我們 可把因 任何一 种貨物 的生产 規模之 扩大而 发生的 經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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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两类： 第一是 有賴于 这工业 的一般 发达的 經济； 第 二是有 賴于从 
事 这工业 的个別 企业的 資源、 組 織和經 营效率 的經济 。 我 們可称 
前者为 后者为 在 本章中 ，我們 主要是 硏究了 
內部 經枭; •但 •現 •在 我們要 ifiw 螽 非常重 要的外 部經济 ，这 种經济 
往往 能因許 多性质 相似的 小型企 业集中 在特定 的地方 —— 即通常 
所說的 工业地 区分布 —— 而 获得。 


第十章 工 业組織 (續 前) 。专 門工业 
集中 于特定 的地方 

第一节 地方性 工业： 电 的原始 形态。 

在早期 文明阶 段中， 各地对 于它所 消費的 笨重貨 品的大 部分， 
必須依 靠它自 己 的資源 ，除非 它可以 有特別 的水运 便利。 但是 ，欲 
望 和風俗 慢慢地 发生变 化了； 这就使 得生产 者易于 滿足即 使与自 
己沒有 什么关 系的消 費者之 欲望； 幷 使比較 穷的人 也能购 买来自 
远 地的少 数高价 貨品， 因 为他們 深信这 些貨品 会增加 一生中 一 

甚至两 三代中 - 的 节日和 假日的 偸快。 因此， 衣 服和个 人装飾 

品 等較为 輕巧和 高价的 物品， 与一切 阶級的 人所用 的香料 和某些 
种类 的金屬 工具， 以反其 他許多 富人特 別使用 的东西 ，往往 来自极 
远的 地方。 其 中有些 东西只 产于几 处地方 ，甚 至只产 于一处 地方; 
它 們之所 以行銷 于整个 欧洲， 一部分 是由于 定期集 市①和 专門的 
商販 的媒介 ，一部 分則依 靠生产 者自己 ，这些 生产者 徒步旅 行好几 


① 如在劍 桥附近 華行的 斯多伯 里奇集 市的記 載中， 我們看 到有无 数种类 的輕巧 
和貴重 的貨品 是来自 东方和 地中海 沿岸的 古代文 化中心 f 有些由 意大利 的船只 装來， 
有些 由陆路 从北海 沿岸远 道运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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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里以出 售他們 的貨物 幷观光 世界， 来变更 他們的 工作。 这些頑 
强的旅 行家自 己担当 他們小 买卖的 風險， 他 們使某 些种类 貨物的 
生 产能保 持正常 ，以滿 足远地 购买者 的需要 ，而 且他 們在集 市中或 
自己的 舖子里 ，陈列 了来自 远地的 新貨品 ，从 而在消 費者之 中創造 
新的 欲望。 集中于 某些地 方的工 业通常 —— 虽然也 許不是 十分确 
切地 —— 称 为地方 性工业 。① 

这种初 步的工 业地区 分布， 逐漸 为机械 技术和 企业管 理分工 
方面近 代的許 多进步 鋪平了 道路。 即在 現在， 我們 还看到 原始形 
态 的工业 ，集中 在中欧 的一些 僻靜的 村落中 ，将 它們 所生产 的簡单 
貨品甚 至送到 近代工 业最热 閙的地 方去。 在俄国 ，家 族集团 之扩大 
成为 村落， 往往是 地方性 工业的 原因； 在俄国 有許許 多多的 村落， 
每个 村落只 經营一 个生产 部門， 甚至 只經营 一个生 产部門 中的一 

个部分 。②  . 

第二节 地方 性工业 的各种 起源。 

許多不 同的原 因引起 了工业 的地区 分布； 但主 要原因 是自然 
条件， 如 气候和 土壤的 性质， 在附近 地方的 矿山和 石坑， 或 是水陆 


① 在不久 以前 ，到蒂 罗尔西 部去旅 行的人 ，在 一个叫 怍伊姆 斯特的 村落中 ，能看 
到这种 习慣的 奇妙而 独特的 遺風。 村中 的人不 知怎样 学会了 飼养金 絲雀的 特殊方 法* 
靑年人 到欧洲 遙远的 地方去 旅行， 各人用 一根竹 竿挂了 大約五 十个小 鳥龕， 挑在 肩上， 

—路 歩行直 到卖完 力止。  . 

③ 例如 ，有 五百个 以上 的村落 ，专做 木工各 个部門 的工作 》 —个村 落只做 車輪上 

的輻, 一个村 落只做 車身， 等等； 在茏 方文明 的历史 与中肚 紀欧洲 史中， 也有与 上述同 
样 情况的 迹象。 例如， 我 們讀到 大約在 1250 年写 的一个 法律家 的手册 ( 見罗杰 斯所著 
的 《六个 世紀的 工作和 工資》 ，第 4 章)， 它記載 着林肯 地方的 紅在; 布利 的毯子 i 貝佛里 
的地福 I; 科耳切 斯特的 土布； 沙夫脫 斯泊里 、路 县和 艾耳歡 姆的細 麻布； 沃里克 和布立 
脫 卜特的 細绳; 馬斯 旦德的 小刀; 威尔頓 的針; 累斯特 的剃刀 》 考 文垂的 肥龟； 当 卡斯特 

的馬 肚带; 钥 斯待和 希魯茲 士伯里 的兽皮 和皮貨 ，等等 * 

关于十 八世紀 之初英 国貿县 的地区 分布， 在狄福 所著的 《英国 商业計 划》 和 《英国 

的 商人》 两书 中有 很好的 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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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 便利。 因此， 金 屬工业 一般是 在矿山 附近或 是在燃 料便宜 
的地方 。 英 国的炼 铁工业 最初寻 求木炭 丰富的 区域， 以后 又迁到 
煤矿 的附近 。① 斯塔福 德郡生 产各种 啕器， 一切原 料都由 远地輸 
入； 但該 地有廉 价的煤 和制造 重型的 “火 泥箱” —— 即燒制 陶器用 
的箱子 —— 所需 的优良 黏土。 制草帽 用的麦 秆的主 要产地 是貝德 
弗 德郡， 該地的 麦秆含 有适当 的二氧 化矽， 强靭而 不脆； 白 金汉郡 
的掬树 作为威 科姆制 造椅子 所需的 原料。 設斐 尔德的 利器业 ，主 
要 是因为 該地生 产利器 业做磨 刀石用 的优良 砂石。 

另一 个主要 原因是 宮廷的 奖掖。 聚 集在宮 廷的那 群富人 ，需 
要特 別高級 品质的 貨物， 这 就吸引 了熟练 的工人 从远道 而来， 而且 

培养了 当地的 工人。 当东 方的君 主迁都 的时候 - ^部 分因为 卫 

生的 理由， 迁都 是不断 进行的 —— 旧 都往往 要依靠 起源于 宮廷的 
存 在的专 門工业 的发展 。伹是 ，統 治者 有意識 地邀約 远方的 技术工 
人 ，幷使 他們住 在一起 ，也 是常有 的事。 这样 ，兰开 夏人的 机械的 
才能， 搪 說是归 功于威 廉第一 时为卢 普斯所 定居在 沃临頓 的諾尔 
曼人的 铁匠的 影响。 在 工业革 命的时 代到来 之前， 英国制 造业的 
大一分 ，是受 法兰德 斯人和 其他技 术工人 居住的 地方的 支配; 在这 
些地 方中， 有許 多是在 潑来他 格耐脫 和都鐸 尔王朝 諸王的 直接指 
揮 下所确 定的。 这些外 来的移 民敎我 們怎样 編織羊 毛和絨 綫的东 
西， 虽然在 很长时 期中我 們还是 把布送 到荷兰 去上桨 和染色 。他 
們又敎 我們怎 样腌魚 ，怎样 制絲， 怎样制 造花边 、坡璃 和紙彈 ，幷滿 
足 我們其 他許多 的欲望 。② 

① 以后 炼铁工 业又从 威尔士 、斯塔 福德郡 和希洛 普郡迁 往苏格 兰和英 国北部 ，‘ 
在 貝尔爵 士呈給 新近的 工商业 蕭条調 査委員 会的报 吿中， 詳細指 出这种 迁移。 参看該 
会第 2 篇报 吿中第 1 編第 320 頁* 

③ 据富 勒說， 法兰德 斯人在 瑙威治 創办了 織布和 粗斜紋 布工业 5 在薩德 伯里創 
办了 粗呢工 iki 在科 耳切斯 和湯頓 創办了 畢嘰工 业; 在肯特 、格洛 斯特郡 、伍 斯特郡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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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这些外 来的移 民怎样 学到他 們的技 能呢？ 他們 的祖先 
无 疑地因 为地中 海沿岸 一带和 远东的 古代文 明的傳 統技术 而得到 
好处： 因为 ，差不 多一切 重要的 知識都 有深远 的根源 ，可追 溯到遙 
远的 时代; 这些根 源分布 很广， 随 时可发 出蓬勃 生命的 嫩芽， 因此， 
如 果民族 的性格 和他們 的社会 与政治 制度有 利于精 美和高 度熟练 
的 工业之 发展， 則在旧 大陆上 沒有一 个地方 不是在 很久之 前就会 
有許多 这种工 业的繁 荣了。 这 种或那 种偶然 事件， 也許会 决定某 
种工业 是否在 某一城 市繁荣 起来; 甚至 整个国 家的工 业性质 ，也会 
为 它的土 壤和矿 山的富 饒以及 商业的 便利所 大大埤 影响。 这样的 
自 然利益 本身就 会刺激 自由的 工业和 企业： 但是， 具有商 业的便 
利 —— 不 論它是 为什么 方法所 增进的 —— 才 是生活 艺术的 髙尙形 
态 的发展 之最高 条件。 在略述 自由的 工业和 企业之 历史时 ，我們 
已 經附带 地硏究 过使世 界的工 业領导 权时而 在这国 时而在 那国的 
原 因的梗 槪了。 我 們已經 知道， 自然 的性质 怎样对 人的精 力发生 
作用， 人是怎 样为富 有生气 的气候 所刺激 ，和 怎样为 对他的 工作开 
辟丰 富的机 会所鼓 励而去 做大胆 的冒險 事业： 但是， 我們也 知道， 
人 对这些 利益的 利用， 怎样有 賴于他 的生活 理想， 因而我 們又知 
道 ，世界 历史上 宗敎的 、政 治的 和經济 的綫索 怎样交 織在一 起而难 
以 区分; 同时， 这 些綫索 又以这 种或那 种方式 为重大 的政冶 事件和 

个人 的坚强 性格所 影响。 

决定 各国經 济进步 的原因 ，屬 于国际 貿易的 硏究， 因而 不在我 
們目前 的范圍 之內。 但是， 我 們必須 暫不硏 究这种 工业地 区分布 
的广泛 运动， 而 来硏究 聚集在 一个工 业城市 或人口 稠密的 工业区 

斯 特木兰 、約 克郡、 汉慈、 布克 斯和苏 賽克斯 等地創 办了織 布业， 在得文 郡創办 了粗紱 
布工 业和在 兰开夏 創办了 东方棉 布工业 。 参看史 馬尔斯 所著的 《英 国和 爱尔当 的新敎 
徒》 第 109 頁。 丼参看 勒开所 著的什 八世 紀英 国史》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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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 狹小范 圍內熟 练工人 集团的 命运。 

第三节 地方性 工业的 利益； 祖傳的 技能； 辅助 行业的 发展； 
高度 令門机 械的使 用；％ 門技 能在 本地有 市場。 

当一种 工业已 这样选 擇了自 己的地 方时， 它是 会长久 設在那 
里的： 因此， 从事同 样的需 要技能 的行业 的人， 互相 从邻近 的地方 
所得 到的利 益是很 大的。 行业的 秘密不 再成为 秘密； 而似乎 是公开 
了， 孩子們 不知不 觉地也 学到許 多秘密 。优良 的工作 受到正 确地賞 
識， 机械 上以及 制造方 法和企 业的一 般組織 上的发 明和改 良之成 
績， 得到 迅速的 硏究： 如 果一个 人有了 一种新 思想， 就为別 人所采 
納， 幷与別 人的意 見結合 起来， 因此， 它 就成为 更新的 思想之 源泉。 
不久， 輔 助的行 业就在 附近的 地方产 生了， 供 給上述 工业以 工具和 
原料， 为 它組織 运輸， 而在 許多方 面有助 于它的 原料的 經济。 

’其次 ，在 同一 种类的 生产的 总量很 大的区 域里， 即使用 于这个 
行业的 个別的 資本不 很大， 高价机 械的經 济使用 ，有 时也能 达到很 
高的 程度。 因为 ，輔助 3； 业 从事于 生产过 程中的 一个小 的部門 ，为 
許多邻 近的工 业进行 工作， 这 些輔助 工业就 能不断 地使用 具有高 
度专 門性质 的机槭 ，虽然 这种机 械的原 价也許 很高， 折旧率 也許很 
大， 但也能 够本。 

再次 ，除 r 最早 的阶段 之外， 在一切 經济发 展的阶 段中， 地方 
性工 业因不 断的对 技能提 供市場 而得到 很大的 利益。 雇主 們往往 
到他們 会找到 他們所 需要的 有专門 技能的 优良工 人的地 方去； 同 
时， 寻找职 业的人 ，自然 到有許 多雇主 需要像 他們那 样的技 能的地 
方去， 因 而在那 里技能 就会有 良好的 市場， 一个孤 立的工 厂之厂 
主， 即 使他能 得到一 般劳动 的大量 供給， 也往 往因缺 少某种 专門技 
能 的劳动 而束手 无策； 而熟 练的工 人如被 解雇， 也 不易有 別的办 
法。 在这里 ，社 会力 量与經 济力量 合作; 在雇 主与雇 工之間 往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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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 友誼； 但是， 如果他 們之間 发生了 任何不 愉快的 事件， 双方 
郁 不願感 到他們 必須继 續互相 摩擦； 如果他 們的旧 关系变 为討厌 
了， 双 方都願 意能容 易地中 断这种 关系。 这些困 难对于 任何企 
业 —— 它需 要专門 技能， 但在 附近地 方却沒 有与它 相同的 其他企 
业 —— 的 成功， 仍然 是一大 障碍: 可是， 这些困 难正为 铁道、 印刷机 
和 电报所 减少。 

另一 方面， 在 地方性 工业中 所做的 工作， 如果主 要只有 一种， 
例 如只有 强壮的 男子才 能做的 工作， 則它在 作为劳 动的市 場方面 
就 有一些 不利之 处了。 在沒有 紡織厂 或其他 可以雇 用女工 与童工 
的炼铁 业的区 域里， 工資是 高的， 对于 雇主来 說劳动 成本是 貴的， 
而每 个家庭 的平均 貨币收 入却是 低的。 但是， 这种 流弊的 补救办 
法是 显而易 見的， 只要 具有补 充性质 的工业 在附近 地方建 立起来 
就 行了。 因此 ，紡 織工业 常是聚 集在矿 山和机 械工业 的附近 ，而在 
有些 情况下 ，它 是为不 知不觉 的步驟 所吸引 到那里 去的； 在 另些地 
方， 它是被 有意識 地大規 模建立 起来， 以使原 来对女 工和童 工的工 
作 沒有什 么需要 的地方 具有职 业的多 样化， 例如， 在巴罗 就是这 
样。 

在我 們的某 些工业 城市， 职业多 样化的 利益与 地方性 工业的 
利 益兼而 有之， 这 是它們 不断发 展的一 个主要 原因。 但是， 另一方 
面 ，一个 大城市 的中心 地带所 有的用 于貿易 的目的 之价値 ，使 它能 
有比用 作工厂 的厂址 所値的 高得多 的地皮 租金， 即 把上述 兼有的 
两种利 益考虑 在內， 也是 如此： 在 商店职 工 与工 厂工人 之間， 对于 
住宅地 位也有 类似的 竞爭。 結 果是： 現在工 厂集中 在大域 市的郊 
外 及其附 近的工 业区域 ，而不 是集中 在大域 市之中 。① 


① 这 种移动 在紡織 业特別 明显。 曼彻 斯特、 利茲和 里昂仍 然是棉 織业、 毛織业 


286  第四篇 第十章 工 业組織 (績 前)。 专門工 业集中 于特定 的地方 


主 要是依 靠一种 工业的 区域， 如 果对这 种工业 的生产 品的需 
要咸少 ，或 是它所 用的原 料的供 应减少 ，則它 就易于 遭到极 度的蕭 
条。 有几种 不同工 业高度 发展的 大城市 或大工 业区， 在很 大程度 
上 就可避 免这种 害处。 如果其 中有一 种工业 一时失 敗了， 其他的 
I： 业 就能間 接地支 持它； 幷使 本地的 店主能 对这个 工业中 的工人 
继 續与以 帮助。 

以 上我們 从生产 經济的 观点硏 究了地 区分布 問題。 但 是对于 
顾客的 便利也 要加以 考虑。 顾 客为了 购买零 碎东西 会到最 近的商 
店； 但 要购买 重要的 东西， 他就 会不怕 麻煩， 到他所 认为对 他的目 
的特別 好的商 店去。 因此， 經营高 价和上 等物品 的商店 ，就 会集中 
在 一起； 而供 应日常 家庭必 需品的 商店則 不如此 。① 

第四节 交通 工具的 改炅对 于工业 的地理 分布的 影响。 炽英 
国近代 史作为 例证。 

每当交 通工具 跌价， 和远 地之間 的思想 自由交 流每有 新的便 
利， 会使 工业分 布于某 地的种 种因素 的作用 就随着 变化。 一般地 
說， 我們 必然这 样說： 貨运的 运費和 关税的 咸低， 会 使每个 地方从 
远处更 多地购 买它所 需要的 东西； 因 而就会 使特殊 的工业 集中在 
特殊的 地方： 但另一 方面， 凡是 增加人 們从一 处迁往 別处的 便利的 
事情 ，会使 熟练的 技术工 人接近 购买他 們的貨 物的消 費者， 而竭力 
使用 他們的 技能。 这两种 相反的 傾向， 从異 国人的 近代史 中得到 

良好的 例证。 


和絲 織业 的主要 中心， 但这 些地方 所賴以 得名的 貨物， 現在有 許多不 是当地 生产的 。男 
一方面 ，倫 敦和 巴黎保 持它們 眭 界最 大的两 个工业 域市的 地位， 費 城位居 第三。 工业的 
地区 分布， 城市 及城市 生活的 发展与 机械进 歩的相 互影响 ， 在 霍布森 所著的 《資 本主义 

的 进化》 中有很 好的硏 究9 

① 参照 霍布森 《資本 主义的 进化》 第 1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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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运費 的逐步 降低， 从美国 和印度 的农业 区域到 海岸的 


铁路 的开通 ，以及 英国所 采取的 自由貿 易政策 ，已使 英国輸 入的农 


产 品大大 增加。 但另一 方面， 国外旅 行的日 益低廉 、迅 速和 舒适， 
誘使英 国的訓 练有素 的商人 和熟练 的技术 工人， 到 別的国 家去創 
办新的 工业， 帮助这 些国家 制造一 向从英 国购入 的貨物 ，以 供它們 
自己 使用。 英国 的机械 工人敎 会差不 多世界 各地的 人怎样 使用英 
国的 机械， 甚至怎 样制造 类似的 机械; 英国的 矿工在 国外开 发了矿 
藏 ，因而 咸少了 外国对 于英国 的許多 产品的 需要。 

根据 历史的 記載， 一国的 工业趋 于专門 化的最 显著的 运动之 
一， 就是近 代英国 的非农 业人口 的迅速 增加。 然而， 这种变 化的正 
确 性质容 易为人 誤解； 为了这 种变化 的本身 ，而 且因 为它对 前章和 
本章所 討論的 一般原 理提供 了例证 ，它 的意义 是如此 重大， 以致我 
們在 这里停 下来对 这种变 化略加 考虑， 也許 是有好 处的。 

第 一点， 英 国农业 的实际 减少， 沒 有初看 起来那 样多。 的确， 
在中 世紀时 ，四分 之三的 人民算 作是农 民的； 据最近 人口調 査的报 
吿， 九个 人中只 有一个 人从事 农业， 而在下 一次人 口調査 的报吿 
中， 从事农 业的， 十 二个人 中恐怕 不会超 过一个 人了。 但是， 我們 
必須 記住： 中世 紀的所 謂农业 人口， 不 是专門 从事农 业的； 他們自 
己做 了現在 的酿酒 工人与 烘面包 工人、 紡織 工人、 泥 水匠和 木匠、 
男 女成衣 匠和其 他許多 行业的 工人所 做的工 作的大 部分。 这些自 
給自 足的习 慣慢 慢地消 灭了， 而其中 大多数 到十九 世紀之 初几乎 
絕 迹了， 恐怕那 时用于 土地的 劳动， 在英国 全部产 业中所 占的部 
分， 比 中世紀 幷沒有 多大的 减少； 因为， 虽然 英国停 止輸出 羊毛和 
小麦， 但用人 力从土 地中所 得的产 物之增 加是如 此之大 ，以 致英国 
农民在 技术上 的迅速 改良， 几不 足以遏 制报酬 递戚律 的作用 。但 
是， 大部分 的劳动 逐漸从 田地轉 向制造 供农业 用的髙 价机械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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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变化对 于那些 被算作 农民的 人数， 沒 有发生 很大的 影响， 只要 
机 械是用 馬匹来 拖动， 这些 人总是 算作农 民的： 因为， 照管 馬匹和 
喂 料工作 是算作 农业工 作的。 但是 ，在 近年中 ，在田 地上使 用蒸汽 
力 的迅速 发展， 与农 产品輸 入的增 加同时 发生。 以 燃料供 給这些 
蒸汽机 的煤矿 工人， 以 及制造 这些蒸 汽机和 在田地 上掌握 它們的 
机 械工人 ，都 不算作 从事农 业的人 ，虽 然他們 的最終 目的是 为了促 
进 土地的 耕作。 因此 ，英 国农业 的实际 戚少， 就沒有 初看起 来那样 
大了； 但 在农业 的分布 上发生 了一种 变化。 一度为 农业劳 动者所 
做的許 多工作 ，現 在是由 专門的 工人来 做了， 而这些 工人則 屬于建 
筑业或 筑路业 、搬 运业 等类。 一部分 因为这 个理由 ，从 事农 业的人 
数即有 迅速的 咸少， 而居 住在完 全农业 区域的 人数， 却未迅 速!® 
少 ，反 而常有 增加。 

农产品 的 輸入对 于改变 各种土 地的相 对价値 所发生 的 影响， 
我 們已經 加以注 意了： 其中主 要是依 靠小麦 收获的 土地之 价値下 
跌 最大， 虽然用 高价的 耕作方 法也能 使这种 土地产 出相当 好的收 
获， 但不是 天然肥 沃的土 地。 这种土 地很多 的区域 ，对 于迁 到大城 
市的大 多数农 业劳动 者格外 有益； 因此， 国 內工业 的地理 上的分 
布 ，就进 一步改 变了。 关 于新运 輸工具 的影晌 的一个 显著的 例子， 
在于 联合王 国的偏 僻地方 的畜牧 区域， 这些 区域以 特別快 車把乳 
品送到 倫敦及 其他大 城市， 同 时从大 西洋甚 至太平 洋沿岸 远道运 
回 它們所 需要的 小麦。 

但是， 其次， 近年中 的种种 变化， 不是像 初看起 来所可 能的那 
样， 会增加 从事工 业的英 国人的 比重。 現在英 国工业 的产量 ，比十 
九 世紀中 叶确是 增加了 許多倍 I 但是， 虽然制 造机械 和工具 的那些 

工人 - 这 些机械 和工具 担任英 国农业 工作的 大部分 - 使工人 

的人 数有所 增加， 但从事 各种工 业的人 数在人 口中所 占的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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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51 年和 1901 年是一 样的。 


这 种結果 的主要 解釋， 在 于近年 中机械 力量之 惊人的 增大。 


这使我 們能够 生产日 益 增加的 各种工 业品， 以供自 己 使用和 輸出， 
而不必 大量增 加管理 机器的 人数。 所以， 我 們就能 把从农 业中解 
放 出来的 劳动， 主要用 于滿足 那些从 改良机 械中沒 有得到 什么帮 
助 之欲望 •.机 槭的 效率已 使英国 的地方 性工业 ，不会 变为像 这些工 
业 在相反 的情况 下那样 的完全 机械的 。自 1851 年以来，在英国的 
以农业 为牺牲 而迅速 增加的 职业之 中突出 的职业 ，除 了矿业 、建筑 
业、 貿 易和公 路铁路 运輸业 之外， 还 有中央 和地方 政府的 职务； 各 
級敎育 事业； 医疗 业务， 音乐、 戏剧和 其他娛 乐业。 这些职 业都沒 
有从新 发明中 得到很 直接的 帮助; 在这 些职业 之中， 現在人 类劳动 
的效率 ，比 一个世 紀以前 ，提 高不了 多少； 所以 ，如果 由这些 职业来 
滿足的 欲望之 增加， 是与一 般財富 的增加 成正比 的話， 則这 些职业 
所 吸收的 工业人 口的比 例不断 增大， 自 是意料 中事。 家庭 僕人的 
人 数急剧 增加， 已 有若干 年了；  一 向由他 們所做 的工作 的总量 ，現 
在比以 前增加 更快。 但是， 这 种工作 的很大 部分， 往 往靠了 机械的 
帮助， 現在 是由各 种衣服 商人、 旅店 老板、 糖 果商人 所雇用 的那些 
人来 做了， 甚至由 杂貨商 、魚商 以及其 他如果 不是电 話购貨 則上門 
接 受定貨 的商人 所派出 的各种 售貨員 来做。 这些变 化已經 趋于增 
进工业 的专門 化和地 方性。 

讲过 近代的 种种因 素对于 工业的 地理分 布的作 用之上 述例证 
后， 我們 重新来 硏究： 把大量 种类相 似的小 型企业 集中在 同一地 

方， 所能 获得的 分工上 充分的 經济， 达 到怎样 程度； 和只把 国家的 

» 

大部 分企业 集中在 比較少 数的富 有和强 大的公 司手中 即通常 

所說 的大規 模生产 —— 所能 得到的 分工上 的經济 ，达 到怎样 程度; 
換 句話說 ，就是 大規模 生产的 經济必 然是內 部的， 达 到怎样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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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它能 够是外 部的， 又迖 到怎样 程度。 ® 

•  •  • 


第 十一章 工 业組織 (續 前)。 

大規 模生产 

笫一节 为我們 現在的 目的， 典型的 产业是 工业。 原 料的經 
济。 

大規模 生产的 利益， 在工业 上表現 得最为 淸楚; 我們可 以把从 
事 于原料 的加工 ，使它 成为各 种成品 ，以 适合 在远地 市場出 售的一 
切企业 包括在 工业这 个項目 之內。 工 业之通 常成为 大規模 生产的 
利益之 最好的 例证的 特点， 就 是工业 具有自 由选擇 它进行 工作的 
地点之 能力。 工 业一方 面不同 于农业 及其他 在地理 分布上 由大自 
然所决 定的天 然产品 的产业 (如 矿业、 石 坑业、 漁业 等)； 另 一方面 

① 在 te 合王 国中, 从事紡 織业的 人口之 百分比 ，在 1881 年是 3.13, 到 1901 年降 
低到 2.43; 这是 一部分 因为, 他們所 做的工 作之大 部分， 由于刪 半自动 的机賊 而变为 
如此 簡单， 以致工 业条 件比較 落后的 民族， 也能做 得相当 好》 一部分 因为， 主要 紡織品 
仍然 保持三 十年前 —— 甚年三 千年前 1 — 同样 簡单的 性貭。 另一 方面， 鋼 铁工业 （ 包 
括 造船业 在內） 在产 量上 和复杂 性上都 大为增 ■加， 因此， 从事鋼 铁工业 的人口 之百分 
比 ，就从 1881 年的 2.39 上升到 1901 年的 3_01i 虽然， 同时 鋼镑工 ^所 用的机 械和方 
法 ^进歩 ，比 紡織业 大得 多了。 其 余的工 业雇用 的人数 所占的 人口百 分比， 在 1901 年 
与 1S81 年大 約相同 * 同时 ，从 英国港 口开出 的英国 船舶的 吨数增 加了一 半； 而 碼头工 
人的 人数墦 加了 一倍， 但海員 的人数 略力減 少。 这 些事实 可由以 下的原 因來解 釋：一 
部分因 为船舶 以及一 切与它 有关的 工具之 建造上 的巨大 改良， 一 部分因 为差不 多一切 

与 猪卸貨 物有关 的工作 - 其中 有空工 作甚至 不久前 还是由 船員担 任的 現在都 

去 做了。 另-个 显著酿 化， 贼 放 棚的女 工的麵 加了 ，虽 
然已 婚女工 的 人数似 乎已有 所減少 ，而 童工的 人数当 然 是大大 地減少 了。 

1915 年 发表的 《mi 年人口 調査摘 要表》 表明 ，从 1術 年以 来在分 类上有 如比多 
的 改变， 以致对 新近的 发展， 就不 能可靠 地加以 —般的 观察。 但是， 該报吿 中的第 64 
表， 与璩 斯敎授 1914 年 12 月在 皇家統 計学会 所宣讀 的一篇 論文都 表明： 1 ⑽1 — 1911 
年的 发展与 以前的 发展不 同之处 ，是在 于細节 問題， 而不 是在于 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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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同于 制造或 修理适 合个別 消費者 之特殊 需要的 东西的 产业， 
这种 产业不 能远离 这些消 費者， 即能 远离， 至 少要不 会有很 大的損 
失 。① 

大 規模生 产的主 要利益 ，是 技术的 經济、 机械的 經济和 原料的 
經济： 但 最后一 項与其 他两項 相比， 正 在迅速 失去重 要性。 的确， 
一 个孤立 的工人 往往丢 棄一些 零碎的 东西， 而在工 厂里， 这 些东西 
則会为 人收集 起来， 加以 很好的 利用； ③ 但是， 这种 浪費在 地方性 

工业中 - 即使 它是在 小制造 商手中  是 不会发 生的； 在近代 

英 国的任 何工业 部門中 ，除了 农业和 家庭烹 飪之外 ，这 种浪 費也是 
不 多的。 毫无 疑問， 在近年 的最重 要的进 步之中 ，有 許多是 因为利 
用廢 物而得 到的； 但 这一般 是由于 化学上 或机械 上的特 殊发明 ，这 
种发明 的使用 誠然是 由精細 的再分 工所促 进的， 但 幷不是 直接依 
靠 这种分 工。 ③ 

其次， 当一 百套家 具或衣 服必須 按照完 全相同 的式样 来开料 
的时候 ，花 費很大 的心思 来計划 把木板 或衣料 裁开， 因此只 浪費了 
少数 碎料， 这誠 然是値 得的。 ’但 是， 这应 当屬于 技术的 經济； 一种 
計划 如可用 于許多 工作， 它就 能被良 好地和 仔細地 实行。 我們就 
可轉 而硏究 机械的 經济。 

第二节 大工厂 的利 益在于 :+門 机槭的 使用与 改買、 采购与 
銪售、 令門 技术和 企业經 营管筚 工作的 进一步 划分。 小制 造商在 
监 督上的 利益。 近代知 識的发 展在很 大程度 上有利 于小制 造商。 

①  “制造 业， 这 个名詞 早已与 它原來 的苗法 沒有关 系了： 現在 龙是用 于以机 
械 一 而不是 以手工 —— 沟主 的生产 部門。 罗雪尔 曾經打 算将它 用于家 庭工业 ，以区 
別于 工厂工 业， 从而 使它接 近旧的 用法: 但現 在这样 做己太 迟了。 

②  参 看巴培 奇所举 的制造 号角的 例子。 見他 所著的 《工 业的 經济》 ，第 22 章** 

③  这类 冽子有 棉花、 羊毛、 絲及 其他織 物原蚪 的廢物 利用； 以及冶 金工业 、苏打 
和煤气 工业， 和美 国的石 油工业 及肉类 包装工 业之- 产品的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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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屬于 同一生 产部門 的許多 小型工 业所集 中的邻 近地方 ，虽 
然轉 助工业 給予它 們以帮 助①， 但由 于机械 的日新 月異和 价格昂 
貴， 这些小 型工业 仍然处 于极大 的不利 地位。 因为， 在一家 大工厂 
中 ，往 往有許 多为一 样小用 途而专 門制造 的高价 的机器 ，每 种机器 
都需 要光綫 充足的 地位， 因而 就使工 厂的地 租和一 般費用 增加頗 
大； 即使 不算利 息和机 器修理 費用， 由于机 器恐怕 不久就 要加以 
改良的 緣故， 必須 摊提很 大的折 旧費用 。② 所以， 一 个小制 造商必 
然 要用手 工或不 完善的 机械来 做許多 东西， 虽然他 知道使 用专門 
机械， 就能使 这些东 西做得 較好和 較廉， 如果 他能不 断使用 这种机 
械 的話。 

但是， 其次， 一个 小制造 商也許 未必熟 悉适合 他的目 的 之最精 
良的 机械。 的确， 如果他 所从事 的那种 工业， 早已 实行大 規模生 
产 ，只要 他能有 力购买 市場上 最精良 的机槭 ，他 的机 械就可 完全达 
到 标准。 例如， 在农 业和棉 紡业， 机械 的改良 差不多 专門由 机器制 
造 商来設 計的； 这种經 过改良 的机械 人人可 以买到 ，頂 多不 过是付 
給专 利权使 用費。 但是 ，还 处于发 展的初 期阶段 的工业 ，或 是正在 
迅 速改变 形态的 工业， 如化 学工业 、制 表工业 和麻織 及絲織 工业的 
若干 部門； 以及 为了滿 足某种 新的欲 望或使 用某种 新的原 料而不 
断产 生的許 多行业 ，都不 是这样 情况。 

在 上述这 些行业 之中， 新 的机械 和新的 制造方 法大部 分是制 
造商为 了他們 自己的 用途而 設計出 来的。 每 种新的 改变都 是一种 


① 参看 前章第 3 节。 

©  一架机 器在报 廢前所 能使用 的平均 年限， 在 許多行 业中不 会超过 十五年 ，而 
在 有些行 业中 ，只有 十年或 更少〃 如 果一架 机器毎 年不能 賺进它 的成本 20% 的話 ，史 
的 使用往 往是亏 本的； 如果它 所做的 工作要 花費五 百鎊， 而这 工作对 于通过 $ 机器的 

原料的 价値只 增加 1 %的話 这不 是极端 的情况  則 使用这 种机器 就要乃 '本 ，除 

非它 能被用 来生产 至少毎 年値一 万鎊的 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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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失 敗的新 試驗； 那些取 得成功 的試驗 必須負 fe 它們自 己和其 
他 試驗的 失敗的 費用； 虽 然一个 小制造 商会认 为他知 道怎样 改良， 
但 他必須 考虑， 只能尝 試地实 行这种 改良， 風險 和費用 都很大 ，而 
且对 他別的 工作也 很有妨 碍：即 使他能 完成这 种改良 ，他也 不一定 
就能尽 量加以 利用。 例如， 他也許 发明了 一种新 的特別 的东西 ，如 
果 他能使 它受到 公众的 注意， 就会有 很大的 銷路： 但要 这样做 ，恐 
怕要花 費好几 千鎊； 如果 是这样 的話， 他恐怕 只能放 棄了。 因为， 
对 他而言 ，要 履行罗 雪尔称 为是近 代工业 家的特 殊任务 ，差 不多是 
不 可能的 ，这 个任务 就是以 人們以 前从未 想到的 东西給 他們看 ，从 
而創 造新的 欲望; 但对人 們提示 了一种 槪念， 他們馬 上就要 得到这 
种东西 ：例如 ，在陶 器业中 ，小制 造商除 了只是 尝試一 下之外 ，甚至 
无力进 行新的 式样和 花样的 試驗。 关 于已有 很好銷 路的东 西之制 
造上的 改良， 他 的机会 則是較 好的。 但是， 即使 如此， 他对 他的发 
明也不 能得到 充分的 利益， 除非他 得到发 明的专 利权; 或卖 出它的 
使 用权; 或借入 若干資 本来扩 充他的 营业; 最 后或是 改变他 的营业 
的性质 ，幷 将他的 資本用 于应用 他的改 良之那 个特殊 的制造 阶段。 
但是， 这些情 况毕竟 都是例 外的： 机 械的日 益多样 化和价 格昂貴 P 
处处 对小制 造商有 很重的 压力。 这种 情况已 将他从 某些行 业中完 
全排 挤出去 ，而在 另一些 行业中 ，也 正在 很快地 将他排 挤出去 。① 


① 在 許多企 业中， 只有 一小部 分的改 良是取 得专利 权的。 这控改 良是由 許多小 
的步驟 构成的 ，如果 一次取 得一个 小步 驟的专 利权， 是不上 算的。 或者， 这捏改 良的主 
要 目的在 于使人 注意某 件事情 应当去 做了； 而取得 做这件 事情的 一种方 法的专 利权， 
只是使 別人也 設法想 出做这 件事情 的其他 方法， 而 对其他 方法， 专利 权是不 能保护 的》 
如果 取得了 一項专 利权， 則以取 得达到 同一^ 栗的其 他各种 方法的 专利权 ，来 
前 一^专 利权， 往 往是必 要的; 取得 专利权 的人丼 不耍自 己使 用这些 方法， 而只 要防止 
別人使 用它們 》 这一切 包含着 煩恼和 时間及 金錢的 損失： 因此， 大制造 商宁願 只是自 
己知 道他的 改良， 丼 获得使 用这种 改良: 他所能 获得的 利益。 同时， 如果 小制造 商取得 
了 1 专 利权， 他就 会受到 侵犯专 利权的 麻煩: 即使 他在設 法保卫 自己的 訴訟中 ，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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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在 某些行 业中， 大 工厂从 机械的 經济所 获得的 各种利 
益， 一 当工广 达到中 等的規 模时， 差不 多就消 失了。 例如， 在棉紡 
业和 花布織 造业中 ，比較 小的工 厂可以 保持它 自己的 地位， 且可使 
每种 生产程 序不断 使用最 著名的 机器： 因此， 一家大 工厂不 过是一 
所房 屋內几 个平行 的小厂 而已； 的确， 有 些棉紡 业者， 在扩 充他們 
的 工厂时 ，觉 得最好 还是增 加織造 部分。 在这种 情况下 ，大 企业很 
少得 到或沒 有得到 机械的 經济； 不过， 在建 筑上， 特 別是烟 ® 的建 
筑上， 蒸汽 力的經 济上， 引 擎和机 械的管 理和修 理上， 它一 般也有 
一些 节省。 大 的輕工 业工厂 自己有 木匠和 技师的 部門， 因 而减少 
修理 費用， 幷在設 备发生 故障时 不会耽 誤修理 。① 

大工厂 —— 其实 差不多 任何种 类的大 企业都 是这样 - 几乎 

总有許 多与上 述最后 的利益 相似的 利益， 而为 小厂所 沒有的 。大 
企 业大量 采购， 因 而价格 低廉； 它 的运費 支出是 低的， 而在 运輸上 
有許 多方面 也是节 省的- —— 特 別是它 如有铁 路側綫 直通厂 中的 
話。 它往 往大量 銷售， 因 而免掉 麻煩； 同 时还可 有很好 的售价 ，因 
为它 的存貨 很多， 对 顾客很 方便， 顾客能 从这些 存貨中 选擇， 幷配 
齐各种 定貨； 同时， 大企业 的声誉 使顾客 对它有 信心。 它能 以雇用 


許‘花 了訟費 * 而得到 胜訴， 如果这 种訴訟 太多， 他就一 定会因 此傾家 蕩产。 通常 为了公 
众 的利益 ，一^ 改良应 当加以 发表， 虽然同 时它已 取得了 专利权 。 但是， 倘使它 在英国 
取得 了专 利权， 而沒有 在別麵 家取得 专利权 — 往往 有这样 的情况 — 貝 英国簡 
造商， 即 使在它 取得节 利权之 前自己 也正要 作出这 种改良 ，也 不会使 用它; 而外 国的制 


造商 完全了 解这种 改良， 丼能随 便地 使用私  _ 

① 毎 一工人 所需的 資本， 在大 工厂中 一般比 小工厂 为大’ 这个法 則对棉 紡和其 

他 紡織工 厂却 是例外 ，这 是一个 显著的 事实。 其理由 是:在 大多数 其他的 企业中 ，大工 
厂有許 多要用 高价机 器来做 的工作 ，而 在小工 厂中 則用 手工来 做了； 因此， 工資 額与生 
产量的 比例在 大工厂 中虽比 小工厂 为低， 但机 械和它 所占用 的工厂 地位的 价馗都 大得 
多了。 但在 紡織业 的較海 簡单的 部門中 ，小 厂与大 厂具有 同样的 机械; 因负， 小 的蒸汽 
机等 ^备， 在賴 上比 烟更關 貴， 小 r 所獅 酿鮮， 在 "1： 的細 上赚 
大厂 为大; 而小 厂所需 的流动 賢本， 恐怕在 比阅上 也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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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行各地 招徕生 意的人 和其他 方法来 花巨額 的广吿 費用； 它的經 

銪店供 給它远 地的貿 易和私 人事情 的可靠 消息， 而 它自己 的貨物 

« 

也互相 宣傳。 

极有 組織的 采购和 銷售的 經济， 是現在 同一工 业或行 业中許 
多企 业合幷 成为一 个大的 联合組 織的傾 向的主 要原因 之一； 也是 
包 栝德国 的卡特 尔和集 中的合 作耝織 在內的 各种同 业眹合 的主要 
原因 之一。 这种 經济还 常常引 起营业 風險集 中在把 工作分 給小資 
本家 去做的 大資本 家的身 上①。 

第三节 續前。 

其次， 是关于 技术的 經济。 大工 厂因有 力购买 专門机 械而具 
有各种 利益， 关于这 些利益 所說过 的—切 ，同样 适用于 高度， 专門的 
技术。 大工厂 能够設 法使它 所雇用 的毎一 个人， 不 断地从 事他能 
胜 任的最 困难的 工作， 幷且把 他的工 作范菌 縮小得 使它能 够获得 
由 于长久 不断的 实踐而 产生 的那种 熟练和 优良。 但是， 关 于分工 
的 利益， 已經 說得很 多了， 我們 可轉而 硏究， 制造商 因雇用 許多人 

而得 到的虽 間接伹 重要的 利益。 

大制造 商在得 到非常 有天才 的人， 担任 他的工 作中最 困难的 
部 分方面 —— 他的 企业的 声誉主 要是依 靠这部 分工作 一 具有比 
小制 造商好 得多的 机会。 单是 关于需 要很大 的审美 力和独 創力的 

行业 —— 如房屋 装飾业 —— 和 需要非 常精良 的做工 的行业 - 如 

精細的 机械构 造的制 造业— 的手工 方面， 这一 点有时 是重要 
的。 © 但在大 多数企 业中， 它的主 要的重 要性， 在于 使雇主 具有以 


①  参 看以下 本篇第 12 章第 3 节。 

②  例如， 波 尔頓在 年雇 用金屬 技术工 人以及 敢瑁、 宝石、 玻璃和 珐琪工 人七 
八 百人的 时候， 曾經 写道： “ 我己經 訓练了 許多、 而 且正在 訓练更 多的朴 实的乡 村少年 
成 为优良 的工人 i 毎 当我看 到有技 术和能 力的迹 象时， 我就鼓 励他們 。 我也与 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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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 便利： 选 擇能千 而可靠 的人， 担任工 头或各 部分的 首脑， 这些 
人 是他所 信任的 ，而他 們也信 任他。 因此 ，我 們就要 硏究近 代工业 
組 織的中 心問題 —— 即关于 企业經 营管理 I； 作的进 一步划 分之利 
弊 問題。  '  . 

笫四节 續前。 

大 企业的 首脑能 保留他 的一切 力量， 以 应付他 的企业 的最广 
泛和最 基本的 問題： 他誠 然必須 考察他 的經理 、职員 和工头 是否称 
职， 工 作是否 良好; 但除此 之外， 他 不必为 細节問 題而过 于操劳 。因 
此 ，他 能使他 的精神 保持淸 新开朗 ，以 便解决 他的企 业的最 困难和 
最 重要的 問題； 以便硏 究市場 的較广 泛性运 动和国 內外时 事的尙 
未 发生的 結果; 以 便設法 改进他 的企业 之对內 和对外 关系的 組織。 

对 于大部 分这种 工作， 小雇 主即有 能力， 也沒 有时間 去做； 他 
对 他的行 业不能 加以那 样广泛 的观察 ，或是 看得那 样远; 他 往往不 
得 不以步 別人之 后尘为 滿足。 而且他 必須花 很多时 間去做 他应傲 
的 工作； 因为， 他 如要获 得成功 的話， 他的精 神在某 些方面 必須具 
有高級 的品质 ，而 且必 須具有 很大的 創造和 組織的 力量； 但是 ，他 
仍須做 許多日 常 例行的 工作。 

另一 方面， 小雇主 也有他 自己的 利益。 他 处处都 可亲眼 看到， 
工头或 工人不 会偸懶 ，也 不会責 任不淸 ，含糊 的話也 不会从 一个部 
門到另 一个部 門傳来 傳去。 他省去 許多記 帳工作 ，在大 企业中 ，麻 
煩的 核对制 度是必 要的， 他則几 乎都可 省掉; 从这个 来源所 得的利 
益 ，在使 用貴金 屬和其 他高价 材料的 行业中 ，具 有极 大的重 要性。 


差 不多每 个商业 城市， 建立 了通信 联系， 因 此我經 常得到 共同需 要的粗 健的东 西之定 
单， 这样， 我才能 雇用那 么多的 工人， 使 我能充 分选擇 技术工 人去做 精細的 工作: 因此， 
我就受 到鼓励 去装置 和使用 比只生 产精致 的东西 要謹愼 使用的 更多的 机械。 •見 史馬 
尔斯 所著的 《 波尔頓 傳》 第 1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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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 获得消 息和进 行試驗 方面， 小制 造商必 然总是 处于极 
大 的不利 地位， 但是， 在这 方面， 进步的 大势对 他仍是 有利的 。因 

为 ，在关 于亨字 亨- 的一切 事情上 ，斤亨 學甲与 ，穿學 早相比 ，正 

不断 增大其 "重* 要_性1 报紙 以及一 切种 *类* 的 业和 出版物 ，不 
断地 为他探 听消息 ，幷 供給他 許多他 所需要 的知識 —— 不久 以前， 
任 何人如 无力在 許多遙 远的地 方雇用 报酬很 髙的代 理人， 是不会 
得到 这种知 識的。 其次 ，营业 秘密大 体上是 减少了 ，方 法上 最重要 
的 改良， 經 过試驗 的阶段 之后， 很难长 久保守 秘密， 这都是 对小制 
造商有 利的。 工业上 的变化 光依賴 实际經 驗已較 少了， 而 依靠科 
学原 理的广 泛进步 較多; 在 这些进 步之中 ，有 許多是 为求知 識而求 
知 識的学 者所作 出的， 幷 且为了 公众的 利益， 很 快加以 发表， 这也 
都是 对他有 利的。 因此， 小制造 商在进 步的竞 賽中虽 然不能 領先， 
但他 如有时 間和能 力来利 用近代 各种便 利以获 得知識 的話， 則他 
也 不一定 是很落 后的。 但是， 如 果他能 做到这 一点， 而不忽 略企业 
中細 小而必 要的細 节問題 ，他的 确必然 是非常 了不起 的人。 

第五节 在对大 規模生 产提供 很大經 济的行 业中， 偷 使一小 
企业 能容易 地銪售 貨品， 則 可迅速 发达， 但 屯往往 不能做 到这一 
点。 

在 农业和 其他行 业中， 經 营的人 不会因 扩大他 的生产 規模而 

得到很 大的新 的經济 ，因此 ，其 中的企 业往往 許多年 如 果不是 

許多 代的話 一 ■保 持大約 相同的 規模。 但是， 在大 企业能 得到各 

种 很重要 的利益 - 些利 益是小 企业所 沒有的 — -的 行 业中， 

情况就 不是如 此了。 一 个新經 营企业 的人， 如要在 这样的 行业中 
謀发 展的話 ，就必 須以他 的精力 和适应 的能力 、勤劳 和对細 小問題 
的关心 ，来 对付具 有較大 資本、 专門化 程度較 高的机 械和劳 动与較 
大 的营业 联系的 他的竞 爭者之 較广的 經济。 如果以 后他能 使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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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加倍 ，幷 能以与 旧价相 差不远 的价格 出售貨 品的話 ，則 他所得 
的 利潤会 在一倍 以上。 这将提 髙他对 銀行家 和其他 精明的 貸款者 
的 信用， 使 他能进 一步扩 大他的 营业， 获得 更大的 經济， 和 更大的 
利潤： 这又将 扩大他 的营业 ，如 此循环 不已。 起初似 乎看不 出哪里 
是 他必須 停止的 地方。 的确， 当他的 营业扩 大时， 如 果他的 才能适 
应較大 的范圍 ，与 它以前 适应較 小的范 圍一样 ，如果 他接連 許多年 
保 持他的 創造性 、多才 多艺和 創始力 、毅力 、机 饗和好 运气， 則他也 
許 会把在 他的区 域内的 这个行 业部門 的全部 生产量 集中到 他的手 
中。 如 果他的 貨品的 运輸不 很困难 ，銷 路也不 很困难 的話， 他也許 
可从 这个区 域扩充 到很远 ，达 到好像 是一种 有限的 壟断； 所 謂有限 
的壟断 ，就 是受到 以下原 因的限 制的壟 断：很 高的价 格会引 起竞爭 


的生 产者的 出現。 

但是， 在沒 有达到 这个目 的之前 很久， 他 的进步 就会因 他对努 
力工作 的爱好 之衰退 —— 即使不 是才能 的衰退 —— 而 停止。 如果 
他能 把他的 企业， 交給 差不多 与他同 样有能 力的继 承者去 經营的 
話， 則他 的企业 的兴盛 就可历 久不衰 。① 伹是， 他的 企业之 持績的 
很迅速 的发展 ，必 須具有 难得在 同一工 业內同 时存在 的两个 条件。 
在 許多行 业中， 个別生 产者能 够以生 产量的 大大增 加来获 得很大 
的“ 內部” 經济; 而在其 他許多 行业中 ，个 別生 产者能 够容易 地銷售 
那种 产品； 但对这 两件事 他都能 做到的 只有在 很少的 行业中 。这 
不是一 个偶然 的結果 ，而 差不多 是一个 必然的 結果。 

因为 ，在 大規模 生产的 經济具 有头等 重要性 的那些 行业中 ，大 
多数行 业的銷 路是困 难的。 毫无 疑問， 重要的 例外是 有的。 例如， 
对于单 純和一 律因而 能大量 批发的 貨品， 生 产者就 可获得 很大的 

① 达到这 个目的 之备神 手段， 以及这 些手段 的实际 限制， 将在下 一草的 后半部 
姆硏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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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路。 但是 ，大多 数这种 貨物是 农产品 ，其余 的几乎 都是单 純和普 
通的 东西， 如鋼軌 或花布 之类， 正因为 它們是 单純和 普通的 东西， 
它們 的生产 就能成 为例行 工作。 所以， 在生产 这些东 西的工 业中， 
沒有 企业能 保持它 自己的 地位， 除非 在主要 工作上 它具有 最新式 
的 高价的 設备； 同时 ，一切 附屬的 作业， 能由輔 助工业 来做; 总而言 
之， 在大企 业与很 大的企 业可得 的各种 經济之 間，# 沒有很 大的差 
別； 而 大企业 排挤小 企业的 傾向， 已 經走得 太远， 以 致用尽 了最初 
促进这 种傾向 的各种 因素的 力量。 

但是 ，报酬 递增的 傾向对 之发生 强烈作 用的許 多商品 ，大 体上 
总是 特殊的 貨品： 其 中有些 东風目 的在于 創造新 欲望， 或是 在于以 
新 方法来 滿足旧 欲望。 其 中有些 貨品是 为了适 应特殊 的嗜好 ，因 
而絕 不会有 很太的 銷路； 有些則 具有不 易为人 觉察的 优点， 只能慢 

慢 地博得 公众的 欢迎。 在所有 这种情 况下， 备企业 的銷路 - 大 

体上 要看情 况而定 —— 是以企 业花了 很大費 用逐漸 得到的 特殊市 
場 为限； 虽然 生产本 身也許 会經济 地增加 很快， 但 銷路却 不能这 
样。 

最后， 使一 个新企 业能迅 速获得 新的生 产上經 济的那 种工业 
的 条件， 也就是 使那个 企业迅 速地为 使用更 新的方 法之更 新的工 
厂 所取而 代之的 条件。 尤 其是在 大規模 生产的 强有力 的經济 ，与 
新机械 和新方 法的使 用相結 合的情 况下， 一 个企业 如失去 使它能 
发达 的非凡 的精力 ，則 不久就 会很快 衰落; 大 企业的 全部生 命能維 
持很 久是极 少的。 

第六节 大商 店与小 商店。 

大企 业胜过 小企业 的各种 利益， 在工业 上是明 显的， 因为 ，正 
如 我們所 說过的 那样， 大企业 具有把 許多工 作集中 在小面 积之內 
的特殊 便利。 但是 ，在其 他許多 行业中 ，也有 大企业 排挤小 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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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 傾向。 特別是 零售业 正在变 化之中 ，小店 主日見 失势。 

让我 們看一 下大的 零售商 店在与 其邻近 較小零 售商店 的竞爭 
上 所有的 利益。 首先， 显 然它能 以較好 的条件 购貨， 它能使 貨物的 
运費較 为低廉 ，且能 提供較 多的花 色品种 ，以迎 合顾客 的嗜好 。其 
次， 它具有 很大的 技术的 經济： 小店 主与小 制造商 一样， 必 須花費 
很多时 間去做 不需要 判断力 的例行 工作； 而 大商店 的首脑 —— 在 
某 些情况 下甚至 他的主 要助手 —— 把 他們的 全部时 間花在 使用他 
們 的判断 力上。 直到 最近， 这 些利益 一般已 为小店 主所具 有的以 
下較大 的便利 所胜过 ：小店 主能把 貨物送 到顾客 門上； 能适应 顾客 
的不同 嗜好； 对 顾客个 別地非 常憝悉 因能以 賒欠的 方式放 心地把 
資 本借給 他們。 

但是 ，近年 中所发 生的許 多变化 ，都 是有利 于大商 店的。 賒欠 
买 卖的习 慣正在 消灭； 店 主与顾 客之間 的私人 关系日 漸疏远 。前 
一 种变化 是大大 前进了 一步； 而 后一种 变化在 某些方 面是可 惜的， 
但也 不完全 如此； 因为 一部分 是由于 以下的 事实： 在 富裕阶 級中眞 
正自 尊心的 增大， 使他 們不再 介意他 們过去 所需要 的那种 阿誤的 
殷勤。 其次 ，时 間的日 益宝貴 ，使 人們不 願像从 前那样 ，花 几个钟 
点去买 东西； 他們 現在往 往宁願 花几分 钟从各 种詳細 的价目 表中， 
写出 一張很 长的定 貨单； 由于 函购和 邮寄包 裹以及 其他方 法的日 
益 便利， 他 們就能 很容易 地这样 做了。 当他 們确是 上街买 东西的 
时候， 电車 和本璋 火車往 往就在 附近， 他們能 方便地 和便宜 地坐車 
到 附近城 市的大 中心商 店去。 一 切这些 变化， 即在 食品业 和其他 
不 必有很 多种存 貨的行 业中， 也使小 店主比 过去更 难保持 他自己 

的 地位。 

但是， 在 許多行 业中， 商品 的多样 化不断 增加， 和时新 式样的 
急剧变 化的有 害影响 （現在 达到社 会上差 不多各 种等級 的人）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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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 商人甚 至更为 不利， 因为他 不能备 有足够 的各式 各样的 存貨， 
以 供颐客 的选擇 ，如 果他要 紧密地 跟随时 式的任 何变动 ，則 他的存 
貨因过 时而銷 不出去 所占的 比例， 比大商 店为大 。其次 ，在服 装业、 
家具业 和其他 行业的 某些部 門中， 机制貨 品的日 益低廉 ，使 人們到 
大商店 去购买 現成的 东西， 而 不到他 們附近 的小制 造商或 小商人 
那 里去定 做了。 苒次， 大店主 不以招 待制造 商所派 来的招 徠生意 
的旅 行者为 滿足， 他自 己或派 代理人 到国內 外最重 要的工 业区域 
去 旅行； 因 而他就 往往不 需要他 与制造 商之間 的中間 人了。 有中 
等資 本的成 衣匠， 把 好几百 种的最 新衣料 的样品 拿給顾 客看， 或許 
还用电 报定购 顾客所 选定的 衣料， 由邮包 寄来。 妇 女們往 往直接 
向制造 商购买 衣料， 然后交 姶沒有 資本的 成衣匠 去做。 小 店主似 
乎 在小的 修理行 业中还 常可保 持一些 地位： 在易 坏食品 的銷售 

上* —— 尤其是 卖給工 人阶級 的时候 - 他 們保持 相当好 的 营业， 

一部分 因为他 們能以 賒欠方 式銷售 貨物， 幷能 收取小 額廣款 。然 
而， 在許多 行业中 ，有巨 額資本 的企业 ，宁 願設 立許多 小商店 ，而不 

願設立 一个大 商店。 采购 —— 凡生产 上有需 要时也 是如此 - 集 

中于总 店的管 理之下 ，額外 的需要 由总店 的存貨 来供应 ，因 此各分 
店 备有大 量貨物 ，而 不須保 持大量 存貨的 費用。 分 店的經 理就可 
专 心招待 顾客； 如 果他是 一个有 活动能 力的人 ，对他 的分店 之成就 
具有 直接的 关心， 則他 可成为 小店主 的一个 可畏的 勁敌； 在 許多与 
服装和 食品有 关的行 业中， 已有这 样的情 况了。 

第七节 运 输业。 旷山与 石坑。 

接下 来我們 可考虑 地理的 位置是 由工作 的性质 所决定 的那些 
行业。 

乡村的 搬运夫 和少数 馬夫， 差不 多是运 輸业中 小行业 的仅有 
的殘存 形式。 铁 路和电 車的規 模不断 扩大， 經 营它們 所需的 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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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 增加得 更大。 一 个大的 商船队 ，在 統一的 經营管 理之下 ，从它 
的迅速 地和負 責地在 許多港 口装卸 貨物的 能力中 ，得 到种种 利益， 
而商业 的日益 复杂和 多样化 更增加 了这些 利益； 以 船舶的 本身而 
論 ，时 代是有 利于大 船的， 在客 运业尤 其如此 。① 因此， 在运 輸业的 
某些部 門中， 贊成企 业由国 家經营 的議論 ，除了 在运出 垃圾、 自来 
水、 煤 气及其 他类似 的企业 之外， 比在其 他任何 行业中 都更强 
烈， 

大 矿山与 小矿山 、大 石坑与 小石坑 之間的 竞爭, 沒有那 样淸楚 
地表現 出一种 傾向。 在 矿山国 营的历 史中， 有很多 非常黑 暗的不 
幸 之事； 因为， 矿 业的經 营有賴 于主持 人的正 直和对 于細节 問題及 
一 般原則 的判断 太多， 以 致国家 官吏不 能經营 得好： 由于 同一理 
由 ，我 們頗可 期望小 矿山或 小石坑 在与大 矿山或 大石坑 竞爭上 ，保 
持它 自己的 地位， 如果 其他情 况不变 的話。 但是， 在 某些情 况下， 
深的 竪坑和 购买机 械及交 通工具 的費用 太大， 不是 很大的 企业是 

負担不 起的。 

在农 业方面 ，沒有 很多的 分工， 也沒有 大規模 生产； 因为 ，所謂 
“大 农場” 所 雇用的 劳动， 还不 到集中 在一个 中等規 模工厂 的劳动 
的十分 之一。 这 一部分 是由于 自然的 原因， 季节的 变化和 在一个 
地 方集中 大量劳 动者的 困难； 但一部 分也由 于与各 种租地 法有关 

① 船只运 輸能力 的大小 ，是与 它的体 积的立 方成正 比的， 而水的 阻力之 增加 ，只 
比船 只体积 的平方 略快; 因此 ，大 船所需 用的煤 ，在与 它的吨 数的比 例上， 較小 船为少 • 
大船所 需用的 劳动也 較少； 尤其是 船舶駕 駛 的劳， 同时， 大船給 予乘客 以較大 的安全 
和舍 f 适， 同 船的人 数多， 侍 候也較 为周至 11。 总而 言之， 在大 船容易 駿进的 备港口 之間， 
如貨物 足以使 大船能 迅速装 滿的話 ，則 小船 就沒有 与大船 竞爭的 机会* 

③ 以下的 事实足 以表示 近百年 中重大 經济 变化的 特色： 最初通 ^ 的铗道 法案， 
曾規定 准許私 人在铁 道上行 駛他們 自己的 車辆， 正如在 公路或 运河上 行駛— 样务 現在 
我 們实难 想像， 他們怎 样能期 望这个 办法是 可以实 行的， 但当时 他們必 然是这 样期望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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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原因。 对于 这一切 問題， 等 到我們 在第六 篇中硏 究与土 地有关 
的 需求与 供給时 ，再加 以討論 ，蕞为 妥当。 


第 十二章 工 业組織 (續 前) 。企 业管理 

第一节 原 始的手 工业者 与消費 者霞接 交易； 現在 ，博 学的职 


业通 常也是 知此。 

以上 我們已 經考虑 了主要 是关于 工业或 其他雇 用許多 手工劳 
动 者的企 业之經 营管理 工作。 但是， 現在我 們必須 較为仔 細地考 
虑商人 所履行 的各种 职能； 以 及这些 职能在 一个大 企业的 領导人 
之間， 和 在有关 的生产 和銷售 部門中 进行协 作的各 种企业 之間怎 
样 分配的 問題。 我們 还要附 带硏究 下一問 題:至 少在工 业方面 ，虽 

然差 不多每 个企业 - 只要經 营得好 - 規模愈 大就会 愈为兴 

隆； 虽 然我們 因此表 面上可 以預料 ，大 企业会 把它的 小竞爭 者从許 
多工业 部門中 完全排 挤出去 ，这 是什么 緣故？ 

这 里所說 的“营 业”， 是作 广义的 解釋， 凡 是滿足 別人的 欲望， 
以期 从那些 受到益 处的人 那里， 得到 直接或 間接报 酬的一 切事情 
都包括 在內。 因此， 它 与各人 为了自 己而滿 足他的 欲望的 事情大 
大不同 ，也 与出 自友諠 和家庭 情咸的 善意帮 助大大 不同。 

原始 的手工 业者， 自己 管理他 的全部 营业； 但是， 因为 他的顾 
客都 是他的 近邻， 只有 少数是 例外， 他 只需要 很少的 資本， 生产的 
計划是 由風俗 为他安 排的， 除了他 的家屬 之外， 他 不必管 理劳动 
者， 所以， 对这些 工作， 幷 不要花 很大的 心思。 他不 能享受 持續的 
繁荣； 战爭 和饥荒 不断地 对他和 他的邻 人施加 压力， 妨碍 他的工 
作 ，幷 使他的 邻人对 他的商 品的需 要也停 止了。 但是 ，他頗 认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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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和坏运 —— 像晴 天和雨 天一样 —— 是他 力所不 及的： 他 的十指 
虽 不停地 工作， 伹他 的脑子 却很少 癍劳。  、 

即在近 代英国 ，我 們有 时也看 到乡村 中的技 术工人 ，还 是墨守 
原始的 方法， 制造东 西卖給 邻人， 是 为了他 自己的 緣故； 他 自己管 
理 他的营 业和担 当一切 風險。 但是， 这种情 况是很 少了。 博学的 
职业提 供了墨 守旧式 經营方 法的最 显著的 例子； 因为 ，一个 医生或 
律 师通常 自己管 理他的 营业、 进 行一切 工作。 这种 办法不 是沒有 
缺 点的: 有 些具有 头等本 領的自 由职 业者， 因 为沒有 招徠生 意所需 
的特殊 才能， 而使得 許多宝 貴的活 动变为 无用， 或者 只获得 很小的 
效果; 如果他 們的工 作能由 某种中 間人为 他們安 排的話 ，則 他們会 
得到 較好的 报酬， 过較为 幸福的 生活， 而且对 于世界 也会作 出較大 
的 貢献。 但是， 大 体上， 現在那 样的情 况恐怕 是最好 的了： 需要最 
高級和 最精細 的才能 的那些 服务， 只 有在对 个人具 有完全 信心的 
情 况下， 才能产 生它們 的全部 价値， 在 这种服 务的供 給上， 人們的 
心理 对于中 間人的 参与， 是不信 任的， 而在这 种心理 之中， 是有正 
当理 由的。 

然而， 英国的 律师， 如不 充当雇 主或企 业家， 也 担任最 髙級和 
最 費心思 的法律 事务的 顾問。 其次， 許 多最好 的靑年 敎师， 不是直 
接 向消費 者出卖 他們的 服务， 而是卖 給一个 大学或 学校的 管理机 
构， 或是 卖給安 排购买 他們的 服务的 校长： 雇主供 铪敎师 以出卖 
他的 劳动的 市場； 而对 购买者 —— 他自己 也許不 是很好 的判断 
者 —— 則給以 关于所 供姶的 敎課工 作质量 的某种 保证。 

其次， 各种艺 术家， 不 論如何 著名， 往往 觉得雇 用別人 为他应 
付顾客 / 对他 是有 利的； 同时， 声誉較 低的艺 术家， 有 时則依 靠商业 
資本家 为生， 他們自 己幷 不是艺 术家， 但知道 怎样最 有利地 出卖艺 
术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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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二节 但是 ，在大 多敦营 业中， 都有企 业家这 个特殊 阶級参 
与 其事。 

但是， 在近 世的大 部分营 业中， 能 够如此 地指导 生产以 致一定 
程 度的努 力能最 有效地 用来滿 足人类 欲望的 任务， 不得不 分裂开 
来， 而轉 入专門 的雇主 手中， 或用較 为普通 的名詞 来說， 轉 入商人 
們的 手中。 他們 “冒着 ”或“ 担当” 营业的 風險； 他們 收集了 工作所 
需要的 資本和 劳动; 他 們安排 或“計 划”营 业的一 般打算 ，幷 监督它 
的細小 事情。 从一 种观点 来看， 我們 可将商 人看作 是一个 高度熟 
练 的产业 阶級， 而 从另一 种观点 来看， 則可看 作是介 于手工 劳动者 
和 消費者 之間的 中間人 3 

有某些 种类的 商人， 担 当很大 的風險 ，对 于他所 經营的 商品之 
生产 者和消 費者， 具有 很大的 影响， 但是， 他 們在很 大程度 上幷不 
是劳动 的直接 雇主。 这 些商人 的极端 典型， 就是证 券交易 所和商 
品 市場的 商人， 他們每 天买卖 的数額 很大， 但他們 旣无工 厂也无 
仓庫 ，頂多 只有一 个写字 間和几 个职員 而已。 然而， 像这种 投机者 
的 活动的 結果之 好坏， 是很复 杂的； 現 在我們 可注意 那些最 注重經 
营管理 、而 最不 注重巧 妙的投 机方式 的企业 形态。 因此 ，让 我們以 
較为 普通的 企业形 态作为 例证， 幷注 意担当 風險与 商人的 其余工 
作之 关系。 

第三节 在建筑 业和其 他一些 行业中 ，营 业的主 要風險 ，有时 
与 經菅管 理的細 节工作 无关。 企业 家不是 屋主。 

建 筑业会 很适合 我們的 目的， 一 部分因 为它在 某些方 面仍是 
墨 守原始 的經营 方法。 在 中世紀 后期， 私人 不靠营 造师自 己建造 
房屋， 已 是极其 普通的 事了； 这种习 慣即使 在現在 还沒有 完全消 
灭 。自 己造房 的人， 必須 分別雇 用一切 工人， 他 必須注 意他們 ，核 
对他們 的工資 要求; 他必須 向許多 方面购 买材料 ，而 且他必 •須 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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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的 机械， 否則只 能省去 不用。 他 所付的 工資， 恐 怕比現 行的工 
資 为高； 怛在 这里， 他有所 損失別 人則有 所得。 然而， 在同 工人讲 
价上， 在以其 不完全 的知識 来考察 和指导 工人的 工 作上， 他 所花的 
时間有 很大的 浪費； 其次 ，在了 解他所 要的各 种材料 的种类 和数量 
上， 以及 到哪里 去买最 为上算 等等問 題上， 他 所花的 时間， 也有很 
大的 浪費。 这种浪 費可由 以下的 分工来 避免： 监 督細节 工 作的任 
务由专 門的建 筑业者 来担任 ，設 計的任 务由专 門的建 筑师来 担任。 

当房 屋不是 由要住 进去的 人出資 建造， 而是作 为建筑 的投机 
事业来 建造的 时候， 分工往 往更为 精細。 如果 大規模 这样做 的話， 
例如， 开辟一 个新的 郊区， 可 能获得 的利益 是如此 之大， 以 致对强 
有力 的資本 家提供 了有吸 引力的 机会， 这些 資本家 具有很 髙的一 
般經营 能力， 但 恐怕沒 有很多 关于建 筑业的 专門知 譚:。 他 們依靠 
自 己的 判断作 出关于 各种房 屋将来 的供求 关系会 是怎样 的 决定， 
但对 于細节 工作， 他 們則委 托別人 管理。 他 們雇用 了建筑 师和測 
量員 ，根据 他們的 一般指 示进行 設計; 然后与 专門的 建筑业 者訂立 
合同， 按照設 計进行 施工。 但 他們自 己担 当营业 的主要 風險， 幷掌 
握营业 的一般 方針。 

第四节 績前。 

如 所周知 ，在大 工厂时 代剛开 始之前 ，在 羊毛半 中盛行 下述的 
責任 划分： 采 购和銷 售上的 較有抶 机性的 工作和 較大的 風險， 由企 
业家 担当， 而企业 家本身 幷不是 劳动的 雇主； 同时， 管理上 的細节 
工 作和履 行一定 的合同 之較小 的風險 ，則 由小包 工者担 当①。 在紡 
織业 的某些 部門中 —— 尤其是 在对于 未来的 預測有 很大困 难的那 

些 部門中 - 仍然广 泛地实 行这个 办法。 曼 彻斯特 的批发 商人， 

专 心硏究 时式的 变动， 原料的 銷路， 貿易 、金 融市場 和政治 的一般 

①参 照附录 一中第 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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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以及 其他会 影响将 临的季 节中各 种貨品 的价格 之种种 原因； 
如 果需要 的話， 他們雇 用了熟 练的設 計师来 实行他 們的計 划之后 
(正 像前 例中建 筑业的 投机者 雇用建 筑师那 样）； 他 們就与 世界各 
地的 制造商 訂立制 造貨物 的合同 ，而对 于这些 貨物， 他們决 定冒投 
資的 風險。 

尤其是 在服裝 业中， 我 們看到 所謂“ 家庭工 业”的 复兴， 这种工 
业很久 以前盛 行于紡 織业： 这 是一种 大企业 家把工 作分給 单独操 
作 的人， 或有 几个家 屬帮助 的人， 或者 也許雇 用两三 个助手 的人， 
到小屋 和很小 的工場 中去做 的制度 。① 在 英国差 不多各 郡 的偏远 
的乡 村中， 大企业 家的代 理人往 来其間 ，把各 种貨物 —— 尤 其是像 
衬衫、 衣領和 手套这 些衣着 —— 的半 制成的 材料， 分給乡 村里的 
人， 幷 取回制 成品。 然而， 在世界 各大首 都和其 他大城 市中， 尤其 
是在 古老的 域市， 那里 有很多 体质和 德性頗 差的不 熟练和 无組織 
的劳 动者， 这 种制度 却最为 发达， 而在服 装业- — 单 在倫敦 一地这 
个行 业就雇 用了二 十万人 —— 和廉价 的象具 业中， 尤 其如此 。在 
工 厂和家 庭工业 之間有 不断的 竞爭， 时 而前者 得势， 时而 后者得 
势； 例如， 現在 由蒸汽 力运輸 的鏠級 机的使 用日見 增多， 加 强了制 
靴业 工厂的 地位； 同时， 工厂 和工場 在成衣 业中的 地位也 更为巩 
固。 另 一方面 ，制 袜业則 因手織 机近来 的改良 而引回 到家庭 工业； 
煤气 、煤油 及电力 发动机 所引起 的动力 分配的 新方法 ，对于 其他許 

① 德 国經济 学家对 这种制 度称为 * 具有 工厂性 质的” 家庭 工业， 以 区別于 ** 国民 
的 ”家庭 工业， 后 者利用 其他工 作的空 閑时間 C 特別是 农閑的 冬季） 来做 妨織品 和其他 
物品制 造的輔 助工作 （参看 申貝尔 格在他 所編的 《手 册》 中的 《論 工业》 一 文)。 屬于 
后一 类的家 庭工人 ，在中 世紀整 个欧洲 ，都很 晋遍， 但現在 除了在 山中和 东欧外 ，日見 
稀少 了。 他們选 擇工作 ，总 不是 很-专 心的; 他們所 做的东 西， 大部 分能在 工厂中 花少得 
多的 劳动， 而做得 較好， 因此 就不能 有利地 在公开 市場上 出售： 但 大部分 他們做 了是为 
他 們自己 或邻人 使用的 ，因而 就可节 省許多 中間人 的利 潤了。 参照 岡調往 《經 济杂志 》 

第 2 期上所 著的一 篇文章 《家 庭工业 的遺風 I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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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行业发 生同样 的影响 ，也是 可能的 。 

或者会 发生趋 于折衷 办法的 运动， 类似 設斐尔 德的利 器业所 
普 遍实行 的那些 办法。 例如， 許 多制造 利器的 企业， 把碾磨 和其他 
部分的 工作， 以計件 的价格 分給工 人去做 ，这 些工人 向与他 們訂立 
合同 的工厂 或其他 的人， 租用他 們所需 的动力 ：他們 有时也 雇用別 
人来 帮助他 們操作 ，有时 則单独 操作。 

再如， 外 国商人 往往自 己沒有 船只， 但专 心硏究 貿易的 趋势， 
自己承 担貿易 的主要 風險； 同时， 他使 运輸工 作由別 人替他 来做， 
虽然这 些人要 有較好 的經营 能力， 伹 不必有 像他那 样的預 測貿易 
之細 微变动 的能力 ，虽然 作为船 只的购 买者， 他們的 确具有 他們自 
己 的重大 和困难 的营业 風險。 又如 ，书 籍出版 的較大 的風險 ，是由 
出 版商* —— 也許 与作者 一道' —— 来承 担的； 而印刷 业者是 劳动的 
雇主 ，供給 这种营 业所需 的高价 的活宇 和机槭 A 在金 屬业和 家具、 
服装等 行业的 許多部 門中， 也都采 用略为 类似的 办法。 

这样 ，承担 采购和 銷售的 主要風 險的人 ，有 許多 方法可 以避免 
为 他們工 作的那 些人的 住宿和 监督的 麻煩。 这些方 法都有 它們的 
优点 •， 如果工 人具有 坚强的 性格， 像設 斐尔德 的工人 那样， 則其結 
果大 体上不 是不滿 意的。 伹不 幸的是 ，流入 这种工 作的 那些人 ，往 
往是工 人中最 弱的， 而且智 謀和自 制力 都是最 差的。 这种制 度之所 
以为企 业家所 采用， 是因为 它具有 伸縮性 ，而 这种伸 縮性实 在是使 
他能 一 如 果他願 意这样 做的話 一 对为他 工作的 那些人 施加不 
适宜 的压力 之一种 手段。 

因为 ，一 个工厂 的成就 ，在 很大程 度上依 靠一班 坚持工 作的工 
人 ，但把 工作分 給工人 到家里 去做的 資本家 ，在 他的 名单上 保留許 
多 人是有 利的； 他就 可对其 中每个 人偶尔 給以一 点工作 ，挑 撥他們 
互相 竞爭； 他 这样做 是很容 易的， 因为 他們幷 不互相 认識， 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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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 一致的 行动。 

第五节 理想的 工业家 所需的 才能。 

当 討論营 业的利 潤时， 在 人們心 目中利 潤总是 与劳动 的雇主 
有 关的： “ 雇主” 往往被 当作是 与实际 上获得 营业利 潤者词 义的一 
个 名詞。 但是， 我們剛 才說过 的那些 例子， 足 以說明 以下的 道理； 
劳动 的监督 不过是 管理工 作的一 方面， 而且 往往不 是最重 要的方 
面; 担当营 业全部 風險的 雇主， 实在是 为社会 履行两 种完全 不同的 
职务， 而 且要有 双重的 能力。 

让我們 回到已 經說过 的那一 类原因 （見 本篇第 十一章 第四和 
第 五节） ，制 造商生 产貨物 ，不是 为了应 付特殊 的定貨 ，而是 为了  — 
般 市場。 第一 ，以他 作为商 人和生 产組織 者的作 用而論 ，他 必須具 
有 他自己 行业中 的物的 透彻的 知識。 他必須 具有預 測生产 和消費 
的广 泛变动 的能力 / 以 及具有 知道哪 里有供 給一种 新商品 以滿足 
实际 欲望的 机会、 或是 哪里有 改进旧 商品的 生产計 划的机 会之能 
力。 他必須 能謹愼 地判断 ，大胆 地承担 風險; 他当然 必須具 有了解 

他的 行业中 所用的 原料和 机械。 

但是， 第二， 以他作 为雇主 的作用 而論， 他必須 是一个 今的天 
生的領 导者。 他必 須具有 首先适 当地选 擇他的 助手、 然后 充分信 
任 他們的 能力； 而且 必須具 有使他 們关心 营业和 信任他 的能力 ，以 
发揮他 們內在 的进取 心和創 造力； 同时 ，他自 己气一 切事务 实行总 
的掌握 ，幷保 持营业 主要計 划的井 井有条 和前后 一致。 

成为 一个理 想的雇 主所需 的能力 ，是 如此之 大和如 此之多 ，以 
致很少 人能在 很大程 度上兼 有这些 能力。 然而， 这 些能力 的相对 
重要性 ，是 随着工 业的性 质和营 业的大 小而不 同的; 一个雇 主在某 
些才 能方面 擅长， 另 一个雇 主則在 別的才 能方面 优越; 而很 少有两 
个 雇主的 成功， 是由于 完全相 同的一 套长处 p 有些 人的成 就全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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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髙 尙品质 ，而 有些人 的兴隆 ，則是 由于除 了机警 和意志 坚强之 
外， 沒有什 么令人 欽佩的 才能。 

以 上所述 是企业 經营管 理工作 的一般 性质， 接 下来我 們必須 
硏究一 下：各 种阶級 的人有 什么机 会来发 展經营 能力； 以及 他們获 
得机 会之后 ，他們 又有什 么机会 来支配 发揮經 营能力 所需的 資本。 
这样 ，我們 就可稍 为接近 本章开 头所說 的問題 ，幷且 可以硏 究一个 
企业在 接連几 代中发 展的过 程了。 这 一硏究 可以方 便地与 企业經 
营的 各种形 态結合 起来。 以上我 們所考 虑的， 差不 多完全 是全部 
責 任和經 营集于 单独一 个人手 中的那 种組織 形式。 但是， 这种形 
式正为 其他各 种組織 形式所 压倒， 在 这些形 式中， 最 高的权 力是分 
散于 几个合 伙人的 手中， 或者甚 至分散 于大多 数的股 东手中 。私 
人企 业与股 份公司 ，合作 社和公 共企业 在企业 經营中 所占的 地位， 
正 在不断 增大; 这 件事的 一个主 要原因 ，是因 为它們 对具有 优秀的 
經 营能力 、但 沒有承 襲任何 巨大的 經营机 会的那 些人， 提供了 具有 

吸 引力的 机会。 

笫六节 商入 之子开 头就有 很多利 益，. 以致人 們也許 期望商 
人会形 成一个 世獒的 阶級; 这种結 果之所 双沒有 发生的 理由。 

已經在 营业上 有成就 的人的 儿子， 开头 就具有 很大超 出別人 
的 利益， 这是 显而易 見的。 他 从靑年 时代起 就有获 得知識 和发展 
才能 的特殊 便利， 而这 种知識 和才能 都是他 父亲的 企业的 經营管 
理 上所需 要的： 他安心 地而且 差不多 是不知 不觉地 获悉他 父亲的 
行 业以及 与之有 买卖关 系的行 业中的 人物和 情况； 他日 漸 知道他 
父亲 所思索 的各种 問題和 忧虑的 相对重 要性与 眞正的 意义： 他获 
得了关 于这个 行业的 制造方 法和机 械的专 門知識 。① 他所 学到的 

① 我 們已經 說过， 制 造商的 儿子們 怎样担 任工广 中 所进行 的差不 多一切 重要的 
工作， 足 以使他 們在以 后年代 中了解 所有雇 工們的 困难， 幷对于 他們的 工作作 出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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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 ，有 些只适 用于他 父亲的 行业； 但 大部分 对于与 这个行 业稍有 
联系的 行业， 都是有 用的； 同时， 由于 与任何 一个行 业掌握 大計方 
針 的人的 接触， 所养 成的判 断力和 智謀、 进 取心和 謹愼、 毅 力和謙 
虛 等一般 才能， 对于 使他适 合經营 差不多 其他任 何行业 ，都 会大有 
用处。 而且 ，成功 的商人 之子， 除了在 天性和 敎育上 似乎不 喜欢和 
不适合 經营企 业的人 之外， 在 开头就 具有差 不多比 其他任 何人为 
杀的 物质資 本:他 們如果 继承父 业的話 ，他們 就具有 稳固的 营业关 
系 的有利 地位。 

所以 ，初 看起来 商人們 似乎会 成为一 种世襲 的阶級 ，会 把管理 
上 的主要 位置分 給他的 儿子們 去担任 ，建 立世襲 的王朝 ，而 接連許 
多代 統治某 些商业 部門。 但是 ，实 际情况 却大不 相同。 因为 ，当一 
个人 建成了 一个大 企业时 ，他的 芋孙虽 有很大 的利益 ，但往 往不能 
发 展同样 成功地 經营这 个企业 所需的 高級才 能和特 殊的意 志及气 
质。 他 自己也 許是由 具有坚 强和誠 恳的性 格之父 母所撫 养长大 
的； 幷为 父母的 个人影 响和幼 年时与 困难的 斗爭所 敎育。 但是 ，他 
的 儿子們 —— 至 少在他 富有后 所生的 儿子們 和在任 何情况 下他的 
孙子們 —— 恐怕大 多是由 家內僕 人們照 顾的， 这些 僕人却 沒有像 
他的父 母那样 的坚强 性格， 而 他自己 是为他 的父母 的影响 所敎育 
的。 他的 最大的 志向也 許是营 业上的 成功， 而他的 子孙对 于社会 
或学术 的名望 ，至 少会是 同样渴 望的。 ® 

誠然， 一 切事情 也許一 时都很 順利。 他的儿 子們有 .了 稳固的 


的 判断， 越差不 錄代唯 一的鎌 的学徒 制度。 

① 最近 以前， 在英 国的学 术硏究 和菅业 之間常 有一种 矛盾。 現在 宙于我 們著名 
大学的 精神之 扩大， 以及在 主要商 业中心 大学的 发展， 这种矛 盾日渐 减少了 O 商人的 
儿 子們被 邊进大 学之后 ，不像 一代以 前那祥 ，往往 学会鄙 視父业 * 誠然， 其中有 許多因 
为具有 扩大知 麵界的 願望而 脫离菅 业。 但是， 那些 不光是 赌性、 而 且是建 設性的 
高 級锻式 的智力 活动， 会促 进对于 做得对 的菅业 工作的 髙尙性 加以适 当的跃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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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 关系和 —— 甚至 也許更 为重要 —— 許多 对营业 极其关 心的胜 
任的 下屬。 只要 勤勉和 謹愼， 幷利用 企业的 傳統， 他 們就可 长久地 
維持。 但是， 經过整 整一代 之后， 旧的 傳統已 不再是 可靠的 指南， 
維 系老职 員的紐 带也已 消灭， 这时， 这 个企业 的瓦解 差不多 是不能 
避免的 ，除 非有新 人在企 业中参 加合伙 ，同时 企业的 經营管 理工作 
也实 际上交 給新人 担任。 

但是 ，在 大多数 情况下 ，他 的子孙 是以一 条捷徑 来达到 这种結 
果。 他們宁 願自己 不努力 而得到 丰富的 收入， 而不 要以不 断的辛 
苦和操 劳才能 得到的 两倍的 收入； 他 們把企 业卖給 私人或 股份公 
司； 或者他 們变成 企业的 隐名合 伙人； 就是， 分担企 业的風 險和利 
潤， 但不参 加企业 的經营 管理： 在这 两种情 况下， 他 們的資 本的实 
际 支配权 ，主要 是落于 新人之 手了。 

第七节 私 人合伙 組織。 

恢复 一个企 业的力 量之最 老和最 簡单的 办法， 就是从 它的最 
能 千的雇 工中提 拔若干 人参加 合伙的 办法。 大工厂 或大商 店的专 
制的 老板和 經理， 因 为年事 日增， 觉得 必須把 責任越 来越多 地托付 
給他 的主要 下屬； 这一部 分因为 要做的 工作日 益繁重 ，一部 分因为 
他自 己的精 力較前 衰弱。 他仍然 掌握最 高的管 理权， 但許 多事情 
却不 得不依 靠他的 下屬之 精力和 正直； 因此， 如果他 的儿子 們还未 
长大， 或是因 为別的 理由， 还 不能为 他分担 責任， 則 他就决 定从他 
的 可靠助 .手中 提拔一 人参加 合伙： 这样， 他 就减輕 了他自 己的工 

作， 同时他 可放心 ，他 自己一 生的事 业也由 那些人 - 这些 人的习 

慣是 他所养 成的， 他对 他們也 許具有 父亲般 的情威 —— 所 继績下 
去了 。① 

① 最幸福 的生活 韵事， 以及从 中世紀 到現在 的英国 社会史 中最耐 人寻味 的事， 
有許 多是与 这神私 人合伙 的故事 有关的 。 歌謠和 故事叙 述忠实 学徒的 种种困 难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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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現在有 * — _ 曾經 也常有 —— 条件 較为相 等的私 人合伙 
組織 ，两个 或更多 的具有 大約相 同的財 产和能 力的人 ，把他 們的資 
財合在 一起以 举办困 难的大 事业。 在 这种情 况下， 經营管 理工作 
往往有 明确的 划分： 例如， 在工 业中， 一个合 伙人有 时差不 多专門 
担饪采 购原料 和銷售 成品的 工作， 而 另一个 合伙人 負責工 厂的管 
理； 在 一个商 店中， 一个合 伙人管 理批发 部門， 而另 一个合 伙人管 
理零售 部門。 使用这 些和其 他一些 办法， 私 人合伙 組織就 能适应 
許多 不同的 問題: 它是非 常有力 和非常 有伸縮 性的； 它在过 去发揮 
了很大 的作用 ，而現 在它也 富有生 命力。 

第八节 股份公 司組織 ^ 国营 事业。 

但是， 从 中世紀 之末到 現在， 在某 几种行 业中， 已有公 开的股 
份 公司代 替私人 企业的 变动， 前者的 股票能 在公开 市場上 卖給任 
何人， 而 后者的 股票如 未得一 切有关 的人的 許可， 是 不能轉 让的。 
这种 变化的 結果， 是使得 許多沒 有特殊 营业知 識的人 ，把他 們的資 
本交 給他們 所雇用 的人去 运用： 企业 管理上 各部分 工作之 新的划 
分就 因此发 生了。 

股份 公司所 遭到的 風險之 最終承 担者是 股东； 但是 ，股 东通常 
幷不 积极参 加企业 的擘划 經营和 支配它 的一般 方針； 而完 全不参 
加 管理上 的細节 工作。 如 果企业 一且脫 离了它 的 創办人 的手之 
后， 它 的管理 权主要 是入于 ffffj 的 手中； 如果是 一个很 大的公 
司 ，董事 也許只 占有很 小的股 \分\^ 他們 大部 分都沒 有关于 管理工 
作 的专門 知識。 通 常幷不 要他們 在公司 中全天 办公； 但他 們被认 
为是 以广博 的一般 知識和 正确的 判断， 来解 决公司 方針上 的較大 


后 胜利, 他也許 因力与 雇主的 女儿結 婚而終 于参加 合狄， 这些 歌謠和 故事的 影响， 鼓舞 
了許 多靑年 去創立 偉业。 在对 于国民 性格所 发生的 种种影 响中， 沒有一 种影响 比这样 
形成有 志靑年 的志向 的影响 ，更 为远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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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同时， 他 們要确 信公司 的“經 理”克 尽厥职 。① 經理及 其助手 
們担任 大部分 擘划經 营的工 作和全 部管理 工作： 但 不需要 他們拿 
出 資本； 而且他 們被认 为是根 据他們 的热心 和能力 从低級 升到髙 
級地 位的。 因为在 联合王 国中， 股份 公司組 織在国 內所經 营的各 
种 企业中 占到很 大部分 ，它 对于 具有經 营管理 的天才 、而沒 有继承 
任何 物质資 本或营 业关系 的人， 提供了 很大的 机会。 

第九节 讀前。  ~ 

股份公 司有很 大的伸 縮性， 如果 它所从 事的业 务提供 广大的 
活 动范圍 ，它 就能无 限制地 扩充; 而且 差不多 在一切 方面它 都占着 
优势。 但 是由于 承担主 要風險 的股东 ，对 于企业 缺乏充 分了解 ，股 
份公司 有一个 很大的 弱点。 的确， 大的私 人企业 的首脑 ，承 担营业 
的主要 風險， 他把企 业的許 多細节 工作委 托別人 去做； 但是， 因为 
他 具有对 他的下 屬是否 忠实地 和謹愼 地为他 的利益 服务， 作出直 
接判断 的权力 ，他的 地位是 稳固的 。如 果他所 委托为 他經营 貨物的 
采购和 銷售的 人， 从与他 們交易 的人那 里收受 佣金， 他就能 发觉和 
处罰这 种欺詐 行为。 如果 他們徇 私和提 拔他們 无能的 亲友， 或者 
他 們自己 敷衍 塞責， 甚 至他們 沒有表 現出使 他們最 初被提 升的那 
种非凡 的能力 ，他就 能发觉 錯誤之 所在， 幷加以 糾正。 

但是 ，在上 述这些 事情上 ，股 份公司 的大多 数股东 一 除了少 
数 的例外 情况外 —— 差 不多是 无能为 力的； 虽然 有少数 大股东 ，往 
往竭力 要知道 工作的 情况； 因 而就能 对企业 的一般 經营管 理加以 

① 白哲特 喜欢这 样辯說 ( 例如， 見他 所著的 《英 国的 宪法》 第 7 章） 

往因缺 乏他那 一部的 事务的 专門知 識而得 到益处 因力， 关 于詳細 情况， 也能 从舍任 
秘 15 和其 他下屬 郡里得 到拫吿 s 对于 他們所 精通的 問題， 他不会 作出与 他們意 見相反 
的判断 ，而对 于公共 政策上 的重大 問題， 他 的不偏 不倚的 常識， 却 足可克 服官潦 习慣: 
同 祥地， 一个 公司的 利益， 有时反 会为对 营业的 細賀工 作最沒 有专門 知識的 那些^ 

所最大 地增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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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和 明智的 控制。 大 股份公 司的領 导人員 因受到 他們工 作上所 
遇到的 很大的 引誘而 去做欺 詐之事 ，是 很少的 ，这有 力地证 明商业 
事务上 的誠实 和公正 的精神 在近代 有惊人 发展。 如 果他們 蓄意利 
用职务 上的便 利去营 私舞弊 ，类似 早期文 明的商 业史中 的情况 ，則 
他 們誤用 对他們 的信任 ，就会 达到很 大規模 ，以 致阻 碍这种 民主的 
企 业組織 形式的 发展。 我們很 有理由 希望： 商业道 德的进 步将继 

績 下去， 将来 - 也 像过去 ~~ *样  商业秘 密的戚 少和各 种事情 

的不断 公开， 都有助 于这种 进步； 因此， 共同 的和民 主的企 业組織 
形式 ，恐 怕就能 在以前 它們所 失敗的 許多方 面稳妥 地推广 ，幷 可大 
大 超过它 們对于 沒有蔭 庇的人 在創业 方面已 經作出 的巨大 貢献。 

关于中 央和地 方的国 营事业 ，恐怕 也是同 样情况 ：它們 也可有 
远大的 前途， 但是， 直到 現在， 承担最 終風險 的納税 :人， 一般 还未能 
对它 們加以 有效的 控制， 也还 未能得 到办事 能力像 私人企 业中那 
样 具有精 力和进 取心的 官吏。 

然而 ，大股 份公司 和国营 事业的 管理上 的問題 ，都 包含 許多复 
杂的爭 論問題 在內， 在 这里我 們还不 能加以 硏究。 这些問 題是紧 
急 因为 很大的 企业近 来已迅 速增加 ，虽然 也許不 像通常 所认为 
的那样 迅速。 这 种变化 主要是 因为沒 有大資 本就不 能經营 的工业 
和矿业 、运輸 业和銀 行业的 程序与 方法之 进歩; 以及 因为市 場的范 
圍和 作用， 与处理 大量貨 物的技 术上的 便利之 增大而 造成的 。民 
主 的因素 在国营 事业中 起初差 不多是 很有生 气的： 伹經 驗表明 ，經 
营技 术和企 业組織 上之創 造性的 思想和 試驗， 在国 营事业 中是板 
其 罕見的 ，在私 人企业 中也不 很普遍 ，而 私人 企业因 为年代 久了和 
規模 大了， 就会陷 入官僚 的方法 中去。 因此, 可使小 企业努 力发探 
創 造性的 工业活 动范圍 之縮小 ，就有 引起新 的危害 之虞。 

最大 規模的 生产， 主要 是見于 美国， 在 那里， 巨 大企业 之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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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断色 彩的， 通常称 为“托 辣斯'  这些 托辣斯 之中， 有些是 从一个 
企业 发展起 来的。 但是， 大多 数的托 辣斯是 由許多 独立的 企业之 
合幷所 发展起 来的； 走向 这种合 幷的第 一步， 通常是 一种頗 为松弛 
的营 业联合 ，或 用一个 德文名 詞来說 ，就是 “卡特 尔”。 

笫十节 合 作社。 利潤 分配。 

合作制 度目的 在于避 免上述 两种企 业管理 方法的 弊端。 在許 
多人仍 然寄以 厚望、 但实际 上很少 实現的 理想形 式之合 作社中 ，承 
担营业 風險的 一部分 或全体 股东， 本身 也是企 业所雇 用的。 凡是 
被雇用 的人， 不論 是否拿 出企业 的物质 資本， 都 可分到 利潤， 在社 
員大 会中也 有某些 选举权 ，社員 大会制 定营业 方針的 綱領， 幷且任 
命职 員去实 行这个 方針。 因此， 他們 是他們 自己的 經理和 工头的 
雇主与 主人； 他 們具有 相当好 的方法 来判断 擘划經 营上的 髙級工 
作 是否忠 誠地和 有效地 执行， 而且他 們最有 可能査 出管理 上細节 
工 作的松 懈和不 称职。 最后， 他們使 得某些 次要的 管理工 作不再 
需要 ，而 这些工 作在其 他企业 中是必 要的； 因为 他們自 己的 金錢上 
的 利益， 和他 們对自 己 的营业 成就的 驕傲， 使 他們毎 个人对 他自己 

或他的 同事工 作不力 都咸到 厌恶。  * 

但不 幸的是 ，这种 制度有 它本身 的很大 因难。 因为 ，以 人类本 
性 的現状 而論， 被雇用 者本身 往往不 是他們 自己的 工头和 經理的 
最好的 主人； 斥責 所引起 的妒忌 、和憤 怒， 易于 发生像 复杂的 大机器 
的軸 承中与 油混合 的沙的 作用。 企业管 理中最 因难的 工作， 通常 
是 表面上 最看不 出来的 工作; 用手操 作的人 ，易 于低 估擘划 經营的 
最 髙級的 工作中 所包含 的工作 强度， 而且因 为这种 工作的 报酬与 
其他地 方所能 得到的 差不多 一 "祥 筒， 他 們也容 易咸到 怨恨。 事实 
上， 合作 社的經 理很少 具有， 生存竞 爭所挑 选出来 的人、 与 私人企 
业的自 由 和沒有 拘束的 責任所 訓练出 来的最 能干的 人所具 有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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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机警、 創遺性 和多才 多艺。 一 部分因 为这些 理由， 合作 制度很 
少得 以全部 实行; 而 它的部 分应用 ，除 了用于 工人所 消費的 商品之 
零售方 面外， 当 未获得 显著的 成功。 但是， 在 最近几 年中， 眞誠的 
生产 联合' 一一 即 “合股 經营” —— 的 成功， 已 經显示 出較有 希望的 
迹象。 

誠然， 具有 濃厚的 个人主 义性格 、和思 想完全 集中在 自 己的事 
情的那 些工人 ，达 到物质 成功的 最快和 最适宜 的途徑 ，恐怕 常是作 
为独 立的小 “企 业家” 来創七 企业， 或 是在私 人企业 或股份 公司中 
力求 上进。 但是 ，有些 工人的 性格中 社会因 素較强 ，不 願离 开他們 
的老 伙伴， 而要作 为領导 者同他 們一同 工作， 对 于这种 工人， 合作 
制 度具有 特殊的 魅力。 合作 制度的 理想， 在 某些方 面也許 比它的 
实 踐更为 高尙； 但无 疑地， 它在很 大程度 上有賴 于道德 的动机 。眞 
正的合 作社員 ，兼有 敏銳的 經营才 能和充 滿热烈 信心的 精神； 有些 
合 作社为 智力上 和道德 上都具 有天才 的人經 营得非 常好— 这些 
人 为了他 們內在 的对合 作社的 信心， 十 分公正 地尽心 竭力工 
作， 他們的 报酬比 他們自 己 經营， 或在 私人企 业中担 任經理 所能得 
到 的为低 ，但 他們始 終感到 滿足。 这种类 型的人 ，在 合作社 的职員 
中 比在其 他职业 中較为 常見； 虽然 即在合 作社的 职員中 ，这 种人也 
不 是十分 常見的 ，但 我們可 以希望 ，眞 正的合 作社原 理的更 好的了 
解之 傳播, 以 反普通 敎育的 提髙， 会使 大多数 的合作 社員目 益适合 

于解 决企业 管理上 的复杂 問題。 

同时， 合 作原理 的許多 部分的 应用， 正在各 种条件 下尝試 ，每 
种 应用都 表現在 企业管 理的新 气象。 例如， 在 利潤分 配的办 法下， 
私 人企业 保持經 营管理 上的自 由权， 但付 給被雇 用的人 之工資 ，全 
部按 照市場 标准， 不論 是計时 工資还 是計件 工資， 此外， 还 同意分 
铪他們 企业所 能获得 的在規 定的最 低数以 上的任 何利潤 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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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因此， 企业 就可希 望从以 下这些 方面得 到物质 的和精 神的酬 
报: 摩擦的 减少， 被雇用 的人格 外辱意 多做比 較对企 业也許 大为有 
利的 种种小 事情， 幷且 最后吸 引具有 中等以 上的能 力和勤 劳的工 
人到 企业来 工作。 ® 

另外一 种部分 合作的 办法， 就是 奧耳德 姆的某 些紡織 厂所实 
行的 办法。 这些工 厂实际 是股份 公司； 而在股 东之中 ，有許 多是具 
有这 个行业 的专門 知識的 工人， 虽然他 們往往 不願为 他們自 己有 
股份的 工厂所 雇用。 还有一 种部分 合作的 办法， 是 消費合 作社的 
本部通 过它的 代理者 —— 批发 合作社 —— 創办宇 f 事业的 办法。 
在苏格 兰的批 发合作 社中， 工人們 以工人 的身; i 与工厂 的管理 
和利 潤分配 ，但 英国的 批发合 作社， 却不是 这样。 

到以 后的阶 段中， 我們要 較为詳 細地硏 究各种 不同的 合作和 
半合作 的經营 形式， 幷硏究 在批发 和零售 、农业 、工业 、商业 等各神 
营业上 它們的 成功和 失敗之 原因。 但是， 我 們現在 不必进 一步硏 
究了。 上面 所說的 已足以 表明： 世界 不过剛 剛开始 着手于 合作运 
动的高 級工作 ，因此 我們有 理由可 以期望 ，合 作运动 之許多 不同的 
形式， 在将来 比在过 去会获 得更大 的成功 ，幷 对工人 們在企 业管理 
工作 中鍛炼 自己、 得到 別人的 推重和 信任和 逐步提 高到可 发揮他 

們的經 营能力 之地位 ，会 提供 极好的 机会。 

笫 十—节 工 人地位 提高的 机会。 工人 因缺泛 資本所 受到的 

妨碍沒 有初看 起来那 样大； 因为貸 出資本 正迅速 增加。 但是 ，經营 

管理 的日益 复杂是 对他不 利的。 

在說 到工人 升到可 充分发 揮他的 經营能 力的地 位之困 难时， 

主 要的着 重点通 常是放 在他缺 乏資本 方面； 但这一 点常不 是他的 


① 参照 施洛斯 所著的 《x^ 拫酬的 方法》 和 吉耳曼 听著的 《劳动 者的盈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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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因难。 例如， 分配合 作社积 累了大 量資本 ，而它 觉得这 項資本 
难 以得到 很大的 利率； 它很願 意把这 資本借 給任何 一类能 处理困 
难的經 营管理 的問題 的人。 如 果合作 者第一 具有高 級經营 能力和 
正直 ，第二 具有在 他的同 事中对 于这些 品质享 有很大 声誉的 “个人 
資 本”， 則他 在創办 大企业 所需的 足够的 物质資 本上， 就不 会有困 
难： 眞正的 困难倒 是在于 使他周 圍的許 多人， 相信他 具有这 些难能 
可貴的 品质。 如 果一个 人力图 从手常 的来源 中得到 創办企 业所需 
的 資本之 貸款， 情况也 是差不 多的。 

的确， 差不 多在一 切营业 之中， 順利創 办企业 所需的 資本数 
額， 是 不断地 增大； 伹是 ，自 己 不要使 用資本 的人所 拥有的 資本数 
額， 却有快 得多的 增大， 达些 人如此 急于® 貸出 資本， 所以 他們願 
意接 受日漸 下降的 利率。 这种資 本的大 部分入 于銀行 家之手 ，而 
銀 行家很 快地就 把它借 給他們 认为經 营能力 和信用 都很 可靠的 
人。 在許 多营业 之中， 能从供 給必需 的原料 和商品 的人那 里得到 
除欠 ，固不 必說了 ，就 是直 接借款 的机会 ，現在 也是如 此之多 ，以致 
对于 一度克 服获得 善于运 用資本 之声誉 的最初 困难的 人而言 ，創 
办 企业所 需的資 本額之 适度的 增大， 幷不是 很大的 障碍。 

但是， 对于工 人的地 位提髙 之虽沒 有那样 明显、 也許較 为重大 
的 障碍， 就是企 业經营 的日益 复杂。 企业的 首脑現 在必須 考虑許 
多从 前他从 未感到 麻煩的 事情； 而这类 困难正 是工厂 的訓 练所最 
沒有 准备的 困难。 要 克服这 种困难 ，必須 迅速改 良工人 的敎育 ，不 
但 改良学 校中的 敎育， 而且 更重要 的是， 用 报紙、 合 作社和 工会的 
工作 ，以 及其他 方法来 改良以 后生活 / 中的 敎育。 

英国 全部人 口的大 約四分 之三， 都是依 靠工資 为生的 阶級; 至 
少当 他們丰 衣足食 ，居住 情况和 所受的 敎育也 很好的 时候， 他們具 
有成为 經营能 力源泉 的神經 强健。 如果 沒有誤 入歧途 的話， 他們 


320 


第四篇 第 十二章 工 业組織 (: 癀前 \ 企 业管理 


都是 一一 有意識 地或无 意識地 —— 企业 領导地 位的竞 爭者。 普通 
工 人如有 能力， 一般就 可变为 工头， 由 工头就 可升为 經理， 幷可与 
他的雇 主合伙 經营。 或者 ，积蓄 了一点 錢之后 ，他会 开設一 家在工 
人区 域內仍 能維持 的小店 ，店中 的貨品 主要是 靠賒欠 购进的 ，白天 
让他 的妻子 来照管 ，晚 上由他 自己来 管理。 用这 些或其 他方法 ，他 
会增 加他的 資本， 直 到他能 开設一 家小的 工場或 工厂。 一 旦有了 
良好 的开端 之后， 銀 行就会 渴望給 他慷慨 的信用 貸款。 他 必須要 
有时間 才能这 样做， 因为要 到中年 之后他 才会創 办企业 ，他 必須活 
得 很长久 而且很 强壮， 但是， 如果 他有了 这个， 而又有 “耐 心、 天才 
和好运 气”， 則在 他死去 之前， 他一定 可以得 到很大 的資本 。① 在工 
厂中用 手操作 的人， 比 会計員 和其他 許多在 社会傳 統上看 作是地 
位較高 的人， 具有 升到領 导地位 的較好 机会。 但在 商店中 却不是 
这样； 商店 中所做 的手工 工作， 一 般沒有 訓练的 性质， 而事 务工作 
的經 驗对于 使人准 备經营 商业， 比 經营工 业較为 适合。 

因此， 大 体上有 一种自 下向上 的广泛 变动， 从 工人的 地位一 
跃而 为雇主 的人， 也許 沒有以 前那样 多了； 但是， 地 位提高 到足以 
使子弟 能有达 到最髙 地位的 良好机 会的人 ，却 比以前 多了。 完全的 
地 位提高 在一代 之中完 成的， 往往 很少； 而在 两代中 完成的 較多； 


① 德国 人說， 菅业 的成功 需耍“ 金錢， 耐心， 才能和 运气'  工 人地位 提高的 机会， 
是随着 工作的 性质而 稍有不 同的， 在那些 最注重 对細节 工作 的細心 注意、 而最 不注重 
不論是 科学还 是世界 投机运 动的知 識之厅 业中， 这 种机会 最多。 因此， 例如， •节 儉和 
实际的 細节工 作的知 識”， 是陶 器业中 平常工 作之成 功的最 重要的 因素； 因而在 这个行 
业 获得成 功的人 之中， 大 多数人 “都像 乔西亚 • 韦 季伍德 一祥， 是从工 A® 家的 '見 
奇 •韦 季伍德 对技术 敎育委 員会所 提出的 茈明) 》 关 于許多 設斐尔 德的利 器业， 也可 
作 类似的 說明。 但是， 工人阶 級中有 些人养 成了一 种冒 投机危 險的大 本領； 如 果他們 
具 有指导 投机成 功所必 須 的种种 事实的 知識， 他們 往往就 会胜过 从比他 們高的 地位起 
家的 竞爭者 《> 在像 魚类、 水果 等县环 商品的 最有成 就的批 发商人 之中， 有些人 是从市 
場挑 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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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地位 提高运 动的整 个規模 之大， 恐怕是 前所未 有的。 而且 ，对整 
个社会 而言， 地位 提高分 为两代 完成， 也許 較好。 在上一 世紀之 
初， 工 人升到 雇主的 地位， 人数 很多， 但适合 于領导 地位的 人却很 
少：他 們往往 很粗暴 专橫; 他們 丧失了 自制力 ，旣 不是寘 正高尙 ，也 
不 是眞正 幸福； 他們 的子弟 往往是 驕傲、 揮霍和 放纵， 把他 們的財 
富濫用 于低級 和粗俗 的娛乐 ，具 有从前 貴族的 最坏的 缺点， 而沒有 
他們 的那些 美德。 工头 和监工 仍然要 服从、 又 要发号 施令, 他們的 
地位正 在提髙 ，而 旦看到 他的子 弟会升 到更高 的地位 ，在某 些方面 
使 人对他 比对小 雇主更 为艳羨 (j 他的成 功虽沒 有那祥 显著， 但他 
的工 作往往 是較为 髙級， 且对世 界較为 重要， 同时， 他的性 格較为 
溫和 与文雅 ，而且 像以前 一样地 坚强。 他的子 弟們有 很好的 訓练； 
如果 他們获 得財富 ，他 們就会 加以相 当好的 利用。 

然而， 必須承 认:在 許多工 业部門 中巨大 的企业 - 尤 其是股 

份 公司- — 的迅速 扩充， 会使 对儿子 們抱有 希望的 能干和 节儉的 
工人 ，为 其子謀 求事务 工作。 在事务 工作中 ，他 們就 有失去 用手做 
的建 設性工 作所固 有的体 力和性 格上的 力量的 危險， 而变 为較低 
的中 等阶級 中平凡 的人。 但是， 如果他 們能够 保持这 种力量 ，使它 
不 受損害 ，他們 就会变 成世界 上的領 袖人物 ，虽 然一 般幷不 是在他 
們 父亲的 行业中 ，因而 就得不 到特別 适当的 傅統和 才能的 益处。 

第 十二节 一 个能干 的商入 迅速增 加他所 掌握的 资本； .而对 
于无 能的人 ，营 业愈大 ，他通 常損失 資未就 愈快。 这 两种力 董会使 
資 本适应 善于运 用資本 所需的 才能。 运 用資本 的經营 才能， 在像 
英国这 祥的国 家中， 具有相 当明确 的供給 价栝。 

当一个 很有能 力的人 ，不論 采取什 么办法 ，一旦 居于一 个独立 
企业 的領导 地位时 ，如有 相当好 的运气 ，不久 就可证 明他具 有善于 
运用 資本的 才能， 因此 使他能 有办法 借入他 所需要 的差不 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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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額的 款項。 他 如获得 厚利， 就可 增加他 自己的 資本， 而自 己資本 
的这 个增加 部分， 是以 后借款 的物质 保证； 他自 己賺錢 的事实 ，往 
往会 使貸款 者对于 坚持貸 款的全 部担保 不像从 前那样 小心了 。当 
然， 运气在 經营中 很有关 系:一 个很能 干的人 也許觉 得事情 的发展 
对他 不利； 他亏本 的事实 会减少 他的借 款能力 。 如 果他是 一部分 
依靠借 入的資 本来經 营的話 ，这甚 至会使 貸款者 拒絕继 續貸款 ，这 
样， 如果他 只使用 自己的 資本， 不 过是一 时的不 幸就会 使他垮 
台 ①:如 要竭力 恢复， 他 就会过 一种充 滿忧虑 甚至不 幸之盛 衰无常 
的 生活。 但是 ，他 在患难 中也能 像在成 功中那 样表現 出他的 能力： 
人类本 性是乐 观的； 人 們极願 把資本 借給那 些曾經 度过商 业上的 
災难而 未丧失 营业声 誉的人 ，这是 人所共 知的。 因此 ，虽然 盛衰无 
常， 能 干的商 人一般 觉得， 他所 掌握的 資本毕 竟是与 他的才 能成正 
此例地 增长。 

同时， 我 們已經 知道， 能 力薄弱 而掌握 大資本 的人， 很 快地損 
失 資本; 他也 許是一 个能够 和会要 很好地 經营一 个小企 业的人 ，这 
企 业在他 离开时 比他初 去时資 本較为 雄厚; 但是 ，如 果他沒 有处理 
重大 問題的 才能， 則企业 愈大， 他搞糟 企业就 愈快。 因为， 大企业 
的 交易， 在考虑 了手常 的風險 之后， 只剩 下很小 一部分 利潤， 而大 
企业 通常只 有依靠 这种交 易才能 維持。 从迅 速成交 的很大 营业額 
中所 得的微 薄利潤 ，对于 能干的 商人却 可产生 丰富的 收入： 有些营 
业的 性质能 使巨大 資本有 活动的 余地， 在这些 营业中 ，竞爭 通常将 
营业 的利潤 率压得 很低。 一个乡 村中的 商人， 能比 他的較 为能干 

① 当他 正是 最需要 資本的 时候， 他不 能继續 借款的 危險， 使他比 只使用 自己資 
本的 人相对 地处于 不利 地位， 这 种不利 比仅仅 是他的 借款的 利息 所表明 的大得 多了： 
当我 們說到 分配学 說中硏 究經菅 收入的 那—部 分时， 我 們将会 知道， 因 为上述 及其他 
的 理由， 利潤 不仅仅 是純經 菅收入 与利息 而已， 純 經菅收 入就是 应当归 功于商 人的才 

能的 獅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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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爭 者从他 的营业 中少賺 5% 的 利潤， 但仍能 維持， 不会 破产。 
但是， 在获 得利潤 很快、 而純然 是例行 工作的 大工厂 或大商 店中， 
营 业的全 部利潤 ，往 往是如 此之少 ，以 致一个 人如比 他的竞 爭者即 
使少 賺一点 ，在每 次营业 上就有 很大損 失>而 那些經 营困难 和不是 
依 靠例行 工作的 大企业 ，对于 眞正有 經营才 能的人 ，可 提供 很大的 
营业 利潤， 但 只有普 通能力 的人， 要想經 营这种 企业， 絕不 会获得 
利 潤的。 

这两 种力量 - 种是使 能干的 商人所 掌握的 資本增 加的力 

量， 另 一种是 使能力 較差的 商人手 中的資 本損失 的力量 —— 产生 
以下的 結果： 在 商人們 的才能 之大小 与他們 所經营 的企业 之大小 
之間的 一致性 ，比 初看起 来所认 为可能 的密切 得多了 。一个 有天生 
的經 营才能 的人， 在私 人企业 和股傍 公司中 能够步 步高升 的許多 
途徑 ，我們 已經說 过了， 如把上 述結果 与这許 多途徑 加在一 起来考 
虑， 我們就 可得出 如下的 結論： 在像 英国这 样的国 家里， 凡 是进行 
大規 模工作 的地方 ，它所 需要的 才能和 資本必 然很快 就会出 現的。 

而且， 正像工 业技术 和能力 日益越 来越多 地有賴 于判断 、敏 

捷 、智謀 、細 心和毅 力等广 泛的才 能一样 - 这些才 能不是 某一行 

业所特 有的， 而 是对一 切行业 多少是 有用的 - 經 营才能 也是如 

此。 事 实上， 經营才 能比低 級的工 业技术 和能力 ，包 括更多 的这些 
非 专門的 才能： 經营才 能的等 級愈高 ，它的 应用就 愈多种 多样。 

于是， 因为运 用資本 的經营 才能从 这种才 能过多 的行业 ，向为 
它提 供良好 机会的 行业作 橫的移 动非常 容易； 而它 作直的 移动也 
非常 容易， 就是較 为能干 的人在 他自己 的行业 中升到 較好的 地位， 
所以， 即 在我們 的硏究 的这个 初期阶 段中， 我們也 有充分 理由相 
信： 在近代 英国， 运 用資本 的經营 才能之 供給， 通常 能适应 对它的 
需求； 因而就 有相当 明确的 供給价 格。’ 


324  第四篇 第 十三章 結論 9 报酬逮 增傾向 与报酬 逮减傾 向的相 亙 关系 


最后， 我們可 认为这 种运用 資本的 經营才 能之供 給价格 ，是由 
三个 因素构 成的。 第一 是資本 之供給 价格； 第二是 經营才 能和精 
力 之供給 价格； 第三是 把适当 的經营 才能与 必需的 資本結 合在一 
起的那 种耝織 之供姶 价格。 我 們对这 三个因 素中的 第一个 因素之 
价格 已称为 利息; 对单 独第二 个因素 之价格 可称为 士 ，而 
对 第二和 第三个 因素合 在一起 的价格 可称为 总經营 收入。 


第 十三章 結論。 报酬递 增傾向 与报酬 
递减傾 向的相 互关系 

.第 一节 本 篇后面 几章的 摘要。 

在本篇 的开头 ，我們 知道， 自然界 对資本 和劳劫 的使用 之增加 
所产生 的农产 物收获 之增加 ，如果 其他情 况不变 ，終 于怎样 趋于递 
减。 在本 篇其余 各章中 —— 特別 是最后 四章中 —— 我們硏 究了問 
題 的另外 一面， 知 道人类 的生产 工作的 能力， 怎样随 着人类 所做的 
工作之 数量而 递增。 首先， 在 考虑了 支配劳 动供給 的种种 原因之 
后， 我們 知道, 一个 民族的 身体的 、精神 的和道 德的力 量毎有 增加， 
如果其 他情况 不变， 怎 样使他 們較能 把大多 数的强 壮儿童 撫养长 
大。 其次 ，說到 財富的 增长， 我們 看到， 財富每 有增长 ，怎样 在許多 
方面趋 于使財 富的更 大增长 比以前 容易。 最后 ，我們 知道， 財富每 
有增加 ，以及 人口和 人們的 智力每 有增长 ，怎 样增加 高度发 展的工 
业 組織的 便利， 而工 业組織 又轉过 来大大 增 进資本 和劳动 的共同 

效率。 

在 較为仔 細地硏 究了任 何一种 貨物的 生产規 模之扩 大 所产生 
的經济 之后， 我們 知道， 这种 經济分 为两类 - 类 是有賴 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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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 发展， 一 类是有 賴于从 事这工 业的个 別企业 的資源 及其經 
营 管理的 效率； 就 是說， 分为 与 两类。 

我們 知道， 如以任 何个別 #企¥ 而 6  A-士 怎 样易于 发生不 
断的 变动。 一个能 干的人 ，也 許忽 然由于 好运气 的帮助 ，在 他的行 
业中 打下了 稳固的 基础， 他 辛勤地 工作， 而生 活則很 节儉， 他自己 
的資本 就很快 增大， 而使 他能够 借入較 多資本 的信用 增大得 更快； 
他 所罗致 的下屬 ，都有 起过普 通人的 热誠和 能力； 因 为他的 营业扩 
大了， 他們的 地位也 与他一 同提高 ，他們 信任他 ，他 也信 任他們 ，他 
們每 个人都 是全力 从事于 剛好是 他們特 別适合 的工作 ，因此 ，高級 
的才能 就不会 浪費于 簡易的 工作， 困 难的工 作也不 会委托 不熟练 
的人去 做了。 随着 这种技 术的經 济之逐 步增大 ，他的 营业的 增加， 
也带来 了专門 的机器 和各种 設备的 类似的 經济； 很 快地采 用每种 
改良 的制逍 方法， 而且使 它成为 进一步 改良的 基础； 成功带 来了信 
用， 信用又 带来了 成功； 信用和 成功有 助于保 留老顾 客和招 来新顾 
客； 他的 营业的 增加， 使他在 采购上 有很大 好处； 他 的貨物 互相宣 
傳； 因而 咸少 了为貨 物找寻 銷路的 困难。 他的营 业規模 的扩大 ，使 
他的 胜过竞 爭者的 利益也 很快地 增大， 幷且 使价格 降低， 他 能按照 
这个 价格出 售貨物 而不会 亏本。 只要 他的精 力和进 取心、 他的創 
造性和 組織力 ，保持 充分的 力量和 旺盛， 只要 营业上 不可避 免的風 
險不会 使他遭 到特別 的損失 ，上 述的 情况就 会继續 下去； 如 果这种 
情 况能維 持一百 年的話 ，則他 和其他 一两个 像他这 样的人 ，就 可瓜 
分 他所經 营的那 个工业 部門的 全部营 业了。 他們的 大規模 生产， 
会使他 們得到 很大的 經济； 如 果他們 竭力互 相竞爭 的話， 則 公众就 
会得到 这种經 济的主 要利益 ，商 品的 价格就 会跌得 很低。 

但是， 在这里 ，我 們可从 森林中 新生的 树木， 从 老树的 濃蔭中 
用力 向上掙 扎的情 况得到 敎訓。 許多新 生的树 木中途 夭折了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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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 数得以 生存; 这 些少数 生存的 树木一 年比一 年壮大 ，它 們的高 
度每 有增加 ，就可 多得一 些阳光 和空气 ，終能 聳然高 出邻近 的树木 
之上， 似乎 它們会 永远这 样生长 下去， 随着它 們这样 生长， 似乎永 
远壮大 下去。 但是， 它們 却不是 这样。 一株 树比另 一株树 能維持 
活 力較久 和較为 茂盛; 但是 ，迟 早年龄 对它們 是有影 响的。 較高的 
树木比 它的竞 爭者， 虽能得 到較多 的阳光 和空气 ，但 它也逐 漸失去 
生命力 ，相 继地让 位于物 质力量 虽較小 、而靑 春的活 力却較 强的其 
他 树木。 

树木的 生长是 这样, 在 大股份 公司的 近代巨 大发展 之前， 企业 
的发 展原理 上也是 这样， 而大 股份公 司往往 是营业 不振， 不 是遽然 
倒閉。 現在， 这个原 理已不 普遍了 ，但 在許多 工业和 商业中 ，它仍 
然是有 效的。 大自然 以限制 私人企 业的創 办人的 寿命， 甚 至以对 
他的生 命中最 能发揮 他的才 能的那 一部分 限制得 更严， 来 压制私 
人 企业。 因此 ，不 久之后 ，企业 的管理 权就落 到即使 ■企业 的繁荣 
同 样积极 关心、 但 精力和 創造的 天才都 較差的 那些人 手中了 。如 
果 这企业 变为股 份公司 組織， 則它可 保持分 工以及 专門的 技术和 
机 械上的 利益： 如 果再增 加資本 的話， 它甚至 可以增 大这些 利益； 
幷 且在有 利的条 件下， 它在生 产工作 上就可 保持永 久和突 出的地 
位。 但是， 它恐怕 已丧失 它的伸 縮性和 进步的 力量如 此之多 ，以致 
在 与新兴 的較小 对手竞 爭时， 它 不再完 全处于 有利地 位了。 

所以， 当我 們考虑 財富和 人口的 增长对 生产上 的經济 所发生 
的 广泛結 果时， 我們的 結論之 一般性 质受到 以下两 个事实 的影响 
是不 很大的 ：第一 ，这些 經济中 有許多 直接要 看从事 生产的 个別企 
业 的大小 而定； 第二， 差 不多在 每个行 业中， 大企业 是不断 地兴盛 
和衰落 ，在 任何时 間中， 有些企 业正在 兴盛， 有些企 业正在 衰落。 
因为 ，在一 般繁荣 的时代 ，一 方面 的衰敗 必然为 另一方 面的发 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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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消而 有余。 

同时， 总 的生产 規模之 扩大， 当然 增加那 种不是 直接有 賴于个 
別企业 大小的 經济。 这 些經济 中最重 要的， 是由于 相关的 工业部 
門的发 达而产 生的， 这些部 門互相 帮助， 也許集 中在同 一地方 ，但 
无 論如何 ，它 們都利 用輪船 、火車 、电报 、印刷 机等所 提供的 近代交 
通 便利。 像这 种来源 所产生 的各种 經济， 是 任何生 产部門 都可获 
得的， 而不是 完全依 靠它自 己的 发达： 但是， 这些經 济必然 是随着 
它自 己的发 达而迅 速地和 稳步地 增大; 如 果它衰 敗的話 ，这 些經济 
在某 些方面 一~ 然不是 在一切 方面^ ^ 必 然是縮 小的。 

第二节 生产費 用应当 双一个 代表性 企±来 說明， 这 个企业 
能正 常地获 得屬于 一定的 总生产 量的内 部經济 与外部 經济。 报酬 
不变 与报酬 递增。 

当我 們硏究 支配一 种商品 的供給 价格之 各种原 因时， 这些結 
果具有 很大的 重要性 ^ 我們必 須仔細 分析生 产一种 商品与 一定的 
总生产 量有关 的正常 費用； 为了这 个目的 ，我 們将要 硏究在 那个总 

生 产量之 下了个 $ 亨宇宇 亨* 一 方面， 我 們不要 选擇某 
一剛 剛竭力 晶‘鱼 為表， 他 在許多 不利的 条件下 
經营， 一 时不得 不滿足 于很少 的利潤 或沒有 利潤， 但 他对以 下的事 
实是滿 意的； 他 正在建 立营业 关系， 对于建 立成功 的营业 正有头 
緖 •’ 另一 方面， 我們 也不要 采取这 样一个 企业为 代表： 由于 非常持 
久的 能力和 好运气 ，它已 經有了 很大的 营业和 井井有 条的大 工場， 
而 这些大 工場使 它比它 的一切 竞爭者 都占有 优势。 但是， 我們的 
代表性 企业必 須是这 样一个 企业： 它 已具有 相当的 历史和 相当的 
成功， 它是由 正常的 能力来 經营的 ，它 能正常 地获得 屬于那 个总生 
产 量的外 部經济 和內部 經济; 而对 于它所 生产的 貨物之 种类， 貨物 
之銷 售情况 以及一 般經济 环境， 也是要 加以考 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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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一个 代表性 企业， 在 某种意 义上， 是一个 普通的 企业。 
但是 ，营 业上所 說的“ 普通的 ”这个 用語， 却有許 多不同 的解釋 。而 
一个 企 业是特 殊种类 的普通 企业， 为 了要了 解大規 模生产 
的內 与 外部經 济在所 說的工 业与国 家中， 一 般地已 經达到 
怎样 程度， 我 們需要 硏究这 种普通 企业。 如 果我們 随便拿 一两个 
企业 来硏究 的話， 我們 就不能 了解这 一点： 但是， 經 过广泛 的調査 
'  之后， 选 擇一个 企业来 硏究， 不論 它是私 人經营 还是股 份經营 （或 
者一种 以上更 好）， 以我 們所能 判断的 而論， 它能代 表这种 特殊的 
普通 企业， 我們就 能相当 淸楚地 了解这 一点。 

本篇 的一般 論断表 明以下 两点: 第一 ，任 何貨物 的总生 产量之 
增加， 一般会 增大这 样一个 代表性 企业的 規模， 因而 就会增 加它所 
有 的內部 經济； 第二， 总生 产量的 增加， 常会 增加它 所获得 的外部 
經济， 因 而使它 能花費 在比例 上較以 前为少 的劳动 和代价 来制造 
貨物。 

換言之 ，我 們可 以槪括 地說： 自然 在生产 上所起 的作用 表現出 
报酬 递减的 傾向， 而 人类所 起的作 用則表 現出报 酬递增 的 傾向。 
报酬 递戚律 可說明 如下： 劳动和 資本的 增加， 一般 导致組 織的改 
进， 而 組織的 改进增 大劳动 和資本 的使用 效率。 

所以 ，在那 些不是 从事于 农产品 生产的 产业里 ，劳 动和 資本的 
增加， 一般使 得报酬 有超过 比例的 增加; 而且, 这 种組織 的改进 ，趋 
于 减少甚 至超过 自然对 农产品 产量的 增加所 能增大 的任何 阻力。 
如果 报酬递 增律与 报酬递 咸律的 作用互 相抵消 的話， 我們 就有乎 
酬 不变律 ，劳动 和牺牲 的增加 ，使 产品剛 好有同 比例的 增加。 

•  •  -士， 报酬 递增与 报酬递 减这两 种傾向 ，不 断地互 相压制 。例 
如， 以小麦 和羊毛 的生产 而論， 报酬递 咸傾向 在不能 自由进 口的古 
老 国家里 ，差 不多完 全占有 优势。 如把 小麦制 成面粉 ，或是 把羊毛 


第四篇 第 十三章 結論。 报酬递 增傾向 与报酬 递减傾 向的相 亙关系  329 


制 成毛毯 ，則总 生产量 的增加 ，就 带来 若干新 的經济 ，但是 不多； 因 
为面粉 业和毛 毯业的 規模已 經如此 之大， 以 致它們 所能获 得的新 
的 經济， 恐 怕是新 发明的 結果， 而不 会是組 織改进 的結果 。 然而， 
'在 毛毯 业不过 稍有发 展的国 家里， 組織的 改进也 許是重 要的； 于 
是， 就 会发生 这样的 情况: 毛毯 总产量 的增加 所减少 的制逡 上的困 
难 ，与它 所增大 的原料 生产上 的困难 ，在 比例 上恰好 相等。 在这种 
情 况下， 报酬 递增律 与报酬 递咸律 的作用 就会恰 好互相 抵消; 毛毯 
生产 就会符 合报酬 不变的 規律。 但是， 在大 多数原 料費用 无足輕 
重的較 为精致 的工业 部門中 ，以 及在大 多数近 代运輸 业中, 报酬递 
增 律所起 的作用 ，差 不多是 无法抵 抗的。 @ 

报 酬递增 說明一 方面是 努力和 牺牲的 数量， 与 另一方 面是产 
品 的数量 之間的 关系。 这 些数畺 不能正 确計算 出来， 因为 生产方 
法 的改变 ，需 要机械 ，和 需要各 种新的 以及与 以前不 同的比 例之不 
熟练和 熟练的 劳动。 但是， 从 大体上 来看， 我 們或可 含糊地 說：工 
业中 一定数 量的劳 动和資 本所获 得的生 产量， 在近 二十年 中增加 
了四 分之一 或三分 之一。 用貨币 来衡量 費用和 产量， 是一 种誘人 
而 危險的 方法： 因为， 貨 币支出 与貨币 收入的 比較， 易于变 成一种 
对資本 利潤率 的估計 。® 

①  布洛克 敎授在 1902 年 《經济 季刊》 上所发 表的一 篇題为 《生 产力 的变彳 b» 的論 
文中， 建議以 “ 組織 的經济 * 这个名 詞来代 替竽呼 呼噂。 他 淸楚地 表明： 促成报 酬递墦 
的种种 力量， 与 促成裉 酬递減 的神种 力量， 不 —种 类的： 无 疑地， 对于 有些情 
况， 以 說明原 因而不 是說明 結果， 以 組織的 經济与 不 亭孕对 深耕 的反应 之竽呼 竽来着 
重說 明这种 差別， 是較 好的。 

②  关 于发生 报酬递 墦的工 ik 同时又 表現 出利潤 增加， 沒有 一般法 貝呵言 • 无疑 
地， 一 个生气 蓬勃的 企业， 如 扩大它 的菅业 規模， 幷 获得所 特有的 重要的 （內 部的） 經 
济 ，就 会表現 出抿酬 递墦和 利潤率 提高； 因为， 它的 产釐之 增加， 实际上 不佘影 响产品 
的 价格。 但是， 我們 以后将 可知道 C 見第 6 篇第 8 章第 1 和第 2 节)， 在 像锇素 色布这 
样的工 业中 ，利 潤是 趋于下 降的， 因为 这些工 业的巨 規漠， 已使 生产和 銷售組 織能如 
此改进 ，以 致差不 多成为 例行工 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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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 口如有 增加， 共同效 率一般 就随着 有超过 比例的 
增加。 

我們現 在可暫 时总結 一下工 业扩充 与社会 福利的 关系。 随着 
人口的 迅速增 长而发 生的， 往 往是人 口拥挤 的城市 中之不 健康和 
損 人精力 的生活 习慣。 有时 ，人 口增长 开头就 很不好 ，它超 过了人 
們的物 质資源 ，使他 們用不 完善的 工具向 土地作 过度的 要求； 因而 
引 起报酬 递戚律 在农产 品方面 的强烈 作用， 却沒有 把这規 律的結 
果縮小 到最低 限度的 能力。 这样 ，开头 就发生 貧困， 人口增 加就会 
继續对 性格上 的那种 弱点发 生极为 常見的 后果， 这 种弱点 对于一 
个 民族发 展組織 完善的 工业， 是不适 宜的。 

上述这 些是人 口增长 的严重 危險： 但是, 一个具 有一定 程度的 
个 人力量 和精力 的民族 ，其共 同效率 之增加 ，在 比例 上可以 超过他 
們 的人口 增加， 这一点 仍是确 实的。 如果他 們能以 容易的 条件輸 
入食物 及其他 农产品 ，暫 时避免 报酬递 戚律的 压力； 如果他 們的財 
富沒有 消耗于 重大的 战爭， 而 財富增 长的速 度至少 与人口 增加相 
同; 如果 他們避 免会使 他們身 体衰弱 的生活 习慣， 則他 們的人 口每 
有 增加， 使他們 获得物 质貨品 的力量 就会學 印随着 有超过 比例的 
增加。 因为 ，人 口的增 加使他 們能获 得专門 能和专 門机械 、地方 
性工业 和大規 模生产 的許多 不同的 經济： 它 使他們 能增加 一切种 
类 的交通 便利； 同时， 他 們相距 很近， 他們之 間的各 种交易 所費的 
时間和 努力因 而就咸 少了， 而 且使他 們有获 得各种 形式的 社会享 
乐 和文化 生活的 舒适品 和奢侈 品的新 机会。 无 疑地， 对于 获得幽 
寂和 安靜， 甚至 新鮮空 气的日 益 困难， 也 要加以 考虑: 但是， 在大多 
数 情况下 ，有 利的一 面較大 。① 

① 英国 人穆勒 在說到 C 見他 所著的 《政 治經 济学》 第 4 篇第 6 章第 2 节） 独自游 
玩 美丽風 最的愉 快时， 不 禁热情 奔放： 而許 多美国 作家脱 热烈描 写人类 生活的 狂益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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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考虑 到人口 密度的 增加一 般带来 新的社 会享乐 之 事实， 


則我 們对以 上的叙 述可稍 扩大而 这祥說 ：人口 增加 和随之 而来的 
相 等的享 乐之物 质源泉 以及对 生产的 帮助之 增加， 就会使 一切种 
类的 享乐之 总收入 有超过 比例的 增加； 但是， 这要有 两个条 件：第 
一， 能 获得农 产品的 充分供 給而沒 有很大 困难； 第二， 人口 过多不 
会 使身体 和道德 的力量 ，因为 缺乏新 鮮空气 和阳光 ，和 缺乏 对靑年 
的健康 和愉快 的娛乐 而受到 損害。 

文 明国家 所积累 的財富 ，現在 比人口 增加得 更快; 如果 人口的 
增 加不是 那样快 的話， 則毎 人所有 的財富 就会增 加得快 一点， 这也 
許是 对的； 但是， 实 际上， 人口如 有增加 ，对生 产的物 质帮助 之超过 

比例的 增加， 就会继 續随之 而来: 現在在 英国， 因为 容易从 外国得 

•  • 

到原料 的大量 供应， 随着 人口增 加而犮 生的， 除了对 阳光、 新鮮空 
气 等的需 要外， 就 是滿足 人类欲 望的手 段有超 过比例 的增加 。然 
而， 这种增 加的大 部分， 不 是归功 于工业 效率的 增进， 而是 归功于 
随 着人口 增 加而来 的財富 增加； 所以 ，人口 增 加就不 一定有 利于那 
些 在財富 增加中 沒有份 的人。 而且， 英国从 外国所 得的农 产品的 
供給 ，随时 可因外 国的貿 易条例 的变更 而受到 阻碍， 也可因 为发生 
大战 而瀕于 断絕， 同时， 为了保 障国家 的相当 安全， 以防止 战爭危 
險所 必需的 海陆軍 費用， 显然 也会减 少英国 从报酬 递增律 的作用 
中 所获得 的利益 3 


裕， 因 为森林 中的居 民看到 在周圍 定居的 邻人， 而森林 地带发 展成为 乡村， 乡村 发展成 
为城市 ，城 市又发 展成为 大都市 C 例如 ，参看 凱雷： 《社 会科学 原理》 和亨利 • 乔治： 《进 

步与 貧困》 两 书)。 


